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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服務學界有 年’有棘遇上不少世界級的學者惟環顆古今中外，傑饒宗輯教授這樣學衝頓域廣博、 
並 在多個 學術及藝術續域中均有卓越成就與創新突破的大學問家，實在化舉不出第二個例子來—語看：為 
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 能高镜 教授無疑是這個願景的最佳寫照和經典楷模了。化的學術領域，涵蓋 
了中國文明史、中西交通吏、宗教文史研究、古文字學(包括甲骨學) 、簡 帛學、敦樓學、經學 、文 學、 
潮學、書畫藝術導 

饒教撰卓然有成的其中一個學術領域是佩教文史巧究饒教授曾謂：「禪教自漢唐枯來全面離入中國 
文化之中’影響至驾深遠’因此’我們如栗不樓一黏佛教’就不可能懂中國文化」可見他對佛教研究的 
重視。本書收錄了他多年來在這方面的重要著过，自有其極重要的傳世價睛.全書贵分反映了饒教授一貫 
W 來「求真、求正、求是」的治學精坤。佛教的宗旨是智读讓人離苦得樂竊1^哉’繞教授這種實事求 
是的治學態度，正正是彿家智替的基礎：「如實觀」.它致肋我們平常如實地看問題 •，浩 學如此 ，生 活亦 
如此。這也就是『平常是道」的真義 

本書能結集出版，端賴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聘孫立川谗壬的速見十分咸？恩香灌大學佛學研究中、'=?前總 
監淨因法師、駱慧壤博壬 W 及天地圖書於司編輯郭坤輝女去鳥本書的編輯出版所付出的大量瓜力"更感恩 
新文豐出版 A 司在版權上的慷慨幫助。 

謹从此蓄作鳥祝谭饒教授九八華雖的一份獻禮。 

香港大學饒宗頭學術館館長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 '' P 主席 
李悼芬二 0 一一二年五月 

饒乐聞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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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巧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 


裙祝人， J 嗜古碑，《府轉耍》旺玄：「韓 E 元齋愛占牌、古祕'，多拇揭本 - 。」乂惕文公《談苑》， 
記王满薦何拱為鳳娜帥，「拱思所 W 報、閒辨所欲？辨技义故都多前贊碑版’願悉 V 姆扯、之。烘带，造 
瞥拉摹打，凡得•和本 Ml 千餘 W 獻。满命 蒂汽巧 分錄為《婉谈集》，凡巧卷 " -。」此事巧歐趙 W 肺。是對•乃 
刻么愛好和搜集，不始於宋人。扫宋 W 來，即盛巧著錄之典，科灼_乃證史’舉所熟悉。為碑心考據齊， 
校錄文字而外’ ^考講人名、地名、巧名為多。 一 碑作孤立、之處理，此為金石學家之職，非义家么嬰務 
化。史家之貞獻，在能提出髓史問题，15碑為旁請，尋求解裤，此^婢驢史，與念片家1^史證碑不问。 

本文 W 武后之宗教倍仰閒題為電郎，討論較為鳩泛。 W 能牽沙试后與佛教、道教及黃教、儒術觸係等 
閒題。化人或將聯粧到魄寅化化化《武舉郎佛教》一 •乂。谅义討論躬私巧 r ; •一為试后化化楊峭岛窜么佛 
教信仰，陳先牛巧川武后受 K 巧楊氏东教倍仰么肅刊。二為武 15 Z 5 佛教為符識，又證明《大雲鮮》非偽 
造。巧 .11 從祈人訊令巧庸初佛教地位么升降。關於第一細。陳先生據《齡禪傳》及外戚《榻仁恭傳》與 
《龐弘明集》等資抖，雜明暢氏必為篤信佛教么人物。按疎化^全木利用-如刻村料’故求麗 h 分辛挣。站 
-巧风后巧氏化个’ ：：：^《店刊1-倘執裘傳》，义^试-.一思撰加片"-所^-1之《顺陵牌》，提述叫 V ^餘 ..H (枯 
安 一. 年八 ：！：如)。麟炎试《乂 錄》、炼扯衍《納占义苑》及粋增样《八雖举金•也補化》錄化令 
义，羅扼玉亦軒 校止木 ，職《石交錄》卷 W 。 文觀惕氏化叫及化佔佛鱗過巧詳。义武后巧閒山少林 咕永巧 
r 年九巧了知敬齊之《御制詩善碑》云；「從駕半少林巧，睹化妃營述、之所’逾渚速淚。」詩小 r 」 行「余 
輪轉念地，巧峭少辞衣」之， W ， 後來於兵靡•：年加號「余輪」，此時觀。化川适祐 ，形诚 吟詠。郎高宗 
晚年賄度率尚山•■化调雜二年 ’■ 為永樽•一中，此詔即=也叫從革所作。后 W 惕氏 W 咸中元年八雖， 


年 九—荷 11，加赠太 原王妃 ，故 詩稱曰化把。暢氏在少休寺軒所辉〔述。后扯傻铭為感動。武后之倍佛及 w 
後對佛教興造奇像，满與耐氏巧闕’肖不成問题。义瞄暢氏與佛教淵源，虹於婢劍薪义•个少。如火裴•一•年 
《柄岩逍踢舍利塔牌》 (化 《山右軒劍 遊編》毯 I '') ， 即姊义中所述「巧柳片專即沾太奶.儿武皆巧之所述 
造者」，均有碑可證。至諭魄信佛寧，兒於濟度每比氏尼法樂法師《黨志》。化樂為瑚之良女，问幼山家 
(个东逃《悚鹏精舍金.八跋》)，化於能側二一年《尼化願雜点》(《念舉編》北 hw ) ，法颇训顶、 Z 第 
S 女。離氏一家對佛教信奉之篤’離經人宗之反對’巧女削髮為尼為’不止一人 。叫 化祇氏家庭倍佛之和 
度，赖行碑刻站么。化此可補魄化化文中所木及。 

冈紫於陳化化於•八刻约料朱加利則，本人驢碑之餘，對武后宗教佔仰岡尴，深感賊趣，^•^刻钢种剑 
軒■些•个同看法。 

(一)武后之宗教惜仰，前後行棘大轉變’化巧與膊憐遮接近時期’ A 化利川佛教’化崇倍佛教。及 
市晚年常遊幸嵩山，則興趣轉移於逍教。 

(11) 雖於乂授二年頒佈釋教化道么制，但此為一時之舉。後欲造巨大佛像亦因人諫阻而中山。後來 
人望巧亦化改 M 原名，稱「仁壽哥」。 

(二：)武后有若干涉及宗教性么巧動，如嵩山封禪之觸’乃承 接闻宗 么逍飢，乂明堂之制，則瞒 U 來 
各皇帝 木完成 之鴻裴 。.大 觸么立 ，樂萬國卷提 路成么，則义天巧汗梢神、之衷現。 

科’户將利用碑点，加1^詳細討論： 

- 、武后與佛教 

《舊唐書•則天紀》載俩元年也月，「有沙門十人，偽撰《乂雲經》，表 k 么，盛苗神皇受命之事。 
制颁於犬 f ， 令说州兴酉大畫巧，總度僧人。」「九 W 九 U 子午，节师命，改闊號為周，改亢為灭 



w 巧 f 溯 

授。……乙酉，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二年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女冠之前。」按此天 
授二年制中有「大雲闡奧，明王國之镇祥；方(等)發揚，顯自在么丕業。……爱開革命之階……15申自 
我么規。」借用釋氏辭句，作為符應么懲借 。科 《大雲經》中「即料女身為王國±」為女子稱帝、之理論根 
據。《大雲經》非為偽造，只可說是偽托。武后登位之過程，先是於垂拱四年，由魏王武承禍偽造瑞石， 
文云「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稱耀、之洛水，號其石曰《寶圖》。五月，則天由皇太后 
加尊號曰聖母神皇。走月，改《寶圖》為《天授聖圖》。十二月，神皇拜洛水，受《天授聖圖》，勒石曰 
《天授聖圖之表》。及革唐命，改國號曰周，改元為天授。天授一名，即由洛水么《天授聖圖》而來。此 
一 製造符應而登補之辛苦歷程，與王莽時哀章等上金置而即真完全相似。登位手段主要仍是採取傳統符應 
之舊式方法:，《大雲經》僅是輔助手段丽己。據《新唐書•武后傳》：「載初中，拜薛懷義輔题大將 
軍，封鄂國公，令與群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宋敏求《長安志》：「武太后初，光明寺沙 
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么符，因改為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_^-。」則稱寺名 
曰「大雲經寺」。此一幕趣劇當然出於薛懷義及僧徒所策劃。《舊唐書•薛懷義 傳》； 「懐義與法明等造 
《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娜勒下生，作間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 
(按懷義傳稱「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偏、德行、感德、感知、靜軌、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 
合悚義恰為九人) 並封縣公，賜物有差，其偽《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講說。」據 
此，諸沙門亦據《彌勒下生經》立說，與隋時、之彌勒教及後來之白蓮教無異。則此諸僧必有淨 i 宗者流。 
《增一阿含》第四十二日品言彌勒應一二十劫成無上正真等覺。《法住記》述彌勒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時，赡 
部洲廣睛嚴淨。此為彌勒下生作間浮提主之根據。東晉輝道安於彌勒前立譬，北魏太和始造彌勒慷。齊傅 
大±自稱係願勒菩薩分身世界，濟度眾生。隋時宋子賢及桑門向海明均自稱彌勒佛出化。(《隋書•五行 
志》)法明等持此為說，亦卑之無甚高論。敦煌經卷亦見懷義監譯之名。英淪 S .22 S 號為《寶雨經》，達 
摩流支宣譯梵本。其題記云；「大周長壽二年歲次癸己九月下亥朔二一日己且佛授記寺譯。大白馬寺大德沙 





門懷義監譯。」 

《舊唐書•姚禱(令璋，思廉孫)傳》：「時武二一思率蕃夷苗長請造天樞於端門外，刻字紀功，料頌 
周德，禱為督作使。證聖初，墙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 (撫在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 則天欲 

責躬避正殿。禱奏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 . 臣叉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么時，屯寶台須 

臾散壞。睹此無常么相，便成正覺么因。 . 況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踏下若避正殿，於禮 

未為得也。」則天乃依禱奏，先令禱監造天樞。至是料功當賜爵一等。」又《舊唐書》二十二《禮 志》； 
「(明堂斷災)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初成佛時，有天魔燒宮，韦寶樓台須臾散壞 ，斯 實諸妄之邪言。」 
即針對姚禱么奏，可見當時火臣亦1^則天比之彌勒下生，雖明堂之火，亦借彌勒為詞，豈不可笑！ 

又《新唐書•武后傳》：「時春官尚書李思文諭言《周書•武成》為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 
之符。后喜，皆頒 r 小天下。」可見其時言受命符應之多，僧徙之表上《大雲經》，特其一端而已。但當時 
有反對之者，《新唐書•岑長倩書》：「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 
長倩爭不可，縣是與諸武许。」長倩是岑文本從子，因反對立武承刷為皇太子及《大雲經》事而被斬於 
市。岑是此一事、之犧牲者，茲特為之表彰。《舊唐書》不載此事，《新舊唐書合鈔》引新書「和州浮屠上 
《大雲經》」句補、之。按諸僧皆洛曝大德，和州二字必誤。《舊唐書》本 紀云； 「殺豫章王宣 ，遷 其父舒 
王元名於和州。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么。」此處和州乃《新唐書》涉上文舒王、之既所而誤讀， 
故：^為「和州浮屠」。《地理志》和州屬淮南道，有和州歷陽郡，與洛瞩無關，附為訂正。 

徐松《兩京城坊考》錄自《長安志》，均稱「大雲經寺」 •，考 么碑刻，但作「大雲寺」 ，無 「經」 
字，如： 

(1) 而歸(天授)二年’大雲寺彌勒重閣碑，杜登撰 (見 《山 右石刻叢編》五)。前有一行「大周 
大雲寺奉為聖神皇帝敬造溫(涅)架變碑條一區」。碑在山西猶氏縣仁壽寺。 

( 2 ) 大足元年辛丑建大雲寺之□文 ，賈應 福撰書 ，太原武盡禮(武后族屬)勒上，額題「大雲寺皇 

n 頤佛學义策 




帝擊诈之婢」，婢長二千餘字，多權娜，兒《金巧舉編》六 w ， 碑在河聞河內，厭為隋之長壽寺。 

《•入授碑》末义一巧「而稿二二@11十四 ® 准制罵大雲寺，•全一二年击 (‘ 止)感十八 ® 准制回携額 
為仁壽寺」。是至翌年，大雲寺已可換額回樓舊稍。獲鹿縣本願寺《必總》周長安時石幢末行有「倾州大 
雲等□道僧慧……」字樣(化沈濤《常山貞石志》屯)。所有石刻均作「大雲寄」，不稱「大雲經寺」。 

《膊會嬰》：「天授元年二十九鬥，厢京及火 f 諸州兴禮火雲奇一所。至閒元二^六年六月一 y 並改 
為閒元寺。」後來開兀奇岡山人雲寺所改名，然山酌骑氏么大雲夺，灭授一二年即，」准復原稱仁壽寺，且著 
、之於碑文矣。 

《集古錄》載有「長安一一年司刑寺火腳跡敕弘碑銘二，間朝廳撰。」(《金石錄》••傻碑范元怒撰) 
歐公謂「自 冉君臣 事佛， 未巧如武氏時之盛化，视朝隠等碑銘巧姑矣。」惜原文不可畢睹。至於造佛像之 
事，明堂既成，后命僧傑義作夾舒大像，殺牛取肺 ，讚 火像島高二巧 K ， 據諧懼義刺膝化為之。佛像小指 
甲猎巧容數—人，化火.3\州。及懦證火焼天堂延及明唯，暴風凝虹像為數門段。 

后义欲於洛隙北巧山造^:司視圾巨佛人像，常：=1練静薪材狄仁杰、李峭 ( 《新贿書》一二一二嗎傳)、 
張廷巧(《稱唐萬》一化11巧珪傳)多人《參《店齊嬰》叫九)，乃罷货役。張廷巧於後來中宗神龍時練 
白褐坂營大像第二表云； 

天后朝’懷義營大像’並造夭堂安置，令王宏義、李昭德等’分道採所大木’虐用成勢。 . 

凡所營構，並為災火。懷義 之徒， 相次化法而化。自此之化，傅寢千年。…… 

闕於速 A 词馬坂巨佛像啦’曰人松本义一二郎考謗锭詳(《則天武后巧 U 馬坂大像^就^^’《柬方 
學報》’京排五)。肖懷義龜衰被誅，武后對佛像營述已不如前之熱、心，亦接納群巧之諫。《新唐萬•蘇 
嚷傳》：「武 usss 浮隅，市.刷塔，役無虛成。蘇•嗦从為•曝帖奶诚。……請恥巧，著倘常 Hr 撇缺則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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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其言。」聖歴元年 E 月頒制：「佛道二教，同歸於善，無為究竟，皆是-宗。」對二教己無輕重之別。 
可見後來后對佛教、之信仰己哀’末能貫衞剑底。巾是觀之，武后不得謂為佛教之寅正信徒。 

武后巧下，如前營鍵大阮王诱，於•长安 S 年 b 月，有石龜《阿彌陀像銘》(《萃編》六十五)。姚元 
么巧長安一二年九月《造像記》(《萃編》六十节)，然元之一 i 後來反對佛教最為劇烈。《新脚書•姚祟 
傳》，對玄宗蘭絶佛道嘗建。又 ‘ ru 「佛 •个 在外，悟之於也，巧事利益，使靜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奸 
人， 1^涧真教。」崇义戒子係令云；「抄經鑄像么無益，緣死喪、造經像切追福，强曹懷不得為。」似巧 
變於武氏之失，此是■禮覺醒。 

- 1、武后與道教及封褲之典 

泰山封禪之典，廚宗時己舉巧。《稱能書》；窩东麟德一—年「1片戊午皇后請封禪，司槽太常化劉样 
逍上疏請封禪」。一二年春正 W 化辰，「車駕至泰山……， J 。， 帝升山行封禪么禮」，改元乾封。「宛州巧 
驛紫雲、仙鶴、萬歳觀、封蠻、非煙、重輪一二寺，天下諸州置斷、寺一所。」因至泰山，遂命附近亦覺道 
觀。 

高宗封禪之舉，實出天后所請。《金石錄》有 《， n 鶴觀碑》，中宗時么。然山西長丫縣巧《白鶴觀 
碑》，文中有云： 「白 鹤觀者，垂拱 r : 年之所立 化。」 又云：「垂拱二年，長子縣宰朝散大夫高同嘗創 
基宇，造立尊容，述此馨聊，旌1^功德。」則碑琢於武后時，而追樹於中宗之後 ( 《山右巧刻叢編》 
五)。武后嘗片夭台道±司馬承城。《舊唐書》承祸傳；「(承祸)師潘帥正，傳其符織及辟谷導引服 
郎之術。……止於天台山，則•入聞其名，召至都，降手敕 Z 5 贊美么。及將還，敕麟台監李嗎魄之於洛橋 
么柬。」嵩山老君涧荷王適撰序，司馬承祸書之《潘轉師滿》，題「弟子中岩遣^默(司】馬(馬)莽 
(觀文 f ) 樂(微，山《碧落文》)書(户微即承慎之字)，此《潘尊師(帥击)蜗》，大周藝(聖)歷 

饒宗顿佛巧丈化 




(？) 二年己亥二月立。《舊唐書•隠逸傳》潘師正師事王遠知，居於嵩山、之逍遙谷。商宗與天后甚尊敬 
之，尋敕所司於師正所居造崇唐觀。(《雲筵韦繁》載敕置奉天觀，令於逍遙谷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 
見 《玉海》卷一百「唐太 一觀」 。 ) 《舊唐書.高宗 紀》； 「調露二年二月 T 己，至少室山，賜故玉清觀 
道 i 王遠知鑑曰升真先生。己未，幸嵩陽觀及啟母廟並命立碑 (按此碑崔碱撰，沮渠智烈書) 。又幸逍遙 
谷道 i 潘師正所居。永淳元年秋韦月己亥，造奉天宮於嵩山之陽，二年正月朔 ，幸奉天宮， 遣使祭嵩嶽、 
少室。」此碼記永淳元年正月立未，帝駕幸奉天上謁虛室(本紀作二年，誤)。又記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么 
眷問，有云： 

神查雅尚仙圖，永懷秘诀。每灑''心咨道，探蹟求真，帝步景於青元，想餐霞於紫府。當致 書曰， 
九宮神秘，顧已通其大鋼，太一紫房，猶未解其深旨。尊師微言答，秘世莫聞。 

尊師卒於永淳元年，年八十九，時后觀為太后也。 

《铸唐書•則天皇后紀》：「證聖元年，加轉號天冊金輪聖神尊帝(碼稱武后，用此尊號)，改元為 
天冊萬歳。萬歲登封元年臘月甲申，上登封於嵩嶽，下亥，禪於少室山。二年癸己，至自嵩嶽。春 一月， 
重造明堂成，改元為萬歳通天。」是時武后嗟嘗駕幸嵩山。故司馬子微特為其先師潘師正立褐。潘尊師與 
窩宗及武后交證么深，於此 W 切兒么。 

自此^?後，武后活動多在嵩山地區。《儀庸書•則天皇后本紀》；單歷 二年二 1 W ) 戊子，幸嵩山過 
王子晉廟，丙申車猴山。 1 闻至巧嵩山。 11; 年正巧造一二陽宮於嵩山。四月化申幸 一 二陽宮。五月癸 S ， 上切 
所疾康復，改元為久視，停「金輪」等尊號。大足元年夏五月 ，幸一 二瞩宮 ，屯 月巧戌至自 S 陽宮。近年嵩 
山峻恤峰預發見金禱一攸•長 36. 3公分，雙鉤銷义六 字云； 「上靑••大周闕辛：武舉，好真道，長化神 
仙。謹指中嶽嵩商山門，投金簡一通，乞 I 二官九府，除武暗巧耶名。大歲庚乎主匯(巧)巧申朔屯日甲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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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使蒂(臣)胡超稱宵再拜謹奏。」按歲庚子即聖歷 s 年化。此時期中，后己膊、心道術，即向取円佛家 
之金輪尊號亦復停用，而改採《道德經》艮生久視為年號。《說嵩》云：「架歷二年，后不豫，遣給奉中 
間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身為境牲，沐浴，伏组上，請代太后命，太后厚賞之。」(事見《舊唐書》二五 0 
《文苑》本傳)其媚主卑躬，令人失笑。后末年多病，改事道教，冀求長生，亦非偶然。 

《新唐書•武一一一思傳》云：「二張方燕蓝。一一一思痛屈節，為傑義御馬，倡言昌宗為王 f 晉後身，引公 
卿歌詠淫汗，胁然如人而不恥化。后春秋窩，厭居宮中 ，一二 思飲因此市權，誘脅群不巧，即建營二一瞩宮於 
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盾歳臨幸，已與二•张廬侍馳驟，竊威福自私云。」是嵩山之營建，殆出於 S 
思之計謀。(聖歷二年，置控鶴府， W 張易么為挖鶴監。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為奉展府，又 W 易么為奉廣 
令，員半千等為奉寢供奉，談者謂昌宗是王子晉後身。按控鶴二字，出自神仙家言。孫覺《天台 賦》； 
「王喬控鶴政衝天」，蓋丹家飛升之常語，借1^為喻。 ) 此時期、之石刻，重要者宵下列各碑： 

( 1 ) 萬歲登封元年正月，《升中述志碑》，武后自撰 ，相王旦正書。己毀。 

( 2 ) 萬歲登封元年千二月’《封中獻碑》，薛稷正書 。目見《金石錄》。 

( 3 ) 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即夭冊萬歲二年)，《封祀壇碑》，梁王(武)一二思撰，薛曝書。(據 

《金石文字記》)在登封縣西萬羊岡。 f 截剝鈍。 

《4 ) 聖雁二年六月，《升仙太子碑》 ，題 「大周天冊金輪璧神畫帝卿制卿書」璧 (聖) 歷二年已 
亥六匯甲申朔建 。碑陰御制《遊仙篇》，薛曜書及諸臣名衔。按此與《潘尊師碼》同年所立，潘偈立於二 
月 。碑 在偃師縣南二 f 里府店猴氏山仙君廓。 

( 5 ) 久視元年五月，《夏日遊石涼詩碑》，卿制薛雖書 。在嵩山石綜北崖 t 。 

( 6 ) 大足元年五月，《秋日宴石涼序》(顧炎武謂張易之撰) ，在嵩山石綜南崖。 


不巧 佛巧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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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昨史渊 

《儀唐辨•糟備志》；高宗规封泰山，义欲媪封五嶽。 . 水轉二年 t 片， . h 訊將 W 扯年—一 封禪 

於嵩嶽，詳忠儀注，於是謠立封化墙如劇巧之制。尋僞窩宗不豫，遂罷封禪么禮。则天鏡盤元年將荷於 
嵩山。……看天邮萬歲二年臟巧甲中，娜巧登封之禮，改元萬歳巧封。 sinJ 多，禪於少全山。則 •人 封於 
嵩山，即本廚宗遗志，壇制亦沿廚宗詳定之點而行么。《禮儀志》於禮舉之後’載背則天6制《巧中述志 
碑》，樹於墙之两地。按「升中」取《觀禮》「祭山丘陵升」、「因名山升中於天」之語。嵩高為地之 
中，故取為名，1^碑述志，古所罕駐，足見后襟抱之大。簡宗封禪之事，實由后所請，至是卒告成功，故 
澗碑記、之。 

《金石錄》钉《道減雜序碑》，商宗、则犬撰 ，王感 河行書，敗逍元年^二月(參《六藝之一錄》卷 
八 f ) 。是天皇、天后嘗出名為《道赚》制序， W 見巧向來對道教之营重。武后御制御菌《升仙太 f 膊》 
畏义，據文中「敬赚雜配之典，用帳视宗么儘」，實巧寶封、\?槪。《酱牌南•禮儀志》； 「 J 矣’禪於少 
盤山 ’ 1 J 刊 •御削銳增’制禅臣 。(案武后見崔融《啟母廟碑》 文 ，嘉之，命作《朝說壇記》 ，詔 刻碑。 

則灸封中激， 〔員〕 半千撰 《封禪 •四 壇碑》 十二 首从進 ，見《舊唐書•文苑傳。》 . 則天1^封禪口為 

嵩嶽神巧所佑，遂封神嶽天中王為神嶽乂中皇帝。 . 王子晉亦跋封為巧仙太」王 诞謂： 「武氏、之先 

出 &姬周，周家之巧化荐有？晉，冈而崇奉之。碑云；『山鳴鶏鬻，爱彰受命么祥，洛出闕書 ，式 兆興王 
之逃’』巧證也。至於附會張昌宗窜，1^罔宗為王子晋後身’雖山武二一思言，然為久沿元年^後之事，升 
仙击廟不得調巧吕宗而作。」其說巧是。碑险御制《遮仙篇》中行「仙儲木□诚雛求，暫跡奇術秘么献， 
願□巧□賜惡藥，方柳久视御隆周。」黃欲求長中么樂，足時后么也悄，卽稱金輪轉號時，己乂•小相 M ， 
後來紫川「久视」 11‘ YW 為年號。及久柄元年，叟 N 遮斬綻御制蘇棘巧，^•么「幽柳無滯，泉私•小孤，彷 
彿 zi ^間、^^境」。應制和作巧，肖帛太丫1^.^|六人，狄仁杰^「老扣所陪縣师壤—餘年方化赤松遊」，余 
作帥仙家言。 W 兒晚年之武后’作解山遮审中，战精神 - J 亢仓陶昕於逍教之中矣。 

自轉 宗封泰山後，茶山地位亦棠，顯觸、八年，儀觀三年皆嘗述雕於泰山柬商麓邸池么巧吊觀。此後 



m 


火授二年、萬戚逝天 二 年、带歴元年、久说 一一 年、長安元年、四年，均巧逍 b 述醜选像之紀。後來各代， 
皆於此膺崖為記，.串建中而山。碑化二，上施巧鑑，合而柬之，巧字每怖作叫五囑，每牌义一巧诚二巧。 
如畏巧 W 年文略云；「啟備壤章，投龍聽嗤，科木命銷採物，奉為堪帝敬造•石天帮皇 h . 大劈一鋪—歌□嗤 
遊天肆一鋪十 ir 单，敬寫《本隙經》 r 徘’《度人經》1卷，飲绽功蜡’舉楠带躬。」边畔试朽多疾，故 
敕道上為祈禱。至寫《本隙經》事，今敦煌石轟所山《本隙經》殘卷，不少為武后時物，包大周年號，輿 
法均軒之。 

II 1、武居與景教 

武后與景教本鮑無闕係。惟波斯《阿羅憾志銘》中云；「义為則犬大型皇后，巧諸燕王建造大樞。妓 
諸軍立功，非巧-也。」事化長壽一二年八 w ， 巧年五巧，改元延載。(《解化書》係於是年八 rr 《新辨 
S 》 在帶歳證舉元年巧=：，明堂災後，讓巧完成之時，山《酱膊善.姚墙傳》滯之。) 

羅香林先生撰《景教徒阿羅憾為武則天皇后營造頌德天偏考》，收入所著《唐元二代之景教》書中。 
W 為天禍么造，出於黃教徒之节。 

按庵室接受波斯教入華傳教，己始於太宗貞觀時准許波斯僧网羅本於義寧坊建寺^所，度僧二十一人 
(《唐食要》四九，义見陸也源《全唐文拾遺》一)。此唐人立國之踊蓋精神，異教均加寬容錦不排巧之 
版則，乂宗之邀訓化。闕於 天樞別 外一惦電要石刻材料，而麵化生所米引者，為《泉獻誠冀志》，稱「天 
授(按天授疑有誤。應在延載元年，或證聖元年)二年二月，奉敕允檢校火樞子來使」(參羅搬玉跋， 
《後 J 戌稿》貫叫五)泉獻誠為高離蓋蘇文孫，泉男牛之子，於高宗時歸附。《新贿萬》一百一 ^有傳， 
稱：「獻诚，天授中 料右衛 大將單兼羽林觀。」所謂「乂樞 f 來使」必臨畔、之職，「子來」即脯民 f 來之 
意。天樞 么建， 旨在頌武周功德’武一二思率蕃夷諸芭及蓄老巧為之。化時納言姚蠕實董其役，刻酉官及凹 

U 嗦 S 顿巧 巧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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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带史谢 

夷茜長名於其上，武一二思為文，武后巧書接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一。所：^示四海攸同，觀郎拜教， 
其子民罔不來朝。天樞建成、之日，東而高麗臣服之人，西至大秦波斯傳教 之± ，無不贊襄其事。故艺召諸 
蕃王，共建造么。佛教、景教均在我后化育、之下，此事與高宗乾陵之下葬，諸蕃來助之情形相同，不得單 
獨歸功於景教徒。 

武后撰中宗書么《述聖記碑》，即述高宗聖德。碑立於乾陵。王挺云：「宋敏求《長安志》：乾陵在 
奉天縣西北五里，有 f 闡國所進無字碑，即《來齋金石考略》所稱碑石來自于閣者也。來齋又云；此碑填 
W 金屑，照耀陵園。據宋趙楷記稱乾陵么葬，諸蕃來助者眾，武后欲張大誇示來世，於是錄其茜長六 h 一 
人 ，各有其形，可見嘗時乾陵規模，異乎常制。宜乎此碑之金屑照耀也。」於陵前立《述政記》，有如墓 
表，與离宗為太子宏撰《眷德記》為同一例 ( 《萃編》六十)。天樞之鋪諸蕃名字，亦同此制。武則天！^ 
神皇、天后之尊，君臨萬题，此即天可汁之精神，自太宗、高宗1^來，至武后而更充分加1^踐揮者也。 

四、武后與明堂 

《舊唐書•則天本紀》；「垂烘四年春一一月，毀乾元殿，就地造明堂。」《新唐書•武后傳》：「詔 
毀乾元殿為明堂，切浮膺薛慷義為使臂作。」「义度明堂懷為天堂。」《转唐書》： h 二月「遥宮，明堂 
成。」《新睹掌》间紀云：「辛亥改明堂為風象神宮。」賊初元年春正巧「神皇親亭明堂」。典後每年於 
春正月必親祀明堂。證型元年正月丙申，明堂災。考明堂之制，自隋从水即謀恢復，至武后乃完成之。 

《隋書》六十八宇文 價傳； 「自永嘉之亂’明堂墙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荐紛然，皆‘小能決。惜憐 
考群書，奏《明堂議表》。」極為詳博。會有遼柬之役，事不栗行。《舊唐書》：「儀高宗麟德 S 年正月 
丙寅，1^明堂制度歷代不同，攘魏15遷，彌更茄解。遂增古今，新制其圖。」适高宗已有新制之明堂鹽。 

《舊解善•糟儀志》二備載當0之韶，某具制廣狹當悉。义禍則大臨朝，儒者應言請創明堂(如員半 


千即撰《明堂新禮》 一二 卷上么，見《舊唐書•文苑傳》)。則天 ^高{ 示遺意與北門學巧(指元截頃輩)議 
其制。不聽群言，雨拱一二年轉，毀柬都之乾元殿，就化地創之。四年.孔月明堂成。凡高二九四尺，四方珠 
llloo 尺，分 111 層，上層法二十 ra 氣，中層法十二辰，層象凹時，义於明堂後造天堂， W 安佛條’高百 
餘尺，此武后明堂、之規模也。 

《新唐書•禮樂志》 iir •「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宣明堂縣，1不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 W 
為五室，或政為九室，而荷宗依贿議，1^蒂藉為之。……乃下就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琼，七設曠尾，其 
言益不經。而明堂之不能立。至則天始毁東都乾元殿，料其地立明堂。……其後火焚之，既而又復立。」 
是明堂之建，高宗已 ‘ h 蟲大決也，至分長安銷年置乾封、明堂兩縣，分理於京城之中。武后明堂，正是 
承接高宗遺旨而實行之。石刻中有《唐明堂令于大献碑》，在陕西一二原縣北。大献為于志寧之孫，立政之 
子。碑前云；「其惟明堂縣令柬海于公」。後云「聖歴二年，制除雜州明堂縣令。」據《新庸拼•地志》 
明堂縣在長安二年始省並於萬年(《衰宇記》云「二年六月」，《舊唐書》作一一一年廢)。大献即於未省 
並前任明堂縣令。證聖二年一月，熏造明堂成，改元觀歲遮天。二年四月復鑄九鼎成，覺於明堂之庭前。 

《新唐書•后妃傳》；「懷義寵稍衰，冊御醫沈南谬進，儒義失望，因火明堂。……改明堂為通天宮，鑄 
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唐會要》十一：「武后立九鼎’巧圖畫，尚方署令曹元廓圖之。武后自 
制《曳鼎 歌詞》 。 」《歷 代名畫記》；「武后鑄九鼎，備九州山川物產，詔命曹元廓畫樣，鍾紹京書， 
時稱缠妙。」《封氏見聞記》，載武后九鼎，都用銅，共五六 0 屯一二萬斤，其豫州之鼎最高達一丈八尺 

(餘八州蔚高一丈四尺)。：^豫州為天下之中故也。大抵武后作明堂、 九鼎， 皆取自傳統觀念，^誇耀其 
成功而已。武后、之作品，：^石綜詩為有名。《全唐詩》存巧樂章凹卡餘首。《舊唐書•音樂志》有《大享 
吴天樂章》十二首、《享明堂樂章》十二首、《大享拜洛樂章》十五旨，半為明堂而作。 






五、武后著述與儒術 

《舊唐書•則天皇后紀》：「太后嘗召文學之 i 周思茂、范履冰、衛敬業令撰《玄覺》及《古今内 
範》各百卷，《青宮紀嬰》、《少曝政範》各一二十卷，《維城典訓》、《鳳樓新誠》、《孝子》、《列女 
傳》 各 一一 十卷，《內軌嬰略》、《樂蕾耍錄》各十卷，《巧寮新誠》、《兆人本業》荐五卷，《匿範》兩 
卷，《垂拱格》四卷，她《文集》一巧二十卷，藏於秘間。」口本《来域傳燈錄》荷《則天大型墙后集》 
个卷、《金輪銷歲集》一卷(《大正》五五，頁一一六丸)。 

《新唐書•武后傳》，廚宗末年與后共稱二聖。「后乃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離定《列 
女傳》、《臣軌》、《旨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可見后在島宗季年，乃篤志於儒術。從其 
早期著述，可窺 見巧原 來思想之一斑。其著作見於兩席書《經籍》、《藝文志》者， f 、 集各部均有之， 
化1^儒家觀為多，今不備列。 

武后又撰《宁海》一百卷，《新贿幫》 注云； 「凡武扁所著’辟元萬巧、范尴冰、苗神客、周思茂、 
胡楚賓、觀敬柴等撰。」按此指所謂北門學±，《新賄書•文藝》 h 《元銷損傳》：「武后諷帝召諸儒論 
撰禁中，萬頓與左史范牆冰等撰刊《列女傳》、《臣軌》、《百傲新誠》、《樂書》等九千餘篇。」(乾 
降巧年刊本)按《后傳》作下餘篇’(《舊唐書•文苑》萬頃傳作凡^餘篇。《新唐書》九字乃「凡」么 
誤。)惟《臣軌》尚知。 

《唐 爵奥》兰六；「乖拱二年，太一 U 撰《巧始新滅》及《兆人本策記》。」《玉海》二^ 八： 「凡武 
后寿皆元趙巧等撰。」 

今敦煌所出巧1\ 5523號卷，铭於武后時。壬乖民為題作《天訓》 • 予則疑是武后《訓記雜戦》^卷中 
之义。(《僖唐萬•藝文志》子部《武后訓記雜觀》^卷，注云《採靑宮紀耍》，《維城典訓》 ，《古 今 
內鮑》，《内範巧略》等善為《雜觀》一公。) 



武后咕則本崇尚懦術，其能取得一般文心所擁觀者，此末始•个為韦要么原因。 

六、 《三教珠英》撰述之意義 

《巧座書•禮儀志》二：「(載初二年)則•人又御 W 堂，乂開教。内史邢史傑講《孝縛》，命侍臣 
及^^、逍±等，1§次論議。」「武一^制闕么视，叩於明堂舉巧三毅雜論。」《新贿萬-张31宗傅》：「詔 
留宗即禁中論薪，引李嗎、.米 么問 、當聽誤、徐浸化等二千宵六人，撰《一二教珠英》。」 

舉賦元年元 W ， 《韻條流佛道二教制》 S ; 「佛逍二教，問歸於蒂，無為、％寬 ，巧是 一糸。……肖 
兮僧及道±，敢毀謗佛道者，先決杖，即令還俗。」(《庵火詔令集》一一 111) 己視佛道為一家，惟至嘗 
{示 景雲二年，始制僧、逍辦巧抓遊 。(村 架问卷) 

《唐會耍》：「火足元年，1 一月户11日，麟台監張呂东撰《二一教蛛英》一千 S 巧卷成之。」 
畔預修齐网屯人，此叫也人叩所說「珠英學十：」巧化。 EJ 黎 P. 3771 嫂英倫 S.S14 即是《珠英學 i 樂》殘 
卷，巧五卡一行。《新唐蓄•藝文志》；「《珠英學 L 集》五卷，崔離集武后時修《一一一教珠英》學^含 
峭、張說等詩。《文獻逾考•經籍考》有崔觀《蛛英學 b 集》扣卷，此書元時尚存。《新腊書•义藝》拿 
趟傳「武后修《三教珠英》」書，1^李曠、張昌宗為使。……」义《富嘉漠傳》：「與吳少微「號『吳富 
體」。祀'修《一二教珠英》。」《新废書•徐彥佔傳》：「武后撰《一二教珠英》，取文辭女，皆大 ’ h 選，•而 
(徐)浸伯、李蠕居舒。」叉《朱敬則傳》；「易之等樂名懦撰《三教珠英》’又繪武 S 思、李幅、蘇味 
逍、李迴秀、中紹宗等十八人像 W 為圆，欲引敬則，問酵不與。」《一二教珠英》，為書一千一二百卷，煌煌 
巨峽，參加其樂者，據《薛嬰》所記共四—屯人，主要分子二 h 六人。從算書名禍口「一二教」觀么，必是 
選錄儒、逍、耀三教柯關么詩文，張昌宗負黃編纂，衙地 111 教 W 成舊， W 沾武后白始至終即有混合一二教、 N ! 
倾向，巧如梁武後期、之思想。故1^1二教為普名，‘川惜此書今己火傳，無從寫測其內容，然武后之宗教思想 

引饒宗陆排巧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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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窄史溯 

後來愈趨向於綜合方面，此一巨著無疑地正是重要之證明(開元二年十月敕改此書名為《海內珠英》，見 
《唐會要》三十六)。 

亡、略論武周石刻 

清人注意武周石刻者，首推顧炎武(《求古錄》中錄《巧岳觀雙婢》及《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 
全文)。其《金石文字記》著錄武后有關么婢，自永 淳二年 《天后禦制詩碑》，垂拱二年王征君《臨終日 
授銘》，訖《上騎都尉相景瑞碑》，共二十二事，可謂有識。 

葉昌鄕《語石》，記其所見武周碑，不下數百通。邊遠之地，文教隔絕，而碑刻記年月，皆周武后新 
制之字，點畫不差累秉。(西如敦煌之《柱國李公舊龜碑》，南至展西上林一二畔嶺之廖州刺史韋敬辯智城 
碑，雲南昆瞩之《王仁求碑》，皆然。)葉氏於清季到陕西，所撰《鄉州石刻錄》，其中收武周石刻獨 
多，共十巧事。而張維《離右石刻錄》、羅叔言《西睡石刻錄》收武周 S 碑及續出一碑。然其中有重刻 
者，如武威么《大雲寺碑》，首行題「涼州衛大雲寺古刹功德碑」竟用明代衞名(見張維書)。近年墓 
志出王特多，屬於武周時代者，《北平圖書館墓志目》及羅氏《墓志目》所著錄，可見其概。墓志中 W 張 
柬么一家為重要。《唐會要》屯六；「證聖元年張髓及第。」張滿為張柬么子，詳襄瞩所出張氏一家九墓 
志"尘，羅振玉己輯《襄陽冢墓遺文》一書。章懼太子賢廢死於己州，在武后禍聖元年一一一月。邵王李重潤及 
永泰郡主婿武延基(承銅之子)為張易、之麗構，令自死’事在武后大足元年九月。近年來章懷墓及懿德太 
子(重澗)、永泰公主墓先後出 h ， 一二墓皆陪葬墓。李賢及妃房氏有墓志二，此皆最新之材料。武后時， 
嘗禁 立碑，單歷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故周時德政碑 •類 鮑少，此事至中唐 
而權盛。 

史壽中往往記立碑事，散見各篇，未有斬錄之者。臺灣中央圆書館藏清腑陵陸雅浦《諸史碑銘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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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稿未刊。但樓錄《晉書》、元魏、新酱五代史部份’令人失壇。現存古碑，為數無多，故己佚•之碑 
目，對於考史亦有離大觀助。 

武周時碑刻， W 嵩山地區而論，據康熙間嵩人景日峻所作《說嵩》卷十凹金石類’又有下列各碑，為 
h 所未 舉者； 

(一)《饲封中撼碑》見鄭樵《金石略》。相王旦蕾。屑隐《辨帖蓮》云：「《同封中嶽碑》，薛稷 
書。」 

二 一) 《降 禪魄》 《嵩山志》：「《大周降禪碑》，立於嵩頂，李蠕撰，今亡。」 

《三)《片扣》歐陽修《集古錄》：「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成人遊龍潭者，匆妄語繁 W 鑽神 

in 0 _ 

旨 」 

( W ) 《钢銳携記》 后命崔融作，今碑不存，文亦無傳。 

(扣)《中嶽態喊碑》在中嶽瞒內。有「大周聖命……遣金台觀屯馬元貞往五嶽凹漬□□作功德」 

語。 

《六)《幽林思》 詩石歐公《金石錄》：「《幽林思》，武后時廬山林數人韓學撰。」鄭氏《金石 
略》：「《齡林思》，嵩山詩，韓覃作。」 

茲附記備考。 

武周重要碑碼，唐宋：^來，多被人摧毀。《舊唐書，則天紀》：「封洛水神為顯聖，加位特進，並立 
廟。」《新唐壽•后妃傳》：「勒石洛增左曰『《天授聖圖之表》」。及玄宗開元五年四月， W 則天拜洛 
受圖壇及碑文，並顯聖侯廟初因唐同泰偽造瑞石文所建，令即廢毀。」(《舊唐書•玄宗記》 k ) ，他若 
武±讚碑(長安元年十11月立，李蠕撰，相王旦書。武后追尊±義為無上孝明皇帝)，高大非人力所及， 

睁宗頤巧 学义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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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带屯渊 

唐時已傳言碑 h 「城」乎為人纖占(《念右錄》 ) 。 

若《升中述志俾》，據《說蘭》十四於武后《繼山碑》條之•户，引《宣政雜錄》 云： 「化嵩山 - h 。 
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辟其碑’説從么。今砕碑在府店西’或鬥即《升中述志碑》(此武后向撰’相王 
且正書)，上人相誠不敢移動，子於康熙三和五年巧午歳，至碑所，觀其制度，與嵩瞩《紀舉德婢》相 
锁，其闻大亦相化，字為八分蕾。」(试憶《偃帥金石志》间)父试朽之《述型紀碑》(试朽御制，中 
宗正齊)，花於乾陵，明時倒仆，巧為數段(《扣墨錦举》)。此碑 wb 乂石辨成，俗禍 b 靴碑，共四六 
巧，行一二 0 字，化八千字，其石化巧•于闡，填 W 金屑(林仙《來齋金石刻考略》)。一九枯屯年，峽巧 
文化局己將歲石復原，现存文字，契梓城巧文詳記么(《文物》一儿六一， 一二) 而《顺隙碑》亦毀於明 
代。(碑首曰「《大周無 t 睾明高皇局婢銘》。」《鑛華》云：「碑己仆於在卯之地虜，而^化縣令么修 
河。」 ) 此武周碑刻之.把，亦席代文化尖之横失化。(參《鹰顺陵擲巧記》’《文物》一九六叫’ 一，中 
棒巧局印钻明拖顺隘碑令本。) 

八、結語 

綜觀成一^為人’巧特殊么屯现巧過人么梢如，耐义奸人靜功。巧雷视被祥封禪’嘗史易年號，行似漢 
戎；而贼加轉號(如山带种进帝至加「越占念輪」、之禍)改.化朔’盃時^’则化似-^蘇，籍鞭如鴻武 
乎捧之雙雷性格， Z 5 义學、^化、茗述邮論，才調之高， fN 今史甲化化帖了'。 

A 人本無蜡也么宗教信仰。化料神咕。相，繼义門比 於轉輪 . h ， 巧 攘化釋氏之號，运 門巧人 扣，」。 
年亟儒術，寶桃時’利用佛典為符識’雖山僧徒誰與锦悚義等、^^謀，然後之思魁早已化「金輪」二字’化 
之吟冰。晚咸多搞，轉化好 vz 長 久侃之 W ’ 巧 山、漱 I 铜遂化遊車么地。成啦 W 求為窜广之策 ，終 •个化 
巧•宵仍、心知诉名， 故节能「嫂广 W 辟」，於间东 逍山 ，始終恢堂邮张火之。概《述带、 史〉 ，及繼為明 



堂封禪之制，巧拘宗乂跑之冀。化《巧小述点碑》，於拘山之顶，惜為乂人所毁的，遂使巧之本忠，个 
能大明於後代 ，為 W 峨山 。义所 兴袜离 ，如 《-‘ •教 碟起》 等，均，」火偕 ，舰從 詳考一 u 、 之 教思恕’巧為 .叫 
巧。然後么舉巧，朋模宏大，如明堂、封禪、九加之觸•仍来承儒術之傳統。晚歲爭敌牢籠 ir 巧，巧思恕 
及倩仰，。化輝、逍之所能 M 化。 

補記 

近年(一九.山巧一四川曠元縣黃澤寺發見孟诞瞒政二十二午《燭利州郁靜府豊澤巧脚則天驻后武氏新 
廟記》，文云；「父 i 襄為楼於足 □ □(按疑所缺即「州化」二宁)后焉。」《瑚中名勝記》引《九域 
点》：「武^襲化武后於此。冈賜奇剔巧卽容。」(《义物參考资料》-化扣六年第扣則)武后中於叫 
川’父^譜時正化利州(靖元一化內。岑仲勉認為结禪巧之修述’ •小足為武一 u 吊赚巧為尼之猜。(化节 裤 
《迦黎曠健紀比事質疑》「训犬蟲八十二」條。 ) 武城嘶嘛辨山止化武氏馨志，即考武后主化1^後武氏化 
曲北之宗族。 

原載《選堂集林•史林》’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吐稱番出 k 《武周康厢错經巧德碑》，近時榮新化研究，對探别试 W 政欄，與任解胡人闕係頗扣婢 
说，附：：於此。 

註釋 

(-) 《舊唐書》_ - 五韓王元嘉，高祖第十_子也。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蹟，多得異本。」《新唐 

睁)小閒佛 巧么化 


書》 4^ 九 .「少 好學，藏書至萬卷，皆 25 古文字參定同異。」貞觀初，石經己有相承傳巧之本，存在秘府。見 
《封 R 聞見記》，現存於己黎之《溫泉铭》拓本，末有永徽年號-行，可能即現存最早 之唐巧 。唐代宏文館、崇 
文館均設有巧書手，故 知碑巧 之搜集，唐初己盛行之。 

{ I I ) 羅振玉《昭陵碑錄》化記己引此事。 

二二】武后革命，寶出武承稠、之謀，《新唐書》二 0 六《承辭傳》云：「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調自謂傳國及己，武 
氏當有天下，即誠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 

(四)見《經訓堂叢書》本《長安志》卷十南懷違巧，東南隅大雲經寺條下注。 

1五 ) 《唐書 • 姚崇傳》，字元之，長安四年九月2^後始稱元之。 

{ 六)波斯《阿羅憾墓志》，見羅氏《芒洛遺文》，參羽田亨《史學論文集》下卷 ，頁二 I 八五。 

《泉獻誠墓志》亦見羅氏《海東藩閱志存》。天框事又詳《太平廣記》 I I 四 0 引《大唐新語》，見《續唐詩話》 
李休烈條。《唐詩紀事》、《全唐詩》諧靠門同。 

{ t ) 参李宗蓮《懷順精舍跋尾》中襄陽《張氏九墓志跋》。 

{ 八)史語所藏 00 九一二四號為唐宣州刺史陶大擧《德政碑》，僧靈廓撰，掏德凱正書，在安徽當涂。永昌元年二一月 
十 ill 日立。即-例外。 

(九】加尊號事，見《封氏聞見記》四：「秦漢 W 來，天子但稱皇帝，則無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於洛水，文曰； 
『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為寶圖，於是群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後加『慈 巧越 古天冊金輪聖 
神」等號……則天 W 女主臨朝，苟順臣子-時之請，受尊崇之號，自後因為故事。」 

{ 十)清障繼轄有題武后自書夜宴詩墨跡句云：「煌煌萬歲通天字，天假長年竟何意。若論剖決萬幾才，属子誠難忖神 
器。」(《崇百葵齋文集)卷八)所評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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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僧道态及其《布水臺集》 


釋道态為廣柬大補林氏 f ， 亦稱木陳恣。順治時•賜號弘變禪師。順治^六年九巧二十 二日替 北京面 
帝，翌年互巧十五円山京，時順治年化与歳。順治自^叫年冬至十 AJ 年四年之間，頗耽禪悅，木魄态么勢 
力，喧赫一時，感遇既隆，逐為後代所忌。雍正 Is 年九月初四日諭，斥其所著《北遊集》，語多情護， 
宜査出銷毁。故木陳态事跡頗為史家所注目。新貪陳援庵先生因著《漏若望與木陳态》一文， W 二人代表 
異教，說明清初天主教與禪宗對於政治之影響及其消長之故。復著《語錄與順治宮廷》等篇。陳先生所據 
資料， W 弘覺之《北遮集》及《蕾瑣語錄》諸書為主。惜未見及道态詩文集——《布水臺集》。余早年嘗 
從大補溫克中先生處，錄得迸畜自著《山翁态禪師隨年自譜》鈔本。著錄於拙纂《潮州志•藝文志》。 
(此文後刊於新加坡《柬方學報》第一卷第一期。)關復獲見嘉興藏本《布水臺集》，又於一九 八巧年 
春，薄遊寧波，得登太白山，謁天童寺，參觀遣态遺跡，図綜合各資料，另撰一文：^補陳先生么不及。 

-、《山志》言及《巧水臺集》 

布水臺者，在浙化黃娘。集中哲《黃盛山居即景》—六總，如黃患寺、寨雲峰等。內題「布水臺」 
云：「落處不明誰解看，為伊顚面示來端。因高就下誠難惜，透頂遽他澈骨寒。」又《祝住黃巖，松壑弟 
許為持鉢乞浦 t ，歳秒：^兵荒見团》詩，句云：「望君如澈路思梅，踞凌猶登布水臺。」是集自題僧衔曰 
「住明州天童寺匿廬、黃嚴沙門道态著」。集凡三十二卷••卷一為風、雅詩，卷二至卷五為詩，卷六至卷 
九序，卷+碑銘，卷+ 一記，卷十 II 傳，卷十三至十五為塔銘，卷 h 六為行狀，卷十韦為表疏，卷十八至 

巧宗巧 W 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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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為贊，卷二十二為書，卷二十二一為跋，卷二十四為說、引，卷二十五為祭义、見聞雜記，卷二十六 
為警語、規約，卷二十韦至一二十二為尺贈。詩只五卷，餘悉為文。 

清初學人言及《布水臺集》者，有王山史之《山志》。《山志》一書，操庵未曾引用。年前始由日本 
朋友書店據紹衣堂藏板影印問化。卷一有「北遮集」一則云： 

一日，上閱《布米臺文集》，見其中有《薦毅宗烈皇帝疏》。上曰：毅宗莫不是崇損帝廢？引覺 
曰：然。上曰：本朝證思宗，非毅宗也。弘覺曰：态僻遠疏虞，聞江南黯如此，不知木朝有別強 
也。上曰：此亦何妨！然予聞江南初亦謠思宗。後有言「思」字非美謀者’故改之耳。……上笑 
曰：脱字何足尚，崇福帝乃佳耳。命侍匡一併將來，約有八九十幅。上一一展晴弘覺。時覺上容慘 
咸，默然不語。弘覺觀畢，上乃涕决曰：如此明署，身婴巨禍，使人不覺醜楚耳。……(下嘛) 

按《山翁年譜》，1^毅宗烈皇帝紀年。是譜記事訖於崇填十一一一年庚辰而止。道态時四十瓦歳。《布水 
舊集》卷十四疏類内有《烈皇帝天壽單節疏》、及《烈皇帝薦嚴硫》。又詩類有《毅宗烈韋帝哀詞》，巧 
句云：「雲車自吏狩玄岡，玉暦誰傳守帝藩。」正用毅宗諭號。據屯山史所述，順治對於遭蟲仍用汗南懷 
改、％>論「毅宗」，誠為無礙。《明季南略》二先帝證號條云： 

(中申)六月初六壬戌’註大行皇帝曰思宗烈皇帝。 .1 C 月廿一’巧城伯趙之龍秦辦先帝不當 

廟號曰思，思宗非美字。……後改毅宗。左良玉方：「思宗改證，明示先帝不足思。為馬壬英第 
一罪。」清朝謠為懷宗，永曆朝，义溢為戚宗。 

15難順治所昔.例端思宗後改殺宗’正合事實。順治於祟祸深衷同悄，故認為「此亦何妨」。遣蟲个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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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端「懷宗」，順治亦不科為作•具見常 0 文網尚疏，邮峭治對明室之同惜必，巧谋弘渡量，躬後來諸 
帝所及化。 

《布水臺樂》會經順治過眼，想是未刊稿木。《天童寺志》於黃介子詩 注云； 「出《百城集》。」今 
實見於《布水譽集》、知原巧《百城集》，後來編訂故併入《布水臺集》觀？ 

- 1、黃躺棋與釋道态乏關係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第五章，考證錢牧齋之下獄，乃山黃輸烘(介子)案么所牽速。順治叫年，麻 
烘起兵一仔塘，五年，死於金陵獄中。陳氏引《孤忠後錄》、《南忠記》、《明季南略》諸書， W 論其事。 
义指出牧齋與介子並非素不相識。舉《牧齋尺鴨》中與木陳和尚書二通，及《有學集》卷二 1— 六《密雲 
塔銘》，从證二人實為密友。考《明季南略》四《黃臟烘鑛记》 云； 「江嫂詰灣吿變，遂執髓诚及薛生 
■ 門，解於南京部院，悉殺、之。錯謙益：^嘗書左祖清朝得免，然己用贿二一—酷矣。」此據述州 K 閣夫^述 
(中華校新本，貫二五四)。陳氏論黃案吉，「介子之能在獄中從容白盡，疑亦與河柬巧么策略包關，肉 
藉此可 W 死無對證」云云，化未舉出明證。其實有關黃介子之史料甚多，不止 t 列諸書，而介子與道寇、之 
關係更值得一記。 

余按介子輿木陳态實同出密雲阔悟禪師之門。寧波《天麗部志》，巧纂輯 K 作，嘗一度出自黃介 f 么 
不。故《寺志》中收介了么文字不少。如卷二有《天窜寺中與記》，卷古巧《修机塔記》，群介子么作。 
《犬童寺中興記》文邮長，即記密雲重興天童寺之功績。密雲一生主持道場化六，計龍池、迦若、金架、 
黃柴、育王、天童六處。臨濟之傳，稱為中興焉。 

《志》末卷十誌黃介子事，引及道态之《百城集》中輪詩序。德介在《天童寺輯志敍隸》云：「辛 E 
(即崇祸十四年)秋，江陰閒人黃介子静髓奇者訪道來山，义為重輯……炬成凹卷。」输棋一名又作統 

巧沾顿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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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奇，此介子嘗輯《天蕾导志》之經過化。《布水臺集》內，尺牆類有《與介子黃居±》一二信，詩類有《赖 
介子黃居±詩並序》，又附其《絕命詞》，此為有關黃輸棋死事最重耍么資料，錠錄其挽黃詩序文如次： 

江陰黃介子’明之聞人也。久參天童先師’於禪學洞有所窥。申酉之變’兩都失守’帝后賓在遐 
天，麥秀泰離，子實傷之。因陰圖為恢復之舉。事敗見執。證獄石頭城。時询伏搞棘，尤(猶) 
為要門禪者題予肖像凡一百二十言，其詞曰： 

憶自黃西，祠席天童。踞先覺堂，草草孤峰。懊从模出，毒 W 毒攻。蛇吞證鼻，虎嵌大蟲。正令 
全提’孰敢婴鋒。出語成珠’百折不窮。佛果衙官’大慧附庸。樣批之導’往來愚衷。國難从 
來’蹤跡西東。兄遊天外’我戲園中。世出世間’皆大英雄。不食先師’舊袖蒙茸。眉毛结共’ 
鼻扎氣通。曹溪正脈，臨濟真宗。是木上座 ，亦號 山翁。 

專 =1日交決矣，復作絕命之章曰： 

劍樹刀山掉臂過，長伸兩腳自為摩。二一千善逝原非佛，百萬波旬星是鹿。涂倒不妨天亦醉，掀翻 
一任水生波。夜來夢作修羅手，其奈雙丸忽跳何！ 

从一破菱書寄與福牧雲禪師，然後坐脫園中。於乎！禪師咱予皆出先師之門。子當死生颠沛’超 
然無累’固从奇矣；復於同門之眾，獨予二人若眷顧不能忘。余哀子狐忠’且慶子學佛之有雪。 
因次千章哭之’詞不一而足也。聞禪師章先有八則，又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者矣。 

今讀其次「過」韻詩十許，道态深表巧對黃氏敬繁之誠。當時文網未密，故詩中肆意暢言，毫無忌 
講。再觀其與介子三書，一則云；「不孝态於門下雖未識荆，然耳熟大名。一二十年蓋胸中有『江上二黃一 
之目久矣；況彼此得預天童籌室，業為法社連支……乃者不幸天喪哲人，化和尚奄就後化……茲適育權兄 
移傲山中，徴不孝所述年譜。化牠稱門^窩證，背^^讓鐵頌說出先和尚木後光明。」此化為密雲效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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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為塔銘， 巧時介^^與道若尚求謀耐。 所云「江上二黃」 ， 麻棋外，典一為海岸黃端化。乂 一化為蟲求 
介 f 為其先受裴開先 W 法師製碼文。第三化云：「频 聞辦邑 願氏，獨推江 t ， 則巧踩 挪也將必轉，如是為 
吾道兄變不去也者累口。」义云：「先年為受業先子阔不朽，乃久不噓下，豈先子地带耶？或弟駕不足進 
耶？……」則介子始終术為著筆。再讀其《復爾寧楊居 t 書》云；「黃介老履道存誠，期總千秋銷學，乃 
父丫遭異變，贸禍化巧肖耶？抑無妄之災？……兄從江 h 來，或知其故，幸 W 語弟。弟思白衣操 S 寸管， 
能裴寧吾道，庶幾斯人焉。」是輿介子之死事蔚相，遊茜初亦無所知。似敬幕其人，始終不渝。恣又荷 
《秋口寄懦介子黃屑4^》細句二巧，錄其* 一厶；「碧流满澈漱化樂，止下同風巧^賴。時事況逮秋築落， 
轉教天隙憶實人。」介子在當日有髙名，道文心攀仰彌其，但二人交惰則泛泛巧。 

II r 道态書法淵源兼論曰本黃窠宗書風來歷 

禪僧多—萬，道态書法吏為順治所推抱，《北遊集》及《山志》均記其與帝對笞、之語。化擧窠書帝嘗 
敕良工摹勒上石。帝尤赏其「字義圓勁，讓筆中鋒，不落書家時套」。道塞 自言； 「初學黃庭不就，繼學 
遺教經，後又臨(虞相南)夫子廟碑。」其取一俾如此。道文心 黨跡化 不多見，龐州市美術博物銷藏有道态行 
書立軸，氣清神健，蓋得力於柳誠懸。文云： 

看劍拂開星斗七，論文不觉夜更互。 

署名「化鹿态山翁」印铃「陽明洞主」。逍态晚歳 h 居轉稽化鹿上之陽明洞天。自擇吉兆於黃龍峰 
下。此帽側有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浙西查有鑛(測卿)題識於寶應捕署，記道态事跡，述其收得此帳於如 
皋。又云於安宜泰山殿方丈得見天童道祖墨跡，稍遜是軸。足資談助。是幅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 

替术顿沛巧义化 






圖一道态手害聯語 


13^ 「 J 印入一九八一年談飽出版之《明清 
靡東法書》，列第二 0 號，為道文心現存備 
駐之幾跡，涧巧寶貴。 

迸益帅密雲禪帥，密雲辯法亦佳。 
《北遊集》載道寇在順治面前笞帝問； 
「先老和巧(抬密甚)與谭幅人帥韵法孰 
偃？」益口： 


进博^溯 


先師學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師天資極高，學力稍缺，故雪師少結構，先師乏生動，互有短長 
也。先師嘗語态曰：老憎半生務作運箇生硬手腕。東塗西抹，有甚廢好，廚我膽大耳。上曰：此 
正先老和尚之所^善書也。揮毫時’若不膽大，則^手不能相忘，到底缺於圓活。 

密 S 書法今冲站巧大亟寺扣巧崇祸九年缸刻一方，京都黃梁山萬倘非符「必問虛空界 ，示 M 虛常 
法，證得虛帘時，無化姻非化」一偈，巧带诚為化動，邮方 知木至 ，化^刻 、 M 譜嚴闕朔為巧’仍遥結 
構勝，誠如道若之背。 

密雲門 f 多•丄 曹， ft 隱节跡， ft 「與隠元尺鴨」及「-山化眼藏」趣榜等，今亦存於円本萬； 倘哥 。費願 
門 ‘ h 隱元法帥，於顺治 h 一小 ( U 本-化應...年，■六叫)來波 ，刷 料徳川{豕綱賜地於中治郡太和山 (兮 
京都宇治川鹏腳山；，遂依楠淸货柴山腐福寺原狀 W 述寺’閒削 Z ： 本輿碟宗。化巧丫木庵忡稱、即非如； 
藥 ，原亦漢僧 。巧 擴畜，骑如著述。如 .萬 《祸視豁心續略》， 巧萬兮尚知。 (參崔述舆；《楠淸縣点總 
略》，《义物》•儿八 W ， 八) 余於■九八 0 年秋，與成郁人巧记水化教巧：！：遮{^治 ，滿祗 一柿^寸，觀猜喊 
院一切經雕扳。蒙寺卞赠與昭和四 —屯； 小体避 化所編 《黄堤义化》 - 錠隠、隱元 、木淹 、即非 W •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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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笨跡，均具載巧中。余於隱元么「法遇東巧」卷题宁，及「不入驚入浪，難选稱意魚」等化書，氣勢 
縱橫，尤為傾倒。隠元黃柴宗一脈，對：：：本之萬藝影嚮接深，如池人雅之成就，即由黃碟借假1^中闕电1誤 
供其揣摩學習，是其一例。宇治黃紫宗各雖僧多係福述籍，俱，丄書法。淸执巧口本形成黃柴流么 It 風，推 
溯其源，受密雲么影響特深。闽論道态黃法，故述觸及之。 

四、道态撰破邪文字 

《山翁年譜》••四十歳萊慎八年己亥 條云； 

仪西洋利瑪著之徒’大張天主之故，日惑世成註民’乃推廣本師之意’著為說从辨之’凡王篇’ 
^近萬言。 

按《布水«集》卷一一亡四有《原辨說》， 略稱； 

辨天者何？辨泰西襄人所立之夭主教也。 . 利瑪賓死，其徒来自廣惩者’乃即留都洪武岡，建 

事天堂’指所事之天主曰耶綠 . 至矯 W 詩書「昭事上帝」等語。 . 大宗伯沈公灌慮之’上疏 

極言其事。 . 天香黃居壬者，間人也’有沈宗伯之慮。 . 由是□我師於座問’明其妾軌之 

非。天香遂从是意語為說从辨之。 

利瑪寮來華事，萬曆問，朝臣初則論其宜入 R 照遮羅遁事之例，祭獻臣《清 A 堂稿》卷一曲曆辛乃， 
(按應作辛巳) 上疏《議處貢夷利瑪寶疏》，即其一例。(鬟於星洲貼此書。日本似尊經關有么。近時林 

2&5尔巧祐巧丈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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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溯 


金水著《利瑪寶在廣東》一文，刊於《文史》第二 o 期，記其一五八 111 年(萬曆十一年癸未)走八月抵 
糜州，海道讓其榻居遥羅賓館，即用獻臣、之議。)次則為教理之爭。羅天尺《五山志林》五「天主堂」 
條 ，稱： 「萬曆一二十也年利瑪寶死，葬於京師，其徒龐迪峨仍居京師，王封蕭等居南京，各臥其教聲動十 
眾，從者 雲集。禮部侍郎沈灌再疏論之，驅諸膺東。」密雲、道态之作破邪文字 ，即響 應沈灌、之議。雪蠕 
圓信之門徒唯一普潤亦著《誅左集綠起》，今其文字載於《破邪集》中。密雲、雪幅俱出龍池正傳之門。 
(《布水臺集》卷十二有《龍池要門幻有正傳和尚傳》，龍池俗姓深陽呂氏，此文亦為重要文獻)。具見 
龍池一派，當日對抗天主教運動之激烈。道态亦其中一份子也。 


-養隱適容—隆诗隱元- 


笑岩德寶—龍池正傳 - 


—密雲團悟— 


-木庵性瑶 


-即非如一 


r 木陳道恣 
-雲嬌圍信 I 唯一普潤 


(著《誅左集緣起》) 


五、餘論 


此《布水臺集》臺灣中央圖書館藏，為清初《嘉興藏》本。上铃有「寄雲」、「澈凡」印。考《山翁 

年譜》十二年條「從瓜步疾馳天童。 . 為金粟贊兄禪師刪訂語錄。為本悟柴頭题本師真贊 ，為澈 凡禪人 

題牧牛圃贊。」澈凡當是此人。金粟費即指難隠。 


錢牧齋序《布水臺集》，引(宋)大慧果禪師云：「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也，與忠 義± 大夫 
等」。又云：「新蒲么綠，玉衣、石馬之遐思也；春葵、玉樹之什，空阮、産海之餘恨也。」又云：「不 
忠不義么人，埋沒此一點血性，謂么焚燒善根，斷減佛性。」謹按道态詩卷一有風雅一類，《春葵風》 
序云：「乙酉之役，處±孫開遠舉義嘉禾，戰沒孤城，詩：^諫之。」共八章。又《玉樹風》序云：「玉 
樹，旌孝節也。清師入邦，謝女希韶與母張氏同赴井，子晨救之，母麵，寢不忍去，死焉。……」所謂 
「春葵、玉樹」即指此二篇。《新蒲綠序》全文載《布水臺集》卷八，略云；「……我毅宗烈皇帝^^英明 
之主，數直凶危，家亡國破，宗廟丘墟……於甲申一一一月十九么變也。維今癸己，去前莫春十閱星霜。…… 
因鳩同人，共修薦嚴佛事。……遂人各言所欲言，總詩文若干首，篇而什、 之曰； 《新蒲綠》。於乎！新蒲 
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將何日而休哉。用杜甫《哀江頭》『細柳新蒲為誰綠一句1^名書，不勝麥秀泰 
離之感。」牧齋於《列朝詩集》中亦書其事。道态於順治末年出山，晚節頗為人所惋惜，其編《布水臺 
集》，此類有血性文字，一仍其舊，不稍忌請，仍見其為血性中也，故順治讀其書，亦為灑同情么淚焉。 

清入乾隆季世，書禁愈嚴，乾隆四十 S 年，河南布政使榮桂刊《禁書總目》內有一 條云： 

《休園省錄》一部，廣陵鄭佚如錄。查此書內錄世祖章皇帝(順治)諭宏覺師數條，應行收激。 

鄭氏休園，他著亦1^查有違礙謬妄感價語句，應請銷槪，又《揚州休園志》等五種，查有錢謙益沈德 
潛序文，並列襲鼎孽、金堡語人姓氏，應請抽概。此《布水臺集》卷首正冠 W 錢序，而集中違礙、感價之 
作不可勝數，自在查禁之列。今此集經僧澈凡藏棄者，仍流傳於世，茲獲展讀，深覺欣幸，裏為發其端 
緒，略加論列，1^供治晚明清巧史事者之參考。 

原載《神田喜一郎博壬追悼中國學論集》，東京，一九八六年 

扣 @巧頤佛學丈集 







附錄山翁态禪師隨年自譜 
神宗顯皇帝二十四年丙申 

是歲九月初八日丑時，予生么年也。星禮、之度，為日出龍門，大月當斗，蓋與韓昌黎、蘇玉局同 
為一身居摩竭之鄉，二公遭贬馳，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予幸蔑得免，然生平多譽多毀，散北遷 
南，坐不席媛者四^年，抑命有定之者歡。俗姓西河林氏，世居晉安，間人也。中葉，十五化祖官 
潮， 家大補，後為寧人。祖一宰，號玉泉。父時盛，號蕴所。母賴氏。予行十四，自曾王父1^下，一一一 
世皆單 T ， 生兄涵及予，王父喜慶有加，聚諸族屬，日飲酒高會作樂，僕役失事，觸翻銷饌，王父 W 
為嘉辰忌，故怒鞭撲之，月餘病死，其母兄：^人命諫告憲司，事雖得直，而家門破壞，十去其九，價 
得薄產十餘献，賴父母勤儉，不受飢寒之苦，大慧善財之詣，予蓋滋有甚焉。次歲冬，祖父亡。 

1 1卡五年 T 西 
二个六年戊戌 
二个七年己亥 

予四歲，尚未能步履。父舌耕循州，母 H 織夜纺，勤□家務。其抱巧擲負之勞，■唯王母羅孺人 
是任，厚載之恩，予糜鹏不足云報也。 

二十八年庚子 
二个九年辛且 

予六歳。窮鄉下邑，一切蘭若佛寺，從未經目，不審何所識知，日率群兒畫紙為佛相 ，斜 披單蠕 
為屯條，合掌高吟，作梵嗎邊佛、之戲。 

一二-^年壬與 


三十一年癸卯 

是年八歲，聞有盤古開天地及天地渾滩么說，即問二巧曰，只如盤古初開，天地許多人物，從甚麼處 
來，後復渾沛，許多人物，又向甚麼處去。二母不能加答，但曰你不自端量終身之事，得任閒管。雖語 
塞，然也常耿耿未釋也。 

三十二年甲辰 

年九歳。父母臥兄涵業就外傅，而予又復啟蒙，則供膳、之費益大，恐儒冠誤人，反不若田舍翁么 
為得也，姑已、之。予曰，審如是，則兄將揚名，我則終死草萊，不齒於女林矣。因憤志不食，乃使隨 
兄就塾師，始讀大學，即能專記。 

三十三年公民 
一二十四年丙午 

年十一歲。學為文，往往得奇句，慨然有文章鳴世么思。 

111 十五年了未 
111 十六年化申 

年十 111 歳。慧性日開，一目五行俱下，父授證書，朗盼一二遍，輒背誦不忘。肆習時藝之外，副切 
左、史、戰國、國語，尤喜國策。司馬子長么為文。鄉先生月集諸鄉子弟會文於杜，獨鍾生者與予迭 
居首冠焉。 

三十年己酉 

年十四歲。讀書於里齋，三寶上人么事，絕跡不聞，然意中隱隱時動人世無常之想。自顧百年有 
同朝露，假令動業揭天，終歸於盡，綱懷巢許高風，不勝低回留之。 

一一一十八年庚戌 
一二十九年辛亥 

璧示頤佛巧文策 


四十年壬子 
四个一年癸丑 

年十八歲。隨父館受業循州，偶閱目連傳，知有生死事，惕然於中，即日屏孽茹素，思求出離之 
道。居常父教極嚴，趨庭受訓，如對大君，至是父母切責，百方淘汰，惜無回意，惟於會課之日，作 
文數篇，餘則睽目跌坐而己。歲晚歸鄉，二母恐予出家，日涕泣哀勸不已，復開孽焉。然性嗜魚不嗜 
肉，精者或數^:}，酒則從生1^來，未嘗一滴沾唇也。 

四十二年甲寅 
四十一二年 nJ 卵 

年二十歳。 W 童子試得府上第，適迫秋闡，督學使者，無暇巡潮，移文郡牧，促府試有名者赴省 
較。予家去五羊水陸千里，父1^金一二兩為舟車之費，命予獨往。不敢邊，馳驅至省，得補弟子員而 
遣，然自此奔走道途，歳不下二一二千里矣。 

四十四年‘内辰 

年二十一歲。赴循州歐陽曉也西席之請，與其長子淫字文潇者為友。循有能文之±二，其一為何 
南風，其一為歐陽文謙。何中玄卵鄉試，己於是歲從黃山普門師出家矣。歐於戊午亦中鄉試 ，皆 矢志 
逃禪者。予時方惑宋儒之說，25異端外佛，賴文潇委曲勸喻，始復信向，徐封金剛、法華示予，一見 
即知佛大意能解說，信益堅。進見佛說阿彌陀經，讚嘆西方淨±，且專持名號走日，巧1^往生，則曠 
劫輪迴之苦，自此長辭，也 竊嚮巧 么切，乃注精屯晝夜，服舶霜數兩，冀掩息生樂邦也 ，瀉而 不死。 
泊閱大慧語錄’則夙巧腰包行腳么狀，歴歷如見，真若讓山一會，備然未散者，出家之志，於茲遂 
決。因密商之文潇，文臻曰，往矣，十年么後，當作人天大善知識也。予曰，恐今時渺明悟么師奈 
何。文樣曰，此宗若滅，則巧界空荒矣。名山大穴么中，必有真人，兄其善自撥草瞻風，無慮也 。 W 
一篷書佛國南詢頌么始句贈予，1^予俗姓林，所謂出林還又入林中也。其一面，則有人送僧之匡廬詩 


焉。予於是日遂行。聞南海有大智師，少林有洞上宗主，擬於是處 h 求蘿染。行五百里，至江西攘仙 
巖，避遁 前楚僧 ，相揣 至廬山開先寺，見受業先師昧和尚版投焉，始悟篷後之詩，若為予先識者，益 
信因線果不偶也。徐叩先師超生脫死之方 ，先 師出雪浪大師之門，吳楚大法師也 ，廣政 教乘開導予， 
且曰，我說法一一一十年，未嘗不：^明也見性驚諸方來，然從學經論者眾矣，襲未有發必求悟臥出離生死 
者，子一邊隅俗±，能自發奮如此，火內優曇也，宜自勉也。由是屢 W 關鍵為予提策。一日，舉台山 
婆子公案，及慈明詞罵南禪師因緣，洞然明得趙州與石霜同一鼻孔出氣，先師違益奇予。俄有天池僧 
來，述先父在金竹、黃龍諸處尋予，因不遇，將往少室、普陀，博訪蹤跡，日前己下山去矣。先師咨 
嗟顧予曰，出家固善矣，然使父跋涉山川，蒙犯霜雪，功多而過亦不少也。可於佛前跪誦雛華大典一 
部，祈父早還井里可也。予曰，某在東粤，從友文潇知有此經，奈緣敝地僻在山鹏 ，無 從借閱，今得 
誦持，非僮專為父祈請，飢渴之思，亦可自慰夙必矣。日誦 lllw 函，慶快無量 ，至入 法界品 ，則 胸次 
豁然，如天開地廓相似，幼時入物來去、之疑，不覺披襟一笑焉。 

四十五年下己 

年二十二歲。先師為眾講演愣伽，因 W 非於生死彼涅樂彼生死為題，命予作時藝篇，浮梁陳同卿 
先生見之曰，此壇林筵上人也，豈山林枯稿±哉，欲相邀至別業公案 ，予 謝之曰，就令此日作飛行草 
帝， 某且唾而棄之，況復他耶。然所不去也者，惟先父尋予在外，未定消息何如。有同學佛生度上人 
者 ，願偕 予歸省 ，還度 嶺，越二千餘里，至則二母淚眼欲枯，不覺恩愛情深，襄離么念，卒難一刀兩 
段矣。 

四十六年戊午 

年二十一二歲。父母宗親合勸抑重傷二母之屯，不得已，遽初服。督學使者處， W 告病未除名，復 
往省會補考，歸畢姻焉。而先母遂由予長齋奉佛，鄉之男女，始有受持八關齋者。 

四 4-- V 年己未 

與管宗頤佛學文巧 


年二十四歲。讀壽里友吳對門之海如樓，膺堂人廈，逍遮 容與， 义復遠諸市罐 ，牌然 一阿朗若處 
也。對日1^翩翩佳公子，尊賢下±，所招悚同社，皆高尚之流，予與佛生上人，益切出化、之講訪、^^ 
故吾鄉多侵佛逃禪之±焉。 

四十八年庚申，即化宗貞皇帝幕呂元年 

予年二 1 五歳。佛化度公欲避匿廬，：一：社吳對 In 、 藍朱公、吳海如、吳間偕迸么間銷，专 
上杭縣而還。是歳舉一子。 

禀宗巧璧巧乂啟元年來巧 

年二十六歳。自愤夙志未酬，徒然將順二親，不能求道利生， W 資益其神明，日僕僕鹽勞，巧與 
子終復沉渝苦海，再求發此勝必，知更何劫何生。然遂爾別去 ，正 恐二巧山此悲傷觸命 ，則又 人化莫 
大之媳。罔夜禱蹲，有同痕醉，乃刺血跪書妙法華經一部，然香發願，起大悲如，矢求佛道，利濟宵 
生，設若二毋萬有•个糜，願乘書縱功徳’即尘淨界，不離^方佛前，不舍帯提迫念，生午邮化，永為 
法親慈悲眷屬。然後潛身取道関嶺’還抵匡廬，時己臘巧二十八0矣。先師於是夕前，忽夢一錦鱗巨 
魚，揚繁開先池的，有人 W 網禪携總之，魚审飛騰，遍繞一大 ，下還 入池內，謂吉徴也，言之弯鑑巧 
座 ，會予適至，益 W 予為匪常徙焉。 

一‘年化 

年二十屯歳。正月元旦，復從先師繫落。二乃，居歸宗寺藏堂，簡閱悚乘大小部。蓋先師 W 予叢 
儒從釋，宜 W 雲蜡老人為規鑑，必經泮禪淨備眾體，然後師範人入，始非一偏之學矣。復命過 
五乳，從憩山清大師授具化成。五巧，先師有事新安，命予侍巧。六巧’度夏溪南之吳氏觸若’肖念 
大事米明，也常惕惕，食息小遣處也。七^哀終，。化帥’欲遍參諸方去，化師巧見缺廉脚谷帥’時 
雙徑曇衍兄亦先師門下，同在新安，煎餅窯 UC 教人看死話頭，化臟高見么不可，懷或不契，即 . h 參坟 
越米晚山，不然之。八"，遥閒先，定入楚之巧。打禪种欲偕化，1^衣物在質库不能赠，^山一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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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與之寶使釀焉，□己輕裝，蒲圃斗笠而己。九月，至麻城，時念和尚已出黃緊，在基隆山，予叩 
籌室請見，典客不敢通謁，候至旬餘乃昆，見則唾罵諸方，不容啟口，莫知如何。欲去不可，欲簡則 
兩山僅徒子惟種旧博飯，不事叢林接納，間有二一二雲水，匪真罵菁，抑驅逐至爵矣。予曰，此葉縣家 
風也，浮山行腳有樣子，予奈何不私淑諸人。巧自著槽廠，計一冬、之内，與1^直、智仁、無竟、问參 
四輩，凡撫米得二百餘石，暇則運米搬柴。故予肩能挑，手能提，足能徒步，口百里化小半於九十 
者，皆係此冬之力也。 

111 年癸亥 

年二十八歳。兄涵遠將二親、之命，尋予至麻城，扯乎歸粤，予不從，則欲投身楊子化，死1^報 
命，不可歸見二親也。予既無可奈何，又重其孤身遠道，設或因傷致病，逮於不虞，則門作益薄，親 
誰與奉，因復從之入嶺，抵家視夏矣。留兩巧，竊自冒暑遥出匡廬，飯月之間，間關遠路，化五千餘 
里。是冬，執侍先師，聽講成唯識論。 

四年中子 

年二十九歲。先師既建七佛閣於黃魯直所書摩崖佛偈之前矣，復欲次第謀新殿宇，有檀越而官 
峨嗎者，命予與玉如師弟往索施金。行抵漢暢，自念穀也臥來，將逮十春，徒使二母痛裂肝脾，父兄 
波查途路，己窮未辦，有失出家之利，今又遠涉萬里山川，得不荒龐益甚耶。乃慨然曰，吾願他 H 巧 
一萃草，普為天下建諸梵刹，不能此日唐喪光陰也。揮手玉如師弟，爾自盡摔報師，我且真實為已， 
復走商麻，親炙念師。夏依黃裴，冬侍基隆，兩山咸有大藏，時一披覽焉。 

五年公丑 

年一二十歲。歸省開先，1^便道，兩山頭老人傳書至黃之山甫樊君家。山甫博學通禪理，黃州名± 
也，留予別館，日夕相質證，殊有楊李慈明交好么證。且為予推考星曆，曰，殆矣，與蘇、韓同恪， 
師幸而出家耳，不出家且達，達則君子見知，反不若小人之見惡也。雖然，家己出矣，亦宜戚慎。予 

變頤佛 巧么榮 


侣傳湘 

謝而藏之中焉。還自開先，過黃，樊君與報命，中多推許、之言。黃裴老人曰，爾自狐狼野轩之屬，有 
廳臭與人薰聞，故人得而知么，若真獅子兒，一哮吼時，則百獸當腦裂 ，彼樊 山甫者 ，向甚 麼處見 
爾。不覺汗流至鍾，若無所容者旬日，黃裴之為人，類如此。昔大慧有言 ，宗果 雖參圓悟老人 ，打失 
鼻孔，元初與我安鼻孔者，卻得湛堂和尚也，雖予與天重、黃裴二老亦然。是歲夏冬，復在兩山。 

六年丙寅 

年一一一十一歲。四方顯人多問道之書，方丈一一命予裁答，巧猶奸格，終則沛然。殆今稍能肆橫無 
礙者，未必非當時淘汰之功也。是秋，水雲高±從下江來者如市，勝傳金粟顯聖博山么風，遂動石城 
煙水么思，乃辭老人，下參諸方。至南徐，聞先師在廣陵之東隱庵，為截江省親。直先師患病少留， 
而開先知事不得其人，先師甚憂勞，命予歸掌院務。念入蜀之行，予既背違 ，今 復妨命，有失師資之 
道，不可，只得仍上匡廬，料理常住事宜。 

屯年了卯 

年一二 十二歲。居開先監院寮，甘苦勞逸，與眾均、之，出納簿書，一錢不敢素淆，銘其上曰，一朝 
作院主，萬劫失人身，科自警焉，非公事不敢夜點常住燈燭。瓜期將及，自審黃裴老人且八十有四， 

一 旦雙樹潛輝，而予不聞中夜遺誠之言，則數年教育之謂何，亟^^常住委托他人，復走商麻。至孔子 
問津處，果聞計報么音， 一日一 夜疾走一二百里，僅得塔前禮足而還。抵開先，則建昌黃海岸適在寺 
中。海岸講端伯’蓋常親近壽昌、博山有年，與之叩擊，遂有省發云 ，而天 童因緣 ，兆 基於此矣。 

毅宗刹皇帝崇城元年戊辰 

年一二十三歳。聞顯聖湛和尚亦圓逝，胸中懊恨，不勝野摩失林之懼，亟裝包下參本師密和尚於金 
粟。因緣不契，遂之雙徑，謁語風老人。問甚處來，予曰金粟來。曾問話麼 ，予曰，某 甲不曾置得問 
頭，請師處轉借問頭。風為開示，予不肯，復轉金粟述前因緣。本師曰，爾喫飯遷問人借口麼 ，予才 
擬答，本師便打，由是服膺。時姚州沈求如、管霞標、史清都輩咸在座下 ，力言 本師曰，新到 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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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香林遠也，和尚室中記錄，必斯人而後 w ， 本師乃命職司焼香，故本師語錄，前者予記么，十年 
之間，未嘗少弛其任焉。是冬患剩，瀬死矣，頓將萬線一舞放下 ，乃有 起色。 

一卒旨 

年一一一十凹歳。告假暫往禹航石孟寺度夏，臥故知慈築公。公聞予病’移書相招，過彼調養。石 
孟在政黃牛故居么側，所謂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 ，唯 有駕黛見我常來此，即斯處也。山廳岑 
寂，夏長無事，架上有李長者合論，日探一册，不覺終軸，蔬窺華嚴奧旨焉。九月，歸侍本師。一 
日，室中有議及壽昌、傅山關續曹洞無來源’恐後不繁昌，予曰，黃紫不云乎，今日因帥舉 ，得 
見馬祖大機、之用，若承剛馬巧，他後喪我兜孫，本師璧然一笑起去，予時無著惭愧處。後因狭彌冈 
緣，撞翻昔年之疑，方始提致本師，明得古今關鍵，矢曰成頌曰，三十柱杖打舊曇， S 十柱杖打產 
婦，若是贼彌摩羅，教他自領出去，噢，不如誠口過殘春，啼得血流無用處。時黃裴費兄亦有頌， 
予不肯，贊惡黨，予曰，無庸，兄他後當作人天教主，若此頌刻出，我詣兄座前，大展九拜，用懷 
今想不遲也。後在育王，寶華潮兄語予曰，我時亦滯疑者則公案，因兄頌子洞然明了。撰募本師壽 
塔文，師為首肯。 

一二年庚午 

年二一十五歲。本師赴閔川黃襲之請，予侍行。黃藥為斷隙運祖脫白之山，相國菓文忠公請有御藏 
在焉 ，得 博觀，因修禪燈世譜，復自序其端。夏終，隨本師遷西浙。未幾，本師因事拂衣金粟，命 
予過山陰，與舍如王子式者，謀梓四會語錄。時海岸黃公，科戊辰進+司李明州矣 ，予得 便訪么 ，公 
喜出望外，知余金粟來，具言願見本師之切。予曰，天童、雪寶，奕化賣坊也，皆隸明州。昔曾學 i 
特 雪赛起明覺於翠峰，居±獨無意乎。公然之。會阿育王寺厥工告竣，先是湛和尚閔寺傾類 ，矢志 
興修 ，方 始鳩王而趨寂，其徒無量上人繼述其志事，至是落成，枚 h 主席，屬意本師而未敢舉行也， 
聞予與司李交厚，適在山陰，即夕過予共商，予為言海岸渴仰本師欲見無從之意 ，上人 由是走白黃 

gw 晒祐巧史巧 



公，欣然敦幣奉迎本師焉。是冬，在上虞烏膽山度歲。 

四年辛未 

年一一一十六歲。本師在金間門之北禪寺，受育王廣利么命，將赴焉，封手詔召予侍行，復自越州走 
姑蘇，還度錢唐，從至育王，而天童僧明貫’又因予白郡司李，願得本師坐鎮太白名山，司李亦：^育 
王近市，非安禪之所，天童自宏智中興：^來，巧有哲匠，如應庵父子，尚有寧堵魏然，則今日起末運 
、之衰者，非大帥不可，丸挽至再，本師允、之，而予實為先馳焉。至夏四月朔有四日，本師入院，五月 
海離紳±復迎本師暫谴金粟，予獨與佛音、肇必、法海諸公，留守天童，日掃糞壤 ，剪 前棘， 樵於山 
之陰，淘於山、之暢，切須本師還返之撤。八月，本師歸山 ，命予 掌記室 ，兼典客司， 故日則勤领眾 
務，夜則襲燈書本師語錄、禪燈世譜1^付梓，丄么手。自此九載天童，其餅手販足之勤，又倍於歲越千 
里、之勞矣。 

E 年壬中 

1二）屯歲。聞先師眯和尚示寂，奔赴西江，^黃海岸了艱居家，又因之而為天童行乞新城。已乞 
新城矣，科取道鄉關借八百里，又復因、之而趨省二親。去家十載，今始一歸，則巧巧與先父已西逝久 
矣。少慰慈巧，還度長嶺去。從嚴陵灘上，回自楊子江頭，計程韦千有奇，祗山僅及除夜。至若履危 
涉險，冒雪衝寒之苦，又不勝其言么矣。 

六年癸巧 

年一一一十八歳。屑客司兼嘗記室。公事之餘，得意古宿機緣，則滿導頌之，雜切歌行近體，務極巧 
•丄當。方予出家時，先帥嘗命予作詩矣’予： a ， 某割愛辭親，棄妻學，破筆觀，所 W 至此者，為明道 
利生耳，今曰學詩，於初也得無背謬獻。先師曰’是也，瓦地聖人，蓋嘗廣學眾論， W 備利生之機， 
巧至工巧技藝，治化文言，無不越量過人，今爾豈徙鬆邮啞羊者，後必置身人前，奈何椎轉不文，使 
夫教澤不悠揚巧代哉。予銘之而末暇也。逮參黃姨，目間其猶斥方來，雜毒入必，不能抵於紹學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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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則益恨夫多學而識之，直欲上揭天河，下骼肺肝為快。至是方信得大慧老人，從 h 大智慧之 
个，奠不巧1^知解為僖侣，1^知解為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知佛事，如龍得水，似 
虎靠山之語。由是益發先秦兩漢之蕾，諸子酉家么說，驚燈夜誦，普讚途溫，遂得毫褚么問，汪注然 
來，浩浩然至，江河若決而莫之能禦焉。 

年甲戍 

年一二卡九歲。天童大興工作，本帥業命僧一二十輩，市山伐木於建州矣 ，而海 迸么禁未弛。閔潭书 
東里先生者，政大總憲掛冠家居，曾在平江參叩本師不契旨，予時從旁進語，自謂於侍者遽箇入處， 
故本師復命予入間，親謁龍溪，託科海遇之故，闕說撫台。事竣，遇就木舶歸 天薰， 犯縱波，觀衞 
海，凡一二晝夜而至招寶山前，舟師驚詰為神助，來曾有也。是秋之後，本師與諸方多彈偏化異之善， 
予蓋間嘗竊取其意而補綴么，故本師總直說中，為予觀定者尤多。 

八年公多 

年四^歳。^西洋利瑪寶么徒，大張天主之教，日惑世^諫民，乃推廣本師之意，著為說1^辨 
么，凡三篇， W 近萬言。是冬，本師年涉從也，臟轉望重，网方候問、之書，往來如織，繼 W 詰難周 
章，辨鋒錯出，座下之身通六藝者，無慮走十二賢，然而或草瓶，或討論，或條飾而潤色之，不分任 
他人， 一 唯予躬是督，故後此1^往，辭命么役益多，遂不能專力於眾務焉。 

儿年巧平 

年四十一歳。為利根慶禪人作逃夷記序，及赤水詩集序。作五古送科直愚公之雲間。講董太史徵 
黃裴老人塔上之銘。效柏梁體送元白可公出山。鹽梅鼎公欲高隠周嶽 ，復作 大鳥歌 W 送之 ，空 林遠兄 
見而歎曰，蟲兄素不作詩，今乃風雅如此，某三十年留必，未之逮也，他後光我纖流，必兄也夫。予 
笑曰，四十而後有聞，將終其齒則亦不足畏也矣。是歲，告退燒香，復掌記室。 

十年 T 化 

@ 示随佛學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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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溯 

年四十二歲。正月，制皋亭中塔際興條之疏，塔蓋南宋真歇了禪師全身么所雍也。二月，禮觀音 
大±於南海，登普陀，瞻洛伽山，掛梵音庵，有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塔，世人莫詳其故，因山中晉宿之 
請，作文紀之，復繁之 W 詞。一一一月，刪刻龍池傳祖語錄，仍志其生平之大者為傳。傳為唐孝廉請元波 
者所賞識，從容謂予曰，自寂音尊者既往，僧史不見於時僅五百年矣，然則當今么世，繼寂音稱作 
者，舍師其誰哉。遂陳詩勸請，予謙讓，至今未遣也。四月，聞孝廉李得之少與予同社 ，特自 京都枉 
道邀予天童，歸住上杭之紫金山，予臥近憩闡，便省問，許之。而山中兄弟 ，涂 謂古宿如雪峰、大慧 
么禱，咸有歳譜紀年，使後之學者得觀感而興起焉，今老人生末運，光復先宗，大有造於叢林學者， 
且有态兄著述之筆如此，不於此時考實焉， ZS 招揭其芳獻，乃使後么細綴者承虛科議其行狀可乎，共 
科本師歲譜之任委么夫子。總生緣出處屯十二年之事，閱五夏而稿定。至八月 ，辭本 師出山 承記莉 
焉。過錢唐，晤知友唯一潤、靈章蕴，蓋二公與予夙有掩關共住之約，闕汀道遠 ，難與 偕也。廣陵東 
隱庵乃先師脫白之所，師弟玉如又高尚±，可 W ， 乃拉一一公之東隠，既安插已，則買舟歸省，過閔謝 
辭李得之。是冬，居里齋為先兄亦採公作行狀。傷世高官重祿，而不盡痒其君，復作義僕進寶子傳。 
十一年化寅 

年四十三歲。二月，登堂別母，遷出長嶺，抵演陵，則季春一二月矣。聞科直愚公 傷於麗 ，設位 W 
祭，作文告之。愚公為寧藩鹏仙王之孫，棄家從黃裴老人雜染後，又共予同侍天童為副寺，動容周旋 
中禮，盛德之±也。公死若脫，而予為法哀傷，告之 W 文，遽不覺委曲其詞焉。為關中王春侯作本師 
真贊。為序禪人們募修淨室養巧文。代同庵蔣孝廉為鄭海憲作靖摇雅。歳云暮矣，天童適有人端至， 
言本師四大違和，即日與二公破闢歸省，度歳於瓜之準提寺。 

十一 1年己卯 

年四+四歲。元正二日，從瓜步疾馳天童，則本帥體已疫復，乃移書鳩集諸凡在 外者， 歸侍巾 
餅，不得遠離左右，而妻菲么言從此起矣。為金粟費兄禪師刪訂語錄。為本悟柴頭題本師真贊。為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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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禪人題牧牛圖贊。既而台州有靈就之命，本師命？受之，而未赴也。會本師倘列祖莖兆 ，與 徐氏之 
族有静言，予槐力調停，而本師決意拂衣出山，一眾皇皇，各愧去志，予復留身慰安么 ，多方 周旋祖 
護，挽迴本師之撤，而妻菲之言，愈益蜂起。予曰，異哉樊君之術也。雖然 ，周公 畏流言 ，居東 且二一 
年，予則何人，因出山再上廣陵焉。竊計予自戊辰春侍本師至此，凡一十二秋，自信愚誠不自替 ，豈 
曰同學，即本師小時時蠢語摩矣。然本師未嘗不繪類氣受，而鑑其拙誠無他也。故嘗感慨語予 ，我視 
流輩鮮有綾直似爾者，叢林綱紀，少爾一日不得。予曰，某無似，賴和尚海納山容耳，然此中徙有血 
也一片，終不敢曖昧依遥， W 孤和尚叢林也。時雪寅奇兄，亦同侍坐，實聞斯言，乃今遂不能塞萎菲 
么口焉。市虎成於一二人，投巧起於屢至，雖曾參之母若何。後本師在通玄， W 諸事不得其當，對侍者 
若乾歎息云，态侍者若在左右，老僧不至此，則本師么意可知矣。 

十 111 年庚辰 

年四十五歲。丹青戴雲江為予寫照，作偈示么，復題自真。 

賀化中跋云： 

山翁态禪師隨年自譜不分卷，稽道系撰。态字木陳，號山翁，膺東大補林氏 ，名范 。弱冠補諸 
生，旋雍落於匿廬開先若昧智明，受戒於整山德清，問法於天童密雲圓悟，退居於慈雞五磊之靈峰， 
遷越州之雲門，台州么廣潤，再住越州之能仁，遷湖州么道場，青州么大覺，再住太白么天童。順治 
十六年，清世祖召入京，留大內，明年，賜號弘覺禪師。康熙十二一年甲寅卒，世壽屯^有九。是譜傳 
自大端民間，著錄於《潮州藝文志》，向無刊本。譜中校作較，檢作簡，猶避明請，當作於北遊么 
前。丙申一歲條云，播北遷南，坐不席暖者四十年，乙卯二十歲條云，自此奔走道途，歲不下二一千里 
矣，1^二十歳後奔走四十年推之，當作於順治十三年六十歲么間，而自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起， 
至毅宗崇填十一一一年庚辰即止，科後不載，似非全書，蓋平生好誅，自謂亦多譽多毀，其有所避忌，移 

g 不頭巧巧文巧 



寫時遂叟雍么獻。 雖然，四^1$前事跡，敍述特詳，且有與他書不同者，如初參天童，奏對機綠作 
1)一 十一歲，而譜作 一二 十一二歲，頗有足資參考研討者 ，可寶 也。 光中識 

載新加坡大學《東方學報》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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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詩論採用佛典舉例 


今天講的題园，是關於詩論的問題。詩論裹頭有些批評家喜歓利用佛教的典故，佛教某耻 ，與門 的術 
語，能給人1^啟錢的一些名詞，來引人入勝。這個辦法，在闕學 h ，在佛教史 h ，荷所謂「格義」。「格 
義」的意思就是「擬配外書作為一穗生解」，很生硬的解輝。這類例子，大家可看漏用老的佛教史，化對 
「格義」的解釋有很重要的發揮。「擬配外書作為生解」，生是生澀的生，這句話是在《高僧傳•竺法雅 
傳》中出現的，所1^大家都會明白「格義」這兩個字。甚麼叫做「外書」？佛教的立場是臥自身為內，所 
1^佛教的書叫內典，佛教1^外的東西他們都叫外書。佛教有一種對外的排斥性，在印度，地位厳鳥的其實 
是婆羅門的書，佛經是從婆羅門《奥義書》發展而來的，但佛教徒都排斥它，他們把婆羅門的一切書都截 
外道，都用個「外」字。在中國，也用「外」字，把非佛教的書當外道、外書。在巖初傳播教義的時代， 
我們是借用老莊的一些成語、名詞來講的，就叫「格義」。這種「格義」方法的發展一直到今天，我們選 
不能離開。今天許多講文學理論的人，借用某些西方化的概念、範晴，其實也是「格義」。老實說，這個 
「格義」毛病很多，仔細看起來，許多「格義」其實都格格不入。但講的人卻頭頭是道，其目的是增加對 
某種問題了解的趣味性。我今天要講的是舉例，特別是晚期詩論借用釋典的舉例，大概宋元 W 後的。我化 
不講禪的問題，因為禪己經被人講爛了，中外這方面的書也很多，我不講。我只舉幽•例子 ，說明 「格義」 
的問題在後來實際上是格格不入的，但講的人好慷很有意思。 

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問題，是胎金說。大日如來的理法身實體有如胎兒。胎是小兄的胎 ，金是 金剛的 
金。胎與金的對立，是密宗講的内容。密宗的曼裘羅 (3 甚會 la ) 裹頭有兩個世界，一個是金剛界，-個 
是胎藏巧，曼裘羅就是圖畫。這兩個世界為密宗所特有。胎臟是說明世界的，即我們 對巧界 作一種胎義的 

婷)一^巧巧巧文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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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就是胎義觀 •，金 剛就是金剛觀，就是用金剛的意思來看問題。胎藏界的代表是一個蓮花，金剛界的 
代表是一個明月，密宗常常用蓮花，在胎義上說表示清淨，大至真言「啼嘛呢前願畔」，就是表示一個蓮 
花，這是胎義。金剛是明月，明月是光明、是普照一切的。這些都是密宗的常識，它們跟文學、跟詩有甚 
麼關係呢？它們也可被拿來講詩，非常奇怪。我要舉的例子是一個日本的和尚，叫做了尊三：這個人的年 
代大概相當於我們的元朝，他有一本書叫《悉曇輪略圖鈔》，在《大藏經》第八十四冊。這個人在日本是 
所謂悉曇學家。悉曇講印度字巧的，我本來研究悉曇學，所 W 特別知道這個材料，《悉曇輪略斷鈔》本來 
是講印度語言構造辕展的文法上的問題，裏面有「論文筆事」二圖，分詩圖及筆圖，把「文」和「筆」分 
成兩個圖，不知道研究「文筆」的人有沒有注意這個材料？我今天不講文筆的問題，講詩論的問題。書中 
有一個詩圖，畫的是詩襄頭的平與庆，它不稱「厌」，它叫作平 W 外的其它的聲。它把平聲列在胎藏界， 
把其它聲列在金剛界，裏成了 一個圖。我仔細看，非常沒有道理，但是它卻講出很多很多，頭頭是道。它 
雅迂用這兩個界來分配律呂，胎藏界是律，金剛界是呂。我覺得也很沒道理。我不必在這襄批評它，我不 
過說明，借佛教來講詩論，有很多格格不入。 

用密宗的胎金兩界來指律同呂，來定平灰，這個講法構成一個曼藥羅。這個曼茶羅的意義是非常有意 
思的。這個東西等於現在說一個 Wh 己 e 百 cture 整個圖。你看現在西藏人的文化就是把宇宙一切畫成一個整 
圖，這個整圈就把甚麼都歸在轰頭，成一個曼莱羅，人家就從這襄可^^知道宇宙的整個大槪。任何一種學 
問都是隻茶羅，這個想法是很對的。無論甚麼東西，包括詩，也巧^^構成一個曼茶羅。詩的真正譬茶羅應 
該怎樣寫，遽有待於諸位去努力創造，我相信你們也可！^ (甚麽人都巧！^)創造一個曼裘羅，你借這個來 
講也好，借別的東西來講也好，都可1^構成一個曼黨羅。借用佛教來講問題，我想，在日本是一個傳統。 
中國也是，當然中國人講得比較不同。我覺得中國人講的多數是片斷，不是曼裘羅。文學界的人搞密宗 
的也不太多，把密宗搞得深入一點的最近可能是沈寐老，但是中國人拿佛教來擺在詩論裏頭，都是片斷， 
往往不去管那個被引用的東西原意，並不拿來时頭去對，只是隨便引用，但是用得很有趣味，引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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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東坡這些人都常常就這麼做。但是日本不同，日本有些和尚，他真有構成曼茶羅這樣的理想。我舉一 
個旁證，雖不牽涉詩論，但也可1^說明一飄方法論的問題。大家知道日本人也喝茶，講茶道。有一個日本 
人叫榮西，他在日本第一個提倡喝茶，而且把茶寫成一部幾乎是經典的東西，他是信密宗的。密宗講而 
行，金木水火止，他的茶經就是用五行來解說的。今大看來毫無道理，但是他在當時影響卻很大，帶動了 
日本喝茶的風氣。今天日本人都把他拜為茶祖師了，當麼人都知道，他是日本的一個大人物，人家都寫專 
書、寫傳來紀念他。我簡單地說’這是把茶用曼茶羅來寫。中國人沒有這穗做法。 

用胎藏和金剛二界來比附詩，作一種密宗的理解，實在是毫無道理。我在這裏搗出來，不是同意其 
說。我們要認真看問題，不過，這是歷史上有過的一個講法，所我們不能不提。 

第二個我要講的例子，是中谴說。中邊理論是佛教教義學上的大問題，佛教是主張「中」的，佛教 
裏面有一派是龍樹的《中論》 (3 打 la - nmdhya 吕 aka — vm 三， 《中論》就是主張「中」的。佛教講空，講不 
空。他說，講空的不對，講不空的也不對，應該兩方面職繫起來看問題，這就成為「中論」。佛教講空的 
問題，有所謂十大空，我這裏來不及談，但是最簡單的是「中」同「邊」。空與不空都是邊，都只站在一 
遽。你說空，站在一邊；說不空，也站在一邊。不空之空，才是「真空」，真的空，才是「妙有」•，妙的 
意思是沒有，妙有是沒有的有。真的空同沒有的有，這是中觀。龍樹的《中論》是一部大書，就講這個中 
與邊的問題。搞佛教的人初步知道有中邊這個理論後，也把它利用到詩論裹頭來。我看，東坡是很早的。 
東坡在《東坡題跋》中評柳宗元的詩，他有幾句話，說文貴乎枯淡，外枯而內膏，外面好像很「枯」，巧 
是裏面很多「賊」。淵明么後，子厚是也，他說陶網明、柳宗元的詩就是這樣的。他接下去說，假如中 
和邊都枯淡，亦何足道，沒甚麼意思。「佛曰，猶人食蜜，中邊皆甜。」人吃五味，能夠分別它的中同邊 
的，百無一二也。他的意思是說沒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這味。有些人光看到外面的枯淡，沒看到裏面的膏 
賊。陶淵明的詩有些人看來不行，裏頭沒有甚麼辭藻，所1^陶詩在唐封前能不為大家歡迎，列不到上品， 
因為他不同於謝靈運、顏延年那些表面聲文、形文都很發達的詩。宋代人從陶詩裏看出味道來了，那是從 

@水頭佛 f 父樂 


「中」看出來的，不從「邊」 看 。這是借用佛教的中邊說來講的。東坡引佛教的說法 ，如人食蜜， 中邊皆 
甜，這句話很有名，大家都知道。 

後來，對這個中邊說有所發展的，是方 W 智。他是安徽人，是晚明的大學者，博通古今，貫縱一切。 
他也論詩，本人也是詩人。他著《稽古堂詩說》，論詩主張內法性情，外形節奏，所為中邊皆到。假如離 
開聲律、字句、雅俗等可辨之邊’中(妙義)就無所寓巧了。沒有外面的遇，哪裹有襄頭的中呢？故詞為 
邊則義為中，文詞是邊，意義是中。這是第一步的講法。但是他又說「詞與意皆邊 也」， 義也可^變為 
邊，就是說，應該再遮一步，把中的也看為邊，這樣邊就更豐富了，中也是第二步更妙的中。方科智 W 中 
邊來分別詞同義，甚至把文都作邊看。在佛教的《中論》裹，連中也可 W 當遽看的，這是空的不空，不空 
的空。龍樹《中論》有一句話這 麼講： 「一切法空故，何有邊無邊，亦邊亦無邊，非有非無邊。」這是語 
言上的辨證表達，其實他講的是中論。所 W 柬坡講中邊如蜜’方15智講詞是邊義是中’進一步講詞、義都 
是邊，這種講法就是利用了《中論》的道理。不過這個講得還是蠻有道理的，是對的，比日本人的要好。 
我們今天 假如把這個意思摘張起來講，也可3；講山許多許多的理論，如把有無問中邊問題納入到一個理論 
裹來講。 

第 S 個例子，是鼻觀說。用鼻來看。大家看了題目覺得好笑 ，鼻 怎麼來看呢？這個是錢牧齋的講法。 
他宵兩篇文青講這個問題，第一篇是 跋徐元 曠的詩 。徐元 嗔是個小詩人 ，名 氣不很大的。大家不要 W 為名 
氣小的人詩就不好，我們今天寫文學史，我覺得很多地方是不對的 ，就 是捧了幾個大 名人， 大家就把他們 
捧得 很高， 其實很多小名家都很了不起 ，在同一個 時代，得有各的成就，所科不要把眼光都放在少數幾個 
人身上， 大家都要轉移目光去看一些小的名家，這樣才則1^理解文學史。錢牧漉，大家都知道，他是清初 
一一一大家的第一個人，襲鼎孽、王±镇都是他學生輩。他的地位是那麼高了 ，但是 他的 朋友， 他的同時代人 
也 都有很好的詩 ，如徐元嗔 。他給 徐元嗔 寫了兩篇文章 ，一 篇是《香觀說》三 T 後化又巧第二篇，叫做 
《後香觀說》。我覺得他第一篇寫得好，第二篇寫得不對 ，是畫 蛇添足 ，等一 靜我巧批評。 


呑觀說就是講川静看。他說看詩的巧法，用眼曠看不如用葬看。他說詩是天地間的巧氣，所 w 非用鬥 
化用鼻，不用視而川嗅。詩的品格同香的 ug 恪一様，巧 h 妙的，有中下的。所 W ， 川鼻來體脊這個巧，可 
W 包括幾個感覺，觸覺啦、味覺啦，都可切解決。詩是聲色香味齊備，用鼻根則四識兼具，這是觀詩的方 
便法。「詩可1^觀」，但《論語》襄頭可1^觀不是這穂 - 個說法的。這裏：^鼻可切代替其他幾個感覺 ， ZS 
舞看詩，比較^眼看詩更進一步。我記得錢鍾蕾先生寫過一篇《通感》，感覺是巧1^巧通的。化是錢牧齋 
講的用鼻來看詩，就不是通的問題，逞是領導地位的問題。通是平等地位的，火家都巧臥相巧轉移。巧這 
個鼻觀興遮感不一樣，它是指鼻高於其他感官’可1^兼其他幾穗不同的感覺。我覺得這個講法化有相當的 
道理，用鼻來聞一聞，我們說聞妙香，用縣，不用耳朵，這是一種很島級的感覺。佛教化有用斷妙呑來講 
對一首詩的馨賞，是一種馨賞論。 W 前有的人看版本，看是否是善本，好的本子，他們用聞的方法，不是 
看的，記得王國維好像說過逞方面的話，這個道理也可 W 通。徐元嘆的詩為甚麼得到高度的評價呢？就是 
闲為他的詩可1^鼻聞。吳梅村也曾送給徐元噢一首詩，其中荷這樣句子：「落木萬山也，蕭條無古今」境 
界基高，可1^當之無愧。 

錢牧齋的第二篇文章叫《後香觀說》，是畫蛇添足。他說，「古人 W 整翦喻僧，孩翦者；香草也」。 
蔬荀亦香草類。所1^和尚必須有香草之德，否則不巧為僧；僧人做事如果不得蔬荀味，便不能為詩。這襄 
似乎是對香觀說的發展，但這是建立在一種錯誤理解之上的。他把苍翦當作香草。這是望文生義。蓝劈原 
是比氏的梵名 「 rohi 南己的音譯，和沙門之為 sasaoas •樣。比氏意義是乞丐(即英文 beggar ) 。印度的僧 
人是跟乞丐很像的，閣為自己不治產業，靠別人施擠，靠化線過日子。牧齋說茫翦是香草，從字義表面推 
論，這一段文字，講得頭頭是道，卻是純粹的畫蛇添足。 

講香觀的可不止是錢牧瓣一個人，在化 W 前，劉辰翁給陳簡齋作詩序，衷面也寫到香觀。 

第四個例子，是二一關說。這是沈寐老沈曾植先生提出來的。三關是指元祐、元和、元嘉。北宋的元 
祐、中席的元和、劉永的元嘉。元祐是指蘇柬坡、黃庭堅等人，元和是指白居易、元積、韓愈，元嘉是謝 

的巧乐颐佛巧文化 



議運這 些人。 一二 關，是說學習寫詩的途徑上，不斷取得進步，通過的 111 個關，就是詩歌藝術上升的 111 個境 
界。沈 寐老是晚清同光詩派中浙派的領袖，他的詩很難讀懂，有的詩連陳石遺也看不僖。聽說錢仲聯教 
授注了他的海日樓詩。沈寐老提出三闢說，他說，上通到第 S 關，「自有解脫月在」。這句話是從《華嚴 
經 • 行願品》襄而來的。解脫月，是1^密宗金剛界的「月」來喻一種詩學境界。他說大謝的詩，蘭亭詩， 
是達到了這個境界的。沈寐老深通密宗，也深通詩學 ，所政 他用密宗的月來談詩，談詩的境界 ，非 常恰到 
好處，用佛教講詩論，顯合得那麼好，是不多的 fi "。 

因為時間關係’我不能多講。我最後說些印度詩學的東西。印度古代講詩有兩種途徑 ，一 種叫 
alaip 瓦 3,意思是修辭，漢譯佛典中把這個詞譯為「莊嚴」。這是講詩歌修辭的 ，相 當於《文必雕龍》中所 
說的「形文」和「聲文」。另一途徑是 Rasa ， 它的意思大約相當於《文必雕龍》的情文，是講內容，講境 
界的 。無獨有偶， Rasa 這個詞在梵文秦面，原意是「味」，這跟中國詩論中講的「味」是一 樣的， 中國人 
後來也用「味」來講詩的境界，這與香觀說有異曲同工么妙。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間撇去格格不入的「格 
義」么外，確賣也有相通之處。所 W 談比較，談溝通，都要仔細辨別，慷古人說的，「沈潛玩味」才行。 

本文由朱剛、顏軍根據錄音及筆記整理，經作者本人審定、發表於《復豆學報》(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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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了尊是日本悉曇大師信逛的弟子。他這書序文年月是弘安十年 (- 二九七】四月，巧當於元成宗大德元年。此圖 
見《圖抄》卷第亡，了尊解云’•「夫筆者猩聲而表布寅、虛假 I I 法，調韻而示細中道-理。就中平聲云呂，他聲 

霉」° 

( I I ) 蘇截《東坡題跋 》I I 評韓柳詩條：「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巧，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 
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 - I I 
也」。方 W 智中邊說，見《龍眼風雅》引用。 

(三) 錢謙益《香觀說書徐元嘆詩後》，「有暖者告曰：吾語子 W 親詩之法。巧目觀不若用妄觀。……詩也者……天地 
間之香氣也。……不 W 視而嫉。詩之品第，略與香等，或上妙，或下中……得^^嫉映香，觸鼻即了，而聲色呑 
巧四者，鼻根中可 W 兼舉，此觀詩之方便法。」(《有學集》卷四八】 

按：宋劉辰翁為陳簡齋詩巧，有「詩道如花，論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亦25色香喻詩。 

(四) 沈曾植《茜閣瑣談》云：「南州草堂詩話多記桑海諸公悲観詞事，所謂眼中景、景中人、人中意者，臨濟三宮， 
於此漏泄家風不少」。按臨濟(義玄】宗宗旨，大權大用，卷舒、搶縱、救活、自在、故示一二玄、一二要。二 I 玄 
者：玄 中玄，體中玄、句中玄，一二要者，-玄中具三要，自是-喝中體攝 111 玄一二要，沈氏三中之說即出自臨濟， 
附記於此。鍾憾《詩品》論永嘉貴黄老，「其詩淡乎寡味」。又說 .. 「五宮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巧者 
也」。《文心雕龍》在情采、附會、總術，都提到巧字，有道巧、義味 I I 詞。 


慶不邸佛 带么巧 






南戲戲神咒「囉哩罐」之誕 


一九八五年八月初旬，在烏魯木齊的第二屆敦煌化魯番學會的藝術小组中，北京昔樂史家何昌林先生 

提出••南戲的戲神咒裹面有幫腔唱「養哩嘴」的習俗，問我有甚麼看法？回港之後，草成此儲，用笞雅 

0 

眾所周知，福建蒂仙戲便有唱「囉嗤嗤」這習慣，據《帶戲談屑》稱： 

黃劇在未演出時，後台先打一二鍊鼓，過化有彩棚，嗦四句大白。嗦完，唱下詞尾。下詞尾祗用 
「噪哩嗦」一二字’類倒喝出。這王字是咒文’為得怕舞台上楼清了神明。喝完這祀文，便可保台 
上大家平安。(見胡忌《宋金雜劇考》中《宋劇遺響》一節引錄。) 

把這一一一個字作為下詞尾的和聲，是全體合唱，據說是走煞曲中的「打靴」，亦即是「打和」。福建箭 
m 厮糟满線偶劇，有所謂「化斗戲」。在壞後的田元帥淨娜，唱「囉嗤權」咒語。然後啦；「盛化江南 
境，春風叫景堂。一根紅巧藥，閒出滿地紅」等句。(山仲^成《中闕、之宗族與姨劇》，貫九九九)陳嘯 
高等在《福建的苗仙戲》中記著：「過史，带仙戲開台，首先是打 S 述雛鼓。……出一神將 k 場’『彩 
棚一，後台全髓巧唱：『盛化江南泉……」凹句。接繁唱_>調尾(即 W 公元帥咒)『縣哩嘟、啤囉嘟、嘟 
喃 、囑嘴、哩囉魄、嗤驟嘴、囉驟嗤、懸魄』。繼即由穿紅袍戴瓦愣巾掛三織鬚的，頭山生走到台中嗦 
四句閒場白，(即『一篇翰休黃卷』等六言四句)，略畢，向台中及左軒一二拇。徐少入場，然後閒始溃 
戲。」這一惯例，演贼巧閒場前要瞻「：嗤观峭」，亦稱為川元帥咒。楠述一此；.梨閒戲及泉州的線偶贼，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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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追一喝「囉吨嘘」的習俗。 

記得一九八年冬天，巧巧黎，巧教於廚等研究院宗教部，间带施牌•綱 ( Kristofe 、 shipper ) 化 
化出示他在臺南搜集的道書寫本，其中陳榮盛手抄現行逍 i 唱曲，巧一段歌别如 _ h : 

出仙宮，囉哩嗦！離了蓬苯，騰采雲，囉哩(你來)出離了夭堂，囑哩唉！靖哩呼！ 

這一套和聲的調兒，屑然亦成為道教樂曲的幫聲。很明顯 楚從閒 樂吸取而來。 

- 、晚唐北宋禪僧 、及 金全真道教教主之喔瞧哩 

當前，台南的道教唱本尚採用「囉嗤®」作和聲；但推究其始，睹季闕南的禪師已有此穗背償。遁教 
有許多儀式是從佛教脫胎而來，哨囉嗤和禪家似乎亦巧一點淵源。 

禪家之咽琴嗯，满州欽山的文遂禪帥足比較叶的一個例乎。宋普濟巧《社燃會元》說： 

文遂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裹中禪師受業，時嚴頭、雪峰在眾，視師吐論，知是法 
器，相率避方。二大壬各承德山印記。……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為之别。年二十七，止於欽 
山。……上堂，顧視大眾曰：「有麼？有廣？如無；欽山唱菩薩够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坐。 
(中華蘇淵雷點校本，頁八一五) 

他的後輩禮州欽山的乾明普初禪帥亦復哨囉观。《替元》說； 


度水巧佛巧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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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带史滿 

(師)上堂良久曰：「……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千八子，知不知？哩哩囉，囉囉哩。」拍一 
拍，下座。(同上，買一一九一) 

普祝是潭州夾山燒純的法禍，為南岳下十四世。他同住禮州，上堂亦唱囉嗤，分明是繼承文邊之教。 
文遽與嚴頭、雪峰兩人最友善。康頭為泉州柯氏子，雪峰則為泉州南安曹氏子，並參德山。文遽原為福 
州人，同屬閨籍。雪峰於唐咸通中回福建創院，懿宗賜號曰真覺禪師。梁開平戊辰一二月示寂。間王(干 
審知)曾問他：一二乘十二分教，為凡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他説••不消一曲《楊柳枝》。文遂和雪峰 
同時。艾遽唱《菩薩蠻》去也，雪峰提到《楊柳枝》。禪僧都喜歡借用曲子來說教。郭煌莫高窟所出的曲 
子詞，菩薩蠻如 S . 4432的「枕前發盡千般願」。楊柳枝如 P . g 9 及橋川藏本「不見堂上百年人，盡總化微 
建」，是嗟嗔無常，分明都與釋氏有關。欽山是聞人，唱「菩薩蠻了，囉囉嗤哩。」他的同鄉雪峰復引用 
曲子詞 ，當然 亦會唱囉哩。福建南戲的成立和王審知有不可分的關係。後來閨戲之唱囉哩，我想與欽山等 
禪僧必有淵源。從文遽之哺職囉哩哩，可切追溯「唱囉嗤」艦觸的年代，得到一點線索。 

在北宋楊岐一系的禪師亦喜歡喝谭哩。《會元》記袁州場岐方會禪師方：上堂：簿福住楊岐，年 
來氣力衰，寒風咽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 

枯上 化柴頭 ，且向無煙火。(同上，頁一二一二一) 

方會是石霜圓的弟子，為蘭岳下卡一化。宋皇祐改元，示寂。他的法刷舒州巧雲守端禪帥所撰績文中 
亦用囉哩字眼。《會元》卷六云： 

茶陵郁山主’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師。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 




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同上，頁王五五) 

青原下十世令滔首座，久參獅潭，言下大悟，遽成頌曰； 

放卻牛娜便出家，刹除霧髪著裝裝。有人問我西來意，枉杖橫挑囉哩碟。(同上，頁一 0 一一) 

西京招提(寺)惟湛演燈禪師，嘉禾人。為淨眾首座法關，上堂說 偈云； 

「六塵不染，還同正覺。……此^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同上，買一 0 本五) 

由上列各事，可見北宋 W 來禪師使用嘱哩，每於上堂作偈語、製頌讚，都用、之作為助聲，已成為非常 
流行的習慣。 

金時，全真教諸大師，倚聲傳道的作品，特別好用「哩囉峻」一一一字，作為助聲，其例甚多。如王詰的 
《搗練子》： 

猿騎馬，呈颠傻。難擒難捉怎生捨？哩囉咳！哩囉咬！ 

共有十二首，末句皆同。(《道藏•太平部•王重陽全真集》卷走) 

譚處端亦作《搗練子》來談道，其 句吉； 


璧 水顿佛學文集 





说 巧窄史渊 

搗練子’具如何。從前罪孽暗消磨。谭哩嗦，哩囉喷。 

從初得，說波羅。(借用佛語的「波羅密」)色財勘破撲燈蛾。囉 哩喷！ 唔 嗦噪！ 囉哩 嗦！ 哩喷 
囉！ (《道藏•太平部•水雲集》中 ，亦見 《全金元詞》) 

王重陽生於宋徽宗政和二年(一 一二 一) ，金世宗大定十年 二一屯 0, 即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卒。 
譯處端生於金太宗天會元年(一 一二111，即徽宗宣和五年)，卒於大定二十五年(一一八五，即孝宗 
淳熙十二年)，他們的時代及於南宋祝。顯然是襲取禪僧 W 囉哩作為和聲的舊套。欽山等唱菩薩蠻去也囉 
嚇哩哩，正是他們的前驅。 

- 1、南宋虛歌纏聲^|唱哩臟、及戲文中之喔睡囉腫 

張炎在《詞源》一書的後面附有驅歌旨要八首。其 屯云； 

哩字引渴碟字清’住乃嗎哩頓 喷喘。 

冒鶴亭翁注：「今詞中攤破醜奴兒，南曲中冰紅花，並存『化囉』二字之腔。」冒氏：^「化囉」說 
「嗤囉」，末確。其實南宋史浩的《郎峰真隱漫錄》中《粉蝶兒》勸酒上闡云： 

一殘賜和，分明至珍無價。解教人，囉哩呼碟。把胸中、些磊塊’一時综化。(《全宋詞》，頁 
一二七九) 


史浩卒於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八十九。在張玉田么前，他用囉嗤入詞，和全真教主的《捣練 
予》一樣。在宋、金的文獻資料中，唱「嗤囉」出現尚有多處，洪遭《夷堅志》卷十一二「九带天仙」條 
云： 

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為誰？曰：世 

人所請巫山神女者是也。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關。 . 其第九曰「歸」詞方：音歸矣，仙宮 

久離。洞戶無人管之，專俟苦歸。欲要開金踐，千萬頻修芭。言訖無忘之。哩囉哩。(下晦) 

這是化仙扶出的大曲，紹興時，巫山神女唱哩耀，後來人們祀灌口神清源祖師亦唱囉哩，似乎宋時唱 
囉哩之俗，特別流行於西川。九山書會編撰的《張協狀元戲文》云： 

我適來擔至廟前，見一個苦胎與它廝键。口襄喝個璃嗦囉囉哇’把小二便來薄賤。……(《永樂大 
典戲文王種校法》木) 

張協第五出言：「獨離西川無伴侶」。則張協正是西川人。此處哩字借音作「喃」，「嘴」字出現， 
同於間樂，更值得注意。 

金董解元《西贿記》卷五《喬合坐》下云： 

休將間事苦榮慷。和-哩哩囉！哩哩囉！哩哩來也！ 

如張炎說，哩是引濁，囉是引清。囉哩用於住而嘘输用於頓。王釀德《西贿記》一二本 二折； 「哩也波， 
巧请頤 张 





哩也嘘。」注：「北人方言猶言如此、如此。」錢南揚非之，謂「喃囉是和聲，非北人所獨有。」玉田的曠 
喻，在全真教徒作品中只作哩囉陸，有嗦而無输。其實喻亦是嗦拖長的音，和聲可科延長。 

在明代的戲文裏面，時時可看到唱哩嘘作為幫腔的文句。一九韦五年廣東潮州市出上的宣德六年 
(一四一一二 ) 手寫本的《正字劉希必金叙記》，其中有數處用囉嗤魄的和聲。 

第四狗：〔大齋郎〕 . 前腔••囉哩咪，噪羅味。羅哩羅哩哩羅味！哩羅嗦咪羅哩咪。哩味羅 

咪！ 

第王十二狗：〔雁兒舞〕：褲嘴干，阿如奴名答刺速。……(合)：哩喷！囉嗦哩哇！哇哇！ 

囉哩囉囉！哩嗦囉哩哇囉！哇哩哇！碟哩哇！囉囉哩哇囉哩嗦。 

第四十掏：〔雁兒舞〕 . 齊聲：哩哇囉哇！哩哇味囉哩！囉囉哩嗦！囉啡哩哇！雍哩唉羅羅哩嗦 

囉哩喷！(末白) 

第六十四的 . 等他夫婦’兩人囉哇哩。 . 生喝〔礎哩嘯！囉哩喷〕。 

劉希必戲文即是劉文龍的《萎花鏡》。這一宣德寫本卷尾標 題云： 「新編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劉希 
必金紋記。」它是新編、重抄之本，襄鼠保留唱哩職嘘的和聲，遣滲入一些蒙古語，可見原來必是樂用元 
時劉文龍的院本。其中有一段說道：「叫番奴，唱番曲」，更為顯然。上面摘錄是新出±的資料，—分可 
貴。(該書現列為《明代潮州戲文五種》么一)第三十一 1、四十駒所見的「哩囉嗤」，都是合唱，與現時 
茜劇的唱田元帥咒，幾乎沒有當麼不同。可說是研究這一戲神咒的無止資料。 

金、元戲文之唱嗤囉，在《董西賄》及《萎化鏡》中都獲得見證。明成化本《白兔記》在開場中紅巧 
藥一曲 記著： 







末喝••哩囉唉！囉囉哩！速连連！哩囉哩！ 連 哩連！澤連哩速！囉哩連！哩達攝连！哩連囉 
連……哩連蠕 ，•哩 囉哩！(上海出上成化本說喝詞話) 

末所唱的嗤囉®，與《金鑛記》正是同一來源。 

明人像王越作的《黃薦兒》曲子，其中亦用「哩囉囉，嗤囉」的字句(《王襄敏公集》卷末)。楊憤 
在所著《詞品》中論和聲，也說：「若今么吨囉 嘟。」 W 見明時唱囉嗤 之普遍 。清初曹黃有《聰間樂》詩 
云： 

一拍么綾一和缠，舞餘無復择花細。图郎漫縱哄堂笑，摘耳插聞囉哩哇。 

又有序云： 

記董解元西厢嘗有之。老子不獨解禽言’垃通蛇語矣。 (《棟 亭詩勢》) 

1^此取笑。蛇語首，《逸史•國語解》云：「神速姑，宗室人名，能知蛇語。」(標斯本，頁 
一五一二走)曹寅1^閔樂么唱囉嗤，譬之蛇語。可見到了清初惟有福建保存這一碧慣，最為顯著。其他各 
地，大槪已逐漸消失，故唱哩唯遂被人誤會為間樂唯一之特色，其實是不 對的！ 

|二、 明代戲神清源祖師巧典之喔「囉哩腫」 

明代名曲家《漏顯祖集•玉茗堂文》之韦，内有一篇談及戲神的歷史：《宜黃縣戲清神源師廟記》， 

s & t 不随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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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带史溯 

是贼曲史上極有名的文章，有云： 

余聞清源’西川灌口神也。从遊戲得道，流此教於人問。訖無祠者。子弟開呵時一峰之，喝「囉 

您嗦」而已’予每為恨。 . 大司馬(譯输) W 浙人歸教其子弟，能為海豐腔。大司馬化二十 

餘年矣’食其技者殆千餘人。 . 予問倘从大司馬從化乎？曰：不敢。止^田、寶二將軍齡食 

也。……(《渴顯祖詩文集》卷互千四) 

此文可考見茜曆間海鹽腔形成之經過。而宜黃的伶人，巧清源師為戲神。同書卷十八又有詩 句云： 
「暗向清源祠下咒，教迎啼徹杜鴨聲。」是集等者徐朔方氏，在此二處都不加注語，想是个詳化來晴。孟 
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卷八，記六月11十四日，州西灌口 11郎生日唱戲，最為繁盛。南宋楊無咎《逃禪 
詞》有《二郎神》一首題云「清源生辰」，瞥句如：「灌 U 擒龍，離堆平水，休問功超前古。當中興、護 
我遽睡，重使四方安堵。」《詞惟》—五說「此似壽神么詞。」無咎么作，鑑為清源神頌壽。销應京 《u 
令读義》 說； 「六月二十六日為二郎神及清源真人誕。」所謂清源生辰，依《夢華錄》當是六月二十网 
鬥。 

清源是誰？明談遽的《棄林雜姐》云；「二郎神為淸源妙道真巧，即嘉州守趙覃斬蛟者山。末詳何 
代？何封？稠為二郎。」考宋人平話《勘皮靴單證二郎神》中己提到「清源妙道二郎神」一名。(見《醒 
巧悄言》卷十 111) 所寫的是徽宗朝的故事。趙岛本隋人，啦跡兹化似出《施城錄》(酱傳柳宗元作)，近 
人李嘯食據姚福巧《鑄鼎餘閒》引王峻《蘇州府志》云：「宋其宗時脊封淸源妙逍黃君。」把趙畏與二郎 
神結合而給 W 清源的封號，辯起於北宋黃宗之時。(詳李氏著《宋元化藝雜考》之《平話中的二郎神》) 
淸時遵蟲人陳懷仁撰趙这傳，稱堅為峨鹏人，從帥李班幫法靑城山。誌趙這事巧詳。(义化李思純《化村 
^論》貫^屯引《樂山志》 ) 明代清源師，」與李冰之了 ( 二郎神)故事帝船為一，在祀南 一 帶亦扣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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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試舉一例。如鄰戟纂嘉靖个八年《巧熟志》卷 

清源妙道真君廟 - 在介福門內。神秦蜀郡欠守李冰之子 。嘗 除蜀都江之蛟孽’有水功。宋评京 

為築神保觀。。巴人从常熟為江之下流，故有廟後請於朝试祀焉。 

宋巧京'化趙畳。《篱華錄》記灌 u 二郎壽辰，亩戲至盛，化演變成為戲帥’自從宋代來己有這一傳 
說，到了明代遂變本加厲。宜黃祀清源帥，亦唱「驟吨禮」。其化淸源耐1^田、贊二將軍配享。田將軍即 
閒人所祀么川元帥。據岳巧《粒史》卷—「觀轉伶韶」條，化人即成圳蟲時么霜解巧。雷乎巧萬作山，如 
雷萬荐亦作^趙韓是。囉观嘟所^演變成為阳兀帥咒，姐必山於明時1^田將：啦作為错源邮、之配掌，故遂瞬 
賓奪主，追是可：^理解的。 

二郎神為睹教坊曲名，「灌口 11郎祈健蛟」亦成為雜劇中的名巧。宋張庸英的《蜀憐化》記當時教坊 
俳優作「灌^神隙」，為二龍戰鬥么馨，陳鑛《瓣唐黃》驚化5^於腐政|扣年(化五二)，這姐化代後蜀 
孟拥宮中袭演的武劇，必是 W 斬蛟為本率，當然 W 1; 郎神及趙这的故杂為巧攻。满 U 神的山來及巧形成雜 
劇，可切追溯到後蜀時代。 

關於戲神來赚，己有許多專家討論。在柬南亞的福速陶音扎腳，不少 W 「郎君社」來命名，挪^班和皮寶 
班的戲神稱為「老郎」。巧人說「老郎」即山白茜貧的說請人。(兒蛛炳良《中闽的水神俾說》附錄：《從書 
會到梨閒》 ) 。义巧其化許多講法(化《桃戯巧》八雜考)1^巧越出本文範阐么外，‘个巧多资。 

尾聲 

囉啊®本是和聲，何 W 後來變為咒义？化巧化教煌猜木的《悉疆章》聯尊曲裝邮，刊償川「轉流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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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巧種 1 之謎插圍二 


樓」四字巧，插入每章上片的末句作為和聲。像《俗流悉談章》和《佛說愣伽經禪門悉談章》等等，都有 
同樣的情形。魯流盧樓原是梵語巧流音的巧異譯很多，有的作「離離樓樓」(日本宮内別本《大般 
涅樂經》)，有的作「嗤哩 g 噓」(不空譯本)，這四個字母有它的特殊意義。「魯流盧樓，如是四字有 
巧義 ，謂佛、法、僧及對法。」從北涼的晉無識翻譯的《大般涅藥經》卷八「如來性品」(第四之五)至 
劉宋的慧嚴等譯出的《大般涅藥經》卷八文字品，都有同樣的理論。用它作為和聲有某種作用 ，特 別是密 
宗，很容易把它看成咒語。我曾寫過：《梵語巧呵四流音及其對漢文學之影警》一文，己有金文京氏的 
日文譯本，載京都大學《中闕文學報》第 S 个二册，适蒙不，冉詳論。用哪哩® 兰字頗 倒反覆地唱出，在明 
初 d 被充分使用於戲文，如《金銳記》正是極好的例證，傻來演變到福建的茜仙戲，把它看成田元帥的咒 
文，用 W 趨吉避凶。推究其源，和唐木的禪僧之唱嗯囉，本是一脈相哦，其演變過程，仍是 可从尋 求出來 
的。 

文載 《國 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論文集》 { Judies of Maoist 巧 ituals 於 Music of T'oday 一， 

頁二二四 — 二二七。 



達嚇國考 


法顯《佛题記》中所涉及地巧，各家考證，問題尚多。錢舉達喊國為例。顯師自言，「達嚇國 W 道路 
阻難未往」，是彼未親履其地。惟印度人撰 dace 旨史，即靠顯師所記為漢 i 惟一史料，實則漢籍中仍有不少 
關於達嚇么記載。 

(一)道宣《釋迦方志•中遽篇》古 A 「水」部份，謂「此洲中也有一大池，名阿那瞄答多，唐言無熱 
惱化，即經所謂阿瓣達池，在香山南，大雪山化。……此一池分出凹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葱嶺 W 
東’水注東海，達襯(一作嚇)科南，水注南海，雪 山料西 ，水注西海，大秦臥北，水注北海。」所記達 
概與大秦，分明一南一北，不容淆混。按此為凹河說么引申。四河說出《長卿含經》、《肚紀經》、《起 
巧經》等。阿舞達池 ( Anavatapta ) 么位置’化親《俱舍論》臥為在大雪山北，香醉山 (Gandhi 岂 ava ) 
間，香醉山已被認為西藏喜馬拉雅山脈中之巧》二353山系，唐人即本世親之說加切演縛，而：^阿嫣達池(按 
即今 Wanasarawar 湖)為宇葡、之中必，道宣資切成立其地理學、之中邊說。《阿含經》原謂阿辦達池南有新頭 
(sinds 河，即獅子口，科入南海。道宣則云達備1^南，水注南海。蓋从達傲為南印度之總稱化三： 

( 一 1 ) 义《釋迦方志•遊禮篇》(第五)搜括傳記，列十六事，其第 兰云： 「後漢獻帝建元(應作 
建安)十年，秦州刺史遣成光子從鳥鼠山度鐵橋而入，窮於達爛。旋歸么日，還踐前途，自出《別 
傳》一 J 。 」方志引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振旦國五高八千里，南至金地闢五萬八千里……」疑即 
出所著《別傳》。所謂《別傳》，未謠何書。此說果可信，則東壤末自蜀至印，即傻來所謂胖刺天竺道， 
實已暢通，故可從秦州，^^至南印度之達嚇。《史記.大宛傳》張齋^書云；「今身毒闕又居大夏東南， 





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又音「間其閒可 f 餘里有乘象闕，名曰鴻越，而蜀賀簽出物存或宅 
焉。」是縷時蜀賈人足跡已至天竺，當取永昌道。徵之《高僧傳》慧敦西 行紀； 「慧觀(劉宋時人)嘗遊 
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抄掠，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其經行所至，必循永昌道 W 知。義淨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祥肿道出白莫詞菩提禮拜。」此即自蜀經永昌道至 
南天竺。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一己詳說之。巧參李根源所編《永昌府文徵》記載卷一。故漢末成化 
子由秦州至達嚇，必由蜀出永昌，15入南印度，可1^推想而知。 

(二) 敦煌卷中亦言及達囉。倫敦大英轉物院敦煌經卷斯坦因目二一一三號為一長卷，内蕾白佛瑞像 
記，略云：「中印度有寺，佛高二丈，額上懸珠。……此像經橋賞彌(按即拘麟彌)飛往于閣。」又吉： 
「釋迦牟尼佛實容，白檀身，從圃 E 舍城騰巧來 f 闡海眼寺。」此文為有關印度佛像記錄之珍貴資料。另 
有一段文云： 

南天竺建哦國，北有迦襄佛寺，五香盤石爲之。今見在山中。 

北天竺國泥婆羅國有彌冠樞’在水中。 

泥婆羅即廢泊爾，处®常匙速臘。问卷下义「人 U 郎述」之「她」字，所從之连，與「囉 」 h 一字相 
村，是教煌卷乃誤寫達嚇為述嘶，1^速與述二字形近故山。此卷後段為《若泉剌修功德記》，术署「唐乾 

年丙，枝藏四月八 U 帶功」。則其前段文宇，常篱於乾寧 W 前。 

史語所藏祝片一 W 九三六號，為《说擠瑞像》及《题紀》，略記「佛成逍後，嘗升化利 (乂) 為母氏 
說法’敕 W 未遽。時優瑣王 W 久關赠依，迴刻觀梢像佛盤农 W 狎潮恕之愧。……^填王像刻之仍，章今泰 
定公封，凡二下一二百餘歳矣。……昭文飢火學^紫綠人乂昔徽使大都讚脫閑，1^積善深餘麼慕^乘……恭 
就龐正門西親音堂内模刻於石。……茶定 r 卯节賴於己扎义二巧六—四年，兮單安奇欽依借錄 d 左魏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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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號印单重刻於石。趨山陰弟了蔬臣表雜沐蕾，秦應瑞叢。」佛像向來 w 愧像為舆。 r 閒佛像，舆闻窟 
〔047 UT 231 號龜頂周网邮題 「 f 閲故城瑞像」，义編頂南釋迦瑞傑，题 f 阀燃摩城中调償瑞像，公驶作姬膺 
城，俱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史系藏羅寄梅所揃照片。可與二一一 一一一卷所記互佈參證。 

(四)《初學記》二十 ir 「寺」條引《佛游天竺本記》鬥：「達®國巧迦襄佛伽藍，實大石山作之。 
巧五亟，摄下為雁形，第二赠作師^^形，第一一一膺作馬形，第^膺作牛形，第丘膺作熊形，名為波雛越。」 
注；「波羅越，蓋彼隅名鶴」。 

金趙城藏《法顯傳》巧号十二张全第二一十叫 张云； 「伽體悉荷僧化。白鹿野苑精舍巧化巧 Is 巾 VW ， 
相闕名拘贼彌。其精舍名雖帥羅鬧，彿苔化處。今故巧眾僧，多小乘學。從是東巧八由延，佛木於此度'掘 
鬼處。亦常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巧二百由延，巧國名達嚇。是 
過去迦葉佛僧伽藍，尊大石山作么，凡钉瓦重，最下盡作象形，巧置百間石室。第二層作狮？形，有凹邑 
問。第二一層作馬形，軒一二百問。第四層作牛形，有二巧問。第五層作鑛形，有巧問。厳 k 有泉水循石室 
前，繞房而流，周 W 姬曲，如是乃至下重。顺房流從尸•师出，諸僧寧中，處處穿 一‘右 作簡嘛，通明窜中朗 
然，都無幽間。其室四角穿石，作絲繼上處。今人形小，綠絲上，正得幸昔■腳齡處。冈名此寺為波羅趟 
荐，天竺名饋也。其寺中常有羅灌住。此上丘荒，無 人巧居 。去山桃遠方有村，皆是邪見不識佛法，沙門 
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常見飛人來入此寺。於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 W 不龍 
耶？巧兒此間道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谨®國檢道艱雛，難知處，砍往者耍當貴錢貨施彼蝴 
f ，.五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 I 小其逕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上人言，故說之耳。」 

《法顯傳》所述，比《佛游天竺本記》為詳。金藏本穿字一作窩，與高龐本同，富為穿別離，日本延 
喜寫本《河渠書》穿正作寶。又絲瞪，他本作梯。波羅越者句，它本多「婆雞越」三字。法顯搁寫谨囉國 
之伽藍，乃根據傳闆，頗有失貪。玄裝《西域記》十懦薩羅國 (Icosala) 云：「國两南三百」餘里，至跋邏 
未羅嘗簇(唐言黑峰)站然特起，峰岩峭險。既無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 (sadvaha) 為龍猛菩薩磐此山 

巧： r 小陆押巧义化 


中建立伽藍。」《敦煌遺書慧超往五天竺题》傳••中南天竺國 有云； 「於彼山中有一大寺，是龍樹菩薩便 
(使)夜叉神造，非人所作，趙馨山為柱 ，兰 重作樓，四面方圓二一百餘步。」藤田豐八《筆程》謂：「龍 
猛即龍樹， 《法顯傳》15為伽築 ( Ic ^ yapa ) ， 蓋傳聞之誤。《高僧傳•玄裝條》云：『至懦薩羅國即南印 
度么正境也，王都西南一二百餘里有黑蜂山，背古大王為龍猛菩薩造立斯寺。」 rosl 氏云：『《西域記》注 
黑繁，苑蜂、之諷」。黑蜂 即曼品 mara ’ 乃 Dur 哲若 Pawati 之異名’幽都為 Bhadak 。 諸巧為口 ur 哲化跡 所印’ 
殆是引正王造寺么山也。《法顯傳》波羅越 ( par ^ ata 】 解云『鶴一，亦係傳聞三：」 

按：達觸為梵語拉万 ii ; ia 之音譯，義指南方，亦訓為右。《西域記》稱「達囉挈者，右化。」《內法 
傳》 則云； 「特崎拳即是 右。- …：故時人名右手為特崎挈手。」按「特崎挈」應是印度俗書 ( P 3 kri 三之 
dakki 旨，己利文變 Ksin 為 kkil }， 故達嚇華寫作特崎拳。 

递嘶闕現指南印度么口 eccan 廚原’余於一 九六兰 年讀譜於滿那 ( Poona ) 么「班達伽柬方研郭所」 
(Bhandankaroriental 赛 search Institute ) ’參謁達囉附近佛教勝地’若 Kanheri ’ KarlT 等石窟’顯師所 
未到者，多曾腹及。班達伽為印度火儒，著巧 Early 工 istoi7 of the 口 akkan ， 收載於其論文集，第一二版則於 
一九二八年印行於加爾各答 (Calcutta) 。其書開首即引及《佛國記》， 文云； 

苗 non 一 3 tho 江 0 的 iniiin 化 of thn fiftli 00 曰 tury of tho (llristiarj orp 式 Ilian, thn 〔江 ineso 一 I'a<eller, was 一 old at 
roonwrow 一式口一 一 1103 WWW 口 oocntly 一 0 一了 0 woctll nwllod Ta-lllwin wllioll 0orr0WI3o3<lw 一 0 一 110 wwnwlcru Dwlcwllinp 

《佛鹽記》自一八二三八年有 Abel 累吕 usat 之法譯，一八六九年有 Samuel 营色之英譯，巧後 11. A . oiles 
(一八屯屯 ) James regge (一八八六)皆有修訂英譯本，班達伽得從英譯本採撫巧說。然漠籍有關達嚇之 
記槪，《法顯傳》外，尚有 h 列數條，凹為舉出， W 備他 H 印人總撰 Dakkan 史耗之參考。 

梵語「谨嘶擊」’漢譯亦作「多摧那」。 ralitavistara 經中列舉挣闕文字’其第為 sksinya -1 量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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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法護及贿時地婆詞羅(口 ivikara ) 皆有漢譯 (叫一。 法遮碟《薛晴雜》作「施與書」地婆譯作「多捷那 
萬」均造譯音。考《齊曜經》中別荷火秦萬，列於第主，此人矣乃莊柬羅馬。可兒口資 sin 與大樂分明為二 
地。「多達那書」應是指南印 Deccan 地區流巧之义字，即谨哪國文字是化。 

達嚇與大秦，史家每漉淆為一，實宜細加驚別。伯希和《交曠印度兩道》考云：「大秦指地中海東 
部，又网音類、之關係，佛教徙有時1^大秦為昔之口31^巴夏巧3舌3，今之口^0旨么對音。」是說也，柬南亞史 
家多受其影嚮，媽承釣《中闕南洋交通史》，岑仲勉《水綻注卷一笔校》：丫口本杉本直治郎巧採是 
說。 

《後穗書•哀牢夷傳》說西域幻人「能變化化火 。支解 ，搞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肖言我海 
西人，海西即大秦也。禪國西南通大秦。」此處大秦，《通鑑》胡注謂即拂诗。近年宮崎市定撰《條支 t 
大秦^^西海》一文(^】15大秦即羅馬，西海即地中海，跳丸么技藝’占羅馬之折繪 ( diptych ) 尚可見之’圖 
中作玩也丸么狀，拉下語稱為 pilarius ，&。 

羅馬與南印度设扶南么交迦•近歲考古駕掘所知， uv 在公元初期，趟南南部 Goon oe 所出古物，•小少 
為羅馬時代銀幣。南印度 Pondicherry 河邊，一九一二九年舞掘亦獲羅馬 August 畔代逍物〔±。可講《後漢書- 
西域大秦傳》桓帝延藏九年二六六)大秦王《安敦》(即 Antonius 1 二一 — 一八 0) 遣使自日南微外， 
獻象牙犀角等之說為可靠。《梁書•中天竺傳》孫權黃武五年二二一 0 ) 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邮，交 
邮太守吳邀遣送諸權，權問方±風俗。此為羅馬貿人至吳交往之事實。 

庸人碑刻每言火秦；南詔《德化碑》 云； 「爱巧肆傳，晴壌沃饒，人物殷攘，掏逝北海，西近大 
秦。」按尋傳即《蠻菁》中么尋傳蠻。《新唐書》一二 0 張柬么《傳》，其論姚 州云； 「姚州古哀牢闕， 
域±荒外，山帆水深。灌世未與中國通。……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節、願， 
利中±，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此二條之大秦，向來說者均 W 指遠道之東羅馬之大 
秦。 

小巧佛巧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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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史糊 

惟唐 時別巧 「大秦邀羅門阀」么稱，樊辨《蠻誓》云；「乃巧渡彌諾江水 (nhindwin) 里至大秦婆 
羅門闡。又西搬大嶺一二酉里，重天竺比界箇沒虛國(巧 W3arwpa) 」。箇沒盧為今之 oauhatr 八化紀其地在 
東孟加拉(巧 engal) 與阿薩密 (.\ssa3) 么間-■一。吳承志撰《唐賈规記邊州入四夷遣里考實》卷四有極 
詳盡考證，謂：「《大唐西域記》迦摩縷波(即箇沒盧)周茜餘里國，柬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攫西南 
夷，詳問上俗，可舶月行入蜀西南、之境。即大秦婆羅門逍。蜀西南境，瓣會川。」(《求怒齋叢譜本》) 
按此大秦婆羅門，與西海之大秦，赖義不问。 

元張遣宗《記古演說》原傳云，「辨册王(皮雞開)為特進雲南 T •越闕公。…… b 廓尴封么後，永 
昌諸郡 ，•綱 羅、道雛、乂祭皆两通之闕：交邮、八巧、真臟、^城、搬國 ，此 皆南遮么闕 ，俱故 奇珍重 
替……歲進於王不缺。」(《玄覽堂叢書》本)。此條大秦與遐羅、綱羅等馴列，應巧乂秦波羅門國，即 
柬印度之 Assam 地方為是。 

至若 道書言 乂秦者，若《樓觀本紀》言化胡所至地名云：「道巧令_^化刚域，條支、安息、蛇吾、大 
案、願賓、天竺，周 流八卡 一闕，作浮屠、之術， W 化胡人-、 。 」《太淸金液神巧經》：「肖天竺巧支！^ 
來，名邦大闕，若扶南者-^巧幾爲。强鬥人崇、拂林地為方王熟畢。」义贊円：「宵木大竺，袋金劇轉’ 
蘇合安息，谦脾大索 。」 W 人藥 與拂林、义也 、犬 竺等站列。《神化經》中記乂矣峭一段，文节始長，問 
扣卵《替萬•人藥傳》記做相 M 。 此火索训常非边嚇蝴。故巧細加辨別。 

山於道宣將递娜與乂襄，區為询北。《巧晒繞》中挣禪茜，化多强那與與大杂萬亦巧繩對分別，训逵 
喊與火秦，、貨不容混邮為■。伯巧和端擇氏末加阮別，亦不肅巧化。 

炳黨奇第一六儿窟內特法顯題名妓願义。此法顯稱巧州道人似另是一人。 





結論 

(一} 達嚇國一名’除《佛國記》所載外，漢籍資料，尚有《程迦方志》及《方志》引《別傳》，敦 
煌卷 S . 2113號，與《祝學記》引《佛遊天竺本記》等條。 

(11) 梵語君 ksina 、 之音譯，除「達®拳」外，义有譯作「多磋那」者。其化「特崎擎」 ，乃從 己利文 
譯出。程氏書中，如《釋迦方志》所記，達嚇與乂秦，方向截然不同。 

註釋 

( ~ ) 另參拙作《論 W 氏之置斋說》。 

二 I ) 《大正》卷五-，頁九六九。 

二二 ) 參藤田書，頁-九。 

(四) 唐譯稱《方廣大莊嚴經》。 

(五) 似略去口扣音，參日本山田龍藏《梵語佛典之諸文献》， - 0 頁。 

(六) 《中外史地考證》，二 I 八頁。 

(七) 《東南研究》，四九四頁。 

(八) 《史林》 I I 四之 - 。 

(九) 見万 ich : 9 cfyonary of 式03§当立 ore 娶公曼皂覃 es , ;00。 

(十)-九六三年，曾於諸地法國印度學研究所見之。 

U 二參/^35§9 0子堅3《大秦婆羅門國》’ n . s . o . A . S .-1957, < 0 |谷，口.；0。 

( I 1 I ) 《-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引，《道藏》儀字上，七六0冊。 

饒乐頤佛學史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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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淵源論 

《我的釋尊觀》序 


這是一本用對話體寫出來的引人入勝的好書，我相信任何人讚後對於釋尊生活一定能獲得深刻的印象 
和充分的了解。 

釋轉是人類精神巧界中遍 照—方 、荷無覺光輝的明燈，向來為虜乂人們所歌頌。本書具有特诛的可讀 
性，它點鐵成金，把那些枯燥的佛教術語化成趣味的故事，出之 W 深入淺出的文學語言，帶着褲烈的感染 
丸，這是藥成功的地巧；讀者自然可1^體替到。今次嬰我為中譯本寫幾句請，本來不敢造次妄說，由於我 
曾經在印度生活過一段時間，釋薛説法的鹿野苑又是我展謁流速忘返的地方，所切我才敢不自量力來饒 
舌。 

印度是一個酷熱的國家，新德里周遭的氣溫經常在揣氏四个度 W 上。在這充滿熱为的環境下，古代思 
想家把「熱」看成宇前的原動力。所謂 Tapaw 一字即山熱引中為巧行。在《诚陀經》裳酣，一 apas 已經成為 
自然巧律 (l^ta) 和輿理 (satya) 的代詞。印度人的化活同標是在追求未來，甚重來肚的合理安頓。這和 
中國人的注雷说寶完全巧道而馳。中闕人講本逍——身備變膊受之父姆，不敢毀侮；印度人則對船體^分 
輕視，其至誠為是不潔的贊化，成為靈魂的幢梢。乾脆說-句 ••身 鹏根本阻礙了靈魂的解脫 (3cksa) 。 
印度的字 ata 規定嬰修持滯行，须在烈 u 之下四周焼起熱火，這樣方算姐真化的苗巧，這稍巧巧 巧為 至今遽 
流行着。因為 Tapas 楚天媛地義的其理，印度靴與控〔那教化無不遵巧不渝。精尊在尼連河林中苦巧 t 年，後 
來於 pippala 樹 ‘h 顿悟其非，毅然放集苦巧， U 九巧詩找他的不造棘端的中道，追様無異對印度的傳統提出桃 
戰，是一靖桃雛做到的了不起的創舉。他在修持的過稍中，雖然悟到‘止法正念，巧 jj 體力帖竭，盛化一生 
之隙，柯人勤他改修事火法，必獲人来報，化決然加 W 如總，扣説追姐魔法。他講眾化甲等， 师對中 •小 W 



破的種姓問題(時至今 u 印人就業還須填報何穗階級)，釋尊撇開當它根本•小巧巧，放薬王子之尊走到民 
眾中去，因而得到糜火群眾的愛觀。他標描中道的大赢，搞蕾印度人走向喊端的思恕邏輯。初轉法輪時候 
說綠起論，指出「苦」的恨源乃由於人們沉溺於無明之中，耍滅盡無明，就 W 解決 —一 一闪緣哥相關聯的鎖 
鍵，而取得大， U 在。緣起説是程轉大澈悟後得到的其理，中闕曲北听期傳入的佛教邀物，還化街巧用婆羅 
誕文字寫刻的《緣起鮮》崎殘石，追是非常難得的！ 

我時常說：如果巧人要把印度傳統的苦行思想傳 入小國 來播種，恐怕不易為人接受。我們看墨子 「W 
自苦為械，日夜不自休」，在漢代臥後久： u 成為絕嚮。化佛教傳來反而深 入人也，找 韶為一方面是 巧綠時 
會，怡巧柬藻時提倡孝道，康僧宵著《六度集經》，處處灌輸孝順觀念，不化沒巧被人排枢，反而引導人 
們的起信，像峽子的故拳，述陳思聲植柱為他作頌呢！ 

印度原始苦行思恕導源於火 ( agni ) ，漠人思想基質似是導源於水，《道德經》 占 「水善利萬物而 
不爭」，儒家講融洽，化 f 耐對時間么流，有「逝者如斯」之嘆，法家謂 「’ h 令如流水之巧」，貨體家講 
「平準」，「水」字巧訓為準。精玲拋冀事火之法1^求山果，中關佛家厭惡火宅，追求满涼，中古時代作 
為 國際佛教中也的五台山竟巧清涼山的別名。中、印贿權文化從基質上看+分懸殊 ，本來 難 W 淆通 ，深 
赖佛家的中道，乃有其不謀而合之處’所政柬來么後發展為火乘’取得更加宏揚光人的硕果 ，殊非 偶然所 
致。 


註釋 

(-) 《我的釋尊觀》(池田大作著)，中譯本由香港一二聯書店_九九五年出版。 


呼 〔饒糸閒佛呼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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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淵源論 

哗字說 


近日偶讀陳寅恪先生《柳如是別傳》中邮(頁屯九五)引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大手印無字要》 
一卷，下云： 

此為庚申帝演蝶兒法。張光蜗《笨下曲》：「守內番僧巧念畔，卿廚酒肉拖時供。組終扇鼓諸天 
樂，知在龍宮第幾重。」描寫披庭秘戲，與是書所云：「長缓提稱呼字， W 之為大手印要。」殆 
可互相證明。 

陳先生在「畔」字之下加从注 語云； 

寅恪按：畔當作崎’非作「啤」。蓋藏語音如是，中上傳寫謁誤，昔亦未知，後習藏語，始得此 
字之正確形讀也。 

錢巧(遽王)所藏的書籍，巧老雜為「當足從錢牧觀處得來。所附注訴，應山牧觀之早，彼木必矜坦 
淹悄」。他义說「牧齋好篇興善，嫌迦元代故巧，既贼柯满鄉貼法多柿’媒興河柬赴作『炯‘访满化秋槪 
衷，巧简胖周說劍篇』之事，非無可能」。所言巧軒她味，他所推测，涉及前人的陰私，今站匆論。似談 
及「畔」字的正確形音，雖只寥參數視，則為请老梵學的湛煉，化的化解很能引起人們的電視。畔字趙巧 
應作時，不能使人無疑。由於追個問題巧宗教史^關係扣當垂大，故带狂篇，捣出備人的看法。 


關於六字真言的歷史，法國伯希巧在一九 一二 巧年嘗有文章討論過，他認為宋天息災(西天竺惹爛默 
囉國僧)翻駕的《大乘莊嚴寶王經》(式。2/;言名霉己己言及六字大叨陀羅尼： 

嗦引麼扼妹誦銘二合啤引 

據《宋會嬰輯稿》道釋二，譯經院，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个月天息淨倡置譯場，選童子習梵文字。李 
婚的侄兒惟淨即當日的學生。楊億《西嵩酬唱集》中所稱譯經光梵大師，即其人也。後來編成的《大中祥 
符法寶錄》其中著錄有《大乘胜嚴法王經》，是經譯成於北宋初，故伯希和認為六字真言的出現，約在公 
元一千年左右。 

西藏學者對此問題疊有研究。近時日本今枝由郎特撰《敦煙藏文寫本中 Om 3ani pad 養了 um 試論》一文 
指出 P . 合7 號二) 及 S . T . 忘0號、度2 號二) 都有六字真言。摘錄如次： 

Om m 口 mw 3^ 巧 wd mo //江 已 mm 乂 0 // (必 W 一—一" (foh ) 

om mw 口曲口口狂 mo tmm my^ tr 口 ( 占 wo 、 (： fob 一 ^ 江 】 ) 

文中探討真言形成的過程，甚為詳盡" 

余於八一一一年八月旅行青海，在渔中縣謁密宗黃教的塔爾寺，所見法器多標記六字真言。巧字必讀為 
Hu 目’無庸深論。藏文么外，漢文字資料大有可補充者，略述 如次； 

(1) 「叫」字非常晚出，《龍堯手鑑》、《廣韻》皆無之。此字初見於宋《集韻》卷七去聲四绛， 
與胖同音匹降切，義訓「支聲」5】。斗字在字形上是从丰為聲符，讀音為雙唇並母•，與呼之音 
hum ’ 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 尔頗佛巧义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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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 淵破論 

( 2 ) 「啤」字則很早出現於殷代。新《甲骨文編》卷二’一二(頁五 0 ) 音：「进’陳邦懷《甲骨 
文零拾》一六 0 背，『從口從牛，《說文》所無』。」 

按^辭原版看：「(王 ) 占曰： 义斗 (役)’其尘來’迄至，、亡我。王占曰：若 ，啤。 四月癸 
未。」 

此處呼為單字一句，或是感嘆詞。可見呼字古已有之。此版正面爲旁桌旬之辭，欠字一組董 
朱，乃屬武了時期。原物現藏天津博物館。亡我一辭罕見。陳邦懷讀我為俄 ，猶 言俄頃。按他 
辭見 「蛾 王車」 ，蛾 有礙義。亡我疑即無蛾。辭综藉》口部啤字失收。「若’啤」只此一 
見，涵義尚難遮斷，惟其字分明從口從牛 ，則可 確定。是版《甲骨文合集》未見，想是漏錄。 

( 3 ) 畔即吼字 

《玉薦》 卷五口部五十六 ，「吼’呼垢切、牛嗦也。畔’上同。《說文》無吼 字’口 部嘶下 
方，吼也。」 

《廣韻》上聲四十五 厚芳： 「诚 ，牛嘴，呼 後切。畔上同 ，吗亦同。…… 爲 ，厚怒 聲。」按與 
邮同音「呼後切」者共七個字 ，它的 聲母是 JZ 。 

《集韻》上聲四十五厚••鳴、吻 、呼、吼為一字， 許後切 。又 平聲十二侵：「畔 - I 牛鴻 ，與 
「音」同於金切。。 

《龍瓷 手難》 ：啤與吗同，牛鴻也。 

由上知畔與吼原爲一字。 

( 4 ) 關於「啤」的專著及悉萝家解說 

日本空海大師著有《啤字義》一丈’見《^^法大師全集》第一轉 ( 頁五王五—五五互 ) ，略 
云：金剛巧释此一字’其四字義’一貫字義’二阿字義’王淨字義，四麼字義。 

賀字義 •.中 央本尊’體是其字也。所謂賀字是因義也。 




阿字義.•訝中有阿聲’是一切字之母’ 一切聲之體。 

汗字義：一切諸法損减義。 

麼字義：梵云「但麼」。此魏為我。(按即 sman ) 

又「合譯此啤从四字成一字’所論四字者’阿、訝、汗、麼。阿，法身義•，对’報身義；汗’ 
應身義 •，麼 ’化身義。舉此四種，攝彼諸法’無所不活。」文繁不具引。空海之學，傳自唐不 
空弟子青龍寺惠果，得其密奧。所述《畔字義》，自是唐時密宗金剛界大法。 

又日本延曆寺安然撰《悉量藏》卷四論呼字云，畔音或云呼啤’且唐畔字《玉篇》方：啤，呼 
垢反，亦了 (于)公反。或真言注云..牛鳴也。故據師承，世皆表畔。(注 ••不 開口呼之。) 
又一方「呼應(和音) ，是喉 內聲’呼思是舌內聲 ，呼 呼是唇內聲 ，今 者合一二內聲直呼云畔。」 
(《欠正續》八十四，買四 0 四、四 0 五) 

日本兩大高僧所述都作畔，足證從口從 牛此一 寫法必無誤。 

( 5 ) 元人^钦利亞文了3譯為畔。 

元《事林廣記》：「默伽國.：…大食祖師名『蒲羅呼』。」义譯作「易 h 剌欣」，即攸利亞文 

阿伯拉罕气今过 a - l 1 r - h 3， 亦从「啤」譯 hm 。 

( 6 ) 祀語中呼的巽寫 

啤字亦寫作钟。 

密宗著作，時用啤字 ，如： 

火畔軌別錄(《大正》九一四) 

火钟供養儀軌(《大正》九一王) 

唐一行譯善無畏：大她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其中真言屢用「钟」字： 

钟若(急呼六)莎訂(《大正》一八/八四八) 

焼宗閒佛學文樂 



佛巧淵源論 

钟娑破(二合)吃也莎訝(《大正》同上) 

楚語真言 avi rahiii kharh 
漠譯異文如下：阿尾囉啤欠 
阿味噪钟欠 
阿她羅畔劍 

阿鼻羅畔欠(《法寶義林》，買七 ) 

密宗馬頭觀音金剛見 

梵語 orh 一一凸 m 巧了泛 

漢譯嗦阿密嗦視納婆缚啤發吃(同上，頁五九) 

都 " hm 或 hum 钟譯「啤」。或寫作畔’在文獻上未見有作叫者。梵語 ahum 分化為 a 及邑3，考證 
家認為在後來演變為《封神榜》之哼、喀二將。 
lie 晶(哼) U 吉一 yi 

穿(哈 ) J (參同上書頁四四 Zirm 條) 

敦煌莫高窟現巧元至正八年守朗所立刻石，钉文字六體，其上刻莫高窟一二字’外左鑛功德主「妃 平屈 
艰’速來蠻两寧巨」’即《新元史•宗室化衷》中拖雷六化據特色天須哈之子速化鹽，军元六年刷，天醫 
二年封两寧王。至順二一年給印 "5。 碑心巧蒙、藏人名二十一巧， W 演文寫出。正中佛傲 h 軒二膺，毎層各 

為六字真言。漠文為「啼嘛呢八蜡畔」與宋初天息災譯作「啤，麼 妮鉢納銘畔」，譯昔字略異。巧餘五體 
為梵、藏、八思己、蒙古、西夏义。 

《玲王經》(卷 S ) 云：「佛苗蒂男子，此六字大明陀羅尼，是觀白化菩薩摩詞薩微妙本也，巧将知 
是微妙本屯，即知解脫。 . 若行人能而常受持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者，於是持誦之時，有北十九兢伽河沙 




数如來集會，復有如微廬數菩廳集會，復有 一 二十二天天子眾亦來集會。……善男子！汝能得是如意麾尼之 
寶，汝屯代種族皆當得其解脫。」知六字實言化宋請本稱為「六字人明陀擺尼」。能夠傳達觀化音大菩薩 
的微妙本也，可 W 獲得大解脫。 

六字真言意義很是簡單： 

淹，表佛陀的法身、應身、化身王身的 讚嗅； 

嘛呢，即牟尼，梵文原訓 靈珠； 

八哇，即梵文巧 adnla ， 意思是莲花； 一。 

闕文儒引《西藏觀音經》摩尼伽步婆， W 詩讚嘆此六字真言之巧德•，抓 W 六字代表輪迴六道，即所謂 
六趣。•臧人多 W 此六字題於長布片，而藏於經简中，稱之為法輪，阳藏密宗嘲嘛口常念此真言，此六字代 
表六種韻色。念「啼」字使人死後入於「天趣」 ( devagati ) ……念畔字可免入於地獄。 

梵語的 hum ， 亦作夏 1 ^，用長音日。巧古印度吹陀的禮儲 k ’ 作為用於歌詠前的一種 Prastava (為唱詠 
Sa 吕 an 祭司么一) 。夏 rp 在巴利文作為神秘音節 (3 ystical syllables ) 。《普曜經》中的 h 打 rp 爵3’ 意思是叫 
出 h 口 m-h 口吕，之音’亦用 W 指象的呼聲’及動物的吼聲 (the tru 3 peti 晶 an elephant , to thn roari 己的 other 
a 日 imals ) 。佛教常用的獅子吼，即由此姨變而來。《玉篇》畔與吼為一字，和梵語的 harp 音義完全符合。 
俩胖宇見於殷契，似作感嘆詞用，此一事為前人所未知，可見畔原是一個象聲字，取義出自動物的吼呼， 
與「吼」是同一個字，它的聲母是 h ， 華、梵正是一致。和晚山的字音「匹降切」么巧毫無關係。 

元時，盛熙明著《法書考》，已談及補陀洛迦山傳下的這六字貸言。盛巧世系出自龜茲 ，故能 熟悉此 
六字。 

六字真言被人作密呪奉持，後代流傳，至為普遍，因含義不明，書寫毎有靴失，試舉一例，清季張德 

巧 頤佛巧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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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隨使法闕記(一二述奇)》中南海總巧記，同治九年卡 U 辆八日，他巧龐州述塘街觀音廟內姑到有六巧 
字如 •户： 

S 巧巧州巧病 

他說「不詳何義」，其實即是這六字真言，附記之切當談助。 

畔宁用於六字大明陀羅尼，自北宋15來，己極流行。然「畔」字的出視，遠巧殷代，雖只一見，從^ 
下文義，可^推知。故詳論么，^補東西藏文學巧之不及，並1^求教於古文字學諸科子。 

原載香港《明報 月刊》 總二 一九期 


附： 關於甲骨文的「畔」字 

明報月刊總11 一九期刊山我的《叶字說》，麗我八一一一年九 U 在中义人學巧閒的^文字學卽提山的論 
文。記得當時在八號風球懸掛下，會議仍不停地熱烈討論，始懷的•侧節 U ， 狂巧迫篇文黃忡 ‘ y 的捉山， 
曾引起哄堂大笑。山於我引請的甲骨资料，只钉一片，狂個孤瑪’巧些朋友，終韦懼疑判逍一片刻种站巧 
柯閒题。近時，我收到剛晤宜先化從北庶二來信說： 

《甲骨文零拾》一六 0 片背面刻辭，弟自港返來化’即查閱據貴物所攀，知其絕對不倘。春節期 
間，天津歷史博物館金館長等王人，從天津專程來京，即到我家，亦談及這片字骨，亦說為絕對不 


钱。春暖花開，弟可能為此專程往天津，攝一照片 ’ ^ 解決這一問題。總之’我絕對支持大作。 

最近周鴻翔教授門美网洛杉磯加州人學五 u 六 U 齡與玄：「畔 { ，，說 W 打莊舞。惟萬權核原物。」山於 
h 朔印出的圆片太小’不易辨認。追一片本身逻；^學巧.个接倩巧，故將胡老來 南阿山 ， W 秩眾疑。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 


畔字續說 

此陀羅盾亦譯作啤麻妳鉢撫銘 (11 合)师 
西夏乾祐公巳十六年智通所施挪文內稱： 

若有人 W 天金寶造作如微廬數佛像已’一日中慶讚供養，所獲果報，不如寫此六字大明王情羅尼 
中一字所獲功德。 

故此呪亦名「六字大明王功德略尊勝必呪」。姑孟列可夫編《黑水城所化權籍解題》，頁二一二扎。 
(见下阔) 

印度古《峽陀》聲明中’畔(夏 IT 1) 字噓兒。化《啊潑輿義萬》 ( C 島岂焉 ya 吝35心岂>1.一3.3玄： 

口 nwnilcuw T 『口乂0広口斬己一 wwobjllw 了 wwmo 口『 0 h 已 rh Ilc 的 rMh 

巧 @小顿佛巧 i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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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片裙却左 r ..^- 
j 者如一供將彿在於一疋經 ； 
_文一却巧亦不化數东劝键 r 
j 若巧人蕃滿嗅 C 字大巧王 
jj 化巧庄者那同奔八萬蒂 j 
诗巧若有沁•々夫金束迄迎 
如從廢4^^8^己一日屋-「 
讚供带一護球報不如巧进 I 
々字九吼主洽羅度中一字 /| 

■1 切請娑法之"月今寺方" 

念一遍恥供參一切諸蜡 
如是於獲衣可具述和說典 

:量日一_ 

可麻 端榮於签^畔 - 
一。巧如评理译 - 。 

一兵字欠明王如德推 
每脉•。兒令义隆 J 莎河 
於旗屯芭十 

巧千音化立皆却媒」 


不可決定第卡 111 嗎聲 

叫 110 Lmdoflnocl ( 一 W) 一 110 一互 rtoontll 式 torjootion 芭 WOC3C1 

JC 3 

(S. Hadha 巧 wshnan: P.35 也) 
叫為不決定之第十一二唱聲，是「不可決定者」(至 k 大梵。) 
(徐譯，實九六) 

2. 8.一 云： 

Atli 口 WWI3til-<iIlwwy 产 <口巳 巧立 - <iculwm 

W 抑 mo 巧抑二 t 产乂 Idrii 0M < 口 00 llcrh 

ki 蓄 kimlt^o 

Now fo 『一了 0 wo< 21 fblcl. 030 wflcclcl modit 口 to o 己一了 0 Wo<n3folcl 
s 凶 man in wpeech. wlstsoever of speech is hum , that is tho wyllablo 
••him;. 


(p. 364) 


其次說七重者 •• 於 語言中，人當敬想七重 =1 曼： 

興 (him ) 聲 ’ 即凡說啤聲中一切。 ( 徐譯’頁一 0 王 ) 

重昏有如 U_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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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m (2 ;ra (3) wdi (4) Lid (5) 巧 rati (6) cpa ( 7) n 

( ucuti ) 

hi 3 ka 3 prassva eti udgTthah pratih 凶 fah upadravah nidhanam 
興 導喝始喝高喝答喝閱喝結喝 
《羅摩衍那•童年篇》 L 39. 27 云； 

畔 (huip ) 地一聲把神咒念。(季羡林譯本一冊，頁二二一二) 

W 上為印度早期梵典所見哗字。 

作為導教辭書之《無 fc 秘要》，在法京敦煌所出寫本 P . 2601 ，是卷其巧為《如意輪陀羅尼經》如云： 
「朦畔畔泮泮娑詢世肆。」此為唐寫本。字皆作畔。 

四川江油縣青蓮區觀音若後之石板溝有碑’其上刻太極圖’書霞《大陽)霜(欠陰)及藏文六字真 
言：阿 淹嘛呢^咪啤(何口曰林《鄂川紀行》，《中國音樂》一九八五年六月第十八期，頁二 0)0 

敦煌石窟中，有中化紀回髓蒙古文題記二十八條、八思巴蒙古文題記^四條 •其中大量是六字真言， 
可見當時禮佛之隆重： 


替示頤佛巧乂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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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巧淵破論 

沪 Tmc - 乂 - Cl 0 rc 『 sw 3 l?cr 的 W 3 motii 

妖魔鎮壓佛好像 

公 linj 乂 -W 3 jiin IDiilo 的0 

正值堅強起來是 

意謂如同鎮張郝魔之佛祖那樣堅強正直。峭記其一於此。(此為莫高第六^一窟巧道南壁墨書蒙文， 
貼 内蒙古大學哈斯硝爾教等論文)。 

註釋 

U 】見《通報》卷一二十_， - 九三四。 

二二見 《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三、四，《大正 ；._ 0 五 0, 第 I I 十怖，密教部三，頁五九—六二。 

二二】文見法京-九古九年出版 c §5 打町 U 蓉化的 弓 roce ? 王 0§3均_ PP .71-76. 

(四) 《中華大字典》号，反聲，注出谦韻1誤。 

(五) 按《玉篇》畔又_音了公切。疑當作于公切，于誤為下，《集韻》作「於公切」可證。一《漢書•東方朔傳》有 

一句云：「禄畔牙者，兩犬爭也。」顏師古注 I 掠音五伊反，畔音五侯反，」《集韻》此字在十九侯 ，與 魚侯切 
之趙同音，引東方朔說。按即採用顏氏音，此與牛鳴之畔同字異義。】 

(六) 參看間文儒《元速來蜜刻石釋文》(《敦煌研究》-，-九八 - )。李永寧《敦煌莫高窟碑文錄及有關問題》 

(《敦煌研究》-1， - 九八二，《莫高窟六字真言靖附圖》。 ) 

(古】參青木文教《西薇文化之新研究》，補遺亡，《六字咒文》(頁二四九)。 


89 


安茶論 (anda ) 與吳晉間之宇宙觀 


中關古代吉天义备巧一二家： H 蓋天， U 渾天， I ：苗议。當夜尖傳(俞北變《癸巳類稿》巧《窝夜 
論》)。蓋灭即《周舰》。浑灭之說，興起較晚。東漢从後，渾犬家吉，人致謂天地之初，狀如雞卵，水 
環典外。考此說，揚雄《難盏天八事》及 t 允《論衡•談天篇》俱•个載，知柬漢初年，尚無是說。至張衡 
《渾天磯》始暢言之，時佛教 d 入中國，經典傳譯其多。「大如雞 f 」 之論，三剛晉初學替每樂道之，成 
為一時風尚，尤1^吳人為眾。是說么興，與婆羅門之「金胎」(至31;1苗-的》4历晶}，似不無關係。 

婆雛門經典，雖未譯為漢語，然辄期來举僧化，多權婆雛門禪姊，漢明帝時 ，第 一位来華之迦葉摩騰 
(k 凹 syapalnsanga) 即婆羅門(《歷代二•寶記》則九頁禍么為「婆羅門沙門」)。 

漢、魏、西晉之間，來难僧徒，多通《妖陀》、五明之學，《商僧傳》所記，斑斑可考，舉例言之： 

(一)安化高——安息國王止后之太子。 . 好學，外關典籍及屯曜五巧聲方異術，乃至烏獸之聲， 

無不線達 " 。。 

( 一 1 ) 維祗雛 (< ighna ) ——本天竺人，化奉異道，科火祠為正，時有天竺沙門，背學小乘……沙 
門 W 呪術變火令生，雛一睹其神力……乃措本所事，山家為逍，化此沙門，受學 S 藏，妙善四含(《阿 
鉛》 )() 。 

《•11)曇柯(摩)迦雖 ( Dharm 背已 a ) ——此云沾時，本中天竺人……善學《凹間陀論》，風雲星 
衍，圖識運變，莫不請綜。 

(w ) 月支幽沙鬥曇嗦羅刹(口 harmara ^ ka ) ——替幫法溝，本姓支，歴遊西域，解三十六闽語及書， 

踩请顿佛學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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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竺國大齋梵本婆羅巧經，來達玉門，因居敦煌’遂稱竺氏，後到洛臟及江左 S "。 

維祗難1^火祠為正，能變火令生，則原為崇奉火神 ( y ^ gni ) 可知。法時善學《巧圍陀》，當亦婆羅門 
也 。下 至鳩摩羅什，亦曾博習五明(去，蓋初期佛徙，亦非否定《贼陀》 者 ，茲可見矣 (六： 

佛贿中與天文有關’最早譯成漢語荐，為《摩登伽經》(护 rdolakar 夏 va & na ) ；)，本為的邑 
么第一一一十一二章，漢譯凡一二 次： 

(一)後漠安世高譯稱《佛說摩邵女經》(《大正》一四，貫八九五)。 

(I I )吳竺律炎與支謙共譯，稱《摩登伽經》上下卷(《大正》二一，買一三 00) 。 

(111) 西晉月氏竺法護譯稱《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护 rdQlakar 百 va & na ) (《大正》二一，頁 

Milo 一)。 

此總之傳入，已自柬漠，安世高 W 公元一巧屯年(或作一叫八、一四九)至洛陽，一 to 年至吳之會 
梢郡 •，竺 律炎於公元二二四年與維祗雛問专(吳)武昌；支謙本巧支人，巧先化向公元一六八—一八化來 
華，支謙於二二 0 年簡吳，譯經多至数^禪，對於吳人影蠻尤深 ：竺法 護亦曾至江左，將此經再譯一次， 
南北流布。是自-四屯—三一三問，此經前傻凡一一一譯。吳、晉之際，言天文頗多新說’疑即因印度天文思 
想輸入刺激所引起。此藥僧眾，皆曾至吳，或南洛陽南下，似吳人對於印度思想，較蹟生輿趣，故僧眾多 
趨、之。 

本文所欲討論者為吳替問之灭义思恕，其與婆雞門、之金卵 ( Hiranya-garb 昂)理論巧能有關涉者凡二一 
芋： 

- 、澤天說 

義禪《南海请歸傳》 序玄； 「比邵沛於雞方晦昧於孩巡，斯巧木了。」此蟲出於逍家。《老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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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k 公註》「非 常名」 句 下云： 「常 名愛如製兒之末苗，雞 f 之木分，明疎在邮中，类玉遊朽問，内雖 
昭昭•外如愚頗(頭)。」(據乂本)中蝴古代之宇邮論 ( nos 3 己 ogy ) ，站於 《火 問》，《淮南•原道 
訓》、《天文訓》，借述鴻濛池沛之狀，来有科某種物象比槪、之者。二一闡么際 ，注 綿書者’採用是說 ，宋 
均注《春秋命膺序》，即其一例化。《命暗序》 云； 

冥莖無形、濛鴻萌兆，渾渾说混。 

魏宋 均曰； 「渾滯混混，雖卵末分也。」(《文選•江賊》「類脏渾么术凝」句 f ， 李善注引；《玉 
函山房佚書》本作「评渾純純，雞卵未分」。作「雞」為是。) 

巧他如東漢張衡、吳虞聲、王蕃皆有相同 ' Nf 說。 

張衡《渾天儀》：「渾夭如雞子 ，天體 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狐居於內’天大而地小 ，夭 表襄有 
水，天之包地，猶殻么裹黃，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開元占經》引作《渾儀圖注》) 
又一本 《渾天儀》 云： 「天如雞子’天大地小’夭表襄有水，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 
車毅之運。」(《類聚》夭部引 ，宏達 堂本) 

虞聲《弯夭論》：「夭形夸隆當如雞子’幕其瞧’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医 ，从 
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晉書■天文志》’又《家書•天文志》引) 

王審《渾天說》：「前儒舊說 ，天 地之體 ，狀 如鳥卵 ，夭包 地外’猶殻之裹黃也 。周 旋無端 ，其 
形 渾渾然，故曰渾天也。」 (《晉書 斜注》千一 ，《書 钞》一四九引) 

《晉書•夭文 志》：「丹楊葛洪釋曰：《渾天儀》注云’夭如雞子，地如雞中黃’狐居於 天內， 
天大而地小，夭表襄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 ，載水 而行。(《類聚》一引) 

巧)小巧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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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引，為漢末至吳晉時禪天說之大概。故《鴨書.天文志》云；「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 
卵，天包地外，猶殻之裹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按殻字見《廣饋》一屋，卵化。 

《破邪論》下引《帝系譜》：「天地初起，狀如雞子’柴古在其中。」 

(《大正》五二，頁四八六) 

考佛典中聖提婆(片 ryadeva ) (一屯 0 — 二韦 0) 、之《磯愣伽經》中「外道」《小乘涵樂論》，其第 
二十外道為「安茶論」師。「安茶」即梵語：^言豈曰譯，義為雞卵。提婆么書，其第二十外道本生安樂論 
師說云； 

衣無日月星辰•，虛空及地，唯有大水。時大安茶生如雞子’周应金色，時熟破為二段，一段在 
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彼二中問生瓷夭’名一切眾生祖公，作一切有命無命物。(《欠正》 

二一二’頁一五八) 

此段言大安茶生如雞 f ， 按典說早兒於《輿蟲蓄》。 

0京 ndogyacpan 音 cHII 19, 1 ( 此薪 r 北灭地閒剛】方： 

口 wad W 的凹 sT 一立一 WW 巳凹 sTt , 一資 wwm 口 13了口<泛，乙 ci 凶 心 ii 弓己-『口 < w 『 twt 口 ，：. 

太初無有，既而為有。萌化變化，雖子出焉。 

(參 7770 /V//7 〔守 a/ 吝含 /5 。疗晏 巧 adhalcrishnan, P. 3 蓋 ) 


下文言此「卵」殼破後分而為 r : 一銀一金，銀 ( rajatan ) 為地 ( p 二 hivi } ，而念 ( SLlvarnanl ) 為 
一人 ( dyanh ) ’其外脱 (outer membrane ) 為山’内膜為雲竊’其脈為河流’戌液為海洋。古希臘树話 
( orphiccosigony ) fiChronos 與 Adrastea 產巨卵 ’破师 為二’上半為 天’下 半為地’與此相同。 

又 Maitd C 巧 anisa 巳<13分、 P . 》金 一厶： 

AJltw 『乂的乂 0 的的 cnmwn wtllit 的3的 tm 口抓 Co 一一口 tllw 

此頌大意刚謂雞 f 為宇宙外傲，而神巧(寶 3 an ) 居中，如燈之蕊，得增油阳燃。婆羅門鱗典所乖巧 
雛了中之神我，故為有神論，渾天說樓用其雞子、之喻， W 比觀天體耳。 

此外婆羅巧經典，若护 Spatha - Br 凹 h3an 》 XI •一 6. 1-3; Mah 。 空苗曼 a XIl 312. 3, Xm , 154; IVIanu-Sarphha 
口 oo 二 verss 5, 8, 9,】2,】3, 16’ 皆有神卵之說，茲不具引。(參看 R - D . Hanade: > Cos 吾 ycri-ve Survey of 
吝 a 5.57 sd/c - PAy / s ' OPAy , p . ?zctlBeing and tho 田 gg of the Cni<erse3 r ■) 

此說起源甚早，見於《梨惧妖陀》穿 ) X 一一二及一 一 1 九等篇。卷卡之一二九起句’大 意云； 
「太古之初，念卵始起，化邮無贿，作萬物主。奠彼吳天，樓安大地。」此說成為婆羅門宁巧閒創論么神 
詰中也。柬漢渾天說，謂天體如雞 / r ， 水包其外，正相類似。 

- 1、天化開闢說 

《五運暦年記》云：「元氣濛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 ，肇 立乾坤……首生解古，垂死化身，氣成臘 
雲，聲為雷靈。左眼為： n ， 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巧惦五岳，化液為江河’筋脈為地取 ，肌 肉為出 

於摩小顿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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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歷為星辰，皮毛為亭木，鹽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邮。」 
(馬 a 《輝史》卷一引)此書作者未明，然 Z 5 徐整及任肪所記比較么，可能是出於一原。 

後期緯書亦有此說，《遁甲閒山阔》云：「有臣叢關靑，遍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 
(《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巨韻」 f 引) 

又《太平御覽》一引同 書云； 「有巨靈荐，：過得元神么道，故與元氣一時化泥沖。」《御寛》引無 
「胡」宁，疑出後人鈔脫，艾「坤元」作「元神」。按所1^加 一 「胡」字者，明此說非出於中网。 

《奧義書》中’此類相似么神話，不一而足，試錄《火森林書》第^頌(巧 rha&ranyaka cpanisad I , 
1) 與《五運曆年記》比較，眞辭云： 

wcm- C 心凹 <凶 乂口吕 odll 乂口必乂口己『口 可 * W0 『乂 WW OWICSJCII- < 的一口式巧『 ^3 ^了 < 乂的 t 一 wm W 恥 3 一『 <口品< 的己 W 『口了； 
• 芸 111< 口 tw『w 抑 乂 W mocilly 口 W 乂产 。乂 wcl ;! 巧 I " 心二 -mnl- 口心； im CC 1 口 3m •巧 口 W 乂 wm- cii 邮巧凶 『扣 <0 - 
口<凹口 twl* 口 cii 扣口 1 } 巧的 『抑二 口 < 。 3 恥的占 i, m 凹 0 凶『。了芭 T1 的 W 的如 0 口 ^ 了 0 『的 t 、 的互巧 stiwt 立的了 • rmlcMwt 『抑 3 乂 

wsthini , nabho n 品 3 S 脚 ni ; 

凸 < 口 。11 乂口 m 巴 Icw&l;!- w 壬 clllw<o 听 c&l;! 乂 illc『o ow Idom 凹 3 口扣 OM Fm 『 <wt 凶甘， o 心 ucihlw 乂 w 邮 0 口 乂 w 如 ow 
worn 凶 ni, c 包乂 wn 巧口『 V. 抑 ndllwl;!, nimloow 式」 w 的了 w 己的 『 cillMl;! 乂 wd <ijpnt>llwto <icl 乂 otwto" 乂 Wei <icl 了 on 巨 to 一 
wtwnw 乂口 ti ■ 乂 Mr! mdlwti 置。 <w 『 WKti; < 口的 0< 抑》乂 w < 四 1<.- 

聲！惟此朝曠，乃神骑之首。日’其睛也：風’其息 也：火 ，其張口也；年歲，則神聯之體矣。 
天，其背也.，大氣，其胃也 •，地 ，其蹄也；四極，其邊緣也；極之中，其筋脈也；四時，其肢體 
也•，月與半月則其闊節也；畫夜，其足也；星辰，其骨骼也；雲，其肌肉也•，沙’其腹中之食物 
也；江河，其血 液也； 山岳，其肺肝也•，草木，其毛髮也。日升於前而沈於化，噓則為電，震則 


為雷，溺則為雨。 

漢籍不言神馬(於 va ) 而稱造物主為巨靈，或名之曰「盤古」。《大雜林書》復言及 Mahato tthsa 一 
切音聲之主，義為「大物」，亦猶漢籍么「巨靈」化。此稱觀念，在印度應推隙至《梨俱吹陀》 ( I ^ v ) 
之巨人 purusa (妄 0. 一 29 ) 。此神具有下手千眼千化 ( sa 贾 sr 民肯 a , sahass 万苦， sah 於品百 t ) 塞乎犬地 
(S 的 bh 打 mirn vi 寒旨 vrtv 己為一切主 ( P 打 rusa ev 含 am S 單 varp ) 。此與中國所謂「姬得坤元之『目靈胡』 
能造山川出江河」之神話，正復相同。是說晩出，柬澳 W 來始有么。張衡《两京賦》用「巨靈」字眼入 
賦，恐與渾天儀，之言雞子，並滲入外來思魁化。 

其後徐整《三五曆紀》言天地泡純如雛子，亦雜用安莱論之說，其 言曰： 

天地混池 如雞子 ，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闕，陽清為天，陰渴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 
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 一丈， 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 
地數極深’盤古極長 ，後乃 有王皇。數起於一 ，立 於王， 成於五 ，盛於 七， 處於九，故天去地九 
萬里。(《藝文類聚》卷一引，宏達堂本) 

徐整~化：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其書已佚，《隋書•經籍志》，梁有《一二五曆說圖》一卷， 
t ， 不著撰人，未知是否即其書。 

《御覽》一天部「元氣」引《一二五曆紀》文略異：「未有天地、^^時，混沖狀如雞子，淚浑始牙， 濛鴻 
滋萌，歳在擺提，元氣肇始。」 

又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 ，故天 地含精 ，萬 物化生。」按此段與 安藥論 
帥、之說極相似。彼謂天地中間生梵天，為眾 生之化 ，此則參用 S 才說耳。 

% *11^頤佛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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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海外 北 經》：「鍾山之神。名曰 燭陰，視為晝，膜為 夜， 吹為冬 ，呼為 夏。」任肪《述異 
記》，文字略同。其文云：「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為四嶽，目為 H 月 ，脂嘗 為江觀 ，毛髮 為単木 。秦 攘間 
俗說，盤古氏頭為東嶽，腹為中嶽，左臂為南嶽’右臂為北嶽，足為西嶽。先 儒說， 盤古泣為江河 ，氣為 
風，聲為雷。 H 瞒為電。古說，盤古氏喜為峭，怒為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按 
其中秦漢間俗說役化儒說，與《膺登伽經》祕相似。 

吳竺律炎與支謙共譯《摩伽登經》，其《明往綠品》第 11 云：「又汝法中，自在天者 ，造 於化界 ，頭 
W 為天 ，足 成為地，村為腦為虛宅 ，髮 為管木，流淚成河，眾巧為山，人小便利，逾成於海。斯等 
皆胆汝婆羅門妄為此說，夫化界者，由眾牛業而得成立，何有梵天能難斯事？」(《火正》二 一， 賈凹 0 
二本經。此段梵本尚存) 

是品之論《阐陀》經典，無竹、贊義，所謂巧化天，即公 va ， 在印度’ R 説較晚，然化中网，此段文字之 
翻譯，約於二二四年 W 後(因譯者竺律炎於二二四年至武昌，支謙則於二二 0 年至吳)影響於吳晉人 i 者 
深，《一二五所紀》、《述異記》、《肝逃膊年紀》諸説後出，问當與此軒關。 

後魏菩提流玄譯龍樹門人提婆之《標愣伽經》中「外道」《小乘湿樂論》亦云： 

第 十五外道摩艦首羅諭師作如是說’「果」是那羅延 ( Z 詳凶 yana )’ 所作梵天是因’摩撼首羅一 
體互分。所謂梵天、那羅延、摩嘘首羅•，地是依處 ，地主 是摩酷首羅天。於王界中’所有一切命 
非命物’皆是 摩檐首 羅天生。摩髓首羅身者’ (M 芭一把 vara ’ 按即苗 va 之名)虚空是頭’地是身’ 
米是 尿’山 是裘，一切眾生是腹中蟲’風是命，火是媛’罪梢是業，是八種是辱磕首羅身。自在 
天是生減因，一切從自在天生，從自生天滅 ，名為 涅藥。 

(《大正》一二二，頁一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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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則五世紀：^後所翻譯者，雖屬後出，亦足參證。 

道教思想多竊円釋氏，道家之灭地開闢說亦權如短，北周甄鶏《笑道論》第一「造立大地」苗 ，玄“ 

太上 老君’ 造立天地’初記稱：「 . 老子递變形，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頭為露齋山，髮為星 

宿，骨為龍，肉為獸，腸為祕，腹為海，指為五獻，毛為草木，為華蓋，乃至兩腎合為真要父 
母。」 

又第二卡五章「延生年符」 章云； 

《文始傳》方：「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尾备飛浮’有仙飛迎夭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萬萬 
歲，天地混淹，如雞子黃，名曰一劫。」(《全後周文》卷二 0 ) 

1^上二事，甄彌均加駭斥，跡其淵源，實出白婆羅門也。 

唐神清《北山錄》卷一為《天地始》，其 文云； 

厥初未化，瑪馬翼翼，須須洞洞，清渴一理，混洗無象。殆元氣鴻蒙’葫芽資始，專若盤古，生 
於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闊’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頭極束’足極西’左手極南’右手 
極北。開目為曙，閉目為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雷 ，吐聲 成雷震。四時 生焉， 萬物生 
焉。 . (《大正》五二，賈五七 一二) 

此又後期佛家之言天地開闢，默襲前人么說，更不化論。 

爸巧頤佛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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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 水在天外說及「天陋」說 

《晉書•天文志》引《黃帝書》 云： 

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 

《黃帝書》亦見《列子•天瑞篇》徵引，年代未明，當是較早之記載。 

《管子•水地 篇》： 「水者……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 

《史記•封禪 書》； 「齊之所 W 為齊， W 天齊也。」《索隱》；「顧氏案解道彪《齊記》云：『臨菌 
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么腹贈也。」」此料天赔說天齊，則後出么說。吳時楊泉 
《物理論》云； 

所从立天地者，木也，成天地者’氣也’水上之氣，升而為天’天者，君也。 . 言天者必擬之 

人’故自瞬^上’人之陽也’自膊 W 下，人之陰也’自極从南，天.之陽也’自極 W 北， 天之陰 
也。(明孫教《古微書》、《尚書考靈喀》引：又孫星衍轉本，錢保塘重校) 

巧度《峽陀》中1^「水為一切、之母，逵古之俩，唯『水」而己」，兒於最柯名么《創造之歌》 云； 

芭 1115 江 ^1 ( ) Idm WSTd" 的四了口 3^1^ 府 ^ 厅一一叫 ！*^!!! ( 一 ^ 也"一 ) 

何處非水，深不可測， 

wwmw WSTt W 抑 mwww 的 凸一了 W 化『 0; 的 m wwlil 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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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惟玄(吉 i ) ’ 復潛於玄：一切皆水 ( sali 品 5 】 ’ 

品 rva 吕吕卿 W id 抑 3 ( n<x 一 29, w ) 

莫窺其瞭。 

《阿聞婆诚陀》(公品 ar 5 ve 含)中言「水」為宇宙萬物之原，愤昔水么用’謂在 水中巧 W 不死 
(am^^ta) ( 一么四) (W. D. 署一一含元央譯本 P .5) 故於水之頌讚，其語特多。 

漢桑欽《水經》云； 

天 W 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鄉道元《水 經注. 序》) 

此說與《状陀》相似 ，漢譯 《釋愣伽經中外道小乘涅藥論》引安茶 ( anda ) 論師說謂古初 無物， 「唯 
有大水」，亦復相同。 

宋何承天《渾天象論》云； 

詳尋前說 因 觀渾儀，研求其意，有切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 周其下。言四 
方者，東曰暗谷，日之所出，西曰濛'记，日之所入。《莊子》 又看： 「北萬 有魚， 化而為鳥’將 
嫂於南萬。」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 ，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 
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自高趣下’歸注於海。(《瞒書•天文志》 上引，《宋 書》 作水周其 
下。無居其半二句。) 

其論四方皆水，1^闡渾天么象，說極新穎，：^巧度古說考么，亦多吻合。 

巧宗巧倩巧文樂 




w 巧巧淵源論 

《內經素問》九《五運行大論篇》云： 

帝曰：「地之為下否乎？」歧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 

帝曰：「瑪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 

天地中間有大氣支住’此大氣瓣《奧義書》之 antarri 万 W (atmsphere) 。 至論天么為穂氣’見於《列 
子•天瑞篇》言「杞人憂天」一故事，略謂：天積氣耳，無處無氣 ，若屈忡呼吸 ，終 日在天中行止 ，奈 
何憂崩墜乎？(參《列子集釋》 ，頁 一九)此說見於漢譯世親 (<wsbandhu) 么 《阿昆達磨俱舍論》 
(A^bhidharmako 如 a 扣 stra) 有一段稱： 

日月眾星 . 依風(氣】而住不停塗。(《大正》二九，頁五九) 

風即氣，印度四火之風〔 0】梵文為 vwyu . ve & nta - s 學 a 中所謂人體之五風，巧昏即 psna ， 實即氣化。風 
之為氣，中印之說悉同，《齊物論》云：「大视喧氣，其名曰風。」是矣。 

《列子》書為晉人偽造，其中多襲佛典，可切灼知者，如； 

《漏問篇》(第五事)與《生經》(卷一二)《佛說國人五人經》相同。(季羡林指出) 

《楊朱篇》與《長阿含經》(卷十屯)《沙門架分經》相同。(陳旦巧出) 

其餘如「幻」當即 Yama •言老稱化巧(《德•上篇》)即化刚卓、先河。故此段疑亦與佛典不 無梢闕 
之處。 ‘ （ 

楊泉《物理論》中最感興趣者，為 W 人體之赋，比機天體么「倘」，謂人 體白赠 W 上為陽，白臘 W 下 
為陰。按緯書《春秋命曆序》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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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 . 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天齊即「天鹏」，《列子•湯問篇》言「齊州」，又《穫王》篇言「巧海之齊，謂中央、之國」。《爾 
雅•稽 言》； 「齊者，中也。」(參《經義述闘》一 1 十屯)古時中國，「齊州」為天下之中也 (i) ，《列 
子》即1$「聴」說「濟」字，此則1^人體之贈喻地么「中」。《列子》為晉人書，與吳時楊泉之說，可 W 
參證，清朱赞《荀河集》有《天齊廟》詩云：「天下喻化背，齊曰天之赔。泰山地腹中，出母兒初啼。」 
試觀印度神話，有 puru ^ 苗 kta ( R . V . 5,堇)言其「臟」生出空界 ( antari 瓦 a ) ’天界由其頭化成，地界 
山其足所生 ，正 W 赔居中央。上引《奥義書》言虛空為腹 ( udaranl ) 。佛經如《大智度論》(頁一 一六) 
言： 「韋紐 ( vi ^ u ) 聴中生出蓮花。」對「赔」部位之重視，似出印度人之觀念，《封禪書》對天齊二 
字，尚末明指為天臟，惟楊泉之說，1^膊分陰陽。豈亦曾受梵書么說所影響耶？ 

吳晉時天文說獨盛於江左，本文所引論天文各家，茲試表之如次： 


蟹示頤佛學义樂 






^ 佛教淵源論 

科上各家，多為吳人，徐整與姚信，在吳官至「太常」。虞聲字世龍，為《易》學大師虞翻之第六子 
(見《吳志•虞翻傳》引《會稽典錄》)，入晉為河間相。虞喜為其族孫，至晉成帝咸康中，因宣夜之 
說，作《安天論》，雖別持異議，亦具見其家學淵源。王蕃者，廬江人，吳為中常侍，與楊泉並居江左。 
其後葛洪引《渾天儀》注，亦採雞子說，洪籍丹瞩，亦吳人也。至劉宋時，何承天撰《渾天象論》，引 
《莊子•逍遙遮》，科說四方皆水。凡此渾天一派，皆盛行於江南，而吳人、之著述尤夥。此輩造論，固非 
正式么天文學，然一時風氣所趨，所臥獨盛行於此地域者，當是受印度思想刺激所引起。昔陳寅恪論天師 
道與濱海之關係，其説久膛炙於±林，蓋學風所漸，往往繁於地域性，因綠和會，有非偶然者矣。 

觀期來華僧眾，多出婆羅門，故婆羅門思想，由於佛徒么介紹，不少輸入中國，安茶論師雞卵說，在 
吳晉間對於江左學術思想，所產生之影響，正為一重要么例證也。 

前撰《安裘論與吳晉間之宇窗觀》，於道教資料僅舉甄驚《笑道論》一段，然道教之宇宙論頗為具 
髓，若《無上秘要》第四卷凹五頁記九地名稱及里數，即其一例。其說乃出《洞真外國放品經》，茲更錄 
數例於下： 

大人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十王卷一王頁舌：「眼為明，頭為崇备，眉為華蓋，髮為山林， 

腸胃江海’呼吸風雲’聲為雷霍。」(又同書二一卷’第一六頁) 

雞子 《太上妙始經》；「天地之合，其外如雞子，又如車輪’元氣從之 ，如 日之牽……」(第二、互 
買) 元命玻《陰符經注》：「天虛空而與雞卵相似，地局定於天中，則如雞卵中黃……云聞 
之隱者 . 」按俞氏驳《晴書》日入水中’妾也。 

物載氣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一卷第一二頁：「地乘氣而立，載水而浮 . 地常不止，譬人之在舟中， 

閉贿而尘，舟行而不知。……」 

《上清黃氣睛精一二道順行經》第二頁：「日月星宿，遊於虛氣。初不 休息， 皆風之梵其網也。」 







又《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上第四頁：「如今日月星辰，風所持也。 . 」 

又《洞玄靈寶諸天世界造化經》：「大風持地，使無塗落。……」 

《太上妙經》記：「九地下有一重水’水下有風，如是風水之地各有九重’更相擎持。」 

《太上中道妙法蓮華經》八卷第一賈：「下有無極大風，載其大地，地不傾搖。」 

:^^摘錄道書，皆晚出之著作，因襲前人之跡，至為顯然。 

東己的「人類原始說」中金卵為人類由其赋化而生，其象形文作 0, 韻如古，即象蛋之形。顯然是受 
到金胎說之影響。 

《日本書紀》卷一「神代」上云： 

古天地未剖’陰陽不分、渾化如難子’滨津而含牙。及其清暗者，薄靡而為夭’重蜀者淹滞而為 
地。精妙之合轉易’重渴之凝竭難。故夭先成而地後定，然後’神聖生其中焉。故曰••開闊之 
初，洲壤浮澡，譬猶游魚之浮水上也。 

其説蓋採自《三五曆紀》，《藝文類萊》、《太平御覽•天部》所引俱可覆觀，又襲取《淮南了 •天 
文訓》清陽、重濁兩句組綴成文二一一一。 

金卵有人譯作金胎。李翊灼曾譯《妖陀》卷十之一二九起二句云，•「有金胎兮，出太古之初。是惟一 
之大原兮，為萬有之主。」拙譯則用四言體。一二國之天文學’ W . 巧 berhani 护 R . N 1 芭 ler 著 Contribution to the 
Astrono 吕 y of the wan - kuo 巧 eriod (Ms II , S 36) 討論暴詳’可 w 參看。 

原載《清華學報專號-^6^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臺北，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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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满躲苗 

註釋 

(- 】梁慧皎《高僧傳》卷-，《大正史傳部》 ，二二 |1二冥，世高漢桓帝建和二年來洛陽。 

( II )《高僧傳》卷-，《大正》， |1| 二六頁，難 W 吳黄武 I 二年來武昌。 

二二】《高僧傳》卷-，《大正》，|一|1|四頁，迦羅 W 魏嘉平中來洛陽。 

(四】《歷代三寶記》卷六，《高僧傳》卷-作『大巧梵經還歸中夏」。 

(五】《晉書•列傳•藝術傳》(鳩摩羅什)：「博黃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高僧傳》卷二作「博貴 
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 

(六】參沈曾植《海日樓化叢》卷五，《釋迦非否定吹陀者》條。 

( AM 參林屋友次郞之《摩部女經異譯經類《研究》，五二四—五四一二頁〔《東洋文庫》 ，昭和 二十年)、善波周之 
《摩登伽經《天文曆數 LiC ' i 了》(佛教大學，《東洋學論叢》，昭和二十七年)。 

(八)參中村元《初期《。工^夕^ y 夕哲學》’ 及同巧 ( Z 曲 kamuru 工义 im 巧】 L / pan /. s 立 a 這 0 77 a 妄/§ h S 巧 Ear/y 
school of V 惡扭扣之 oticed in 巧 uddh 受 wcripturo 工 」 >w xvill, P. 74, 一器 5. 

(九】參《經典釋文序錄》，整又著《毛詩譜>，詳侯康、姚振宗《 I 二國藝文志》。 

(十)參 Prof J . 丑 llisat : 77；化 0/&55/ 這 / z ? on / A /7 化0/7/7梦►梦梦>7化、口- 1論四大 -段。 

(--) 參劉吩遂《齊州即中國解)〔《禹貢》第-卷第五期)。 

(M I 】《日本書紀補注》二，二二《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真五四四】。 


論釋氏之嵩攝說 


往讀錢謙益《贈愚山子序》，言堪輿么大地理，舉阿轉谨池之水，自香山南大雪北，流為四河(《有 
學集》卷二二)，也甚壯之。織續其《釋迦方志二辨》(《有學集》卷四 S ) ，遠則正荀濟之妄論，近則 
糾吳萊之附會，又嘆前賢於梵±智識，茫昧竟如斯也！ 

「玉出證岡」，語見《千文》，今日已成童験、之常識。《管 . 輕重》甲篇：「藍斋之虛不朝請1^躍琳 
狼巧為幣乎！……臀珥而辟千金者，理琳娘巧也。然後八千里之霞證、之虛可得而朝也。」《意林》一一一十一 
引《尸子》云：「取玉甚難，越二一江五湖，至島證山之下，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千(疑當作 h ) 
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二一千么圍。」《離鐵論•力耕》：「美玉珊瑚，出於島山，珠磯犀角，山於 
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言雖夸侈，然 ft 斋產玉之富，徵之《爾雅》，有谬琳狼巧；《西山經》稱疑玉 
膏，《穗傳》記其玉榮，《九章•涉江》：「登昆斋兮食玉英。」戰國來，對於證證、之嚮往，春山珠澤 
之寶，令人也醉，由來久矣。 

《禹貢》：「織皮島斋。」屬於西戎，15鼠斋與析支、渠搜棘：舉。《逸周書•王會》古曰「正西養 
語」。古實有此地名。究其地所在，後人已不能 質言。 《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弟有西王母石室，西有 
弱水昆命山祠。又敦煌郡廣至縣有昆命障，為西北小山。東漢延光中敦煌太守張瑶上書，1^酒泉屬國吏± 
二千餘人集昆命塞，撃呼衍王(《後漢書•西域傳》)，李賢注引前志昆命障證、之。《晉書》八十六《張 
駿傳》；「酒泉太守馬哀上 言：酒 泉南山即嵩斋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 
室玉堂，珠磯续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此比擬《禹貢》么島黯地望，未曾不巧；若取切解釋 
《山海經》、《穆天子傳》、《楚辭》、《淮南子》所記神話中么嵩豁，則化難吻含。 

TO 3^^1$巧佛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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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淵源論 

漢人所見《禹本紀》，其言昆命，更涉荒誕。司馬遷於《大宛傳》論么云；「《禹本紀》言河出霞 
崭，嵩黨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化明也。其上有體泉谨池。今自張寶使大夏么後也，窮河 
源，惡親本紀所謂鼠斋者乎？」史公持極謹愼之態度，於語不雅馴者，未敢採撫。(史公此論，謂漢之窮 
河源，始自張寶使大夏么後，非謂窮河源者即張奪也。司馬貞《史記索隱》誤讀《史記》’直1^張靑為窮 
河源者，清人黃承吉己辨正之，見《夢駭草堂文集》一一《張寶窮河源辨》。 ) 

自佛教東傳，對於黨語、之認識，又邁進一步，最重要之記載，應推吳之康泰，及晉之釋道安。其說並 
見引於郷道元《水經•卿水注》，錄之 如次； 

(1) 康泰《扶南傳》云：「惟水之源，乃極西北島斋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 
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廈黎即恆水也。」 

康氏1^農黯山為巧度懼河河源，且述及五水神話，其印度地理知識，當得自扶南。 

(2) 稽道安《稽氏西域記》云：「阿縛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鼠斋山也。 

《穆天子傳》云：『天 N - 升於嵩藉，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黃帝宮即阿禱達宮也。 

其山出六大水。山西巧大河曰新頭河。……」(又云：「新頭河經廚賓，键越摩詞剌諸國，而入南海是 
也。阿轉達山西南有水名遽奴，山西南水東有乂名薩罕，水東有水名極伽，此一一一水同出一水，俱入恆 
水。」 ) 

道安對於阿轉遽山己有詳細記載，亦目為恆水么源，且確定阿 W 達山即嵩黯山。鄙道元於印度方域， 
不能深辨，遂謂「稽氏之言，未為佳證。」「阿轉達六水，蔥嶺于閑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 
異。」篮釋氏之説，巧六朝時，仍来為人所接受。惟《河水注》備記佛圖調！^《山海經》所言鼠黯，比合 
阿辦達山。又書來華梵僧，依《扶南傳》定阿轉達山即為島證，為《西域鬧》切語法汰。而法汰从為漢！^ 
來學人不知農搞么所在，深引萄怪。此举、梵開始接觸時，地巧知識互相印證么事實，賴鄕氏記么，足為 
後人深思，化宵助於古地理之探討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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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瓣達者，梵文 Anavadapta ， 唐言無熱惱。世親於《俱舍論》(《大正》二九，五八頁、二一五買)謂 
在大雪山之北，香醉山么問。按香醉山 ( oandham 岂 ana ) 即位於西敬之喜馬拉雅山脈之巧 5 imsa 。 阿轉達池 
地望’ 工 edin 實地考察’認為即 Mwnasarowar 湖(氏著家 vol . 1, 一917, P . 一 13) 。 

考《翻譯名義火集》 ( M 客曼 ’ vs 巧 a 芭)四一五 111 玄：「梵 •• K 芭品 sah ; 藏 •• Ti - se-hi Gafis , Gal ^ stise ; 
漢：霞蔬山，雪山。」此條極重耍，由此得知清聖祖所：^定昆黯為岡底斯山之根據。岡底斯即藏語之03118 
二 - se ， 義即雪國，魏源謂西番語謂雪為岡是矣。《大清一統志》：「西藏有岡底斯山，在阿里之達克啸城 
柬北扫十里……即阿解達山也。」(《衛藏通志》一二岡底斯山條，亦謂即梵書所謂阿轉谨山)其實岡底 
斯即代表西藏高原，天下眾山皆祖於此。 

《南史•中天竺國傳》：「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霞黯，分為五江，總名恆水。」玄獎《大唐西域 
記》 卷一； 「瞻部洲三 a 3 ba ) 么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 (.\ navadapta ) 也(原注唐言無熱惕’舊曰阿裤 
達池，說)。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又謂「阿那婆答多池，流出四水，為；焼伽河、信度河、縛賓 
河、徙多河。而徙多河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徙多河之流，為中國之河源云。」契帥說，原本《長阿 
含》及《大昆婆沙論》。《長阿含世記經》言阿轉達池四方河流，大要如下； 

東-怔伽河 ( 哲)牛口 

阿薪達化：南——新頭河 (Sind 夏)獅子口 

西-婆義河 (Va 万己馬口 

化-斯陀河 (STta ) 象口 

《大昆婆沙論》••尊者造此發智論時，住在東方，故引東方所共現見五河為喻。而資在此瞻部洲中有 
四大河，眷屬各四，隨其方面，流趣大海。謂即於此瞻部洲中，有大池名曰無熱憎，初但注彼出四大河 

巧佛巧文化 



0 巧巧淵巧論 

(《大正》11屯，二11二一貢) 

《阿昆曇贴婆沙論》；「造此經時在於東方，此五大河在於東方，故科為喻。復有四大河從阿轉達池 
出，流趣大海。」(《大正》一八，一四買) 

獎師親譯《大昆婆沙論》，故著其說於《西域記》之首。印度佛教經典中，有四河及五河雨說，四河 
各有四獸。法藏部系經書，如《長阿含•世記經》、《大樓炭經》、《起世經》、《起世因本經》主四河 
說。一切有部經典、之中《阿含經•世間福經》(《大正》一，四二八 b ) 、《中阿含•古日經》(《大 
正》一、四 11 八 C) 、《雜阿含經》一六，一一一六(《大正》二，一一 一一一 C) 、《四分律》一一一六(《大正》 
二二，八二四 b ) 則主五河說。茲大略比較異名異譯如下： 

四河 四獸 五河 漢譯名 
東0§粗 <; Gangas ) 兢伽 牛 oal ^ 颗 就伽 
南 wind 口 ( Judus ) 新頭 御子 Yamuna 夜摩那’問母郡 
西 VarsO ( OXUS ) 缚辑’博義 馬 >ciravatT 阿氏羅裤底’額氏羅矮底 
北 WItw (Tarim ) 斯陀’徙多 象 Sarab 夏 薩牢’薩羅由，薩刺諭 

Mas 莫磕’莫晒 

此一問題，目人海野一曉(《證 黯四水 說巧地理思想史巧考察》，史林)、春 R 井真也(《四頭獅子 
像冠柱飾盤四周^^現*化 t &四獸一^ r 》，見《塚本頌壽佛教史學論集》 ) 己有詳盡計論，茲不復 
贊。錢謙益引傳稱南印度為象主，東脂那為人主，西波斯為賣主，北驗犹為馬主，亦凹献說之推溃，益為 
汗漫者矣。 

印度傳說中阿轉達池為四河所出，其史源如此。知康泰么瓦大源說，乃本諸一切宵部系。，师精道安謂 


阿轉谨山出六大水，則為六河說。考印度蓄那教書又有屯河說。此皆出於後來逐漸之演化。 

長呵含(《世紀經》)，東晉時由佛陀耶舍譯出(僧祐《出二一藏記集•傳十四•佛陀耶舍傳》••即 W 

(後秦〕弘始 十二年 . 化出《長阿含經》)。今據康泰書’吳時人已知農谣有丑河么說矣。晉時僧人即 

確定霞器相當於阿縛達大山，疑其說傳入，必更在其前。《意林》引晉人王嬰《古今通論》有一條云； 
「島霜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羹鄉，方 三下里 ，五嶽之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化。」(又 
《御覽》一六六「京都」下亦引么)此不知何據。惟《河圖括地象》(《御覽》引)亦有類似之文。《括 
地象》云：「地中央曰黨結」，「幫藉，地之中也。」《水經•河水注》：「麗藉墟在西北，去嵩窩五 
萬里，地么中也。」嵩語為地之中央，與印度 W 須彌盧山為世界、之中也相同。佛經如《華嚴經》、《大 
樓炭經》、《大智度論》、《正法念處經》等，載蘇迷盧宮詳，化所習知。稽之印度古籍，大迷盧之名 
( 2 »京 302 )實始見妖陀文學、之 Taittiriyai \ vanyakw 書(見 Weber , sdische studis I , 78, 3, 123.) 。須彌 
山神話在中國民間流行極普遍。《隋書.音樂志》設有須彌山、黃山、二；峽等伎•，且已施之圖繪，敦煌卷 
伯希和 一一一五一二 八號記寺内圖畫云：「又於四角各畫寶須彌山，畫四大海水。」唐代畫家王陀子，寫須彌 
山海水在僧伽和尚外壁 ( 《歷代名畫記》 ) ，則1^專畫須彌山著名於世。武后時，沙門明俭所定《偽經 
目錄》中有《須彌像圖山經》，《貞元標教目錄》謂此疑與《須彌四域經》文同名異。佛經溃其說更為 
鍾事增華，而大致認迷盧為天地之中也，此地理觀念，在東南亞巧度化國家尤為普遍流行。柬補寨吳哥 
窟么 Bakheng 建築’即做效 二一 十 S 天’ J - slliozat 己詳論么(見所著 LeSymbolismeduMonumentduPhnorp 
B 如 k 京^巧.内汽巧 0. XIIV , P . 527) 。須彌盧訓妙高山(梵語 Su 義為美)，故在某地域中最崇高之山峰，均 
得封 「迷 盧」為名。吾人飛越印尼東部至 Bali 島，必經其國境最高么 seseru 山，此印尼文 Se 3 es 之名，即 
劃自資 iru 也° 

ICai 品 sa 山在印度文獻中據稱亦位於印上么中央。其名初見於《大戰書》(曼堯善臺 2 S ///, W 03 及 
S 97) 。 wsiass 氏《梵英大辭典》解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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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巧測源論 

Nwmo o:f 口 mocnt 口 i 口 (fabulollw l*owiclo 口 00 of ^ Kul 30 rw 口口包巧 wra-dimo 0 :f wi'v 口；巧 Iwooti iiii dlo Himal 口乂 a. i ■ 口口的 0 w 口 d 
『 0 恥 ardoci ww 030 of whlo 一 oftio 芭巧 0 口 lew 1:0 whin 日 ortll ofdlo M 的 11 口 w 口一口 ICO ) 。 

此山在喜馬拉雅山脈’梵文 Hi3a-laya 義為雪山，即上帝濕婆之樂園’財神亦居之。故 Hisa-laya 山 

ulcubera-giri (Kubera 山)。巧片 bora 原意為 chieA of th。evil 厅 ei 房 Orth 。 苦 irit of 口 arkne 黄(繼為 th 。 的 od of * 

riches 好 treasure ) 。 ICai 品 sa ， 在東南亞神話中有極重要之地位。(參 Jean F 二 liozat 著 ICail 教 aparaskas ， 
載若 / 7 . C7 島 / o/3 vo / use 5 ofsocrAea 杳 5 SJ / e 5, Presented to (逼羅親王〕 ICromamun 留专 alabh Bridhyakorn ) 
Icaims 即岡底斯山，亦即雪山，中國人稱為嵩斋者也。 

霞證在中國神話中，為最高之寶山，^有瑶池，故1^比附岡底斯山及阿禱達池，最為適合，唐道宣 
《精迦方志》一一一《中邊篇》嘗舉五義1^立中，其第四言水，云「此洲中也有大池名阿那陀答多，唐言無熱 
悩，即經所謂阿轉達池」，亦依佛經牛象馬獅四河口說 ，謂 「案此實錄，臥尋河源 •，窮 至無熱池所 ，方 
為討極。」 此從中央觀念出發，目此池為世界中也，道宣僧徒者流’自執是說。張守節《史記正義》於 

《大宛傳》弱水下「先儒多引《大荒經》言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轉達山 . 阿瓣達山即島豁 

山。」又於身毒劑下引《括地志》：「阿辦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證器山。水出，一名拔廈利水，一名 
悄伽河。」此皆襲釋氏之說。 

清桐城宋潛虛有《窮河源考》一文，記康熙凹十一二年遣使尋河源。時宋在京師訪得其詳 ，稱 「群山四 
周 i 番名曰库而棍，即島語也」(《潛虛先生集个一》)。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告成，論內閒 
學±蔣廷錫與九卿細勘，群臣奏稱，尋源溯委，纖悉畢載，西南西北，直達番回諸部， W 至瑶池、阿禱絕 
域之國。及平定两藏，於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諭學 i 九卿有云：「今大兵得藏’ 一二藏阿里之地，俱入版 
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言於後。」此諭論河源江源，文極 長， 雜摘其 
一段如次； 



Ill 


. 又雲南邊境有標挪江者，其源發自河里之岡底斯東，達木 朱當巴 h 山，譯言馬口也。 . 而 

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 千當氏 譯言象口也。 . 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譯言獅子口 

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义折東行’至拉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 
^ 家摩色 h 山所出之水會。馬家營己 h 者，譯言礼崔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會 

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化納成可克國’為岡嗜毋倫江’即佛法所謂恆河也。 . 梵書言四水出於阿 

薪達山，下有阿齋達池。从今考之，意即岡底斯是。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看眾山水之根，與釋 

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速接，上人相傳為西王母瑶化，意即阿薪達池。 . (清《聖 

祖實錄》卷二百九十。《衝藏通志》 卷王 引此全文’繫於康熙六十年。又分列四口山名漢藏譯 
語，可參看) 

此處四河之馬日、象口、獅千^、孔雀曰諸地名，直是《阿含經》等說之翻版；惟易牛口為孔雀曰 
耳。義證么即岡底斯山亦即阿轉逵山，自道安 W 來，至此竟成定獻，此釋氏嵩斋說，遂獲得政治上之支 
持矣。惜康熙諭旨，只謂與釋典之言相合，而未詳其來歷，今據《翻譯名義大集》，可見其違有所本。 

(《大集》、之說，定漢島證即藏之岡底斯’據云其說可能出於 Rgya - Bod - Yig - Tshan ) 全州謝濟世著《西北域 
記》云；「烏思藏(吐蕃)西南二下里，有阿轉谨山(今名岡底斯山)，懸崖峭壁’積雪凝冰，山、之頰清 
泉百道。……四面兄孫難列，如獅如象，如馬如禽如人……此非霞豁，孰為嵩豁者？然读菱不二百里，高 
才五百丈，舊稱萬餘里者，臆說也。」(《梅莊雜著》)則於是說作懷疑論者也。周謂聯《竺國紀游111》 

云：「余在西藏，見岡底斯圖，實有獅馬象孔雀之形，其地在阿里么西 . 有卡契自岡底斯來，攜得阿轉 

達池水少許……又西藏曲水么上流，即岡底斯發源，番人渡者必1^水沐頂，云最吉禅也。」此類迷信，正 
如印度人之於巧河也。 

巧击顿佛巧义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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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帝留如河源及嵩豁者，康熙之前有元世祖，嘗置郡河源，創撰《河源志》(《較耕錄》二十二引柯 
九思元統元年作《河源志序》)。更前有漢武。《史記•大宛傳》稱：「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震 
斋。」《漢書•溝恤志》；「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命，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 
案圖書觀地形。」延年上書在漢武末年，彼輩所據者為古圖書。考史公但引《馬本紀》為說。《禹本紀》 
一書，後來群籍徵引，义有《禹大傳》、《禹受地記》、《禹受地統壽》諸異稱。 

《禹本紀》——《史記•大宛傳贊》、《水經•祠水注》引。 

《雷大傳》——《離骚王逸注》浦盤水條。 

《萬受地記》——《尚書益稷疏》引(「弼成五服」句下)，崔靈恩《三禮義宗》引。 

《禹受地統書》——杜佑《通典》注引。 

科上各書，皆依託禹1^為名。《漢書 • 藝文志》有《大需(禹)》兰^4^篇。《山海經》稱禹言巧 
藏山数。《爾雅•釋水》云；「從釋地1$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尚蕾•禹貢》正記禹平水上，主名 
山川、之事，與《呂刑》說符合。古代地理著作，自戲國至漢，皆附會於禹。《荀子•大略篇》謂禹學於巧 
王國，則農器一名么傳入，意者禹及其族人之宪戍為么媒介。章太炎《禹廟碑》云；「學於西王國，故識 
流沙之外。」亦非無稽之語。《玉海》五 h 屯引《禹受地記》云；「昆命柬南石千里么地即神州。」《禮 
記•曲禮》注引《括地象》文相同，說薪因謂《巧地象》與《禹受地記》應是-善(參节漠《漠唐地理离 
鈔》《禹受地記跋》)。道宣《標迦方志》言，案《河圖》云「實崭山柬方五千巧名 II 神州」，文亦 ffl 
同。签《巧地象》原稱《河圖括地象》，其言嵩黯，略舉如 f : 

塞碱山為天枝，氣上通天。寒备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枉’柱廣十萬里，有一二千六百抽互相牽 
制，名山大川，化穴相通。《《初學記》五引) 



島結之山為北首，上為握契，滿為四潰，橫為地軸，上為天鎮，立為八柱(《御覽》卷二一八引)。然 
則漢武所見之圖書，或即《河圖括地象》、《馬受地記》一類、之書乎？類書所引，庸有後人種益之文•，然 
W 島語為地之中，考《淮南了 •地形訓》亦吉；「證豁、之坛……蓋地么中也。」西漢時己如此說。又《地 
形訓》，白水出島語。《離騷》云：「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間風而總馬。」洪氏補注引《河廟》：「證 
語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 化。 」證之康泰，柄水么源出鼠豁山有五大流；《山經•西次一一一 
經》昆命直四水為河水、赤水、洋水、黑水，此與佛家四河、五河說若合符節。《括地象》言「鼠山滿為 
四漬」。四濱說與印度之四河亦復類似。最可注意者，為島謗天柱說，同於《長阿含世紀經》言須彌山之 
天柱，溯其遠源，誌出諸《阿闊婆妖陀》(容當另論)。是知古圖書中么幫語，己不乏印度神話之成分。 
豈由宪戎自西北傳播而入中國，未可知也？此則遠在佛教么前矣。 

唐人言嵩斋有二，區為大 IS 斋及小鼠洁。《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西望霞豁之郎询恍忽兮」 
句下， 張守節 《正義》；「《括地志》 云；『阿僱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島裔山，恆河出，其南化師子 
日。』 . 此謂大嵩斋；肅州(酒泉南山)謂小證為也。」蓋為折衷之論。 

島搔之謎，時賢討論頗繁。茲但取其出於佛氏之說，若阿轉達山四河之地望及神話 ，細 為剖析，切見 
所1^定島斋為岡底斯山一說么來龍去脈。藉知藏人說襲自佛典"模仿須迷盧，^構成其地理觀念，因試撰 
為《論釋氏之嵩斋說》如右。 

李約瑟在其5(/§0^。含 0 .乙 7 豎式§ /s (///含 < 01 . 111引臣比倫、之&88己色 3口口1^證其與§. Moru ( IChun - 
lun ) 之關係 ( p . 589) 。牽涉頗糜，暫從蓋闕，不復論及云。 

後記 

本文成後，檢張穆《肯齋文集》卷一《證篇虛異同考》，謂古今么說昆命者五••于闡也，肅州也，大荒 

m 示巧佛學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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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青海也，西藏岡底斯也。穿穴古今，援據浩構，力辨昆命不在青海，15訂齋苔南《水道提綱》之說。 
又謂：漢武名于實山為昆命，己權知昆命之在西南，化蕃自言霞語在其國西南，己確知霞豁在今衛藏。而 
折衷於康熙定岡底斯山為昆命之說。裴景福於《河海證器錄》卷四，仍主魏源岡底斯非島斋說，惜其未見 
張氏此文也。乾隋四十屯年紀胸奉敕撰《河源紀略》，辨古今各書所記島斋之誤。書中辨謙部份，聞出王 
念孫之手。於前人著論，若俞安期之《霞斋積石二山辨》，萬斯同之《霞磊辨》，頗有詰難 ，巧書 重點在 
河源，故不復細論，讀者可參閱么。 

王巧暖譯《西藏王統記》第-章世界、之成因，舉須彌山居宇宙之中，有四 大洲， 此藏人地理學么常談 
也。方1^智《東方均》云；「山則根一而枝分，磬義而入中國，分立枝1^千萬枝。」「總須彌^北，是其 
應北愤之頂也。」「林海皆吸入地也，地也轉經絡而上升，各沁於名山之頂，而總須彌、之頂，亦一頂也。 
源而流，流復為源，乃-輪也。」方氏演輝為地、心一源之論。明人文集涉及霞豁者，豐城游潜么《夢蕉存 
壤》，其第一二册為《博物志補》上曾論之，乂其《萝蕉詩話》上亦有河源證黯條。 

獻顯淵入畫，來源甚遠：如雲岡第 h 一窟太和 b 年題記，及司馬金龍墓石棺信雕象(《文物》 
一九屯二年第一一一期)。李 b 《金銀泥臺西方淨 i 變相讚》云；「眉閒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肖光 
清白，若四海水。」是其例。 

麼些文中盧結山稱巨那茹雞山。 


山大 


Nww fww 二 
山名 J 


字形作象一一一成之狀基貪。 


《西域同文志》二 h 「西番山名二」岡底斯里下云：「西番語雪諧、之岡，底斯即梵語『得色』，亦指 
雪而言也。益合梵語両番語而名之者，在漢語則雪山化。山髓大，地勢亦繩高，番地山川皆錢脈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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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經注》《两域志》曰阿轉 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按今岡底斯里、之前，有二湖相 
連 ， i 人相傳 為西王 母瑶池，意即阿轉達池，其上為阿轉達山也。」岡朦斯里藏文作马^过 S •巧，沖。 
(《選堂集林•史林》，頁凹四六—四五八) 




w 係巧拥嵌論 

早期青州城與佛教的因緣 


山東博興縣龍興寺奮藏佛像四百多尊，1^薄衣禮權彩繪諸特徵’受到各方面的重視。香淮人很巧眼榻 
能夠鲍觀從山柬借來的展品，盤舉行盛大的研討會。己有專家宿白教授諸位對青州城考證及龍興寺沿革寫 
出許多重要的論文。本人現在所要談的是青州地區早期的一黏歴史背景和佛教因綠中特別與法顯關係的真 
相。宿老已談的，我就從峭了。 

- 、青州城沿革 

在青州地區，佛教較早的著名高僧，要算京兆人竺僧朗，(事跡見《窩僧傳》卷五)他是佛圖澄的弟 
子，與道安同門。青州在西晉永嘉么後’陷於石勒。佛圃澄正是石虎的闡師。僧朗嬰到巧秦的皇始元年 
(一二五一)纔入泰山的金輿谷，建立神通寺，即今有名的長清縣東南的靈游寺，人稱為「朗公谷」。朗公 
當日與南北諸帝往來書札，備見於《廣弘明樂》卷二八。幸頻《秦書》說他「大起殿舍，速樓*閣。」 
(兒《水經•濟水注》)巧《南海寄歸内法傳》最求「古德不為」述金輿谷聖人對德、巧二州的教化。這 
是另一個佛教中也。皇始是巧健稱帝的年號，這時候石氏已被誅滅了。 

在石趙時期，東萊人曹疑為青州刺史，築造廣固城，1^侵懷固遂成為青州鎮。晉永和六年二二五0) 
遠西段霜據演固，自號齊王。 

翌年 - 7霜青州内附，被封為齊公。時青州銘設在庵固城。及巧堅席捲北方，平燕’青州亦入秦。 
巧氏敗後，青州刺史荷朗从州降晉。晉改置幽州从脾間渾為刺史，仍鎮於曠陋城。 


安帝隆安四年(凹 oo ) 慕容德即位於廣固，是為南燕，叟名備德 ，巧 地後改稱青州。而 w 青州刺史 
鎮於東萊。義熙元年(四 0 五)慕容超即位後，移青州於東萊郡，為期最暫。及劉裕引兵北伐 ，六 年春， 
遂滅南燕_旨。 

裕怒廣固久攻不下，及南燕尚書悅壽開門投降，裕飲盡阮么，科韓範諫 而罷， 然猶斬其壬公 W 下一二千 
人，夷巧城瞎 ，瞒 阔城由是廢。裕留長史羊穆之為青州刺史、另築柬隙城 W 居之。即今龍興寺所居之柬陽 
城 S ) 。 

入劉宋 W 後，北方為巧跋魏所統治，青州成為魏攻取、之重要目標，有一長時間 ，與 魏人互為爭奪戰， 
柬陽 城受到極大的損害。宿老在《青州城考》文中引證「《宋書•沈文秀傳》，攻南郭一事 ， W 證明當時 
至少有簡單的郭垣。」其貪不僅有南郭。當日的柬陽城是一倾巧切堅守至一二年之久的歷史名城。在若干戰 
役， W 北城墮毁最大，試看下列一段 故事； 

叔孫建拂一二萬骑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楚、垣苗悉力固守。魏步騎繞城到陳十餘 
里，大治攻具。癸作四重卷’魏人墙其王重’為撞車从攻城 ，榮遣 人從地道中出，从大麻組挽之 
令折，魏人復作長围，進攻逾急，歷時漫欠，城轉适壞。 

四月’叔巧建攻東陽，遭其北城一二十許步。竺袭从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不其，後 
漢屬東莱郡，晉屬長廣郡) 

(《通鑑》一一九’宋景平元年(四二兰)’頁-二七五五—互七五七) 

可見東陽城被毀壞的程度，故移其鎮於不其城。及檀道濟自歷城食盡引還。宋青州刺史蕭思話棄(不 
其)鎮而南奔平昌，東陽積聚為百姓所焚。《通鑑》，元嘉八年(巧一一二 ) 宋青冀二州刺史垣護之提出移 
青冀二州並鎮歷城。至是遂定青州治於歷城，宋么青州本治東陽，冀州治歷城，今乃合併為一錫。但魏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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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宋文帝元嘉古年(四 so) 委任叔孫建為都督冀青四州諸軍事，時魏尚未得青州，使建督師經略 其地。 
造宋武帝大明八年(四六四)，青州乃復移治於柬陽城。茲表列青州不同時期 的治所如下： 

青州治所 

(1) 廣固城 (石趙、巧秦、慕容燕) 

(2) 東莱(南燕) 

(3) 束暢城(劉裕始建)義熙五年(四 0 九) 

(4) 不其城 (劉宋文帝四 111 一) 

(5) 歷城(劉宋武帝孝建時)四五六 

(6) 復移治東陽城 (劉宋武帝大明時)四六四 

(宋明帝)泰始一二年(四六韦)魏遣柬將軍長孫陵將兵赴青州，征南將軍慕容 白曜將五萬騎為么鑛 
操，大舉進攻青州、沈文秀與之對抗，歷時一一一載，卒：^鄕道元的父親郞範么施計， 先取歷城，始進圍東 
陽，文秀守東陽，始末共一一一年’築圍攻撃，日夕交兵。至春正 月乙石 ，魏人 拔東踢 ，執 文秀。是時所得黙 
果，《魏書•白嘴傳》記么嘗為詳悉•特記之於下： 

一 二年春克東暢，擒沈文秀。凡巧倉粟八十五萬脚，米王千斜’弓九千張 ，箭十 八萬 八千’ 刀二萬 
二 千四百’甲宵各王千=1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 內户八 千六百 ，口四 萬一千 ，吳 蠻户一二百 
餘。 

我所1^不禪煩記之，1^兒當年柬曠城内之富九。 



我們巧^看到在柬陽末入魏1^前累年交兵，人民生活全不安定，在這 一 段時間宋人必無暇及浮屠之事。 

鄙道元在《水經•溜水注》棄面談到他幼時到過東暢城。他的父親擲範正是當年攻柬曝城的左司馬， 
作為白曜的決策人物，魏書四 h 二本傳談及齊人史武為他占夢，繪聲繪影的故事。他因功而升為青州刺 
史。鄙道元在《水經•尴水注》說：「余生長柬齊，極遮其下，後因王事，復出 海巧」 。道元是擲範的第 
五子，他二度在山東活動，對青州之事甚為熟悉。他又說： 

躁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無编驾，迴閣承阿，林際則缔坐疏斑，錫妹間設’所謂「修 
修釋子’吵映禪棲」者也。惕水又東逕陽城東南’義熙中’晉青州刺史羊積之築此。 W 在陽水之 
陽，即所謂束陽城。 

他解釋東陽城名宁的由來，指出始築城者為劉裕時代首任青州刺史的羊穆么，和他親眼看見的韦級寺 
禪寺的形狀，保存很難得的史料。 

宿白引《蘭齊書-劉善明傳》，參1^闘志，已指化龍興寺址，即為劉善明故宅。考泰始兰年，魏人攻 
入彭城，劉善明從弟僧副將部曲二千人避居海島，故為蕭道成招撫。據《通鑑》繫年條列，是時魏已於天 
宮寺作大像，高四 十兰尺 ，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標貼本，買四二一一九)。綜合上述史事觀之，青州 
城在魏人未攻下么前，州治屢次移徙。而東陽城迭被摧毀，必須至泰始五年(四六九)1^後，魏徙青齊民 
於平城，特設「平齊郡」。魏最高僧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餅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輸 
粟入僧，可得到「僧祇戶」的優待。我推測把劉善明宅改立為佛堂，必在四六九年 W 後。此乃魏人之措 
施。宿白談青州城沿革，詳於唐宋 W 後，今為補充如上。 

劉善明乃平原人。父懷民，宋時官蔚郡及北海二郡太守。善明因父蔭，明帝泰始中，為靈朔長史、北 
海太守，逞冀州刺史。齊高帝建元二年(四八 0) 卒，年四十九。柬陽略於魏時，善明纔十一一一歲。善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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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出走仕宋，其父子先後為北海太守，所居必廣廈，故魏人改建為佛堂。《隋書•經籍志》善明集—卷。 
t 。 《弘明集》十一有其文，三答稽僧康 S 篇。 

- 1、法顯在青州及貫擔來的龍華圖 

百件青州佛像在香港展出，引起人們對佛教美術的濃厚興趣，有一報尊 竟說； 「佛教高僧法顯曾在青 
州龍興寺翻譯佛經，使龍興寺廣為人知」，信報丈化版 亦說； 「青州一度是佛教文化的中必地。是中國首 
位到印度取經的法顯大師，回國中途駐留了一年從事翻譯和整理佛經工作的地方。」對中國佛教史有認識 
的學人，當然不會把法顯說是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漢僧，青州是不是法顯譯經的地方，似乎越說越不符事 
實，有澄清的必要。 

《佛闕記》是法顯夫子自道的西行記錄，最可信據。這書化界已有不少譯本。章巽校註的《法顯傳校 
註》是近年綜合性的硏究成果。法顯肖述於「毛巧^五口舟澡到青州民瞒郡界，時統踏曾家。遣人往長 
膺。太守李疑敬信佛法，閱有沙門持經像乘船泛海而至，即將人從毛海.邊，迎接經像，歸吊郡治。向人於 
是遽向揚州。劉洗(究)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久，欲趣長安。化所灣孽電，遂便 
南 F 向都，就禪師出經律。」(貫一走 111) 又跋云「爵義熙4-二 年：歳 化壽星，夏安巧末， 慧述迎 法顯道 
人，既至，留共冬齋。」據僧祐《出一一一藏記集》卷一一一婆羅富羅俾(即摩詞僧祇律)記云：「1^晉義熙^二 
年歳次壽星十一月，巧天竺禪師佛歇跋陀，於道場寺譯出，至十四年二 W 末，乃訖。」可站法顯與之從事 
翻譯大冀的合作者是佛駄跋陀，澳名覺賢，譯經地點應是南京(建康)的道場寺。青州長嚷郡，雖然是他 
巧國壁陸的地方，但不是譯經的場所。《晉書•地理志》；良瞒郡，武帝咸舉 S 年靑。两轉青州統郡闡凡 
六，即解闊、樂安闽、柬萊闽、濟南郡、城陽郡、長瞒郡。無獨軒偶， 覺賢亦 於替時堂交趾附舶循海風规 
至青州柬萊郡(見慧皎《高僧傳》卷二)，他於篇熙 hg ; 年(巧一八)山吳郡内史孟頸等請他為譯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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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華嚴》前分 s 萬六千偈。譯場在道蜡尊。故巧寺柯「華嚴堂」邀址。他來華當巧義熙 ^网 年之前。法 
顯則於義熙八年由印尼船飄到長廣郡界牢山(峨山)。 

宋元嘉中，慧觀欲尋《涅樂》後分，啟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舶 
破傷足而卒。普，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歴諸闕。(《高僧傳》卷二)慧皎稱道普有《大傳》。今不巧 
見。但從他由長廣郡巧海附舶一事觀之，當曰青州長横郡必徊出海口岸，為商舶停脱、出錢管理設備，可 
想而知，故法顯所乘商舶，亦停泊於此。 

法顯於牢山登陸，即受到長廟郡太守準疑的款待，當時的青堯二州剌史請他閑， h 過■冬一-叟。他停留 
在青州時的活動，《佛國記》沒有詳說。只有到過青州的鄕道元在《澗水注》中言及： 

(汹水)又東南過第城(徐 州) 東北’汹水西有乾華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 
(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陸東基堪(瓷)中， 
其石尚光潔可愛。(段熙仲無校本，買二一四四) 

這是彭城的龍華寺，原由法顯創建，鄕氏目親他從印度攜回的11石，言么蔡整。他還帶來《龍華 
圖》，因此創建龍華寺。楊守敬《水經注疏》對龍華阔，巧有解釋。龍華一名，是因慈氏彌勒傳說言其於 
華林園龍華樹下成道說法，義淨所謂「冀龍華之巧會，聽慈氏么玄骗」者也。(《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 
《古德不為》)法顯之後，『龍華』之名更為風行。宋明帝有《龍華猜願文》，南齊諭子良有《龍華會 
記》，應追溯到法顯攜來么《龍華圖》。彌勒信仰之由來及其傳播，已有學人作仔細研究在北方鸠鹰 
羅什早已譯彌勒大成佛經，造染成空中兩大寶華。龍王作眾技樂，口中吐華，毛孔雨華， W 供養佛的莊嚴 
神話，想像法顯從西方攜來的龍華圖，必定描繪這一理想景象，河北石家莊修德寺出九件東魏八件北齊的 
彌勒像。《水經注》述法顯與龍華圃這一段記載，是很值得重視的。 

巧 若巧佛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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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巧淵源論 

法顯在青州的足跡到達彭城，得鄙註可1^證寶。彭城自吉國1^來，是一佛教傳播基地。漢末窄誠為下 
邱相，嘗蘭陵、彭城耀道，融斷一一一郡輸送之費，大起浮屠祠，課人誦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 
戶，每浴佛專設飲食經數十里，費1^百億計。 ( 《111國志•劉誘傳》)《出三藏記》卷五《喻疑》記「漢 
末魏巧，廣陵、彭城二相出家，並能任持大照尋味么賢，始有講次。」彭城么為佛教重鎮 ，由 來已久。法 
顯留其二石於此地，自有宿緣。 

《通鑑》卷一 一六，「義熙韦年。是歲並州刺史劉道憐為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頁一二六四八) 
八年，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亮青二州刺史，鎮京口。(頁三六五二)法顯 所稱劉 洗青州請他一冬一夏，此 
劉沉青州即劉道憐，絕無疑問，他是劉裕的仲弟，當時炙手可熱的人物。《宋書》卷五十本傳說，裕伐到 
毅，徵為都督堯青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郡軍事，兼理竞青二州。正符合法顯所記。漏用形考證，法顯疑於 
八年韦月中在長廣郡，李疑資助其南往彭城見劉道憐，其時道憐尚未南去，因留供養。彭城西通關洛，法 
顯在彭城安居之暇，徘徊歧路，故欲西趣長安，亦與事勢相合。法顯在青州的活勤，可考見者大致如此。 
是時青州尚未有因劉善明故宅而建立的佛堂，更無所謂「龍興寺」，龍興、之名實起於唐。說法顯在此譯 
經，殊乏根據，不可不為之糾正。這時的東陽城所知僅有羊穆之所築一事，及娜道元所記的屯級寺，如是 
而已。 

法顯自言「所營事重，南下向都禪師」。此禪師當巧覺賢。佛國記跋言義熙十二年，慧遠迎法顯，這 
說明他和南方諸大德亦有職繫。化終於留駐南京的道場寺與覺賢合作譯經。覺賢所譯的《華嚴經》對後來 
影響極大，北齊文宣帝高洋曾親書《華嚴齋記》，特別對盧舍那佛的崇拜。據顏娟英就依據華嚴盧舍那造 
像統計，1^北齊為最多_$，在山柬流巧至為睛泛。找們看這次佛像展品，科北齊為最重要。證么武平四 
年，青州刺史妻定遠建南陽寺於唐龍興寺么内， Z 5 及石家莊附近靈壽縣幽居寺的北齊趙郡王高鲁造像；一 
(敏事跡具見《北齊書》卷五)若持諸遺物，互相比較，就不雛加深巧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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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一 -) 有人誤作巧堅，見《文物》二 ooo 年六期，頁九 - ，似宜勘正。 

二二石季龍「討曹嘉，圍廣固。」見《晉書•石勒載記》永嘉五年，曹扇築城，有大澗甚廣，因之為固，見晏護《齊 
地記》 

二 I 三 《水經•灌水注》 •「義 熙五年，劉武帝(裕)伐慕容超於廣固，玄文塞五龍□，超及城內男女皆患腳弱 ，超遂 
出奔，為晉所擒。」 

(四) 《晉書•地理志》 亦云： 「滅慕容超，留長史羊穫之青州刺史，治東陽城。」然義熙六年，青州刺史為諸葛長 
氏，知羊穫之任期甚暫。 

(五) 見法國汪德邁 ( L . \/ ande 「 mee 「 sch 】《中古時代’中、朝、曰三國佛教藝術中思維彌勒菩薩造橡的起源及其演 
窠》(《望遠集》下，頁八二四】。 

(六) 顔娟英《華嚴經造像的圖像學》(中央研究院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 

( t ) 劉建華《北齊趙郡王高客造像及相關文物》，《文物》-九九九，八。 


g 水顿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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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巧淵源論 

金趙城藏本法顯傳題記 


史語所藏之金《趙城藏》本《法顯傳》，粗黃紙，原共四十一二張。每葉邊刻「《法顯傳》第 A 張，龐 
字號。」葉二十行，行十四、十五字不等。字大如錢，全書己貼連成一長卷。開卷為《釋迦說法圖像》。 
並記「趙城賊廣勝寺」一行，故知為金藏本。(見圖一、二 )( 其他《趙城藏》皆有此圖 ，觀近 年重印 
《首愣離經》五軸，可切知么)《趙城藏》原刻板在解州(今山西解縣)天寧寺。刊刻時問，曲皇統八年 
(一一四八)至大定十一二年(一 一韦 111) 。據蔣唯也《金藏雕印始末考》，金藏每板二十二至 S 十行，共 
六百八1二函。廣勝寺存四千九巧五十屯卷，為肚界狐本二"。 

史語所藏《趙城藏》又有「《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卷第十八」一至一二十一張 ，與 《法顯傳》可稱 
雙璧。(此書名禍如上，又题「京兆華嚴寺沙門釋玄逸纂」，首一付云；「且小乘經律論都一二百一一一十部，散 
有一千韦百六十二卷，一至六十六恢，合二百二卷為五^四軸，折有一下六百一十四卷。」其下皆列書 
名，起《長阿含》二十二卷二峽。注：「供城四百九十九紙，蒲州四百二十一紙。」此書編號為「縷」 
字，並記「新編 入錄」 四字。其內容大略如此)亦貼速成卷子本，有軸。日本橫超慧日有《新出金版藏經 
玄見 V -》一文(《柬方學報》，柬京五續)，於么逸之《瞒品歷章》，略有考證(玄逸見《宋商僧傳》 
五)。惟此《法顯傳》為彼所未悉。足立喜六氏校勘《法顯傳》，用力甚勤 ，入 校藏經，計有九條東寺巧 
宮內街之宋福州釋藏本，增上寺之湖州思溪法脊寺雕本，及商雕藏本。《大汇觀經》則1^高麗本及宮内本 
參校，均未提及金藏此本。是此本尚未有人加 W 利用，至棋珍視。包卷峽不多，甚願它日有好輩荐，為么 
流布化。史語所藏善本書，又有一鈔本题「《昔道人法顯從長安巧西至天竺傳》-卷」一冊，細勘之即此 
金藏本么影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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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巧淵源論 

此本第一行題「昔道人法顯從長安行西至天竺傳一卷」，下注「廣」字。第 二行； 「東晉沙門釋法顯 
自記遊天竺事。」卷末一行曰「《法顯傳》一卷」。考法顯所譯書，最早見於僧祐《出三藏記》，其卷二 
記顯師所出經書十一部，定出六部，最末一種曰《佛遊天竺記》一卷。自餘為梵文未譯者，言么繫整。岑 
仲勉據此謂《法顯傳》當從《祐錄》最古之名作《佛遊天竺記》。足立氏則謂《佛遊天竺記》乃《歷遊天 
竺記》么誤。按隋沙門法經所編《眾經目錄》卷六，列佛涅樂後傳記錄第八，合六十八部，其第一項為西 
域聖賢傳記合一十一二部，其第^二種即為《佛遮天竺記》一卷。彼自 注云： 「此十一二傳記並是西域聖賢所 
撰。」若其第二項始為此方諸德傳記，自僧祐《釋迦譜》至寶唱么《名僧傳》，其次為《法顯傳》一卷， 
此一組共^六部，並是漢王所作傳記，是法經所見之《佛遮天竺記》乃另是一書，為西域人所作者。由是 
知《佛遊天竺記》原為胡本，為顯師所攜來，故《祐錄》列於顯師譯作定出六部之中。岑仲勉曾據《藝文 
類聚》六闕名《像記》引用《佛遊天竺記》。余檢《初學記》二十二一「寺」條亦引《佛遊天竺本記》， 
書達親國伽藍有五重，大致與《法顯傳》無異。然不得 W 此謂《佛遮天竺記》即《法顯傳》，因同屬記載 
佛國之書，故内容多霄同，不當遽目為一書也。《法顯傳》 末云： 

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餘。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抓 
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勤令詳載。顯復具钦始末。 . 

此口吻當非顯師自陳，苑是顯師之檀越所附記者。且知顯師所述，先略後詳。《佛遥天竺記》既是胡 
本 ，於《祐錄》中明為顯師攜歸，在譯出之列，則典 巧欽遮 印頰末 ，依 理推么 ，必 嘗參考此書，巧無疑 
化。《法苑蛛林》一 一九；「《歴遊天竺記傳》一卷，沙門郭法顯撰。」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 
五，列法顯書韦部，其一為《歷遊天竺記傳》一卷， 下注： 「亦云《法顯傳》，法顯自撰述往來天竺事， 
見 《長房 錄》。」末又二褲，一為《雜阿醒曇必》 hi 二卷，一為《佛遊天竺記》一卷，注：「見《僧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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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 又對顯師著書作一總述云：「右屯部 一 I 十六卷 ，前 五部一十二卷 ，見巧•，後 二部一十凹卷 ，闕 
本。」所記一十四卷即《阿昆曇必》十一二卷加《佛遊天竺記》一卷之數。是貞元時 ，《佛 遊天竺記》一書 
己缺矣。圓照書於卷第一二十收《法顯傳》一卷亦云「《歷遊天竺記傳》」二十九紙 ，次於 《大唐西域求法 
高 僧傳》一二 十五紙之後。又同書卷二十巧，卷二十皆有《法顯傳》，注亦云《歷遊天竺記傳》’是當日 
寫本別 峽甚多，皆副題曰《廬遊天竺記傳》，今觀金臧本首題「昔道人法顯從長安一付西至天竺傳」 ，題目 
極冗長。惟《歷避天竺記傳》，則唐臥來之簡稱耳。 

金藏本《法顯傳》，嘗略校一遍，覺其與高麗藏本巖為接近，舉例言之： 

婷檀國。(第一張上)同麗本。 

與寶雲等共合。(第二張上)與麗本、石本同。 

彼國人民星居。(二張下)與農、石本同。 

安頓供給法顯等於僧伽藍。(二張下)與麗本同。 

其國中有四大僧伽藍。(二一上)麗本同。他本作千四僧伽藍。 

唾壺从石作之。(四下)麗本同。 

影西四百步許。(十上)麗本同。 

从用布施眾僧，僧受，亦自各各布施。(千二下)麗本同。 

正有河水耳。(十一二上)麗本同。 

有一寺名大墳。大瑜者惡鬼名也。(十四下)麗本同。 

精舍左右，池流清淨。(十六下)麗本同。 

有林名曰得眼。(十七上)麗本同。 

法顯離諸師……回都就禪師出經律藏。(四二下)魏本作「就師出經律藏」’同。 

@不巧佛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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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命於必死之地。(四一二上)麗本同。 

今不逵一 一總舉，大體言之，金藏本與高麗本實出同一系統，可謂《法顯傳》么北方本。若足立氏所 
據之東寺本、宮內本，實出福州東禪寺等覺院，可謂《法顯傳》之南方本，故有極大么歧異。柬禪院大藏 
經之刊行，據淳熙《111山志》，徽宗崇寧二年，進藏經，加號「崇寧萬歳」，蓋始雕於神宗元豐間，至政 
和二年 ，全藏刊成，共五百六十五画(參曾我部靜雄《宋代福州《佛教》，《塚本頌壽集》四四九頁)。 
南、北《法顯傳》寫本原自不同，故形成二系。 

高麗本《大藏經》為顯宗二年(一 0 一一)開雕，高宗再刻么。高麗本稱《高僧法顯傳》一卷，卷尾 
有「巧午歳高麗國大藏都監奉献雕造」語，列號為「廣」字」，與金藏本同。高麗《法顯傳》刊成么年為 
高宗丙午 (一二 四六)，在金《趙城藏》、之後韦十餘年，疑當日雕造，必嘗參考《趙城藏》本，故雖有微 
異，而重要處多雷同也。 

金藏本之特異者，畴舉如次： 

「鴨夷國」麗本作烏夷。金藏不重隔夷國二一字。(第二張上 )( 伯巧和說「烏」別焉、之茄) 

「法顯得巧行當、公標理化二月餘日。」(第二張上)按符字從竹，不作巧。公標理一名異於他本么 
作「公孫經理」。知此處公孫理應是人名，故下 文云； 「蒙巧、公孫供給。」但舉其姓，正可互證。藉謠 
譯「經理」為動詞者，資誤。「符行當」麗本同作「一仔當」•，他本作行堂，化立釋巧堂為行茗。 

「化作白鼠，嗔其腰帶；帶齡，所懷衣堕地，地即裂。」(卡八張 k ) 按多一「帶」字，文氣更完 
足。 

「自云顧尋所經，小覺如歓汗流。」(四十 lllh ) 按他本巧作也動汗流，此獨不同。「必歡」義終 
長。足立作「私之巧流」，不甚可通。 

然金藏本亦有錯誤者，列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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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張薦去「夏坐、夏坐訖，權進到域煌，有塞柬两」共十四字。 

第五張上「沙門法用轉勝，不巧悉其記 ，國 當窓嶺。」按其記二字誤倒。 

第二十張下 「一万室名賓波藻窟。」按万字乃石之說。 

第三^五張下 「忽於王像邊，見商人 W 音地一自辦扇供養。」按自總乃「白」銷之誤。 

此 為顯而易見者。至金兢本字么誤刻，如數處問訊字皆作訊 ，盲龍 誤作育是。 

金藏本稱「離諸師」、「就禪師出經律藏」，高麗本亦作「出經律藏」。足立據東禪本作「就禪師出 
律」 。考 《出 S 藏記》 二， 「法顯於中天竺、師子國得胡本，歸京都，住道場寺，就天竺禪師佛默跋陀共 
譯出。其長雜二《阿給綴經》，《彌沙塞律》，《薩波多律抄》 ，猶 是梵文，未得譯出」 。是 當包括經與 
律，不宜但作「出律」而已。 

±林 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戊午刊《稗乘》(新安黃昌齡刊，不著撰人。詳《四库提要》雜家類存 
目)，其中二氏類有 《一二 十國記》一書，在第十一冊，分上下二卷 ，題 「晉釋谊顯撰」 ，即 《法顯傳》 
也。此本向未為人注意。考明人叢書《法顯傳》均題作《佛國記》，如《祕巧曇函》、《津逮秘書》、 
《漢魏叢書》皆同。而此獨作《三十國記》 ，殆因 《法顯傳》中有「凡所遊歷 ，涉二 一十國」一語 ，故取 W 
為名。茲錄卷末數句，俾作 比較； 

自大教東行，未有忘身求法，如願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 •，志 之所將，無功業而 
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夫所重，重無所忘者哉？ 

下有注語云： 



此記依蘇文忠公墨跡抄之。中或有說’不敢从意増故也。 

依此，東坡竟有《佛國記》墨跡，為此本所據，向所未聞。值得一書，用俟詳考。 

原載臺北中央研 究院語言研究所第四五本第一二分’一九七四年。收入《選堂集林■史林》頁九六五— 
九七王。 

註釋 

(-) 《趙城藏》刊刻情況 ，参 張秀民《遼金 、西夏 刻書簡史》。(《文物》-九五九年第三期】。又目前山西省博物 
館收集有《趙城 薇》-百五十一 I 卷一見《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四、五期 ，第 九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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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客與驢層書 


雁蕩、武夷、丹霞是同一類型的名山。武夷臥清邊勝，雁蕩1^奇偉勝，丹霞與之相比，已是小巫見大 
巫了。巧和雁蕩山結過兩度遊展因緣’首次是從天台來樂清，第二次則從 ffi 州再探大龍漱。今之溫州本漢 
會稽東部，晉太寧中於此置永嘉郡(《元和郡騎志》)。由於謝靈運而著名，故柬坡句云：「能使山川似 
永嘉」。謝靈運的名字和永嘉是分不開的。謝靈運於劉宋永明一二年出任永嘉太守(他有《永视二一年屯月 
十六日到郡巧發都》一詩記其事)。肆情於山水，他期望「資此永齡棲」，果然留下了許多好詩和勝跡， 
溫州城内的謝公宅、江也亭即因為他的警句；「池塘生眷草」、「孤峡媚中川」而來的。他的祖居始寧墅 
在會稽(紹興)，他復喜歡和高僧輩歷遊峰、峰名山，在浙柬都有他的足跡(曇降就是其中一位，見他寫 
的《曇隆法師諫》)，他究也佛乘，《辨宗論》便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名作。 

謝客的學問是朝多方面舞展的，長期 W 來成為漢學研究的一個重觀題目。一九九一年 I 一月，溫州市 
舉辦「謝靈運與山水文學國際研討會」，我在發言中指出謝客的學識最特出的是他對梵典梵文的認識與學 
習精神。他的著作有一篇叫做《十四音訓敍》，討論梵語字母的文章，本己失傳，幸得日僧安然在《悉曇 
藏》一書中幾處引用宋國謝靈運的零碎說話，可寫見一斑，有趣的是他談及怯樓書。他說： 

……胡書者，梵書道俗共用之也。……胡字謂之化樓整，怯樓者’是仕樓仙人抄梵文从備要用。 

譬 如此倉、雅 、說 、字，隨用廣狭也。…… 

怯樓整是梵語 Kharo 记 hT 的漢譯，原由 Khara (驢)與 0 或穿(唇)二字組成——毛驢的嘴唇。(變為陰 

慧晒伟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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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巧 淵源論 

性語尾 T ) ，它是古代印度一位仙人的名字。印度經典最早談到 Kharo 或 苦這個名字是一二世紀的 La/iss 红弓 a - 
書，漢譯稱為《普曜經》。《佛本行集經》卷十一說佛為太子時和他老師的對話，言及六十四種文字中的 
「梵天所說之書、估盧動巧書」，是經有隋時譯本《那掘多譯》 ，在 估盧風巧書下面注云「隋言驢唇」。 
梵天所說的書即是指 BrahmT 文，現稱婆羅謎文。梵書右行，而估樓書則是左行。梵書是印度河流域早期通 
行的文字；驅唇書事實上是屬於閃族語系阿拉美文 ( Aramaic ) 系統，所臥左行，和波斯、阿拉伯文一樣。 
它是貴霜王國流行的一種文字，創始於波斯統治下的罐陀羅。公元一一至四世紀，新疆境內尼雅、樓蘭、和 
轉等地都曾使用過這種文字。近時中日合作在尼雅遺址發現墨書估樓文木簡一二十片，即為明證。 

把10133譯作住樓，現在看來，應1^謝靈運為最先，政後梁僧祐 ( 《出一二藏記集》、唐吉藏《百論 
疏》、玄應《一切經音義》)等都沿用著。謝靈運何 W 懂得梵文？據說是得自慧觀。《高僧傳》說：「觀 
師曾行蜀之西界」，後「遊歷諸國，乃至南夭竺，音譯詰訓，殊方異文，無不……曉……俄又入關，往什 
公(鳩摩羅什)咨禀。後適京師，止烏衣巷。」安然引謝靈遥云：「諸經胡字，前後講說……故就觀公是 
正二國音義。」這證明慧觀南來居住於烏衣巷，謝即從他問業。可見謝公的梵文知識是有淵源的！《普曜 
經》在一一一國蜀時有譯本，現己失傳，只有「隋譯」，慧觀到過蜀地，很可能亦見到蜀譯本。西方學者研究 
驅唇書的人很多，大都採用唐時僧人的著作像《法苑珠林》之類，《珠林》資料的來源，1^前我在印度曾 
著文討論(參看拙著《梵學集》，頁一二八 0) 。國人專門研究估盧文的有林梅村巧，翻讀他的新書《沙海 
古卷》，他在導論中說道：「我國旅行家、僧人、翻譯家的著述譯述中，留下不少有關怯盧文的記載，最 
早提到這種文字的是梁僧佑(按應作祐)《出一一一藏記集》的《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他沒有注意到謝 
靈遮之說，故認梁僧祐為最早，那是不對的。 

記得熊十力書中非常反對人學習梵語，我則認為多懂一點他國語文 ，自然 比不懂 的好。 W 謝公的地 
位， 尚有餘暇向僧人請教，硏究一點西域語文，進而加切論述，這種求知精神很值得後人的尊敬。從世界 
關於驢唇書的記錄來看，印度的《普曜經》之外，就現存資料而論，謝靈運是中國人中談及驢唇書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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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是第一個懂梵文的中國詩人，光這一件事就很了不起，是值得加 w 表揚的。 

《詩品》記謝公幼時名曰客兒。1^前我在香湛古玩舖見過青瓷巧底部严書「客兒」二字，該物嘗在廣東 
文物展覽會展出，或即謝客遺物。原物現不知下落。 

溫州因謝客而著聞的事情很多，溫州雜劇、書會的歷史尤為舉世所囑目。溫州城北關江中一個小島， 
k 有禪寺，因謝詩而名為中川寺，元時稱江也寺。早在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已曾演出有名的《祖 
傑戲文》，情節震動一時。祖傑即是江必寺的僧人，他的故事詳見周密的《癸辛雑識》和劉境寫的《義犬 
傳》，這可能即是宋元間所謂「九山書會」在當目上演的名劇，後來演變成為島劇的《對金牌》。由於江 
也寺一名取自謝詩，故附帶提及，1^供談助。 


巧) W 頤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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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教淵游論 

論僧祐 


僧祐為南朝律宗巨匠，歷主金陵定林寺、揚州建初寺，著述弘富。費長房《歴代一二寶記》卷十一著 
錄；揚州建初寺僧祐撰，共一十四部，合六十七卷。《大唐內典錄》卷四載祐著述一十四部，合六十三卷 
(卷數有出入者，房錄、《法苑集》一十卷，唐錄作一十五卷。又《稽迦譜》四卷 下云： 「更有十卷本， 
余親讀之。」可見唐時本子之歧異)。其屬於律藏么論著 ，有 《律分五部記》、《律分十八部記》、《十 
誦律五百羅漢出一二藏記》(此文己收入《出一一一藏記》第二)、《善見律昆婆沙記》等。 

僧祐因劉總所依止而聞名於世，所著《出一二藏記集》 ( f 簡稱曰《祐錄》)為現存第一部佛教目鋒 
書，一作十六卷(房錄、唐錄均同)，今本个五卷，閒佛教書錄么先河。近時異邦學人有疑此書乃劉舰代 
為捉刀。考明人己有此說，本屬無稽，不可不辨。祐樽遮眾藝，外學尤為兼通。本文將詳加 討論， 辨明其 
真相。 

- 、僧祐之佛學師承與經藏資斜 

僧祐事跡，見慧皎《高僧傳》卷十一《明律》第五，列於法穎、智稱之後，頗為簡略。漏用形《佛教 
史》第十五章「目錄類」謂僧祐於梁天監年間著《出一二藏記集》，其說甚當。祐書大抵 W 道安之《綜理眾 
經目錄》為依據。自言：「安公始述名錄，餘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因「接為新 
錄，兼廣訪別目 ，括 正異同 。强 源有漢，迄於大梁，梵文證經四巧有和九部，華戍傳譯八十有五人。或同 
是一經而先後異出，新舊钟驳，卷數參差，皆別立章條，使無疑亂」。祐書用力所在 ，於此 W 兒。重點在 



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錄」(第一)、「新集條解異出經錄」(第二)、「新集表序四部律錄」(第 111) 
及卷一二增訂《安錄》在古異經、失譯經，1^及涼±、關中之異經。齊梁之際，經錄面貌可睹其梗概，而安 
公舊錄雖失傳，如有好事者，取僧祐所記而比勘之，參^^他錄，誌不難恢復舊觀。祐言「尋安錄，自《修 
行本起》訖於《和達》，凡一 百有二 一十四經，莫詳其人。又闕、涼二錄，姑闕譯名。今總而次，列入失源 
么部，安錄誠佳，頗恨太簡。」又謂其經名「撮題混碟，朱點跡滅易亂，斯亦碟瑶么一巧」。《安錄》草 
創，其事非易， ZS 譯經人為經，案其所譯先後為次，後此諸錄無不沿襲其例。《祐錄》重新更定，後山轉 
精，事在必然。 

齊梁時代經藏約略可考者，蕭舞有般若臺大雲邑經藏，梁有定林上寺臨川王蕭宏造經藏、建初寺波若 
臺經藏及帝室華林園經藏各處。《祐錄》十二經藏正齋集第十列出料下一二 篇名： 《定林上寺建般若臺大雲 
邑造經藏記第一》、《定林上寺太尉臨川王造鎮經藏記第二》、《建初寺立波若臺經藏記第111》。此三文 
惜皆失傳，莫由考其建置經過。大雲邑經藏亦屬定林上寺之物，此三處經書，皆僧 祐可切 利用者，祐錄補 
訂道安所謂「新集」么資料，想多取資於此。《梁書•劉離傳》記「舰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 
遽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舰所定也」。因知定林上寺上述兩處之經藏，出於 
劉總之整理，其一由臨川王所造，故總得於天監巧，梁台始建，即被臨川王引為記室(宏為蕭衍第六子， 
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見《梁書》二十二)。舰編定之定林寺經藏部類，應尚在南齊之世。即《祐錄》最 
重要「新集」部份，疑得劉總之助力為多。可惜《祐錄》於新集經論，未注明收藏地點，何者為定林上寺 
之物，或建巧寺之物，無法甄別。 

至御藏華林園經藏，陸雲《御講般若經序〉己備記該園內容。天監十四年梁武命僧紹撰《華林殿眾經 
目錄》，後二年，僧祐門徒寶唱又奉剌改定，去祐么卒纔一年耳，華林經藏，據阮孝緒《古錄》所載共 
五千四百卷，疑僧祐未及采用其書。 

僧祐原籍彭城下巧，年十四，至定林寺投法谨法師。竟陵王蕭子良每請講律。永明中刺入吳，宣講 

0 35^巧頤佛學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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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巧拥巧論 

《十誦律》……凡黑白門徒至一萬一千餘人二： 祐科律 師著名，其律學初從法穎。祐自言：「穎上積道河 
西 ，振 德江東 ，祐 侍筵二十餘載。其《十論義記》云：『祐推演穎上之說 ，私 記先師之旨，為十論義記十 
卷。一法穎原姓索，敦煌人，撰十論戒本化羯磨等 ，故穎 被物封為僧 正。」 

祐又師法獻門下，獻本姓徐，西海延水人。元嘉^六年，止定林寺。獻於宋元徽二一年遊于閣 ，得 佛牙 
一枚，又得龜茲國金佛像 。蕭子良為撰 《佛 牙贊》，此佛牙現存於北京廣濟寺三：《祐錄》卷十二竟陵王 
《法集》第十 六峽有 《佛 牙記》一卷、又雜圖像巧有《定林獻正於龜茲造金摊鐵像記》二篇即記其事，獻 
正，即僧正法獻也。献1^齊建武末年卒，弟子僧祐為造碑，沈約撰文^一：《祐錄》每記獻得胡本事 ，如 
《觀世音呪經》 下云； 「齊武帝時 ，先 師獻正遊西域 ，於 于関國得觀世音纖悔呪胡本 。又 《妙法蓮華經 • 
提婆達多品》，中夏所傳闕此一品，先師至高昌郡於彼獲本。」 

僧祐律 學淵源於法穎，而西域胡本智識來自法獻，即其師承所自。所居定林上寺 ，一昔 因釋僧遠而馳 
名 (遠 於永明二年正月卒於定林上寺)。繼之，法獻亦住定林且為僧正。定林上寺經藏，先有大雲邑藏， 
又得臨川王造鎮經藏，中間劉總又為定林寺整理 錄序， 關後僧祐又主建初寺 ，寺有 波若臺經藏 ，故 《出 一二 
藏記集》一書之結集有賴^!舉諸憑藉，得：^成書，固非偶然也。 

二、《巧錄》之成書巧代 

《祐錄》成書年代不易確定 ，書中 卷十二《法苑集目錄〉内詳記梁代 功德， 其中有《皇帝注大品經 
記〉一文。考《續僧傳•寶唱》 云： 「帝义注大品經五十卷。」繫其事於十四年之後 。又 《法雲傳》 云： 
「至古年帝注大品，朝貴法雲講之。」是天監韦年，梁武己注《大品》矣。但陸雲《御講波若經序〉一 
云： 「上^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來，躬事講說重1^所明《二一慧》最為奧遠，乃區出一 品， 
別立經卷〔担。」故知《大品》成書應在天監十一年，湯史亦採是說 〔亡。 《祐錄》既有《皇帝注大品經 



記〉 ， 其成書必在天監十一年1^後。祐時已離開定林寺，入住建初寺，祐卒於天監十4^年五月二十六日， 
年屯十四，弟子正度立碑，劉舰製文，故知《祐錄》乃其晚年定稿。故此書在《歷代 111 寶記》、《大唐內 
典錄》、《開元釋教錄》均題曰揚州建初寺律師僧祐撰。 

II 1、 僧祐 論胡、 漢語文與證事 

《祐錄》卷一第四為《胡漢譯經文宇音義記》。案卷一有文五篇，一出自《大智度論》，二出自《十 
誦律序》，二一出自《菩薩處胎經》，皆屬「妙出」之科，非由自撰。是記僅指出翻譯異文共二十四事，甚 
為簡略，間有可商處，智昇己指出。 

此篇言及梵、估二文，又論涅藥經列字五十，十有四音，名為字本，最足研究。 

《祐錄》卷十二「雜錄類」有《胡音漢解傳譯記》一卷，與此題名不同，恐另是一文。 

梵書及巧留書二名趙舉，初見於《普曜經》 ( La // Sv /5 S 2) 。考僧祐時，《普曜經》有一二種譯本： 

(1) 蜀上所出八卷木 。《祐錄》云：「舊錄所載，似蜀±所出。」 

( 2 ) 晉法護譯本 。《祐錄》引未詳作者之《普曜經記》云：「元嘉二年……法護在天水寺。手執胡 
本，口宣晉言，時筆受者沙門康殊，帛法巨。」 

( 3 ) 東文帝時釋智嚴與寶雲共譯六卷本。 

蜀本唐時尚存，見神清《北山錄》。一為竺法護譯本，今尚存(去。《祐錄•法集》下有《梵書緣記》 
及《六十四音緣記》二文，後者注云「出《普曜經》」，即自《普曜經》摘錄者。《瑞應本起經》亦提及 
佛為太子時學六十四書，但不一 一列出其名。 

僧曼、寶唱么《經律異相》卷四：「太子問曰：師有何書見教？笞曰：有梵、怯留法可相發也。太子 
曰••異書有六十四種，何止二 耶！」 唐初道世《法苑珠林》卷九為太子說書一段，先提及梵天所說么書， 

^ @不巧佛學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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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佐羅瑟巧書•，後一段「夫神理會聲」 W 下與僧祐胡漢譯經文字相同 ，分 明是道世採自《出二一藏記》 。道 
世注云：梵書云「今婆羅門書，正有十四音是」。怯盧注云隋言驢唇。又閣那顺多譯么《佛本行集經》、 
《方 膺大莊嚴經》此二名不作梵書、佳留書，而作梵寐書、怯盧風底書’即 B 品 hmT 與 Kharo ? 一 hi 么音譯。所 
云左行佳樓，右行梵下行倉韻么說，先見於《祐錄》，未詳來自何書，世多1^為出自《珠林》，彼實襲取 
僧祐也。 

至於字本五千，與十四音及半字、滿字么說，具見《大涅藥經•文字品》，梁代涅藥經極受重視 ，文 
字品中問題，討論者亦眾，非止僧祐與劉總二人。《文必雕龍•練字篇》涉及「半字」之名稱，乃當時么 
常識，劉總及其師取自涅藥經，1^漢字為取譬，不得謂有所因襲。吉藏《涅榮經遊意》謂「唯涅藥常住乃 
為滿字，無常是半，常是為滿。」夭台湛然《大般涅樂經疏》第十二論半字、滿字甚為淵微，均離文字 
相。劉總但借用其名耳。《同異記》中舉及「桑門」一例。桑門首見柬漢楚王英傳么詔報。張衡《西京 
賦》云：「展季桑門。」李善注云：「桑門，沙門。」劉舰《滅惑論》引《二一破論》 ，古口 「桑音似沙 ，聲 
之誤也」。又云：「羅什語通華戎，改正一二家。」實則桑門譯名 ，柬 漢已極流行 ，非關羅什。 《釋民要 
覽》上或云：「沙門那，或云桑門，皆譯人楚夏爾。」說較通達。 

有人謂此《同異記》與《滅惑論》及《練字篇》主題有雷同之處，或出於同一人之構思 ，如上 面分 
析，足見僧祐與劉舰所論，取途各不相干，而梵書、佳留書二名，彼己別出有《緣記》二篇，其對梵書么 
智識，自非劉舰所能及。 

隋天台灌頂《大般涅樂經玄義》下云：「梵字應：^金光明中修梵法，化寞字應是無量勝論，總而言 
之，世問二字也。謝靈運云 ••梵 、化是人名，如此間倉雅么類。從人立名 ，故 言梵、怯裏文字。」 化留， 
又作佳蟹，其引謝靈運說，甚是正確，謝從僧®學梵文，所言非隔壁語，事在僧祐之前，不可不知。國人 
言怯留書當1^謝氏為第一人(日本安然《悉曇藏》亦引謝靈運說)。 

《祐錄》記梁功德，又有《皇帝胁諸僧妙經撰義翻朗書、造錄、立厳等記》一文，足見梁時對翻譯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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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之重視。時東來者有扶南僧曼陀羅師，梁武亦習梵文，能辨四語音么出於外道 。 

僧 祐本人，極重 視胡本 。如 《祐錄》二；《道行經》一卷，漢桓帝時，天竺沙門竺朔佛縣胡本至中 
夏，到靈帝時於洛陽譯出。《放光經》二十卷，魏高貴鄉公時，沙門 朱±行， W 甘露五年到于閣國，寫得 
此經正品，梵書胡本十九章，到晉武帝元康初於陳留倉恼水南寺譚出 。姑 舉二例 ，其 他早期譯經本子及人 
物地點之珍貴記錄硕多，為佛教史所必取資，不能忽視。惜僧祐於梵漠未能兼通，、心有餘而力不足 。智 
昇《開元稽教錄》卷十評其書舌：「所撰條例可觀。若細尋求 ，不 無乖失 ，舉 其四誤 ，此 亦瑶琐之一巧 
也。」其說良然。 

《同異記》言：「梵、怯取法於淨天，蒼韻因華於鳥跡。」許愼《說文》 云： 「倉顏見鳥獸臟远之 
跡，'初 造書 契。」 東漢人則但只取鳥跡為說，如崔環《草書勢》：「書體、之興，始自韻皇，寫彼鳥跡 ， W 
定文章了：」 高誘注 《呂覽》 ：「蒼韻生而知書，寫做鳥跡，1^造文章。」其實《淮南子-說山訓》 •• 
「見鳥跡而知著書。」《論衡•謝短篇》、《感類篇》均論及倉韻見鳥跡而知作書一問題 ，乃 漢代人之通 
古口 ，此即因於鳥跡一說之由來。至合梵、巧三者而論，視為造字么主，過去誤 W 為肇於《法苑珠林》 ，今 
知當臥僧祐此文為最早，彼何所本，則仍待考。 

四、《巧錄》全書之義例 

一書么成 ，有 其義例，為全書精神所在，《祐錄》亦不能例外，我人細也尋綠，知此書有其獨特么義 
例。自序云： 

( 1 ) 撰緣記——緣記撰，則原始之本明； 

( 2 ) 给名錄——名錄給，則年代之目不堂： 

85^水頤佛學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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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總經序， 
( 4 ) 述列傳 - 


- 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 • 
- 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 


「緣記」一名，《祐錄》常用之、1^指事物之因緣背景。《法苑雜錄原始集》第韦之中， W 「緣記」 
命名之文篇，計八十餘目，前舉之《梵書緣記》、《六十種書緣記》不過其一二例耳。「名錄」者，謂經 
書内容及卷峽之記錄，為全書重黏所在。「經序」則某一佛經譯本、之總括性說明，義悄畢陳，精華 所繫， 
僧祐最為重視。列傳則譯經人物么風軌典範，是時尚未有高僧傳之作，《祐錄》導其先路，繼之乃有賣 
唱、王中(巾)、慧皎么書。所謂緣記四者之間，其闢係有如下圖所示： 


事(緣記) 
人(列傳) 


書(克錄) 


文(經序) 


書中述列傳部份，事儀草創，為數不多，而邊選橄嚴。儀特色者為「序」么綴錄，全文畢載，說者謂 
開 《經義考》之先例，序體之尊，亦見於蕭氏《文選》 ，劉舰 似未見及此， W 序列為凹大類么一，乃僧祐 
獨到么處。 

《出一一一藏記》之「出」，一般只擇為「譯出」， W 余尋雞所得，本書言「出」實有数事，其義 不一： 


( 1 ) 譯出。 

( 2 ) 撰出。如言律師僧據於揚都中興寺撰出•，明帝世法穎於揚都長干寺依律撰出。 
( 3 ) 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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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宣出或誦出。如記十誦律，弘始六年廚賓功德慧誦出。 

( 5 ) 演出。如《聖法印經記》，元康四年十二月，量法護於酒家演出此經(卷七)。 

抄出較易理解，《記集》下卷，皆屬抄出么一類，抄出者多為約本。 

《祐錄》下卷第五新集抄經錄第一 序云： 

抄經者，蓋撮舉義要也。昔安世高抄出《修行》為《大道地經》’良 W 廣譯為難’故省文略說。 
及支謙出經’亦有幸抄，此並約寫胡本，非割斷成經也。而後人弗思，肆意抄撮，或棋散眾品， 
或瓜割正文，既使聖言離本，復令學者逐末。竟陵文宣王，慧見明深，亦不能免。若相競不已， 
則歲代彌繁，無讀法寶，不其惜欺。 

是類《祐錄》所收，共四十六部，凡一一一百五十二卷，或健抄一品，如《維摩詰》之問疾一卷，或但抄 
若干卷，如竟陵王請定林上寺僧柔、小莊嚴寺慧次等於普弘寺抄《成實論》九卷，慧遠投《大智論》為 
《般若經問論集》二十卷、之類，祇是不全節本。竟陵及其世子己陵王均喜抄經，其自書經，皆有目錄，動 
盈卷峽。僧祐既責么，又讚揚之。《己陵王法集序》稱其「藉意隸書，均臨池之敏」。「躬算嫌素，手寫 
方等，凡書大經凡有十部，鋒刃勁削，風趣妍靡。」至今無寸鎌流傳，俱歸煙沒，至為可惜。 

又《祐錄》於疑經、偽撰之科，一 一為么標明。《安公注經》下至云：「若有一字異者，共相推校， 
得便摸么，僧法無縱也。」具見態度么嚴謹不苟。及雜經志錄前言，討論譯事，謂「方言珠音，文質從 
異，譯胡為晉，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質晉，或善晉而未備明，眾經膊然，難1^折中」。欲求互譯雙語之兼 
通，《祐錄》於此，備致拳拳，具見苦也孤詣，譯才之難，古今共歎！ 


爸晶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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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僧祐有關文學之著述及其文章 

《祐錄》卷十二收陸澄撰《法論》序目，次為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及其世子己陵王《法集》目錄， 
又次即為僧祐本人自撰么《法集》及有闕佛教各書么目錄，其《薩婆多部傳》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史 
部》，此外，《晴志》集部又有僧祐著述一二種 如下； 

僧祐《歲器雜銘》五卷，梁有，亡 
僧祐《諸寺碑文》四千六卷，亡 
僧姑《雜祭文》六卷’、亡 

劉總撰《文也雕龍》，中有《銘蔵篇》、《哀弔篇》、《誅碑篇》，其資料必有取資於僧祐者。祐所 
集碑文多至四十六卷，當日總必曾襄助為理，多所觀摩，可 W 想見。 

《祐錄》重視經疏之序，謂「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御」，故其書中錄序特多，已亦於每一門之前，必 
冠1^序言。蕭統《文選》區分門類，有「序」 一 巧，始《毛詩序》而終^任断之《王文憲(儉】集序》。 
與僧祐見解相同。惟《文也》不1^「序」為一獨立文體，其觀點與僧祐大異其趣。 

有人疑《出一二藏記集》一書，出劉舰么手，且列舉是書序文 ，用字 遣詞不少同於《文也》者作為讚 
據。我人苟細也嗯嚼《祐錄》諸書自序，每每自標「祐」 之名，如云： 「祐 W 庸淺 ，豫憑法門， 熱仰玄 
風，誓弘大化。」(《出一一一藏記序》)「祐竊尋經言、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胡漢同異 
記》)「安公觀其古異，編么於末，祐推其歲遠，列之於首。」(卷二《古異錄》小序)「祐校安公篱 
錄，其經有駕名則繼錄上卷，無譯名者則條目於下。」(《失譯經錄》小序)「祐總集眾經，遍閱群錄， 



新撰失譯，猶多卷部，聲實紛樣，尤難绘品。」(下卷《失譯雜經錄》小序)而「序」卷部份 ，收 祐自作 
111 文，其二文均起句即云「祐尋舊錄」，师《賢愚經記》言元嘉 llh 二年有「稽弘宗者，年始十四，親預 
斯集，躬睹其事，泊梁天監四年……祐總集經藏，躬往諮問。宗年奢德唆，故標講為錄， W 示後學焉。」 
(《賢愚經記》)其他僧祐《法集》總目錄序則云：「僧祐漂隨 前因， 報生間浮。」《稽迦譜》序則云： 
「祐1^不敏， 藥謝多轉，時因疾隙，頗存尋觀。」《化界記》目錄序則云；「祐^庸固，志在拾遺，故抄 
某_兩經，1^立根本。」循覽諸序，無不直稱己名，^^示負責。各篇命意遣辭，風格道整，與《文也》行筆 
聲貌 ，絕 不相涉。舰頗尚氣，故制《養氣》之論，往往憎與氣偕 ，觀其 所論 ，體氣 、任氣、秀氣 、異 氣諸 
觀念，非僧祐么所致力。我人仔細觀味，《祐錄》諸文，當由自撰，非他人所能捉刀，斷新然也。 

六 、僧 巧談經頃喔導 

《南齊書•竟陵•韦傳》云：「永明五年，正位司徒，移居雞寵山邸……招致名僧講佛法，造經嗎新 
聲。」僧祐當年或參預其役，《祐錄》特闢《經嗎導師集》一類，共收文二十一首，起《帝釋樂人般遮琴 
歌嗎》第一，訖《導師緣記》二十、《安法師法集舊製 S 科》第二十一。就中與蕭子良有關者三篇，新安 
寺釋道興么《竟陵文宣王第集轉經記》最為重要，所謂「第」即指雞籠山邸。 

《祐錄》收寬陵王《法集錄》並序，內有《讚梵嗎偈》一卷、《嗎序》一卷、《轉讀法》化《稽滞》 
一卷，凡此皆蕭子良在雞籠山邸所造有關經嗎么著述，惜均失傳。 

予良之子 E 陵王昭胃，著《經聲賊》一文，亦有關唱導之文獻。《梁書•蕭子雲傳》稱其嘗預重雲 
殿， 聽制講《111慧經》，退為《講賦》，此文則為《糜弘明集》所採，談俗講者可从參考。宋贊 寧云； 
「齊竟陵王有導文，梁僧祐著新立讚歎緣記及諸色呪願文。隋高僧真觀深善斯道 ，有 《導丈集》。」贊寧 
《大宋僧史略》中讚嗎之由條云：聽子良著《讚梵喝偈文》一卷，知此類文字宋初尚存於世。 

gw 巧访巧史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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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巧淵源論 

又僧祐自撰《法苑雜錄》，其序云：「庶辨始2^驗末，明古1^證今，至於經嗎導師么集，龍苑聖僧之 
會……宋齊么隆、實弘斯法，大梁受命，導冠百王。」「導」指唱導、之事。陳寅恪《四聲一一一問》所言么新 
聲，即謂經嗎新聲，與聲調無關，觀《祐錄》么《導師集》所載文篇么名目，可 W 思過半矣。 

t 、 僧祐之巧思及貧建築藝術與後人之稱譽 

僧祐一生事業，最為人欣賞者，為負責梁時諸寺之佛教建築工程。天監八年九月二十六日造光宅寺、 
丈九無量壽佛象《一 _】、天監十二年至十五年督造剣溪大石像二一一一、及攝山大佛二一二一，金維諾撰《僧祐與南 
朝石證》一文詳記其事《出一二藏記》所錄，關於僧祐工程者有下列各文 如下； 

光宅寺丈九無量壽金像記 
定林上寺欠尉臨川王造鎮經藏記 
(梁)皇帝造光宅寺堅刹大會記並臨川王啟事並物答 

1^^諸篇皆有關建築1程之記錄，巧惜文均散佚。 

唐麟德元年道宣著《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記：「梁祖天藉(監)初化化宅寺……佛像多現神荀。 
剣縣大石像者，元在宋巧育壬所造，初有曇化禪師從北來……聞天樂聲……陶移天台，後遂繞造為佛像， 
槽經年稔，終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夢能引剝縣石像，病可得癒，遂請僧祐律師，既至山所，規模 
形製，嫌其先造太為殘陋，思緒未總。夜忽山崩，其内佛現，自頸政下，搁在石中，乃刻整浮石，至本 
仍止，既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真儀案在石中，假工除创，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魄制碑於像所備 
么。」此碑文字現存，蓋作於魄天監宮太子舍人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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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城佛像，後人多有題隸，唐孟浩然《臘月八日於剣縣石城寺禮拜詩》吉：「石壁開金像，香山繞鐵 
閣。下生彌勒見，回向一必歸。竹帕禪庭古，樓基世界稀。夕嵐增氣色，餘照發光輝。歲席邀談柄，泉堂 
施浴衣。願承功德水，從此濯廬機。」北宋章得象《留題寶相寺》屯 律云； 「天台四面翠如屏，洞穴幽奇 
地最靈。百尺岩中真慷在，下年澗畔古松青。路傍斷石留神跡(路旁斷石如刀鑑割截之狀。傳云昔造佛者 
試銷於此，今謂么「銷解峰」是也)，壁上遺文缺舊銘(建寺碑文乃劉總所撰，今壞缺不存，但寫之屋 
壁，字已說矣)。我是丹丘仙郡守，暫來猶似覺魂醒 - i 。 」得象字希言，樞建泉州(浦城)人，真宗咸 
平五年進±，寶元元年丞相。楊億有《表弟廷評章得象知信州玉山縣》詩。余囊年遊天台山，道經峨縣， 
見此大佛仍保存完好，頭高丈許，耳長古八尺，楠為壯觀。 

八、僧祐與蕭子良父子及劉總、寶唱之關係 

南齊竟陵王蕭子良為佛教之大力支持者，僧祐受其青眼，每延請講律。竟陵事蹟詳湯用形《佛教史》 
第十一二章。子良手書佛經古十一卷，著《淨住子》，《文選》六十李善注引《淨住子序》。按《翻譯名義 
集》布薩義為淨注， W 淨身口意。淨住之取名，當與布薩有關。道宣《廣弘明集》所引，可窺全書梗概。 

子良短作，享年僮一二十五，任肪撰行狀稱其「弘珠洒之風，闡迦維么化」。其子己陵王昭胃，亦崇佛 
法，父子弘法之規模，所著《法集》目錄，賴《祐錄》為之著錄宣楊，免於煙沒。 

劉總與僧祐有不可分之聯繫，長期 W 來，為研究《文必雕龍》者所致力，論著繁蹟。自明 W 來，不少 
學人，有劉總為僧祐代筆之誤解，經過 h 述史料梳理，有下列 111 事，須加 W 辨明： 

《一) 總奉跡，僧《柴 書》 本傳較為翔實 。傳云：「總早孤……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么居處 
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經論」指佛書，知總之佛學，得自僧祐。魄依止僧祐，始於何年，史無明 
文，有人臥舰為僧超辯撰碑銘，在永明^年"^$，遂謂舰之依祐，肇於是年。越二載為延興元年，僧柔 

@巧巧佛巧义巧 



卒，舰亦為製碑銘，事詳《祐錄》。按超辯於《高僧傳》列入誦經一類，其人原故誦《法華》著聞(日限 
一遍禮佛，凡一五十餘萬拜)，非如法穎、法獻么地位。又僧柔則15居定林上寺，與僧祐交好，舰於寺僧 
之間，地位非高，因祐之關係得為此二人撰碑。故知舰、之從祐，必在永明十年^^前多年，方能博通經論， 
臥是反證永明十年不得為二人結識之始，此其一。 

(二) 《梁書 •舰傳》云： 「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出為太末令，除仁 
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舍人。」1^上為總出仕後么官職，證之其他記載，蕭宏於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蕭 
績於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十年，南徐州刺史，號仁威將軍，續加「仁威」之號乃在天監十年。又《續僧 
傳•僧晏》云；「天監六年，選才學道俗僧晃、僧智、臨川王記室東堯劉獅等一二十人，集定林寺，抄一切 
經論，臥類相從，凡八 h 卷，皆取當於曼。」又同書《寶唱傳》云：「天監古年……肋莊嚴(寺)僧曼於 
定林上寺，鑛《眾經要抄》八十八卷。」此即同時之事。合上諸事觀之，天監六年舰仍為臨川王記室，化 
參加定林上寺僧曼主持抄經么工作。至天監十年方為南康王記室。考《出 H 1 藏記集》成書甚遲，書中記 
梁朝功德甚多，下及天盛十一年梁武注《大品經》事。是時總在東宮為通事舍人，必無暇參預此書、之編撰 
工作。由《僧曼傳》觀之，總實在僧曼領導么 f ，是時《文必雕龍》離己成書，仍未為時流所重，可1^概 
見。此其二。 

(三) 《續僧僻•寶唱傅》云： 「律師僧祐……著述《集記》，振寶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 
誦餘日，裙拾遺漏。」所謂《集記》，明指《出一一一藏記集》，寶唱年个八即從祐師出家，所言自屬可信， 
是此書自由僧祐手定。《祐錄》最後為僧傳，寶唱繼之撰《名僧傳》，故云裙拾遺漏。由寶唱之言，足謗 

《出三藏記集》非假手他人么作，向來稱么曰「祐錄」，是 h 分正確的。此其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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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小結 

僧祐《出 S 藏記集》一書，有其獨特之義例及行文習慣。其書自卷十一起，題名曰：「梁建初寺沙門 
欄僧祐撰。」似卷十2^前為居定林寺時朔所著手，从後則居建初寺所輯集者。卷凹《失譯雜經錄序》結語 
云：「夫十二部經，應病成藥，而傳法淪味，實可恨歎。祐所从巧軸於尋訪，崎嘘於纂錄也。」措詞叮啤 
周至，山自肺俯，決非劉触所能代肯。有人撫取若干序文中字眼，與《文也》比較，遽作粗、心結論，謂此 
書原出舰手，不免厚註古人矣。 

本文作為於北京大學主辦「首屆湯用形學術講座」演講之一 


註釋 

(-) 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卷十 - 。 

{ 二 ) 詳陳垣《法獻佛牙隨現記》，《文史》(北京：中華書局】，第-期一-九六二年)。 

( II 三見《高僧傳•舆福》。 

(四】佛說五時教第-時在鹿野苑轉四誦法輪，大品經是第二時教，見蕭子顆教御講波若義(《廣弘明集》卷十九> 
(五】道宣(編】《廣弘明集》【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九八4^年)，卷 II 十九。 

(六) 湯用影《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 NI 年)，頁七0|二。 

〔七】《大正藏》，第三冊，頁-八六。 

〔八)左、右行之分析’詳 A . 王 . Dani 、/ n 這当 Pa / e 晏 rap/?K ( c ^ xford : olarendon press ' 1963 ) ’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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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 淵板論 

(九】見拙作《唐前十四音遗說考》，載《梵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九九一二年)。 

(十】張懷谨《書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九八七年)上章草下自注引。 

(-一】見《僧傳》 卷十二 I 《法悅傳》。 

(- 二 ) 見同上注，《僧護傳》。 

(- |二 ) 見江總《棲霞寺碑》。 

(-四】見金潍諸《中國美術史論集》一化京：人民美術出版社，-九八-年)。 

(-五】《會稽探英總集》，卷九 •’又 《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五九 
M 六】見《高僧傳》。 



從釋衰踪《辯正論》談譯經問題 


譯事之難，由於被譯與譯出兩種文字在結構上基本之不同，如何溝通傳達，既有「信」的間題，又有 
「美」的問題 。老 子說：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二者間形成的矛盾 ，怎樣 去解決使其既美虹信 ，是歷 
來 翻譯家共同致力而不易做到的難題。中印文字的互譯 ，唐宋 W 來 ，重 點的翻譯大師己有許多石破天駕的 
理論 。道 安論譯胡為秦，有五 失本， 一二不易之說 ，玄巽 謂五種不譯，贊寧標褐六例 ，這些 都騰炙人口 ，文 
學批 評史家均略加 W 載錄。譯經制度、唐代己經確立。在唐 W 前，釋浸琼的《辯正論》是一篇很重要的文 
字。全文收入道宣的《續僧傳》，被公認為「足1^為翻譯之(楷)式。」 

彥琼么參預譯事，妙體梵言。他在晚年每「1^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一二萬言，古日一 遍， 用為常業。」 
溫舊知新，力學不倦。《辯正論》的主要論縣 有二； 

( 1 ) 是「相關要訓」 ，計有十事：一句韻，二問答， S 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吼功，屯品題， 
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疏共相。這些是涉及文體、校勘、義理方面的問題。 

( 2 ) 他提出 「八 備」； 一不禪久時，二不染識惡，三不譬闇滯，四不過魯拙，五不好專執，六不飲 
高街，也不墮彼學(指梵言正譯)，八不昧此(±)文(指華諸蒼雅文字)。 

他所論及的範圍相當瞒泛，不離一般治學的基本態度和方法。就中韦與八遁環繞 著華、 梵語文本身， 
認為須有良好基礎訓練。意思是對梵要「聖晓 一二 藏，義貫一一乘」，對華必須「旁涉墳史、工綴典詞。」換 
言么，對於二種不同的語文與文化背景，都需要相當造詣與高度修養。意琼似乎對華言的根祗更有深度。 
他在北 周時為「文外玄友」 么一，他與薛道衡、陸善經等一代文宗都有交往 ，又著 《內典文會集》 ，應該 
算是擅 寫文章 的名家，在僧眾之中，最為熱楚。他可說是一個信言與美言二者兼能做到的翻譯家。意琼談 



; -如佛巧淵源論 

T 1 

到「得本開質，飘巧由文」的原則，他不僅重質而且重文。向來翻譯界每每著重於被翻譯的原文的理解， 
而忽略了翻成傻的果實——譯文是否成功。這不只是要信而達，而是譯文是否成為一篇可讀的文章 ，這 
點是很重要的。中印互譯的結果，大多數是質餘於文，或者「質木無文」。佛典本來在梵文學上沒有太高 
的評價，-再翻譯，更不成樣了？許多譯家原本是印度的僧徒，他們的中文修養差 ，譯 出來的文字能夠有 
「文學性」而文質兼美的不多，所 W 必須經過一些文人的潤色，成為譯經一定的手續。 

我初學梵文時，讀薄伽梵歌(口 hagavad-gl 函) n •二十111，有下列 二句； 

nai-nafn dahati 育 vak 苦 ( 火不能燒 ) 

( rm 0 口 am ) 

口口 si-nahl kledayanty 芬 0 ( 水不能濕 ) 

(n 口 S 3i ) 

我便聯想到《莊子•大宗師》說到真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二句，文義完全可 W 對應。 gTS 古 
來無人遂譯， 至近時纔有一些譯本。華言、之中，有不少與梵言雷同的，特別是《莊子》。所^晉1^來的玄 
學家在這襄找尋「格義」的材料。 

衰琼說：「留支洛邑，義少加新•，真誦陳時 ，語 多飾異。」留支是菩提流支’魏言道希，魏時住永 
寧寺，創翻十地。(《續僧傳》一)他是北巧度人，姑且勿論。真誦(西天竺人)即波羅末陀之漢譚， 
翻《金光明經》等六十四部。又出《金屯十論》即數論 (苗 ITlkhya) ， 這是唯一婆羅門經典漢譯現存的譯 
本。《成唯識論述記》一稱：「有外遁入，金耳國……謗僧不如外道，遂造古十行論，申數論宗，来 W 金 
賜之……名金 十 論。」今存數論梵本，有凹世紀自在黑 (芯 vara 百 S 3 a) 之數論偈 (苗 rpkhya- 島 rik 貫，為 
韦十 首么二行詩偈。日人言取與真誦譯本參校，有一首漢譯缺之。衰琼稱真師「語多飾異」，今觀此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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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首第一行： 

oitras 乂 wth 吗 sray 口 3 rto wthwiwwciibllyo 
畫 如 壁離 杭 

乂 atllw oollw 乂脚 

離如影 

真誦譯作「如臺不離壁，離杭等無影。」細審原文，有兩如字 ( yat 萬)，而離字則一作二 e ， 一作 
vi 夏：二 6有 without 義’這二語為平行語氣，用字故意變異’勿使雷同，具見修辭工夫。漢譯語氣不順 ，為 
了演成五字一句，不免增字成為衍文，至 St 昂 nv 豈 shyo 一字臥「杭等」譯之，頗覺生硬•，岂 一 訓行列 (row 

Hne ) ’ t > hyo 即八順聲第巧轉 sampra&s ( Dat ) 「與格」之多數- bhyas 。 真師可能讀杭為「行」’殊 

感晦澀，所謂飾異者，或即此類？ 

無論何種文字，都有它的「聲文」之美，聲文的形成，必基於該文字本身的特殊結構 。劉 舰論文 ，於 
形文、之外復標舉聲文，因之，有《聲律》篇之作。華言如此，梵文亦然。近時梅祖麟君 W 為「律詩」出於 
聲病說，遂認 「律」 的起因’由於印度皆 oka 的影響。按當 oka 即是 3 etre ， 在印度可溯源遠至巧陀’有簡 
單、複雜與對句，或一組二一句 ( triplets ) 等花樣，與華完全不同結構。鳩摩羅什頗深於此道，他嘗極中肯 
地說道，‘ 

天竺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 ， W 入綾為善。凡銳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 ，从歌 歎為貴。經 
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 
乃令喉喃也。 

@1尔頗佛學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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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嘗「博覽四圍陀與及五明諸論」(慧蛟《僧傳二》)故特別注意偈頌的聲文音節，但經過改譯，不 
免失去原來的音律美，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漠譯偈頌由於硬性制定一句必為五字，有時只好削足就履， 
試舉什公譯龍樹《中論》一例： 

梵文 _ 

价巧的 C 的扣 rvw-d 了扣 rmo^c 

Kim 驾 antarh kirn amtavat 、 


( 《中論》觀涅樂品第二十五 ) 

原文凡用四個 「芒 3 」 字在不同的位置上，他只譯出一個「何」字，原文有二個 「 ca 」 ，譯文亦用兩個 
「亦」字，而施於第一二句，但與原文分配於一二、网句不同，這是由於偈句的字數所拘柬，所科難1^傳神。 

華夏有自己的詩律，後漢鍾峭隠密山專15詩律教授，門徙千餘人。鍾蜡講授的詩律，可能是一二百篇配 
合弦琴的律呂問題，不必如王力所說的 versification ， 這與印度的芒 oka 當然不同’但古詩和樂府自有它一套 
合樂的3泛3。古代王者朝見祭祀無不奏樂，1^安賓客，而悅遠人，與印度一樣，各有它的資01^3,何曾互相 
因襲呢？把印度伽陀的哲 t 夏，變為漢文的五言偈，無法維持它原有聲文之美，什公私知肚明，但卻很難做 
到，基本上是由於語文結構的差異么故。 











浸琼的翻譯理論，不僅在質上求信，而且注意到藻蔚的文，力求其美，尤其注重譯成之文，要有可讚 
化。為求譯文的善美，遂促進後來譯經制度的健全，浸琼這篇文字應該有它的重要性。吾人檢讀北魏至隋 
譯經寫本的題記，沒有分別把筆受、證梵語、證文等負貴人加 W 記錄。要到唐開國 W 後，方纔由某官員認 
真具名，寫出他所監修的責任。玄契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在龍朔元年的寫本上面，還題署「許敬 
宗等潤色監閱。」當日對「潤色」的重視巧：^概見。追原其始，彥琼對譯文提高水準的呼鶴，不能說是沒 
有相當的影簿呢。 




w »» 拥源論 
1 — 

隋禪宗 111 祖塔膊銘" 


歷史上禪宗么遺跡、遺物，可供探討者，若達摩初燕虜州之「西來初地」，光孝苛之六祖髮塔，南華 
寺之六祖傳衣鉢等等，眾所共知。囊時，胡漢民兄長胡毅生曾收藏有一二祖塔轉，因榜其所居曰「隋齋」。 
此一長物(下文稱甲碍)現歸北山堂，北山堂復獲另一件為當日同時模製之複品，前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之 
舊藏(下文稱乙碍)。承利榮森先生好意，惠予假觀，得摩擎原物，大鲍眼福，謹記其大略， W 備研究禪 
宗史者之一助。 

- 、焉銘描述 

原物瓣 15. 5公尺，橫 11. 4公分，厚 3.^ 公分。左側刻「大隋閒皇十二年作」八字，化山堂所藏贿件，一 
為隋驚舊藏，久經人椎拓過(見張谷雛(申觀)傳拓第六本)，第 一巧之 「11」字下面微有崩損；另一件 
字形筆墨較明朗而遗峭，似未經施墨，第五行第一字「供」略有損壞。 

一九八二年四月，浙江杭州市出±此塔轉，不知何切從安徽流轉入杭。圆文詳《文物》一九八五年 
第四期簡報，及《書法》一九八二年第二期浙江蹲物館曹錦炎跋文。 

此一轉銘，端方在《甸齋兢石記》卷个五已著錄，煞其轉頂所刻化紋與利家不同，製作亦復異形，知 
傳世塔轉實有多件。 

碍銘共五行，每行六字，界1^絲欄，依算行款原狀，錄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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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開皇千二年七月’僧燦大去隱化於舒之 晓公础 ，結塔供養。道信為記。 

碍背刻車輪形，殆示轉法輪、之意。銘為凸起暢文，《洞天清祿集》云：「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内而 
凹。」此類陽文么銘，即所謂「款」者也。 

- 1、僧燦卒年 

碍銘云：「開皇十二年屯月隠化。」《文物》簡報及曹跋皆謂據本銘，可知其玫於開皇十二年 
(五九二)，是解說隱化為示寂。然考么僧碟傳記，殊為不合，南唐泉州招膺寺靜節二禪德所編之《'机堂 
集》云： 

第王千祖僧線者即是大晴-二祖。……師自隋第二主場帝大業二年巧寅歲遷化，迄今保大十年壬子 
歲，得 U 一百四千年矣。 

《祖 堂集》為現存第一部禪宗史籍，所言 稿整 可信。《景德傳燈錄》(傳第 111) 云： 

第二 一十祖僧碟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 W 白衣謁二祖’既受度 傳法， 隱於舒州之瞒公山。…… 
至情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 
誰縛汝？曰：無人缚。師曰 ••何 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芳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 

謹，師屢試从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 . 即適羅浮山，侵游二載卻旋舊址’逾月壬民奔 

趨’大設檀供’師為四眾廣宣、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場帝大業二年巧寅十月 

@尔巧佛巧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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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也。(《四部叢刊王編》本) 

普濟《五燈會元》東±祖師內二一祖傳文全同。 

上引諸書皆記僧靖卒於大業二年，詳略稍異而卒年則同。陳垣《程氏疑年錄》即據《景德傳燈錄》定 
其卒歲為大業一一年(六 0 六)。其說可從，彼未及見《祖堂集》，應採南唐人記載 ，更 為有據。若《文 
物》及曹文未逵考之他書，遽視隱化為卒年，失之。冀錫齡讀「隱化」如「行化」。《五燈會元》傳稱： 
「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鄰都行化，二一十年方終。」知隱化謂隱居而行化。按《祖堂集》云「遷 
化於大業二年」。《說文》：「遷，登也。」「遷化」猶言「登遐」矣。至於變化字本作 「 b 」 。《說 
文》： 「 b ， 變也，從倒人。」又；「化，教行也，從 b 人， b 亦聲。」此「化」字原訓教化么化，謂 
「教行於上而化成於下」(段玉哉說)。「 A 3」與「化」本為兩字，後混合而為一。「遷化」、之化是變化 
之化 ( b ) ，「隱化」之化是教化之化，取義不同。故不得解行化之隱化，為示寂之遷化。觀諸僧傳記 S 
祖隱於晓公山，其事遠在大業科前，且所記都說「開皇十二年付法與道信」 ，正 與轉銘吻合。 

|二、 晓公山 

院公山在今安徽潛山縣。據《漢書•地理志》所載，廬江郡有瀉、院二縣，满下云：「天柱山在 
南。」《通典》；今舒州古院國也。《太平寶宇記》；「春秋時院國，偃姓……楚滅之。」羅泌《路史 • 
國名 紀》； 「舒之悚寧有院故國，晓與瞒通。」碍銘之院公山 ，其 字從日 ，乃隋 時別體•’據《漢書》當從 
目作院。宋本《太平御覽》卷四十 一 二地部「院山」條 下云： 

《建書•地理志》曰：曉山在溝山，夭枉峰相連。其山一二峰鼎崎，叠峰重蠻’拒雲概日，登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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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經曰：晓山東西有激水。……(東本’頁二 0 八) 

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圖經云： 

从其地言之，則曰游山从其皆鴻也 •，从 國言之，則曰晚山， W 晚伯所封之国而言也；^峰言之， 
則曰夭柱，从其峰之最高而名之也。 

《方輿紀要》；「名雖有一二，實一山耳。又或謂山南為晚，山北為潛。」依是言之，僧瑶所隱么晓公 
山，即指天柱山。 

四、銘及墓葬 

玄宗證三祖為馨智禪師覺寂之塔，唐時為一二祖刻銘，見宋人王象之《輿地婢目》者尚有： 

山答寺糜大師碑铭 

寶應元年，房巧文，徐浩書。 

III 祖大師碑陰記 

成通二年’張居遠撰。 

山谷寺|二祖大師偈 

爸尔巧佛巧 文樂 





0 係巧拥源論 

建中二一年立，卿史中丞包估撰。 

(俱見該書安慶府啤記)。 

著《歷代名畫記》之張愛賓竟有文述攻二一祖。惜上列諸篇均不 W 見。 

《景德傳燈錄》；「河南尹李常……誦為舒州別駕，因詢問山谷寺眾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 
否？』時上坐慧觀對曰：『有么。」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啟搞……得五色舍利 S 百粒，故育粒出己 
俸建塔焉 ••百 粒寄满澤神會， W 徵前言•，百粒隨身。」附記其佚聞於此。 

五、 碍 占指紋 及其他 

隋齋舊藏(甲轉)之碍，其上四指印紋，按在左側第二輪處，另一轉亦背四指印，個按於中間法輪周 
邊么經緯線 t ， 可知製轉時，黏主米乾， W 手執碑，因指所按部位不同，故呈異狀。端方所藏塔轉，據雜 
錫齡所記述：「轉巧刻五五泉式妓回紋蕉葉紋，右側所刻屬键椎道具、之類 ，不基 晰不巧識。」「五五泉李 
佐賢《古泉匯》列不知時代品，據此塔記，知開皇時行用矣。」華書謂「此其北魏遺制歎」，與隋之年代 
正相銜接。 

此轉銘可證禪僧大師付法，結塔供臻，巧从造轉立記，山於化製模节化，故轉得印成不同形製多件， 
廣為流布。 

六、 書法 

此轉書法殊佳，曹跋云：「雖寥寥一一一 十 然可直追《董美人志》。山此可妊道信功底。邊側數字雖 





不及遣信筆力，然亦不入 f 乘、之列。」考《五燈會元》 s 祖傳稱； 「至隋開皇和二年壬子歳，有沙爛道 

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 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此說如 可信， 則開皇十二年，道信方十四 
齡，碍銘之書未必出其親筆 ，存疑可耳。 

據轉彻紀年’此轉分明作於豐十二年。是時應巧僧燦辆在 晓公山隱居行化么年 ’結塔供鲁’道信切 
稚齡從遊，故命道信為記，則作轉者乃僧壤本人。若謂僧燦逸化之後 ，由道信作銘 ，不應直其么 
如是解韓，似較近理。 

*本文承利榮森先生提供原物及若干有關資料，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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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六祖出生地及其傳法偈 


北京大學將為陳寅恪先生刊印紀念文集，王永興教授囑余撰文。憶寅老於一九 S 11年嘗作《禪家六祖 
傳法偈么分析》(《清華學報》第屯卷一一期)，折衷名理，新義紛披，其文久已胎炙人口。不倭近年頗涉 
獵禪籍，去歳曾漫遊韶州、懷集等地，今夏又至新州謁六祖故居，讀東友所著論《慧能》及禪宗史各書， 
猶覺剩義尚多，有待於挟發，因不自量力，勉成短文， W 當芹獻，聊抒對陳先生學術成就之瞻仰，兼 W 表 
其啟發來學么功云。 

自來因五祖對惠能說過「嶺南人無佛性」，六祖遂幾乎被人目為赤貧而目不識了之猜猜。余到新興！^ 
後，對六祖、之認識大為改變。第一，六祖之父盧行瑶，原出范陽，實為世族大姓；第二，「六祖舍新興舊 
宅為國恩寺」(宋僧本傳)，規模宏偉，知其原非間巷編很•，第111，六祖為父母起墳，其自知涅樂即返故 
鄉示寂。《壇經》說其「藥落歸根」，實則儒家「禮不忘本」么義。頗疑其早年嘗受家庭教育之薰陶，並 
非全不識之無者，故能聽誦《金剛般若經》而凝神不去，聞讀《涅藥經》而能辨析大義，因而有行者之 
稱。唐代么新州，為名宦賠誦、之地，盧行瑶之後，張柬之、化位皆髓其地。杜位為李林甫之婿，林甫炙手 
却熱時，位官右補鋪(《舊唐書》卷一 0 六林甫傳)，及巧敗，徙新州(《全唐詩》小傳)。《新興縣 
志》載杜位《新州八景》詩，其-為赞城旭日，有「新州萬竹繞為城，旭円穿林萬戶明」之句。杜位為杜 
甫從子(《全唐文》卷一二九五，參《唐人行第錄》頁一二韦四考證)，與甫及岑參有詩來往，家化詳《宰 
相世系表》。張柬之 W 漢陽郡王襄州刺史眩為新州司馬(《舊唐書•中宗紀》)，其本傳稱：為武一二思所 
構，贬授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情產而卒，年八十餘(《舊唐#》卷九一，頁二九四二)。張柬之.貸卒 
於新州。《新興志》於柬之避任之年歳不詳。考《通馨》卷二 0 八中宗神龍一 1年(古 0 六)五月，武一二 



思使鄭惜告敬輝、韋彦范、張柬之、袁恕己等……六巧戊寅，眩輝崖州司馬，浸范澈州司馬、柬么新州司 
馬……屯月……長流輝於環州、彥范於讓州、柬之於滿州。……矯制殺之…… W 周利用……奉使嶺外，比 
至，柬之、驛已死(頁六六0五)。是柬么^^神龍二年六月較新州司馬。^^月又眨髓州。其到新州殆僅一 
巧而己耳。 

新與當地傳說：六祖父盧行瑶於武德 111 年(六二二)九：：：：被贬新州司馬，落籍新興。巧李氏，新興縣 
舊鄉村人。惠能一二歳喪父，母子相依度口。是巧瑶贬巧新州馬與張柬之相問，惟其原宫則不 W 考。然新 
州乃武德四年始置。《舊唐書》卷凹一《地理志》云； 

新州，隋信安郡之新興縣。武德四年’平蕭鈍，置新州，舊領縣四，户七千王百八千八，口王萬 
五千二十五。 

則武德一二年蕭锐未平時，尚未有新州也。唐時新州所領縣有新興、索盧。據考古記錄，索盧縣遺址在 
今縣南集成區夏盧村南側來龍山麓，有唐代板瓦出±。惠能故居即在集成區夏盧村，相傳為其出生地，今 
屋址猶存，其地即在唐之索盧縣境也。贊寧《宋高僧傳•慧能傳》云； 

其本世居范暢。厥考詐行瑣，武德中’流亭(俘)新州。〔从〕百姓終於贬所。路述家系 ，避虛 
亭島夷之不敏也。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純淑迂懷，惠性間生，雖蠻風禄俗’潰染不深’而 
說行么形’驳雜難測。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晏空，業無販產，能負薪矣。……(《宋高僧 
傳》 卷八： 《大正藏》 ，頁七 五四) 

行蹈於武德中贬新州，至貞觀^二年生惠能，積十許年，新州人日借一二萬，彼^州司馬作寓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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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薄治田產，不必如贊寧所稱之屢空，故惠能有舊宅可舍作國恩寺焉。其家本出范陽盧氏，自神靡中盧 
玄為儒雅么首，蔚為北方巨姓，鄰下風流，范陽盧元明尤負重望(《通鑑連卷一一韦)。《唐書•世系 
表》，范陽盧氏四房陽烏(魏祕書監)’大房有行嘉，青州錄事參軍(頁二八八八)，隋、唐初人，與行 
瑶同屬「行」字輩，不審其關係如何？贊寧稱其「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可惜文獻無徵，其 
所述家系煙沒無傳，想與范陽琢么盧氏必同出一系。盧亭者，亦作盧停，《嶺表錄異》謂是出盧循餘黨， 
《永樂大典》廣字號作盧亭，與此《宋僧傳》相同，蓋指廣 東止著 (見拙作《說璧》，《選堂集林》，頁 
九】毛)。行瑶之作《家系》，即表示出自中原巨室與地方蠻僚異其族類。故知惠能家世原出河北望族不 
得3;猜猿目之。新興有惠能之父母墳墓，其母確姓李氏，是否即新興本地人則無法證實，六祖所舍宅之龍 
山寺，位於縣城南走十一一一公里集成區么龍山腳，建築面積九千二百平方米，未必完全是他的私產。該寺據 
說始建於弘道元年(六三三)，神龍二年 ，中 宗頒賜書門額曰敕賜國恩寺 ，至 今尚保存完好，是年正為張 
柬之眨誦新州之歲。國恩寺左側又有報恩塔。建於嘗宗太極元年(屯一二)六月 ，則 為六祖在曹溪賣林寺 
命門人所建者。先天二年，六祖從寶林寺返新州，道經肇壞，其地後人建為梅庵 ，傳 其穗梅 於此， 有井円 
六祖井。 

國恩寺左上方有六祖手植窥枝樹(高十八米，樹頭圓圃 4. U 公尺)，清陳在謙賦 詩云： 「龍山側生枝， 
仍傍盧公墓，吾師手所植，樹老蟲不鐘……樹也本不化，師也本不去。」傳誦至今。其父間比冀塚六祖所 
建，神龍間賜額，此外又有別母石、思鄉亭、報恩堂。六祖眷戀故鄉，母愛尤篤。(別母石在今集成區舊 
村，為其赴黃梅東禪寺求佛•其母李氏送別至此石，因名。)其回鄉示寂，今幽恩寺尚存塔基，湿樂於 
此，先覺鹏於此塔内。《新興縣文物志稿》稱；「香燈尚，在集成區 S 坪村側，相傳六祖巧寂後，僧人爭 
迎其肉身，於此闺禱告。」《壇經•付屬品》稱其葉落歸根。屈 子云； 「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楚辭•哀郭》)六 化有焉 。千戟之下，其孝思足从感人。其後洞山良价有辭親偈。宋朦州精契嵩《輔 
教編》內除《墙經贊》外，又有《孝論 t 二葦》，比於儒家么《孝經》(見《轉津文集》卷一二)。稍後精 




宗頤又有《勸孝文》(《宋史•藝文志》著錄)。禪家重孝道 ，即 沐六祖之教化 ，標 與儒之 合流， 其澤長 
遠，於六祖故鄉遺跡尤令人低徊尋思不能去云。 

禪宗史事已為世巧學人所共注目，《壇經》異本，自敦煌本切至舆單苛本， H 人已有諸本集成么作 
(參田中良昭《敦煌佛典與禪》)。而六祖肉身問題，友人戴密微、徐惯彬二先生均有專論。(參 Pa 己 
Oem 芯 ville , Momies d - Extrese - orient ’ 見其 C 770 京 £/ 交 5 y §/ o 當音 es , 《1921 — 1970) Leide 三 973; 徐巧彬 
《南華寺六祖慧能真身考》(稿一。) 

慧能事跡，討論者實繁有徒，今但舉新州一地略作考察 ，算 餘不逞多及。 

陳寅恪先生對於神秀、六 祖之傳法偈頗生非議，禪其「襲用前人之舊文 ，合為一備， 而作者藝術未 
精，空疏不學，遂令傳也之語，成為半遮之文」。所謂前人么文 ，彼舉 出二事 ，一 是神秀弟子淨覺所著 
《愣伽師資記》載求那跋陀之「安 必法」 玄： 

亦如磨鏡，鏡面上塵落盡，一心自明淨。 

二是武德時僧曇偷傳言： 

先淨昏情，猶如剝葱。……倫曰……本來無葱，何所劑也？ 

陳說甚富新意。神秀、慧能二師之偈語，是否襲用上引二文，殊屬難言。余考神秀「必如明鏡」之 
義，原屬恆言；而六祖「本無」(樹，亦無台)之語，則綱源殊遠。遣家早己言「也如明鏡」，《莊子 • 
應帝王》篇：「至人之用必若鏡」。語亦見《淮南子》。《呂覽》且稱：「鏡，明已也細，明己也 
大。」(參看《御覽》韦一也鏡及鏡台二巧)。姚察《梁書•處 i 陶宏景傳》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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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宾會，''心如明鏡。 

南齊廬江何點亦言，「陸慧燒 必如照 鏡。」(《御覽》引《齊書》)，安知神秀「也如明鏡台」非取 
自此等語乎？又《梁書•到慨傳》，「子鏡，字圓照」，此則用釋典命名，所謂「大圓鏡智」是矣。 

在阿含部小乘經典中，切鏡喻必者數見。姑舉一二例： 

西晉竺法護譯《受歲經》： 

彼便喜化清淨’白佛：世尊境界行，自見己樂行’猶若諸賢有眼之壬，指清淨鏡自照面’此諸賢 
有眼 之壬，自見面有塵垢，彼便不喜悅’便進欲止：此諸賢此有眼之壬，不自見面有塵垢，彼即 
喜化清淨。 . (阿含部’《大正藏》卷一，買八四=1 ) 

又失譯人名、之《優販夷墮舍迦經》： 

佛言：如人有镜，鏡有垢，磨去其垢，鏡即明。……''心開如明如鏡者，不當有怒意。 

(《大正藏》卷一，頁九一二) 

是知凡稱！^「清淨鏡自照面」，及「磨去其垢鏡即明」，本出自佛言，亦即神秀所謂「勤拂拭」，惠 
能所謂「常清淨」也。最有趣者，第一部漠僧筆受之佛經，即為《法鏡經》， W 「鏡」為名’其書尚存， 
見賣積部下(《大正祿》卷个二，頁一五)。書題後漢安息國騎都尉安玄譯，實出嚴佛調所筆受。《法寶 
義林》稱其梵名為 Ugra 【 datta 〕 pa 县 rcchi ’ 按 ugr 二 dat 互義為 strongl 》 given ’ 與鏡無關。梵文鏡為芭 ar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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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利文為皆鮮 a ， 古波斯文為 ewenag 。 安玄於柬漢靈帝末遮賈於洛陽’料有功號曰騎都尉(見僧祐《出 一二 
藏記》十 111) ，安息傳來此經原本當是胡言，為何種文字，尚待研究。書中言及「遠龐離垢，諸法法眼 
生」。又備述「淨戒」「淨慧」，卷末題曰「法鏡經」。吳康僧會嘗為此經作注，並制經序(見《高僧 
傳》)。其《法鑛經序》云： 

夫：心者，罪法之原，臧否之根。……專：心鞭垢，神與道俱。……群生賢聖，競於清淨’稱斯道曰 
大明，故曰法鏡。……都尉口陳，嚴調筆受。(《大正藏》卷十二，頁一五) 

又《法鏡經後序》云： 

夫不照明镜，不見己之形，不識聖經，不見己之情。……不睹聖典，無从自明’佛故著經，名曰 
法鏡。(《大正藏》卷十二 ，頁 一二) 

僧會之注今已不存，惟序尚傳於世，略如上引。韓子云；「古么人目短於自己，故料鏡觀面。……失 
鏡則無臥正須眉。」僧會博通群書，援華證梵。其撰《六度集經》第八十九為《鏡面王經》，述誓人把象 
之事，鏡面王大笑之曰：誓乎誓乎！爾猶不見佛經者矣，便說偈言：「今為無眼曹，空詩自謂請，睹一云 
餘非，坐一象相怨。佛告比6,鏡面王者即吾身是。」(《大正藏》卷一二，頁五一)此寓言中，其王臥 
「鏡面」為名，示非鏡無切明道，故知1^鏡譬道，由來遠矣。嚴佛調亦號「嚴阿祇梨(阿閣梨)浮調」， 
乃漢人出家之最早者，其筆受於安玄之經，現存者又有《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同為漢人譯述之最早 
者。故知也如明鏡么喻，先出於蒙莊，復同符於象法。東漢人譯經早啟其端緒，久已家喻而戶曉也！ 

至於惠能之偈其「本無」樹、「亦無台」兩否定句，用「本無」么理，納諸實例之中，1^破神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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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淘能窺見本體，故為五祖所深賞。其實「本無」一語，自東漢科來，般若諸經中，已自成一品，稱 
曰「本無品」，《放光般若經》(西晉無羅叉譯)列第十一，《道行般若經》(傻漢支宴迦識譯)列第 
十四，《大明度經》(吳支謙譯)亦列第十四。茲摘錄兩支譯語如次； 

( 1 ) 佛言如是：諸天子！諸法無所從生，為隨恆薩阿竭教。随但薩阿竭(如來)教是為「本無」， 
「本無」 亦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但薩阿竭本無，諸法亦本無，諸法亦本無，但薩阿竭亦本 

無。 . 須菩提隨怯薩阿竭教，但薩阿竭本無，過去本無，當來本無，今現在但薩阿竭本無等 

無異，是等無異為真本無。(《大正藏)卷八 ，買四 五王) 

此為東漢月支菩薩支識「本無品」中么謂文也。 

( 2 ) 善業言.•如來是隨如來教。何謂隨教？如法無所從生為隨教，是為「本無」。無來 ，原 亦無去 
跡 。諸 法本無，如來亦本無無異，隨本無是為臨如來本無。如來本無立為隨如來教，與諸法不 
異。無異本無，無作者 ，一切 皆本無，亦復無本、無等、無異。於真法中本無，諸法本無，無 
過去當來今現在’如來亦爾’是為真本無。(《大正藏》卷八’頁四九四) 

此則吳支謙「本無品」中之譯文也。兩本當出一源。支識云「隨怕薩阿竭教」 ，而 支謙云「隨如來 
教」。但禮阿竭即梵文 Tat 昂 gata 之漠譯。一切皆本無，諸法亦本無，即「如來」亦複如是。此後禪宗坤^ 
呵佛罵祖， W 「如來」亦本無也。惠能說：本無樹、亦無台，已能深契「本無」之真缔。顧此義之 傳入， 
自柬漢支識譯《道 行般若縛》「本無品」 始， 時己立「真本無」之義。禪宗之祖，只拾其牙慧耳，我故 
謂：六祖本無么語其綱源甚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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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祐書述《道行經後記》稱「(靈帝)光和二年十月，洛暢孟元 ± 口授天竺菩薩竺朔佛，時傳言譯者 
月支菩薩支識。侍者南陽少安、南海子碧。」《白石神君碑陰》有祭酒郭稚子碧，即是侍支纖譯經之南海 
子碧，與郭稚必是一人(湯用形先生說)；佐譯經之郭稚籍屬南海，遠在慧能之前，五祖之初見慧能 ，言 
嶺南人無佛性，觀於郭稚之事，可知其不然矣。 

余么至新興，投剌，文物工作者迎理，喜而言曰國中文史教授能南來此地者， W 余為始，使余受寵若 
驚。然日本人±組團到此參拜己不止一次。一九八一年有大乘寺長老释井進堂。一九八四年有京都大學柳 
田聖山，稱美此祖庭為蕩枝之故鄉。國人反漠然置之，幸未曾加：^現代化，其遺物建築不致如南華、雲門 
么蒙受無妄之輪奠藻飾，全失舊觀，余獨喜其能保存原有面目。封宗門而論，新州實是禪宗之「麥加」， 
而朝聖無人，可為浩嗔！豈緣宗教情緒之低落耶？抑仍1^「嶺南人無佛性」而未加2^重視耶？則非余之所 
敢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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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巧 渊源論 

慧能及《六祖壇經》的一些問題 


主席、來賓、各位專家學者，今天這個有關六祖慧能的討論會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盛會，聽說會議期間 
還將安排去肇壞新興考察，這是+分難得的機貪。本人萬二分榮幸作為本次會議的第一位發言者 ，本 不敢 
當。據說是由於我的一篇文章(即《談六祖慧能出生地(新州)及其傳法偈》，見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 
必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 ，一 九八九 年)， 新興當地人說我是到六祖出生地新 
舆考察的第一個華人教授，恐怕很難這樣講，不過居然能因此而促成這樣一個有眾多專家學者參加的盛 
會，實感榮幸。在此就慧能的有關問題談幾點想法。 

- 、歷史上到過新州的名人 

我不敢認為自己是近年來第一位到過新州的華人教授 ，但 歷史上確曾有一些名人到過新州，值得注 
意，這案我想舉一、二個例子。 

首先是南宋的胡寅，著名的史學家，《讀史管兒》的作者，他與著名的理學家胡安關同宗，曾賠官肅 
居新州。在他的《斐然集》中有-篇闕於早朔傳媛鋒的序，這本傳燈錄「乃景祐大臣干：隨所撮楊憶傳燈 
錄」，於有名的《景祐傳燈錄》中有引用。序中提及胡寅自己於南宋紹興庚午年贬官新州 ，曾 造訪過「城 
南二十五里龍山寺」(即今國恩寺)，云及在龍山寺未看到甚麼藏經，「獨有巧大部與《玉英集》」(參 
見《斐然集》卷十九「傳燈玉英節錄序」 ) 。 

另 一個造訪過新興的人是檀萃，即《楚庭稗珠錄》的作者，乾陈時人。他曾記其在新興看過《(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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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壇經》，稱道其「直接爽快，平易近人」，意其接近白話，並批評屈翁山《廣東新語》謂新興是六祖生 
地，「目下草木不生」的言論為對聖人不敬。至於屈大均是否到過新興，尚無法肯定。姜伯勤先生也引用 
過這條材料，不過胡寅的材料尚未見用過。 

儘管新興在歷史上曾留下過名人的足跡，但比較近代的中國學人到過新興的不多，而新興的價值是不 
可否定的。我到新興，印象最好的是國恩寺，去後對六祖的看法完全改變了。 

這裹順帶提一下「猜猿」這個詞(《壇經》中載六祖初謁弘忍時被識諷么語)，離然至今仍有爭議， 
實際很簡單。潘重規先生解標在敦煌卷子中「猜燕」的「猜」通「獵」，可釋為「獵鑛」，但這種假借並 
非始於敦煌卷子，唐代前後均有這樣的例子，宋代黃山谷過青草湖詩云「蕉林追猜燕」。我個人整理過漢 
簡，香港中文大學所藏一東漢簡上，就有「猜君」的字穗，這襄的「猜」即通於「獵」。總的來看，「猜 
猜」、「裡猿」都是對南方人的一種贬稱，較晚的唐、宋地理書中仍有用來稱呼西南一帶的少數民族的。 

從我個人去新興的感受來說，慧能不應是如《壇經》等禪籍所描述的那樣目不識了。國恩寺係慧能捨 
其故宅而建，面積很大。慧能是一個地方官的後代。一些文獻所記載的關於慧能的家世如其父盧行瑶被贬 
官至新州的事跡，絕對是實錄，國恩寺的情況說明慧能是有產業的，雖然其父早死，但編非淪落至無科 
為生，慧能幼時巧親猶在，盧氏作為北方著姓，應有一定的家庭教育傳統，因而慧能肯定有相當的文化 
素養，否則如不識字，何^^能聽懂金剛經、渔樂經，這是不可想像的。六祖的偉大在於他是個非常轄晦的 
人，素來不願自我表現，因而後人的描述往往帶有很強的傳奇色彩。 

- 1、慧能的弟子 

《景德傳燈錄》等燈史記載慧能弟子共四十一一一人，日本學者曾作過詳盡的研究，將有關偈贊匯集起來 
進行了細密的考證。實際上慧能弟子的數目恐不止於此。近日翻檢何喬遠《聞書》，其中有一條記載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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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的黃繁山有慧能一弟子，名正幹，此人不在燈史所載四十 一二 人之內。《閔書》云「唐貞元五年，沙門 
正幹從六祖學，既得其旨。……」後止於黃裴山，造般若臺，貞元八年，又建福禪寺。這一條目後面緊接 
著是有名的黃裴宗希運(斷際)的事跡記載，由此來看，似不應輕視這條記載。但這條材料有幾個問題， 

一、刻寫時將唐貞元誤為宋•，一 一、正幹於「貞元五年」從六祖學，這一年代明顯有誤 ，因 是時慧能已去 
世。似乎可科推測正幹可能是六祖學生么學生較為合理。 

從六祖學生的生年籍貫來看，各地都有，膺東籍的 W 能只有一二個，這充分顯示慧能的繫響力遠不限於 
嶺南。 

|二、《壇經》傳本問題 

這襄主耍想談一 ‘ h 敦煌本。 

所謂敦煌本，又可分為兩個系統。一為敦煌藏經洞所出的《壇經》本子，其卷子分藏倫敦、北京等 
地，這是眾所周知的；其二為敦博本，即向達先生最早介紹現藏敦煌市樽物館的傳本，在此想著重談談這 
個本予。 

潘重規先生根據敦博本所作的《敦煌壇經新書》，在校正某些說字及字音方雨有一定的成績。其局限 
在於它依據的是向達先生的照片，遠不能稱得上最好的底本。目前郛文寬、榮新江也在做這一工作。至於 
敦膊本的性質，周紹良先生認為是《壇經》原本，我個人對此有很大保留。敦博本 0 屯也號是由五種經論 
合成的，即《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南宗定邪正五更轉》 
和詩一首、《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詞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寶增經》一卷、《淨覺注 
金剛般若波鶏蜜多必經》等。過去在唐代提到《壇經》名稱各異，如日本圓仁大師所著《入唐新求聖教目 
錄》中所載京都高山寺本《墙經》，其全稱為《普溪山第六祖慧能大師說見性頓教直了成佛決定無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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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記壇經一卷》，與敦博本相比有很大出入。紹良先生認為敦博本的紙有些霉，非敦煌本地抄寫，但迄今 
尚無確證能確定這個本子的時代。紹良先生雖然舉出了敦博本中一些語詞及表述方式在宋代己很少見的例 
N ^， 但這五穗經論是在甚麼時候合成為一本的，尚無法明了，因而現在還很雛對敦博本下定論。 

四、 宗密的承襲圖所展示的四川「釋系」 

唐代的宗密作《中華 傳必地 師資承襲圖》，其中關於五、六、屯祖傳法的譜系資料十分重要。如關於 
慧能的部份，有關於四川一系的情況，值得注意。 

據承襲圖所反映的材料，當時的四川，有資州說、益州金、賓州處寂及保唐宗等禪宗支派的活動。現 
在看來，這些材料的意義尤不可忽略，考慮到近數十年來國隙禪史硏究的重要趨向，這一問題及背景更受 
到關注。 

從五 0 年代至今，四十年來國隙敦煌學的推進，其中一個重大成就在於敦煌禪學資料研究的進步。世 
界上第一流的漢學家如意大利的杜齊、法國的戴密微先生 W 及日本的佛教史專家和中國、英國的學者 ，花 
費數十年的艱辛努力，將敦煌寫本與有關藏文材料進行對比，力圖揭示内地佛教對藏地佛教的影響。如戴 
密微先生於五 0 年代發表的極具影響的《吐蕃僧静記》，就深入研究了禪宗北宗代表摩詞衍與蓮華戒在吐 
蕃贊普座前的一場佛學論辯。 

由數十年來國際敦煌學與禪學史研究的進步來看，四川禪系的重要性••資州說、資州處寂、益州金的 
史實反映了禪宗在四川的發展與傳播，而六祖思想亦因神會的關係輸入四川，從藏文資料有關記載如頓、 
漸二字譯音的出現等來看，内地禪學亦通過四川禪系傳入了西藏，禪宗思想的傳播已不限於嶺南及中原， 
還 傳入了西藏。 

宗密的傳襲圖過去包括胡適么等認為是不可靠的，而實隙上應是可信的。冉雲華先生在俄國找到了有 
慶霞佛學义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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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宗密資料，儘管是斷片，但由於我 們知道宗密的時代與六祖的 時間較 為接近，實際上冉氏的發現再次證 
明了承襲圖非常可靠。 

順帶提一下禪宗研究上的一個著名人物胡適么先生，胡先生在研究中不僅否定了宗密的承襲圖，而且 
遽在 涉徽佛 典時留下了許多批語，北大樓宇烈先生在《蘭適研究叢刊》上發表了一些他整理的關適之的批 
語，如胡先生於一九二九年開始其對禪史的研究，他在批《維摩經》時評其「只是一部很荒謬的小說」， 
十年後終承認自己1^前的看法「大謬」。胡先生的例子告訴我們在佛學研究乃至學術硏究中不要輕率對自 
己沒弄懂的問題護表意見，如胡先生對宗密承襲圖的否定，由於他的身份、地位，遂造成很大的誤導 ，政 
致後來許多學者花費了許多精力來重新糾正。因之我們在研究中必須確立一個嚴謹的學術態度 ，對 許多問 
題不要急於做結論。 

這篇文章是作者在「慧能與嶺南文化」國瞭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由中 山大學歷史系向群博去記 
錄整理。 


《禪門悉曇章》作者辨 


敦煌石室所出題曰《禪門悉曇章》者有多件。計英國一 ： SM 48 W 號’法闕四： 

P . S 12’ P .33 S ’ 3082，往年在歐洲均嘗目驗’經著錄於《敦爐曲》’法京原物化己印出。 
就中 S . A WWW 一紙 ，正 面實為開元二十八載(韦四 0) 五月十五，及天寶四載、五載(屯四六)之文件。 
紙呈黃色，書體整錄。《悉曇章》八首書於其背面，遭麗可愛，不似他卷么撒草。從卷子紙質及字體及所 
紀年號可斷作辭年代必在開、天之際。敦煌曲子有年代可依據者， W 余所見 ，當 W 《悉曇章》是紙為最 
早。(參圖一、二 ) 

此悉曇章作者為誰，上列五件皆無題名。雖其序文有如下 等語； 

俗流悉談章夫悉談章者 . 唐國中岳釋氏沙門定惠法師翻注，並合秦音鴻摩羅什通韻魯流盧樓為 

首。(北京鳥字六四號) 

又萬山會善沙門翻出悉談章，廣開谭門……並合秦音。亦與鸠摩羅什法師《通韻》魯留盧樓為 
首。 ( P . 2212 ) 

所謂翻注，亦可能指其翻注梵本之《悉曇章》，如日本行願之《悉曇章》 ，其 上寫明「菩提流支翻 
注」 么類，並不謂其撰寫此頌也。観於法京 P . 小冊稱「翻出」，其非作頌，灼然可見。 

近時任半塘纂《敦煌歌辭總編》， 其中冊收有稽寶中之《悉曇頌》，彼所 W 肯定此頌作者必為賣中， 
只據《景德傳燈錄》「賽中 . 塔名定慧」一語，寶中為僖宗時人，去開、天甚久。任書引呂氏 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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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據原為北宗本山。神秀一傳景賢，即住會善寺。定惠應為其法係。悉量流行在開負密教盛行 w 
後。智廣悉量字記之作，尤有影響，《字記》作於負元中，定惠時代，可據 W 推。 

呂氏從會善寺一名推測定惠之時代，亦乏其他堅證。至認悉曇章盛於中唐之後，仍為舊說所围，不知 
唐切前十四音么說已極通行，《悉曇章》么書己見道安、僧祐、及費長房之著錄。 

按會善寺在今河南登封縣西北十二里太室積舉峰下，右倚队龍嶺，翠柏青葱，《嵩書》云：「寺本北 
魏孝文離宮，隋開皇中賜名會善寺。」寺名貪善，非肇於唐。景賢事跡，見《全唐文》卷二一六二玄宗時左 
拾遺羊愉撰《嵩山會善專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其人本姓薛，汾陰人。為大通禪師法禍。文中舉出門人 
法宣、慧嚴、敬言、慧林，未見定惠其人。庸代居會善寺之名僧有一行輩(見《文苑英華•陸長源嵩山會 
善寺戒墙記》)呂氏何從肯定此悉曇頌序所記之會善沙門定惠必為景賢之法系？純出臆測！至於釋衰中， 
見《宋僧傳》卷十二，稱曰「杭州大慈山養中」，傳只言其「往嵩嶽登戒，肆習律部」二語而已。「嵩 
嶽」也者，可能指嵩嶽寺，與會善寺異刹。李壁《嵩嶽寺碑》云；「嵩嶽寺者，後魏孝明帝離宮，正光元 
年，膀『閒居寺』，隋壽二載改嵩嶽寺。」此閒居寺為媽亮所造(見《北史》)。實中早年至嵩嶽寺受 
戒，與會善寺無涉，不得 W 其塔名定惠而加 W 附會：倘謂「嵩嶽」是泛指嵩山，然登封所在，伽藍林立， 
(詳洪覚吉《凳封縣志》 十二伽 藍記)又將何所指耶？ 

S . 5809有大興善寺禪師沙門定惠讚。化氏云：「乂興善寺在蜀，見《酉陽雜姐》。去寶中所居中岳南 
岳杭州辟遠 …… 顯是兩 人。」 (頁九贡 111) 今按段成式《寺塔記》上第 一條： 「靖善坊大興、善寺，寺取大 
興城兩字、坊名一字為名。」《闻陽雜姐》所言之大興善寺即此(參方南生點巧本，頁二四五)，寺在巧 
安，今為陕西佛教會所，任氏豈未到過西安，故誤其在 蜀耶！ 

僧名定惠者不 止一人 ，今所知有 ( 1 ) 火興善寺之定惠， (2) 嵩山會善寺之定惠， (3) 襄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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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慧(在福州鼓山)， ( 4 ) 晩唐塔名定慧之寶中，(日 } 最著名者是宗密追溢日定惠(《宋僧傳》卷 
六)，其間關係如何，尚待淮一步見得有九、之旁證。又撰寫與觀注、翻岀實是二事，任氏遽斷悉曇頌之作 
者為寶中，可謂画莽！北京鳥字號稱「定惠翻注」，其人必懂梵言。大興善寺自隙至唐，歷為譯場所在 
地，《續僧傳》稱：彦琼於開皇十二年掌譯事住大興善寺，琼與裴矩修《續天竺記》，於「悉曇聲例，尋 
其雅論」。其後天寶十五載，不空亦住大興善寺。鄙見敦煌卷中之大興善寺禪師定惠，與中岳能翻注《悉 
曇章》么定慧，或先居中岳，後住大興善寺科終，後賢為之撰讚，未必不是一人。 

又序文稱「並合秦音， !__I _ __ __ _ . 

亦與什靈 s 留繼為 

ii 


咒，引《通鑑》二 o 九景龍 
一一一年杜元談誦婆羅門咒事。 


夫印度婆羅門咒，車載斗 
量，與《悉曇頌》有何關 
係。彼不明此四助聲遠出自 
北涼曇無識所譯，屬東天 
本，四流音有其特殊意義， 
故施用作助聲，本編各文討 
論至詳，今不復詞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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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一《悉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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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寺有關史事的幾件遺物 


法門寺在中國佛教史上極為著名，由於它是韓愈諫憲宗迎佛骨的所在地，一向被稱為唐代「累朝迴 
向」的紐宇梵刹二^自從一九八屯年於塔基地宮出±大量遺物，震礫一時，有人竟說可 W 成立一個法門 
學，來作專門研究，可見其受人重視的情形。我於一九八八年十11月上旬，出席西安半坡一一一十週年紀念學 
術會議。在會議結束後，同月十日，有機綠到扶風縣參加法門寺博物館落成典禮，親身看到近百年來首次 
破例舉行的隆重熱鬧的法會，並得縱覽法門寺塔基出±所有聲富而輝煌的各種文物，真是大鲍眼福。關於 
發掘情況及遺物包括法器道具等的詳細報導，具見一九八八年第十期的《文物》。我在本文只談一些看後 
觀感及關涉到的幾椿歷史事實，作為小小的補充。 

- 、參預供養及奉送真身的名僧——僧澈與智慧輪 

地宮出有兩件碑記，一是「大唐咸通啟送岐陽真身誌文」，一是「監送真身使隨真身供養道具及金銀 
寶器衣物帳」。後者長達一走 00 字，對當日供奉品物的名稱、數量及有關人物的名稱，都有翔實的記 
錄，作為研究資料是無上的瑰寶。誌文題稱=「淨光大師僧澈撰，臣令真書。」內記：「咸通卡二年八月 
十九日得舍於舊隧道之西。」由此文所載，知主其事者，有「真身使小判官周重晦，神策軍營兵馬使孟可 
周，及武功縣百姓社頭王宗等一百廿人」。《文物》簡報稱「隧道」東壁題記有「右神策軍使衙子弟都部 
領迎送真身□□周」殘文，「周」字上有缺文，當然是「孟可周」，不成問題。 

此文撰者僧澈，他的事跡見《宋僧傳》卷六京兆大安國寺僧澈傳。澈是國師悟達的弟子，著有《法 

彦巧巧佛巧史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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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四卷、《法苑》十卷。懿宗好佛，每逢法集，躬為讚嗎，澈即升臺朗詠。斬造旋檀木講座 W 賜么。 
《舊唐書•李蔚傳》記其「涂樣縷龍鳳，廳金扣之」，備極豪侈。又於福壽寺尼績寫《大藏 經》， 每藏計 
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真檀像一千躯，皆委澈檢校。當時號為「法 將」， 肋賜淨光大師 ，咸通 十一年 
也(5。澈內 外兼學，辭筆特高， 故十二年送真身誌文，亦出於其手筆，全篇盼有人能為錄出，俾可補入 
《全唐文》。 

至另 一帳單 ，題云 「興善寺僧覺支書」。當時興善寺諸大德，出力甚多，出 i 调縷精巧的銀畫 ，上面 
題記：「大興善寺傳最上乘□佛、大教灌頂阿閣舉一二藏孩翦智慧輪敬造。」「咸通拾戴年閔蜘 月。」 智慧 
輪的事跡見《宋僧傳》釋滿月附傳。滿月事跡亦見日本《圓仁行記》。傳云： 

般若所迦王藏者，或花言智慧輪 ，亦西 域人。大中中行大曼擊羅法……深通 密語， 著佛法根本。 

宗乎大桃盧遞那。 . 法之根木者陀羅尼是也。 . 又述示教指歸共一千(千)餘言’皆大教之 

終鍵也。出弟子紹明，成通中刻石紀焉('二一。 

日本圓珍入唐，於大中走年(八五二一)會見智慧論，足見其人在咸通時之活躍。《大正藏》所收著 
述， 在他的名下有 ••明佛法 恨令碑 S : 即傳中所稱述者， 書題： 「大興善寺大曼宰羅阿闡梨一二藏智慧論 
述。」「論」字即「輪」么謙。又有新譯《般若波羅蜜多也經》2 丫與玄契所譯稍異 ，如 「色不異空 ，空 
不 異色」句之上 ，多出 「色空、空性見色」 二句 ，是其一例？。。關於密宗的著作 ，又 有二穗 列下： 

摩詞吹室囉末那野提婆喝噪閣陪羅尼 犧轨一 
聖歡喜天式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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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題般若祈羯囉譯，後者題般若惹羯囉撰。《宋僧傳》作般若祈迦，按宜作般若祈迦囑為是，這些 
都是梵語 Pra 穿 cakra 的音譯，其義即為智黨輪。 

智慧輪和書寫者覺支都為興善寺僧。段成式《寺塔記》：「興善寺在長安靖善巧，取隋大興城二字為 
名。」密宗大帥金哪智於閒元二十年終於洛暢靡福寺，其弟 f 不空則於天讀 h 瓦載遥京，住大興著寺，肖 
是此寺遂為密宗的重撰了。 

- I 、遺物與密宗儀斬的巧證 

地宮出 i 金銀遺物多為密宗法器，如瞬伽瓶共有四件(標本 FD 5:017) ，其腹部即整一週八瓣的仰蓮， 
聲立二一义站戟的金剛昨(見《文物》圖版參之二 一) 。足內墨書有「南」字和「柬」字、「北」 字， 推知必 
當有另一瓶書寫「西」字。智慧輪在他所著的《陀羅尼儀軌》襄面「作壇場品」說道： 

壇四角各各著一香水瓶，其瓶口中著雜輕果子及花葉等。 

又佛頂尊勝階羅真言的「作尊勝壇法」方：其壇四角各安一瓶 . 壇前置一器水，或銅或瓷，取五股 

香、沈、蘇合、白檀、龍腦取香水汁 ，名曰 闊伽水。別取一盞 ，或金 或銀’盛繁金香水一九一。…… 

「開伽」梵言 Ar 晋 ya ， 其義即為香水。這四個闕伽瓶即是分置於壇之四角者。 

智慧輪所造的镶金巧天王盡頂銀寶蘭，其立沿處各饒兩隻伽陵頻迦鳥(即妙 馨鳥) 。函身四壁整飾四 
天王像，榜題如下： 

北方大聖她沙門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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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淵掘論 

托塔舉劍’梵言 Vai 聲 W 3 an ’譯義亦稱多聞天。 

東方提頭賴吃天王 

雙手持劍。梵言口 hrta 品 stra ， 亦稱持國天。 

南方桃妻博叉夭王 

左手枉劍。梵言 vi ^ 百万 a ， 亦稱廣目天。 

西方桃妻勒叉夭王 

左手持弓，右手執翁。梵言 virQdhaka ， 亦稱増長天(+】。 

按照密宗的儀軌，使用四天王圖像，是誦持陀羅尼和建墙結巧必需的乎續，密宗著述中不少談及此 
事。智慧輪在前引書儀軌的「畫像品」說道：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愛持此陀羅尼者，先須畫像。其畫像時’彩色中辄不得著皮勝，唯用香 
汁。 . 畫天王身著七寶金剛莊嚴卸富，其左手執二一叉戟’右手托腰’其腳下踏一二夜叉鬼。 

又「結巧品」說： 

又別請五方脂王、四大天王、二十八部諸鬼神。又別請五方藥叉眾…… 

智慧輪的銀函上巧天王都腳下正踏著二位夜叉，誠如畫像品所言。憑藉四天王來守護四隅，早期 
攘譯密宗經典，像帛戶梨密(多羅，即居南京的龜茲王子高矩)的結界咒法己提及了，見孔雀 . h 咒經卷 
下 C ->。其淵源甚遠。金剛智的不動使者陀羅尼祕密法書中，臺像法亦列第一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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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輪所著別有聖歡喜天式法，歡喜天是象鼻人身的謙尼沙像。我所見陳列品中有一件形狀作象鼻的 
雕飾，正為歡喜天，亦屬於密宗的法器。 

II 1、供養品與武后 

法門寺衣物帳石刻條列的品物，第一件便是武后所搶的裙，又懿宗、僖宗及惠安皇后供養於重寺的各 
類織鍊服飾多古百餘件，這些絲織品有的保存在陕西考古所，我們得 科寓目 ，大開眼界。法門寺藏的舍 
利，在武則天時代已受到極大的尊重。道宣記道：顯感五年春一二月，軌取法門寺舍利往洛陽宮中供養。 

「皇后舍所寢衣帳直絹一千匹，為舍利造金棺銀擲，數有九重，雕縷窮奇二"：。」可知僧徒所製的金銀函 
遺是沿用武后的遺規。 

武后時，法門寺立有千佛碑，鑽千佛圖像，其圭首處刻一巨佛、兩侍佛、兩獅，雙側刻眾佛名，共廿 
二行，其中日月字形作©感，即是武后新製字二@。 

天后時的供養品，關後每取臥賞賜寺院。諸暨保壽院《神智傳》：大中時賜左神策軍鐘一口，天后編 
幢，藏經五千卷，裴休為書殿額三 S 。 咸通時法門寺真身供養，必有天后舊物，是理所當然的。 

四 、懿宗 迎佛骨之侈靡 

法門寺藏舍利，據張仲豪的佛骨碑所記：「太宗特建寺宇，加么重塔，高宗遷么洛邑，天后薦1^寶 
画，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么内殿，德宗禮之法宮。」至憲宗乃親迎佛骨。自咸通 h 二年八月十九日，得 
舍利於隧道之西，十四年，懿宗復至法門寺親迎，《通鑑》 記云： 


慶水頤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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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巧淵报論 

廣造浮圖寶帳香舉帷花幢益从迎之’皆飾切金玉錦综珠翠，自京城至寺一二百里問’道路車馬’畫 
夜不絕 ( 7:。 

場面比憲宗元和十四年更為弘偉。事具詳蘇鶏的《杜陽雜編》和康餅的《劇談錄》。懿宗是一位奢侈 
浪費的君主。試舉一例，文懿公主的下葬，花費之斯，「凡服玩每物皆百二輿，1^錦絲珠玉為儀衞，明器 
輝煌 111 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款百年曲，舞者數百人 ( 」百年曲即敦煌石窟所出的嗔百歳曲，他 
這樣窮奢極侈，其時龐動己作亂，南詔又入侵，國庵暢耗，難怪唐诈不久亦就中斬了。 

未幾懿宗崩、僖宗即位，詔歸佛骨法門寺，儀事至簡，一反懿宗么所為。 

五 、法 門寺唐代石刻 

法門寺在岐山鳳泉鄉。其寺原名阿育王。北魏時岐州牧大冢宰拓拔育始宏舊規，演其台殿，刻石 W 紀 
之•，隋閒皇中，改為成實道場，仁壽末，內史李敏復修之。魏隋石刻，其詳皆莫考。唐武德中，改為法門 
寺。顯慶四年•棘僧智踪居之，賜名會昌寺" '心。 

唐代該寺碑刻，金石志書巧稽考的，有下列諸碑： 

武后千佛碑 

黃樹毅一方關中唐碑，此推上上。 

代宗大歷十 III 年(亡走八)，無曼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铭。 

由內供奉張或撰文’宏農楊播書•，播即楊炎之父二九】。 

憲宗元和十四年(八-九)佛骨碑 


1 的 


翰林學壬張仲豪撰三十】 

懿宗咸通十二年啟送岐陽真身誌文 
僧澈撰令真書 

咸通□年監送真身使隨真身供養道具及金銀寶器衣物帳。 

(昭宗)天佑十九年壬午(九二二)重修法門寺塔記 

由尚書禮部郎辞昌序撰(-二】，此碑末題••天祐十九年歲次壬午二月壬子 . 記，承旨王仁恭書， 

玉册官孫福镶字。碑側又有天祐二十年歲次癸未四月乙氏 . 建是款及僧惠初、神靜、讀诗及官 

吏李居綱、法門寺都監劉源等題名。 

按天祐為唐昭宗年號，其十九年壬午，唐亡已久，值梁末帝龍德二年，時李茂貞據岐州 之地， 仍奉唐 
正朔。茂貞事跡詳《新五代史》卷凹十《雜傳》。傳吉；「梁開平 W 後，秦、鳳、階、成凹州入蜀。唐莊 
宗破梁，茂貞稱岐王。役聞入洛，乃 t 表稱臣，莊宗……改封秦王。」是婢側題天祐二十年二月二和六 
日，己入後唐同光改元之五日。乃其碑篆額曰；「大唐秦王重修真身塔寺之碑」。然天祐十九年即西元 
九二二年，時同光尚未登位，據此碑則與歐史不合，殆茂貞己先稱秦王矣。 

碑中歷記天復元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九年、二十年歷次修寺塔故實。最重要為十四年建「十八間 
及天王兩鋪，塑四十二尊賢聖菩薩及畫西天二十□祖兼題傳法記及諸功德皆彩繪」。這些壁畫，可惜在歷 
史無情淘汰之 f 都已煙沒無存，聊舉其名， W 供考古者的戀弔。 

天祐此碑，是唐代法門寺最末的石刻亦是所有唐碑的後殿。李茂貞據聞負固，依舊弘法，而維持唐 
統，故更值得一記。 

地宮所出石刻，其一記云：「監送真身使，應從重真寺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器物寶函」云云，知 
法門寺又稱重真寺。《扶風石刻記》下收有「咸平六年立宋重真寺買田莊記」之碑，在法門寺巧，正可互 

@水頤佛學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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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巧淵淚論 

證。附記么作為本文結束。 

美國牟復禮先生，研精中國史學，退休徵文，謹从此篇奉獻，一九八九年二月，於香港。 

註釋 

(- 】見薛昌撰《唐重修法門寺記》。 

二 I 】(大正)冊五-，頁4^四四。 

二 || 】《大正》，冊五 - ，頁七二三。 

(四)列 I 九五四號’ <大更’冊四六’頁九八八。 

(五】列 II 五四號，《大正》，冊八，頁八五-。 

(六】福井文雅《般若心經歷史的研究》，頁-四二。 

( 《大正》，-二四六號，冊二 - ，頁二一九。 

(八】《大正 》， - I 14^五號，冊二 - ，頁 一二| I 四。 

{ 九二大正> ’冊 I 九’頁三九1。 

(十】函上四天王圖，見《文物》，賈 I M 。 

(- 一】《大正》，冊一九，頁四五八。 

二二】《大正》，冊 I 二，頁二|二。 

( Ml 三《集神州塔寺一二資感通錄》。 

(一四一見 黄樹穀《玫風縣石刻記》上。 

U 五】見《宋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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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標點本，頁八-六五。 
U 七】《通鑑》，頁八-六 - 。 
(一八】見《法苑珠林》一二八。 
(- 九一見 《陕西金石志》-四。 
{ 11十】見《佛祖統記》四_。 
i 11 I ) 文見《巧風石刻記》。 


送水巧巧巧 


0 佛巧淵源論 

從法門寺論韓愈之排佛事件 


法門寺位於陕西岐山縣鳳泉鄉，原名為阿育书寺，唐高沮武德中，始改今名。自貞觀、顯慶、至德、 
貞元政來，朝廷屢次奉請法門寺寶藏的佛頂骨、指骨或舍利入宮。只有會昌滅佛時一度禁絕供奉。 

歷史上最有名的有兩次迎佛骨入宮，一是憲宗時，一是懿宗時，茲分述其事如下： 

憲宗元和十一一一 年 (公元 八 一八)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有佛指骨。相傳一一一十年一開，開則歳豐人 
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憲宗遣中使率僧眾迎、之。十四年眷，中使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 
一一一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庶瞻奉施舍，惟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表中大意有下面諸 耍點： 

其一，所謂佛不過是夷狄之一法，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 

其二，各朝事佛者享年皆短促，梁武求佛反得禍，可為璧戒。 

其111，佛身死己久，骸骨為朽減之物，宜付有司，投諸水火。算措詞偏激，憲宗震怒，賴裴度、崔群 
之觀，乃賠愈為潮肿剌史。 

這是唐代最有名的一次迎佛骨的事情。巧和 h 五年正月庚子，憲宗擧崩於中和殿，由於事前服金丹過 
多，變成躁怒，有人說是内常侍陳弘志所賊，得年償四十一二。距離迎佛骨不過一載耐喪命。後此五十五 
年 ，懿宗咸通个凹年(八屯 111) 眷 S 月癸 G ， 帝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 ，群臣 多諫，有引憲宗故事規勸。 
這次迎佛骨規模更大，自京城至寺三百里，車馬不縄。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迎入禁中兰日，出置安 
國崇化寺。是年韦月戊寅，帝疾大漸’癸己崩於咸寧殿，年四十一。自四巧迎佛骨至屯月駕崩，不滿 S 個 
月，比憲宗死得更快。 

唐代諸帝對佛態度，初朔高祖曾， h 詔沙汰僧尼。太宗貞觀十一年訊，先道後佛’道教的排化在前，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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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w 後，祀佛愈隆重，除會昌一朝滅佛么外，顯慶、至德、貞元諸朝都不斷奉請法門寺佛頂骨、指骨及舍 
利入宮。懿宗崩後，僖宗即位，同年(咸通十四 .) i 二月己亥詔送佛骨還法門寺，佛骨從此遽埋於地宮之 
下，即近年掘出的塔基。地宮既經發掘，其隧道保存有《大唐咸通啟送岐暢真身志文》及《監送真身使隨 
身供養道具巧金銀寶器衣物帳》兩石刻碑文，題記年月為咸通 h 五年正月四 H ， 閑是時仍用咸通年號，僖 
宗至十一月方才改元曰乾符。物帳單脑列各物，自武后絲裙！^^，寶器名目和出±的東西，大致不差，現 
均保存於博物館內。 

韓愈在憲宗時諫迎佛骨，他似乎不大理會唐代皇室供奉佛骨本來己成為一種傳統習慣，在他的前而， 
傅奕亦反對佛教，逞樣排佛，本來沒有新的意義。他從夷夏的狹隘民族觀卽出發，只證明佛不過是夷狄之 
一法。他在早年所撰《原道》文中已經指出，人性好怪，乃至擧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么上，這樣一 
來，臣可不君其君，子亦不父其父，安得不淪胥而為夷狄？中國卻胡化了。他引用《大學》的文句，特別 
指出，先王相承么教，從堯舜禹漏傳至文武周孔，無形中建立道統，道統既立，則異端自然可 W 消巧。他 
的想法，當時事貸上並沒可能做到，但對後來的影響極大。宋代理學家採取他的道統說，並發搞光大。而 
夷夏觀朗，下至清初黃宗義的《明夷待訪錄》初稿的《留書》，裹面談到史，便加 W 推演，提倡史學上的 
民族主義。 

韓愈對於佛陀的生活，似乎很早就有一番了解。他寫過有名的長篇五古《南山詩》，其中一段 
運用五十個「或」字前無古人的創舉中。我嘗指出這一新奇的修辭手法是取自北涼曇無識翻譯馬鳴 
( y \^ aghosa ) 的《佛所行贊》 ( bcj 含 a2rys ) 。他平生和僧人來往甚多，但始終沒有正面寫出静稽佛教 
的文字。在他周圍的同僚與朋友當中，醉也佛法者大有其人，他的前任潮州刺史常衰，便曾經和魚朝恩， 
不空和尚及沙門良貴等十四人主持新譯的《仁王般若經》，《陀羅尼念誦儲軌》諸工作(見《大正藏》 
十九冊，頁五一 111) ，他所佩服的柳宗元，在元和八年馬總出任嶺南節度使，為六祖上書請求賜證曰大 
璧禪師，宗元即為執筆撰寫碑文，東坡大加讚賞，說它「絕妙古今，兼通儒稽」，是一篇「通亮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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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作。他的學生李韩，因為很得梁肅的賞識，著《復性書》，歐陽修跋其文稱「此中庸之義疏爾」。與修 
同時的僧人智圓自稱「中庸子」，事實是受李誦的穀響。韓愈眨潮州 W 後，與大顚禪師相處甚為投契，他 
在《答孟簡書》再一二強調，未嘗信奉其法，：^求福田利益。這位孟簡，遥兼通一點印度語文，且從事翻譯 
工作。只有韓愈一意孤行，力闢異端，毫無妥協的餘地，他向孟簡辯白重申佛法之不足信，佛不但不能與 
人1^福，亦不能與人為禍，即令有之，亦非信道篤的君子之所懼。他的排佛立場非常堅定，和他的《原 
道》、《諫佛骨表》所陳述的道理前後是一貫的！ 

近時國内外談思想史的人們，很留也這個問題。友人余英時教授在他討論唐宋時代對傳統思想的突破 
一文之中，指出韓愈原道思想的形成，可能受到禪宗的影響。他套用 Max Weber 的理論，用他的由他世界轉 
向此世界的術語；33:0再3^弓一色/*5;1艺8^弓一芭/")來分析晚唐的禪家思想。他^為韓愈早年有一度被 
贬為陽山令，所居與六祖在韶州的曹溪很相近，不無得到禪家的浸潤。他支持陳寅恪意見，認為韓愈的道 
統說乃借用禪宗燈統，英時提出新證，認為韓愈《師說》所提及的「傳道解惑」句中「惑」字 ( delusion ) 
乃出自禪門習語。(余氏說見《文德》，頁一五八—也一) 

我的看法則有點不同：「惑」字在儒書出現甚多，《論語》孔子說「四十而不惑」。《荀子•解蔽 
篇》言人之患，蔽於一曲，「兩疑則惑」。他又在《正名篇》分析惑的類別，舉出亂名的一二惑(即惑於用 
名：^那名，惑於用意1^點名，惑於用名^亂實)。名寶混淆，終至大惑不解。儒家對解惑一事的重視，由 
來已久，韓愈尊荀，誌必有取於是，與禪家似乎沒有甚麼關係。 

至於儒、標么間，持論往往互相為用，英時舉智圓與契嵩二例，此為一般人所熟悉。其實自六朝 W 
來，儒釋交融己久，宋代理學家陽儒陰佛，乃司空見慣之事，必欲說理學家所言之天理依傍禪門而生，則 
殊非公允么論。我始終認為「理」一字的來歷，分明遠出於禮家，荀了在《禮論篇》說道： 

贵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 W 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 


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陰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投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 

他區分文理和情用兩大因素來說禮，理是其中一大壞節，而歸宿於大一。《禮記•禮運》亦說••夫禮 
必本於太 I 。 

戰國秦漢人講太一，宋人講太極，這說明「人理」必本於「天理」。「天理」自有它的本原，和禪家 
無涉，問題複雜，當另行討論。 

韓愈用「清淨寂滅」 W 字來慨括標氏宗旨，又引用《大學》古之明明德一段話，帶起宋代理學家尊重 
《大學》一篇，列為巧書之一，朱禀在他的《大學章句序》中指出：「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 
而無實。」他承認佛氏么教么「高」，但不切於實際。先生么教注重修己治人，化民成俗，是非常切近的 
日用備常么事。彿家追求涅樂，在務實的中國人看來是不可能和不近人情之事。逞是中、印民族思想不能 
相容的地方。禪門教訓從寂滅落實到當前生活上的砍柴挑水，好像是從他世界轉入此世界，但他們於禪定 
時候仍舊不忘他世界的追求，禪家根本對他巧界沒有加切否定，僮是韶合而非排斥，與理學遁是11回事。 

韓公《與孟簡書》末云；「籍、婿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沒有提到李鋪，是韓的、心巧中 
李韩已叛去了。黃宗義曾說：「儒釋么學……自來佛法么盛，必有儒者開其溝繪，如李幫么之於藥山。」 
已正式給予道破。黃氏又說學佛者巧分兩路：知佛么後分為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有知之而返求么六 
經者(見《黃宗義全集•張仁庵先生墓誌銘》)。前者為真正么佛信徒，後者是利用佛 W 立說，可謂誦 
者，理學家不少屬這一類人物。 

韓愈賴尊崇孟子，謂其能拒楊墨，功不在禹下。他說「稽老么害過於楊墨」，又說「使其(先王)道 
由愈而粗傳雖滅萬萬無恨」，決無自殿其道1^從邪之理，這是他的大無畏精神，有孟子「雖千萬人吾往 
矣」的氣槪。他處處師法孟子，作《伯夷頌》，無異孟學的注腳。范仲庵曾作黃素小字伯夷頌，富弼題詩 
於後，杜衍因之有「希文健筆鈔韓文」、「欲教萬古勸忠居」么句(《全宋詩》，頁一五九八)。他標舉 

欄 g 尔巧佛巧文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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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儒應有的獨立特行的崇高人格，可見他的排佛，完全從人的實際生活的角度 ，來糾 正六代隋唐 W 降祀 
佛 W 求福田利益的虛妄和鹿大的浪費。他指出侵佛者所得到的是享作的短促，憲、懿二宗的 後果， 真不出 
他的預料。他的極諫，沒有收效，是失敗的，他明知迎佛骨入禁中是唐室的傳統，但他仍不顧一切提出抗 
議，貫懒他在《原道》所說的排除異端的主張，他那種偉大的實踐精神，一致受到後來理學家共同的隆重 
崇敬，這一成就是應該加臥肯定的。 

智圓《閒居編》有《讀韓文詩》云：「叱偽俾歸真，鞭今使復古。力扶姬孔道，手持文章權。」义有 
《述韓柳詩》云：「一斥一 ：^贊，俱令儒道伸。」「去就亦己異，其旨由來均。」智圓兼綜儒稽，其《自 
挽歌詞》稱「平生宗釋復宗儒」，自是實情。這正是北宋初儒、標交顯的一例。 

後記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一日余在北京，受故宮博物院招待，居和平賓館。法門寺館長韓金科 來訪， 贈該寺 
多次學佛教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首屆有韓國磐君《論佛骨表小議》。文中指出韓公諫佛之說乃沿用前人傅 
弈、辛替否之說，按傅、辛之反對佛教’各有其立場，詳《唐會耍.議釋教上》傳說奉佛必短诈，法琳已 
有反驗。(見《廣弘明集•辨惑篇》)可參貢新亞《說中唐政局與迎奉佛骨的關係》，《法門寺歷史文化 
論文選集》；陳慧劍《唐代王朝迎佛骨考》(《人文雜誌》一九九三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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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邁注《韓文公別傳》’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軒此書，题盖歸集’道荐如意野老祥邁注，前有(金 
熙宗) 皇 統三年(一！四|二)癸亥 h 一巧 五日 翰林學 h 宁文虛中序，稱「萬壽禪帥辯公 W 孟觸所為韓文公 
別傳」云云，其依託孟簡，成書早在宇文 W 前。書中又有至元， J 卯(一二屯化)學+安藏序 ，稱 「宇文學 
i 序出 青州祖師板行……東山如意和尚嘗閔文公始終巽論，毀譽有時’留必注解，無一義不明 ，無 不詰不 
著。另為一本，流布於世，門人孝順，敬為刻梓，來求一序，義不可辭」。則原有宇文序本刊於青州者。 
書後別有至元 T 卯二二 六韦)少林雪庭福裕後序，書於中都大萬壽寺之無還軒 。此 本蓋刊於至元時也。 

如意和尚者乃祥邁么號。邁於至元辛卯(一二九一)孟春撰《辯偽錄》，全書今存於《大藏經》史傳 
部四(第五1二冊)，張伯淳序一石： 

至元辛卵之 歲孟春 ，大雲峰長老邁吉祥，钦奉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辯牌錄，奏對天顏春費頒 
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卵間，道壬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為文城觀，毁 
滅釋迦佛像白玉觀音舍利寶塔，謀佔梵刹四百八十二所 ，傳 襲王浮询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 
臣佐。時少林裕長老率師德諸闊陳奏 ，先 朝蒙哥皇帝玉音宜谕，登殿辯對化胡真倘。聖躬臨朝親 
證。李志 常等義 适詞屈 。奉旨焚倘經’罷道為憎老十七人’還佛寺王十七所。 . 

又大雲峰住持雪絡野老貴吉样序； 


援 W 巧佛巧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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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欽奉先畫帝聖旨，敕令天下锅經一時焚盡，由是佛曰重谭於碧漢，清雲 
廣布於間浮。右如意所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別傳、性海賊等，在世巴傳；然茲論五卷 
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 

样邁是錄，即記當日與全真道徒辯論經過么實錄。此為元代稽道之爭一大事，張序所稱、之少林裕長老 
當即為《韓文公別傳》作後記之福裕，辯偽錄作者題名稱「元道者山雲峰禪寺沙門样邁奉刺實錄撰」。是 
時邁為雲峰寺之沙門，故辯偽錄之作，請該寺住持雲峰為序，序稱如意所作各書 ，其 中有《韓文別傳》。 
即指此《韓文公別傳》，具見此注成書在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辯偽事 W 前。其有關人物均確整可考。 
雪黯序 又稱； 

如意者’俗姓乎延氏，太原人也，係乎延讚之裔。九歲落细’隨師請業 . 

又《辯偽錄》卷四對道 i 持論師一十屯名中有： 

碟州開覺寺長老祥遙 

則祥邁嘗住漆州開覺寺。 

考《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宋孝宗淳熙 h 二年乙己(一 一八五)： 

宋遣致仕黃門侍郎宇文虛中别號龍溪居壬，奉使金國，語請留仕翰林承旨……金朝儀禮，皆公定 
制，壽一百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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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宇文自宋入金之年，為是壽撰序巧皇統 一二 年(一 一凹二 一) ，相史四 I 餘載。 

案《韓公別傳》亦名曰《外傳》’元至正成書之《佛祀歷代逍載》摩加引述。該書第+五卷「韓潮州 
遇大颠辯論」(二八)、「潮陽大顚禪師」(二九)兩節，記韓公與大颠往權討論，甚為詳悉，為他書所 
未見。末附論曰； 

舊史稱 ••退 之性復訝’當時達官皆薄其為人，及與李绅同列’钟和居其下’數上疏説其短。今新 
史則 W 退之排佛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龍先生者，忿其言太過，遂摘退之言行恃戾先儒 
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毁’二曰愈讀墨子反孟站礼’若此類二十篇行於世，及觀《外傳》，見 
大類之說，凡退之平生蹈儀於此疏脫盡矣。歐顿文忠嘗歉曰：「雖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得不謂 
天下至言哉！」而莉國王文公亦曰：「……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終 
夭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文公蓋宋朝巨儒’其論退之如此’則 
《外傳》之說，可不信夫！ 

強調《外傳》么可信，此書中大颠言論，可能即取自《文公別傳》，待取原書對核。念常華亭人， 
嘉興路大中祥符寺住持，其書媚元殊甚，首列世祖《弘教集》中、之玉旨及發思八帝師之《彰所知論》卷 
二十一、二十 II 鈔自祥邁之《辨偽錄》多章及兩序，知《文公別傳注》，此書必曾經眼，可無疑問。念常 
么論言及西蜀龍先生，乃指其《非韓》百篇、志磬《佛祖統載》卷四十一 ( 《法運通塞志》十屯么八)引 
算概略，又念常引新舊史么語，則取自釋契嵩么《非韓》三卡篇(《大正》四九，買一一一八一一一下、 I 二八巧 
上)、志磐書(卷四十)元和十四年(八一九)韓愈賠潮事么後附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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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曰：觀退之與孟簡書往 復方方 ，則知退之喜大颠，而世人妾撰退之颠書’其詞凡鄙’有一壬 
人題其末，表歐陽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註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深紙退之，又 
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善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 
耳。 

又述曰： 

……至若《别傳》之辭，誠為凡鄙，是不能逃東坡之蓉也。 

志磐於別傳未加採用，引坡公說 W 證其凡鄙，其識過於念常多矣。誠如東坡云，此別傳乃出徐君平之 
妄為。宋人喜調侃先儒，不特退么有《別傳》(外傳)，獻陽公亦有《外傳》。志弊書記早歲師事袁機， 
自述其事，有注引《歐陽外傳》云「公至圓通禪帥、范文•化 W 蕾抵永叔問孫子事」(《大正》凹九，頁 
四一二上、中)，書中引述不止一次，固知別傳、外傳么作，乃北宋-时風氣，治學術史者不可不知。 

《韓公別傳》對北宋文壇有一定之影響，造成學術史、宗教史± 一段公案，此萬為元刊本，得样邁增 
注，更值得研究，允宜廣為流布，：^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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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 Z 5 圃林甲天下，師子林之名尤著。師子体位於潘儒巷內’柬靠閣 林路， 為元至正二年 
(一 一二四二)天如禪師惟則所建，竹樹怪石，俱可入畫。天如俗姓講氏，巧、之永新人。居松江么九峰。此 
寺名曰師子林者，記其學淵源於普應國師中峰天目明本，中峰為臨濟第十九世 ，居西 天目之師子岩。中峰 
師法杭州高峰原妙，兩峰之學，至天如更為發揚光大。天如著《愣嚴經會解》十卷及語錄、剩語等 ，論建 
既多，宗門之「化機局段為之一變」(《姑蘇志》語)。 

清顧關立輯《元詩選》，取材自天如門人善遇所編《師子林別錄》 ，稱 「倪高+元鎮每過師子林 ，愛 
其蕭爽，為之繪圖。徐幼文復圖之為十二景。高季迪諸人題詠相簾」。雲林繪、之師子林贈炙人口，當日作 
圖又有多人。书化貞《書文徵仲補天如師子林卷》云；「天如嘗有^六絕句贊勝詩。禍善遇輩一分為十二 
景。而洪武初、王彝、高啟、謝徽、張適、王行皆遊，有絕句。前是朱提舉澤民圖之，徐布政貴圖之 ，倪 
山人增今趙善章復圖之。……文徵仲重貌其勝，書王彝、高啟么作，歸之主僧超然。」蓋為師子林作圖， 
始於朱德潤，下至文徵明皆圖么，足見師子林諸勝，對第一流畫家吸引力之大。又陸深跋云：「徐幼文入 
擊十二段，段有題名，猶損其一。後有姚少師廣孝跋尾。」幼文之畫明時己有缺損，惟分為十二景。自天 
如和尚為師子林即景^凹首，其徒1^十二景請徐賣作圖，其後王行、姚廣孝皆有師子林十二詠。當日翰墨 
之流多所題贊，張薰有五古一篇，鄭元佑賦五古，倪讚作五律，道衍復有二一十韻，凡此么作皆載於周永年 
之《吳都法乘》卷二十一《憩息篇》。明中葉園已零落不堪。文徵明復為補卷，沈周亦有師子林一律，其 
句云；「擺媳未來並已過，摧排昨日與今朝。」搏襟玄言，禪機滿紙，吳門畫家，熏沐於天如遺教者深 
矣。 

@水頤佛爭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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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拥源論 

香港北山堂藏有天如和尚手書《普說》一長卷，字大逾寸，長篇巨製，筆勢開張，渾穆沉厚，足：^辟 
易萬夫，堪種劇跡。前題：「至元屯年辛已歲正月八日立，平江慧應禪寺眾請普說。」此文己收入善遇所 
編《天如語錄》卷之二，見《續藏經》第一二二冊(香港影印本)。卷末一段文字及開端數句，語錄刪 
去。其文如下： 

……余因慧慶方丈若愚和尚率眾勸請，不容推避，引起一段葛藤，娘藉不少。大概曲為初機，一 
期方便’如蟲卿木’偶爾成文’亦何當有責言責句實義者哉。若愚乃摺紙為梵炎’覆命寫出’又 
有所不容推避者。既談於口，復書於手；雖非要譽’亦礼之魄’是歲二月初王廬陵惟則寓幻住庵 
書 0 

辛己即元順帝至正元年 ( 一 一二四一)，正月尚末改元，故仍稱至正年號。其書此紙時寓幻住庵。幻住 
庵在蘇州閣門外，中峰明本師居此，撰有《幻住庵記》(宋嫌亦有《重建幻住庵記》)，至慧麼寺，《天 
如語錄》中有《吳郡慧廢禪寺記》，可見其槪。 

此《普說》卷後題識繫繫，記若如 '下； 

《一)化長巧《剛浩和尚)跋：略云 T •酉一二月九日(萬磨二十五年)於慧慶寺見此卷。又記天啟閒此 
卷化專僧持乞寥洲周家題跋’周為魏權綿騎捕去’此卷棄亂倘中，家人兒巧紅化，失而複得，觸有神物呵 
護，亦云奇矣。 

( 一二萬巧初书縣巧赞。 

二一一)萊倘元年义廣盖趙巧。 

《叫)崇棋辛末(叫年)劉錫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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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巧道人朱驚跋。 

(六)崇祸內子(九年)陳繼儒題。 

(屯)崇賴癸未(十六年)洗松道者周永年贊。 

(八) 乾隐五十年玉藝庵《法名際川)題。 

(九) 乾隐 d 酉一月銭乂昕觀款。《下略) 

此卷又有袁廷禱印，清時曾經袁 巧收藏 。至今完好，紙襲如新。陳眉公先見倪雲林圖及文徵明著色卷 
楷書詩，後獲睹天如此手跡，稱其真是「獅子一鳴，百獸腦俱裂」。為之篤嘆！周永年跋，讚賞其「切筆 
為棒，點畫為喝」。「亦手亦日，1^蒼繩聲，敞獅子萌」。我嘗取原卷為諸生講說，截斷眾流，直指也 
性，恍如置身師子林中，與天如師精神相接，而教室渾成禪堂矣。閱元刊本《天如剩語》，記釋迦降誕之 
日，師姑丈示眾曰：「頂門有一襄，露堂堂無所覆藏，腳根下有一機，活潑潑無所滯礙。」一針見血。師 
之學政禪入淨±，承中峰么淨±百八偈，返約著為《或問》，言「淨上不離本必，與西來意曾何差別，特 
被機么異而已」(參《鄭元佑至正壬辰序》)。其發於書藝，亦臥機運行，思路筆路，湛然無二，筆筆深 
入膜理，堅不可拔，彼切側媚取態者，見師之書，自應惕然，羞愧 無地！ 

禪家之學，影響及於藝事，自元臥來，已深入詩流畫伯、之屯坎。八大取「八遥」為號，向疑其得力於 
思翁《畫禪室》，貪則祝允明記《夢中伽路》，早己溯及愣嚴八還之句。乃知吳門名家，久契禪機。周永 
年題此卷在甲申明亡之前一歲，永年畢生精力，摔於《吳都法乘》一書，余曾循覽一遍，凡與天如和尚有 
關文字，無不網羅於斯！書中卷二十五《敬佛篇》記朱駕事，採自錢牧齋、張世偉所述。朱駕題天如此卷 
云：「元季多能書人。此冊中字，勁鐵骨子，較趙承旨十倍勝，誠足寶賞。觀者往往讚不容口，乃至切字 
掩文，放過一片婆也吃緊警切意，所謂拾皮毛而吐髓腦者更可閔！」今世道與藝分途，幾如南韓北撤，誦 
駕此語，可發深省！谤字白民，吳江人，嘗參雲樓宏，工寫竹。北山堂藏有駕竹一鴨，滿灑出塵，禪機流 

蠻尔巧佛爭父巧 


w 巧巧淵源論 

露。晩歲居華山蓮化峰下，修念佛二一昧，自號西空居 t ， 年八十。驚題天如此卷署年 b 十九，則在其卒前 
一歲也。 

北山堂藏天如此卷，書藝價值至高，朱驚 W 為勝於趙松雪，自非阿其所好，爱為著文推介，料公同 
好，並申論天如師么師子林，及其對明吳門畫家之影響，為談藝者進一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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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顚禪師與心經註 


明萬曆間，潮州知府江西郭子章著《潮中雜記》^卷，繼巧伯父春震於嘉靖間修《潮州志》之後，於 
州事多所載述，頗有拾遺補闕之功，其書卷古為書目上、右刻下，閒後代《藝文》、《金石》二略么先 
河。 

書目之末著錄下列各書： 

《護法論》宋觀文殿學壬張商英序。 

《：心經註》僧太颠註。 

《金剛經》明大皇帝卿製序。刻寶積寺。 

僧太颠當是大類，次於宋張商英之後，撰郭 ft 么意，似未確認其即韓愈留衣之大鶏也。其後清初稽了 
性於《靈山正宏集》所作頗師本傳，乃謂其「又往解《般若、心經義》，學者四集。」光緒間盧蔚献《海陽 
縣志•藝文略》遂著錄有積寶通《多也經標義》一書。 

先君著《潮州藝文志》，於釋家類據盧說收入寶通此書，盘嘗與潮陽郭輔庭霄札往遇，討論《也經》 
此註當為州人著述，當日印光法師則目為偽書^ :余於此蓄疑甚久，近日始敢言其是非，重為考辨如下： 

日本《續藏經》第四十二函有《大颠私經註解》。明代目錄若《萬卷堂書目》卷 S 著錄，作《大顚註 
解也經》。按此書本題「大颠禪師了通述」，前有了通序文曰：《摩詞般若波羅蜜多也經解序》，正文第 
一行大字，稱《大類和尚注、心經》，與《萬卷》目符合，此書作者應是了通而非唐代寶通。僧人每每同 




^ 巧巧觀巧論 

名，大類亦其一例，了通與寶通同號大颠，原非一人。 

了通此註，引用晚期禪家說甚夥，略舉败例。 

摩詞下 引雪峰道。 

雲門道。 

、心下 引夾山道。 

經下 引 雲門。 

巧下 引石霜、石頭。 

蜜多下 引洞山。 

照見下 引洞山、冬和尚、镜清、私觉。 

無眼耳下 引雲門、雪賽頌、大龍。 

無無明下引投子。 

考雪寶巧通示寂於唐天祐二年，年古十二(八二一四—九 0 五)，雪峰義存卒於戊辰即梁開平二年，年 
八十七(八二二—九 0 八)’石霜废諸卒於光啟四年，年八十二(八 0 韦—八八八)，俱詳《宋僧傳》。 
弘覺即雲居道膺，卒於天復天年 (？ —九 0 二)，岑和尚疑即招賢大師景岑，嘗言踢倒仰山者。雲門匡貸 
文偃卒於漢乾祐二年，年八十六(八六四—九四九)，時代最晚。諸禪僧皆晚唐至五代間人，寶通 無由採 
撫其說。故知了通必另是一人，非寶通明矣。 

日本《巿續藏經》本么 《私經 註解》，乃摘錄了通此書，刪創太半，僅是節本而己。 

此書美闕國會圖書館藏有一部，為元刊本。 下重巧 《中闽善本書目提要》 -- 節錄 f 通序文，又 云： 



卷末題善男子危素書’比丘紹明刻施。 

並 記云； 

伏為聖上煙下統臨四海億載萬年’公主殿下壽齊年，王后殿下壽無疆。干戈息靜國民安，天下太 
平法輪轉，刊此舊本廣施無窮者。至正二十年庚子五月曰姐手禪師成元。 

知此本刻於元順帝庚子(一三六 0) 。比氏紹明或即臨川資壽寺紹明，總明卒於元仁宗延祐五年 
(一 一一一 1八)，年屯十五(《程氏疑年錄》，頁 1110 六，引釋大訴《蒲室集》十二《明公和尚塔銘》)。 
危素則生於大德韦年(二二 0111) ，卒於洪武五年(一 一二屯二)。紹明圓寂時，危素年儒^五，則此書出 
紹明刻施，而由危素書寫，素尚未弱冠耳。 

是書入明1^後，永樂間有高麗刻本。福井文雅教授述其在日本知見之《大颠和尚註也經》，計有一一一 

-一—一 1 

稻 

( 1 ) 東京《大東急紀念文庫》本(書面記「古韓本」字樣)。 

( 2 ) 名古屋《蓬左文庫》本(德川家康舊藏駿河卿讓本)。 

( 3 ) 錄會《松岡文庫本》。 

福井君只見過東急本，謂據其刊語，遇永樂甲卯(一四一一)寶禪在朝鮮高敝縣文殊寺所重刊者。至 
於蓬左本，卷尾又有韻語二首，文云： 


W 劈 糸頤佛 审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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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去來^永息，內外中間都無。 

欲識真如真住處’但看石羊生騎。(無與騎協韻) 

援簡秋光冷，開膊睹(暑)氣清。 

若能如是解，題目甚分明。(清與明協韻) 

此二首為他本所無。了通序文中「誘惶群品」句，誘下一字當是俯，隋《曹植碑》，齊字作量，此從 
，齊聲，當是「擠」字，諸家未識，故為補釋。(參福井文雅《關於日本留存古韓(國)本大頗和尚註 
必經的序刊與刊記後記之研究》一文 S ") 

韓關本《大頗和尚註如經》，近時己由臺北新文豐印行，版式為十行十八字，經文一字占小字四，與 
元至正本相同。永樂本實依至正本重刊者。新文豐穀印本，卷末識 語云： 

《般若 •一 經大顏解》 ，空 禪重刊……。永□辛卵朱夏藏高敝縣文珠〔院〕(下缺) 

朱夏即朱明，永 f 殘文即「樂」，新文鐵就古韓本影印，慕惠±林至譜。惟其所印《巧續藏經》列第 
四十二冊，其目錄不知何故，卻題作：「《般若也經註解》一卷，清大頰祖師註解。」竟目大顚了通為清 
人，自是疏忽，亟宜勘正。 

口本學人均論證了通不是寶通殆成定案。惟疑了通為宋時人。 

了通註於「五蕴皆空」句下云：古人到此名曰「蕴空」法，引證西天廟賓國王與師子尊着問答及肇法 
師「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句。考此二事同見《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屯《諸方雜舉微梢代別語》。如 
是， f 通當見過《景德錄》，是錄為吳僧道原(一作元)著，景德間逍虽，詔楊億等刪定頒行， W 此證 
之 ，了通 自是北宋時人《打】。 




2 的 


恐昏鄉人 i 水往意妓此，故提出討論，从免長朔沿誤 ，遥塑 方家巧 w 正之。 

補記 

余撰此文時 ，恨 末獲見椎名宏雄之作，煩及門華銳清從駒澤大學穀得讀之’藉悉若干觀點。椎名君已 
先我言么•而明代《文淵間書 R 》— 屯亦著錄《大颠注也經》一卷一冊 ，當即 是菁。 

關於宋代 之大頗，在宋正受和尚所著《嘉泰普燈錄》上寶峰闡提惟照禪帥法刷七人 ，篇中 巧嘉興府報 
恩大顚遮禪師。(巧《續棘經》 第 一一二屯巧)又明玄顿輯《續傳燈錄》 一古， 亦載寶峰照禪師法刷 九人， 
中有 報恩通禪師，惜兩書於迦禪師均有名無傳。闡提惟照 ，宣 和二一年賜號 真隙， 居圓通(寺) ，紹 興乙亥 
示寂(見《普燈錄》卷九) 。闡提為投子義青門人芙蓉道階、之法禍，道階著有《屯經注》 ，大 颠所注《也 
經》 ，引 及投下(義靑) 之說， 椎名氏認為此大颠應即寶峰門徙之大賴通 。可惜 其詳傳蹤有待於考索 。茲 
特補 記其說 ，切 供參考。至報恩即報恩寺。《嘉禾志》卷 h 「寺院錄事司」下云： 

報恩光孝禪院在郡治北一里，舊施水院也。 

是「報恩大頗通」，殆此寺主持僧歎？ 


Jtt 尔随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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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見《潮州藝文志》， lllo 八頁〔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嶺南學報》第六卷九四頁及《天嘯樓集》。 

(二一王書，四 01 二頁。 

二一二福井論文遇-九八八年九月在韓國「第三回中國域外漢籍學術會議」宣讀者。 

(四) 巧福井稱 -九八 4^年一二 月日 本酌澤大學椎名宏雄氏發表《大顏心經註解與其作者》一文 ，見 該大學《宗教學論 
集》十三輯，此文尚未見。 

(五】檢中華校點本《宋高僧傳》及其索引，未見大顔及了通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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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悉曇異譯作「肆曇」及其人華之年代 


或謂悉曇入華’至唐時，货說始盛，化是而實非化。口本馬淵和夫著《口本韻學史之研究》都一二巨 
冊，於歷代悉曇東來源流演化，論述至詳，誠蔑1^加美。(昭和五十九年增訂本，臨川書店)惟未採用敦 
煌資料，如鳩摩羅什《通韻》及石窟寫卷之《悉曇章》各本，缺而不錄，不無遺珠么憾。茲試舉數事，補 
述如次。 

- 、道安著錄之《恶曇慕》 

馬淵氏據隋贊長房《歴代一二眷記》第十四《小乘錄入藏目》內有《悉曇慕經》-書，諧即印度傳入悉 
曇之始。(卷一，買一八)按《一二貪記》為隋時書，此列於小乘修多羅失譯、之類。考梁僧祐《化一一‘藏記》 
卷 111 《新集安公失譯經錄》内已有「《悉曇慕》是晚集所得」，是晉時道安所見梵籍己錄及「悉曇」、之 
書，與鳩摩羅什《通韻》么言及《悉曇章》，年代先後正符。是時悉曇當己傳入，非始於隋，事至明顯。 

《開元稽教錄》卷 111 亦收《悉曇慕》11卷。 

- 1、《愣伽經》與《恶談章》 

現存敦煌寫卷屬於《悉談章》作聯章體者共五卷，實有兩類：一題《俗流悉曇章》(北京鳥字六十四 
號)，一題《佛說愣伽經禪門悉談章》前並有序。兩者已收入《敦煌曲校錄》，後者《大正藏》已著錄， 

@水頤巧巧义张 



^ 佛巧淵源論 

英法兩處共得四卷。 s. 4583 號為一殘黃紙、開、天時物。 p. 3082 題作「諸機真言」，實即此篇。 P.30 蓋為 
一小册題曰；「禪門悉談章並序」。茲錄序文於下： 

諸佛子等合掌至^聽 。我今欲說《大乘楷伽悉談章》。《悉談章》者’昔大乘在撫伽山 ，因得 
菩提達摩和尚 ，宋家(任氏校改作「元嘉」 ，互本 皆同作「宋家」)元年’從南天竺 (一 本作 

「竹」一國 ，將 《拇 伽經》來至束都 ，跋帷 互藏法師奉譜翻譯。共經總有五卷’合成一部。 . 

又萬山 會善沙門定惠 ，翻出 《悉談章》，廣開禪門，不妨慧學 ，不 著文字 ，並 合秦音。亦與鸠摩 
羅什法師《通韻》「魯留盧樓」為首。 

序言 「大 乘在愣伽山」 ，大乘 是人名，當即「摩詞衍」。序稱《愣伽經》出跋陀所譯。《高僧傳》卷 
九； 

求那跋陪羅’此方 「功德賢」(梵名是 ounabhadra ) 中天竺人。从大乘學故世號摩河衍。 . 跋 

陀前到師子諸國。……元^^十二年 ( 四王五 ) 至廣州， 刺史+朗表聞。宋太祖遣使迎接……化名僧 
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郡哪顏延之束帶造門。……後於丹陽譯出《勝鬟》、《拇伽經》 ，徒 
眾七百餘人 ，寶 雲傳譯，慧觀執筆。(《大正》五千，頁一二四四) 

由 k 文知大乘是人名之摩詞衍，即指跋陀。彼實於元嘉 i 二年范镇，非元年。《愣伽經》梵名 
ran 爵 vatara ， 其書為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思想結合之作。跋陀所譯(在《大正》六也 0 號)題曰《概伽阿跋 
多雞寶經》。 其後菩 提流支 譯本稱《入愣伽經》，資義難陀譯稱《大乘入愣伽經》。序言「欲說《大乘愣 
伽悉談章》」，下記劉宋時(求那)跋陀驅譯出《愣伽經》。審其文辭，即依《愣伽》教義敷演成葦 ， W 









207 


明禪法及所造么境巧，次第分明。證1^謝靈運說，劉宋之初，《悉談章》已流行，故取與《愣伽》經義結 
合為文。揉事當在菩提流支么前矣。 

敦煌所出《愣伽師資記》多本， P . 3537存者為宋求那跋惦章之後， S . 4与2為前么部份，對愣伽經譯出 
與禪訓，巧參考《講座敦煌》，《敦煌佛典與禪•北宗燈史》部份。 

|二、巧西法朗說「肆曇」即「悉曇」 

慧均 《(無依無得大乘四論)玄 義記》 論古來對 h 凹音之解說，货凹云： 

四：今謂止是「肆憂」二字。唤此「肆量」 字， 與吳音同音耳。所公無此二字者，河西朗師云： 
「此二字直是讀美前十二字，非是字本。無別所明，故不載也。而今猶得為十四音者，明所讚嘆 
與能讚嘆，能、所合數，故名為十四。」……故明合十四音為璋憂字名也。此方成就，成就十二 
字義’悠(總)別會明十四音。 

此亦見安然《悉曇藏》卷一 1。 

巧來所謂四靑」，其說甚祭，安然論列，計有 h 師之說。河西朗特篇一耳。右說么要郎如 _ h : 

(一)悉曇 一 1 字譯作「肆曇」。 

( II ) 肆曇訓成就，意在讚美前十二字，不是字本。 

(III) 將字本(母)、之和二字，加上讚美、之肆曇二字，合成十四么數，即「能、所合數」。 

從長短阿 ( W 己乾蒂 ( am ) 搁 ( ah ) 共十二字’是為字本。 W 「悉曇」二字是成十四音之數。此說似 
行於北方。梁武驳之，謂「宗法師(按指僧宗) W 悉曇足么者亦非。悉曇自吉样，何關—凹音耶？」(參 

SH 术巧佛巧文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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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淵氏書 u 頁二(古 o 凹】《大般涅榮經》之十四音條，及安然《悉曇藏》卷二) 

十二字者， 

《玄義記》(即慧均)引(隋)灌巧為河西解是：「古來釋女十四’ 7石：『下魯流為一字， 

樓為一字，足前十二為十四也。』」 

(灌頂說詳其所著《大般涅繫經疏卷十二文字品》，見《大正》二一十八师，頁一一 0。) 

按《灌頂疏》又云： 

又河西 W 前，十二即是十二音，取後四音合為二音。古經本云 ••梨 樓梨樓，即是四字為二音， 
前為十四。 

是魯流等本只作二字計，巧尚有不足二字，乃1^肆與曇充、之。 

按河西朗帥當指法朗。法朗受藥於北涼曇無讚。時無識最先譯《大涅樂經》，其中有文宇品。法邮 
無識受業，詳《梁高僧曇傳》附《道朗傳》，朗帥么說當出自曇無讚。是時悉曇之學 JJ 為人所熟智， W 
譯作「肆曇」，尤端注意。故知悉聲學之入華，與《大樂涅繫經》之翻譯有密切闢係。 

四 、用 宮商五音配合巧曇十四字母 

梁釋寶亮撰集之《大樂涅樂經集解》卷第二^一為《文字品》，引僧宗 說云； 「傳譯云十四昏者，為 
天下音之本也。如善用宮商，於^四中隨宜制語，是故為一切宁本山。此中但宵十二字。餘一一字零落不 


音從 


足 


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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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相承云『悉曇」二字是也。」(《大正》，册 二一 十屯’頁四六 四。 ) 僧宗之說同於河西朗師。僧宗即 
安然壽中所稱么「宗法師」，辦太机時’講「海鞭」等媪巧遍，居太巧寺，递 武与年 (叫九六】牢。其講 
《涅榮經》必在永明之前。彼復提及「悉曇」一名，可兒自《文宇品》山，耐十巧音之討論興，悉曇正是 
當口内典翻譯間題黏么一化。 

僧宗所云：「善用宮商於 h 四中隨宜制語，是故為一切芋本。」此語巖值得玩味。安然《悉曇藏》卷 
一引《大乘四論玄義記》中唐慧 均云； 

尋十四音者，本是過去諸佛法門……天作十四音，生出世問言辭之本。……故《肆量章》中生出 
聲論與字論等根本也。…… 

故得有四十二門，有十二音、十四音，復得有十六音，音為本，本能出字等也。梵音屈曲 W 因之 
轉變，復成一切字衣也。如此問(指漢上)音唯有五，謂宮、商、角、徵、羽，字本因此，生一二 
萬六千餘字也。(賈王六九) 

此1^漢±宮商五音生一切字，1$比況梵±《悉曇》之十四音。宮商五音，可生一一一萬六千之數，梵—四 
音，一切字亦從此出。15此證明「字本」么原理，梵語元音有十巧、十二、十六諸異說，無論孰是，皆為 
字母，一切字無不自此而生。今観《通韻》 云： 

本為五十二字’實生得一百八十二文。就裏十四之聲，復有五音和合’數滿四千八百’唯佛能知。 

所謂「五音和合」，似可僧宗「用宮商於个四(音)中」解之。 

沈約《答陸厥書》亦云： 

度尔巧佛等文巧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从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 

可見南朝文七利用《涅樂經》「字本」之說合从灌上么宮商，加1^演衍，當時化成為文字之一穗新玩 
意。由僧宗么言，「善川宮商，於(梵)之 h 四(音)中隨宜制語」’其事當盛於南齊之初，此《悉曇 
菁》入舉後影蠻所產生么奇祗，僧宗所謂「隨宜制語」，當如周願之「體詔」。依僧宗么說，梵^四音明 
指字母，即體文(子音)亦即是紐。《封氏聞見記》稱周願「好為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 W 紐字作雙 
聲么遮戲。《南史》言羊戌語好為雙聲，舉「金溝清驰，銅池搖曠，既佳光景，當得劇裳。」諸句。(卷 
1111六节么保附傳)《洛陽伽藍記》戟婢女么「禪奴媛罵」，巧觀 i 者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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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譯刊慧遠所述之《悉曇 章〉〉 


《逝韻》云「五十二字」，此精梵文字巧轉明。《翻譯名義集》 引： 「澤州云：『其《悉藝章》 W 為 
第一」，於中合五十二字。」任二北引范可中《悉曇章校注》謂「前五章半闡皆五十二字」， W 為《禪門 
悉曇曹》每辜半闡、之字數，巧氏駿正云「孔卡二字仍於字巧求么為近」， W 說是化。 

今按梵文字母字数向來有若干家之異說。澤州說蓋指慧遠，所謂「北遠」本者化。日本安然《悉曇藏 
巧》：「定宇數則述：《孽嚴經》凹十六字，《大梵王》四十屯宇，《大 U 總》等四十九字，《涅樂經》 
而^字，《裴家》五 i 一字，《北遠》五+二字。」乂稱「慧遮，北地之靑」，與僧颖為柬天(竺)之音 
正互異。(《續藏》八四，買一二六五)同書引惠(慧)遠《涅藥疏》云： 

胡章之中，有十二章。其悉量(章) W 為第一’於中合五十二字。悉憂兩字題章名’餘是章體。 

(頁四 0 八) 

北速云「胡章」，指北 地傳入 之胡本，乃 W 「悉疊」二字題作章名，加上字母五十字合計么，故得 
五十二字、之數。所謂五十二字，說即出此。據慧遠《渔樂經義記》，其「悉曇 W 為第一」句 ，應作 「悉曇 
章」，安然所引，漏一「章」字，今據補。《翻譯名義集》所引則無誤。 

何 W 稱為「北遠」？按唐前有二慧遠：一為東晉廬山白蓮社之慧遠，與鳩摩羅什問答，著有 
《(什 ) 法師大義》(見《大正》一八五六)，一為瞒郡影(寺)大師之慧遠 ，原為 域煌人，後居上黨 
之髙都，故稱「北遠」。北違事跡見《總僧傳》卷八。俗姓李氏，轨於澤州柬山占賢巧寺剌度。本傳記其 

饒宗聞佛巧义化 


(隋)開皇五年為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象法再弘於桑梓，又記其棄世於開皇千二年六月二十 四日， 
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眾柱及高座四腳，一時同陷。(《大正》冊五十，頁巧九 一 ) 故知後人所稱之澤 
州，即指北遠。《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澤州下云：「今州即上黨郡地，縷為 t 黨郡高都縣地。……傻魏 
道武帝置建興郡，孝莊帝改置建州，周改建州為澤州，蓋取獲澤為名也。」(頁 四二二 一) 是「澤州」稱號 
蓋始於北周。 

馬淵和夫在其 《日本韻學史巧 研究》第二冊首章「大般涅樂經么十四音」，據安然《悉曇藏》既引 
「澤 州疏」 (頁走 0 屯)，又引「北遠」說，不能辨其為一人。復於第 S 章論《涅藥經》 關係， 「遠」名 
下注云「梁惠遠」。今按慧遠活動全在北方 ，北齊 時隨閣梨湛律師往鄰 ，周 氏平齊廊教，慧遠與武帝辨論 
護法 ，有 聲於時。烏得目為梁人？慧遠著書甚多 ，其 《涅锻疏》十卷原書今猶存於《大正藏》三十 屯冊， 
此書全名應為《大般涯樂經義記》題「隋淨影寺沙門釋慧遠述」。卷第四 ，論半 字、滿字之 義云： 

半、 滿之義，化論有互：一就字體从別半、滿’彼《悉量章》生字根本說之為半，所生餘章 ，文 
字 具足名 之為滿。又千二章悉名為半’自餘經書記論為滿。(林下二、互兩義從略。)今此文中 
唯就初門及第 互門初 義辨之。文中有四，一就字體从辨半、滿，《悉蛋》一章名之為半 ，餘 皆為 
滿。：：：初中有四： 

( 1 ) 迦葉略問云：何如來說字根本？ 

( 2 ) 如來略答：於中初明半字為本。名悉量章切為初半。 . 凡夫知法必依於字，故偏說之。 

( 3 ) 迦葉重問字義云何？ 

(4) 如來廣辨。於中有二：一別解字義，二吸氣下總辨字相。 

初中應先廣辨胡章，然後釋文。 





胡章之中，有千二章。其《悉憂章》从為第一。於中合有五十二字。悉量兩字是題章名，餘是章 
體。所謂语 (a ) 阿 (-a ) 億 (i ) 伊 (T ) 郁 (U ) 憂(曰)咽 (e ) 巧 () 烏《0 ) 炮 
(W ) 庵 ( ^ ) 阿(此 .) 。 

伽加 ( g ) 恒(如)我 (. n ) 吃 《 t.)：f (化 .) 茶 ( d .) 担(加 .} 萃 ( n .) 多 
(t ) 他 (-5 ) 陀 (d ) 彈(抓)那 《 n ) 遮 (C ) 車 ( ^ ) 閣 (j ) * 空(扑)若 (fi ) 波 
( P ) 頓《如)婆 (b ) 铺 (： g ) 摩 (m ) 蛇嗎羅啼奢沙娑呵茶魯流盧樓 
魯、流、廬、樓’外國正音名為億力、伊離、栗、離。此是初章。 

問曰••前後兩茶何别？(答)前長後短。就此章中迦、怯已下一二十四字是其字體。初千二字是生 
字音、末後四字是呼字音，將初千二呼彼迦等生字之時’有單有複。其單呼者依後四十栗、離二 
音，其複呼者用後億力、伊離二音•，單複呼中並有長聲短聲之別，故有四音，前後合說有十六 
音。而經說言「十四音」者’前千二中後二助音 ，非是 正音 ，故除 此二說十四音。初章如是。 

將初千二單呼迦等一二千四字為第二章，巧十二音呼一迦字生十二字即為一遍，乃至呼茶，類亦同 
爾。一二十四遍合為一章。 

就複呼中有其十章，相狀如何？ 

就彼互十四「字體」中’前之五五二十五字是其桃聲，備如下辨；蛇羅等九是其超聲，亦如下 
說。 

就她聲中有其五句’最初迦字應配其餘王 十王字 入十二音為第王章。 

W 迦配倍入十二音生十二字 W 為一遍’乃至配茶 ，類亦 同爾。是則合有一二十一二遍為一章矣。 

取初句中末後俄字歷配其餘二一十王字入十二音為第四章。 

第二句中最後華字歷配餘字入十二音為第五章。 

第王句中最後華字歷配餘字入千二音為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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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句中最後擎字歷配餘字入十二音為第七章。 

第五句中最後擎字歷配餘字入千二音為第八章。 

就超聲中具有九字，取前四字壓配餘字，入十二音復作四章，通前合為十二章矣。若从諸字盡具 

相配入千二音，通合應有二一十六章，不能煩廣，略舉斯耳。」 

(《大正》王十七，買未 0 七) 

曠 W 前之《悉曇章》完整資料殊未易觀，今從《義記》中輯出此段，吉光片羽！殊為可珍。慧遠 
所傳么《悉曇章》原共一二卡六章。與今世流傳《悉曇章》之作十八章，雖有不同，寶際上即取子音么 
五五二十立之邮聲與九個超聲，與元音十二母拼切成章。隋時北方所傳么《悉曇章》，其内容及結構，於 
此可窺其全貌，然後知慧遠所謂「胡章」之「章」字，即指「悉曇章」，六朝人習 W 「胡」、「秦」相 
對為言，說詳《續僧傳•彥傢傳》。安然《悉曇藏》卷二一「章藻具闕」有一二 評， 其立曰 「定增減」。書中 
採輯 ( 1 ) 智膺《悉曇字記》， ( 2 ) 義淨《南海寄歸傳》， ( 3 ) 慧遠《疏》 ’ ( 4 ) 《全雅悉曇》， 
(日)《佛哲將來悉曇》， W 及空海《將來大悉曇章》諸家書鈔存，並加評語，安然此卷資料，馬網和夫 
全部採入所著書之第一葦「巧度悉曇學」巧下。視慧速此《疏》為伙文。(頁屯 0) 安然厕慧遠此《疏》 
於唐義淨之後，是當日未峭慧遠《大般涅樂經義記》原書，不辨其為隋么沙門 ，殆 誤為唐人矣。馬淵氏未 
能辨正。安然評玄； 

今見此十八章，只是從第八章^來’唯刺迦俄單那四章而猶闊，無九章 W 後千章二一合四合五合狐 

合字也。 

慧遠此《悉曇章》雖與其化唐1^來所傳之《悉曼章》頗異，北地排本，赖此巧其麟爪，何巧忽視耶？ 



鳩摩羅什《通韻》篷 


敦媳寫卷中，有一殘卷題曰《鳩膺羅什法師通韻》。原物在倫敦大英幡物院 ，列 斯坦因 y 二二四四 
號，劉銘恕嘗搁錄么 - :頗有抄火。往年在英倫 ，膺 掌原物，細加勘正，妄有著論二：惟未作專文加 W 
莲證。 

去冬於復旦大學中日 《文私 雕龍》學術討論會提出論文，題目為《鳩摩羅什通韻與文也雕龍聲律 
篇》，主要論朗為四聲說起於悉曇提供一重要論據。惟《通韻》原文 ，流 傳不馈，而文字艱奧 ，不 易卒 
讚，因舞憤重草是篇，為前作么輔車，或亦有婢於語言聲韻之學，大雅君子，幸垂教焉。 

- 、敦煌寫卷中有關什公之資斜 

什公事跡，詳《出一二藏記集》傳(中卷第十四)、《高僧傳》、《晉書•藝術傳》。湯錫予先生《佛 
教史》考證羅什及其門下，十分翔寶^曰。敦煌卷中有若干資料尚可補充，茲略記於下； 

鳩摩羅什別傳(英倫 S.3812) 嚷括《高僧傳》文，約二一二百字。 

羅什等傳(法京 P. 3037 號)卷甚長，内有玄巽、諸什諸傳。 

鳩摩羅什法師誦法一卷擇道融集，台灣中央圖書館藏列目五十二一號。 

道颤，汲郡林慮人。事詳《高僧傳》 ，卷 六云：「(姚興)敕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公)出 
菩薩戒本，今行於世。」 S. 14 芝存序文云：「原於長安城內大西明寺鳩摩羅什法師與道俗百千人受菩薩 
戒，時慧融、道詳八百餘人，次預彼末，書持誦出戒本及受羯磨受诚文。」此與《晉書•載記》敍姚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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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逍遙園，「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赞)、僧遷、道樹(標)、僧譬、道坦(恒)、僧肇、曇順等八百餘 
人更出大品」，當系一事。逍遙園在渭水、之濱(見《大智釋論》序)。慧飄即道融，道詳名可補漏書(頁 
二九五)所舉什公關中弟子諸人名么缺。《魏書•釋老志》又有道形。 

羅什法師贊 ( S . 惡31 一, ，) 文略云： 

善哉童壽’毋腹標奇。四果玄記’十□辟支。呂氏起慢’五涼運衰。秦帝生信’示合昌彌。 

草堂青眼’蔥嶺白眉。瓶藏一鏡，針春數匙。生、肇受業，融、春為資。四方遊化’兩國人師。 

又詩： 

證跡本西方’利化遊東國。她贊壬一二千 ，框衣 四聖德。內镜操瓶裏 ，洗雜 秦王或(急)。 

吞針靡妹中’機成弟子色。傳譯草堂居’避地蔥山側。驰譽五百年’垂斬西方則。 

上贊及詩可補向來總集、之缺。草堂即大寺，自弘始八年：^後，什公譯經多居此，於寺中構堂，緣15草 
苦故名。《歷代 111 寶記》八《梵網經》 f 云；「弘始八年於単堂乐……譯訖，触、影等一二西人一時巧受菩 
薩^被。」贊云：「生、藥受業，触、嘗為資。」後人稱此四人為四舉。元覺岸《標氏稽古略》云：「師 
之弟 f 曰生、肇、輔、眷，謂么什門四聖。」(《大正藏》四十九，頁屯八五)湯老玄：「此說不知始於 
何時，宋智圓《涅繫機要》戟么。」今由此贊，知是說來源墓递。逍生與始興據嘗问巧長安，從什公受 
學，(晉)義熙五年還都，故化門中 W 道生列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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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韻》年代上限與菩提流支之關係 

《歷代 S 寶記》化公譯經化十屯部，《大唐內典錄》收九^八部。什公譯書外著述不多，漏老撰《什 
公之著作》，徵述頗備，未及此《通韻》一文。《通韻》、之名，見於唐人所傳《禪門悉曇章》，算序云： 

夫悉量章者’ 王生六 道’珠勝語言。唐國中岳沙門定惠翻注’並合秦音鴻摩羅什《通韻》魯流盧 
樓為首。(北京鳥字六千四號) 

英倫 S . 4483為愣伽經《禪門悉談章》殘文，序 亦云； 

唐國中岳釋沙門定惠法師翻注，並合秦音鴻摩羅什《通韻》魯流盧樓為首。 

唐人見過什公么《通韻》，故載么《悉談章序》。今得 S . 1349號寫卷，題曰《鳩摩羅什法帥通韻》， 
什公原文乃得重見於世，似尚非完篇，《通韻》與悉曇么關係始得明職。唐世流傳僧徒諷詠之《悉曇章》 
為聯章體式，其特色為每章末句必用「魯流盧樓」四音合料切字為紐之三個同韻字，作為句中之助聲。如 

「頗羅墮 ，•第 一舍緣清淳座，萬事不起真無我。……魯留盧樓頗羅堕。」、「魯留盧樓」原是梵語 r.n - 

-! 四字母，在此用作幫聲。而「頗羅堕」則如沈約在調四聲譜中之配作雙聲量韻之四聲紐字，大祗為反音 
法么同韻字，借之作為助聲， zi 增加聲調曲折之美，毫無取義，只是幫腔而已。《悉談章》後來演為古琴 
曲，流傳至今，尚可彈出。 

翻注《悉曇章》么定惠法師，未詳何人，據 S . 赛0沪號有文題曰《大興善寺禪師沙門定惠贊》，共一一一 
行，文云： 

@巧巧巧巧丈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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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望月，嶺上觀霞。知身虛幻’不染世花。定卷(慧)平等，十地無差。變形百億’應供婆娑。 

紙上墨跡甚淡，囊年幸摩擧原物，嘗加科筆錄(劉銘恕君錄文多誤。茲為訂正)。此定惠乃大興善寺 
僧，與中岳沙門定惠很可能 是一人(按《傳燈錄》 二千一 襄州定慧和尚 ，在 福州鼓山智岳及清譯之問 ，又 
另是一人)。定惠《悉談章序》稱「通韻為秦音」，今觀《通韻》文云「大秦小秦」 ，言 秦而不及唐 ，又 
云：「蘭音漢音」「兼胡兼漢」，與僧祐《出 S 藏記》中《胡漠譯經音義異同記》相同 ，但 言胡漢，不涉 
「唐」字，可見原本必為唐1^前么作品。又《通韻》下面接書； 

修多羅法門卷第一紀王府棒太原郭^教撰。 

此書《舊唐書•經籍志》道家著錄，作郭瑜《修多羅法門》二十卷，在道宣《集古今論衡》之前。紀 
王即唐太宗第十字紀王慎，貞觀十年改封為紀王。郭氏題官衔為紀王府橡，其絕對年代正是貞觀 h 年。可 
見《通韻》決在貞觀前早己流傳。 

《通 饋》 一文，與日本高野山一二寶院藏寶曆五年僧行願翻刻本《涅樂經•文节品》「悉曇鶏文」中之 
序文，大致相同，其中有云：「本音梵語漢言，並是菩提流支細注。」末亦題曰「羅什法師翻譯」。羅振 
玉於大正六年1^此書與行願么《音注梵字次第記》合刊，日為化公原本。円僧安然著《悉曇藏》，在解程 
十四音之後，亦移錄此文，籍自來悉曇家視為瑰實，故多所撫錄。今得教爐此一寫本 ，正明 言出自什公。 
行願本序稱「菩提流支翻注」，多此一句，為敦煌《通韻》本所無。流支為北魏明帝時永寧寺僧。是《通 
韻》在庸人傳寫本中，原有北魏菩薩流支輔注；說，如《悉藝章》之有「定惠翻化」 ，可 W 比參。而唐時 
織流， W 《通韻》為鳩摩羅什所作，流傳有自，且在菩提流支、之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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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通韻》本文疏記 

鳩曝羅 什法師 《述韻》：本為立 h - •字，化得 r 円八 -^二文。就襄 之韩， 樓巧丘替和合 ，數诚 
叫千八诗，唯佛〔與佛〕能知。非旌二乘侧(测)璧，況巧化火所及，縱誠杆番下遍，無山曉连巧章。 

五十二字指梵文五十二個字母。十凹之聲謂元音十凹音，五音即五 峨聲。 下文云：「—四音者，屯字 
聲短，古字聲長。」謝靈運著有四音訓穀》，《高僧傳》七《慧嘗傳》稱其「乃諮嘗料經中諸宇並眾 
音異音。於是著《十四音訓觀》，條例梵縷，昭然可了。」慧譬本冀州人，嘗「至南天竺界 ，音譯 詰訓， 
殊方異義，無不必曉。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禀。復返京師(建康)，止烏衣寺講說眾經。」嘗為什門凹聖之 
一，謝從替問梵音，可算是什公之再傳。謝靈運之《十四音訓敕》在日僧安然(九世紀人)所著《悉曇 
藏》一書中徵引多條，可窺其說之大略，今不多引。此出什公之《通韻》既言及「曉達其章」 ，此 「章」 
字自然是指《悉曇章》，下文云「又復悉曇章，初二字與一切音聲作本。」 W 譜。 

悉曇，梵語譯名為「悉駄摩引但哩二合迦引」 ( Siddha 3 atrka ) ， SiddhanT 義為成就，本1^圖表形式 
表示梵語子音與十二母音相結合， W 便兒童學習拼音、之事，義淨稱為「悉地羅牵睹」 ( siddhirastu ) 。悉曇 
何時入華，近人或謂「悉曇盛行只能從唐算起5一。」但在僧祐《出三藏記》中有《悉曇慕》二卷(《大 
正》 五十五 ，頁 一八) ，注言 「先在安公注經錄，或是晚集所得」。是為晉時道安所集書，時己有「悉 
曇」一類之著述。道安卒於太元十年(荷堅建元二十一年，此為《高僧傳》說)，道安 W 太元四年至長 
安，注意譯事，其譯胡為漢，得竺佛念么力為多。西域沙門曇摩侍之翻十誦戒，亦竺法念轉語。如是悉曇 
書之傳入，已早在什公、大謝之前矣。 

十四音者： ( 附記悉曇漢譯音字) 


{示頤佛巧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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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短聲 

億短聲 

郁短聲 

逕 

烏 

〔庵) 

魯 

盧 

韦字聲短音， 指 3 i U e 0 r .!; 屯字聲長者， 指 -a -1 -U .23 ^ - r .-!， 其中-3 ^乃二音聯結，原 
為增益元者，亦稱複重韻 ( vradhi ) ，亦被視作聲長。謝靈 運云； 「政後魯、流、盧、樓四字足、之。若爾， 
則成十六。何謂十凹？解云；前庵、疯二字非是正音 ，止 是音、之餘勢 ，故 所不取。若爾 ，前 止有十，足後 
四，為十四也。」(《悉曇藏》卷二引) 

十巧音之說甚繁，安然所舉計有十家。其最大歧異，在於計庵、病二者或將魯、流 、盧 、樓作為二 
化曰。梁武帝著《涯榮疏》 ，魯、流、盧、樓四字既作藏、力、基、梨，又稱此是外道師名葉波跋摩之說， 
1^彈謝公，具見南朝時對梵音究也之眾，不獨謝公一人而已。 

章字之聲，無留不徹。六夷殊語，一攪無逍。冉烏之聲，聴觸即解。 hg : 宮者，七字聲統， - V 字聲 
長。短者吸氣耐不离，長名平呼耐不遠。二一皆褐六質，魯留而成班，文雜難知，荷二阿耐不取。 

章即指《悉曇章》。向來天竺即巧異本，安然書卷一《定相承》篇引澤州 疏云： 「胡章之中有十二 
章。其秘曇章1^為第二 ( 一 ) 。案西關悉曇本婆羅賀摩(口3113§即婆羅門)天所作。 . 今檢慧速碗 


a 阿長聲 -a 
i 伊長聲 -1 
U 優長聲 日 
e 野 

0 奧 圳 
細 S 〕 如 

r . 流 - r . 
1 . 樓 *! 


云胡章、之中有十二章。」又云；「義淨 |二 藏《寄歸傳》云；《悉曇》總有卡八章也，故知中天所用十八 
章。……慧遠相傳牟尼一二藏胡地十二章品為 llli 六章，知是胡地之本，非梵地之章。键耿羅闕青多迦文 
是北天本。……僧嘗法門是什門人。什生龜茲柬天竺人，所傳是東天本也。」(《大正藏》八^四冊，頁 
一二屯一、一二古二)當時己分判《悉曇章》有中天本、柬天本、北天本及胡本之不同。 

文中匿別短音長音封暇氣及平呼狀么，「平呼」一詞甚可注意。唐處忠和尚《元和顧譜》 說： 「平聲 
哀而安」，似指低平，行願本作「短即吸氣而難聽」，又多「短長隨去入么音聲」一句，為此寫本所無 
(疑中唐人所增)。平呼當如慧皎述轉讀之聲有平擲、平折之平(《高僧傳》)。梵語元音、之長音，刊 aa , 
Tuii , 节 UU , 下气 呼氣平而長，吸氣促而短，故臥譬況長、短音。 

兰身 指法身、報身、應(化) 身：六 賈下文作六道，亦稱六趣 ( sa ^ gaty 苦)’謂地獄、餓鬼、畜生、 
阿修羅、人、天六趣。攝如言「攝諸論要義」之攝，《悉曇字母化韓義》云：「……於一聲中攝藏無量功 
德。……」攝字在悉曇使用甚頻繁，後來等韻家言饋亦採用「攝」宇。由《通韻》此文，「一切音聲，六 
道殊勝語言，悉攝在中」，可見「擺」字早已出現於《悉曇章》。 

「魯留而成班」句，詹留亦作魯流，如定惠序。高野山本《涅樂經•悉談章》云：「悉談，魯留盧樓 
為旨生。」此但舉魯留：^概「魯留盧樓」四流音，此巧字被稱為別「摩多」(3背己，指母音么別者， 
r .、 ！(魯、留)蓋為漉合 ( mixed ) 音’含有母音及子音雙重身份’事實上5-可1^包括^ (參 w . S . iMlen : 
52受/-2//1.432>3二乏/。.巧.61,2.12.論*-.、|!章)。 

「替二、叫而不取」者，上列四流音向來少用，而 -! 根本不用。《悉曇藏》引謝靈 運稱： 「魯流慮樓 
此四字是前一二十四字中不取者，化俗罕用，後別出之。」 

云「二、叫」者，此四字有譯作二音者，如「座厘樓樓」(《大般泥濱經》卷五，法顯譯，《大正》 
十二冊，買八八八)、「刚嘟栗栗」(日本宮內本)。《大般涅樂經•文字品》(宋慧嚴及謝靈運譯) 
說：「魯流盧樓如是巧字，說有四義，謂佛、法、僧及 W 對法 ( abhidharma ) ……是名隨順化閒么巧，1^是 

划不晒佛巧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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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巧调巧論 

故名魯流盧樓。」(《大正》+二冊，頁六五五) 

雜义上下，一不化巧。逆、顺、傍、橫，無一字肺‘个茗，小(頭)邊在軒，収(耶)正安加。乂秦小 
襄，胡梵姨‘而超間。雙劈帖《牒)规，巧妙多端。蝶即無 • . Y •师•个屯，雙训無一辞《卞)而‘个规。戎軒甲巧 
獨伐《叟)，祕捣 W 述。戍作兴地 邮哨純 ，復似婆羅門而舖 W 。 

羅文者，題神拱么《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中有「羅文反樣」。其解 說言： 「神郎切二個—六字名羅 
文反，此則相對十六字，縱、橫、角可讀之，故云羅文化。」凡縱、橫、角俱可讀謂之羅文，即此文所謂 
「逆、顺、傍、橫」，及「中(頭)、遗、左、右」，「(邪 ) 正交加」巧讀，其義應同。行願本序作 
「中邊左右，邪正交加」。「取」疑當作「耶」，此誤耶為取，耶即邪，此處宜讀作「斜」。 

超問薪，超謂超聲，亦禍張口遍滿聲，衷、之如 

喉問聘下 舌頭 新根 唇中 

h 《實) ，5 (娑) 弓(灑) S (舍) V (識) 

喉時間 

兰乞叉 ) y ( 野 ) ri) 1( 拇 ) 

下文《悉譽章》云：「胡音漢島’取拾化意」；「橫超磬超，或逆或順。」乂稱；「於中二^孔字正 
能出生長短’超聲不能收。」按二 h 巿宁指刪聲喉、暇、巧、新、唇各五，此為梵語 f 音么 主聲，九超聲 
中五處與之相配；巧餘凹嘗為中間之臂。安然云：「刪聲瓦處之韓，超嘗五處。中問凹處、之聲，都化處聲 
矣。」此即所謂「超、問」。 

牒饋即靜饋。瞒韻碟字在入聲 lllh 帖’徙協明。牒、截為问音字。 - h 文云：「腎则雙聲，橫則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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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迦傍 
紐 

权 ki 

引权 kT .. 

傍 

纽 

俱 ku 


引矩 k 。 璧 


i •斤 ke 


誠 ■ kai 蓋 


句 ko 


喊 kau 


欠 kam 傍 

纽 

卻 kah 




迦 


85- 糸巧佛巧丈樂 


韻。」叉云；「傍紳(紐) '正朔(紐)，往返經纖。」按梵韶面邮馨、之阮別傍紐、正細，據安然《悉曇 
藏》卷二《悉營韻紐》章論么最詳。 

論梵音有四韻四聲： 

四黯——阿 ( a ) 等—六兩兩化隨，一是短鶴，一是長敵。帆等十六，六^相分。奶六茵韻，後—捣 
韻。「謂之四韻。韻'者，聲響之所終也。」 

四聲——迦 ( K ) 等一一一十巧，五、九相折，五节服聲，後九超聲。迦等 lll — g ;、 九相對分，各紐替連 
成雙聲，「謂之四聲。聲者。音響么所始也」。 

所謂十四音，即1^上舉直、擲諸韻，與邮聲五方、超聲九，1^合卡四也。茲照安然所列悉曇字翻成梵 
音表之 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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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巧拥巧論 

通韻。下十一字悉同通韻 

a -a -n u -u e o w 师 "S 

Js- Js. Js- Js. Js. ^ I . 岭崎 

么乞 乞 乞乞乞 乞 乞乞 

叉叉使 使楚楚 濟赛 

落韻。下十一字亦同落韻。 

( W 上詳《大正藏》八千四冊，頁一二八三) 

紐字作納，與敦煌寫本《通韻》同。(按：圖表中「浏」字已改作「紐」。 ) 

此論聲是「音響之所始」 ( inital ) ，韻是「聲響之所終」，即是收聲。取漢±之雙聲、疊韻，來解輝 
梵語之饼音現象，有時不免於比附。而正紐、傍紐在梵語中如 t 揭表所示，乃指母音，正紐部份只是表示 
元音(梵語 varl ^ a ) 么長、短一組，於是知沈約《四聲譜》所云「紐屬中央一字」，此「紐」字並不專指聲 
母，實亦兼韻而言，時紐之含義仍甚含糊。 

安然書中解韓通韻、落韻有時又引清、濁為說。在五五腑聲表么下，又言「賢行相呼為通韻，豎巧交 
呼為落韻」。(頁一二八四)此么賢行，實不同於羅文之豎行，故易引起人之誤解。 

「牒則無一字而不重，雙則無^聲(宇)而不韻」二句，安然所引處作「橫 即雙® ，寶者無一字不雙 
聲也；豎即嚳韻，韻者無一字不疊黯也」。恐誤。巧願本均作「無一乎」，故知「無一聲」之「聲」宜從 
旁注作「字」為是。 

「單行獨愤」，行願本序作「獨隻」，但在十二例標目則作「獨進」。「撼操」行願本作「噓綴」， 
詳該書例么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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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吳地而嗎雜」，巧願本 w 。 考化公門 ‘ h 巧從江先宋乃，如僧弼之為坟人，义化廬山來者吏多’ 
故吳地 唱誦之 化當。北傳。 

「或作婆羅門而誦咒」 VW ， 行願本作「或作雛义邮念 咒」， 「羅义」姐站「婆雞門」么茄。咒為 W 化 
寶之一，經、泮、論之外，.即沾咒，陀雛尼 ( d 京 ranT ) 迈化。 

化人•小識此義，將成戯劇為悄。為此鸭龄《笑)，^心，故化輪《淪)於•也趣計經巧德，阿借化化‘个 
知叫乂海水，以化《牛)嶺，非純功德，亢無少分巧人峭荐，常 獲乂巧 之内；化聞，滅化死 'N 
雨耶 h 惡•^逆，即•以云除，阳雨^遮， W 茲、水疼。•争古持•加，乃谎泥 Im 视化火，巧根•小爛巧人 
擬辕，祁/^::轉谋化化化^^，•个速萬瓜常化.户嘘，樓破巧巧个識堆黃，.个邮-1.谊，獲加斯一;^，川毁人 
乘。佛訊•个龄，經义：： i 賊。恐人疑獄，故略巧义，後^呼之，所知识舶 

「將成戲劇」•川注惠。闊胎， H 《中蜘戲曲諭张》巧^:网 ■ 引乂何遊《存渚紀制》义邵憐《糊强後 
錄》謂「戲劇11字聯川，起於乂代」。今縣此文，知贼劇一名山來己久。 

「阿僧祇」亦作「阿僧企耶」，義謂無数，梵語為 asanlkhya 。 此句諧「不知者不可計數」。 

「泥潛」即涅藥。《火般涅鞭雜》第卡.二為《文字品》，云：「巧1凹昔名為字義。所言字者，名 
曰涅繫，常故不流。若不流若則為無盡。夫無盡者即适如來金剛之身。足—四昔者名 W 字本。」(《大 
E 藏》脾十二，貫六立三)此經為柬代吗记賊等依《泥 ： m 經》增飾•謝黨述亦參 规譯樂 ，彼若《十四音訓 
敍》，即從此經情得。 

义，抑《悉談巧》：細 r •丫與一切巧•巧化本。復能^鮮，亦能收化一切巧•巧六逍郑勝，訊苗悉縣伯 
中。於小±:片宁，‘化能出化 -ksr， 越巧小能收他，唯常地《他》。收化；？ 一订化•丫，為他所化，惟•个化 
他，北糾巧他收。 

辕水巧佛學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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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 淵源論 

《悉曇章》么構成，是 w 元昔為經，子音為絳，切予音配元音。觀《悉曇羅文》正科啞 ( a ) 啊 
(-a ) 、噫 (i ) 、咐 (T ) 、嘟 (U ) 覺(日)、峭 (e ) 哪 (-g ) 嗚 ( 0 ) 唯(訓)、嘟(訓)啊 
(扯一 ^二元音為經，而 z ^牙音配、^, j ，其豎行之音如： 

迦迦^2 ：3難雞。片俱俱^ ； S 計計^^ ^嗦哇-2心 嗦| 

所 I 即「穀則雙聲」 ，臥沫 音之迦為聲邸’則迦、雞、化、計、峭、帷巧 WK 為聲对，是為雙聲。；叫願 
本向啞、啊爷峭、啊巧—二元菩，帷為 kam ， 师啊字重現。行願本 、 M 木雖题羅什法帥翻譯，阳菁寫年代為唐 
咸通二一年，蓋唐季悉曇家更改之本。今觀敦煌本《通韻》，明言「^叫音者，屯字聲短，屯字聲畏」。 
謝靈運个四宵訓，不取峭、啊一!半，切 W 比是靑之餘勢，故計入轉流盧樓，合成十昔，从是 W 推知仆公 
所傳《悉曇章》原本，必排除庵 ( am ) 啊 ( ah ) 贿音，耐採用「魯流虛樓」四宵合：^為元菩之經，則其牙 
音豎行之音當為： 

^ ^ ^ ^ ^ ^ ^ ^ ^ M - 

故定惠《悉曇辜序》云：「合裝靑鸠膺繩什《述賴》柯流盧樓為巧。」此化公《通韻》之特色，與赚 
人之用^二元靑者不同。 

所一厶「於中：^五节，.：^能出^侣短」巧，川切配介±列各抖如良短菩之|叫 
(元)宮，形成《悉曇审》之拼靑说藥。 

至於「 - 巧化字，為他所生，惦不化化」将，殆即後來《悉壁窜》、\!第|八狐介尊， ^ kka 、 gga、iDta 
tra 、 dsva 、 一 schar 、 b 字打5蒂 llna ' z 傲一心。(化公譯龍樹《中論•舰線品》 s ;「諸化不， H 生，亦 •小 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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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他」為佛家慣語。) 

若良聲作頭，遥巧畏聲。若短戟作頭，遥呼短聲。剛奪扣呼 ，片 然而巧。一切昏灣 ，能 使巧粮淸淨， 
解•白鳥語。就中有四昏计字，豎則雙聲，横則牒餓，雙帮則無一字耐不雙，牒韻則無一宁•化不锁。初則-以 
贿為尾，後則材尾就頭。或時頭尾俱頭，或尾頭俱语。顺羅文從山角洛，逆雜史從 f 末耶(邪)。 

《悉曇章羅文》 即 從此文「自然而會」語演輝 而出， 定為四十二會 ，共十 二例：第一 「 W 頭為尾」， 
第二「臥尾為頭」，第二一「頭尾俱頭」，第四「頭尾俱尾」 ，第五 「豎則雙聲」 ，第六 「半陰半陽逆行 
化」，第屯「邪正交加」 ……第十一「頭生尾」，第十二「尾生頭」。全書具在，可 W 參看。小西甚一在 
其《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上第二一章論述甚詳，茲舉一二例 W 概其餘。 

初會《 ' w 頭為尾) 

一^巧 i 万0 

和 1 一和 

吕 0 i 吕 ： i 3C i 30 30 

起 ka 行而訖 30 行，此五五邮聲與 aiueo 拼音。 

第三會《頭尾惧頭) 

京 k 凶 ikT kiik 打 kuike keiko 1^0 

^ 户 i 户户 

3 口」 mi 」 3C L 3Q L 30 I 

璧 不頤巧 聲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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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巧淵源為 

第^直會《磬训雙聲) 

Ic 口 —1C 掛 —IdllcTIlccllc 凸 —Ico—lcollcwrp 

的 a- 粗 —gilgT—gulgalgelgolgarp 

文云「豎則雙聲，橫則牒韻」，安然引金寞和尚么《注梵字次第記》云「愼即雙聲，驛即辨韻」，與 
此 恰相反 。按如 《悉 曇章 羅义》所示，迦迦、雞雛、俱俱 、計計 、晦咕 、曠 俱臥迦 ( k ) 為韓巧，正楚磬 
為雙聲。凡邮聲廿五聲母為十四(元)音拼音成為豎行，毎一賢行都屬同一子音，故皆為雙聲。反之橫 
讀，無論巧何子靑與啞、啊排音，其收宵必為啞、啊，噫、咐 W 下各橫；亦同 ，是 為靡韻 ，故鬥 「豎則雙 
聲」，「雙聲則無一字而不雙」；「橫则牒韻」，「牒饋則無一字耐不韻」。 W 莊知令實說木必然。 

人小史贿，巧從外皎。朽翻熟地，起巧中哄《於)，拥巧沒巧，化松巧怠。成似捣绒，成似唤紳，聴 
從茵下。傍幼《紐)、•化納‘《紐)，化返銷瓣。橫超變超，或逆或顺，或縱戍横，半陰个惕，乍合乍離， 
鞭饥推淡。明喉好蜗，叫嚼而愕《聘)。‘端巧哎，个中滿宁。=^化如宋念 U 所巧，抑巧巧徴，化巧雜化 
八媳輪轉分 w ， 扣今个尖 

「橫超磬超」必梢九超聲之^^音與—四元音相配成為醫巧與橫行，《悉曇章羅文》第六例即為「半陰 
半 陽逆行 化」。《乂般裡榮鮮 • 义字品》；「吸氣巧根隨風"、\!聲，•良短超聲随昔解茲，皆尚巧齒而巧差 
別，如是宁義能令眾生 U 藥淸淨。……姐故眾生悉應版依。諸佛菩魔等 W 佛性故，等視眾生無巧差別。是 
故半字於諸經書、記論义章化為根本。义个字義皆是烦惕言說、之本，故名半字；滿字者，乃貼^明蕾法 
言説么根本化。轉如巧問為想巧荷名為半人，修鲁行巧名為滿人。……居故汝今應離平宇’蒂解滿字。」 
《文字品》最後耍義在使人離半字邮認識滿 ‘ Y 。 故云此驻如來念 U 所荀。半字滿宁説詳僧祐《出；二藏記》 
中《排漢課經宮義巧異祀》第 g :; 「中雖明，為节恨本，綠作节得成滿 i 户•铸化大始於無明得成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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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故阴字制義1^譬泄繫。 」 得典汽矣。 

「破皆雛化八處輪轉」句，《宋僧傳》滿 W 傳：「桥教梵宁，故巧节 、 z 綠界，悉壁八轉，涕拇触 
趣。」八處殆巧八順韓 (^ a 一 a vibhaktya ) 即主恪董呼格么八格。此句钻出雛什’刚出。化公之教。 b 引 
《文字品》出《大樂洒樂總》，八「慧碟共慧觀、鄉黨運依《泥街經》本，加么品 U ， 賊亦治改」成 
-二^六卷(參《高僧傳•慧嚴傳》)，化稱為南本。慧嚴、慧觀皆化公及門，此贿本蓋據法顯於柬诗木所 
得六卷本而增改者，法顯於《文字品》中譯 r-r !-! 為厘厘樓樓巧字，此則作「魯流虛樓」，.化杀什公 
之學，事至明顯。 

四 、附論 

什公此篇 ，所 W 题： n 《迦辭》者，口僧安然云：「阿等十二相加迦等二一-^ 叫字， 於—六章一一 橫呼， 
化於單合，是迦韻也 ••巧 於合字，造落齡也。」安然區別元音么黯為二類為直韻與擲領，阿 ( a ) 阿引 
(-a ) 伊 (.1 ) 晰引 (-1 ) 搗 ( U ) 烏引 (日) 騎 ( e ) 愛 ( .55 ) 屬於直韻， 葛哩 ( r.) 葛梨引 ( -r.) 嗤 
梨引 (！) 污 ( 0) 奧引 (四暗 ( m ) 惡 ( h .) 八聲為擲韻。《悉曇章》凡「豎則雙聲，橫則聲(牒) 
韻」。故橫呼單合為通韻，即指 a ( a ) 之橫行從牙音、之^起至唇音之^皆 W a 為韻 ，从下 .2 等皆然，此 
即謂「通韻」。其理為至簡，只是 k + a 等等，橫呼單合而已。若與各元音等合字，則為不協韻而成落 
韻矣。什公只言通韻，不言落韻，冈不論^‘一字音，不必言而巧理自巧。 

日僧安然么八家秘錄《諸悉曇部十八》悉曇解釋一二類有羅什《悉談章》一卷(馬淵寄，買一九)關於 
《涅驚經•文字品》么《悉曇羅文》，口本流傳原有高野山一二寶院本及寶曆五年巧願翻刻本，及大正六年 
羅振玉影印本。在宗嘗之《書寫請化法等門目錄》中，有「《涅樂經•悉談章》一卷，羅仆一二贼翻譯，九 
張」。小巧甚一對此本考謗頗詳，認為出於後人攒作。今從 S . 1344號《通饋》篇，知此《悉曇雞文》序 

婷糸巧怖巧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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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實襲自《通韻》，《通韻》正题曰「鳩摩羅什法師」 ，是 《悉曇羅文》之題「庸什法師翻譯」亦非憑 
空杜撰，而小西氏定《悉曇羅文》作於太和、咸通、之間，蓋 W 宗嘗入唐之時間加臥推測，此謂宗嘗得書 
於此時則可，謂《涅樂經•悉曇章羅文》作於此時則不可。此羅文用十二音，自非什公用十四音之舊是 
則唐人種事增華重作改易者 ，不 得目為什公原本。《通韻》第二篇么《悉談章》末句云「雅皆霜什八處輪 
轉」。「羅什」一名未必為什公自稱，《通韻》雖題「鳩摩羅什」，但無從證明為什公自撰抑為門 f 所筆 
錄，惟由什公傳授之學則屬可信。由於有菩提流支翻注一語，可見北魏切前北方己有《悉曇章》流傳故 

《通韻》 此文非常重要，有下列 各貼： 

(一) 為唐科前早期悉曇學提供一重要文獻。 

(二) 可明《涅樂經 •文 字品》 譯「魯流盧樓」四音乃出於什公《通 饋》， 故與法顯所譯 不同。 

(一 二)所謂「十四音」 當包括「魯流盧樓」 四流音，與唐人所傳《悉談章》中天本排去此凹音而作 

十二元音為不同體系。 ’ 

留 hie 在所著《印度古文字學》；重 § 、穿 Dgra 言 y) 中指出 r.-r. 1.T 曲音保存在交獎著述中今 

得什公《通韻》，則更巧推前矣。 、 

程 了尊著《悉曇輪略圖抄》 卷一之一，為「鬼文事」，據全真和尚《次第記》列為一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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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邊左右斜正交加 大秦小秦梵建雙譯 
(《大^贼》八—四附，巧六和 

此即取。《悉遊雞文》，事苯明顯。何 W 稱為「鬼文」？化言鬥：「右件文贼頭文扣应，姥义和頭， 
小似常 碰形欄 ，故化人舉而號鬼文，裏安然和尚《悉黃贼》中，處處雕引此文，一一無分明稗。」了营於 
《悉疊贼》所解說，木甚了了。巧見《悉曇羅义》傳入日本、之後，索解人殊不容易！彼个從梵語本身尋 
求，故多誤解，而《雛文》遂被^為鬼文矣。今據《通顧》绍應作「豎即雙難，橫即辨敲」， 

與諸九靑化配，聲巧巧是 K ， 故為雙行。横行指各子音與元音之 a _a i _1 等相拼昔，愼讀收聲巧是 a _a 
i T ， 故為賴願。在梵語《悉曇章》拼音系統 ， K 理至為簡明。全黃誤作「橫即雙聲，穀則賴韻」，則巧 
格雛通，復1^權字说之，更為帕辕不和入矣。《迦韻》一文之出現，足 W 修•山巧說。對於「羅义」么披潑 
解為「鬼文」’亦可為解惑法疑，故並記之。 

又記 

述前文字與’姐繫經悉疊窜諸多雷同，參看馬淵和夫書第一章(頁九 0— 一 0 孔)對於鸦賴、雙聲與 
一二—九轉討論至詳。又同書安然一節論及述韻、落韻與清濁之關係(見頁 so 八11 二二 一) 。乂八轉聲之 
討論(姐貸 111- 屯)。俱恤詳盡，故不復齡縷，學者應取參看。 

本文原載杭训大學主編之《敦煙語言文學論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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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巧淵巧論 

註釋 

(_】見《敦 煌遺 書總目索引》，頁-三五。 

(二】拙文初刊於印度馬德拉斯 (sadsw )- 九六 t 年；參金文 京巧日 文譯本，載京都大學 《中 國文學報》一二十二 
二二一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頁二七六—三四 0。 

(四】俞敏《等韻溯源》(《音韻學研究》第-期)。 

(五】日本获原雲來著 《賓 晋梵語學》一二「書法部份」即 附悉曇 十八章全文。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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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琳論北涼曇無識用龜茲語說十四音 


唐慧琳《一切經宵義》於「次辨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 一厶： 「梵雛云；阿繫嘟。所一厶『文{'^』。篇禪 
玄••無異流轉。 

或云無氣，切名 vT 文身，蒂能演說諸佛秘密，街法墓別，義理無氣，故言無溢。 

常云常住，言常住者，梵字獨得其稱•諸國文字，不同此例。…… 

總有五十字。 

從视有一十二字，是翻{子聲勢。 

次有一二十四字，名為字母。 

別有四字，名為『助聲」。 

禍呼梵字，亦五音倫次。喉、鹏、新、齒、唇吻等聲 ，則 迦左絳禪肢。五聲之下，又备有五昔 ，即 迦化 
讓伽仰，乃至破頗麼辦莽。 皆從深向淺’亦如此國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巧，乂1^五行相參，辯之1^清 
澗，察么^輕重，1^階鴨二氣揀之，萬類差別’悉能知矣。…… 

經言十巧音者。是譯經主曇無識法師，依龜茲國文字，取捨不同，用字差別化。 

若依中、天竺剛音旨，其實不爾。今乃演說，列之如右，智者蕾詳。 

极 啊質编 擔 污 穀 签 污 奧 暗 惡 
臥上一十二字，是翻梵字么聲勢也。 

於此十二音外，更添四乎，用補巧聲，添文處用，翻字么處顿不曾用，用亦不得。 所謂： 

乙上聲，微彈巧乙難重用，取去聲引力短聲力去聲 ，良引，不 W 舌， 

SK •小顿佛巧义化 




238 


伟巧拥源論 

此四字即經中古譯魯留麗蔓是也。後有三十四字，名為字母也。 

迦 怯誠伽 仰左磋 蜡醋媛 總綻髮 樵 

挈 禪佗掠 默囊破 頗麼辨 赛野囉 柯 

峭 拾灑鶏 賀 乞灑二一合) 

W 上一 二^凹宇，名為字巧，野宁職字已下九字，是歸本么馨，從外向内。 

如上所音梵字，並依中天音旨翻之。 

只 為古譯 不分明，更加說謬 ，疑 誤後學，此經是北涼小闽，玄始四年歳次己卯 ，當 柬晉義熙十一年， 
曇無識法師於姑臧，依龜茲國關本文字翻譯 ，此 經遂與中天音旨不同 ，取 捨差別 ，言十 四音者 ，錯之 甚 
矣。 誤除暗、惡兩聲’錯取魯留盧姜 ，為數，所 W 言 其十四 ，未審 知何用此翻字’龜茲與中天相去隔遠’ 
乂不承師訓， 未解用中天文字，所^乖遮。故巧斯錯，哀哉！己經呈巧八1餘年，竟無一人能正此失。昔 
先賢道 安法帥、荷秦帝師、東晉國德有言曰 ，譯經 有五失 ，二一 不易也 。斯 言審請 ，誠 如所論 ，智人 遠見明 
矣 。科 此觀之，失亦過於此說。 

慧琳幼年，亦曾禀受安两學稱誦書學龜嫂闢悉談文字’實亦不曾用魯留盧雙，翻字亦不餘暗態二 
聲，即今見巧龜茲字母，梵夾仍存，亦只用+二音，取暗愚為聲’翻一切字’不知何人作此妄説，改易常 
規，謬言四音』，甚無義巧。」(下略 •，據 蔚麗本《一切經音義》卷二五) 

ZJ 上為慧琳對十巧音之兒解，其嬰妒如 F : 

(一)認十四 音一數為譯妄，由於誤除去暗 ( am ) 、惡 ( ah ) 二聲而錯取魯留盧雙配么。 

(II) 髓為公 ( t ) 公(去難)力人 S ； 芋是經中古譯為魯留盧壁。此巧字名為「助雙」。 

(III) 認此古譯出於北棘曇無識，八依龜鉛國胡本 翻出， 與中天竺不合 ，故為大謬。 

考《宋僧傳》五，慧琳為「京帥巧明寺僧，针裴氏，本诚勒闕人 ，始 事不 巧与藏 。印麼 聲明、 支那訓 
詰，靡不精奧。 . 撰《大藏音義》一酉卷，起巧元叫年，迄元和打賊總笨，貯與本於巧明藏中。」疏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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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新灑南路喀什鳴爾。席时其關工饼裴，侍 f 常巧成帥 ( a 《通 興》 )’ 慧琳或即其支屬。考安然悉嶺 
藏序屢引述裴家么說 ，如： 

靈味小說法師解方：「具足有十四音’文中惟有千二音，當从涅藥兩字足之，而今不安者，定所 

未詳也。」下注方：「裴家與宣亮解 。I 

真缔王藏解方：「與謝公同。看後四字足'之。……」 

下注玄：「裴家出此二解。」 

又如：裴家稽云：「波羅賀摩荐，此云關人化。」(《悉曇藏》 第一， 《大正續》，賈 S 古二) 

慧遠疏云：胡章之中有十二章，其悉憂章从為第一’於中合有五十二字。 . 而裴家方：「或音 

五十二字。」(同上，頁一二七一二) 

裴家未詳何人，或指慧琳，尚恃叢定。 

上錄慧琳論义宇功德一段文字，全真和尚之《梵字次第記》照抄之。其壽跋 語云； 

梵字读音’並依中天音旨翻之。去元和中(八 0 六 I ) ’於諸王藏梵本’皆有娜妹。後真.部、慈 
恩、義淨、善無畏、金剛智、大興善寺國師一二藏和尚等梵本書同。唯是藻字有少許戀珠。總曾對 
本’歷勘得定。後長慶中(八二一 I 】’遇造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及考聲十卷沙門慧琳述。全真於 
上兩本內取聲辨字， W 字辨音，梵漢兩音，同和成一。……至太和四年(八一二 0) 八月一日修 
畢。 . (《悉豪藏》’頁王七二，參馬淵書’頁八八) 

援 If 關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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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巧淵源論 


慧琳撰音義至元和五年(八一 0) 萬成’時年屯^凹。其卒巧元和 h 五年，翌歲即為長慶元年，全真 
自言與慧琳相遇在長慶中，相差一歳，其及見《一切經音義》肖是事實。彼與慧琳並依中天音：^定梵字， 
慧琳出不空之門，與金剛智正尾同一系統，其反對他本，宜也。安然云： 

慧遠相傳牟尼一二藏胡地之本，非梵地之章，棘歇羅國喜多迦文是北天本。……憎觀法師是什門 
人’什生龜茲，東天竺人’所傳知是束夭本也。唯西天本未聞而已。(《悉憂藏》’買一二七二) 

慧琳^師承關係，排巧柬天本，故 z ^ h 巧音取魯流盧娶凹助聲掉為謬。據巧所言，最先依龜茲义定 
—四音而有取此四助聲者，實始於北涼么始四年么曇無讚。羅化化於姐铅，故巧梵本亦川魯流虛樓四字， 
與曇無識同為東天本。惟後代龜錢文字巧寶不曾用辯削盧樂，誠如慧琳所言’巧兀音字母只有資 ( r > 一 
名而甘。(參看附衷) 

慧琳么說出自密宗不巧一系，义為全真所本。全寅么書傳入扶桑么後，為么強釋著多家，如信範有 
《令奠和尚次第記义碍》。褐淵氏萬巧册第一一一節「中幽悉疊學」， W 令其么《梵爭次巧記》列為第一(貫 
八屯)。幾令鑛者誤認巧華之悉曇學，恰興起於密宗流巧之後，此义不糾不為之辨•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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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巧淵源論 

趙宦光及其《悉曇經傳》 


我和趙宦光素有宿緣’叫年巧円本內閣义库’讀到他 乂人陸 卿平的 《公 芝集》，卷前宦化為序， 

道： 

余志在禪而意興詩，婦志在詩，而意興禪’故余遂鄙徑、婦遭 組緣， 二者皆非是。 

曾 著其說於拙作 《詞與 禪怡》一文中。後來义收得憧光乎寫人篆書長幅。叉於《吳都法乘》卷二十 11 
《憩寂篇》扣見宦化的《悉楚經傳總^^》和《刻梵鳥|^談>^小引》、《半巧總持引》等篇，刷悉南 
京岡書節贼有他的《悉奪經傅》^满，為江蘇巧成第.闕黃齡之物，「錢辦’1氏正修唯贼新」印，蓋 
T •内舊藏，復巧「康熙甲 f 松江范織试功氏收赚」印。乐歲館雅意，駿得 ■份 ，久巧棲衍之中，暇時細 
讀，倍覺巧可黃。 

友人李新越教授’等嚴之擎化’與榮粒合著軒《韶巧籍述坚》一書(映脚人民出版化印 
行)’ 網羅巧 今韻跳在者述’共丘巧餘柿，鉤公捉嬰’蔚為觀，獨木姑及此《悉藝經傳》’巧為人閒秘 
獲，， I ! 不待論。 

宦化治說文，撰《説文長畫》，其萬成於街瞬化中(一六 0 八年)，見談譜小引。《長望》分本部、 
述徘塔一、作部前 ( W — 六卷)、後部(一—六苍)、備部一 —儿毯、川部 W 卷、朱部叫苍。 

「作部」後一 —六卷，化： x 如 . h :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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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憂經傳發凡、梵書總持、字母藏錄、等子刊定、門法表、等韻音聲韻、音聲通、四聲表、聲韻 
題綱表、華梵音聲表、五聲表、和聲通韻表、聲韻損益表、通韻。 

持較本書所收《悉曇經傳總穀》及《字母總持》償為其作部之前二種丽已。為表明巧書非「述」而為 
「作」，今！^《長畫》所撰、之耍略作為本萬附篇。 

宿化^、巧： 「辑 年得《四聲等 f 》 於化大夫觀間 . 先 fu : 此巧州刺史别巧所刻……尚有他書為之 

引導。於是巧探故儀，得《門法玉鶴》於亂籍中，亦劉本也。問有釋氏語，由是求之名宿中人，遭蜀僧慧 
鑑，得其教本一二，視劉刻小巧山入……遂棄去。」(《學悉曇記》)知趙氏乃從 《 W 聲等子》一書入 
手。最終撰成《等子刊誤》，糾摘巧失。溯自真定茄瑣首先用一二^六字母重編嚷饋、集韻二百零 六韻， 
纂成《五音集韻》。 E 與秘 W 《韦篇》單字，按带薰數序，製《篇海》一齊。巧後韓孝彦巧按立音 ra 聲排 
列，為《五宵儲》，弘著《切賴嫌鑑腳》、《切觸滿旌芳》。至泰和問，其子道昭重編改併成《五宵樂 
韻》，增添俗字，改正等髓門法，對劉鑑、真巧軒極大影簿。真巧撰《篇韻貫蛛集》即據韓氏立說。又 
稱：「《直巧玉輸匙》，即據韓氏書立說。」劉鑑之《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其至元二年自序云：「與韓 
氏《五音集韻》互為體用’諸韻字音皆由此韻而出。」(《四库全書》本)自是事實。關於創定「音和」 
門法，《四聲全形等子》序稱：「肇自智公傳芳著述」，「芳」即指《切韶滿庭芳》。近人衞氏 J 」 證資此 
事。明代佛^^競為等賴之藥，成化問巧成靖、文儒、思逵、 义迴； 弘治、北德有茲空，均承受韓道昭^書 
等顧門法。 

惟趙寒山對於金韓道昭么《五音集韻》一書 ，誠 誤備至 ，其 言曰； 

韓氏殘陋，編辑《篇海》、《集韻》二書 ，从佳 鄙聲之字翻譯 ，強作 之同酒入。其子道昭陋劣滋 
甚。 

饒糸顿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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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淵源論 

昔韓孝彥淺陋之書，而其子道昭諸人又增益其聰。 

《篇韻》新、舊二本，考其所増字，無一成字者’故知道昭淺陋妾作’比乃父特甚。 

韓韻行之既久……近者吳郡刻一顯宮所校本，如入丸地之下。韓本普十一字聲，二字並作微母二一 
等’當是明母四聲誤入。劉氏不察，但取韻中首字’編入《四聲等子》’鄙俗誤人，大可恨也。 

趙氏識其廣增之字，如梵譯益口旁之諸文，均屬無謂讚陋之擧。韓孝浸所編11書，全名應是《五音集 
韻》和《五音類聚四聲篇海》。近人帮忌浮於此二蕾板本膺事兔集，研討至深，有《校訂置音集韻》閒化 
(中華齊局本)， A 撰：「字典史上的一愧碑——《间瞥篇海》」(載《辭書研究》一九八屯年一月) 
及「韓道昭與《扣音集韻》」(該書前言)。諸多考證，大有發揚之功。趙氏評語，至謂所增字無一成字 
者，或稍過分。 

趙當《巧音例》謂「姑雞群疑，今考《樂卵》謂為骂昔，名實俱稱。」谭即腾也。鑑巧南海黃化所荐 
之書。該書軒嘉靖刊本，卷 i 七謂胡僧字韻翻切之法，各歸其巧，凡 S 十六。角為才昔者四；「見溪群 
疑」又引及工應.常之說，應蒂嵩山人。著《同文備考》、《六義音切貫珠關》，典菁附《聲韻靜通》，主 
二户八钱。趙隆樂《等熊源流》，」詳加討論。仍沿稱為才宮。趙氏反對1^巧屬角，而改睹嘗，^^宮节出^ 
獨宵之宵也。 

趙氏所師法之仁谭，本書刊刻一概作谭，《吳都化乘》則作仁裤。今按《集賴 • S 牆》「淸、潮」一 
字。是淸乃潮么異寫。劉獻廷《頗陽雜記》 J 公： 

寒山趙义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長蔓》雖未盡合於理，然亦私博可觀 
矣。先生仪詰聲之故，更求之等字。有真定津公’先生師之’供養於法蝶庵，與先生衛宇相望 



也。津公精五天梵書。从大梵書題法螺庵額’曰達摩商怯，至今猶在。(中華標黏本) 

按「達摩商化」梵文為 Dhrn 苗-沪 nkha ’ 《翻譯名蔬大集》一二二、八么 l ; San 己 la 海螺 ( U 、 河)。獻廷能 
記趙宦光及谭公故事。其名作「淸公」，《類篇》；「清，和山，引儀禮普婚，謂乘稷化，德能大和乃荷累 
稷。」作错亦可通。惟此書《字母總持》稱撰集者「燕山沙門仁淸」，分明是潭而非褲。 

仁淸字母表且引用及烏思藏文，不其法山於梵而變省。至華嚴字巧，自西晉譯書時己入華。坊刻 
四十二母有二合，二合者，其易聖多之 111 合，錢大昕臥配區、來、端一一一母。(《潜硏堂文集》和六《華嚴 
四十二母》)《悉曇經傳》謂「坊版華嚴字母大差四處，稱『蜀據』二合，本譯『刺他』，多字本韓呵， 
與上共二一字，乃二巧也，駕並作三合一巧，非是。」其說是也。按此梵字當音「職他」，明非一一一合。錢氏 
綱為坊刻所誤。錢氏：「謂二合一二合之聲，華人所不能辨。世韶見溪群疑之譜出於華嚴荐，妄！」梵普系 
統自與華異，不能強合。可 W 比方，推其相逝之理，而不可溜為一談。 

劉繼莊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參臥他國語言。其書離不傳，而大旨己見全祖望所撰 
《繼莊傳》。散見於《膺曠雜誌》者，有若干則，涉論音學，述及吳修齡音學自負為嘗頗切後第一人 。 W 
二合韻切收盡諸法，立二 hM 條。雖發梧於華嚴字母，而識其於金剛頂陀羅尼及涅藥十 g ； 音，末嘗寓目； 
於梵書半字、滿字，猶茫然也。吳書不傳，於此知其未涉及悉曇之業，彼於趙宦光及槽仁之書，猶忽略 
之。纖莊所推重者，為遮東人林益長(本裕)、之《聲位(左編)》役雲南人馬盤什(自搬)、之《等音》， 
依五音分十|二韻。此兩書已有《雲南叢書》及梅建校訂《馬氏等音內外集》流傳。李新魁《韻籍述要》謂 
馬氏韻目，多來自梅腊祈撰序失名、之《韻法直圖》(附刻於《字匯》之後)。林書「呼」分為五，切配漢 
俗之五音，堅持閉口卷舌源呼之法，於審音亦未能精。(見該書頁二瓦九—中二六五) 

繼莊言「自明中葉，等饋、之學盛行於化。北京衍法五台，西蜀峨眉、中州伏牛、南海皆陀 ，皆 有韻主 
和尚，純 W 習韻開悟學者。學者目參禪為大悟門，等饋為小悟門，而徽州黃山普門和尚尤為諸方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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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巧淵源論 

獻廷受等韻之學於無錫虛谷大師(秦 氏)， 虛咎受、之語拙韻主 。語拙者， 真定矩鹿縣人，實為黃山第二代 
韻主。獻廷自述其學脈淵源如此，為黃山韻主之第 四傳； 

黃山普門-語拙-虛谷-劉獻廷 

由劉氏之說，可知當時、之學風， W 唱韻為小悟門，而盛巧於雛林之間。 

趙寒山之師淸公亦為真定人。不科華嚴字母設教 ，獨標 揭不空翻譯之《文殊問經字母品》及《瑜珊金 
剛頂經釋字母品》二者。 仁淸於《字巧總持引》中力離「華嚴字巧流行於化，然不得其根原，雖唱和者眾 
而不知其所科為字母，何^立名，何臥為用，何1^取法。」叢淸公為密宗巨區，言有所祖。《華嚴入法界 
品》 之四十二字觀門’间於放光般若經(卷叫)及大智度論(卷凹^八) 。而 文殊問經字巧品卷上之五十 
字門，同於劉宋慧嚴譯、\! 《大般涅樂經》卷八文宁品、隋閱那禍多譯么《佛本巧集經》卷^一、唐地婆詞 
羅譯之《方曠大莊嚴經》卷巧、《大円經字輪品》等。梵文字母之數 ，原有 數禪 異說， 《大唐西域記》又 
有凹 言之說。 (詳季羡林書 < J ) 师主嬰 實有四十二字門與五十字門二系。五十字系从密宗經典最為具 
體而微。空海著《梵字悉曇字巧註釋義》即採用社1宇門，从為說凹1二門者淺略，說五和字門者深秘。 

梵漢譯事’义代 科後頗 為冷落。阳禪、密、泮諸教’風靡一時 •，僧 人罕溯源梵與 ，悉 曇之葉，問津 
存 U 寡。獨打悉疊续言，被譜入琴曲，贿僧普安之咒流巧於代。入元有製《二一教同韓》么曲 ，臥 《悉曇 
章》 代表轉氏之樂。趙氏此萬，既徴引及於巧安禪帥咒，茲於附編加 W 補允明代及清人么作， W 備省覺。 

周一良論吾國的梵文研究，於有明.代，己舉《凹夷館考》中西天館一事 。寒 山此壽，標出《學悉曇 
記》 與《悉疊經傳》，其《半巧總持引》阿 W 亩： 

从字母統攝梵字，如海纳流’故亦名般若波羅密門 •，^ 從此悟入毯門，故論方字。陀羅尼為諸陀 



羅尼門。故知天竺諸陀羅尼五部文句 ，皆從 此出 ，乃至 震旦等韻七音之學’亦原出 於此， 貫徹六 
合者，其圓音之謂乎。 

「從此悟入慧門」即所謂「小悟巧」化。等韻么學源於悉尝，4是稿論。寒山此書，備據仁淸之谎立 
論，於悉曇之學，所知尚淺，政今 U 之梵學智識衡之，.叫討論齐尚多。惟巧指出劉嚷化《篇海》排列之韻 
中旨字，編入《叫聲等^^》，，」知《等子》乃沿襲金韓孝滲、道昭父^、之舊輸，視今人廚作藩^ _、窗忌浮 
之說先五百年，不可諧非巨眼若燭。 

寒山此書，承先啟後，在悉曇學影響 - h 的韻書發艇史 t ， 巧其應得之學術地化。淸熊仕们《等树元 
聲》曾引用數語，惜乎流傳不廣！其書實為悉曇學之後殿。不可不為么表彰’治梵學者幸勿忽諸！ 

附重巧《悉曇經傳》唐 

李新勉兄在《論内外轉》文中引清賈巧仁《等韻精要》，1^二一等韻為立足點出發而區別内、外轉么觀 
念，指出更前之熊仕伯書中於《辨內外》一巧引趙凡 夫云； 

內外八轉’踞無的據’當細考之’如畫卦然’ 一二等為外’ 一二四等碱內。止從「照母」分內門二 
等 ，惟照有字俱切入 一二等，所謂內轉切一二也。外門二等俱有字，仍切二等，所謂外轉切二也。 
二十門切法：內一二外二，正从照母言甚明。 

李文結論即認識「照二組字就其反切科二一等韻為立足點，政區別內、外轉 ，無 一例外」但此敕語 
不見於《悉曇經傳總敍》。據總敍稱「余作 ( S ; 聲)《等子刊誤》」 ，今 亦不傳。此書止是「總敍」 ，應 

@水頭佛學史樂 


§ 巧巧淵板論 

尚有某他圖表之屬。此書只能窺見趙氏學說之一部份。余於等韻之學，非所娜習，安得起李君於地下，共 
相切磋，回首舊遊，彌深悼念。 

寒山著述，化似知其韓刊《玉臺新詠》。其《說艾長等》近年因四慮令書之流通，頗為人所囑 H。t 
海圖書館有明崇祸四年趙均小宛堂刻本。彼另有《六書長導》與之並行，。收入《續修巧库》本，惜題名 
被誤作宦光。元明么間，趙擺謙著《六書本義》，吳元滿為《六書正義》，皆重聲音之理，而寒山揚輕於 
其問，儀特出者，應為出悉曇進•师從事等敲之業。本為離非完峽，而嘗鼎一瓣，借覺 W 珍。余治悉聲學 
史，爱為整理問曲，兼1^紀念李新魁兄，俾為等韻學者共快一睹，想不笑余之多事也。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註釋 

(- 】李新魁《漢語等韻學》，頁二四九《韻法直圖》 -系的 籌韻。 

二 I ) 季轰林《玄裝大唐西域記中四十走言問題》(《佛教學術論文集》，頁-四~ I _四八】。 
二 I 二唐作惠《四聲等子之研究。(《慶祝王力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九八九)。 

(四) 本書蒙南京博物院梁白泉館長影贈。附此致謝。 

(五) 見《李新魁自選集》，頁 I |三七—二 二| 八。 


敦煌《悉曇章》與琴曲《悉曇章》 


琴曲《悉曇窜》與《巧女咒》是一而^二，為同叫而異名，问邮•而權分途發聪，為巧樂史家么常識， 
•小待寶論。近时此•炯叫均成為荷樂系研究化硕論文趨 U ， 池、舊炯地巧打論著，山於巧導 巧巧垂 靑樂結 
梢的分析’而效略了《悉聲章》在帮安禪帥(公兀一 一 一孔—- /八九)出化1^前，漢^流傳情況及其與 
文學、昔樂結合的經過、和一丑九二年(即萬贈 r — 年)最早的琴譜《二，教 W 聲》出現之化後，釋談真言 
如何南普庵祖師流通的事實，沒巧取得明確的論據，論文中引證了許多無 E 曲關係的材料 - T 不免搔不著 
痛處，茲就離鹏所知，略作補充。 

《悉曇章》梵，： H 訓成就 ( siddhas } 之章，避淨在《南海寄歸内法傳》扣詳細記述，為天竺學習梵語的 
.側 級教材^ 7悉曇棍梵文的字母 ，任它 的特殊形體，即所謂悉曇字。悉曇入華的年代，近時由於拙作《中 
印文化關係史論集語文篇——悉曇學緒論》的研究結巧，修正了過去許多年 W 來规為起於晚唐的誤說。其 
寶在訓宋之初，《悉曇章》已流行了。 

湖南涧庭湖的君山南麓龍口東側的崖壁，陰刻兩個悉曇宁體的「唯」和「畔」二文，為密宗常用咒語 
的吉祥字。據調热這一朽刻的年代為公元五化紀，毕於龍門石窟的梵文石刻。(見附岡)可證悉曇入華 
之早 。並補充拙作、之所不展。 

曰本僧人安然在所著的《悉曇赚》中，屢次引用宋關謝靈運的說話。談及梵書和怯樓書，謝氏是就慧 
熱居烏衣巷時向他學背梵語的(5。印度歷史上使用的字體有證多 ( oupta ) 字、悉曇 (si 旨 ham ) 字、觸畜 
( nanjana ) 字，：^及普遍使用的天城體 ( oeva & garT ) ，《悉曇章》中的字體與天城體稍異，亦是另一種 
字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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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悉曇字舞展為「悉曇文學」，用「悉蠻葦」一詞作為頌質的篇名，稱曰某《悉曇章》而作聯葦髓的 
文學作品，保存於教煌文獻者有多禪，實際有兩乂類，拙作《梵學集》討論至繁，舉例如下； 

- 、《裡門悉曇章》 

法京伯希和円30蓋實為一小师，標題円「禪門悉談章舶序」，《人正藏》早。收錄。 P . 3082題作「說 
雜寅言」，即是此章，亦稱作「真言」。英、法收藏是件，計英有 S .4485 號，法京巧四件，除 k 述之外， 
义如2204、 S 12 兩號。化祕時傳抄^常辨遍。英京么件，與寫《悉璧專》八首题扣扣開元二八截及乂寶 
四賊、化載，错於黃紙上邮。當屉么宗天嚮年間所當寫巧。 

P . 30爱號掛 P 前扣巧，略稱； 

諸佛子等合掌至一心聽我今欲說《大乘拇伽悉談章》。「悉談章」者，昔大乘在拇伽山，因得菩 
提達摩和尚。宋家元年，從南夭竺來至東都，跋陀王藏法師奉譜翻譯，其經總有五卷，合成一 

部。 . 义萬山會善(寺)沙門定惠翻出「悉談章」，廣開禪門，不妨慧學’不著文字(下 

略) 

^:^中帖到刹乂时(求那)跋陀雛和尚，跋陀巧於元縣^1\中(叫一‘：北)山帥节蜗节橫^邮躬乂蜗，义 
涉义此时，待薛午倘定盛。叫兄巧帖悉：？品^\!盛：^汀。脾釋度踪深帷梵义，欲於「悉壁聲例’择化牠論」， 
即化_例。巧贈木《通赖》論： 

义復《悉量章》，初二字與一切音聲作本復能生聲’亦能收他一切音聲。六道珠勝’語言悉攝 




在中。 

已具體道出「悉曇章」在收攝一切聲音的神聖功能。 

- 1、《俗流恶曇章》 

見北京鳥字六十四號，有 序云； 

夫《悉憂章》者，王生六道，殊勝語言。唐國中岳沙門定惠翻注，並合秦音，鸠摩羅什《通韻》 
魯流盧樓為首。 

此翻注《悉曇章》的定惠，在敦煌 S . 58這號有殘文題曰《大興善寺禪師沙門定惠讚》(隋彦琼即駐錫 
於此)，與中岳沙門的定惠，可能是一人(5。大興善寺在西安，向來是梵學的重鎮。 

從敦煌新出記錄，可知《悉曇章》在南宋科前的多種效用，普庵禪師，加科利用，訂定《釋談真 
古口》 ，亦是科梵書文字作為新的陀羅尼咒語，作為佛法的總持，是順理成章輕而易舉的事情。 

普庵禪師是江西宜春人，紹興 凹年， 從壽隆賢和尚出家十二一年，入湘，訪满山牧庵忠禪師，後住慈化 
寺 。福建客屬地麗及臺 灣民間都有奉祀普庵祖師的寺廟。普庵禪師何由獲得梵文智識，情況不明。 

但在明代盛傳有「皆庵祖師流通」的「釋談真言」，卻係鐵的事實 A 主。 

我曾印行趙寒山宦光的 《悉曇經傳》"6，在該書頁八十 111 至八十六即是用梵文的蘭札字體印出的用悉 
曇字母作成的真言。在開端第一行旁邊細字記著「耀談真言」、「普庵祖師流通」十個字。這證明普庵只 
是 「流通」 咒語的人，而不是撰作咒語的人。在前面，趙宦光有《刻梵書悉曇真言小引》。 文云： 

规 @巧頤佛守丈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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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談真言》，世誦華文’未究厥始。學地知識’誤 W 世法揣攀，謂普庵此方祖師’何事作彼上 
梵咒’妾解意義’不能無礙。……凡夫因缉《說文長蔓》。博采音聲字母’類同《悉量經傳》’ 

即藏教未收者，亦或取之。 . 蔣廣'心目，遂得大梵品目。《釋談真言》即世俗所稱《普雇苑》 

者是也。蕃係唐人，習誦唐語。唐、梵不無亥豕’特從西目，邀請燕山沙門仁公，校閱補訂，隨 
命嬌化奉大梵字，刻娜總持，與華嚴字母相為流通，二經皆出總持，作法小異。總持為萬國文字 

之先，文字為十二經文之母，能誦總持，如誦金藏，功德海量’可想見矣。 . 曼殊說字母，普 

庵宣釋談，無有二法，德不及蕃而从邊國耳目聞見，辄欲裁損伽接倦音•，音聲之教幾乎復晦，孰 
任其咎。是从表而出之。……明萬潛辛亥，吳郡寒山迦羅越趙宮光凡夫氏述。 

他說出帮庵宣稽談(即悉曇字母)與文殊《問字母品》價值相等，都是「1^音聲為教」。此書「字母 
總持」部份，錄出人梵靑正體及變體。邮普庵的《稽談教言》則山赏定仁摔公用梵文的蘭扎字體把俗問流 
傳的《嚮庵實言》重新整理寫出，關於關札字髓可參照《同文韻統》卷一的《天竺字姆譜》。這一字體元 
代1^後頗盛行，藏族地區至今猶通用不替。鸿公事跡亦見劉獻廷的《廣陽雜記》及拙著《悉曇經傳》前 
岂。 

從趙、睹光此《小引》看來，他說巧庵係咸人，指化麗中蝴人，但牌幫誦锥語，是明言巧庵把非懂得梵 
、苗 ，义稱「化俗所稱巧庵咒」，化乎他，」知逍佛門中流巧的《帮庵咒》。佛寺的法事「：：：誦」中的《转庵 
咒》，早載於雲棲大帥诛宏於萬妍二—八年(一六 00) 所編的《諸經 U 誦》中。後來收入《禪門日加》 
為一般僧侶所誦習。 

趙宦光序作於萬曆辛亥，即靖曆一一一十九年(一六一 - )，巧诛宏《诚經日誦》之後。《口誦》题稱 
《巧女人德禪帥談章神咒》與趙萬题作談寅 VH 》 乂異，趙萬稱「巧禮流迦」。拖近窄诗。 

吊於琴曲的《釋談窜》，巧明树朱樵的《神资秘譜》木之化，始早出於张徳新的《111教同聲》。张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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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成於截曆二^年(一五九二)，有鐵耕道者鄭邦福序文，稱：「張賓桐精琴理……見巧《程談章譜》按 
邮習么，如梵宮聞眾僧咒，瓜異之。」 是先有《權談章》一譜，未苗為張所自作。另陳大斌編《太昔希 
聲》琴譜內，有《釋謂章》商調，解 題云； 

欠希曰：此曲乃李水南所作。始無此律，繼綠崇德希周呂選居好佛老，今水南按律精音’未傳於 

世。不倍受之久矣。自萬歷戊寅災梨，从廣其傳。 

此條極巧注意，化寅是捣曆六年(一五韦八) ，德 清李水南把普堪稽談真言按律猜音 ，譜 成琴曲 ，在 
萬曆六年已經付刻問化，事實在張德新之郎。茲將萬曆間與琴曲《釋談章》有關的重要事件，依年次列出 
如下： 

萬曆六年戊寅(一五七八) 李水南《譜釋譚章》琴曲行世’可惜未見傳本。 

萬曆二 0 年戊寅(一五九二) 張德新摇習釋談章譜。 

萬曆二十八年戊寅(一六 00 ) 袜宏編印諸經日誦，內有《普庵兄》。 

萬膺五十七年辛亥(一六 0 九) 楊輪編《伯牙一心法》，收入《釋談章》。 

萬曆王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 趙宮光刻仁泮整理的《釋談真言》。 

水南為浙江德 清人， 與楊检均屬浙派琴家。我們不妨這樣說，把釋談章譜入琴曲’是出於浙派琴家的 
創始。 

趙書的《釋談真言》開端：「黨講(即南無)迦迦迦 (kw 一^口 一^口)」訖於最末的「莎詞 
終」。沒有像 《 S 教同聲》等琴譜首段為「佛頭」請諸佛降臨，最傻有「南無普庵祖師菩薩」及「南無百 

饒宗頤佛巧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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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火首金剛王菩薩」諸名號。如果該譜是出自普庵本人 ，必 無自稱為南無菩薩之理。「娑詞」之後，《二一 
教》各琴譜後都殿！^「佛尾」，「增入無數天龍八部，百萬火首金剛，昨日方隅 ，今 日佛地，普庵到此， 
肯無禁忌」等句。《禪門日誦》中的《豐庵神咒》，亦有佛頭、佛尾諸句，與琴譜一樣。巧見不是普庵 
《輝談真言》的原貌。 

由 t 列四項書本年代先後，可推知琴譜製作在前，株宏隨而採入《日誦》中。趙宦光所收的《標談真 
言》完全沒有提到琴譜之事，應該較近普庵推行流通《真言》的原來情景 ，沒 有加觀加醋。岐早的琴譜又 
有楊揣的《伯牙、心法》，為萬曆一一一十毛年(一六九)刊本，在該書解題說道： 

摇斯曲即普庵禪師之咒語，後人试律調擬之也。蓋緣梵有二合一二合、四合之音 ，亦 有其字’華書 
惟琴譜有之，故《七音韻鑑》出自西域 ，應琴 七綾 ，斯之 所由出也。 

梵鲁應 琴之說，或有點附倉，怖是曲原來出自咒語，正是事實。趙巧之書，是其明證。後來琴譜採錄 
《釋談章》和《普庵咒》，出於不同宗派，曲调演變至繁，范君論文已詳及之故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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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巧室章 - -1- ^郑请-寡身 i ; : ! - - J 

馨璧遵響敎養结導 

- r 嚷谏巧姐诉 I 切堪迅浩如萬片邮叱，驻 耶多多 多墙那诗敗技梵痒1 

笠造這遗选簿 S 道道變 S5 遵違绩 b 

东也哉哉帮叩部一 " V . 少矣斗裤化巧汚苗开—邊諸權 ，庐巧 _• 思；•南 I ^ 

5遵§遵遵缴幼遵麵 

茫.严帮靴料雞记请粗報带.稱，骄識識麵‘评裤祕—造迦 J 1 輕取：帮；进瘦 J (- 

織鐘卽靈期營誦遲謂揖華I 

..:!^峡.木韦节 T‘vv/ 与；： .、巧.足 .1^; 巧柳谴池據嘘适忠 l;p^ 黃片而I舶節；擇 

晝望智寶還璧贵适 道寫碧 遵禅缉？一 

. r .. 心：端拂部娘护讯和嫌如！护岭咚_八巧苗 .4" 却那乂^^-并 


獲小械佛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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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盡山盡遵如亂副化 

其片姆•的寬瓷请巧常鴻绵軒的篇？一一咕但吃巧巧巧蛇诉巧部多主 

蓋簿漬雖盤盤堂蓋巡兹邀^變处一 

说巧辜或麥為巧语一養咕扛所兩朽苗知箱多令多多表多祠齡 .j 

養 遵妇捏 盘激觉遗澄教證道道贵觉遵道 一 

早‘：；-' 离 ^ ri ;.: -這瞒这声，|;^^,^斯波波波一 

I 這绩遽笠邀爸 i 鬚簿 f 蠢辦邀 ii 

帮V:一 V 一 W 於•燕挪.遮‘雄笼 - 

触遵讓媒雜織燕麵學 

*"、 U; V.-可」；..端、六；’；；^^." . 一 V户、专和斬和界斯 化哉垫挪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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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談真言引之 兰 （ 此為梵文之话化體） 


I 觀謹迸遗堯遗 进簿绩 護暑 

一女， •../ 兩 V -/ 1可 茲多乎 沛或邪婚多冬 .声多 多多销_即读挺化策山 

f 豎捏這楚碧薑爸冕達爸鱼 

店班""扣 I 八-某把摩处诚.帮破坤戌心心川錶疑评邱 

幾爸澄碧妇囊 U 養翼遵還 逊錯盞 

咕 -VJ VJ; 巧許班难，边擇 挪‘. 进边这运 巧辦 蘇卽.供炸巧 

難溃 I 賽寶證结靈 i 遵靈 il 

沪 -vi ^释恥悼典啡节社繁部遮述.巧古^峡^乂- 

illsil 戀篆耸鲁化幽遵變變營邀猜涅 

、 .；：-• r ..‘ U 占. .."-^ r . la 龄去，一科宠巧】••扛矜一一：脯整整整第楚运辞想电 苦巧— 


@ 示閒佛巧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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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霸 III 誦处 麵鐵 藝謹迸遲 

逃祈乔旌整支支朱來耶#喻输输.输喻喻喻喻惹神 遮遮遮遮 遮遮拂 ) 
惠吃叱说燕都斬如鬟妒％奴祇娘拇奴带裡弯摩」咕巧巧階聊多多滿論多译^ 

墓遵當遵簿疆鍵碧薑資道遺适靖 f 

j 嚷故襄娘哦窠 •’茶 .娘 I 浸峰多嗦多六損，祁棘提悲 择择带 巧霉！设 •油吗 丹® ^ 

呈道這豈畜遣兹豈爸曇 ^ 

帝黄破賊-聘如破波赶涛踩隹洩哉洩郵權多多薦咕 L 巧吨沁诲一姊—遮.遮遊 

i 缴讀！键 c 遵囊遵望器 S 送 議遵謹 




r . WK — 芒担.^^^^\邊姐巧巧閣护阿‘巧护^!蟲 巧巧資嘛邁一^障扔；；；^資_ 






2 閱 


註釋 

(-) 香港中文大學有楊春薇《普庵咒研究》，發表於《中國音樂學》二 000 年第四期，臺灣有范李彬《普庵咒音樂 
研究》論文(未出版)。 

二 I ) 參看王邦維《校注》，貫一八九。 

(三)《季羡林佛教學術論文集》頁 111 + 10 , 言「悉置傳入中國的時間，饒宗頤有詳細考證」。 

(四】参拙作《梵學集》中《啤字說》。 

(五) 拙作《文化之旅》中《謝客與强唇書》。 

(六) 拙作《梵學集》，貢二 0 五《揮門悉廷章作者雜辨》。 

(七) 普庵著有《語錄》|二卷，《巿字續藏》 M I 六冊。王徵±等编《普庵揮師全集》，晝北 ：大乘 精舍印經會。 

(八】臺巧新文豐公司印行。 

(九】參看范李彬論文表 I II 六(普庵咒)古琴曲-莫表，共列三十-種。 


糸巧佛巧义张 



從《經嗔導師集》第一種 

《帝釋(天)樂人般遮琴歌嗔 0〉 聯想到的若干問題 


梁代僧祐的《出一二藏記》集是現存第一部釋教經籍的：錄。在卷十二《雜錄》么中有二十一補關於佛 
教音樂的作品，合為《經嗔導師集》一類。所謂導師者，指從事唱導的僧眾。就中第一穗即是：《帝精樂 
人般遮琴歌喝》。注云：「出中本起。」 

考僧祐壽卷二： 

《中本 起經》 二卷。右一部凡二卷，漢獻帝建 安中， 康孟詳譯出。 

康譯是書，今在《大正藏》本線部，题円：後漢曇架共康孟詳譯。(《大正》冊巧，列一九六號)此 
書於 《化迦葉品》第一二，談到帝精的故事，大意說道；迦裝原來修治火祠，即崇拜火神的•，由於受到佛的 
教燕，見到佛大顯神變，起初迦葉及典五巧躬 f ， 人樂一二火，凡五•百火，後宋看见佛說火當燃，應聲 
•邮燃，說火當滅，應聲即滅。遂販依於佛。書中敍述叫天了，下降，體佛說法，明鬥天精帝亦往聰去’後 
夜，大梵天又 f 來聽法 ，絶 天的光明倍於帝得，迦藥起切見火，疑佛审火 ，义 佛告迦 藥才知 梵天昨來廳佛 
說法。(《大正》冊五，頁一五一)這一故事是褐1小佛與婆羅門的鬥爭，兩為佛所降伏。帝釋天原是因陀 
雞，雅利安人所崇奉的百威之神；大梵天是婆羅門巖高的神，帝釋天和他有父子的關係，化大梵天的光明 
乂在他之上。他們都成為佛的護法大神。這一歌嗎，是把《中本起經》關於帝精的故事採其内奔用 W 宣摇 
佛教的，所15冠1^「帝精」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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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誌為在華梵嗎的起源和嘗植宵密切闕係。僧祐所錄荷《陳思工感魚山梵聲制嗎紀第八》。道宣 
《大唐内典錄》卷二： 

《瑞應本直經》二卷，注：吳黃武年第二出。 

一云太子木起瑞應，與康益詳出者小異。 

陳郡謝瓣、吳郡張銳等摩受，魏柬阿王植評定。見《始興錄》及《出 兰藏 記》。(《大正》邮立五， 
拜二二六)智昇的《閒元精教錄》二，有相同的記載，但誤張絲作「張洗」，誤「柬阿王植」作「魏河柬 
王桓」，曰人校語第一二玄：「桓 U 植」(《大正》邮五五，頁四八八)據是，帮槪對本起源評定么事， 
見於《始興錄》，可惜其書失傳。 

僧祐又錄吳支謙制《连句梵咽記》第 I ，康僧會傳《泥適职記》第十一，證、之《開元釋教錄》等畜， 
俱言「支謙依《無量壽》、《中本起經》制贊菩薩，連句梵嗎一二契」；又說「康僧會傳泥擅嗎聲，清靡哀 
亮，一代模式。」可見吳時梵咽流巧之磕。 

吳支謙所譯的《撰集百緣經》卷第二為「報應受供眷品。」其中有「第(一五)帝程天供養佛緣， 
(一六)佛現帝精形化婆羅門綠。(一也)乾闊婆作樂贊佛綠，(二 0) 帝稽變迦闡階竹林綠。」(《大 
化》邮四，頁二一 0— 二二 11) 這些都是背關帝稽供養佛的故事。支謙所譯述的亦是《本起經》的事情， 
邮更加詳細。《百緣經》有梵本，也有法文譯本，一八九一，己黎印巧。其《乾闊婆緣》說： 

佛知王意，尋自變身，化作乾閑婆王，將天樂神般遮處棄，其數七千，各各執琉璃之琴彈 . 便 

自取一弦之琴而彈鼓之，能會出七種音聲，聲有二十一解。……爾時，如來復取般遮尾棄琉璃之 
琴，彈鼓一弦，能令出於數千萬種，其聲输妙 ，清澈 可愛。…… 

巧小巧佛巧 i 化 






2 於 


保教拥巧論 


又《竹林緣》 云： 

……諸比丘舍鹿夫人將諸采女，各各執扇扇佛，般遮庞棄，乾閱婆作天化樂从娛樂佛。 

這裹屢屢提到般遮屍棄一名。法雪《翻譯名義集》二諸佛別名••願那屍棄，屍襄二條，屍棄亦名式 
棄，或翻火，或訓寶譬，按梵語，屍棄義即譬。此般遮屍窦，亦稱遮屍棄羅漢。(參看木村泰賢等《梵 
文佛傳文學硏究》，頁五四)梵言譯義可說就是五頂、五鬟。(《法華文句》二：屍棄者，此翻為顶 
譬)，般遮屍棄是天樂么神，其數可有屯千之多，則天仗樂中每一成員都是遮屍棄，他和乾闊婆常在一 
起，乾闊婆為八部眾之一，他們能夠彈出走種音聲，聲有二十一解(《大正》四，頁二一一)這句話出 
現不止一次。支謙所譯此經己提到也聲，解，梵語的意思是伸長，由兩個1^韦聲為起音而構成的音群， 
係音階的一穗熬音法，很像中國的「調」。印度韦聲 sa 、 三、的 a 、 1 、了 a 、 dha 、 己和中闊七聲的羽、 
變宮、宮、商、角、變徵、徵，有站近似。誠如支謙此譯，印度尤聲，東漢末一定通過僧徒傳入我國。 

(參看林謙 111 《隨唐燕樂調研究》)支謙所造的連句梵嗎共有一二契，有人認為應該包括般遮琴歌嗔。 

(場用形《佛教史》，頁二二一二—一三四)，亦有可能。所謂「樂人般琴遮歌明」，1^支謙的撰集《巧 
緣經》證之，即指天樂么神般遮屍棄巧乾簡婆所彈一蘇琴所溃奏的聲為主的 f 萬穗妙音。這是乾闡 
婆為佛陀贊樂的最早記錄，從此，凡增窒&圖繪所有揣寫乾闡婆的天化奏樂故事無不：^此一故事為基 
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支謙的「梵嗎、之契」包括此琴歌嗎在内的話，這一歌喝雖然沒有寫明作者和年 
代，但僧祐把它列於經順集之首，师且注明出自《中本起經》，其採取康益詳所譯，甚為顯然，則必為 
来漢末人所制，亦 W 推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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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印度走聲已傳入，這部《般遮琴歌嗎》 ， 「般遮」取名，般遮即梵語巧§03,其義為五，於屯聲 
中般遮亦譯作般瞻、般涉，《隋書•音樂志》鄭譯所述絲氏婆的龜茲4^調，「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 
聲也。」在陳嘱《樂書》卷一五九的 記載； 「羽調，胡名般涉調，婆羅門口梵天聲化。」北周天和間 ， W 
•血宵配合梵±諸神，陳暢所記有如 f 衷： 

宮 阿修羅 
商 帝釋夭 
角 大辯天 
徵 那羅延天 
羽 大梵天 

期聲即梵五聲的般瞻，梵語 Pailca 3 a 義是第五，図為原是第五聲，鄭譯所述則作「六曰般瞻」，似因 
傳入龜茲後，走聲排刊順序稍有改易，故作第六。然支謙所譯天樂神稱曰般遮屍棄，則：^羽聲即第五聲的 
「般遮」作為古音的代表。其中的道理，我推想是因為般遮是羽音，它所配的大神是大梵天，觀《中本起 
經》記載的故事，梵天所現的光比天帝釋遥加倍，帝程趨商聲，故1^梵天的羽聲為主，這位天樂、之神亦遂 
取般遮來命名了。 

《出一二藏記》所著錄的經哨集共一一十一種，對於探討梵嗎的來歷是極重要的資料，日本高楠順次郎與 
法幽戴密微合著的《法寶義林》，第一册，買九古梵嗎’ (口 onlba ) 條，己有精密詳細的討論，我認為這 
二十一種經嗎每一種都值得做個案去研究，本文只是褐示一個例子。由支謙的譯文，我們知道東漢末已有 
人把《中本起經》中佛與帝釋的故事制作為梵喝，採取般遮屍襄的資料，其書題名稱「般遮」，自然可說 
是佛名般棄的簡稱•，但其特別揭示「般遮」-名，則不能謂與古聲中的第五聲「羽聲」么般遮蔓無關係， 

睁：小陆佛巧史化 




^ 倩巧 淵源論 
2 

由於羽聲的般遮，代表 D 大梵天，梵天地位至隆，所 w ， 般遮自然受到重視，而被列為 t 聲。 

密宗的贊詠法是分不同的聲，按不同時刻來作傳誦，像唐金剛智的儀軌是； 

晨朝- W 渥臘 

午時- W 中音 

昏時——从破音(伯希和疑是角調的沙識) 

中夜- W 第五音韻即般涉 

吳南薰解輝道：晨朝用徵聲，中午用商聲，中夜用羽聲，(說見《律學會通》)只是在不同時間，換 
調來唱詠：支謙所制的梵嗎巧二一契，東晉時，周韻遇害後，窩座(帛屍梨蜜多羅)省其遺孤’對坐作胡嗎 
三契，梵響凌雲，次誦咒數千言。他擅持咒術，又譯出《孔雀明王諸神咒》(《高僧傳》)，胡喝的用 
途在吊唁死肴時亦可贊詠。离座長於巧聲轉唱，他的弟了疆歷著巧《蔚聲梵喝記》，注云：嗯出《頌赖 
經》。當日制作梵嗎，往往是採取某佛經的故事，編成偈贊。柬漢曇果和康孟詳譯出《中本起經》，被人 
取作嗎的故事，支謙自己亦譯《瑞應本起經》自編成梵嗎一二契，商座則取《須賴經》从制喝。這些都是重 
要的關於經喝的著作！而般遮琴歌嗔則為始作倘荐。 

附帶説一個問題，有人認為蘇祗婆韦調的音階體系，泛行於新疆、中亞地帶 ，那 些屯聲的名禍都是直 
接依據.姐茲韶，並不等於梵韻，如般瞻即用•姐茲語 Pa 穿 ani 讀音’近維昏爾語的 panj 。 所 W 肯定姐錠音樂有 
它自己特有的規律。但對於第五音的「般瞻」，則不免仍說是硝有外來影嚮。我們只看波斯語的「四」字 
音為 cahaz ’ 而梵語為 catwz ; 波斯語五為 panj ， 梵語作 paAca ， 尊讶是山同一語源，屬於 Indo - aryanlang 旨 ge 
系統，新疆組茲回語是出白波斯語，與梵語亦復合流，故「五」字仍操 panj 或 pa 烹 a 類似的讀音，我們如采 
試檢讀 R . 厂 Turner 所編的7典中到屯六五五，古六六九贿字，便 W 量到「五」字讀宮與語尾變化和分佈於 



不同地區的語言情況，那就不必沾沾1^為必限1^龜茲語為本位了。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記 

一九五六年十二巧，武昌大東門外蓮溪寺柬北丘山嶺上 ，中 字形轉室墓出上一件镶金銅飾片縷刻佛像 
一等 ，此 為現時所知最早的候教遺物，同墓所出的有永安五年( II 六 11) 鉛地券，知此佛像年代當為永安 
五年 W 前。自黃武三年天竺沙門維只來武昌，有譯經之舉，支謙、康僧會相繼抵吳 ，佛 教大昌 ，此 一藝術 
品，是為重要物證。 

此文原載：隋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主辦《柬方文化》(季刊)創刊號，一九九111，一 0。 

余-向主張「變文」在文學與藝術上的發展，有下列 二途； 

(1) 形文；沿此推進，注重變相，是繪畫的成就。 

(2) 聲文：樂府辭中有所謂「變」，佛曲在唱誦時的轉讀方法，即唱腔的形成，竟陵王延請僧人作 
特殊的訓練，此與聲調的辨別分析是二回事，前者是音樂學，後者是語音學，不容混淆。 

僧祐《出一二藏證》保存許多資料，他在書中特闢《經嗎導師集》一類 ，著 錄舞梁 W 來他所見到的作 
品，本文之作，重黏在指變文中的聲文一巧，應加1^重視。 

姜伯勤先生見到此文，立即寫出「變文的南方源頭與敦煌的唱導法匠」一長文。他說我指出所謂「導 
師」者，指從事唱導的僧眾，文章啟發我們從佛經文體學和唱導制度的源流，來進一步深入敦煌變文的研 
究。 

該文已收入所著《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書中，參看。 


诚 an 水巧佛學义巧 





町 ^寨巧梢 

己黎藏最早之敦煌寫卷《金光明經》 ( P .4506) 跋 


法京所藏敦煌卷子’ W 伯希巧目4506號么《金光明經》卷二為最早。寫本原物為黃絹’墨色晶豐’ 
卷頗長，整潔对喜，最難得者，為卷後長篇題記，蓋寫於北魏獻文帝皇興五年 (四屯一 ^。益錄其文如 
下： 

里興五年，歲在辛旁，大雖定州中山郡盧奴縣城內西坊里住，原鄉涼 州武戚郡租厲縣梁澤北鄉武 
訓里方亭南葦亭北’張巧主 ’父宜曹韓冥 ’息張保興。 旨慨多難’父母恩育，無仪仰報。又感鄉 
援，靡託思戀。是从在此單城，竭家建福，興造素經法華一部、金光 明一部、維摩一部、無量壽 
一部’欲令流通本鄉，道俗異新。願使福鐘臺家，神隆萬代祐例(列)。 

亡父亡母，託生蓮華’受悟无生。澗及現存’普濟一切’群 生之類。咸同斯願。若有讀誦者 ，常為 
流通。 

造案經么張嫂主 A :原籍鄉為涼州武咸郡租鴨縣。租頗即漢畔之化厲，《溃書•地瑚志》，机瞩機安 
定郡二^ 一縣之一。《續縷•郡顿志》武威郡十四城，其一為租願’注「故墻安定。」與此題記合•字亦 
從乂作巧。《晉辨•地理志》’涼州武威郡統縣七，無租瞄縣’時或巧罷。《水經•河水注》：「河水柬 
北流逕安定祖曠縣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三年，幸雍，遂踰觸，登巧巧，两臨祖厲河而遇 ，即於此化。节 
莽更 名之曰鄉禮也。李斐回；『音赖。」又柬北化權川水注么。水出祖厲南山，北流 煙祖腾縣而關北流’ 
注於河。」案《漢善•武帝紀》，臨化腐河事巧元鼎五年冬4^巧，戴黨校哪注云；「近刻部作虹年」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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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誤為誤。李斐曰音「嗟賴」 ， 鄭氏引脫「嗟」字。地名每異讀，祖厲蓋醫如「噓赖」也~ _。机厲之山 
川，科武帝登峨而著名。沈欽 韓云； 《玉篇》，机 ， f 那切，縣名，字從衣，不從示。所引《水 經化》 祖 
节皆從衣。此題記則從禾不從衣，與劉昭志同。《明史•地禪志》：靖瞒衞晒南(今寧夏)有租厲河。明 
刚汝礦《寧夏新志》；「靖嗔堡觸右屯衞。」《淸 ■統 志》：「祖赌河在舉昌縣會寧寐南，本名谏贫河， 
义西北逕靖遠縣界為祖厲河，下流入黃河。」《魏着•地形志》：「經州離柬郡，領三縣，巧一為祖居 
縣。」下云：「前漢屬，籠，後複，屬武威’晉寵，後復屬。」齊召南謂：「祖居即二灌之祖職縣也。前 
儀安定，從屬武威，此注『前壤屬』下似脫『安定』二字，衍『罷」字。」中華標郎本《魏書》校記云： 
「兩漢或曾罷縣，魏收別巧所據，不一定衍說。」今據此《金化明經》題記，北魏皇興初，租•赌縣貴麟於 
涼州武威郡。豈魏收撰志時，改權離東郡，且易名為「祖居」乎。《清一統志》••「'掛隅故城在今 靖遠縣 
西南。」 

張氏造此離時，籍賞己改屬定州中山郡盧奴縣。《地形志》：「定州原為安州，灭興一二年改，領郡 
五，首即中山郡，有虛奴驚，為州郡治。」定州之名始此， W 平定天下為名也。《水經•流水注》： 
「(定州)治水南盧奴之故城。……盧奴城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俗名黑水池’或曰水黑曰盧，不流曰 
奴，故此城藉水科取名。」《元和郡縣圖志》 h 八定州安喜縣下「後燕慕容垂都中山，故改盧奴為弗違 
縣。後魏平燕，又改為盧奴。」與此題記合。清趙東潛有《盧奴水考》謂由《水經注》城內有泉一語推 
之，盧奴城在今州治西北，隔越庸河。(《東嚮文裏》)題記云：「自慨多難」，其時敕勒屢叛，軍旅旁 
午，百姓多被迫遷徙。《魏書•顯祖 紀》； 「皇興五年夏四巧，巧部敕勒叛，訊汝陰王乂觸給事中雛雲討 
么，雲為敕勒所襲殺，死者十五六。」义《高机紀》：「是年1月 T 亥，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詔太尉 
離西王源賀追擊至袍罕。(《地形 志》： 「河州治此，領金城臨姚四郡。」)斬首一二萬餘級，徙算遺迸於 
冀、定、相一二州為營戶。」《源賀傳》云：「是歳河西敕勒叛，遣賀率眾討之，降二千餘落……虜男女萬 
餘口，雜畜三萬餘頭。後追統萬、勇平、上郵 S 鎮叛敕勒，至於金城。」多難云云，殆指敕勒為患也。 

@ 巧頤佛巧义化 






訓续巧巧增 

《定州志》卷一二「歷紀」書北魏時大事略如下； 

神索元年問千月，定州了零叛。 

神榮一二年，詔定州及冀相二州造船。 

同四年，眼定州機民。 

太平真夏五年，徙北部民於定及裴相二州。 

同本年，發定州及冀相二州兵起長安，發定司四州兵藥塞園。 

《世祖紀》：「太延一一年八月下亥，遣使六輩使西域。帝校獵於河西。詔演平公張黎發定州走郡一萬 
二千人，通莎泉道。」《張黎傳》云：「化祖詔黎領兵一萬 Ilf 人，迦莎泉道。」此又定州人民被徵調至 
西北築路么事實。張请主《題記》；「在此單城」，自指虛奴縣，而云「興造素經，流通本鄉」，必指武 
威祖厲縣。定州當北魏時鱗罐荐臻，摇役繁興，其民或自河西遷徙至定，或被徵發服役於河两，流轉满 
壑。張氏之亡父爵，死於何地不可得知，其 f 寫經求託生於淨並為群生祈脫苦雛，陳詞哀戚，即今讀 
、之，有不勝亂離瘦矣之感。 

敦煌經卷寫於定州者，尚有 S . 2106之《維摩義記囑累品》。其趙記云；「景明原年二月廿 y 比丘曇 
興於定州豐樂寺寫訖。」即宣武帝元年(五 00) 。今巧《維摩經義記》，寫於北魏者尚有稽墳許大統一二 
年正月十化日寫三一，大統十四年十月五日普濟寺僧淸鷄寫 S 一。據《魏書•世宗紀》：「永平二年(五 
0 九)冬+巧己甘，帝於式乾殿，為諸僧、朝臣講《維膺就經》。」山於巧上么提倡，故此經義記寫者獨 
多。其一寫於定州禮樂寺，此與《金光明經》辟非敦煌當地所寫各。鑛樂寺在定縣走帝寺左近，曾出上武 
定五年「豐樂也帝二寺造象記」，其中僧人1^曇為號着有曇斑、曇秀、曇哲、聲薰、曇端等，獨不見曇 
興。豐樂寺造象拓本見《定縣志》卷 J 八《志餘金石±》。(原石存眾春阔)《定縣志•古蹟篇》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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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屯帝寺敍述至詳，屯帝寺為定城最古之刹，北魏時豐樂與屯帝二寺並稱，見《武定五年造象記》，此記 
出± 與屯寶瓶同地，今得此卷題記，關於北魏穀樂寺，又添一資料。定州於宣武帝正始二年(五 0 五)刺 
史城陽王元驚从赤金一二十六萬斤造大佛慷 S )， 鍵 起佛寺，釋教更盛〔：以，曇興所寫經在城暢王鑄像前五年 
坤。 

《魏書•地形志》序稱：「今錄武定之世 W 為志，州郡創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闕。」錢大昕云： 
「伯起志州郡，不述太和全盛、之規，轉錄武定分裂之制：至秦雍：^西，不在東魏疆域之內，乃據永熙絹籍 
1^足之，未免自亂其例。」《地形志》之作，向頗為人肅病，溫曰鑑因撰《地形志校錄》，惟可援據之 
新資料殊不多觀。若《水經注》引《魏±地記》及《大魏諸州記》，只臺寥數語。今此題記於武威郡及臟 
萊郡所屬之租厲縣問題，提供一答案，可補伯起么缺。至租厲縣屬下鄉里名稱尤向所未聞。題記有婢於史 
學，更不可忽，爱不辭賊縷，為考證如右。 

附錄 

(一) S . 6264 戒牒，《西域文化研究》第一冊附《敦煌佛教史年表》繫於公元四 0 九年，即(北魏) 
天興十二年。按道武帝天興只六年而已，公元四 0 九年乃明元帝永興元年。細審原件戒文甚長，首題「南 
間浮提大寶于闡國迎摩寺八關戒牒，受戒弟子曹清淨牒」 ，署 「天興十二年正月八日」 ，末行 「授戒師 
左街内殿講經談論興教法律大師賜紫沙門道圓図」。考《五代史》韦十四《四裔附錄》晉天福二一年，商居 
詢為判官，冊李聖天為大寶于閱國王。沙州曹氏與于閣結為婚猜，于聞事摩尼教，故其寺名曰「迎摩寺」 
此牒署「大寶于蘭國」，必在居講巧封之後，《居請記》稱聖天年號「同慶二十九年」，此作「天 
興」，然則此天興乃于閣李聖天年號，不應繫於北魏。伯希和目3016紙背有天興屯年、九年牒兩件，及天 
福 h 年牒兩件，為沙州致回鶴者，此天興亦于閑年號也。 

SH 尔巧佛巧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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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K 巧粗 

據 J . 正 asson 考證天興年號共十三年(九八六—九九九)’于閑文 thyina-hini 即天興’見所著； Les 
又瓜 gnes K.hota 旨 is entre 851 e 二香 r ; 

( 二 ) S . 6251 為一入葬衣物遺册，中間一行書「玄始九年十一月一日良図」。玄始二字甚明，《西域 
文化研究》第一冊附《敦煌佛教年表》誤作「永安」，又題為「墓表」，非是。玄始蓋沮渠蒙遜年號，玄 
始九年為公元四二 0 年，即魏明元帝泰常五年。《魏書》九 h 九； 「永興中，蒙遮克姑臧，遷居么，改號 
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丞郎切下。泰常中，蒙遜克李款，尋滅敦煌。」《魏書•太宗 紀》； 「泰 
常五年，是歲李歇為沮渠蒙遽所滅，歇弟询自立於敦煌。」即是年之事。 

此一遺冊書法甚佳，末言「隨身衣裳棺木如左。見左清(青)龍右白虎前(朱雀)……物數胡僧 

受 . 」云云，胡僧不知何所指，蒙遮統治下是時胡僧著者有曇摩識，惜墓主名字不明。一九屯五年新疆 

化酌番出 i 北涼文書，柯玄始^一年馬受條呈出酒事，(《文物》一九屯六.六)與此冊為同時么物，敦 
煌資料中有沮渠蒙遜年號者極少見。 

附北魏巧權寫經備 W 

四一二五 魏太武 《愣嚴一二昧經》 見「北綠石塔」《吐壽考亩記》 
太緣(延一二年 令狐廉於酒泉為優婆塞史良奴寫 
四五四 興安一一一年 韻勝寫「大慈如來十月二十巧日告娜」敦煌研究所目 00 七 
四五置 文成帝太安元年 伊吾南祠比直申宗寫經 29结 
四五八 (安太)太安网年 比丘□屯月 lllu 唐记祠中寫經 北京地字走六 
四六- 孝武帝和平二年 唐鐵國寫孝經殘買 敦煌文物所目一一一六六號 
四六屯 獻文帝天安二年 令孤隅記字課 教焰硏究所目一二二 
四六八 皇興二年 康那造幡强願文 敦煌研究所目一一一叫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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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明經》卷二 P . 4506 

原武威郡租厲縣張氏寫黃絹本 

《雜阿邮曇也經》 S . 蓋。 

太師濁熙晉國寫於洛州 
《金光明經》卷四除病品 S . 己。 

為 t 比丘龍泉窟 i 永保寫 

佛經灌巧章句 . 經 敦煌研究所円 0 0 化 

《金光明經上》 敦煌研究所目 00 六二 
張寧安寫 

《維膺義記》 w ’21 g 
比氏曇興於定州豐樂寺寫 
《大般涅架經》卷一二十二 P . 2907 
李季冀為亡姊寫 


巧乐巧佛 f 父化 


四毛一 皇興五年 
四九 孝文帝太和一二年 
四屯九 問上 

四八八 太和^ 一年 

四八九 太和^一 1年 

五 00 宣武帝景明元年 
五一 11 永平五年 



^ 線巧巧构 

註釋 

(-) 人名，張 ® 主之「躁」字，疑為「瑣」之別體，從止從玉每不分，如堂亦作豊，(《六朝別字記》)，此又從 
衣，未敢定，頃見南朝(蕭齊)胡橋吳家村及建山金家村墓璋，有大、中、小鴨舌之名，又有大寬鴨舌、碟鴨 
舌，其字形-作料，又-作瑣，並從±。(《文物》一九八 0 年二月)故知蝶即瑣，同瑣，細小也，與寬相反。 
張環主，或即細主之意。 

二 I ) 《玉篇•衣部》：「祖，似與切，好也。又子邪切，縣名」。按子邪切同於《漢書•武帝紀》李斐音「祖厲縣」 
為「嗟賴」，子邪切，音嗟。然北魏寫本明作租，與《續漢志》同。顧野王作祖，從巧，蓋南朝人借祖字為之。 
《廣韻》從衣之祖有二，-入上聲語，又一入平聲麻，即子邪切。從衣之祖，字見《說文》 云： 「事好也」。 
《廣雅•釋話》..「祖，好也」，又《方言》「迅，好也」坦與祖皆訓好，同意同義。 

清惠棟《後漢書補注》卷二十三云：「案司農夫人碑祖字作闹，今誤租。」 W 租為祖之誤，恐未必然。《魏書 • 
刑法志》，〔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四三九年)「魏虜巧涼之人，沒入名為隸戶。魏武入關，隸戶皆在東魏。後 
齊因之，仍供廝役。」《周書》，武帝「建德六年，詔……凡諸雜戶，悉放為民。」吳其畳兄舉示，謂張氏當日 
或被湛為隸戶。 

(III ) 北京辰字|二十二號。 

(四)法京 P .3273 《維摩註義記》卷第 - 。 

(五】定縣料敵塔前出±《七寶塔銘》。 

(六】元*有墓誌，見趙萬里《集釋》，頁一四四。 

〔七 ) 王國錐撰《于闡公主繪地藏菩薩題記》頗考其史事。 



北魏媽 熙 (？ l 495 ) 與敦煌寫經 

I— 魏太和寫《雜阿醒曇心經》跋 


北魏皇室與敦煌黃高窟之關係，向來史家每提及柬陽王元榮。史稱永安二年(五二九)八月，封元太 
榮(即元榮)為東暢干一 ( 《魏書-孝莊紀》 ) 元榮在瓜州，曾慎寫佛經。日本中村不折藏《律藏分》 
第十四卷題記；「普泰二年，瓜州刺史柬陽主元榮敬造元量壽繞一百部……。」英倫 S . 4515號《大般涅藥 
經》卷第一一一十一題記為「永熙二年(五一一一一二)瓜州刺史莱陽王元太榮」 (_ :又 S . 4528號《般若波羅蜜經》 
題記：「大代建明二年(五 1110) 佛弟子元榮北京圖書館華字五^號《大智度論》卷尾题記：「普 
泰二年 ……図陽王元榮。」合1^上各卷題記，知元榮任瓜州'>限可至永熙二年：^降。謝啟昆《西魏書》卷 
十二有 《東陽王榮傳》，稱其大統+ 一年，為瓜州刺史。 

據《周書•申徽傳》：「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柬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婿劉(鄭)彥隨 
焉。」謝氏蓋誤讀《徽傳》，元榮為瓜州刺史當在永安二年。至大統十一年，應指徽謀取彥事，時瓜州刺 
史當是邵彦。敦煌莫高窟第八十三窟有「大代大魏大統凹年戊午發願文」_^丫當即元榮所開之大窟。證 
科伯希和二五五一號殘《道經》背么《李義修佛霜碑文》有云：「復有刺史建平公、柬陽王等各修一大 
窟。」此東陽王即元榮也。元榮事蹟，賀昌群、向達均曾考證~旨，及趙萬里撰《魏宗室東暢王與敦煌寫 
經》："^備論其生平，世所共悉。然魏在孝文未遷洛^前，寫經之事業已甚盛，媽熙之寫《一切經》，即其 
一例。韻氏當日寫經亦有流入敦煌，而保存於莫高窟者。 

英倫斯坦因九九六號《雜阿昆曇也經》卷第六末有題記其長，共+ 一行，字楠佳。此卷部份現印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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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K 奴相 

玄社 《六 朝寫經集》列第 ^八< 丰。囊曾摩擧原物，茲重錄如下： 

雜阿桃量：‘山者，法盛大壬之所說’从法相理，玄藉浩博，惟昏流述，于廣文乃略微从現約，瞻四 
有之弔0見’通王界之差別，从識同至味’名曰她量。是从使持節侍中端馬都尉、羽真、太師、 
中書藍領秘書事、車騎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啟府洛州刺史、昌梨王冯晉國’仰感恩遇’撰寫十 
「一切經」，一經一千四百六十四弓(春)，用菩晝施，觸皇帝禮下、太畫欠后，德芭九元，明 
同五權 ，振恩關 W 熙寧，城淳氣而養壽。乃作讚曰：麗麗她憂’厥名無比’文約義豐’挽演天地。 
盛尊延剖，聲類斯視。理无不彰，根無不利。卷玄斯蔥，見云亦部。帝修后玩 ，是 聰是偏(備) 
:】。大代太 和王年 (四七九)歲次己未十月己巳廿八日巧申於洛州所書寫成訖。 

卷巧义有文云 .. 

「雜阿说憂''心經卷。大代欠和王年十月廿八日’洛州刺 史葛黎 (王)瑪晉國書於洛州」題記。 

此题記出於昌築王觀替阀，蓋即觀熙。 《魏讚 •顯’姐記》••和平六年装即位，六封征柬火將帶網熙 
萄呂黎王。又皇興二年六月， W 目黎 K 網熙為太憐、兰。《魏善》八 hs 《外戚傳》：「锅熙字替昌，良 
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儿也。」「熙尚恭宗 女蹲陵 長公主，拜谢馬都尉。山為定州刺史，進爵 US 黎王。」 
知呂梨屯應是昌黎王。驢記作獨诗闕，與《魏壽》么作「替只」異，寫卷常較 W 信。《熙傳》乂稱：「岛 
祖(孝文帝)即位，文明太后臨朝， W 熙為侍中、太帥、中書監销秘聲事。乞轉外巧， f 是蹄啦銷人將軍 
開府都嘗，洛州刺史侍中太帥如故。」官衞悉合。其太師之 t 符羽真一號存，《南巧書》 五—韦 《魏请 
傳》；「國中呼內左右為寬舆，外左右為爲矮真」。《康熙字典》謂北魏呼巧史為「赏」，門鳥雕山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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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巧拔語之真，即蒙古語么 Cin 。 「羽真」一名不見於《搞齊書》，疑烏矮急讀為羽，「羽真」可能 
即外左右之「烏矮真」。本傳义謂其「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糟舍，合尤 — r 處，寫 • ^六 
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 H 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小贊。」題記稱「仰感恩遇，撰寫十 《：切 
經》」 ’ 《傳》則言寫一十六部《一切經》，蓋寫十部《一切經》事在太和二 一年， 其後必再續寫六部’ 
故得十六、之數。此事《程老志》不載；由此題記知北魏寫經事業么盛。 帝舅昌 黎王竭熙提倡、之功獨多。 

《南齊書.魏處傳》云：「偽太后销氏兄昌黎王觀莎二女’火褐美而有疾為尼，小媽為宏(即孝文帝) 
皇后」，是獨熙又名媽莎也。漏氏系出北燕；熙、之父朗，朗之父弘 ，與 媽跋俱王燕。《魏書•海夷褐跋 
傳》，稱跋父安，東徙昌黎，家於長谷，此熙所吵得封為昌黎王也。朗有女入宮為文成帝皇后 ，即 文明太 
后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臨朝聽政，同祖為立報德佛寺。太后科高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 
S 百餘章，又作《皇諸》十八篇"丫左僕射李思沖為、之注解 "- 7孝文之喜華化，似得力於巧教；而魏 
巧宮廷佛法復盛，燕之羯氏，與有力焉^ _一"。 

漏朗既追贈燕宣王，太后為立廟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牌"一媽熙一門顯貴 ，其二 
女並為孝文皇后，姊即幽皇后，嘗山家為尼•，妹即廢后，為練行尼，終於謠光寺〔一 5。太和二年春正月， 
封昌黎王漏熙第二子始興為北平王，太和五年屯巧，封昌黎王锡熙化子誕為南平王是年’詔昌黎王 
锡熙為西道都嘗，擊破蕭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於下蔡題記所稱皇帝踏下 ，乃指 孝文帝•，太皇太后， 
指文明太后。其贊曰「帝條后玩，是聰是備」。有訓龍之意，后謂其女也。開 端云： 「《雜阿咖曇也》 
者，法盛大±之所説。」法盛即法勝 (口 harm 乾 rl ) ’《阿咖曇也論》四卷 - ，東晉初已由爾賓一二藏艱曇 
僧伽提婆譯出，風行一時。僧伽提婆又譯《增一阿含經》，甘肅酒泉發見承玄元年，高善穆所立石塔，其 
經柱即刻《阿含經》卷四十二之《結禁品》(第四十六)可見提婆譯本為人重視之情形。 

《水經•满水注》記平 城舌： 「魏天興二年遷都^此。 . (其水)义商逕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书 

漏晉所造，有五層浮圈，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為之，加^^金銀火齊，眾綠、之上，焼樽有精化三—:」《魏 

@不閱拂學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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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繫巧巧 

書》熙《傳》稱其「建圖精舍，合走十二處」，「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此即其一。熙二女為孝 
文帝皇后，故稱曰皇舅寺’其所造浮圖可考者僅此。《魏書•外戚傳》熙宁「晉昌」，《水經注》作「锡 
晉蘭」，與英倫《阿邮曇必》題記兩稱昌梨王漏音國正合 ，可 臥訂史。並補標點本《魏書》校勘記之缺。 
明朱謀璋《水經注連》校本引《後魏 書》； 「漏熙字晉國。」楊守敬《水經注疏》 云； 「《魏書•锡熙 
傳》宇晉昌。」但朱氏所見本《魏書》實作「晉國」。 

锅熙於太和一二年在洛陽州任内，寫《一切經》 十部； 《一切經》每部一千四百六 J 四卷，共一萬 
四千六百四十卷，此《雜阿邮曇也卷》第六，只是萬分之一。書於洛暢而流入敦煌，可謂繪海■粟耳。時 
孝文尚米遷洛也。麥積山石窟，其開整約在北魏恢復佛法至太和遷洛前後。麥積石窟造像風格頗近莫高之 
早期魏窟，《釋老志》云；「線州平，徙其國人于京邑，妙門佛事皆俱東。」沙門與佛事每隨政權而遷 
移，莫高么開窟，北魏東陽王實為一重要角色；王及其戚屬自洛至敦煌，寫經之傳播自意中事，前此媽熙 
在洛隔所寫么《阿咖 曇必》 遮卷在莫高窟發見，正可說明此一史實。此事對於早期寫經習尚及其發展極有 
闢係，故發其端倪，1^俟他0進一步之探討云。 

附魏部衰妻寫經跋 

法京伯希和目列3312號為《賢愚經》卷第一，僅存經文二行，及書名卷數一巧，末題 記云； 

澈煙大守邵 '度畫 
元法英供養。為一切 

似 未寫完，妻宇形習見於北魏碑誌。王重民 《 R 錄》作「邵季彦」 ，然原 文實無「季」字。(見附 


圖) 

鄂意者，東瞩王元榮、之婿也。趙萬里嘗錄所兒鄂彦夫婦寫《摩詞衍經》卷第八题記稱： 

大雜大統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佛弟子瓜州刺史邵居妻 
昌樂公主元敬寫《摩訝衍經》一百弓(-=)。 

彥妻為東瞩王榮之女，封昌樂公主。據是跋，大統八年鄂彦己代東陽王為瓜州刺史矣伯卷3312 
號則稱曰：「澈煌太守」，似意在竊瓜州之前，嘗官燃煌太守，其妻為東曝王女，故姊元，法英殆其法 
號，此可補史傳及歷來考元榮生平、之缺。 

《周書•令狐整傳》云：「刺史魏東瞩王元榮辟為主簿。」「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杆，州 
境獲寧。及郭彥竊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衰送京師。」又《申徽傳》記之 
較詳云；「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婿劉彦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衰違殺康 
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逵問罪，因授養刺史，頻徵不奉詔。……(文帝)乃从徽為河西大使， 

使密令圖意。 . 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豪右即指令狐整也。郭慶之姓，《周書》兩 

《傳》前後乖異，《申徽傳》作劉彦，與《整傳》不同。張森楷校記云：「《通鑑》卷一五九作鄂，《冊 
府元龜》卷六五 屯作劉 ，未知孰是」。中華標點本據張校而依違未決 。近人 論元榮事多作劉浸。今據此 
《賢愚經》，寥寥數行，可新必從《令狐整傳》作鄂意為是，一字千金，非此、之謂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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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受賓 


附元巧化系衣： 


魏明元帝 


樂安宣王 
-範—— 


樂安簡王 
— - 2 ^ - 


城門校尉 
—騰— 


東陽王 
瓜州刺史 

榮 I 


華先 
(騰姿) 


為郛意所殺 
康 


慎- 

北周刺史 


法英 
郛浸妻 
-昌樂公主 


荆州刺史 ( f 略) 
「欽 I 輿 


山而 


r 栖 

隋歷陽太守 


志儉 

L 蘇州刺史 


r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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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一】宿白《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稱：「孝昌元年(五 II 五】九月之前，北魏明元帝四世孫元榮出任瓜州刺史， 
從洛陽到敦煌。」考《魏書•孝莊紀》， r 水安元年六月癸卯25高昌王子光為平西將軍瓜州刺史，巧爵泰臨縣開 
國伯高昌王」。而同《紀》云翌年「八月了卯封瓜州刺史元太榮為東陽王」，則元太榮之前-年高昌王光賣為瓜 
州刺史。 

{ I 三東陽王元太榮，劉銘恕錄誤作「王氏太窠」(《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I IOO 頁)。 

二二 ) 劉銘巧「元榮」誤作「元集」(同前注，二 olll 頁)。清人修《敦煌縣志》有《元榮傳^。 

(四)見謝稚柳《敦煌藝巧敍錄》，-五三—_五五賈。 

一五】餐昌群文見《東方蘿誌》第二十八卷十4^號，向達《莫高、愉林二庭雜考》見《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五期。 

塚本善隆《敦煌佛教史概說》(《西域文化研究》第_】。 

(六) 《中德學誌》五卷|二期，-九四五。 

(- v >) 見《敦煌總目索引》， Ml 九頁。 

(八) 按原文作「誦修」，應是帝修，亦「帝」應作「誦」，二字顏倒，細看有乙號，已自更正。 

(九) 罵熙曾為定州刺史，《民國定州志》列熙入《人物望戒篇》。 

(十)《東胡民族考》。 

(一 -) 《魏書•皇后傳》。 

一 I 11 ) 《南齊書》五千七。 

〔 - 一二 ) 北方佛法興隆之地，莫如涼燕，參湯用形《南北朝佛教史》，五 0 五頁。 

(- 四】《魏書》后本傳。 

(-五)《魏書》十|二《皇后傳》及《洛陽伽藍記》搖光寺條。 
gw 閒佛 巧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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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W 簽 

M 六)《魏書•高祖紀>。 

U 4^】《魏書》卷九十八。 

二八二.兵 rmelin 近著法譯《阿邮曇心論》，其前言論述此經原委甚詳，惟未及竭熙事。 

(-九】此新資料見王毅《北涼石塔》(《文物資料叢刊》)， - I - 4^ 九賈。 

二 I 十】皇賣寺熊會貞《水經注疏》：「寺在今大同縣東南」。《析津志》有 ，《大 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禅》 
稱 「寺中遺刻有-云：『安西大將軍若昌紐耳慶時誰 ，大 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畢。』慶時即宦官王遇，後進爵 
若昌公。《水經•语水注》(平城】東郭外太和中閣人若昌公紐耳慶時立祗迫舍於東韋。」岩昌公亦見《魏 
書•瑪熙傳》。長廣敏雄 W 為雲岡石窟，有為王遇在属熙支持下建造者。一《東方學》六十期) 

二 I I 】據趙萬里著《魏宗室東陽王榮與敦煌寫經》(《中德學志》】引。趙氏讀「元敬」為姓名，謂「敬殆榮之 
女」。余疑當讀作「敬寫」為是。 

{I II 三《敦煌追書散錄》 0 六 0 七李木齋藏《無量壽經》卷下題-瓜州刺史元太榮所供養經」，「比丘僧保寫」。 
李氏引《通鑑》「大統十-年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然據《摩詞衍經題記》，《通鑑》之說賽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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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靈三年光世音贊跋——梢林印度藝術博物館 
( Suseu 3 f 打二 ndische ICunst ) 藏經卷題識 


戴仁 ( J . P . orege ) 先生出示梢林經卷二穗照片，其一為神圏一二年，光(觀 } 化音贊耻題記，卷中書 
觀化音作光化音，緊1^讚云； 

雖隆大道，玄通無津。 

摩(三廓幽微’眺規巨聞。 

至人精感，鈍然發真。 

王光俱成’乾巡(坤)改新。 

□ □無瞧’含氣現民。 

顯矣世尊，明德感神。 

神聖王年七月十七日張施於寬(冥)安縣中寫訖。手拙，具字而已，見者莫嘆也。若脫漏，望垂 
珊(刪)定。 

二一光驰像，機運迴度。大夫失計，志意錯寞(誤)。一計不成，亦為百寞。 

共存一一一十九巧。 

巧 K 巧佛巧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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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巧巧 

神疆為北涼段業年號三二九古)。《晉書•載記》1 1 十九； (沮渠蒙遮)推(呂)光建康太守，段業 
為使持節大都督、龍讓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貝光龍飛二年為神靈元年。業1^蒙遜為張被太守。 

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卷九；晉昌郡，《晉書》：「神靈二年，呂光太守王德 故郡降 ，殺業。」晉 
昌領縣屯，內有伊吾、冥安。《元和郡縣圖志》：「瓜州晉昌縣，本漢冥安縣，屬敦煌郡，因縣界冥水為 
名也。替元康中，改屬寶昌郡。周武帝省入涼興郡。」按冥安本為漢縣。西晉置晉昌郡，冥安為郡治。 
《兀和志》考證云：「冥，晉志作宜，舊志作實，皆形近么說^"。」楊巧敬《隋書地理志考證》亦云： 
「《通典》作宜安，誤。」此寫卷宇形極近舊《忘》•，作實，實即寞字之異形。張施於冥安縣寫此《觀音 
讚》，時在神蟹一二年屯月。唐代藍谷沙門惠詳著《弘贊法華傳》，僧祥著《法華傳記》各十卷 ，均有 「書 
寫」一門，但述齊隋切來，未能上溯北涼么化，绽可補其不妓。 

梵譯 Av 己 okU 寬 vara 、 之魏菩提流支作「觀内在」 ，與 字山「観 荐」 ( avalabitr ) ， 「自在者」 二导 ara ) 
合成。自什公1^來譯作観世音，相沿至今。在此：^前，竺法護譯《正法華》、《化讚般若》諸經，常作 
「光化音」。此《贊》寫於北涼段裴么時，仍採竺法護之譯，法護別出《光肚音經》，可1^參證。 

《贊》前文字，大書菩薩化身，示現像。其言曰：「或梵天像，或天帝……大像、或轉輪聖皇，凡 W 
0域像，或殊持像，或複示現，更足，羅烈(列)形像，或現將軍像，或現沙門、梵志、之懷，或現金剛神、 
隠獨處仙人、童儒像。化化宮菩魔遊詣佛 t ， 而化示現若干禪形條化所雖化，閒度一切。」此一化身 
、之思想，來巧印度教，巧潘婆 (^ va ) 派謂之變形 ( ve ? a ) 或變出 (盖) ，•师蛇雖奴 ( vi ^ nu ) 派謂么權化 
( avasra ) ，巧義一化。 

敦爐藏經洞所出《觀音經變》絹本，紙本畫 件墓夥 ，就中 WS . 5642號之巧摘卷子最為特出，莫高窟壁 
晝切《巧門品》為主題，起於隋代，^有人詳細考述^ ;茲不復巧。此神頭一二年寫卷，散在德闕，為吊期 
、之物，至為 W 诗，哦宵萬錄， W 化 M 好之研討•气 




神 S 兰年光世音 »( 二 ) 


神 置兰年 化世音 *( 一 ) 


义运席、碟化•和- 

卿-%气 

9*^ y 。展聲术 
{' 备熟本、\曼託 N 手将®^ 
nJ 夏聲户。 

狀篇脅畫挪^;^ ? 

君來嗦巧至设 

主处欠 4 y ^ 為討 奉考 

舊葦 j 、 刊 IV 、身 C 

% 了 


巧0^馬4;||-^告导^巧、£女巧六 s 

审和巧而 ’-号 " A 良代荷遺 

4尙玉東一 IA 

<.，r : 一 I • V -: j 

.在嘴否 .4^ sa *-^ 夺如？考一泣适去 
一 ^ 

w 避是 '言/至莫节 I 

、巧克特套，一<^^宝*也^?於寺化若 

、两名女可某命权大重名言寺唯 

至在在案穿々乂去^這秦也去 

至 左巧节方毒遊啊^^-^^也襄 

• f 奇巧心忘廷复^^*豪把^ 

W 吝巧运整 il 姜 •‘？ 

-; 蓋吏也、耗呼患 A 准成 

尹备 ；」 ！^l 巧请 K 奮 

若栗二一 义语苗、碟•和 


知 晴妾复爹蘇鸿 ； n 
葦如當書沛當疋 f 奪 

龙艰衣 i/t %参尽焉至巧避巧 
聖而 3 HU - 可丰本皆蘇巧堂歲义可 

4?^|?^々立巧巧^ 乂专3妥带 
^!^可田巧育巧巧灵王爸可果<^立巧 

戈日诚<'等 A 乃京备 

> - 

.节蓮九 t 4' 咬车\巧护妾年审畫保芭一 
-V 字^差寞-耗爭。義心贵布义 
•? i 。- 薄 W 奇屯髮衣考®^巧*睾々*^底 
5/*^ 叫表 h - 勺狂诗《 X & A 产 

円曼 . t^JWU 夏？ attf 巧'^棘 


璧小锁佛巧，父化 


神里兰年光世音 *( 兰） 


2 能 


巧巧 巧巧 

註釋 

〔一】库，丘支切，宮室高遠貌，見《類编》。 

(二】《中華本》，頁 - 0 四 - 。 

二一二見《敦煌研究》-九八亡，三 (二 I )，羅善慶《敦煌藝術中的觀音普門品和觀音經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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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會門下摩詞衍之人藏兼論禪門南北宗之調和問題 


W 適、之在《荷禪火師神轉傳》說逍：荷澤門 . hw 少傳入，雖；^憐學能文的{水密，終-小成革命黃補 f 。 
叉云： 

宗密自稱是荷澤法綱’但他針於神會的教義往往感覺一種啊响說不出的不滿足。 . 宗密在圓觉 

《大疏钞》襄’態度更明白了，他説頓悟是不夠的，頓悟之後仍須漸修 ，這 便是革命之後的調和 
論了 I 。 

關於神會的法刷，宗密在他的《神巧帥资承娛闕》曾列出一個表___ 丫’ 


睁一 W 顿佛巧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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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巧簿 


慧能第六 


神會第古 


- 魏州寂 
邢州惠覺 
太原光墙 
清州朗 
襄州寂芸 
膺詞衍 
西京大願 
淨住晉平 
河陽空 

赚州智如- 

荆州衍 

浮普無名 花離 
柬京恆觀 疏韦 
路州弘濟 
襄州法意 
曲京法海 
峽州敬宗 

-鳳翔解脫巧京堅 


益州南印 


1來京神照 
益州如一 
遂州道圓 
r 述元么雅 


山^表看來，神轉門 f 並不敍寞，道些人物，我們巧遥裘小想一 一考證，只化摩詞衍提山來，加 W 


研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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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詞衍在禪宗史上是一位相當陌生的和尚，向來沒有人能夠知道他的來歷，敦煌所出列伯希和目 4 芝 6 
號，有《頓悟大乘正理決》一卷，題曰： 

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卿史王錫撰 

這卷的前面有王錫《敕》，略云； 

. 專我聖贊普，夙植善本，頓悟真签，慈萬性 W 長迷，演王乘之奧旨。 . 頒傳境內，備遣精 

條’交聘都邦，大延龍象。曾於五天竺国，請婆羅門僧等神人，於大唐國請漢僧摩訂衍等一二人， 

同會淨域，互說真宗。 . 首自申年，我大師忽奉明詔，請與小乘論議，商確(椎)是非 . 至 

戊午年正月十五日’大宣詔命曰：摩訂衍所開禪義，究暢經文，一無差錯’從今已後’任道俗依 
法條習。 . 

王錫所記，即當日摩詞衍應棄松德讚贊普么聘，前往吐蕃，與印度僧蓮華戒(巧 amalasa ) 辯難條答么 
語， 這是中古禪學史上具有國際性宗教交涉的一篇極有價值的文字。戴密微教授 (prof . Paul Deauville ) 
不惜花十年的精力，把它全部譯成法語，並加詳細的注釋，寫成他的名著/^^0§〔言書，我近 
來因為發覺倫敦大英博物院藏列斯坦因目232號殘卷，即是王錫的《頓悟大乘正理決》 •，拿 它和己黎本合 
校，重新整理寫定，準備付印。對於禪宗有關史籍，多所涉獵，始在《禪門師資承襲圖》表疑現了摩詞衍 
是出於神會門下的記載。 

此外，李貨的《麓山寺碑》，亦談到摩詞衍，說道； 


巧佛巧文樂 







290 


络繫巧煌 

有若摩訂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清静， W 因因而入果果，切滅滅而會如如。有若首拇法師 
者，文史早通，道釋後得 . 並建場所，牙(互)為住持 S ) 。 

可見摩詞衍禪學的湛深，且曾經住過長沙嶽麓寺了 

同時，王錫所記，在吐蕃與摩詞衍開示禪教的，尚有達摩麼低其人，他說： 

匯摩訝衍言’當沙州降下之曰’奉贊普恩命’遠追令開示禪門。及至遮娑；眾人共問禪法’為未奉 
進止，冈(罔)敢即說。後追到訟割，屢蒙聖主譜(詰)訖，卻發遣赴遮娑，教令說禪。復於章 
'磋，及特償(使)递娑，數月盤詰，又於勃磬漫，尋究其源，非是一度。禮下了知匯之所說禪門宗 
旨是正，方遣與達摩麼低同開禪教’然始拭命頒下諸處，令百姓官寮盡知。(參 P 、 S 兩本) 

達摩麼低一名，己黎本缺「麼」字，但作達摩低 ( C 1 P . 1结)，誤。達摩麼低即是口 harsasati 的梵 
名，漢僧每有梵名，像玄照，梵名般迦舍末底，唐言照慧，即其一例(見《求法高僧傳》)。在上舉宗 
密的《禪門師資承襲圖》裏，有「襄州法意」「達摩」是法，「麼低」梵文 3 a - ti 有 thought 、 mind 等義 
( Macdonell : 5 含餐 D/.c 式 ogry , 巧」 14) ， 是「達摩麼低」，唐譯「法意」’此人即能即襄州法意，與摩 
詢衍實同出於荷澤神會的門下。如果我的考證沒有錯誤的話，神會的法刷，竟有二人遠入化蕃傳教，這增 
加了禪宗史一段極重要的史實，而且對摩詢衍思想的來源，得到了許多的線索。 

在王錫的記錄中，有一段說道： 

摩訝衍依止和上，法師降鹿，小福張和上，唯仰大福六和上，同教示大乘禪門’自從聞法从來， 
經五六十年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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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依 止和上 ，是比氏出家後依止著他的某一先袭比丘，受他的監轉，從學參禪，這個所從學的法 
邮，便是依止和尚(5。 

這裏所言的降魔，可能是襄州降魔藏禪師，小福即是京兆小福禪師，大福或者是西京義福禪師 ，這兰 
人都在 北宗神 秀法關 h 九人之列，具見於《景德傳燈錄》，是摩詞衍本來是化於北宗嵩岳一派，後來才進 
南宗荷澤神會的門下的。 

在敦煌經卷中 S . 4268 ( G . 5987) ，即《大乘閒也顯性顿巧真宗論》，題「炒門火照居 i 慧化集将」， 
前有序云： 

. 時有居壬俗姓 李名惠光’是雍州長安人也。法名大照，不顧榮利’志求菩提’前事安 闊梨， 

後會和尚，幸已親禾口決，密授教旨’至於精義妙理，達本窮源 ，出 有入無 ，圓融 自在。 

又 S . 5532為《禪門經》，前有炒門慧光《序》云： 

余乃身年一二五，遊歷十方，自為生死事大’遂發私願，處處求法。音於臺山嵩岳寺禮拜寂和上， 
問言：汝誦得菩薩戒不？汝若求法 ，要須 誦戒 ，即 與汝緣。音不經一兩個月誦成了，遂便求法， 

直至一二年。一得緣來於百山’王年安居蘭若 ，遂 向罷福山更住 ，轉 《法華經》。 . 沙門慧光， 

聊述意懷，題之於後。 

合上兩條記載，這慧光法師，曾於嵩里寺禮拜普寂禪師，又事安閣梨 ，安 應該是與神秀同門的嵩岳慧 
安國師？丫後來又事會和尚，則是神會。 

摩詞衍依止北宗嵩嶽，後入神會門 f ， 慧光初亦薰沐於嵩嶽的漸門 ，後 復師事神會，胸人都是「轉益 

@尔巧佛巧义裝 



觀纷巧《增 

多師」，情形很相類似。 

《傳燈錄•神會傳》云； 

六祖咸後二十年，曹溪頓旨，沈廢於莉吳，畜攘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夭寶四年，方定兩 
宗，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大廢五年，賊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 . 

我疑私神會入京之後，重定兩宗；在這時候，便有許多神秀門下，向其參拜 ，北 方漸教，遂與南宗會 
流，摩詞衍和慧光，即是最好的例子。慧光岛集釋《大乘開也顯性頓悟真宗論》 ，標出 「頓悟」宗旨 ，可 
見神會對於北方漸門影響么大了。 

《神會語錄》云： 

遠師問••畜岳普寂祥師，東岳降鹿禪師’此二德皆教人「疑心立定 ，住 •、心看淨 ，起 "心外 照’攝''心 
內 證。」 指此 W 為教門 ，禪 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凝^入定’住''心看静 ，起也外照， 攝心內 
證。」 何名為坐禪？ 

和尚答曰：若教人「凝''心入定’住^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者，此是障菩提一心。今言 
「坐」者，念不起為「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為「谭」……(三。 

又說： 

問：何者是大乘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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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乘定者，不用：心，〔不看、'心〕’不看静，不觀空，不住心，不澄：心，不遠看，不近看…… 

問：方何不看：‘：>? 

答：看即是妾，无妾即无看。 

問：何不看淨？ 

答：尤垢即无淨，淨亦是相，是从不看。 

「看私 看淨」，原 是嵩 岳一派 的學說，在《增經》 裘，認為 「必起 看淨， 卻生淨 妄」， 「看必 看淨， 
挪是障道因緣。」和神會 《語錄》 相同 。胡適之先生因謂《墙經》中這 些話， 只能看作神會驳普寂 的話。 
關於《壇經》問題，此時暫撇開 不論。我科為「看也」的一套主張 ，在敦 煌經卷亦可找到一些 材料。 

S . 1494是臥輪禪師《看必法》，茲錄其文如 

队 輪禪師《看法》，隨心動念，攀緣諸境 ，不 須收攝，不須遮口截 ，不 須化禁 ，不 須證住 。所 
从然者，''心若有生，即有動亂•，有動亂故，便有攀緣 •，有 攀緣故，即須收攝：遮口截，伏禁。然 
其心性，湛若虛空’本來不生 ，實 亦不减’何須收攝！遮截，伏禁’徒廢其功！而若人求道 ，不 

習此，千劫萬劫功夫，徒自疲勞忍辛苦，究竟不免嘘二一塗。 . 智者求' V 不求佛，了本生死即無 

餘 . 種種辯說勞神慮，不知一、'心向身看，''心中寂淨無一物，無性不動性第一 . (允一。 

臥輪 禪師的「看也法」是認清 、心 中寂淨 ，原無 一物 ，湛 若虛空 ，本 來不生 不滅， 不必加上收攝證住等 
工夫，豈不即是 反對窩岳一派，而與神會宗旨符合嗎？《景德傳燈錄•神會傳》末 記云：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去：「臥輪有化倆 ，能 斷百思想’封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聞之曰： 

尔巧巧巧•父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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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巧巧巧 

「此偈未明^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仗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 
數起，菩提怎麼長？」 

原書注云： 

此二偈誰方多舉？)，故附於卷末，队輪者非名，乃住處也。 

據此「臥輪」一是假託的名稱，他的看必法，和神會思想似乎不無關係，是很值得研究的。 

看必本來有一套理論，日僧最潑《將來越州錄》中有《看私論》一卷二：，王錫所記膚詞衍在吐蕃與 
梵僧的問答，許多地方談到「看必」的問題，如開頭即說： 

問曰：「令看除習氣’出何經文？」 

謹答；「准《佛頂經》方：一根既反源’六根成解脫。據《金卵經》及諸大乘經皆云：離一切妾 
想習氣，則名諸佛，所八令看'、心除一切''心想妾想習氣。」 ( rn 四一二頁) 

又說： 

舊問：方何看 '' 心？答：反照：心源，看^想若動’有無淨不淨空不空等’盡皆不思不觀，不思者亦 
不思。故《淨若經》中說：不觀是菩提。沙門釋衍曰：法性遍言說，智所不及，其智禪者令看 
:心，若念起時，不觀不思有无等’不思者亦不思。若：心想起時不覺’隨順偷行，即輪過生化；若觉 
不順妾想作業，即念念解脫離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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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吉「習禪者令看、心」，仍是降魔普寂的遺法，但他說看也要「返照私源」，因能「見本性是為禪」 
故•，又論「不思不觀，不思者亦不思」，道與神會在《南賜和尚問答雜徵義》中論「最上乘」義 ，謂： 

最上乘者’但見本自性空寂’即知二一事本來自性空，更不復起觀，乃至六度亦然’是名最上乘。 

意味正相類。這顯然是接受「神會」的講陶，才有這種思想，所臥摩詞衍的「大乘頓悟」說，本質上 
是融合南北宗而成。所謂「看也論」，在北宗是耍看也看淨，用巧夫，來凝必入定，攝也内證 •，在 南宗則 
只必性湛然，不收攝，不證住；至於進一步調和南北宗的，則是「反照也源」，「不思不觀」，連「不思 
者亦不思」了。 

「最上乘」一義，原是南宗特別提出來的，神會答蘇普問，說道： 

菩薩即大乘，佛即是最上乘。 

言大乘者，如菩薩行檀波羅密 . 言最上乘者，但見本性空寂 t 三】。 

考五祖弘忍傳有《最上乘論》一卷，刊入日本《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十五套，敦煌所出， 
S . 3558 S ， S . 40泛及 接爱， P . 3434，即為《最上乘論》。是書其中亦言及「看必」，他主張「守本真也」’ 
是涅榮的根本，是入道的要門，「三世諸佛，皆從私性中生，先守真也，妄念不生，我所、心滅，後得成 
佛。」所1^要「善調諸根，孰視也源，常令照燦清淨，勿令無記必生。」甚麼是無記也呢？他說； 

問曰••何名無記心？答曰：諸攝^人為緣外境，疑 ''心 小息，內鍊真、'心’ 一心未清静’時於行住坐臥 


頤佈巧丈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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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恆懲意看'心，猶未能了了清淨，獨照''心源，是名無記'、心也•，亦是漏猶不免生死欠病，沉 
復總不守真^者，是人沈沒生死苦海 ，何 日得出可憐，努力努力。 

「無記也」是「看也而猶未能了照也源」，這樣懲意看也，是不澈底的看也法，，如果能夠識得本也， 
獨照也源，便是最上乘。神會的最上乘說，五祖正是他的前導呢。 

神會論「大乘禪定」，是不用私，不看必，不看 靜， 不觀空，不住也等，其實這在北宗亦有同樣的說 
法，敦煌所出 S . 2581是《大乘北宗論》一卷，專言「大乘也」的， 它說： 

我尚不 起布施 (：心)，何泥懐貪：心，我尚不起持戒：心，何況觸犯：心；我尚不起忍辱''心’何化煞害 
我尚不起精進 '' •一，何況懈怠一心 •，我 尚不起禪定 ''心 ，何 況散亂 ''心 •，我 尚不起智慧心 ，何 況愚療 
:心； 我尚不起天 堂：心 ，何化地獄；心；我尚不起慈悲''心’何況毒害''心 •，我 尚不起清淨•'心，何況機渴 
:心； 我尚不起歡喜：心，何况嗔恨：心；我尚不起饒益：心’何况劫奪：心；我尚不起廣大：心，何‘况狹劣 
:心； 我尚不起空無：心，何沉見取一我尚不起正直'心，何況邪曲''心；我尚不起真正 '、心，何况類倒 
:心； 我尚不起大乘：心，何化聲聞''心；我尚不起□□:心，何沉凡夫心；我尚不起菩提'、心，何况煩懼 
''心 •，我 尚不起〔解脫〕心’何況解脫''心•，我尚不起涅柴''心 ，何 況生死 '' r •而重說偈。 

憂從一心憂，樂從'心樂，若妾於''心，何憂何樂。 

這篇主要在除 卻妄私 ，紙去對待，首先言不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 慧等必 ，即指六波羅 
蜜；神會論「最上乘」，要「不復起觀，乃至六度亦然」，這裹則是不復「起也」乃至六度，菩提、涅樂 
等 ，無不 皆然 。北宗 言大乘，南宗且標榜「最上乘」，到這一地步，北宗的大乘必，與南宗的最上 
乘，歸宿似是沒有二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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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會學 說：科 「無念」為主，慧海在《頓悟入道要門論》 中云； 

無念者 ，一 切處無 ：心， 是無一切境界，無待思求，是對諸境色永無起動，是即無念。無念者，是 
名真念也， 若从念為念者，即是邪念，非為正念。……故修頓悟者亦復如是，爲頓除妾念，永絕 
我人，畢竟空寂，即與無佛齊等無有異，故表即凡即聖也。 

「無念」是「對諸境色永無起動」。北宗的「大乘也」 ，則 是不起一切也 ，與 「無念」的意義正復相 
同。 

自神會北行，定南北是非，給北宗漸教：^重大刺激，北宗僧眾亦多販依南宗，如摩詞衍、慧光的轉益 
多師，己經不復 W 門戶自限了。一 般說： 「本來無一物為南宗，時時勤拂拭為北宗」 "" S 。 南北宗頓漸兩 
派在教義上的區別’宗密曾舉一摩尼珠設喻，謂荷澤(南宗)認得明珠是能現么體，本來空寂圓靜-一 S 。 
北宗見解則認為珠被黑色纏裹障覆著，須待磨拭措洗，去卻黑暗，「方得明相出現」，可說是「離黑寬 
珠」。所1^他說； 

北宗但是漸修，全無頓情，故修亦非真 •，荷 澤則必先頓悟 ，依悟 而修 ，故經舌：若 諸菩薩 ，悟淨 
圓覺(悟也)。从淨覺一 ‘)， 取靜為行，由證諸念，覺識煩動等(修也) ，此 頓悟漸修之意(一 •三。 

他 主張調 和南北 ，先頓悟而後漸修，借儒家的話頭來講，漸修而無頓悟，是「學而不思則罔」，頓悟 
而不漸修，是「思而不學則殆」，佛教本是圓融的，所 W 頓漸兩教亦得渾合在一起。唐文宗時，詔京兆薦 
福寺弘辨禪師入内，帝問禪宗何有南北么名？他說：「開導發悟，只有頓漸么異 ，故 曰南頓北漸。非禪宗 
本有南北之號」。又禪「頓見與漸修」 云； 

@巧巧佛學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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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巧巧措 

頓明自性，與佛無二，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噢飯’非一口 便飽三 i 。 

他亦是主張頓悟，需要漸修，與宗密所見相同。《宗鏡錄》卷九 八云； 

有檀越問安國和尚是南宗北宗？答曰：我非南宗北宗，：心為宗。又問••和尚曾看教否？答云••我 
不曾看教，若識一切教看竟。 

識也即是看也，這些可看出神會 W 傻，南北宗逐漸走向調和的道路。摩討衍更把兩宗調和後的理論， 
在吐蕃施教，與印度小乘禪分庭抗禮，尤值得表彰。「看瓜」一義，在禪學史上有著重要的 地位， 賴敦煌 
的新資料，得1^逐漸闡明，茲略為推論，對於治中古思想史的人們，媳不無婢益的。 

一九六四年香港大學五 0 週年紀念論文集 


註釋 

(_) 《胡適文存》第四集卷二，二七 - III 頁。 

( I 二《大日本續藏經》 第-輯 第二编，第-五套第五冊，此為宗密答裴休問，全名《中華傳心地谭門師資承冀圖》。 
二一三此碑見《金石萃编》七八，又《湖南通志》金石門。 

(四)李壁撰書是碑，末題大唐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在玄宗朝。摩詞衍入化蕃約在沙州陷落之前(建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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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_) 距雜 開元已數十載，到建 中二年 ，他己遏八十歲。證之王錫說他「況 臣老 電心風，所說忘前失後。」 
《曲 禮》； 「八十九十日雲」，可見他在吐蕃那時年紀是很高的。 

〔五) S 本「依止和上」誤作 「知 上」； 「大福」作 r 大福德」。又「唯仰」 ， P 本作「准仰」。 

{ 六)參望月信亨《佛教大辭典》。 

{ t ) 《景德傳燈錄》四，《大正藏》五-冊，二 II 六頁： 萬岳慧安國師門下-十八人，不見慧光的名字。 

(八)參看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 ，二八 111— 四頁。 

{ 九)影本原文模糊，暫缺。 

一十】臥輪及六祖此兩偈語 ，己見 《壇經》「樸緣」第亡。又《宏智裡師廣錄》卷第三，真州長法巧和尚巧古，即舉秋 
輪此偈。師云：「葵花向日，柳絮随風。」蘇較亦有「山僧自資菩提長，私境都將付臥輪」句。 

(--)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 0 五九頁 b 。 

(- 11】巧適《神會和尚語錄的第 S 個敦煌寫本》，-四頁。 

一二一二敦煌本《逗經》題日：「南宗頓教最上乘埋經法」 ( W .5170)。 

(-四】《碧展錄》方回《序》。 

(-五】如《佛祖适載》十四記唐大珠慧海谭師參馬祖，撰《頓悟入道要門論》-卷，馬祖稱「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 
遮障處也。」按慧海《頓悟入道要門論》載曰本《續藏經》 第- 五套第五冊。 

(-六)宗密《揮門師資承》圖》。 

(-七】《佛祖通載》十六，《大正藏》第四九冊 ，二 I 六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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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86 大乘巧也巧性巧巧真宗萬 （一 ) 


S.4286 ： ^ 乗巧，。运性顿悟真宗寡 （ 一 ） 


ir - ,. r - 


.— —.i dr .4 or 
啤•乃失义 A 单寺•禾夺讯去屯术各 

道己来^有45水々带人巧抑左衣^^有^幸乂次竹式 
乂阁义札术畫 间幻欠爲、立考古龄诗 4. 

於 W 法术呵4‘咕可法巧巧4而化是我在日\珠采4亦 
也巧衣\-:£火-义亦心•々巧一法禾诘夸心，看'^木餐走， 
.古徒 巧日秦丰瓜如公韦讯巧主私為化^斯規^^ 

々：嗦禾知批祇争戈苦在也•.裏••石知至吝早 

媒击 A . 东，巧--巧足 户义. 刮曰玄竹戈样.先 a 不政记年 

肴或斗巧过急至-.著义 W 站於 W 定•一的若秦 
巧诗替巧化當：至在巧空妻」巧百斋 典思‘ 
，名日•心丸 4- 化 . 3 - 石足重竹朵巧京‘金是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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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GT 走何哦女；！？^舌 ir 心不咬希瓜 巧 -f 


'^禾 W W 巧甘巧袜束•乐於株巧欠 W 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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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义众种丰々車东泮辛者右矣巧4名亂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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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日私辛，却关名 W 朵奇辛共，為革乂衣* 
<金於采成扭保-化.坏东#成转化里：一味沒44化^ 
巧去 A .5! *':义為右化弟店在朵么壬 A 成-心击 
入石也•坏古味如一巧听去奇会^来石 》 A A •一故 C 、 方 
吟一^巧东来乂'^*^石妻克供术乂种末木束黄 
若》脉巧欠余4.术餐蓋义定失诗巧卖 
在 A "^命^ A 々衣遍节斯义利 A 水去 

枝却辛 々 W 乂知令木共4乙泉木 d 乂去枚化 
教种采斯巧 A 未系成由巧入么*知自々辞 
及 A 16来如巧上 AK 幸巧牲 n 》 岩令衣巧斬 A ^ fv - 
奇味 It 奇* 乂告名托々-乂-传夫兵诗未度6«冬 
巧忠 A ♦去 A 令 嗦朵未 扣卡化人..相沪-适冉异. 
4*幸化人\?4义寺4^>义朵教於成巧作巧法考1 
碎 々 A 义*乂寸-水夺朵讯术毛和餐六巧々*;^ 
来乂我化决升巧者 A 部乂 W 来化 於告衣 青 A 人 
进 rlA 4 有心束青贵人 W 卸左 &* 黃 W 幸 A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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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並校記 


- 、早期漢蕃佛教關係之史寶 

漢僧之入吐蕃，自文成公主 W 來，絡輝於途，若完照、义太，其著者也是時適天竺者，取途化 
蕃，每經泥波羅，今么尼泊爾也。義淨所記，如并州之道方、道生法師 ，：京 兆之末底僧詢，俱曾至泥波 
羅國。又言； 

復有二人’在泥波羅國，是吐蕃公主靖母之息也。 

初並出家’後一歸俗，住大王寺，善梵語並梵書，年=1十五二十五矣。 

湖母 或指文成公主么乳巧 s :， 其子且自藏至尼泊爾習梵文，此亦吐蕃早期佛教一趣事也。 

大王寺或作天王寺 S " 。是時漢僧經吐蕃赴印，多得文成公主么庇護 sy 。《衛藏通志》卷六大招寺條 
記建寺緣起云： 

西藏第一番王’伴本世至曲结松贊嗜木布(々一，迎唐公主。又差頭人倫布嘴爾迎及勒布王鄂特已爾 
郭恰之女拜木庭為妻。唐公主；一帶來釋迦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墨居多爾濟佛，白木薩欲修廟 
宇，藏王擇地興修(三。 

尔頤巧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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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巧巧粗 

大招寺建於拉薩，發議於尼泊爾(即己勒布)公主，而設計則出於文成公主。傳說謂文成公主帶來稽 
迦像，是佛教傳入化蕃，公主與有功焉。此寺，巧 cston 書稱 「Ilasarphrulsna 己 〔丸】，漢人稱為大召寺。 

《衛藏通志》又稱「小昭寺，大昭寺北半里許，番名嘟木契 . 乃唐公主所建。因唐公主悲思中國， 

故東向其門。」按吐蕃乞黎蘇龍獵贊？"寺所立碑文，直稱此寺建自唐國，蓋指文成公主也。 

桑篇寺碑文第一詔敕則云； 「 ramoche 」 乃唐人所建(二)。 ramoche 譯音即「嘟木昭」矣。 

大昭、小昭二寺之建，皆與文成公主有關。公主入藏，下嫁吐蕃王松贊干布，在太宗貞觀十五年 
(六四一)。今拉薩布達拉宮尚有松贊與文成公主洞房舊址三 5 。 大昭寺前圍牆中有柳二株，俗稱唐柳， 
又稱「公主柳」，傳說謂公主手植者也(一 一一一】。 

義淨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在武后永昌元年二^，對於文成公主佚事多所熟閱故備 
記么。此為吐蕃松贊干布王朝漢蕃佛教關係么大略。一 5。 

- 1、吐蕃之延瞎漢僧說法 

吐蕃佛教’至乞黎蘇籠徽贊(巧 hri wrol ^ ID0 btsan 742 1 797) 始奠定基礎 " 1/】。桑黨寺碑第二詔敕 
二£記吐蕃佛教之起 源云； 

先祖棄松贊(五六九？—、六 四九一 在位’於邏些之貝嗜 ( Pe ICa ) 建佛寺’是為吐審有佛教之始。 

父王贊普棄隸缩贊(七 0 四 1 未五四)時’於扎瑪 ( brag-dmar ) 之鳴菊 《巧 va c-ur ) 建寺 ( ；】。 

松贊時雖有佛寺，而佛法猶宋盛行。至棄隸縮贊之世 ，吐 蕃舊教與佛教、之爭始劇。時政在官族 ，吐谷 
渾王堂達延專決國政，藥隸縮贊興佛，化谷渾有 W 翊贊之也二 i 。 



棄隸縮贊子黎蘇龍獵赞(亦稱集松德贊)立’對於佛教之推進益力。其值得書寫者有二事：一為桑駕 
寺么創建，一則為向天竺闕與大唐國兩鄰邦延聘龍象范蕃說法。 

關於前 者’口 cston 書記之頗詳’謂桑黨寺么建，化照 「 ctanulniri 」 伽藍型，為須彌山，^二洲日 
月藻飾於圍牆 。寺奠基於下卵歲二 i ， 癸卯落成。阿閱梨 P 含 3 asa 3 bha 5 ( 即蓮華生)住其地為僧正，凡 
^一二年 "_) ，說一切有部。 

關於後者’棄松德贊初遣使者 Ye-Ses dbal ^ Po 於南藏 Men 》 U 1 地方(尼泊爾附近)與阿遮利耶菩賴 
( Acarya - bodhisattva , 护 ntara 万 ita 藏名 Nhiba-tsho) 相會，遂偕入邏娑(拉薩)留住四月’還尼泊爾。不久 
德贊請師派 San-sis (禪師 ) 一一一 十人遊吐蕃’遂與蓮華生同入藏，於桑黨 ( bsasyas ) 建寺；其弟子即蓮華 
戒 (Kamalasa) 也。 

其時自唐國而至之和尚主大乘頓悟，蓮華生及蓮華戒則說小乘 ，於 是化蕃佛教遂有頓門、漸門兩派么 
爭二一 -) 。 

敦煌所出列伯希和目 P . 4646 號，為一長方冊，梵夾葉，現藏己黎闕家圖書館，其中一種末 行題： 

頓悟大乘法理決一卷。 

前有敍題曰； 

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抑史王錫撰。 

此卷正續藏皆末著錄 ’王錫事蹟’史傳亦無可考。戴密微教授 (Paul 口 em 品 vine) 因禪十年也力，譯 
成法文’詳加注程 ’著户 A (§( 養誓含 一書二 九五二，己黎)’並附蓮華戒菩薩《读稽菩提也論》 

撇 atj 尔巧佛巧义® 



辦巧 K 巧培 

譯本。王錫此文，即據當日漢僧摩詞衍與婆羅門僧於吐蕃贊普御前問答，條記其語，其婆羅門僧即蓮華戒 
也。 自戴氏此書出•唐代吐蕃頓漸兩派么詩論，其事始為國際學人所注意三§。 Tucci 邊於西藏語文，既刊 
行《藏王之墓》 (77?0 7b 吕穿 of 穿 0 7Y6 含 73六 / 薦 5 , 1950) 復於 re 食 5 (part II, 1958) 書中， 
依藏文材料，對當時漸門、頓門兩派辯論之事貪，多所申述。 

大英博物院所藏敦煌寫卷列 S. 26 S 號 (新號 6005 ) 二一 S ， 記摩詞衍答問，前半殘缺殊甚。卷末壽一禪 
師與婦人 W 詩酬答，不記經卷名稱。細審之，即王錫么《頓悟大乘正理決》敕也 ，與 己黎本合為天壤間第 
二本。 

王錫敍記此事原委略云： 

……專我聖贊普’夙植善本’頓悟真签’总萬性从長迷’演王乘之奧旨 . 頒傳境內’備遣精 

修，交聘鄭邦，大延據象。曾於五天竺國請婆雍門僧第计人，於大唐國請柔僧大師摩訂 衍等王 
人，同會淨域，牙(互)說真宗二三)。我大師密授禪門，明標法印，皇后沒盧氏，一自虎(虔) 

誠’刹然開悟，刹除姑累’披掛雜衣 . 常能方便，化誘生雲。常為貧普姨母悉兔南氏及諸大臣 

夫人针餘人說大乘法，皆一時出家矣。……首自申年，我大師忽奉明昭 . 請與小乘論議，商確 

(椎)是非 . 至戌年正月十五日’大宣詔命曰：摩对衍所開禪義’究暢經文’一無差錯。從今 

已後，任道俗依法修習。 

文中未明記贊普名，惟後段有句云： 

臣摩河衍言：當沙州降下之日’奉贊普恩命’違追開示禪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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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州部份陷於吐蕃，在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走八一 ) 。時陷落者為壽昌縣，而沙州全境至貞元 
|二年(韦八古)方為吐蕃佔領。卷中之贊普，應是棄松德贊，所稱婆羅門僧二一十人，即指蓮華生第二度入 
馈所帶之禪師一二十人。至來自唐願摩詞衍 S 人，徵諸漢籍，不見記載。惟《佛祖統紀》四 J 石； 

建中二年，吐審遣使乞朝廷頓沙門善講佛理者 ，帝令 良诱、文素往說法教化 ，歲一 更之。 

此事蓋本《唐會要》九七吐審條方二；"： 

建中二年王月，从萬年縣令崔漢衡為殿中少監，持節使西戎。初，社蕃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 ，至 

是遣僧良誘、文素二人行，每人歲一更之。 

此為唐國 應化蕃 之請遺僧眾入藏之唯一記錄。王錫云唐國摩詢衍三人，其二不知名姊。據文中沙州降 
•尸一句，知摩詞衍受聘赴吐蕃，不可能建中二年之事。王錫所言么唐僧一二人，亦不可能指良诱、文素等。 

尚有說者，西藏 Ta 曰 tru 巧 ( Icraabrag ) 廟有大鐘 ’ G. 吉 cci 與 H . 田 . schardson 皆曾至其地調查。此鐘乃 
功德主皇后 Jomobyal ^ nhub 為(其子)襄獵松贊 ( IchrilDewrol ^ lMsan ， 屯九八—八一五)祈壽，鑄鐘者為 
唐國和尚 Rin chen (一亢一。 

其音近似良巧么藏譯，未敢遽定 Hi 。 向來對 Ri 曰 Chen 漢名，無從復原，惟 Rin Chen 藏文訓「寶」，似 
亦漢僧而用吐蕃語為名者。 

摩詞衍與婆羅門僧講論，王 錫云： 「首自申年」至「戌年正月」，其年代應如下(戴教授說)： 

申年-唐德宗貞元八年壬申(七九二) 

戌年-唐德宗員元十年甲戌(七九四) 

@1^巧佛孚义樂 


因申年廢「禪」至戌年恢復，如申為建中元年庚申，時方罷禪學，何得於建中二年，漢廷派遣僧眾良 
诱輩燕蕃講學耶？ 

良诱於建中二年八一 ) 一二月隨崔漢衡入吐蕃，即遇沙州階落，此後或留居蕃地 •，道 屯九四年正巧 
十五日，贊普詔許開教禪義，至屯九八 W 後，即入冀獵松贊統治之化。大鐘為窠獵松贊祈福，則當鑄於 
韦九八 科後。 

又鐘銘么功德主皇后 Jo 30 byan chub 蓋即棄松德贊之皇后； f 。《王統鏡》：襄磯松贊王后一人 Hbro 

江 011cb > Mwlm 。 

桑嵩寺鐘銘：皇后國母一0 30品乂色30寡§>0111即鐘銘之一0 30厅乂口1^&111:>’據《王統鏡》正為击矿3氏’ 
即沒 盧氏； .一 >。王錫謂「皇后沒盧氏販依大乘」，即從摩詞衍披剌，巧 in Chen 為其鑄鐘也。 

王錫叙又云： 

摩訂衍依止和上法號降魔、小福張和上准仰、欠福六和尚。同教示欠乘 禪門， 自從開法已來 ，經 
五六十年，亦曾久居山林樹下，出家切來，所得信施 肿物， 亦曾著、軒積 ，隨時 盡皆轉施。 ( P 本) 

按 S 本文字與此微有不同。如「依止和上」， S 本誤作「知上」；「大福」作「大福德」，多一 
「德」字；「准仰」， S 本作 ( 惟)仰」，似是人名。 

所謂依止者，凡比瓦新度後，1^依止其先輩比丘而受其監督，從學參禪，此師即其依止和尚三_^。鹰 
詞衍自言：法號降魔、小福、大福輩皆其依止師 ，此 败人者 ，皆北 宗种秀之法刷 ，見 《景德傳燈錄》 。然 
宗密答裴休問之《中華傳屯地禪門師資承繫圖》神會門下有摩詞衍；：丫是摩詞衍者，又曾及神會門下。 
茲將膺詞衍在南北宗么闕係表么如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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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州降魔藏禪師 
西京義福禪師 摩詢衍 
京兆小福禪師 
荷澤神會和尚 


摩詞衍於神秀為再傳，神秀之傳付者，河柬普寂及大智(即義福)兩禪帥’地稱東山繼德所謂 
大福應即義福，是摩詞衍本出禪門北宗，又事神會，蓋兼習南北宗者也。 

摩詞衍事蹟，向來未明，只知其曾居瓜州耳 S 5。 

與摩詞衍在吐蕃開示禪教者，又有達摩麼化，王錫《政理決》 云； 

煙下了知臣之所說，禪門宗旨是正’遣與達摩麼低同開禪教，然始初命頒下諸處’令百姓官寮盡 
知。(此據 S 本， P 本 。 F 一五四 b ) 

P 本作達摩低，無「麼」字。按達摩麼低是 Dharmasati ， 乃梵名，唐云法意；一5。據《禪門師資承襲 
圖》有襄州法意，與摩詞衍同出神會門下，當即此人。 

摩詞衍事跡，猶有可考者，知其早歲曾為長沙嶽麓寺住持。唐李當《麓山寺碑》云: 

……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詩武，福德莊嚴，喜慧方便，疏寫四部，鎮重百城。有若智謙法師 
者’願廣於夭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摩訝衍禪師者’五力 圓常， 四無清淨’从 

眾斷佛 




308 


巧繫巧巧 

因因而入果果， W 滅滅而會如如。有若首榜法師者，文史早通，道釋後得，遠涉異會，幽尋天 
台 . 並建場所，牙(互)為住持 . 

此碑末題「大唐 開元十八年歳次庚午 …… 前陳州刺史李豐文並書」，蓋立於玄宗朝。據碑文繼摩詞衍 
者， 又有首 愣法師，假定 摩詞衍任嶽麓住持為二十五歳，約當開元十年(韦二二)。如前文考證沙州部份 
陷 落於建中二年 (古八一) ，其入吐蕃，不知在何年。而建中、貞元間，摩詞衍年已逾八十矣 。證 W 王錫 
所記，摩詞衍自言；「況臣老棄必風 ，所說 忘前失後。」《曲禮》 云； 「八十 、九 和曰笔。」笔是九十么 
名 ，是摩詞衍在化蕃，已近九十、之年。 

111、漢僧開示裡門所至吐蕃地名考證 

摩詞衍開法化蕃，王錫 記云： 

亦曾於京中已上王處開法，信受弟子約有五千餘人。 ( S 本「京」字作「景」 ) 

臣沙門摩訝衍言：當沙州降 下么日 ，奉贊普恩命，遠追令開示禪門，及至邏娑，眾人共問禪法， 
為未奉進止，冈(罔)敢即說，復追到割’屢蒙聖主詰 (詰)託三三 ，卻發遣赴邏娑，教令說 
輝’復於章•路’及特便《使)邏娑’數月盤語(詰)。又於勒磬澤尋究其巧’非是一度。 ( P 本 

0 F 一五四六) 

臣沙門摩訂衍言：當沙州降下之日，奉進止； i 冈敢即說。後追到説割，屢蒙聖主詰問訖，卻發 
遣赴邏娑，教令說禪。復於章谱(控)，及特便邏娑’數月盤詰，又於勃磬漫，尋究其巧’非是 
一度。《 S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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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列一 段文字，倫敦己黎兩卷微有異同，5本缺贊普1^.^二卡111字。戴氏謂一二處即割、章踐、及勃馨 
漫。又謂京中即拉薩 si 。 PTUCCi 謂割古音 Kat ， 西藏地名譯成壤文，極少僅有一音，故疑 P 卷偶有寫失 
或殘概，今觀 S 本正作「訟割」，可證其說之確 fil "。 

關於吐蕃諸地名，邏娑而外 fi :， 訟割、章踐、勃馨漫各地，亟須考證，茲分別論之。 

勃碧漫 

「勃馨漫」-名，今合兩本，其中一字可確定為「馨」字無疑 。一 ucci 讀此地名為 posan (勃漫)，謂 
或即吐蕃王常居么 「Brag d3ar 」 S :。 按據寫卷應作「勃馨漫」。 

勃，漢、藏互譯作為語首前綴5凹】，而誓字見《廣韻》二十一麥「力摘切」，與 rag 音相近，故 
「勃譽」可相當於 Brag ; dmar 自即「漫」。 

故勃馨漫為 Brag dmar 之漢譯，可無疑義。其地清代譯名作化瑪爾。《衛藏通志》薩木秋寺 條云： 

拉撒東二日山南惡木秩地方’藏王曲給松贊嗜木布第五世曲结赤松特贊欲修札巧爾正桑廟’赴甲 
嘴爾延請班第達擇地興修未成，後令藏地能習經咒之人赴甲舊爾，請祖師白瑪薩木色娃降收妖 
邪，仿照甲嘴爾阿蘭達蘇哩廟宇式’修造王頂四八方，从象星宿。 

薩木秋寺俗稱桑爲寺，薩木秋與桑寡俱即 bsasyas 、 之音譯。志稱祖師白瑪薩木己娃，即 Padmasambhava 
(蓮華生)也。 

單 a 府 C13ar 見於碑文，本稱 Bragsar’ 去厅 Samyas 么北數里’有小寺’相傳為 Ichriwro 已 Do 定 san 出生之 
gle 巧佛學文集 


所，附近皆廢墟，為吐蕃王冬季遮憩么地52。历2的&吕^近代則譯作扎瑪爾5^。 

訟割 

P 本奪一「啟」字，今據 S 本補。訟割即 zunskhar ， 亦稱 Tsungkar ， 其地沿藏布江去桑幫 ( bsa 3 
yas ) 之西數里(巧】’即乞黎蘇籠獵贊普 ( IchrisroI ^ lDnl > tsan ) 與東印度高僧蓮華生(巧 ad 3 房 ambhava ) 相 
會之處 si 。 乞黎蘇籠獵贊普亦駕崩於此 si 。 《衛藏通志》謂蓮華生仿照甲喝爾阿蘭達蘇哩廟宇式£一^ 
科造桑寡寺 ( bsasyas ) 。是設割在桑黨興造之前，本自有廟耳。 

章踐 

章磋一地，向來未明。《衛藏通志》察木珠寺條云 ：俗名 「昌諸寺」，「藏王曲結松贊鳴木布立大昭 
之時，赴雅爾喘 ( Yarlun 的 valley ) 等處，見小海子，内有妖蛇五首，欲將海水商乾’上建廟宇……。乃於 
其海修建廟宇，供奉桑堆佛 h 九尊。」又同書大招寺條云： 

. 虔祝神佛，欲縣邪氣鎮壓，在昌諸、銷澤、倫塔、堆陽四地方接連地脈之處，建寺一百八座。 

「昌諸」與「章嗟」音最相近。王錫謂「復於章踐及特使邏娑數月盤詰」。章踏故昌諸(寺)當之， 
頗合 si > 0 

由上推究，可得結論 如下； 

《一)邏娑亦誤作邏婆，即在拉薩大招寺。 

( 11 ) 訟割即 zu ^ mkhar ， 巧地先軒阿觀達蘇嗤喊。 



311 


《三) 菁踐对能即在 HI 諸寺。 

《阳)勃巧漫 ( Brag - d 3 ar ) 即巧化靖解乘爲寺。 

邏娑大招寺、昌諸寺皆始建於松贊干布時代：勃磬漫(扎碼爾)之桑蘭寺則建於冀隸縮贊，訟割原有 
阿蘭途嗤廟，桑黨寺之建，即仿傲訟割舊廟之制。摩詞衍與蓮華戒静論所到么所 ，其 地皆已 巧寺。 书錫但 
舉其地名，溢更補述寺廟，1^為考證么助。 

四、從摩 詞巧所引經典論後期褲宗對《金剛經》 、《愣 伽經》之並重 

巧適之謂南宗神會！^《金剛經》代《愣伽經》，然今觀此卷，摩詞衍笞「聲聞住無相得入大乘」問 
云： 「准《愣伽經》 云：若住无相，不見大乘 。所封 不得取无相定。是故經文應无所住而生其也」。 

此引《金剛經》要語，釋《愣伽經》「不住無相」之義。 W 明宜住無所住 ，則 《愣伽經》與《金剛 
經》並用。《理決》 又云： 

摩訝衍再說，不依疏論，准大乘經文指示。摩河衍所修習者依《大般若》、《榜伽》、《思 
益》、《密嚴》、《金刚》、《維摩》 、《大 佛頂》 、《花 (華)嚴》 、《涅 榮》、《寶積》、 
《普起王昧》等經，信受奉行。 

. 同教示大乘禪門。 . 現令弟子沙彌未能修禪。已教誦得《榜伽》一部 ，《維 摩》一部 ，每 

日長誦。……於大乘無觀禪中，無別緣事常習不問。 W 智惠(慧)每誦大乘，取義信樂般若波羅 
蜜者甚多。 ( S 本) 

@乐頤佛巧义逛 




是其誦習經典，不專主於一種。而《愣伽》與《維摩》尤為重視。神秀教普寂「令看《思益》，次 
《愣伽》，因告此兩部經，禪學所宗要著5_二一。」 

摩詞衍教人，仍是循此軌撤。另一方面，可見《愣伽經》在晚期、之禪宗，尚佔極重要之地位。 

西藏史中目摩詞衍為頓門派，稱之曰「大乘和尚」，藏言 Hva - san ; 目印度僧為漸門派，稱么曰「禪 
師」，藏言 sansis ， 則 W 小乘、大乘為判別、之分£凹)。 

《傳燈錄》自達摩：^下悉稱曰「禪師」，則^統指大乘法師，異乎藏人之專指小乘者流。今觀敦煌所 
出神會語錄題曰「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頁 110 四五)，曰「南陽和尚問笞雜徵義」(頁 
六五五古)。「和上」一名，與大乘頓教發生密切闢係者，其事似與神會不無因緣。摩詞衍為神會門下， 
1^頓悟開示，且對其依止師均稱為和上，其入吐蕃必15和上自號，如神會之比，故藏史遂1$里<0-8》口稱之 
也。 

五、建中至長慶闆佛教關係 I II 二事 

建中辆，唐遺僧入化蕃講論佛理者 ，蓋 是時蕃、漢方修好 S 5, 故良诱、文素 ，得 前往說法。 《离 
庸書•德宗紀》：「建中一二年夏四月庚申，先陷蕃僧尼將±八百人 自化蕃 遁。」則其先己巧唐闕僧應霸居 
蕃地。至貞元二一年，侍中渾城與吐蕃觀於平涼，為幕兵所劫，自崔灌衡 W 一下將吏略落者六十餘人^2。 
是時陷蕃者亦有棲、心碍氏之教，為贊普所重 ，如 路泌即其一人。目溫早歲亦曾陷蕃5<】 ， 《衡州 
集》中有詩，可為佐證。口 e 3 i 导 ille 書中，附載若干詩歌，為當曰流落西蕃者之作，憂愁藉思，讀么塔 
淚 S 化】。抑敦煌石室所出曲 f ’ 若頁一二一二八之《菩薩蠻》，頁一二一二八、 S . 5556、之《望江南》’亦皆 
紀實之篇。 S . 2607甘有《贊普子》一詞，从吐蕃王號為調名 ( Ai ， 是又黎、漢文化交流之結采，則钦山 
宗教範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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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府元龜》九屯六《外臣部•褒異》云： 

(唐)穆宗从元和十五年(八二 0) 即位，七月壬戌，詔盛飾安國、慧恩、千碱(福)升業、 
敬等寺，縱吐蕃使者 W 觀焉。 

此則宗教性典體，有吐蕃使者、之參與其間。《舊唐書•敬家 紀》； 

(長慶四年)九月甲子’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三】。 

《冊府元龜》 五二： 

樓宗長慶四年九月甲子，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吐審遣使求五臺山圖。山在代州，多浮圖之跡 
西戎尚此教’故來求之。 

按五臺山圖，據《古清涼傳》，乃高宗龍朔年間，赫西京會昌寺沙門會頤往清涼山檢行聖跡。並將五 
臺縣呂玄覺畫師張公榮等十餘人同往，繪寫成圖。會頤又 W 此山圖作小帳，述略傳一卷，廣行一二輔。故吐 
蕃遣使來求之。斯亦晚期漢、蕃佛教交流之盛事也。 

六、附記 

壬錫《頓悟大乘政理決》，戴密微教授已有深遽研究，流布海内。戴氏又有口2》口0£3318包0叫011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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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巧坦 

里 ouan 的 surlo 口 hy 寶 anhinois 一文’刊於日本《塚本善隆博±頌壽紀念佛教史學論文集》中’(一九六一’ 
京都)讀者可取參考。 

S 本卷末不記《大乘頓悟政理決》書名，惟別有一段文字 如下： 

有一禪師’尋山入寂’遇至石穴，見一婦人’可年十二、二一，顏容甚媚麗’床臥曰羽席’宛若凡 
居，經書在床，筆視俱有。因而惦之’切詩問曰：床頭安紙筆，擬欲樂追尋，壁 上極 明鏡，那能 
不照：心。女子答曰：紙筆題般若，將為答人書，時觀鏡襄像’萬色悉歸虛。禪師又答曰：般若無 
文字，何須紙筆題，離缚還被縛，晚迷卻被迷。女子答曰：文字本解脫，無非是般若，''心外見迷 
人，知君是迷者。禪師無詞，退到歸路。女子從贈曰••行路路難 難，' '心中本無物。只為無物得、',一 
安。無見 ''心中常私。欲修道人不由師教內：心自悟者：迷色覺朗，耶(邪)覆：心開。迷：‘一逐境走， 
無照一心不迴。想緣見相病，細色競投來，明珠被雲影 ，光色 間如灰。忽逢法水動 ，磨 洗對然開。 
欲修人從師問道悟解者：覺照由如露，終是幻相惑，論談破执病，借空影真如，說經言下住。 

考大英博物院敦煌卷 S . 芝 6、 )14 兩號亦軒相同之偈。茲錄其一於 F : 

揚州額禪師避山石室，見一女子獨枕一床，贈詩一首。 

床頭安紙筆，終是樂追尋。 

壁上愁明鏡，將知不照一。 

女子答曰： 

紙筆題般若，非為浴(俗)人書。 

口見镜裏像。方知色體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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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又答曰： 

般若無文字，何須紙筆題， 

離縛還成縛，除迷卻被迷。 

女又答曰： 

文字即解說，無非是般若， 

:心外見迷人’知君是迷者。 ( S . 6襄) 

詩句大抵相同，而稱為揚州韻禪師遮山詩作。頭禪師當是天台智者大師，其別傳謂智者大師先在揚州 
後至前州，與此正合。 

S 卷尚有女子贈《行路難》一首，開頭疊句作艺：「行路難路難」。考梁傅大±有《行路難》二十 
首一 A 一一一，日本龍谷大學有「徵也行路難」 一；、 一一一一並作「行路路雛難」，句法一致。 

《樂府詩集》(卷十六)收《行路難》諸作。此曲職章亦有「君不見」一二字者 ，鮑照 《擬巧路難》 
(十八首)、費賴《行路難》二首二 " W 】 臥及 S . 6042殘卷。與「徵也行路難」皆此類之作。是卷所載：「行 
路路難難，也中本無物，只為無物得必安……」一首，入矢義高氏所未錄 ，茲 可補其缺。 

王錫此文 ，出自 莫高窟秘簇，為中古禪學史重要資料，惜乎流通未廣，令合 P 、 S 兩本，細加參訂， 
撰為校記，1^便潮覽。其歷史背景，戴教授考證，至為詳靈，無庸多贊。本篇前言，屬稿在十年前，囊曾 
郵往己黎，請戴教授訂正。比歳1^來，敦煌之學如日中天，關於唐代敦煌佛寺么分佈，僧官之建立：佛教 
學么倡導，前有曇曠，後有法成，敦卷所記，可窺涯略，時賢論述，已攝詳盡7'5。本篇所陳，無異蛇 
足。惟校記、之作，對於硏讀王錫《理決》，或不無渭埃之助。至於沙州正式陷蕃年代，《理決》、之寫成， 
關係甚巨，近年論者，意見頗為紛歧，鄙見仍 W 戴教授主張貞元三年(韦八 4^) 為近是，別有專文論么， 
茲不復贊云。 

g 巧巧佛巧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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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繫敦煌 

附錄《頓悟大乘正理決》 

钦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卿史王錫撰 (々’ 三 


自稽迦化滅，年代逾遠，經編貝葉，部秩雖多，其或真言，意兼秘密，理既深遽，非易涯津。是乃諸 
部競輿，邪執紛亂。爱有小乘淺智，大義全乖，肆榮火么微光，與太陽而爭耀。厥茲蕃國，俗扇邪風，佛 
教無傳，禪宗莫測。粤我聖贊普，夙植善本，頓悟真签，愁 T ) 萬性 W 長迷，演一二乘么奧旨。固知真違言 
說，則乘 寶非乘，性離有無，信法而非法。蓋隨世誦，糜被 <3> 根機，不捨聲聞，曲存文字，頒傳境 
內，備遣精條。交聘 ( i 鄰邦，大延(5】龍象。於五天竺國，請波羅門僧等化人，於大唐國，請漠僧大禪師 
摩詞衍等一二人。會同淨域，互說真宗。我大師密授禪門，明標法印。皇后沒盧氏，一自虔？)誠，劃然 
開悟，刹隙細髮，披掛織衣，朗戒；>珠於情田洞禪宗於定水，雖蓮巧不深，猶未足為喻也。善能為方便， 
化誘生靈，常為賛普姨 <9】母悉囊南氏及諸大臣夫人州餘人說大乘法，皆一時出家矣；亦何異波閣波提為 
比6尼之唱首爾。又有僧統大德寶真，俗本姓鳩禪師，律不昧於情田，經論備 -2 -談於口海，護持佛法， 
倍-。更精條，或支解色身，曾<口>非焼動，並禪賀然也。又有僧蘇邮王關子須伽提，節操精條，戒珠明 
朗，身披百納，也契一二空。謂我大師曰：恨大師來晚，不得早聞此法耳。首自申年，我大師忽奉明詔 
曰：波 羅門僧等奏言••漢僧所教授頓悟禪宗，並非金口所説，請即停廢。我禪師乃猶然而笑曰：異 
哉！此中 <巧> 眾生，豈無大乘種性，而感魔軍燒動耶？為我所教禪法，不契佛理，而自取珍滅耶？悲 
駭又3靈，搔然流嫉，遂於佛前恭虔稽首而言曰：若此±眾生，與大乘有緣，復所開禪法不護，請與 
小乘論儀，商確〔2)是非，則法鼓振而動乾坤，法螺吹而倒山岳：若言不稱理，則願密跡金馴，碎貧道 
為微鹰聖主之前也。於是奏曰：伏請聖^，於婆羅門僧，責興問^，對相詰難，校朔經義，須巧指歸，’少 
似差違，便請停廢。帝曰：俞！婆羅門僧等， W 月繫年，搜索經義，屢奏問目，鶴操瑕栅。我大師乃必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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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签，隨問便答，若清風么卷霧，豁親遙天，喻寶鏡1^臨軒，明分眾像。婆羅門等隨言理屈，約義詞窮， 
分己摧鋒，猶思拒撤，遂復眩惑大臣，謀結朋〔？^" "^黨。有吐蕃僧乞箸彌尸邮磨羅等二人，知身聚沫，深 
契禪枝 ("> 為法捐船，何曾顧己，或頭燃織火，或身解霜刀，曰；「吾不忍見朋 s > <就> 黨相結，毀謗禪 
法」，遽而死矣。又有化蕃僧巧餘人，皆裸悟真理，同詞而奏曰：「若禪法不行 ，吾 等請盡脫裝裳，委命 
满壑。」婆羅門等乃瞪目卷舌，破膽驚魂，顧穀條牆，懷觀戰股。既小乘撤那，豈樓能軍，看大義旗揚， 
猶 然賈勇 。至戌年正月十五日，大宣詔命曰：摩詞衍所閒禪義，究暢經文，一無差錯，從今 已後， 任道俗 
依法條習。小子非才，大師徐謂錫曰：公文墨者，其所問笞，頗為題目’兼制穀焉。因目為頓悟大乘正理 
決。 

問曰： 令看必 除習氣，出何經文：謹答：准《佛頂經》云：一根既反源，六根成解脫 ，據 《金剛經》 
及諸大乘經皆云••離一切妄想習氣，則名諸佛。所 W 令看也 ，除 一切如 想妄想習氣。 問：所 言大乘經者， 
何名大乘義？ 答：《愣伽經》 曰：緣有妄想，則見有大小乘，若無妄想，則離大小乘，無乘及乘者，無有 
乘建立，我說為大乘。 

第一問：或有人言，佛者無量多劫己來，無量功德，智聚圓備，然始成佛 •，獨 離妄想，不得成佛。 
何1^故？若只(離〕 ( w -妄想得成佛者， 亦不要說六波羅蜜、十二部經，只合說令滅妄想，既若不如是說， 
於理相違。答；一切眾生，緣無量劫已來，常不離得三毒煩惜，無始 必想習 氣妄想，所 W 流浪生死，不得 
解脫。准《諸法無行經》上卷云••若一切法中，除卻其、心綠相不可得故，是人名為己得度者。又《金剛一二 
昧經》云：佛言一念也動，五蔭俱生，令彼眾生，安坐也神，住金剛地，既無一念。此如如之理，具一切 
法。又《金光明經》第二云••-切煩惱，究竟滅盡。是故法如如 ，如 如之智，攝一切佛法。又《愣伽經》 
第二云；但離必想妄想 S " 品】則諸佛如來法身不思(引-〔議〕智慧，自然顯現。又法身即頓現，示報身及 
1^化身。又《諸法無一灯經》；佛告文殊師利，若有人問汝斷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名如來。汝云何 
答？文殊師利言：如佛坐於道場，頗見法有生滅不？佛言不也。世尊 ，•若 法不生不滅，是法可得說斷一切 

SKi 示頤佈巧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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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K 巧粗 

不善(法) s ) 成就-切善法不？佛言不也。世尊！若法不生不滅，不斷一切不善法 (？？) 不成就一切善法， 
是何所見？何所斷？何所證？何所修？何所得？但離如想妄想，即州古道品，自然具足，一切功德，亦皆 
圓備，經文腐述，不可盡說，任自檢尋，當見經義據理。 

問••所對於理不相違，若有眾生，離得 S 毒煩惱，無始必想，習氣妄想，便得解脫，亦得成佛，如是 
功德，不可比量。 

又答••十二部經••准《愣伽經》云••佛所說經，皆有是義。大慧，諸修多羅，隨順一切眾生必說，而 
非真實在於言中。譬如陽炎，誰惑諸"^>獸，令生水想，而實無水。眾經所說，亦復如是。隨諸愚夫，自所 
分別，令生歡喜，非皆顯示聖智證處真實之法。大慧，應隨順義，輿著二旨說，又經云••佛言我某夜成 
道，某夜入涅樂，於此二中間，不說一字，不己故，今說，當說。不說者是佛說。又《涅藥經》云：聞佛 
不說法者，是人具足多聞。又《金剛經》云：「乃至尤有少法可得，是為無上菩提。」又經云：「無法巧 
說，是名說法。」據此道理，應不相違。 

又問••有天人制於妄想， W 制妄想故，生無想天，此等不至佛道，明知除想，不得成佛。 

謹答••彼諸天人，有觀有趣，取無撒定，閑此妄想，而生彼天^ >，若能離觀，離無想定，則無妄想， 
不生彼天。《金剛經》 云； 「離一切諸相 < S > ，則名諸佛。」若言離妄想不成佛者，出何經文？准《愣伽 
經》云••無一一一乘者謂五種性，眾生中諧不定性者假說，不應如是執也。又答 ••所 言五禮性者，只綠眾生有 
五種妄想不同，所1^說有五穗名，若離得妄想， - 種性亦無，何處有五耳？岩更立餘方便耶？ 

問：《愣伽經》云；所言與 S 聞授記 •，化 佛化聲關授記，據此只是方便調伏眾生，數箇義中，涅藥逍 
是一二乘也。若離於想，大小之乘，無 W 言者，謂無想不？観大小乘，非無大小，譬如聲聞，證涅架後，大 
小之乘，更無所觀，此聲聞人，豈得言入大乘道不？ 

謹答；所言化佛與化聲聞授記者，聲聞人為末見法身，及15報身；唯見化身。所^化身授記，正合其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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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問 s ) ： 准《愣伽經》云：「我所說者分別，爾鑛識滅，名為涅樂；不言涅藥道，是一二乘化。《愣伽 
經》偈:「預流一乘果，不還阿羅漠。是等諸聖人，其也悉迷惑。我所立 S 乘，一乘及非乘，好愚夫少 
智，樂寂諸聖說，第一義法門，遠離於一二趣，住於無境界。何建立 S 乘，諸禪及無量，無色一二摩地 " W "， 乃 
至減受想，唯也不可得。」准斯經義理所說， S 乘皆是方便導引-^>眾生法門。又《思益耀》 n 如二石：「網 
明菩薩問思 ( S 二泣梵天言，可為行一切行非行？梵天言：若人下萬億劫行道，於法性理不增不減，是故名行 
一切行非行。我念過去〔？-阿僧祗劫，逢無量阿僧祗諸佛如來，承事無空過者，並巧苦行十二頭瞄，入山學 
道，持戒精進，所聞智慧讀誦、思惟。問；是諸如來，亦不見受記，何科故？依止所行故。政是當知， 
若是菩龐出過一切諸行，則得授記。據此道理，法性理中，大乘 S ) 之見，並是虛妄想，妄想(打，若離妄 
想， 則無大小之見 。又 S ) 准《愣伽密嚴經》 云： 「聲聞雖離妄想煩惯，處於習氣源 ， 品>譬如昏醉之人， 
酒醒然後覺•，彼聲聞亦然，貪著寂滅樂 ，二 一昧樂所醉，乃至劫不覺 。覺 後當成佛。」聲聞貪著寂滅樂， 
所 w 不得入 " y 大乘。 

又 問：所 言聲聞住無相得入大乘否？ 答：准 《愣伽經》云：「若住無相 S )， 不見於大乘」，所 
从不得取無相 ts ) 定。是故經文：「應無所住而生其瓜」。 

第二問：離一切相名諸佛，是何經說？ 謹答： 《金剛經》 云： 「離一切諸相 ，則名 諸佛」 。又 《大般 
若經》、《愣伽》、《華嚴》等經中，亦具顧說。 

又再新〔巧> 問：《金剛經》云：「若了達諸法，觀了然懷不觀者，是智慧(加)。」若具條一切善已，然 
始無條 ，為化眾生，生 (£) 大智自然成就，言先願力，故為凡夫妄想不生，凡夫本來不達一切 S )， 猶未具 
諸功德，滅妄想 ，不 得成佛 。料 要言之••解一切法是智，修一切善法 ( W ) 是福，為成就如是一切故，所 W 
經歷 多劫， 因諸福智力故，三昧無觀，從此方顯。又《首愣嚴昧經》云：「初習觀故，然得此 S 味， 
譬如學射 ，初 射竹擊，大如牛身；己後漸小，由 ( S ) 如毛髮，並亦皆中。」從習於觀，是漸修行，證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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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皆是漸門，不見頓門。 

答第二新問：准《愣伽經》云：「佛告大慧 ( S ) 菩薩，應莫著 《 s > 文字，隨宜說法，我及諸佛，皆隨眾 
生煩惱解故，欲 ( s > 種種不同，而 < s ) 為開演，令知諸法自也所現。」又《思益經》云：「說法性理，若人 
千萬億劫行道，於法性理不增不減。」若了知此理，是名大智慧-吵，於法性理中，修 W 不修，皆是妄想。 
據法性道理，若離妄想，大智本自然成就，若論福智，更無過-£>法性道理，及 W 法性 111 昧，所言漸頓， 
皆為眾生也想，妄想見。是故經云：「品> 大慧 ($> 是故應離因緣所作和合想中，漸頓生見。」若離一切 
想 < w > 妄想，漸頓不可得；若言離妄想不成佛者，出何經文所言？《首愣嚴(。經》一石，「學射漸漸者，不 
緣增長必想妄想；祗合令除妄想。」 

舊問第二一，問：。「言一切想者，其想云何？」 

笞：想者，也念起動，及取外境，古三切者，下至地獄 ，上 至諸佛已下。《愣伽經》云：「諸法無 
自性，皆是 妄想必 見。」 

新問第一二，上至諸佛，下至地獄之想，切要茲-?:>長，成就善法，違離惡法，因此而行。若不識佛 ，不 
知地獄，如說 h 二巧緣中無明，凡夫中不含條行此法。 

新問第三，答 ••一 切眾生，緣無始己來，妄想分別•，取著妄想善惡法 ，或 長善，或長惡。 W 是因 緣， 
流浪生死，出離不得。所^經文，凡所有想《巧)皆是虛妄，若見諸想非想(^^>，則見如來《〔】。若了知此 
一 念功德，經無量劫修習善法不如此 ( S " 一念功德。又所言夫位中，不合學此法巧，一切諸佛菩 
薩，無量劫所修習善法，成等正覺，皆留與後代末法眾生，教令修學，既言凡夫眾生不合學此法，楚諸 
佛法教，留與阿誰？凡夫不合學此法，出何經文？ 

舊問：想有何過？笞：想過者，能障眾生本來一切智，及一二惡道久遠輪迴，故有此過。《金剛經》 
說，亦令離一巧諸想，則名諸佛。 



321 


新問第四，問••或有故令生長之想，或有不令生想，處凡夫地，祝修巧時，不得隙一切想。答：諸大 
乘 經云； 「一切眾生，綠有妄想分別 ( s > ，取著生不生妄想，是故流浪生死：若能不取著生不生妄想， 
便得解脫。凡夫眾生，不得隙想，出何經文？ 

舊問：云何看如？答：返照必源看也，也 ( S 】 想若動，有無淨不淨，空不空等，盡皆不思(背，不觀者 
亦不思<£>。故《淨名經》中說：「不觀是菩提。」 

新問第五，問••據《十地經》 中： 「八地菩薩，唯入不觀，佛令入修行。」據此事，凡夫初地猶未 
得，唯不觀如何可得 答：准 《愣伽經》 云； 「八地菩薩，離一切觀巧分別習氣，無量劫來，所受善 
惡業者，如亂闡婆城，如幻化等。了知菩薩品)者超過一切行，得無生法品>忍，然後得授記。不聞八地 
菩薩，教令修行，經文何如說，只合細<^】尋諸經所說 ( so 。 凡夫未得初地，不合不觀品>者，此義合行不 
行，前問說訖。 

舊問：作何方便，除得妄想及1^習氣？答：妄想起不覺，名生死；覺竟，不隨妄想作業，不取不住， 
念念即是解脫般若。《寶積 ( s > 經》 云： 「不得少法，名無上菩提。」 

新問第六，問：如前所說，凡夫初學，豈得喻佛，佛是己成就者。答：凡夫雖不 < w > 共佛，同諸佛所 
悟、之法，准經文皆留與後代末法眾生，教令修學；若不如是，法教留與附誰？又佛言 ( W - 無無有少法可得 
者，不可執著言說，若無少法可得，無思無觀，利益一切者，可不是得否？答••此義前者已答了，今更 
重"5;>來，又再說者：佛從無量劫來，已離得不得必？亦無私無思，猶如明鏡。無也無思，離得不得，但 
隨眾生，應物現形，水喻寶喻，日月等喻，皆亦同等。又據《入如來功德經》云••非是不得少法，是得一 
切法，與義相谨者。前問所言，凡夫不合學此法，所 W 攀大乘經文時，得如是無量無邊功德，何況信受修 
行，因此言故，答如此事。切無所得故，是名為得。於理實不 fs 相違。 

舊問；「六波羅蜜等5>及諸法門，要不要？答：如世諫法，六波羅蜜等，為方便顯勝義故，非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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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勝義離言說，六波羅蜜及諸法門，不可說言要與_^不要，諸經廣說。 

新問第古，問：世間及第一義請，是一是異 < w ) ？答：不一不異：云何不一品)？妄想未盡，己來見有 
世缔，云何不異？離 ( W " 一切妄想習氣時，一異不可分別〔¥。又問••此方便為顯示第一義故，只為鈍 
根 ( W 】 者；為復利鈍俱要品)？答••鈍根不了 勝義者要：利根者不論要不要。又問••六波羅蜜等及餘法 
門，不言說要不要者，何為不可說？笞：為法性理，即不可說。據法性理中，要不要 ，有無，一異，俱 
不可得。又問：言經文廣說，如何說為說言要不要不會。答：經文廣說者，鈍根說要；利根不論要不要， 
譬如病人要藥，求渡河人要船，無病之人不言要不要，渡河了，更不要舱。 

舊問：六波羅蜜等要時，如何修行？答；修行 ( w > 六波羅蜜者為內為外。內外有二種••內為自渡，外為 
利益眾生，所修行方便者。據《般若經》、《愣伽》、《思益經》" 川】： 「修 ( W ) 六波難蜜時，於一切法， 
無思無觀，三業清淨，由如陽炎，於一切不取不住。」 

新問第八，問：所言 S 業清淨時，六波羅蜜，凡夫未能行得，且修習不觀，中間不修行，待一一一業清 
淨，然後修智。為復未能淨得 S 業，強修，如何修行？答：所言六波羅蜜有凹種••一、世間波羅蜜， 
二、出世間波羅蜜，111、出世間上六 < s ) 波羅蜜，巧、内六波羅蜜。准《愣伽經》云••廣說、略 < w ) 說 
時，若得不觀不思時，六波羅蜜自然圓滿 ••未 得不觀不思，中間事須行六波羅蜜，不希 望果報。又 
問云： As ) 其野馬、陽炎，實是不會！答；野馬喻妄想也，陽炎喻一切 < 卽)化間一切法。譬如渴野馬， 
見陽炎是水，非實是水品)•，若 S 】 如是了達世間法時，即是三業清淨。舊問：修此法門，早晚得解 
脫？答：如《愣伽》及《金剛經》云：「離一切想品】則名諸仏。」隨其根性利鈍，如是修智，妄想智氣亦 
歇，即得解脫。舊問：又行此法義，育何功德？答：無觀無想之功德，思及觀照，不可測量，應如是見， 
且如此么少分。據《般若經》云：「假令一切眾生、天、人、聲聞、緣覺，盡證無上菩提，不如 -聞此般 
若波羅蜜義，敬信功德，算数所不能及。何 W 故？人天聲聞緣覺，及諸言菩薩等，皆從般若波雞蜜出•，人 



天及菩薩等，不能出得般若波羅蜜。又問••何 名 般若波羅蜜？所謂無想無取，無捨無著 ，是名 般若波 
羅<皆。及入《如來功德經》(質，或有於一一一千大千世界微塵數佛所供養，承(學彼佛滅度後，又15屯寶莊 
嚴其塔，高糜例如大千世界，又經無量劫供養之功德不及聞斯法義，生無疑也，而聽所獲福德，遇彼無 
量百千倍數。又《金剛經》云：「若有人滿一二千大千化界屯寶，已用布施，及 W 恼河沙數身命布施，不如 
聞-四句偈，其福甚多’不可 <蝴>比品)喻。」大乘經中，康說此義，其福德除佛無有知者。 

新問第九，問：令一切眾生盡證無上菩提，猶-不及此福者，此無上菩提 ，乃 成有上，此乃是否？次 
後說言無上菩提等，從般若品】波羅蜜出：無上菩提，不出般若波羅蜜••不出者說是阿紀(陆 > 简菩庭。若說 
無上菩提，據如今現般若波羅蜜，似如此：只如此說者，不可是無上菩提。答••所言令一切眾生盡證無 
上菩提，猶不及此福者：前者 S ) 言，凡夫眾生，不合行此法，所 W 攀諸大乘經典，及般若波羅蜜。眾 
生聞此法<逆生一念淨信者，得如是無量無邊功德。為比量功德故作如是說。現有經文，說一切諸佛，及諸 
佛阿 得多羅 一二藐一二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今再問••有上、無上，及阿祀箇菩薩者，經文現在，請檢即知。 
舊問：若離想不思 < w 】 不觀，云 何品】 得一切種智？答：若妄如不起，離一切妄想者，真品】性本有，及一 
切種智，自然顯現。如《花嚴》及《愣伽》等經云：「如日出雲，濁水澄清 ••鏡 得明淨，如銀離鑛等。」 
新問 第十， 問：此言是實，乃是已成就具勢力者之法，非是凡夫么法者！答：此義前者已笞了，今 
更再問，譬如蓮花出離撇泥《把，皎潔清淨，離諸塵垢，諸天貴人見么彌敬(皆。阿賴耶識，亦復如是，出 
習氣泥，而得明潔，為諸佛菩薩、天人所重。凡夫眾生，亦復如是，若得出離無量劫來，一二毒、妄想 ，分 
別習氣游泥，遥得成就大力么勢：凡夫緣有一二毒妄想蓋覆，所 W 不出得大勢么力。舊問••若不觀智，云何 
利益眾生？答：不思不觀，利益眾生者，入如來功德經中廣說：「由如日月，光照一切：如意寶珠，具出 
一切；大地能生一切。」又問：說執境，執識，執中論此 111 法中，今依何宗？答••此義是般若波羅蜜，無 
思大乘禪門，無思義中，何論有 111， 一 亦不立。《般若經》中品)腐說。 

微囊頤巧學文集 



新問第十一，問••此義是般若波羅蜜者，縱令是般若波羅蜜智慧 品> 可得，論禪不相當。佛由自於 
般若波羅蜜，分別作六種，共智慧各自別說？答••所行六波羅蜜者，為求般若波羅蜜，若智慧波羅蜜具 
者：餘五波羅蜜必與不修亦得。又答 ( W 二旨：所言品)禪不相似者：如《寶積經》中說：「善住意天子 
白文殊師利云，大±所言禪行比氏者，何等名等禪行比氏耶？文殊師利言，天子！ 無有少法可 
取品 > 是為禪行。」又《密嚴經》中，「若有能修行如來，微妙定善，知蕴無我，諸見悉除滅。」《思益 
經》 云： 「於諸去無所住，是名禪波羅蜜。」《愣伽經》 云： 「不生分別，不起外道涅樂么見，是則名為 
禪波羅蜜。」及諸大乘經典，皆說如是。據此道理，末法眾生，教令修學，何 W 得知。諸大乘 經云； 「為 
末法眾生，智慧狹劣，所 W 廟說，若有人聞此法者，即功德不可量，何況信受奉行？」舊問••義既如此， 
何為諸經廣說？答：如諸經所說，祗說眾生妄想，若離妄想，更無法可說。所1^《愣伽經》云：「一切諸 
經，祗說眾生妄想，真如不在說么中。」又問••眾生本來有佛性者，何 W 得知本來有？如外道言有我，有 
何差別？答：本來有佛性者，如日出雲，濁水潑清，鏡磨明淨。如九十五品>外道者，1^要言之，不知一二界 
唯瓜所變。鑛中出銀，熱 ( W 】 鐵卻冷，先已說訖，不同外道有所言，有我等者品>見，有品 > 作者品 > 見， 
有時變者，或執有5)無，觀空住著(皆於邊，1^此不同《愣伽經》演說。叉問：何名為(剛>眾生？答：眾 
生者，從具足< 货妄想及五蔭、一二毒，故有。又問••何名二 AW ) 乘人？笞••二乘人者因見一切有，從因緣 
生••覺一切因緣和合所生者••無常、若、空、獸於苦，故樂於涅藥，住於空寂。緣有取捨，故名二乘。偈 
言：「本無而有生，生己而樓滅，因緣有非有，不住我教法。待有故成無，待無故成有，無既不可取，有 
々一 ( 亦)不可說。不了我無我，但著於語言，彼溺於二遽，自壞亦壞也。若能了此 事-呼 ，不毁大道師，是 
名為正觀。若隨言取義，建立於諸法，1^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 

臣沙門摩詞衍言：臣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赖大聖臨朝，闡揚正法，雖151二乘所化，令歸不二之 
門，為迷愚替生，頻第勝誦，臣•之所說，無義可思，般若真宗，雛信難入，非大智能措意，豈小識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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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堪聞。當佛啟教么秋，五百比丘起出。如來 尚猶不 制言，退亦甚 _做> 佳。況臣 老笔私 風_呼 ，所說 忘品) 
前失後，特蒙懼<欄】下福力加護，理性助宣，實冀廣及慈品)悲，絕斯爭論，即諸天必皆歡喜，僧尼彼我自 
無。臣據問而演經，非是信口而虛說，頗依貝葉傳，直啟禪門。若尋文究源，遷同說藥而求愈疾，是知居 
±，默語吉祥，稱揚也契-，相應名何有。若須詰難，臣有上足學徒，且聰明利根 ，復後 生可畏 ，伏 望允 
監所請，遣織俗欽承。兼臣本 智禪宗 ，謹錄如左進上_化"。 

准《思益經》云；「網品)明菩薩問梵天何為一切行非行。梵天言，•若人於千萬億劫行道，於理法 
性 tE ) 不增不滅。又《思益》梵天白佛；菩薩何行，諸佛授記？佛言••若菩薩不行一切(化>諸佛則授 
記。佛言：我念過去，逢值無量阿僧祗諸佛如來，承事無空過者。及行六波羅蜜，兼行苦行頭陀，佛撼不 
授記。何 W 故？依止所行故 。科是 當知，若菩薩出過一切諸行，佛則受記。我念過去行無量苦行頭陀 
及六波羅蜜，行一切巧，不如一念無作功德。又問••文殊師利臣有無所行，名為正行否？答言••有。若不 
行一切有為法，是名正行。不退轉菩薩白佛言：所說隨法行者，何謂也？佛吿天子，隨法行者••不行一切 
法，是名隨法行。《愣伽經》中說：大慧菩薩白佛言：「修多羅中說，如來藏本性清淨，常巧不斷，無有 
變易 。具附二相，在於一切眾生身中，為蕴界處垢衣所鑛，貪著盖薇等妄想分別垢么所污染，如無 
價寶在垢衣中」。並《密嚴》、《花嚴》、《金剛》、《111昧》、《法華》、《普超-呼一一一昧》，及諸一 
切大乘經，具載此義。據斯道理，佛性本有，非是修成，但離一二毒、虛妄、妄想、習氣垢衣，則得解 
脫，如阿賴耶識出習氣泥，諸佛菩薩，悟皆尊重。《思益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信解如是法 
義者，當知是人，得解品】脫諸見；當品】知是人，得陀羅尼•，當知是人，行於正念觀•，當知是人，解達諸 
法義趣。准《愣伽》、《思益》等經：「禪宗云；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為一乘。」《法華經》 
云：「十方諸佛國，無二亦無111，唯有一佛乘，除佛方便說。」竊 W 斯見，一一一乘乃是引導眾生法門。《大 
佛頂經》云：「為迷故說悟，若悟竟，迷悟俱不可得。」緣眾生迷妄想故，則言離妄想•，若迷得醒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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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妄想可離。 

臣今所品】對問目，皆引經文，佛為信者施行使功德不朽(做】。磬品>繁聖聽(皆，永潤黎庶、謹奉表：^ 
聞。無任對歇至。臣沙門摩詞衍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言，六月十走日，臣紗門摩詞衍表上。 

一切義法品>雖是無為 ( w > 無思，若鈍根眾生，入此法不得者。佛在世時，此娑婆世界，鈍根罪重，所 
1^立一二乘，說種種方便，示令莫毀勝義，莫輕少許善法。 

問：萬一或有人言，十二部經中說云：「111毒煩憎合除，若不用對治，准用無必想，離一二毒煩憎不可 
得。」《賽積經》 中說： 「了貪病，用不淨觀藥醫治••了嗔病，用慈悲藥醫治•，了愚療病，須因緣和合藥 
屬治，如是應病與藥，對治為藥，各依方藥治，則 111 毒煩惱，始隙得根本。」又喻有一囚，被柳鐵縛 
等；開鐵要繪匙，脫伽須出釘鐵，解縛須解結，獄中拔出，須索稱上，過大精須與糧，具足如是，方得 
解脫。開鍵喻解脫貪著，出 ( W 】 巧喻解脫嗔慮，結喻解脫愚痕，獄中稱上喻拔出一二惡道，糧食喻 ( S ) 度脫輪 
迴大苦煩惱，具足如是等，則得隙盡煩憎_學。若伽鐵不脫，獄中不拔出，不與精食•，若伽鎖等， W 衣裳覆 
之，雖目不下見伽鎖，其人終不得解脫。既知如此，准修無必想，擬除煩償者，磨時不見，不能隙得根 
本。有如是說，將何對？ 

答：准《涅榮經》云：「有藥名阿伽瞄，若有眾生服者，治一切病。」藥喻無思、無觀。一二毒、煩 
憎、妄想，皆從思惟分別變化生。所言縛者，一切眾生己來，皆是一二毒、煩惱、無想習氣繫縛，非是鐵葉 
繩<邮-索，繫縛在獄，須得繩索糧食等，此則是第二重邦見、妄想，請隙卻！是故恕不思惟，^切兰毒煩償 
妄想智氣，一時愁得解脱。 

又問：唯用無也想，離 111 毒煩惱，不可得者。 

笞：准《愣伽經》云：佛言，復次，大慧菩庭膚詞離，若欲了知能取所取分別境界，皆是自必之所 
現者，當 S ) 離憤巧宮滯睡眠，初中後夜 《皆遠 離増聞品>外道邪論，通達自也分別境界，遠離分別，亦離 


妄想必，及生、住、滅，如是了知，恆住不捨。大慧，此菩薇摩詞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樂，二穗平等。唯 
用無也想，離一一一毒煩悩，不可得者，見經文說。離煩惱妄想分別，此菩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樂二種平等。唯 
用無也想，離三毒煩惱，不可得解脫者(與，出何經文？ 

又問：看私妄想起覺時，出何經文？ 

笞；《涅藥經》第十 八云： 「云何名為品>佛，佛者名覺，既自覺悟，復能覺他。善男子，譬如有人， 
覺知有賊，賊無 ( i ) 能為；菩薩摩 < i 】 詞龐，能覺一切無量煩惜，既覺了已，令諸煩憎，無所品】能為，是 
故名佛。」是故坐禪看也，妄想念起，覺則不(？取不住，不順煩偏作業，是名念念解脫。 

問：諸大乘中說無二者是實，無二即是智慧(與，分別即品)是方便智慧(與，不可分離(皆。《維摩 
經》云品)分明具說，此 「一 一」，古 n 一要，一不要，無有如此分別。若有如 ( H > 此分別，即有取捨。有如 
此(單說請答者。 

答；諸佛如來無量劫已來，離三毒、妄想、煩惱分別，是故悟得品>無二無分別智。 W 此無二無分別 
智，善能分別諸法相，非是愚攘妄想分別。據此道理，智慧方便不相離，若-皆言取捨，於無二法中，有 
何 S ) 取捨？ 

問： " W ) 或有人言，諸經中說，曰禪天名為大果。彼天無必想，雖然還有所觀，還有趣向 •，得 
無也想定者，於成就滅也想之人，豈有如此分別？初入無想念么時，初從此分別門觀察 S 】， 無想念，雖不 
現如品一此分別品一本從此門入，所1^有是(？分別。此二若箇是？有人問，如何對(视)。 

答：准《愣伽經》云：「諸禪及無量、無色、 S 摩地，乃至滅受想 ，唯 也不可得。」據此經文， 
所問天乘者，皆是自妄想分別〔5。此問早己 S ) 兩度笞了。據此經文，皆品】自也妄想，緣有也相妄想 
分別，生於彼天，是故 經言： 「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所言若個是者 •，於 佛法中，若有是非，皆是邪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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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萬一 或有人言，緣初未滅也想時，從此門觀，所1^有分品】別者；則《愣伽》屯卷中說：從 
此<?門觀察入頓門，亦入分別非想品>天，現無、心想(皆。若言緣有趣向分別者，即是有必想•，得不言無 
必想。若有人問，如何對〔逆。 

謹答••所言緣初未滅也想時，從此門觀，所25有分別者•，則《愣伽經》走卷中說「從此品> 門觀察入頓 
門」者；答此義，前文己答了，今更再問者：眾生有妄想分別必，即有若干種問。若離妄想分別也，皆緣 
不可得。又言，亦入分別非想天，現無必想。品> 又言緣有趣向分別者則品)是有也想••不可(挪>得言無也 
想。若有人問，如何對答者？ 

答：此問同前問 S 】 天乘有想、無想，有分別、無分別，皆是自也妄想分別，是故品】《愣伽經》云： 
「111界唯瓜」。若離也想，皆不可得。 

又問：萬一或有人言，緣住在修行—所 W 不授記者；非是緣修行不授記。尚在修行中，似未合到授記 
時。《首愣嚴 111 昧經》中說，言「分明授記，不深密(诚>授記。」如此 S 授記，既處高上。所修行欲近成 
就，修行功用漸少者：喻如耕種，祝用功多；成熟即〔5】用人功漸少，：^此即有喫(學品】用功(化>課。或 
云，非是不要修行者，若為對答？ 

答：《思益經》第二云：梵天白佛言：菩薩1^何行，諸佛授記？佛言；若菩薩不行生法，不行滅法， 
不 ( W 二仔不善法，不行世間法，不行出世間法 ( s >， 不行有罪法，不行無罪法，不行有漏法(皆，不行無 
漏法品>，不行有為法，不行無為法 〔 g > •不行涅榮法(驾，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不行知法， 
不一仔施法 <學，不行捨法 <覃，不行戒法 S 】， 不行覆，不行忍，不行(閒>善，不行法，不行精進，不行禪， 
不行一二昧，不行慧，不巧行，不行知，不巧得《贊，若菩薩如是行者，諸佛則授記 <呼。授記者，有何義？ 
佛言：離諸法二相，是授記義不分別生滅，是授記義〔單•，離身口意業相品>，是授記義，我念過去無量 
阿僧祗劫品)，逢值諸佛如來，承事無空過者，惚不授記••何 W 故？為依止所行故。我於後時品>，遇 





燃燈 ( i > 佛得授記者，出過一切諸行。 

又問••文殊師利頗有無所行，名正行不？ 

笞言：有。若不行一切有為法，是名正行。爾時會中有 ( g 】 天子名不退轉，白佛言：「世尊所說隨法行 
者，為何謂也。」佛告天子：「隨法行者：不行一切法，是名隨法行。所 W 者何？若不行諸法，則不分 
別是正是邪。」准經文勝義如此。若品 > 修行得授記者，末取品> 栽！ 

又問：萬一或有一言，一切法依自所思(識令知所觀善事，則為功德•，所觀惡事，則為罪咎(删> ; 
二俱不觀，則是假說。若有人言，合觀善事，則為功德者，若為對笞？ 

答：「不著 ( S ) 文字，緣功德事入者。喻如合字，一人口品)莫作一人口思量 ，須作和合義思量。 
答言所言觀善假說，和合離文字等事者，皆是眾生自必妄想分別。但離自也妄想分別，善惡假說，「和 
合」「一人口」思量，離文字等俱不可得，即是和合義入功德，亦不可比量。」 

問：萬 一品) 有人言 ：其法 ( g ) 雖不離罪、而)福，佛性 S ) 但住著法濟，亦具無量功德。喻如三十二相 
皆須遍修，然得成就如是菓，各有分折 < i )。 放如是光，於眾生得如是益，承前品>修如是善，得如 
是果慧 ( i )， 從淳熟中現其功德，從積貯然後成就。不得 ( i ) 言新積貯中無功德，若有人問，云何科 
答者窜？ 

謹答；准《思益經》云：「千萬億劫行道，於法性理不增不減。」又准《金剛二一昧經》「如如之 
理，具一切法。」若一切眾生離二一毒，自必妄想、煩惱、習氣、分別，通達品> 如如么理，則具足一切法及 
諸功德。 

又問：或有人言說，佛法深奥，兼神力變化，凡下雖不能修，猶如無前後，一時示現一切色相於大 
眾 (5 前，盤1^ 一切語，說一切法 ( g ) ，亦凡下所能；但示現品)佛、之廣大，令生愛樂，務在聞此 <學功德。 
若有人 S ) 問，云何答 < g ) ？又問：萬一或有人言，緣緣想後，如上所說.，但是聖智若是無想，非是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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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如何答？又問：萬一或有人言：凡下不遠離也想者，或有經中云，令思量在前，或言惠先行，或 
言亦置如是想中，亦有處分令生也想，或處分遠離也想：不可執一，所1^用諸方便演說，或有人言，何切 
對如前一二段問。謹答：皆是自也妄想分別，若能離自必妄想分別，如是三段問皆不可得。准《愣伽》、 
《思益經》云，離一切諸見，名為正見。又問：萬一或有人言：發 必覺不 依想念，則各得念念解脫者，出 
何經文？覺者，覺何物？願答。答；所言發必覺，不依想念，則各得念念解脫者，出何經文？其義先 W 准 
《涅絮經》具笞了；今更重問者，一切眾生無量劝來為一二毒自必妄想分別，不覺不知 ，流浪 生死。今一時 
覺悟，念念妄想起，不順妄想作業，念念解脫，覺者，覺如此事。是故《愣伽經》云：菩薩念念入正受， 
念念離妄想，念念即解脫。《佛頂》第一一一云；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廬諸幻化，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 
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妙明體，如是乃至五 蕴六入，從十 II 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 
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死、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 逆中，求於 
去來，迷悟死生，了無 <學所得。 

臣前後 ( H ) 說，皆依經文品】，非是本宗。若論本宗者，離言說相 ( i " 品】離自品)屯分別相 ( g >， 
若 < w ) 論說品】勝義，即如此。准(姗"《法華經》文；「十方諸佛國，無二亦無三，唯有一佛乘，除佛方便 
說。」何為方便？一二歸、五戒、十善，一稱南無佛，品>至一"學合掌，及1^小低頭等，乃至六波羅蜜。諸 
佛菩薩：^<1>此方便，引導品】眾生，令入勝義，此則品>是方便。夫勝義者，難會難入，准《善住品>意 
天子經》云：「佛巧世 ( W 】 時，文殊師利菩薩說勝義法時 < w )， 五百比丘在眾聽法，聞文殊師利說勝義 
法時，不信受毀謗。當時地裂，五百比丘墮在阿算地獄。」是故一味之水，各見不同；一切眾生， 
亦復如是，知見各各不同。譬如龍王一雲所漫，一雨所(^)潤，一切樹木及：^藥草，隨其根機性<^)而得增 
長，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佛科一音演說法界(皆，眾生隨類各得解。一切眾生根機品】不同，譬如小泉流 
入大海。伏望聖主，任隨根機方便，離妄想分別，今入於無二勝義法海，此亦是諸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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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化主道品法5】要不要？ 

答：准《諸法無行經》上卷云：「但離必想、妄想，一切分別思惟，則是自然具足 S 十屯道品法。」 
此問兩度答了，今更再問者，若悟得不思、不觀、如如之理’一切法自然具足，修與不修亦得。如 
末 S ) 得不思、不觀、如如么理事，須行(寶六波羅蜜，一二十品> 走助 S ) 道法。准《金剛一二昧經》云：「如 
如么理，具足一切法。」若論如如之理，法離修不修。 

臣沙門摩詞衍 言：當 沙州降下之日，奉品>贊普恩命，遠追令開示禪門。及至邏娑，眾人共問禪法，為 
末奉進止，罔敢即說。後追到訟(飢>割，屢蒙聖主詰 (削 " 品>訖，卻發遣赴邏娑，教令說禪。復於章踐，及 
特便邏娑，數月盤詰。又於勃磬漫尋究其源，非是一度。陛下了知臣之所說品> 禪門宗旨是正，方遣與達 
摩摩 低品) 同開禪教。然始赖命(挑】頒下諸處，令百姓官寮 S 】 盡知。復陛下一覽具明，滕義涧曉。臣之朽 
昧，縱說(谢>人罕依行(桃】，自今若有疑徙，伏望天恩與決。且品)臣前後所說，皆依問准經文對之，亦非 
臣禪門本宗。臣之所宗，離一切言說相，離自、心分別相，即是真請。皆默傳默授。言語道斷。若苦論品" 
是非得失，卻成有詩 一一一 昧。如一味之水，各見不同，小大智能，實難等用。特望隨所樂者修行，自當杜絶 
法我，則臣榮幸之甚，允眾么甚。謹奉表陳情 W 聞，無任戰汗之至。捏摩詞衍誠惶品> 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 

膺詞衍聞，奏為佛法義，寂禪教理，前後頻蒙賜問，餘有見解，盡 W 對答：其六波羅蜜等，及諸善要 
修不修？恩觀屢詰。兼師僧 官品) 寮 (1) 亦論六波羅蜜等諸善，自身不行，弟子及餘人亦不教修行，諸弟子 
亦學如是。復有人(州> 奏聞。但臣所教授弟子(聲，皆依經文指示，臣所行行，及教弟子法門，兼 
弟子所修行處各各具品>見解進上。緣凡夫眾生力微，據修行理，與六波鍵蜜亦不相谨。其六波羅蜜與 
諸善，要行不行者，前後所對者，是約勝義，不言行不行。論化間法，乃至一一一歸依，一合掌發願，大小諸 
善，上下盡皆為說，悉令修行。衍和品)上教門徒子 弟品】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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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续 K 敦粗 

沙門釋衍曰；法性遍言說，智所品> 不及，其習禪者令看也， 若也品 > 念起時，不觀不思 <5，有無 
等；不思者亦不思。若必想起時不覺，隨順修行，即輪迴生死•，若覺，不順妄想作業，即念念解脫。離一 
切諸佛於勝義中 ( S ， 離修不修。若論世間法，假一一一業清淨，不住，不着 S 】， 則是行六波羅蜜。又外持聲 
聞戒，內持菩薩戒，此兩種戒則能除一一一毒習氣。所修行者，空言說無益事；須修行 <说>依無取捨。雖說一二惡 
道 S -， 天、人、外道二乘禪，令其知解，不遣依行。一切一一一界眾生，自家業現，猶如幻化陽鑛，瓜么所 
變。若通達真如理性，即是坐禪。若未通達者•，即須轉經 S )， 合掌禮拜修善。凡修功德，不過教示大乘法 
門令會。猶如一燈然百千燈事，法施1^利羣生。摩詞衍一生已來，唯習大乘禪，不是法師：若欲聽法相， 
令於婆羅門法師邊聽。摩詢衍所說，不依疏論，准大乘經文指示。摩詞衍所修習者：依《大般若》、《愣 
伽》、《思益》、《密嚴》、《金剛》、《維摩》、《大佛頂》、《花嚴》、《涅樂》、《寶積》、《普 
起品二 一一昧》等經，信受奉行。摩詞衍依止和上品>法號降魔、小福、張和上、作仰<學、大福 (？ 六和上， 
同教示大乘禪門。自從聞法己來，經五六十年，亦曾(測)久居山林樹下。出家已來，所得信施財物，亦 
不品> 曾貯積 ( i ) ，隨時盡皆轉施。每日早 (？ 朝，為施主及一切眾生轉大乘經一卷，隨世間法焚-撇> 香，皆 
發願願四方寧靜，萬姓安樂，早得成佛。亦曾於京中 s > 己上一二處開法 〔 w > ，信受公子約有五千餘人。現令 
弟子沙彌，未能修禪，已教誦得《愣伽》一部、《維摩》一部，每日長誦。 

摩詞衍向此所教弟子，今者各問所見解緣布施事由，若品】有人乞身頭目，及須諸物等，誓願盡捨，除 
h 八事外，少有人畜直一錢物，當直亦有。除聲聞戒外，更持菩薩戒，及 行和 二頭瞄，兼忍品>堅 
閒，復信勝品>義，精進坐禪，仍長智陀羅尼，為利益眾生，出家供養一一一寶，轉誦修善。 

於大乘無觀禪中無別緣事，常習不闕品>1^智慧，每誦大乘品)取義，信樂般若波羅蜜者甚多。亦為一一一 
寶益得眾生時，不惜身命，其願基多。為他人說涅樂義時，超(超)品>過言說計度境(學界。若不《町隨 
巧間歸依一二寶，漸次修善，空學文字，亦無益事。須學修行(呼，未 S ) 坐禪時，依戒波羅蜜、四無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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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修諸善，承事 兰費。 一切經中所說，師僧所教，聞者如說修巧。但是修諸善，若末能不觀時，所 
軒功德，迴施眾生，皆令令佛。 

頓悟大乘政理訣一卷(測 - 

校記 

T ) 感，原作「堅。 

( 2 ) C . 厂 P.24 漏去此-「乘」字。 

( 3】 C . L . P.24 「被」作「枝」’誤。 

( 4 ) 聘，原寫作「的」。 

〔至 延’原寫作「'追」。 

( 6】互，原寫作「牙」。 

〔 7】虔，原誤作「虎」 

( 8】戒，原寫作「巧」。 

( 9】姨，原寫作「城」。 

( W 】 C . 厂 P.38 洛(備】誤作「情」。 

( ：：】倍，原誤作「陪」。 

( ^ 】 C . 厂 P.38 寒一 「曾」字。 

() 辆，原誤作「納」。 

( W 】遜然而巧，按用《莊子•逍遙遊》宋巧子句。 

一巧； ，原作 r 击」。 

aRwif 佛 巧文化 


同 


做巧巧巧植 
3 

( 】。厂 P .39 「感」誤作「惑」。 

(n ) 慶，原作「栋」。 

( 25】虔，原誤作為「虎」。 

( sn 確，原作羅，借為「權」。 

( W 】倒，原誤作「例」。 

- ^】朋，原寫作「用」。 

( ？：一 ) C . L P .41 r 朋」誤作 r 用」。 

一。)枝，原作「巧」。 

(当 C . L . P .379 「揮枝」讀作 r 揮機」。 

一巧】朋，原作「用」。 

(郎) C . 厂 P .42 「朋」誤作「用」。 

( 5；; ) S 本從量字開始，前段大部份殘缺。 

(巧】應有離字，於文義方合，今補。 

(巧)原文作「但雜心妄想想」， 於第- 「想」字下有<號。又攝字原作「 
( W 】 C . 厂 P . 泛注「但離心妄想想」。謂為 d 号 ogra 口 ie fautive . 

(引)原作「不思智慧」，今補-「議」字。 

(扣】此巧 S 本作「法」， P 本作「滅」，非。 

(拍)此「法」字亦據 S 本， P 作「滅」，非。 

(別) P 本重「諸字」字，此刪。 

( ％ ) P 本作「看」，宜據5作「著」。 

一％】 P 本作「彼生」， S 本缺，依下文應作「彼天」。 


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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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本作「諸相」， s 本作「想」 。 

(扣】 p 本作「問」， s 本作「答」。 

(拥) S 本揭字作 r 云」。 

〔 W 】 S 本無「無色 I 二摩地」五字。 

( 5】 S 本作「引道」。 

(的) S 本作「思益梵天經」，此從 P 本。 
(的】 P 本「思」作「梵」，茲據 S 本改。 
(分 S 本有「無量」二字。 

(化) S 本 r 慧」皆作 r 惠」。 

(W ) S 本下有「小乘」二字。 

() 此「妄想」二字應屬衍文。 

(侣) S 本下多-「有」字，點去。 

〔的) P 原作「混」，應是「掘」字，非「泥」 
(郎)5本此下有「人」、「謂」兩字。 

(y ) S 本作「不入得」。 

(的】無相， S 本作「無想」。 

(的】 S 本作「想」。 

一 S > S 本 r 相定」作 r 想定」。 

(S } S 本作「新再」。 

(诚)慧， S 本作「惠」。 

(W ) S 本無第二「生」字。 

@1^巧巧學义策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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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巧垣 

(郎】 S 本下多一「法」字。 

(的) S 本但作「善」，無「法」字。 

( w ) s 本作 <愣伽 >、《華嚴》、 《 M 豆》經。 

( W 】 P 、 S 本皆作「由」，由即「猶」也。 

(的) S 本作「大惠」。 

(的】 P 本作「看」， S 本作「著」，茲據改。 

(的) S 本種種上有「誌」字。 

(扣； 本作 r 不為」。 

(郎】 S 本作「惠」。 

(己 S 本「無過」下多二者」字。 

(郎) S 本多「佛言」二字。 

(的】 S 本作「大惠」。 

( W 】 S 本作「心想妄想」。 

( ？：：】 S 本作「愣伽華廣」。 

( S 本作「所言-切想」。 

(乃) S 本「下至」作「不至」，誤。此從 P 本。 

( M 】 P 、 S 本皆作「疫」，即「滋」。 

(巧) C . 厂 p .7 e 作「凡有所相」，注謂相即想。 

( ^ ) P 本「作諸相非想」，茲從 S 本作「諸想非想」 
( ？；： ) S 本作「則如來」，奪「見」字。 

(巧) P 本無「 - 」字，此從 S 本作「-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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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s 本作「善業」。 

一如) S 本無「此」宇。 

( 55 ) P 本無「正」字 ，非； 此據 S 本補。 

〔齡) S 本多-「心」字，作「分別心」。 

(於) S 本作「取不」，有乙號，示改正。 

(則)據 S 本補「得」字。 

(巧)據 S 本增-「心」字，作心想若動。 P 本缺之。 

一郎) S 本「思」下多一「議」字，後加 h 號點去。 

(的) S 本無「不思」兩字，作「不觀者亦不思」，今從之。 

〔的) P 本「如何可得」， S 本作「可觀」。 

(的】 S 本「菩薩」之下有「十地自心妄想，分別建立。又佛告大慧，於勝義中，無次第，亦無相浅。又《思益經》 
諸大乘經云：八地菩薩。」共四十字， P 本無之。 

( W 】 S 本無「法」字。 

( 5^ S 本無「細」字。 

(躬) S 本「說 J 作三己。 

(扣】 S 本作「不合觀」，少-「不」字。 

( ^ ) S 本多-「等」字。 

(巧】 S 本無「不」字。 

(舶】 S 本多「若不如是法教令修學」九字。又 S 本「言佛」， P 本作「佛言」。 

( 5^】 S 本作「又重問來」。 

( W 】 S 本無「不」字。 

玲式巧佛巧义张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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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巧培 

(的) S 本多「為方便顆膀義」六字，後加 b 號刪去。 

(W ) S 本無「與」字。 

( W ) S 本無 r 是-是異」四字。 

(雌) S 本多「不異」二字，後塗去。 

(欄) P 本無「何」字，巧 S 本補。 

(韻) S 本有「離」字，據補。 

〔诚) S 本無別字。 

(滿) C . 厂 P . 器鈍根誤作「銀」。 

(W ) S 本作「利根俱要」。 

(擺) P 本重「了」字，據 S 本刪。 

(咖】 S 本作「不可言說」 ，多- 「可」字。 

( m 】 S 本無「修行」二字。 

〔川 j S 本有「云」字。 

(W ) S 本有「修」字，據補。 

( W 】 S 本作「六波羅蜜一， P 本六字作「上」。 

(W > S 本作 r 備」。 

(W ) S 本無「希」字。 

(W ) S 本無 「云」 字。 

一 W ) C ’ 厂 P . 爱「云其野馬陽炎」。 W 「云」字语下句，似未安。 
( W 】 S 本無「-切」兩字，是。 

一 W 】 S 本作 「資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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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 s 本無「水」字。 

( W 】 S 本作「若不」，多-「不」字。 

(B ) S 本作「相 J 。 

(四 S + 作 r 如不」。 

(柳】 S 本有「蜜」字，是。 

(邮) S 本作「功芭，非。 

(诚】 S 本無「承」字。 

品) S 本作「功位」。 

(当 S 本作「可不 J 。 

(蝴】 S 本作「此」字，誤。 

(挪】 S 本作「猶」， P 本作「由」。 

(W ) 據 S 本補「若」字。 

(挪】紀，即「那」， S 本無「阿」字。 

(喘) S 本「現」下有「說」字。 

( ^】 C . 广 P .94 注謂由即遮，是。 

(哪】 S 本無「前者」 I I 字。 

(做】 S 本無「法」字。 

( W 】 P 本作「若雜想思不不勸」，「思不」二字有 V 號，刪去。 
(诚】 S 本多-「顆」字。 

(欄】 S 本真下多一「惟」字。 

( W 】 P 本「凡夫」作 「非 夫」’誤。 

慶 W 巧佛巧丈化 


续巧巧梢 

{ W > P 本作「至’即「泥」字。 

(W 】 C . 厂 P .97 「諸天貴人之稱敬」’「稱」字非’應是「彌」字方合。 
(地> S 本無 r I 」字。 

(W > S 本「經」下有「中」字。 

( W 】 P 本作「惠」，即慧。 

(恤) C . 厂 P . 97注謂 r 由」即「猶」也。 

(W >原作 r 惠」。 

( § ) S 本無「答」字。 

一 W ) P 本無三己字。 

(诚一 S 本作「名」等，後 NJ 去。 

(W ) S 本有「彼比丘」一二字。 

一堂 S 本作「可得」。 

(欄) S 本多 I 「種」字。 

(诚】 C . 厂 P 108 W 「熱」為「巧」，但加問號。按應是「熱」字。 

〔喘) S 本「者」作 r 知」。 

品 j S 本「有」作 r 為」。 

一 £ ) S 本「者」作「知」。 

(诚】 S 本多「或軌」二字。 

(欄) P 本「若」作「看」，非。 S 本作「看於眾生」。 

(柳】 S 本馬去由「邊」至「為」字，共十五字。 

一 W 】 S 本無「具足」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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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s 本作「三乘人」。 

( § } S 本作「法」。 

( W 】 S 本多-字，點去。 

(g > S 本多 I r 亦」字’非。 

(欄】 C . 厂 P .11 W 作「況所老雲，心風所說，前忘失後。」 W 心風二字*下讀，頗費解。 
( g 】 S 本「忘」作「妄」，非。 

(欄】 S 本作陛「下」， P 本作「階」，非。 

( § ;本「慈」作 r 茲」，誤。 

(™】 s 本作「心契」，據補-「契」字。 

( W 】 S 本多-上」字，後塗去。 

一 W ) S 本作「網明菩薩」， P 本作「冈」。 P 本無「問」字。 

( W 】 S 本作「法性理」。 

( W 】 P 本「-切」兩字旁注。 

(W ) S 本多-「化」字，今據增。 

(诚) S 本作「易變」，後加之號。 

( W 】 S 本無「著」字。 

( g ) S 本作 r 起」。 

( W 】 S 本無「是」字。 

(欄】 P 本無「耶」字，據 S 本補。 

(W ) S 本無「解」字。， 

一做) S 本多「當知是人，入暂惠」諸字。 

ati 不巧佈典 




w 络 * 髮 

(雌】 s 本「對」字作萄，又上有「所」字，揀補。 

(谢】 C . L . P . 口 0 作「佛為信者，施行使功德不朽」 ，句讀 未安。 

(挪)「整」字 P 本甚明，非「敷」字。 

(欄】 S 本「聽」字作「聽」， P 本作「德」，非。 

(W ) S 本作「法義」。 

(剛】 S 本作「雖是無思」。 

(挪) S 本作「稱上高大靖須與根」，按多-「高」字，又「裡」作「根」，非。 
(柳) P 本多-「出」字，衍 ：今據 S 本。 

(W ) S 本作「喻」作「貪」，疑誤。 

(雌) P 本作「煩憎除盡」。 

(g ) S 本無 「下」 字。 

( 2言本 r 无」誤作「天」。 

(佛】 P 本無「繩」字，據 S 本補。 

(柳】 S 本無「分」字。 

(W ) S 本無「當」字。 

(诚) S 本無「中」字。 

(側) C . 厂口 .124 讀「增聞」為「曾聞」，是。 

( § ) S 本無「者」字。 

(舰】 S 本無「為」字。 

(弧】 S 本「无」字作「不」。 

(朋】 S 本作「计计摩」，按计什為菩薩之簡寫。「摩」字下有「计」，即「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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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s 本無「所」字。 

(挪】 P 本無「不」字，據 S 本增。 

( § ) S 本「慧」作 r 惠」。 

( W 】即， S 本作「則」。 

(挪) S 本作「智惠方便」。 

(舰) S 本作「分別」。 

〔 g ) S 本「云」作 「中 」。 

(W ) S 本無「如」字。 

(S > S 本作「如是」。 

(W ) P 本多-「得」字，據 S 本刪。 

〔 W ) S 本作「答言」。 

(W ) S 本無「何」字。 

(郎) S 本多「萬_」兩字。 

〔 W 】曰字 S 本作「四」，非。 

〔加) S 本無「還有所觀」四字。 

(W ) S 本「觀察」下多_「知」字。 

( § 1 S 本無「如」字。 

(拙】 S 本作「如本從此門入」。多-「如」字。 

( 削】 C . 厂 P .13 W 「所2^有此分別」，按「此」字應作「是」。 
(觀】 S 本「對」作「答」。 

( ^ ) S 本無「諸」字。 

a ? {示巧 佛巧义》 


巧 g 巧掩 

(视】 s 本無「分別」二字。 

(削】 S 本作「己早」。 

(g ) S 本有「是」字。 

(淵】 S 本無「 - 」字。 

(视】 S 本無「25」字及「分」字。 

(娜】 S 本無「此」字。 

( 5 > S 本「想」作 r 相」。 

(g ) S 本「无想」作 「无 相」。 

(挑】 S 本作「答」。 

(说) S 本無「此」字。 

(规) P 本無「无心想」一二字，依 S 本補。 

(诚)「則」字，據 S 本增。 

(g > S 本無 r 可」字。 

(跳) S 本有「問」字，今補。 

(规】 S 本無「故」字。 

( § > S 本作「蜜」’誤。 

( W 】 S 本多-「即」字。 

(g > S 本 r 喫」作 r 要」。 

( W 】 C . 厂 P .143 作 「 W 此即有喫功用功課」。審原本，首「巧」字旁有兩點，即塗去，故宜作「喫用功課」 
( W 】 S 本無「功」字。 

(靴】 S 本多「若法」二字，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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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s 本俱無「法」字，巧。 

一 W ) S 本無「法」字。 

(g ) S 本缺「法」字。 

(細) S 本無「法」字。 

(娜) P 本缺「不行無為法」五字，巧 S 本增。 
(湖) S 本缺「法」字。 

(说) S 本俱缺「法」字。 

(说) S 本無「法」字。 

(W ) S 本無「法」字。 

一诚) S 本無「行」字。 

(诚) S 本無「得」字。 

【 W 】 S 本作「則化別授記」。 

(測) S 本無「不分別生滅是授記義」句，疑漏。 
(诚) S 本無「巧」字。 

【測】 S 本無「劫」字。 

(W ) S 本無「時」字。 

(狀) S 本無「燃」字，而多-「明」字。 

(蹤】 S 本有「三字。 

(W ) S 本缺「行」字。 

(舰】 S 本下有「言」字。 

( g } P 本作 r 敗栽」。 

尔巧佛巧文化 


巧 


( § ) s 本無「法」字。 

(朋) C . 广口 .146 作「-切法依自所思令巧」，斷句似不甚安，今不從之。 
(g ) C . 厂 P .146 誤「咎」為「各」。 

{ g ) S 本「則」作「即」。 

(W ) S 本作「著」字是， P 本作「不看」，非。 

{ g ;本作 r 人 I 己。 

一跳】依 S 本作「莫作 -人口 思量」，較勝。 

{ g 】 S 本無「言」字。 

{ S 】 S 本多-「或」字。 

{ g > S 本作「法性 J 。 

{ S ) S 本多-「澤」字，衍。 

1训) S 本作「佛非但住」， P 本作「佛性」。 

(饥) C . 厂口 .149 謂「分折」即「分析」。 

(挪) S 本「分巧」兩字，衍。 

(細) S 本作「承前修」，多一「修」字，茲補。 

〔诚】 S 本作「患」 

{ g ) S 本多 I 「停」字’衍。 

(測】 S 本無「得」字。 

(挪) S 本無「者」字。 

(離) S 本無「經」字。 

(舰】 S 本無「通達」二字，而有-「則」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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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s 本多-萬 - 」兩字。 

(綱】 S 本有「中」字，巧。 

(挪】 S 本多-「法」字，重。 

(视) S 本無「現」字。 

(挪】 S 本無「此」字。 

(辦) S 本無「人」字。 

(视】 S 本作「云如何答」，多一「 I 五」字。 

〔规) S 本「緣」字下多-段文，茲據補入。 

(饼】 C . 厂 口 .151 作：「真如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巧，了無所得」 。斷 句或可商。 
(W ) S 本「无」作「無」。 

(挪) S 本無「所」字。 

(视) S 本有「答」字。 

(g > S 本作「想」。 

(淵) C . 厂 口.151 作「離-切言說相」。「-切」二字誤加。 

(舰) S 本無「雜」字。 

(舰) S 本「相」下有「義」字。 

(舰) S 本無「若」字。 

(舰】 S 本無「說」字。 

(塞；本有 r 前」字。 

(狐】 S 本有「乃」字。 

(舰】 S 本無「 - 」字。 

@巧預巧巧史集 


培 


(挪】 s 本作「己」字，誤。 

品； 本作 r 道」。 

品) S 本作「即」。 

{ g 】 S 本無「住」字。 
t 扣】 S 本「在」字塗去，添注眉間。 

〔則】 S 本無「時」字。 
t 那】 S 本無「法」字。 

(郎】 S 本無「所」字。 

{ g 】 S 本無「性」字。 

(加】 S 本作「法法界」， P 本作「法界」。 

(郎】 S 本作「-切眾機」。 

{ § > S 本無 I 「法」字。 

(抑】 S 本有「己」字。 

(微) S 本作「來」’誤。 

(规】 S 本無「須」字。 

品) S 本作「曲。 

品) S 本無「助」字。 

(微) S 本漏去「笑普恩命」至「為未奉」共二十四字。 

(脚】 P 本奪「訟」字，依 S 本補。 

(擲】 C . 厂 P .154 請「詰」為一誌」之誤。 

(欄】 S 本作「詰問訖」，「詰」乃「詰」之誤：下文又誤「邏娑」作「遥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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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C . 厂 口 .1 结加「稱」字於「說」之下，原文無之。 

(规】 S 本作「達摩摩低」，是： P 本奪一「摩」字。 

〔 g > S 本作 r 令」。 

〔挪】 S 本字作「寮」。 

【做】 P 本重「說」字。 

〔规】 S 本無「行」字。 

(挪} S 本「且」字誤作「具」。 

(挪】 S 本無「論」字，非。 

(挪) P 本缺 I 「誠」字。 

( § ) P 本無「官」字。 

〔細】 S 本作 1— 官查。 

( W 】 S 本無「人」字。 

一 W 】 S 本作「門徒弟子」。 

(g > S 本「皆」作 S 」 。 

一辦】 S 本有「處」字。 

(撕】 S 本漏去「及教弟法門」 W 下至「修行處」，共十二 I 字。 
〔挑】 S 本無「具」字。 

【 gu S 本 r 和」作 r 知」’誤。 

品¥本作 r 弟王。 

(獨】 S 本無「巧」字。 

(删】 S 本下有「心」字，今增。 

尽 眾巧佛巧么化 


觀巧巧巧煌 
3 

一細一 S 本「思」作「想」。 

一规】 S 本作「離-切諸想，則名諸佛。」 P 本作「離-切諸佛，於勝義中」。 
品； 本作「着」’是。 

一诚) S 本無「行」宇。 

一挪】 S 本作「 III 要惡道」。 

(娜】 S 本作「轉經」， P 本重「經」字，非。 

品； 本 r 起」作「超」。 

(棚】 S 本 r 和上」作「知上」，誤。 

(微】 P 本作「准仰」。 

(綱】 S 本作「大福德」。 

(撇】 S 本作「當」。 

(撇；-無 「不」 字。 

(撇) P 本作「著積 J 。 

(嚇】 S 本下有「早」字，據補。 

(撇言本作另」’誤。 

(挪】 S 本作「景中」。 

(撇) P 本作「聞法」，後塗改。 

品 } P 本重 r 若」字。 

(鄉) S 本作「外事」。 

(訓】 C . L . 口 .1 泛讀作「少有人 畜直- 錢物當直」。 

(抓】「忍」字據 S 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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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s 本漏「勝」字。 

一奶】 s 本作「闕」，是。 p 本作「闊」，非。 

(測) P 本作「大義」，茲依 S 本。 

〔四 S 本作 r 超」。 

(桃)依 S 本增- 「境」字。 

【抓) S 本有「不」字，據增。 

( g } S 本作 r 教行」。 

{ g 】 S 本「未」作「來」。 

(娜) S 本無「所」字。 

A 細】 S 本無此經題-行。 

增注 

文成公主入藏，及唐蕃使臣來往與文化交流問題 ，可 參王忠《唐代灌藏兩族人民的經濟文流》 "八 i 。 
山口瑞鳳《古代吐蕃史考異》七下二父)。矢崎正見《文成公主么入藏^^^^西藏佛教^^與’义^穀響^^就^ 

了》<六九>。 

蓮華戒及法成資料， 可參下列各文；立花孝全 《穴口吕色口货 13 與法成之關係》 ( ti 。 芳村修基《力 弓、^ 
—弓《修習 次第》(至)：又《西域出上《法成師文獻》 (b 一一)。法成即吳和尚’藏名工 go nhow 的 rub 。 吐蕃敦 
煌後半期之佛教主要人物。詳上山大峻《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研究》上下；_二。 

上山大峻撰《曇瞒^敦煌佛教學》； 曾取曇曠之《大乘二十二問本》與《正理決》比對’認 
為許多相似之處。上山氏文中錄王錫敕，間有誤奪，如「理既深遂，非易涯津」，句有 讀誤： 「固知真違 




脱錄*巧煌 

言說 ，則 乘實非 乘：性 離有無，信法而非法。」八為對句 ，上山 氏奪上一乘字 ，按 原冊「乘」字補注於 
「寶」字之側。參看校記。 

附說摩詞巧及四川之营溪禪兼論南詔之禪燈系統 

藏文資料言及摩詞衍 (3 W ha yan ) 者不少，如法京伯希和藏文卷八一二及一一六、一一尤是也。其內 
容為 頓門五 方便’不觀禪定與十波羅蜜，摩詞衍遺說 ，可 窺一班。衍與梵僧蓮華戒爭論不勝 ，其思 想之基 
本歧異，從蓮華戒著作之 《修習次第》 (巧贾 van 背 ra 3 a ) 可 W 見么，重钻在於布施善行么巧無，禪家不重 
布施， W 此大受非難，凡茲二事，上山大峻已有文論么。 

藏文史書曰583-氏21^6巴者’即桑黨寺紀年 ( bsa 3- yas - lo - rgy . us ) 略記摩詞衍入藏1^前么禪學，對於益州 
金和尚 (思 -CU Kiun hva - san ) 之神通’頗多這染。法尊撰《西藏民族政教史》 ( 一九一二 0 年印行)稱「夭 
寶問 ，吐蕃遣秦希 ( gar -3 khan - san - 苗)等四人至漢地取經，遇神迦和尚’問回藏後事。遂授《金剛經》、 
《^地經》、 《稻桿 (节) 經》等一二經 。桑希請經千餘部，盤請.漢僧返藏。」漠僧未聞；若此神僧即益 
州金和尚也。金和尚即新羅王子無相，居成都淨眾寺，為智說再傳弟子。 W 「無憶、無念 、無 忘」一二句教 
義著聞^"一，然與《墙經》之「無念、無憶、無著」 蔑異， 實衍鲜漢之禪義。 

藏史矮言及無住禪師(巧 U - Cuse 3- Si ) ，見於《大臣布告》(空0曰巧0妄 a ^ ithal ^ 乂 ig ) 其文字略同於 
《歴代法貪記》之菩提速摩多羅部份，歴8^逵摩多羅、摩詞衍、無住、降魔藏諸禪師之名。又法京藏文卷 
一 一六內記眾禪家語錄，龍樹、達摩多羅外，又有無住、降魔藏、队輪、摩詞衍等。可見摩詞衍與無住對 
吐蒂影響么深，故頻見於記錄。無住居成都之保唐寺，為劍南保唐宗么祖。《傳燈錄》四有無住之機緣 
語 ，稱 其得法於淨眾寺之無巧。宗密則稱「五祖 F 分出，即老安和上(慧安)，有一俗弟丫陳筵章、僧無 
住遇魄開示領悟。後遮蜀中，認金巧 t 為師。」彼蓋轉益多師，復入無相之門下。無住事跡，《歷代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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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言么最詳，稱算為金和尚之備傳。至降魔藏即究州柬嶽降魔禪師，見《宋高僧傳》八。臥輪禪師有偈 
語，見於敦煌卷。 

金和尚示寂於寶應元年(韦六一一)，無住示寂於大曆九年(屯屯巧)，在摩詞衍入藏之前。金和尚曾 
住處寂禪師之德純寺，寺在資州_巾處寂人禍為唐和上。處‘叔么師即智説 ，智 說著作 ，存 於法京敦爐卷 
4840號題「般若波羅蜜多 必經疏 ，資州說禪帥撰」，則北宗禪之要籍也。 

桑希至唐上求法，與金和尚同道經南詔。南詔亦盛行南宗禪，大理國張勝溫繪長卷中菩薩，間註其 
名，自四五至五十一，序次 如下； 

達摩大師慧可憎碟大師道信大師缺(應是；：忍)慧能大師 
神會大師和尚張識忠(下略) 

此南詔之禪燈系統，張和尚地位極高。和尚張唯忠者，即所謂荆南張，亦號南印。裴休云：「荷澤傳 
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州圓，又傳柬京照。」(《圭峰禪師碑銘》)《圓覺經略疏鈔》 四云； 「磁 
州法觀寺智如和尚，俗姓王。門下成都府聖壽寺唯忠和尚，俗姓張，亦號南印。」唯忠弟子即東京奉國寺 
神照一心 i ， 驗 W 宗密之《禪門師資圖》，神會傳磁州智如，智如傳益州南印，南印傳東京神照，大 理國所 
尊祟之和尚張唯忠，即益州南印是矣。 

見於吐蕃記載之禪師，若金和尚原主成都淨眾寺，無住主成都保唐寺•，見於南詔圖么和尚張唯忠則住 
成都聖壽寺，直接神會么薪傳。二一人者，皆出自四川，巧見四川南宗禪之流行。王錫《政理決》，記摩詞 
衍依正么和尚，有降魔，即究州降魔蔵，大福，一般皆指西京義福。又有「張和上^仰」，法京伯本確字 
誤作「准」，茲據倫敦本。「作仰」名未知有無誤外。頗疑張和上應即南詔張勝溫圖次於神會下么張和尚 
唯忠 《 t <7 其地位專承曹溪門下荷澤么法統，故摩詞衍亦依止之。禪家每轉益多師，如無住出於陳楚章， 

偉2不頤巧巧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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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巧 巧巧 


1 神秀丄 


達摩—慧可—僧谋—道信1弘忍- 


r 慧安 


普寂 

義福. 

究州 

降摩藏 摩詞衍 


曹溪_荷澤 

慧能 神會 


德純寺(資州) 
德純 

智読——處寂 I 


陳楚章 - 


聖壽寺 


磁州 張^忠^東京神照 


智如 


(益州 

南印) 


大雲 

道圓 


圭峰 

宗密 


淨眾寺 

金和尚 

無相 r 淨眾神會 


洪州 

道一 


保唐寺 

無住 

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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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慧安再傳，又事無相受緣。南印本出荷澤門 ‘ h 之再傳，得嘗溪深旨，無 w 為證，復見淨眾寺(神)會 
帥(《宋高僧傳》十一)，如是又為金和尚之傳人。依此宗密《禪門師資圖》載鹰詞衍出於神會之門，眾 
流會歸於曹溪，宗密為唯忠之再傳，其言自非無據也。小曽宏允氏過信《歷代法寶記》，必欲將摩詞衍列 
為禪北宗中之保唐寺派，柳田聖山己辨之，今不權論。 

此文原載一九七0午《崇基學報》第九卷第二期，臺灣藍吉富收入《大藏經》補編 


註釋 

(-) 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沙門玄照，太州仙掌人也……。途經速利，過親貨羅，遠跨胡疆，到吐蕃 
國，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漸向閣聞陀國……。後因唐使王玄策 歸鄉， 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觀，重謂西天，追 
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羅國，蒙王發遣送至吐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 

二 I ) 又「玄太褲師……永徽年內取吐蕃道，經泥波羅到中印度…。」 

又「道生法師，並州人也……，貞觀末，從吐蕃路往遊中國……。」 

二二 ) 《廣韻》十二蟹 .， 「爾，乳也。」 

(四) 見《大正藏》五-冊，頁 III 校語。 

(五) 詳立花秀孝《唐蕃兩國佛教之交涉」。《宗教研究》，新 - r 六六七。參佐藤長《西藏古代史研究》，頁 
亡九九引。 

慶尔巧佛巧丈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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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巧憎 

(六)「曲結」為聖王之稱。松妥嘴木布，《唐書》作弄變巧普，即棄宗弄奖，即 Sroo ssan S ( Khri sro 口 
口 rt 沒 3 】。 

(亡)關於文成公主事，參寺本婉雅《于阳國史》，冥四、五八。文成公主造像在青海(《文參》一九五 t ， 五，頁八 -) 。 

(八) 據《衔藏通志》卷六按語，其材料蓋據布達拉宮經簿，與 BC wton 書相同，見該書貢 - I 1111— 一二四。按《通 
志》雖 非第- 手史料，然所記亦有來歷，勘 WBC wton 《佛教史》： 

己勒布王 "roul P0 〔 hi rgyal ) 

鄂特臣爾郭怡 =Hocj Ner glo c 立 
拜木薩 =bal 30 -bza 指尼泊爾王妃。 

譯名皆符合，參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頁五五。 

(九) 關於 rph「cl sn 普 ’可參 Waddell : Lha 沒》|芯 systeries , J 乏 S 历一八九五二五九頁。 

一十】 《舊 唐書•吐蕃 傳》上 .. 「天寶十四載，寶普乞黎蘇籠獲贊死，大臣立其子婆悉(按應作娑悉，即 sras 】 獵贊為 
主，復為寶普。」《通典邊防》六云「天寶十四載，賓普死，其子立，號乞舉悉籠納贊。」譯名略有歧異。王忠 
《新唐書吐蕃傳塞證》引《吐蕃歷史文書》云：「羊年(天寶十四載玄未，五五)父王近臣為兵±所殺，似贊 
普己於前-年车，唐人據吐蕃使臣報喪之曰而書，故差一年。乞黎蘇籠獵賛應即案隸縮寶 ，譯 名當有誤。】」按 
S 黎蘇籠彌贊、之父王應是棄隸縮葵 (Khri Ldo 留 SU 口口 rtsan ， 亡 0 四 I 4 J 五四)参看佐藤長《西藏古代史研究》， 
頁八二|二王統表。王毅《藏王馨》附各王表有出入。(《文物》-九六一 ，四， 頁五) 

( M 】碑文見 Tucci = 叫立巧 7 - 03 打 S of 77 灯至当 Kvngrs - 【 W 下簡稱 TTK . 】頁九六、九七。其英譯云 __Thn S3 口 le 
of 带 p-rul mna。in 置的 a, th 巧 temple of 卫曲 30 0-e founded by th® ohinese." 同書頁四五’又頁八二注 
九二，參佐藤長書頁六-、六 I r 又頁走九九。 

藏語原文如下 -rgyu 口立 gs ra 30 c-ei ^tsun 口 I 岩 K - alv* 、 ；ra wai rgya 口 tags ra 30 c - e - 碑中之 r ^ gya 即指 
唐，如《唐蕃會盟碑》，首句每見 __ syaohen = 二字，即大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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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 胡嘉《有關文成公主的幾件文物》，《文物》-九五九， - VJ 。 

(- 二三何藻翔《挪崖詩集》「供佛大招寺」詩注。關於西藏早期佛教有關史實，可參金應熙《吐蕃之興起》，《嶺南 
學報》第八卷第-期。 

(-四】見《佛祖統紀》卷二十九。 

M 五】 Tucci 於 TTK. P . 71云 **lt 的 eemw ascertain 艺 th® wrol^ iDtsan Wga 3 口 0 t>uilt two ohapels S Lhasa- ais 

& 的 mort 巧 ci lliw dm 的 0 瓜 nawnt 扣 - 扣 ncH 三的了立 111 乂 130 的 milDI 巧 ^ 了 at 一了巧卫巧 mo 0 如 w 扭 m re 曲 11 乂 focncioci 了方 C 了 ino 扣 m wife 
wnd on wooocn* cM w 了曲 ^ 0 曲 Iloa 「必 <扣 扣。的 - 一 oenci 巧 cl 口 < C 了 in 巧的 ® 

A - 六】参看場本善隆《敦惶佛教史概說》，《西域文化研究》第-，頁六六。 

M - V * 】見 TTK . 貢四七180吴譯云： 

>一 一了 ® time 0 一一了瓜一 oert 了曲 noo 的 to 『 K-r_ wrori 口 twwp 一了 0 a 可 ® 了扣『 0 一丑 W 的扣 W 曲 W 一 octlej 巧 d W 了方了 W 扣扣一了 n 
1 DO 归 irm 瓦 0A W 了 ® 田 ccicllli 的一厂扣 $• Aft ® 『一了曲一 tim® C 口一 0 一了 0 tim® 0 一 一扣 tl1m 「 K-rMd 瓜。 t 的 C 広 CTrtw 曲 n- $ 了瓜 3 U1® 
TomfJI® 0 畔 K<to 0 -C 『一 3 田 rwgl clmw 「 W 曲 W CTCil 一曲 ncj 一了 ® roccicj 了方一广 WW WW 的口 rwotiw 瓜 d fi<n 巧 r 曲 tion 的 cu 扣 wrod. 

此碑劉立千譯稱《興佛證盟碑》，載《康藏研究月刊》第二六期。 

二八) Kva c-ur - 名 ’ Tucci 疑取自漢名之瓜州’ (TTK. p .62 ) 尚乏證據。 

(-九】参王忠《新唐書吐蕃傳基證》，頁二 II 。金城公主亦篤信佛教，供香釋迦牟尼佛。據環..自和阳逃來之佛僧， 

多得公主之保護。見佐藤書頁 二| 九 0、 九八。 

M I 十】桑巧寺之建，《西藏王統紀》 【王 巧暧壽本)有極詳細紀載，謂於兔年奠基，復於兔年竣工，歷時-紀。然滋 
多異說。參 TTK P 空，注八五。師 《 isi 佛教史》，頁九「蓮華生」。 

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山南乏行】桑蘇寺條，記該寺現狀甚詳見《文物》一九六 r 六，頁五八。 

二 M ) 《望月大辭典增訂版》之 0 .宵. 108 6尝巧迈否 ita 條’又 Tucci ， 。 Minor 巧 uddNst TexT ( w 下簡稱 MBT 】II ’ 
P .8 .此書收蓮華戒之《廣釋菩提心論》原本。 

g 尔頤佈 f 父樂 


3 朗 


巧繫巧巧 

M |二 ) 巧 C wton 書言印度派為 - T 扣巧 n 3 cn 五 -- U 漸門派，中國派為 Ton in 口青頓門派，所言之 - r 受曲互了 i 
0 -an 3 W ha ya nahi slob __ 即謂大唐大乘和尚摩討衍之徒眾。 m 芭 is ohandra Vidyabhusana 在其巨著>1 W 安 0/y 
0、/3廷虹3 口 •爸 7 CKWm 扣 la 竺3:條云 = While in Tibet 了巧 sciica 芯 ci th 巧万 eligiocm < ie€w o 一 Dure 可扣 arna - 

S 曲 m-CT 了扣 < 曲扣 3C1 仍的 nttor 曲又伯 it 曲 Id 乂 cirofrowtin 。 扣 nd roxlD 巧 Ilin 但狂 CIlin® 的 o mo3f< neim 巧 cJ MW 了扣 X 曲 3 山了 o 扣了曲 

Z^HShang ( 和尚】為人名，未允。 

M |二三島旧虔次《戴密微「号4>《法論」》，《東洋史研究》之 0 .一 7. 4. P . S 0. 

神田喜-郎《敦煌學五十年》引 C . 厂 Tuc 立書評，通報 XLVr - 九五八，四 0 四 1 四 0 八頁。 

{ \ \ E\ ) L. G\\ 巧 S, Descriptive 0 化 talo 爸巧 of th 巧 ohinese Manuscripts fro3 Tun 工 uang in th 征巧 ritish /\/Jusocm. P ^S7. 

M I 五】牙即「互」字，佐藤書讀「幸」為「身」字，注四五，見頁八二-，非是。按李壁《麓山寺碑》「幸為住 
持」亦即「互」字，見下。参《-切經音義》卷四「寺起」條，音巧固反。一《大正藏》五四 . lillllo 】 
二|六】沙州陷蕃年代，《西域水道記》：「沙州25建中二年陷」，其說出《元和郡縣志》，與敦煌所出沙州地志相 
符。時陷蕃者為壽昌縣。 

M I - P 】又《冊府元龜》九八 0 《外臣部•通好》亦載之。 

二 I 八)見 Tucci TTf < P . 70’ 又 7*0 5 asa 巧 eyoncy P . 136。 

鐘铭原文云： ( 依佐藤，頁八 o 四】 

dri- 0 了征三口 0 了這 < 曲 3 - 了 M/tJtw 曲 n F>o 万了 ri -aro wro 万 CTrt 的 U3 / 归乂 ~ cfc XX 的 3 曲 3 hl^rwns/:. 、 妇 ru。cw dun Jar 扣 CT 曲 「 <on 
t>clw 吃一 o mo 打\^曲万 C 了 cbl 万乂 一 的 / 口归 < 瓦 3UW 口了 o 『归<化互 wlon rin 0 了巧 n 但名的 CTIC 口 m 的 o ‘ 

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桑窩寺鳥策大殿門廊懸掛唐式銅鐘，上鑄有古藏文，但未錶出其瓷識。 

二 I 九】「诱」見《廣韻》四十九有，與秀同音。《漢藏對音千字文》「連」，音 c , 0 「昇」立 ncen 讀入審紐。此诱 
讀 cen ， 則為照紐矣。 

二二十】《化蕃歷史文書》稱棄松德黃娶 Tshew Pon 女 rm 曲 「 gyal 广 don wkar . 生牟居贊及，撒松寶。關於德贊皇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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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參佐藤書頁八 o 二。 

〔三 -) 理盧氏，即《唐蕃會盟碑》之 bro ， 見李方桂文 NIII 八，《通報》-九五六，九七頁，引 广 alou 說。又 
Tucci , IVIBT ， 三七頁。《唐書•吐蕃傳》：「尚婢姆，姓沒盧，羊同國人。」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謂沒盧 
疑即魏之「莫盧」，然地理未合，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頁二 I 五，蘆氏條。王忠糞語藏文五邹遺教記吐 
蕃兵制，其「藏如」之上藏四千戶所皆沒盧氏 (-bro )，蓋吐蕃重要官族。參該書第4^、_五二頁。 

二二二 ) 見《四分律》 一 二四，即所謂依止阿闇梨也。此與得戒和尚之為從受戒者，同為師之-種。 

二二 Ml ) 《日本續藏經》 第-輯第二编 ，第 -五套 第五冊，頁四三五。 

二二四)見《金石萃編》八-嚴挺之《大智谭師巧瓷》。 

〔一二五 un o § c / ‘石暑户立 asa 口 .263 引有云：「……其賊七人’不漏天網’並對大德摩詞巧推問，具中衙帳，並報 
瓜州。昨索賊釘咖，差官銅(鋪】送。」 

(二 I 六)《求法高僧傳》，玄照梵名般迦舍末底，唐言「照慧」。又末底僧詞，唐言師子慧。「末底」與「麼低」， 
蓋同語異譯。 劉宋時 ，譯《妙法蓮華經》之達摩摩提，名與此同。 

(三七 ) 此魄見《金石萃编》八(唐一二作】《八璋室石金補正》，頁五四。又《湖南通志》金石門。 

(111 八)此處應於「訖」字斷句。訖，完了也。 

( 二|九 ) 「奉進止」 ， 唐人留語。自唐2^來，率^^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見《通鑑》 
唐德宗貞元元年注。 

(四十) C . 厂 P. 162。 

{ 四 / ) Minor 巧 uddh 受 Texts ^ . \\. P.33 

(四二) P 本作「邏娑」凡三見， S 本刪去一段，且作「邏婆」，凡兩見，*婆當是邏娑之誤。 

(四二 I )§/§/• 蔓曼立空 rex 方 V . II. P . 33 

〔四四)勃字，《唐蕃會盟碑》譯文每作 Prefix 口-，如「勃藏」之為 bzan 。， 見李方桂 Inscrip 二 on of thn 這 no - 

矮巧頤佛巧丈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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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巧增 

叫 ib 空 an Treatyof 泛 1-822’ 《通報> i 九罢 C 五二頁。(該碑 N .38) 羅常培 < 唐五代西北方音>頁|八 O 
「 W 全字對前親音例」及頁-八六「有聲無韻例」，勃 b ——兩條。 

(四五】《庚韻》二十-麥：「碧、艳、水石聲也，力摘巧。」又四弗：「街，引《爾雅》山多大石帮，馨字同。」同 
部「费」字下云：「或作馨，又音學。」是原有數音。 

(四六 ) Tucci : TTK P . 81,注 1一| 六。 

(四七】藏語語首每喪失， B 可不讀出，參金鹏《藏文動詞曲折形態在現代拉薩語裏衍變的情況》，《語言研究》 
r 頁；二|，~九五六。 

(四八】 Tucci : TTK P . 79,注四九。 

(四九】 Tucci : 7*0 Z . 立安 a 巧 P - 一 19。 

(五十】 Tucci : S 巧叫 P - 32。《西藏記》上所謂宗角疑即此。 

〔五 - 】阿商達蘇哩廟者， roc ’ ston 書作 0 tanta nc ri 伽藍 (- 二六口)參佐藤書，六六。 

〔五 II )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文物》 -九六-年 ，三。山南之行(昌珠寺】，「昌珠」即昌諸。 

一五二 I 】見李營《大照谭師塔銘》。 

【五四)歐陽無畏撰《聊嘛教》，其中「哪嘛教的創立和災難前傳」論蓮華戒當日與漢僧大乘和尚辯難，猶未悉漢僧即 
摩詞衍，蓋未睹敦煌此卷及戴密微教授之譯本，歐陽氏文，見《西藏研究》，頁二一八。 

〔五五)《舊唐書•德宗紀》：「建中元年十 I I 月辛卯，韋倫使(蕃】回」，與吐蕃宰相論欽明思等五十五人同至，獻 
方物修好也。」 

〔五六)《德宗紀》。 

一五七】見《舊唐書》-五九《路随傳》。 

(五八】參岑仲勉《唐史餘港》「德宗朝兩呂溫陷蕃」條。 

(五九】 C . 厂 P 30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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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其詞 如云： 「只恨隔蕃部，情懇難申吐，早晚滅狼蕃，-齊拜聖顔，」(《菩薩蟹》)「敦煌郡 ，四 面六審 
圍」、「龍沙塞，遠路隔煙波，每恨諸蕃生留滯，只緣當路寇仇多，抱屈爭奈何」一《望江南》】。《葵普 
子》詞云「本是蕃家將，年年在草頭，夏日披 fi 帳 ，冬 天掛皮裘。」寫塞外景象 ，尤 為真切。《花間集》毛文 
錫有《寶普子》詞，參《敦煌曲初探》，頁~ - 0。 

〔六一】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童山圖》，《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一，第二卷第五期下冊 ，頁 四九。按因文殊師 
利菩薩居住五書山之傳說盛行，引起佛教徒對五臺山之景慕，遂有五臺山圖之製作。影響所及，西傳敦煌，東 
流日本。文宗開成五年日僧 圓仁巡行五臺，亦攜五臺王化現圍 W 歸。敦煌莫高窟中有五量山圖遗跡，猶可見當 
日之芳徽盛軌。 

( 六二】見《續藏經》本《善慧大±語錄》。 

一六|二】龍大圖書館秀氏文庫 ( 0 二四、二二四，詳芳村修基《徴私行路難》殘卷(《敦煌佛教资料》，《西域文化研 
究》第 - ，頁 - 九 - 】，斯坦因目3017亦即「徴、5=行路難」。 

入矢義高有文論「薄心行路難」，《课本頌壽佛教史學論集》 ，頁 ^九。按「徴、山」二字宜作「激心」，義即 
「澄心」。 

〔六四)《全梁詩》十一 1。 

(六五】參看藤枝晃、竺沙雅章、山上大峻諸氏論文 ，分 載京都《東方學報》。 

(六六】敦煌所出有臣黎化希和本(簡稱 P 本】及倫敦史坦因本(簡稱 S 本】。此處所錄，巧伯本，而校 W 史本。 

(六七)《歷史研究》_九六五，五期。 

(六八】《東洋學報》四九卷第三、四號。 

(六九】《印度佛教學研究》二‘二。 

(七十)《印度佛教學研究》-四之二，一九六六。 

( AM 】《石演先生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九五八。 

@巧頤巧巧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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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巧巧 

(走二】《印度佛教學研究》 111- 1。 

一七|||】《東方學報》京都三八、 111 九冊。 

(古四】京都《東方學報》五二 I 冊。 

( t 五】見其徒神清之《北山錄》。 

(亡六)今四川資中。 

( 4^4^】白居易作《照公塔瓷》稱，其學私法於唯忠法師。《全唐文》六八。 
( 4^八】方國瑜考證張唯忠事跡甚詳，見《雲南史抖目錄概論》，第九 I I 八頁。 



京都藤井氏有鄰館藏敦煌殘卷紀略 


日本西京私人藏家， W 住友氏之銅器、藤井氏之聲印為最馳名。藤井收藏、之所，曰有鄰館，為藤井齊 
成會所經營位於平安神宮之側，前臨小河，夾岸壺楊，風景絕佳。皮藏古物，門類之富，為京都冠。 
主人藤井守一紫城氏，溫义爾雅，自其先大父藤井靜堂善助氏即精馨藏，網羅宏富；而内藤湖南博±實 
助之馨定。吳清卿、端午橋及黃縣 T 幹圃樹偵藏物多歸焉。所積靈印，逾巧千事，因顏其藏印之齋曰譜靈 
莊。延平蠢圃田氏任考釋，歷時三年，積稿共五^冊，已刊者有周秦部份二冊。大正甲子間，内藤序么， 
記其經過甚詳：： 

一九五四年夏古月十八日，余在京都，因友人京都大學助教藤枝晃氏之介，至有鄰館參觀。館凡 H 1 層 
樓，樓下貯石刻、轉、瓦、墓誌之屬；若嘉平、正始石經殘石，端方舊藏隋寶梁經殘石，漢單于和親轉及 
不少澳畫像轉石，皆陳列於是。二樓則為銅器，秦二^六年銅權及隋開皇二年金銅造像皆佳品。一二樓為藏 
印之所，計黃縣 T 氏舊藏印一千一二百六十五方，飛鴻堂舊印六百五十二方，及陶齋之周代私靈，暨其得自 
吳大徵之燕將渠名鉢，王文敏之「萃車馬靈」，陶北滨之漢晉間印皆在焉，琳玻滿目，為之留連竟日。 

八月一日晨，予至住友男爵家參觀銅器。午後偕友人大谷大學教授中田勇次郎、立命館大學教授白川 
靜二君 再度至有鄰館，值平凡社為重編《書道全集》，中田君正熱其事，有鄰館藏物多被借攝製版。是日 
藤井君出示唐儀鳳二年廚單，及項子京舊藏《唐陸柬之臨蘭亭帖》；一)，相與歎賞。又示1^西域所出佛經 
殘葉一匯，中有少數回訖文，計共百二十片，裝德精美 •，予 展玩不忍釋手。最後藤井君取出一古寫殘葉， 
W 玻璃夾之，審其文，乃述荷堅迎鳩摩羅什事，背為佛經，據云出於新疆。於是藤井君導余至其私人圖書 
室，時已四時許，館例即將朗門，諸友均先後離去。余蒙藤井君許可，獨留室中，見一巨大木賴中度藏敦 

撇 i 不巧佛巧义柴 




^巧*巧巧 

煌寫本殘葉數十事，皆政玻璃夾護，任余潮覽。余既感其雅意，深喜眼福么非浅，獲窺全豹，乃盡二小時 
、之力，而遍覽之，化紀其大要。藤井旋出目錄數紙相示，楷書端正，其首 题云： 「何彥昇秋肇中丞藏敦煌 
石室唐人秘繁六十六種」，乃知藤井君所得者，即何氏舊物。因檢勘之，止得五十八種，尚缺其八。而目 
錄中有《太公家教》殘卷，亦不在藤氏所得之內，蓋早散出者。查《太公家教》，羅叔言曾藏之，關影載 
於《嗚沙石室古佚書》中。王國維有跋云： 

宣統己酉歲’法國伯希和教授言其所得敦煙書籍’有《太公家教》一卷’其書已寄色黎’未之見 
也。去歲伯君郵寄敦煙古籍影本數百枚，亦無此書；頃於羅叔言參事唐風樓中見此卷，蓋同出敦 
煙千佛洞，爲斯坦因、伯希和二氏所遺。又石室遺書未歸京師圖書館時流出人問者也：一。 

唐蘭亦曾藏有《太公家教》殘卷 S 丫北京圖書館藏亦有《太公家教》一卷，列乃字二走號，文見許國 
霖《敦煌雜錄》下輯。 

當光緒二十六年(一九 00) ，王道±發見莫高窟石室，經卷始流出人間。葉遐庵言當日地方官曾取 
1^為銳贈，先傻不下數百卷。其後張镇建、許承堯、麵壽樞等所得即此類^:又新民梁氏素文清末官甘 
肅，亦於當地收有笼集。造斯坦因、伯希和先後捆載而西。宣統二年 二九一 0) 清學部始派員攀致其 
餘物歸於京師圈書館。其稍有慣值者，據云在途次盜竊1^盡。羅振玉序《鳴沙石室佚書》，深致憤慨？、~。 
當口被盜么經卷，究為何物，向來末有能明言之者。友人張虹聞諸故京老輩云：何彥昇於宣統二年官甘肅 
藩司，代理巡撫，當其任内，適學部咨陕片總督調取鄰煌經卷 ，著 何氏收購到京。抵京後何氏化父其子曾 
威(名黨舞)。時宵中冊數，報有卷數而無名稱及行款字數，故-卷得分為二三， W 符報清冊之卷數。何 
醫威為李木齋盛擇之婿，故菁英多歸李氏及何氏。李之親家刹廷琢與其親友亦分惠不欺_心一。今有鄰館所藏 
敦煌殘卷 ，據目 錄即何秋舊薛物。知當日何氏竊去之數，即此目所列，己有六十六穗；另有囘乾文二 h 餘 



事，此敦煌學史上一段公案，得略表白於世’亦一快事也。至於李木齋，所藏尤富，據諧有四百卷左右， 
並編有簡目，其佳者，如隋太子膺佈施文字畫像，上有飛天，當日京師人±切為異品，今亦歸扶桑。又建 
衡二年索統書《道德經》残卷，李氏曾取名其齋曰建衡閣者，現歸友人張虹，蓋得諸李氏之女。又其著 
名之《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則歸日人小島靖君 ，巧 田亨曾為考證。余於 
有鄰館又獲睹梁天監十六年《誠實論》及貞觀二十二年八月一日《顯揚聖教經卷》(卷五)。貞觀卷 
上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一印一方，亦李氏之物。葉遐庵云；「劉、李、何二一人所得敦煌殘卷，何 
早卒，除其生前贈友者外，聞亦歸李氏。愈知李劉二氏多佛經1^外之典籍，偶露麟爪，難窺其秘也。近年 
李、劉皆去世，所藏始分別散出。余首介紹中央圓購 入二百 餘卷。聞劉氏經卷約百餘卷，歸於張子厚，張 
固劃戚也。李所藏由家屬析分各售，不復能聚二^」是何氏之物，後歸於李氏凡將閣 •，藤 井氏所藏 ，非 
逕得於何，乃得自李氏者。有鄰館所藏此批敦煌殘卷，離為數不多，惟其為何彥昇舊藏，正可據 W 考查當 
時經卷遺失之情形，故表而出之，想亦談敦煌學掌故者之所樂聞也。 

有鄰館藏物，均經選影為《有鄰大觀》，煌煌四館峽 ( •，一一。另有《篤敬一二寶师》一書"一一二一，內影載敦 
煌經卷多種，上舉貞觀《顯榻聖教論卷》，即在其中。又有北魏《大般若經卷》、北魏《佛名經卷》、隋 
開皇一二年《華嚴經卷》、唐長廬一一一年《天皇梵摩經卷》、唐草書經卷(吐魯番出，有王晉卿題記)大半為 
李氏盛鍾舊藏。 

敦煌經卷散出後，日本人±頗多觉購，若前關東旅順博物館藏敦煌寫經六百二一十八件 ，新 疆所出 
九十九件 (. S 。 而大谷大學 (一 5中村 不折氏 (.5、 富岡謙氏 (.i 所藏，皆其著者。藤井有鄰館所得何氏 
敦煌殘卷，多為書札牒狀，為重要之經濟杜會史料，倘能全部整理刊出，則嘉惠於學林者譜矣。 


藤巧氏所藏敦煌殘卷簡目(何彥昇舊藏) 

普化類 

(一)起「凝寒十一二郎」數字，共六行，巧書，極道麗。 

(II) 起「孟冬己寒」句，正楷，巧五行，末有「（月五日輪臺守捉典傅師表」字樣 
(一 二)沙州旌節官帖，巧巧。 

(四) 與四海平慷帖，卡六行，背書日睛。 

(五) 起「季秋漸冷惟都督公」句，韦行。 

碟狀觀 

多數有年月，1^開元最夥，大中、乾寧各一件。 

二)閒元二年(也一四 ) 一二娘狀。 

(一 1) 開元屯年(走一九)三巧廿八日戍使别善狀。 

(III) 開元古年四月押官健兒李牒。 

(四) 閒元也年 111 巧群頭趙元爽狀。 

(五) 開元古年四月九日典殘狀。 

(六) 開元八年(屯二 0) 四巧廿扣日典揚牒狀，大字行官印。 

(走)閒元九年(七二一)十二月長巧坊牒。 

(八) 開元十年(屯二二 ) 一一一月西州牧馬所狀。 

(九) 開元个年置： ：：： 西州牧馬所狀。 

(一 0) 閒元个年一二月二 u 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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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開元—年二百一 口牒。 

(按何氏原自有開元千年一二月牧馬所給谐子大夏化狀，及開元十年一二月虞侯郁狀。藤井氏購入時已缺。) 

( 一二) 開元十六年(屯二八)金滿縣 h 司孔目官牒。 

(按《唐書•地理志》’金滿縣與輪臺’同屬北庭大都護府。) 

( 一三) 閒元 h 六年五巧仇庭牒。 

(一叫)閒元^六年九：牒。 

二近) 大中四年(八打 0) 令狐遠牒•一化一。 

( 一六)乾寧四年(八九屯)一二月一 ^百姓張德政蝶狀。 

(一屯)絲海經略大使狀。 

二八) 石堡守捉狀。 

(上二種無年月日) 

二九) 四月二十一日殘狀。 

(二 0) 一二月牒狀。 

(一 11 ) 又一二月牒狀。 

(1111) 五月牒狀。 

(二 111) 1 月牒狀。 

(上俱無年號) 

宗教頓 

(一) 道書何目原題《曆經》，按文中記叩齒事，應是道書、之類。 

(二) 《式义摩尼六法文》一卷，題大中屯年 S 月一日尼沙彌虛妙記。 

巧 K 巧佛巧史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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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巧培 


(二一) 《佛頂尊勝瞄羅尼經》。 

(四) 記巧堅迎羅什文殘葉十一行，背有佛經。 

(五) 齋戒文-件，二十二行。 

(六) 《蓮華經》殘葉，背繪一馬，馬之臀部記一梵字 ，馬 亡為西域人，其旁梵文兩行。 
(尤)《勸善經》題貞元十五(走九九)廿二日 


-九】 


歌讚類 

(一) 《五更轉》前為十五願合訂為小冊 ，行書古拙， 用厚粗黃麻紙寫十五願八十六行‘ 
一二十六行。 

(二) 《聖太子歌》一卷，九十二行。 

二 11) 歌曲一件，四行。 

( W ) 《聲聞唱道文》八行三 i 。 


《五更唱 


雜類 

二)人名錄，六巧。 

(一 1) 脹目，十一二行。 

典他為佛像，茲不著錄。义有《反切》一卷，未見。何氏原目中，尚有《太公家教》 一， 祭文一 
《孔子巧託問答文》一(有天福年號)，藤井氏藏均無么。 

又有回絶文二十餘件，亦何氏镑藏。 

凡右所錄，出於匆遽，慮多部誤。惟藤井君殷勤盛意，貪深感篆 ，用 誌于此 ，永矢 弗忘。 

一九五四年十 


月 



附五更轉影本 

日本藤井有鄰館所藏李木齋舊物《五更轉》小唱本，傅芸子既錄其文載《白川集》(二四四買)中， 
近任二北撰《敦煌曲校錄》，復據《敦惶擺瑣》收伯希和目3065之《太子入山修道讚》，15校李氏此本， 
定為五、五、毛一一一句式，於傅氏所錄句讀文字，諸多改易。煩藤枝晃教授郵來有鄰館此本影片一份，既拜 
其嘉號，驚喜之餘，因取《白川集》再校一遍，知傅氏鈔謙尚多。如一更之誤「涼」為「寂」 ，誤 「播」 
為「墙」，誤「戲」為「數」，誤「論」為「輪」。二更之誤「纖」為「纖」，誤「艦」為「盈」 。兰 
更之誤「吁」為「叮」。(原本誤鈔如此)五更么誤「頂」為「頃」，誤「第」為「第」。二更么「既 
般」，原文非「既」字。五更么「因充果滿」，「充」字原文明晰可辨，而傅文缺之。凡此皆失寶么處。 
任氏未睹原本，遽 W 入校，亦復沿誤。考《五更轉》佛曲見於敦煌寫卷者不一而足，若山虞羅氏所藏之 
《歎五更》一套，載於《敦煌零拾》。前北平圖書館藏者，見於許國霖《敦煌雜錄》。己黎所藏者具載劉 
復《敦煌摄瑣》，鄭氏《俗文學史論》之尤詳。惟皆過錄其文，未有將原本影刊者。茲將此冊並十五願全 
文附影於後，存其真面目(圖十一 ) 。藉供治敦煌俗文學者么參考欣賞，丙1^酬答藤枝君之雅意云。丙申 
夏饒宗頤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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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是館興建始末，詳昭和十-年四月出版之《有鄰館要竟》。 

{ 11 ) 巧藤虎 《 a 諫莊印譜序》云：「黄縣了幹圃郎中樹榜，喜收藏。魏二 I 體石經巧石之始出，幹圃先獲之：其餘吉金 
瓦當，皆多奇品。所藏印-千四百餘事。前數年，有獲其藏印而辈致此間者，藤井君靜堂 W 重值購之，是發飄莊 
收儲之所由也。俟後數年，所獲益多。吳清卿、端午橋諸家所著錄，最精者亦入焉，積至四千餘事。」 

二二 ) 陸為虞世南甥，此冊《宣和書譜》著錄。 

(四】《觀堂集林》二十。 

(五)見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敦煌著古工作展黄概要》。 

(六】見所作張虹《寄傳庵敦煌圖錄序》稿。 

( 】羅福頤《敦煌石室稽古錄》云：梁 K 民初寓潘陽，近數十年間，豫品出脫殆盡。 

(八】羅氏《鸣沙石室佚書教》有云：「往者伯君告予，石室卷軸取捕之餘，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學部，移婚甘瞧，乃 
當道惜金，濡滯未決。予時備官太學，護陕甘總督者，適為毛實君方伯一慶港】，與予姻好；總監督劉幼雲京卿 
(廷深】，寅同鄉里：與議購存太學，既成說，學部爭之。比既運京，復經盜竊，然其所存尚六七千卷，歸諸 
京師圖書館。及整比既終，而逼天告警，此六 Jr ■千 卷者，等於满晋。回億當時，自悔多事，此可戚者二也。遗書 
竊取，頗流都市 i 然或行剪字析， W 易升斗；其佳者或挟持2^要高價 i 或薇匿不 W 示人。遇此搶荒，何殊覆紀— 
此可戚者三也。」按據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序》，當時京師圖書館入錄之本，計八千六百十九號，民國 
十八年胡文玉檢閱未登記之殘葉，又增編-千一百九 十二號 ，都九千八百七十-號。 

〔九】參看葉遐庵《序》。 

(十】卷一二寫卷，書法極佳。 

(_ -) 見《寄傳庵敦煌圖錄序》。 

慶水頭佛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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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K 賓 

〔 I 二 ) 第-冊於昭和四年中秋印行。 

〔 - |二 ) 昭和千七年-月刊。 

(-四】教庭經卷即橘瑞超將來之物，其目錄經羅 巧刊出 ，載《雪堂叢刻》。 

(-五】藏品見高柳恆榮氏之《敦煌發掘寫經之研究》，載《佛教研究》六卷二期。 

(-六】部份今在書道博物館，見所著《禹域出±墨寶錄》 ，載 《現代佛教》二卷十二號。 

(-屯】約 I I 十卷，據羅福陽《敦煌石室稽古錄》所述，羅文載《嶺南學報》七卷二期。 

(-八)戶□狀，背有梵文。 

(-九)按此經傳本頗多，有題「貞元九年」及「貞元十九年者」。化希和目列一二四六三及二六 0 八均即此經。 
M I 十】按己黎伯目一二三一二四、 吉| 二二 IO 即唱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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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經別錄引 


古寫經之見於著錄，不白敦爐石室啟扁而始。斯坦因、伯希和之未柬來，石窟經卷，散出者已不一而 
足。寫經么業，自唐至清仍相沿不替，即文人藝±，亦喜效尤，1^消災求福，故寫經卷邮可記者，原又非 
限於敦爐一隅么地。 

敦煌所出寫經類別，大抵可分私鈔本及官書本二系。遠自北魏，敦煌銷寺院已有典經師么設，寫者稱 
「經生」，校者稱「校經道人」，於寫卷之末具名兼記用紙張數-:王侯之國亦寫經1^為功德，規模更 
大，昌黎王網熙么於洛陽，柬陽王元榮么於瓜州，皆其著者。由於譯經組織之逐漸線密，寫經制度亦隨 
之。入唐 W 來，譯經及寫經皆有監官科示負責，如武周畏壽二年(六九 111) 么誘《寶雨經》，大白馬寺大 
德沙門薛懷義監譯之三丫尚方監匠典裝，高宗咸亨二年(六古一】之《妙法蓮華經》，書手、裝演手與詳 
閒者皆具名，寺主及上座監么，復有初校、再校、一二校，最後由將作少 阮虞诞 監署名。賴即名書家虞世南 
之子也，可謂於懷之至。道書亦然，隋大業(六 0 五—六一八)中經生王僖寫《老子變化經》，由玄都道 
±覆校，題裝溃人秘書省寫，此皆官本之典範也，故凡官修、之寫本皆特精。 

前人記錄寫經之文較特出者，無如《宋文鑑》 i 一所收李昭巧記殘經一首。 文稱； 「南臺有刹，有佛書 
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裏精勁。歴歷巧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首 
尾可讀者又無幾也。」文中特書下列 數事； 

《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 

《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八七九)女弟子牛妙音書。 

舊巧巧巧巧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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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巧 效巧 

《大涅藥般若經》互千卷 ，式 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 ，全忠 養子李居戚也 。後 爲龍武都統 
軍 ，與叔琼同 殺昭宗 。全忠 亟諫之从滅夭下謗，此經天復互年(九 0 一二)所書。 

《她奈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 ，後有 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 
制也。 

所記各卷皆五代人所 造者， 有后妃 ，有節 度使。復有書者姓名 ，其一 為乾符六年(八屯九)物。臺灣 
中央圖書館藏有雜鈔戒律卷，背題 字云； 

乾符載年 (八七五)四月十七日纳芭判官孫興歲，分配瓜後：澈惶、莫高、神沙、平康、洪化、 
玉關、赤慈惠、效穀。 

此為同時寫卷，兼記其分配場所，是當日寫經嘗祀給各處之用 ，無嫌 其繁兀冊稠疊也。 

陳傅良跋徐夫人手寫佛經云： 

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去龍學’每見抄書動十百卷’竟快無一字行草’ ''心嘆服之。今見蔡同年之母徐 
夫 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 ( S 。 

足見宋時寫經么風化甚普遍，而唐人筆法又為人之所嚮往也。 

帝王亦寫經，玉錯《默記》記李後主手書金字《也經》 一卷， 願其宮人喬氏 ，後 捨於相國寺西塔院。 
喬巧自题於經後 ，詞甚 懷惋^-。傳靖有詩 詠之； 「波羅一卷付名姊 ，建業 紅羅跡已蕉」者化"$ 。北宋 
寫經盛行金字， 「熙寧元年 (一 0 六八 年)，回鶴求 買金字《大般若經》 ， W 墨本賜之(山：」可徵其事。 


375 


五代時大擅擅寫經荐眾，乂書家楊凝式書《雛摩》等經說，作行體大字。張化南《游宦紀聞》引《凝 
式年譜》云：「(晉 ) 閒運二年(九四 K ) 近月，於天 { 円寺题戟論《維曝經》等語。」前蜀佈 . h 鑑「家减 
異書飯千本，多手自丹黃，又親寫釋藏經若干卷"，、^。」錢大昕猶兒算手書《妙法蓮華經》，有詩詠 
之？」 T 句云；「東川琴泉古塔巧，《法華》貝葉 猶無齡 ，六 T 劫火燒不盡，妙蹟往往人間賠。」 

北魏、之寫經，巧溯至道武么化。《驚迦巧誌》八云：「寫《一切經》，造千金像」莫高窟所出 
寫經’北魏時物基多。道武帝登闕元年 ，•止 當柬爵太元之歳。《魏菁•劉芳傳》云；「巧常為諸僧傭寫經 
論，筆跡稱善，卷直1^ 一嫌，歲中能入酉餘匹，如此數—年，赖^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遥 
往，二】。」於此可考魏時寫經之價恪。孝文帝太和三年昌黎王濁熙寫《一巧經》一千巧百六卡四卷，今存 
者僅《雜阿腑曇也》 ( S . 岩6) 一 獲卷耳。劉芳寫經飯1年，年所得嫌巧餘匹，經卷化其手者為數至多，北 
魏寫卷中，庸有芳么筆跡，亦未可知，恨其不題名耳。 

葉昌備《緣督虛 H 記》頗誌敦爐經卷散出之事。築記云；「教煌工隋文宗海， W 同譜么請，離唐寫經 
兩卷，薰象一峽，皆黃离廚中物也。瞒文云；『莫商窟閒於化締二十六年，借一丸泥，差然棉錦自啟，豈 
非顯晦宵時哉！ ^ 」又一條云；「汪栗庵大令自教煌祐寄……經洞大中碑……乂酱佛象一幅……寫經四 
卷……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門錢鐵灌、之，終古不開’前數年始發鍵而入，中有石儿石榻，榻上供藏 
經數百卷，即此物也。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恆介眉都統、張又艘、張權珊所得皆不少，大中 
婢亦自洞中開出，此經疑即大中寫本也_一 .】。」此當円經卷散化之情況。游宦多 W 經卷為鈍遭么品，臺 
灣中央關書節視巧敦腊寫本即五十餘卷，潘石禪化生己備記之。就中《妙法速華經》、《火智度論》及一 
草書殘經卷，分明皆行「款許笔父游離所得」畏方印，又 《 h 地論》卷頭，袁克文題記亦謂為莫窩窟所出 
者。 

此次香港中文大學與中華文化促進中如合辦「敦爐吐魯番國隙學術會議」，承上海畴物館及本港諸大 
藏家之支持，計展出經卷，上海片餘，湛方古卷。寫經年代，上起北魏，下訖 巧代。 考英法、北京各地 

aKW 巧保巧义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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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巧 巧煌 

經卷，數逾二萬點，此區區者，只是舉例，嘗鼎一鑽，不無罕見精品，既可供研究之依據，又使與會者 
大鮑眼福，豈非盛事！上海博物館藏品，原有簡目"一 S 。 載於甘肅敦煌研究院、之《敦煌研究》二£一，收 
一百八个二事。間亦著錄於姜亮夫之《莫高窟年表》二 S 。 館方對於展出各卷，已提供詳細記錄，筆者潮 
讀之餘，偶有所見，謹綴數語，不辭續貂么謂，非敢云考證，聊當題識云爾。 

支謙護維摩詰經卷上(展品 -) 

此卷見許國霖《敦煌寫經題記责編》十九著錄。 

起《弟子品》第一二 ( 疾行)「莫復宣言當」「知阿難。如來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諸世 
間，佛身無漏諸漏己盡」等句，此品存屯行，下半殘缺太甚。接書「《菩薩品》第四」訖於「《不思議 
品》第六」之終「立不思議門，菩薩入權慧力者也」諸句。細審么，乃書吳支謙所譯《維摩詰經》 
卷上二 L >。 《大唐內典錄》：「支謙譯維摩詰所說《不思議法門經》 111 卷。一云《佛法普入道門經》或二 
卷，第二出，與後漠嚴佛調譯者異。」此為二卷本。 

卷末題識云：「麟嘉五年二二化 111) 六月九日王相高寫竟，疏拙，見者莫费(唤)也」-行，「笑」 
字作「费」 ’ 《集韻》去聲三十五笑，重文有咲、关， 注云； 「古作咲，或省俗作笑」。此易「大」為 
「欠」，故變為從「^從「吹」。 

麟嘉為後涼目化年號，《晉書-載記》二卡云：「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么，光：^為己瑞，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偕即 S 河王位……年號麟嘉。」其五年實即魏拓跋珪之八年二二九 111) 。及化既平 
龜錢，始獲鳩摩羅仆。什重譯《新維晦詰經》三卷，乃在姚秦么化。呂光稱帝時，王相高所寫為支谦酱 
譯，知其時什公新譯，仍未甚通行。據《晉書•載記》，呂光時，王穆 W 其黨素瑕為敦煌太守，正當素瑕 
為州守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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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相高書北魏別字甚多，如「摩詰」作「鞠」 ’ 「光央」作「轉」，「聚」作「隙」，「珊瑚」作「截 
瑚」，「髓腦」作「髓臟」等。 

惠襲寫《法華經文外義》-卷(展品 I I ) 

題「大統十一年歲次乙丑九月化一日一一 ，比氏患襲於法海寺寫訖，流適東代不絕也。」同於大統 
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寫、之經卷，祇有 S . 4494平南寺道養許寫之《雜咒文》。惠襲此卷則寫於法海寺， 
皆北方么 寫本也 。先此一一一十一年，延昌一一一年('相 T 令狐崇哲亦於法海寺寫《誠資論》卷第八 (•. 丄，法海寺 
在敦煌鎮當地，為魏時名刹之可考者。 

北魏元氏所譯經論有關《法華經》者有二，據《開元釋教錄》卷六所記： 

《妙 法蓮華經論》一卷 ，娑 數盤豆(即世親)造 ，魏侍 中崔光 、僧 朗筆受 ，原 出中印度寶意所譯。 

《法華經論》二卷，題云《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或一卷 ，曇林 筆受。 

上二書已收入《大正藏》一五二 0 及一五一九號三- 

《法華經文外義》一卷，不見於著錄，觀其内容與化親么書又不同，為東魏 W 前重要經論之罕見孤 
本，有待研究。書法亦佳，錠屬首次刊印，淘可寶也。 

周建德 II 年吐知勤明寫《大般涅樂經》(展 品二 I ) 

存卷第九。後有題記稱「建德二年(五屯 111) ，歲次癸 G 正月1五円，清信弟子大都督吐知勤明發 

§巧巧巧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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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K 寶 

、心」。化知勤為北姓么一二字著。《廣韻》上聲 h 姥：「吐」字 下云； 「亦虜複姓一二氏，後魏有吐奚、化 
難、吐萬巧。」又 虜与字 姓如吐谷渾氏、化吹盧氏。姓纂末見吐知勤姓。近年渭南縣渭河北岸舞現有北周 
武成二年(五六 0) ，合大邑子百中數^人造像記，货雨南邑 子一二 十四人姊内有「比知勤相貴」！名，馬 
長壽著《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一誉，曾巧記述，本卷「吐知勤刚」一名，可為馬氏書補添一 
新資料，敦煌經卷題記之有婢於史事如是。 

至於大都督職，北周初制授柱國大將軍，並加使持節大都瞥。《周書•武帝紀》：「天和五年(五走 
0) 夏巧月省帥都督官，建德二年春正月庚戌復置帥都督官。」大都督、帥都督之列為戎秩，蓋在建德二 
年之際，詳王仲舉《北周六典》卷九《動官第》二十。此卷是年正有大都嘗吐知勤明，可證王說。 

此卷後有宣統辛亥1^後清室謁遺老觀款，知其出自敦煌石室。北周寫卷流傳殊稀，其歡喜讚歎，宜 
也。 

隋開皇九年《持世經》(展品五) 

寫卷殘存部份起「持世菩藤膚詞靡知一树諸_ _~^業皆是耶(邪)業」句，1^下為「《聖道分品》第 
八」、「《世間出世間品》第九」、「《有為無為法品》第十」、「《本書品》第十一」、「《囑累品》 
第和二」。末題開皇九年(五八九)寫，是為隋時寫本。此經出鳩摩羅什譯，《大正藏》列四八二號共四 

卷三。 

W 上隋寫本題卷第111，而今本化第 W 卷’是隋本原僅有一二卷坤。 i 央、法、北京所藏經卷，皆未見《持 
肚經》，故此卷亦屬罕見之本。 

隋代寫經為數至夥，撫《矯正論》卷 S 所記；「文帝時凡寫經諭叫 h 六藏，-十三萬二八十六 
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立部。鳩帝平陳之後於暢州裝補故經並寫新本’合六円一 h 二膊，一一萬 



九千一百十三部，九十萬 一二 千五百八+卷。」今存世隋寫經為數殊少，若《持肚經》尤其俊伎著。 

唐上元 I I 年《妙法霍花經》(展品 - 0) 

經卷 W 宮廷寫者為釀精。此《妙法蓮帶經》出自太原寺，山寺主道成總閱，李德、間玄道監之，.貫為 
唐初官修本。目前所知上元二至上元 111 年之内’太原寺經李、閒監寫么《蓮化經》卷第三，即有 S 四本， 
記之 如下： 

《一) k 海博物齡此本，趙记云： 

上 元二年(六七五)十月廿王日門下省群書手公巧仁約寫。 

( 一 1 ) s 」637 

上元王年(六七六)八月一曰弘文館楷書手任道寫。 

《一一一 ) S .41 委 

上元王年九月八曰群書手馬元禮寫。 

今考李盛釋藏目又有： 

上元王年九月群書手王章舉《妙法蓮華經》卷 =1， 帶抽一。 

麟 宗巧佛巧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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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巧巧 

是卷一二又有一卷，但不知監者為誰耳。 

又李氏目有《蓮華經》 卷四： 

上元二年千月廿八日門下雀群書(手)公巧仁約寫。 

上元一二年群書手馬元禮寫。 

按此二卷’前者即上博此卷么續’後者即 S . 4168、之續，此類唐初精寫之官本’斷裂為數本，散在四 
方，宜綴之事，有待後人之努力耳。 

卷一一一么外，他卷可記者列 於下； 

卷一 S .3361 

上元一二年七月廿八日門下省袁元(想)寫。 

义卷一 W .435 W 

上元王年十一月弘文館書手王智寇寫。 

卷 一 1 S .2 S 1 

上元一二年四月十五曰群書手揚文泰寫。 

卷 111 

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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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李盛鋒戚目 

公孫仁約寫。 

义卷四义李盛舞蘇目 

「馬元禮寫」俱見前。 

卷五 S .1048 

上元一二年十一月五日知文館楷書成公道寫。 

义卷立 S .145《 

上元一二年五月十王日秘書省楷書手孫玄爽寫。 

卷六 p .: n 95 

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門下省書手袁元折 K 鳥。 

义卷六 S .3348 

上元元年九月廿五曰左書坊楷書蕭敬寫。 

又卷六李盛鋒藏目 

上元一二年十一月群書手趙如璋寫。 

璧一^頤佛巧丈樂 


I 辦 络巧 巧焊 

卷 

上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科文館楷書手王智寇寫。 

凡此皆由李德、闡玄道二人具名監造，太原寺司其事，裝演手由解善集一人任之。寫官來自不同官 
署，同一卷而書寫多次，自上元二年十月訖於五年十二月，尚未終了 ，進度 甚鑛， W 其矜慎 ，故 寫本極 
精。閣玄道未詳何人，考《唐書•宰相世系表》，閣立德之子玄邊，立德弟立行 ，子 名玄秀， W 玄排 行， 
闡玄道疑即立德么子侄輩，尚待詳證。 

《法華經玄贊》(展品甘 -) 

窺基《法華經玄贊》一書唐寫本，傳世者不一而足。 

法京 P . 2176為卷六，其卷極長，己印入《敦煌書法叢刊》第二五卷。東京書道博物館藏《法華經玄 
贊》有二卷，一為卷第四，-為卷第屯巧，其卷尤末有「天寶十二載走月廿二日夜意時記」題語，始見 
書寫人名氏，其年代則為玄宗時也。 

上海博物館是卷存卷第六起「又有五第一合初發也」句至卷第六終。卷傻有董香光題記，稱其「簡擔 
一洗唐人姿媚之習」。尤為可寶。與法京 P .2 n 6 號同是卷六，而屬不同人所書。明時卷子己流傳，遠在莫 
高啟秘之前矣。 

法京卷六行筆似更潮赚顿坐。同書異寫’各桃其勝。惟同作草書，彌見珍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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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梁臭明六年《佛說佛名經》卷第六(展品 d 八) 

此為十六卷本《佛名經》’題「貞明六年(九二 0) 伍月拾伍 H 寫訖」。為曹氏供嘗、之物。其題記相 
問之卷其多，藉岡年同月同口所書在。茲將知化卷了列丧如 ‘ h : 

所赖卷數 減 弃之應 卷水趙扣鈔錄山處 
卷三 北京羽字汁叫號 姑姜黃乂《舆高窟年农》，巧四 t 六 
卷巧 42含 劉銘恕《錄》，頁：九置 
(又日本山本佛二郎藏卷巧) 

卷五 日本橘瑞超《將來 H 》 

卷六 上海博物館此卷 中村不折亦藏卷六 
卷九 羅振玉藏 見《瓜沙藝氏年表》 

卷十一一一 F \231 w 书重民《錄》’写一六一 
卷 i S . 3适1 (11) 劉《錄》頁一八一二 

每卷末題云：「敬寫《大佛名經》二百測拾側卷。伏願城瞎安泰，百姓康寧。府主尚書 曹公， 己躬永 
壽，繼紹長年……。」尾及紙背鈴有「瓜沙州大王印」。卷中五彩佛像縣陳。此寫經乃用1^祝福者。其在 
僧徒，键寫是經，則念佛1^求正覺而已。記《五燈會元》网《長沙景岑禪師傳》云：「有秀才看《千佛名 
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遗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顯題後，秀才遥 
曾題也未？」曰：『未嘗 。一」 語妙可 Zi 解頤。《佛名經》在世俗流通之廣，曹家一時發願，書寫供養竟 
有近 一二 百卷之多，上舉數卷特 其董遊 者耳。 

赁小顿佛巧 i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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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巧措 

寫卷在「卷第四」下面有小字一行，文云「普元德禮己」五小字。府主即聲議金，元德其子也。姜氏 
《年表》考論是卷甚詳(頁四屯六)，惟漏刊上博此卷，又誤書「曹元德禮已」作「曹元進禮一」，應勘 
正。井口氏在《敦煌本佛名經么諸系統》文中，影出此段題記，並加說明，亦作「曹元德」不誤。羅振玉 
謂聲議金時，仍科長史為留後，1^領沙州事。即據此卷題記^立論。故知貞明六年五月，曹氏已為府主， 
雖未受朝廷正 式任命(同光初始受命从節度領州)，而實際擁有瓜沙。貞明六年五巧由其子元德出名頂 
糟，寫《大佛名經》二百八 t 八卷，與其政治地位必有密切關係。尚論曹家史事，此卷年月有其重要關 
鍵，故顧縷論么如此。 

《論語》鄭注殘簡(展品 ) 

存 《子 罕》第九共一二十二行。《論語》正文起「子云吾不試故藝」句 ，訖 「(衣狐)格者立」 句。 
P. 2510卷為龍紀二年(八九 0) 寫本，持與此斷簡相校，《論語》正文異處 如下； 
k 海隙物能卷 P 卷 
必趨 趁 
約我科禮 約之糟 
甘與其死 且予與其死 
之乎 、之手乎 
予縱 且予縱 
輔匿 櫃 
待賈 待價 
一貸 一廣 


《論語》鄭注寫木，敦煌與化魯番出 t 多褲，己有人綜合研究 _ 此一殘本為新资料，向所未兒。 

一九八七年一二月 

註釋 

(-) 如令狐崇哲。 

M I ) 見 S .2 Z 78 《貧雨經》卷九題記。 

二二 ) 卷百 111 十 - 。 

(四】《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五) 卷中，《中華本》頁 I I 五。 

(六) 見《曲公詩存》五。 

(屯】《宋史•外國•回龍傳》。 

(八】《十国春秋》卷四十《本傳》，頁 - 0 上。 

(九】《潛研堂續集》卷十，頁-三111。 

(十】據范祥雍點校本，頁二 I 0。 

(--) 卷五十五，頁二二九。 

( I 二 ) 光结一二千年九月五日。 

( M 二)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千二日。 

一 _四)吳謀、巧群転撰。 

{ I 五二九 八六军 I 、二 I 兩期。 

SH 尔頤巧爭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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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九八五。 

(- 4^ ) 《大正藏》第四四號，十四冊，終於冥五 I I 八。 

【-八】東魏武定|二年，梁大同十-年，公元五四五年。 

(-九】梁天監十三年，公元五-四年。 

Ml 十】己印入拙编《敦煌書法叢刊》第二 0 卷，《寫經》-。 
( 一 I I 】第二十六冊，頁 一至’ 十七。 

( I II - 】《大正本》作「語」。 

{ 二三)冊十四，頁六六-至1六六六。 

M I 四)見二玄社《隋唐寫經集》。 

( 二五)詳拙著《敦煌書法叢刊》4^《經史》五。 





m 


記唐寫本嗦字贊 


伯希和敦煌卷3986號為玄宗題梵書，又二行為詩云：「毫立蛇形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 
無言語，穿耳胡僧喚點頭。」書法頗佳。按此詩初見宋熙寧十年陕西咸寧縣队龍寺石刻 ，題 唐太宗 ，不作 
玄宗。 

余於法京見沙晌北遊所菊集此贊有珠巧本，碑額左右刻兩金剛，文字微異，首句作「鶴立她行勢未 
休」，第一二句作「儒門弟子」，不作「支那」，與寫卷異。元至大元年，河南登封刻石又作玄宗，則與敦 
煌卷同。《金石萃編》一二一古收此，題作《啼字贊》，為京兆沙門惟果立石。題 記稱； 「義靜于西天取得 
此梵書嗦字，所在么地，一切鬼神見聞者無不驚怖」云云，義靜殆即義淨也。此峭 字贊， 嚴鐵橋《金石 
跋》卷四曾加著錄。敦煌本亦經王重民采入補《全唐詩》云。(《中華文史論叢》 111) 

又伯希和目一二六屯九亦為一《啼字贊》，原物乃一方形紙，中繪蓮瓣八葉 ，中瓜 書一啼字，梵音漢 
字五行，圍書陀羅尼咒詞作圓月狀，內 如云： 「啼！牟你，牟你，牟你！絲戾阿邮。……」蛛墨雜寫四 
週，各題「弟子陳丑定一也受持」。是為另一形式么啼字贊。 

啼字蘇語作 au3’ 源出印度 C 昂 ndogya 奧義書； 

I . WC 3 ity otad aksaram cdgTtha 吕 C 百 asita, aum hi 子 a 的的 yat 二 asyo 巧 avy 嘗 hy 的 nam. 英譯 >Llm. one should 
moditwto 03 Alliw wyllwflo- 一 110 11^ 的 1111 戶 foi- 0 口 0 巴口的 ^ 1:110 -ocd cllwlu 130 的 13 日 1 曰的 witli wcm- of* ^lliw{follow) ulo 

0 》 巧 一口曰 wtio 己 . 

抓 g 尔巧佛巧丈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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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奮 

其他奧義書不少1^啼字開端’啼是一種良的1注8，在古印度讚誦上，01^有十六種別，詳見波傭尼仙文法 
書。印度古文字學家討論 orp 字所引起語言學上的效果，論著甚繁 ，今不 具述。 


湛大媽平山敦煌寫卷展小引 


寫經的事業隨著佛典翻譯工作而展開。現存佛經寫本可追溯至西晉惠帝時讀承遠寫的《諸佛要集 
經》。7考《諸佛要集經》乃竺法護所譯，見僧祐《出一二藏記集》卷二著錄(《大正》五五冊，二一四五 
號，頁屯 f ) 。他譯經時，清信±轟承遠及其子道真等承旨，執筆詳校"=。 

此卷題「元康六年(二九六 ) 一二月十八日寫己」，豈即當日筆錄么本耶？降至西涼李氏，北涼沮渠 
氏，寫經漸多；至北魏西魏而極盛。《穩迦方志》篇韦(一三稱道武(拓跋珪)之世，「寫《一切經》。」 
孝文帝時，帝舅昌黎王锡熙在洛陽寫十部《一切 經》： 「一經一千四百六十四卷」，十部經可得一萬 
四千六百四十卷。倫敦大英博物館 Stei 乏66號《雜阿昆曇必》卷尾題記「大代大和三年(四也九)十月 
二十八日洛州剌史昌黎一(王)謂晉國書於洛陽」。即當時寫經殘葉，只是萬分之一而己。 

吐魯番的寫經，像城郊發現陶器，內有佛經十一二種，其中有《金光明經》卷二，題記年月為「庚 
午歲八月十二一日」，即太武帝世祖神麗三年(四 1110) 。法京國立圖書館所藏有記年最早的敦煌寫卷絹 
本 Pelliot 4506 號為北魏獻文帝皇興五年(四毛一 ) 《金光明經》卷二，相去四十年。又大英博物館 Stei 曰 
六一六號即《金光明經》卷四《除病品》，題「為亡比反龍泉窟主永保敬寫」。署書寫年代為太和一二年 
(四毛九)戊予。南北朝時，是經極受人重視•，帝王亦多開講。《陳書•高祖紀 下》； 「二年冬十月…… 
輿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隋燒帝亦命慧乘從張被為高昌王夠伯雅講《金光明經》 " g 。 知此經 
流通么廣，故壁畫亦多所取材焉。 

此批在香湛大學媽平山博物館展出古寫經斷片為美國紐約市安思遠先生所藏，共六十一件(5。據稱部 
份出於吐魯番及敦煌。其經卷尾有記明經的名稱和卷峽數目，略舉 二一事 ，說明 如次： 

舰 gw 巧巧 f 父樂 




鄉续繫巧煌 


圖錄 S ，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存「爾時佛告諸菩薩」至說偈言「不貪五欲樂」一段。又一斷簡唐人書。此經第一譯者為吳支謙， 
《佛 zilil 車喚經》一卷，應是《譬喻品》。 t 。。 

其稱《妙法蓮華經》八卷，二十八品，乃姚秦時鳩摩羅什所譯。此寫卷即是羅什本。 

圖錄一，《摩詞般若波羅蜜》勸起眾生品卷之二，《放化》十九。 

六朝寫本。 

按《放光般若經》卷十走即為《摩詞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品第韦十四 

圖錄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廿六。 

一二藏法師玄契奉詔譯《初分教誠教授品》第么十六。 

存「復次善理汝觀」訖「若我、若 無我， 增語非菩薩」。今本「非」作「是」 " i 。 

圖錄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十六。 

《初分辯大乘品》第十五么六，一二藏法師玄葵奉詔譯？： 

圖錄 一一， 《維摩詰經》香積品第 

唐寫本。 

起 「於 是舍利弗」訖「菩薩說法故遣化來」，此鳩羅什譯三：。一本作「香積佛品」。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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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見董作賓《敦煌紀年表》引佛學書局許國霖之《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巧编》二五〔《東方學報》第-卷第二期，新 
加坡，-九八五)。 

姜亮夫《莫高唐年表》亦稱 「寫經 有明確年代者此為最早。」又謂此為日本橘瑞超所得之库車者。惟謂《諸佛 
要集經》，中±所得，無此經名，疑即《諸經要集》，則非：不知此乃出自竺法護所譯者一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I ;， - 九八五)。 

二二見 《開元釋教錄》卷 I 1，《大正》五五冊，二-五四號，頁四九四下，又頁四九六下。 

二二)見《大正》五-冊，二 0 八八號，頁九4^四。 

(四】詳拙作《選堂集林，史林》(香港，-九八二】，頁四二 -— 四二九。 

(五)參見《續高僧傳》卷 I I 四。 

(六】中國寫本四十三件，朝鮮寫本十八件。 

(七】參南條文雄(泉芳環)譯《新譯法華經序》(平樂寺書店)。 

(八】見《大正》八冊 ，I II I - 號，頁 - _古。 

(九)見《大正》五冊，二二 0 號，頁-四|二。 

(十)見《大正》五冊，二二 0 號，頁 III - 五。 

(-- 】見《大正》-四冊，四七五號。 


巧 东巧佛巧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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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繫巧捏 

談佛教的發願文 


法京藏敦煌寫卷中有一篇梁武帝的《東都寶願文》 ( P . 21爱)，是西魏大統一二年(五三古)五月一日 
中京膺 平王大覺寺為涅架法師智數所供眷。書手是令狐化寶，明確寫有「供養《東都發願文》一卷」。我 
曾寫過一篇研究文字，刊於一九八四年 E 黎出版的《敦煌學論文集》二：此《發願文》不見於嚴可均所輯 
《全 梁文》，可惜前段殘闕。文中稱「願諸罪惡 …… 郭皆得清靜 …… 」，「令憶本願，終不忘失」。1^下 
歷稱「仰願十方…•：諸佛……」，「仰願十方……諸天……一切大眾，同共證明」，後稱「又願 W 今日一 
切會功德……」共五次，再稱「又願」者六次，無非要仰願十方一切共同證明佛弟子蕭衍的大莊敬、大誓 
願。這種叮啤再四、囉嗦不已的措詞，正是願文的體裁。 

法京 P . 3183號，原題《天台智者大師發願文》 ，祇存 十一行。中有「願福患資精 ，悉 得圃滿，速證 
菩提」。此文開頭稱「弟子厶甲」，乃是套語，《全隋文》智韻名下，另有《發願文》一篇，另見《吳 
都法乘》；為修治 S 處佛像，作於開皇十古年(五九屯)。暢帝為脅王時曾撰有四願詞，文兒《續高僧 
傳》。 

發願是佛教信徒一巧重要的宗教手續 ，願和 祝完全不同。「願」字，宋法雲在《翻譯名義集》「眾善 
行法」云： 

尼化’此云願。志求滿足曰願。智論有二種願：一者可得願’二者不可得願。 . 何从要須立 

願，然後得之。……答：作福無願’無所樹立。願為導卿’能有所成。 . 故古德曰：「有行無 

願，其行必狐；有願無行’其願必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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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願、行三者的速鎖關係，人所共知。故行必先有願，1^知與行喻之，願是知的部份。梵語「願」 
作 pra - nid 君 na ， 「尼坂」應即 nidha 的對音。《法華經•寶塔品》第十一〔一二】「作大誓願」梵本稱「口旨<3- 
巧 ra-nidhaHam wbhut 」 ， nidh 的 na 有 fixing , layin 的 on 的意思’見《大戰書》’指一種 profouncl『eligious 
3 editation 。 佛教許多名數，都有「願」字，如願力、願自在、誓願波諸蜜等等： 

菩薩个力：第五為願力 ( pra - 百 d 昆 na - bala ) 

菩薩十自在：第八為願自在 ( pra - nid 昂 na - v 教责) 

十波羅蜜多：第八為誓願波羅蜜 ( pra - ljid 寅 na-p 凹 ramita ) 。(具詳《翻譯名義大集》) 

吳支謙譯《佛說菩薩本業經》一卷，其二即為《願行品》，其中云「1^誓自要，念安世間，奉戒行 
願， W 立德本」。是品凡言「當願眾生」共數十次，可謂最早之願文譯本。 

梁僧祐《出一二藏記集》卷九著錄《文殊師利發願記》(第十九)••晉義熙二年(四 0 六)，歳在庚 
申，於揚州詞場寺禪師新出。云外國四部眾禮佛時多誦此經，：^發願求佛道^)。」日本《大藏經》二九六 
號為《文殊師利發願經》，東晉天竺一二藏佛陀跋陀羅譯，為齊整五言體，起「身口意清靜，除滅諸垢穩， 
一也恭敬禮，十方一一一世佛」 ••终 「生彼佛國己，成滿諸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嚴淨普賢行，滿 
足文殊願，盡未來際劫，究竟菩薩行」。《閱藏知 津》： 「《文殊師利發願經》二紙餘，東晉迦維鶏衛國 
沙門佛陀跋波羅譯。大略如《普賢行願偈》而是五言。」這是東晉元熙二年的譯本。佛陀跋波羅，唐名覺 
佛賢。此本共四十四頌。《出三藏記集》十四《佛陀跋陀羅傳》，「僧弼與妙門寶林書，闕場禪師甚有大 
也」，即指佛賢。僧祐所記《文殊師利發願記》，原本似與此同為一書。 

唐時大興善寺一二藏不空譯出《普賢菩薩行願讚》，則全用古言句法，且附有《八大菩薩讚》。《大藏 

its 水巧佛 f 父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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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巧煌 

經》列二九走號，在上舉《文殊師利發願經》么後，文義大同小異。《宋高僧傳•不空傳》稱其「誦《文 
殊普賢行願》……至(大曆〕九年(古韦四)，自春轉夏，宣揚妙法，誠鼠門人，每語及《普賢願行》、 
《出生無地法門經》…… (5 」。《普賢行願》的梵本猶存，此書梵名為 Bhadra - carT - pr 名 id 寅 na , cariAcar ， 
意思是 move , carT + pranidhwna 意義即是行願’巧 hadra 訓賢’是為普賢省稱’梵名 Samanta - Bhadra 。 

茲錄《普賢行願陀羅尼》 如下： 

襄麽悉底哩也 地尾迦南 恆佗孽唉南 

zwmwll wtra }^ 。至 <岸的日的 m 一 a 吉凹 TOWS 口 W 3 

杂 阿戌識囉 尼擬備 娑^訂 

Orp M 斯 11 <£ 1 『口 <011 口巳一 江口 

文殊《普賢行願》原為《華嚴經》圓頓一乘最高教義，東晉天竺一二藏佛陀跋陀羅所譯本卷四十四 W 下 
《入法界品》第三^四描寫「深也一切智願力」，^^至「住無願一一一昧，不捨菩薩一切願者(第一二十四么 
十五)」，顯示如來之功德海，為大乘行願么理想境界。唐貞元時廚賓一一一藏般若所譯《大方庸佛華嚴經》 
四十卷，全書有副標題曰「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貫串全書，科「普賢行願品」為名，結語 
云：「爾時世尊與諸聖者菩薩摩詞薩演說如是不可思議解脫境界勝法門時，文殊師利菩薩而為上首。」 
故知或稱普賢，或稱文殊，並無二致，而文殊尤為上首。是《發願經》源出自《華嚴.入法界品》。觀 
「(佛陀跋陀羅〕於義熙十四年(四一八)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六 h 
卷】……元至熙二年(四二 0) 六月十日出訖"々一」。與彼所譯么《文殊師利發願經》實於同時翻出，《發 
願經》祇是縮本而已。于閱一二傭譯《華嚴經》第六个《入法界品》第一二十九么一即云：「唯陳諸佛加被之 
力、佛神通力、佛威德力、佛本願力，求一切智、廣大顚力，唯願世尊，隨順我等及諸眾生 . 如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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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願皆為說。」所陳願力，祇是引端，試讀全品，便巧瞭解「願」的涵義。 

佛塔有「還願佛塔 」 (<o 二 <0 wt 打召) ，印度比哈爾地方 ，巧 odhi oayw (菩提伽耶)九世紀的 
雙層佛塔’佛像四面頂餐 ( U 苗心 a ) 編髮平列成排’手印有觸地印 ( bh 口 3 i spa 品 a 3 uds ) 、法輪印 
(昏背 masksmudr 己、禪那印 (昏苗 namuds ) ’顯示覺悟與教謗(电。 

大熬願誓是一種感人的行動。《續高僧傳》卷六記僧祐弟子釋明徹，從祐學《十誦律》，隨出揚都， 
住建初寺。天監末，「懒自維將卒，奉啟告辭。……帝肋答，有 云； 『省書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科遽 
終過甚……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也。彼我相 
攝，方結來綠……。』帝因於寺為設一一一百僧會，令徹懒悔。自運神筆，製《懒願文》，事竟遽卒寺房，即 
普通一二年(五二二)十二月走日也」明徹之《懂願文》可惜《僧傳》未加載錄。由這一故事，可知願 
文亦得稱為《憔願文》。 

依《無量壽經》上所說阿願陀佛於號稱法藏比瓦修菩薩行時，選定四十八種例為修行目標，稱為法藏 
四十八願。其最後第四十古願為「得不退轉」，第四十八願為 「得兰 法忍」，日本淨±教則認為四十八願 
中最首要為第十八願的「念佛往生願」。 

願有本願、大願、報願、大誓願等不同名目，又有呪願。《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僧祐所編《法苑雜 
綠原始集目錄》中《佛寶集》下卷第111，從諸經摘出者計有： 

《常行道讚歎吼願》第十四 出《福田經》 

《受食吼願緣記》第十五 出《普雕經》 

《受食粥吼願緣記》第千六 出《僧祇律》 

《布施惡緣》第二千 出《辩蠢》 

《為亡人設備 蓋文》 第二十一出《僧祇律》 

鬟頤佛巧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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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設福吼願文》第二十二 出《僧祇律》 

《作新舍吼願文》第二十一二 出《僧祇律》 

《遠行設福吼願文》第二十四 出《僧祇律》 

《取婦設福吼願文》第二十五 出《僧祇律》 

《無常化願》第二千本 出《中本起經》 

形形色色，自受食、施粥、布施、作舍、遠行切至生子、娶婦、亡人都可：^呪願，有呪願文一體。呪 
有密、白、總持一二種。常有呪語，呪不同於演泛之祝。僧祐為律學大匠，精熟《五分》、《十誦》、《僧 
祇律》，故能選取其特出么篇，標1^喷願文么名。敦煌所出文書如5.343,其雜文中標題除六題願文，又有 
亡文，十一一呪願小兒子意。 S . 5546有呪願新郎、呪願新婦諸標題，此類正同於僧祐所收之骄願文。 

P . 2313寫本內雜文標題有歎施主、歎施主女之歎，又有題曰「歎願文」者；「歎」應解為讚歎，即 
《佛寶集》中之《常行道讚歎呪願》之類。由是觀之，敦煌所見此類精子雜文，與僧祐之《佛寶集》所集 
錄者，乃同一性質之文字。 P . 2313卷在「歎顕文」之前，復有題曰「布薩文」、「社齋文」者，「布薩 
文」、之來曆，須進-步再作研究。 

姜伯勤在《敦煌戒壇與大乘佛教》一文中有專章討論「巧薩」，舉出 S . 2146號卷中所載一二件布薩文 
及 S . 543號 V 之大乘布薩維那文及 P . 2638號支布薩法事用的布匹開支等等，作為具體說明。其實布魔文出現 
甚早，且非限於敦煌一地。 

僧祐《僧實集》 t 卷第四中便收有《布薩緣記》第六，云山《五分律》。《翻譯大集》二韦 0 「出 
家」項内有布薩’梵名 posadhik ， 指袭灑陀。在一一一藏的律部’很多處都有布薩的記載’像曹魏時安息曇誦譯 
的《羯磨》，在《受欲清淨文》、《轉與欲清淨文》之下，即為《布薩說戒文》，其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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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薩日，若小食上，若大食上，上座喝言：「今日布薩日，某時，眾僧和合，集某堂說戒。長老 
一''心念。今曰眾僧十五日說戒，我某甲清淨；一。今日眾僧十五日說戒，我某甲清淨〔 + 】」。 

又有《告清淨文》下 注云； 

布薩日有 111: 或十六日、十五日、十四日……大德僧聽，我某甲清淨，如是三說已，隨次坐聽 "一 ，一。 

竺道生所譯《五分律》(即彌沙塞)卷十八，第一二分之四即為「布薩法」。在第一二分「初受戒法」么 
下，第一二分之一二「安居法」么前，詳記佛在王舍城，於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共集一處和合，布龐說 
法，說法竟，應呪願。所列舉事例甚繁，可臥參看《大正》二二 ，頁二 一 1 1 一二八 。法雲解布薩意為 
「淨住」。布薩為說戒之一手續，發源甚遠。南齊蕭子良號「淨住子」，即取義於布薩。僧祐列舉其著 
述，其第十五峽有《講淨住記》一卷，第十六峽有《布薩盤天保講》一卷。子雲及其世子巴陵王都有願文 
行世，子雲有《發願疏》一卷，己陵有《造千佛願》、《捨身序並願》等。 

願文比較早期作品而特富文學價值的，應算明梅鼎作在《釋文紀》卷五所收題名為劉遺民所作的《西 
方誓文》，原載《出一二藏記集》之《慧遠傳》，這是慧遠在廬山時蓮社十八賢建齋立誓的文字，參加者有 
梵僧佛陀跋陀認，即《華嚴經•入法界品》及《文殊師利發願經》的翻譯者，亦在其列。在此時期，佛家 
發願的手續及其意義，己為大家所熟悉。後此梁武帝的《東都發願文》亦依照此規例磬若干願。但文章么 
美，當 W 慧遠此篇《西方誓文》為冠冕。慧遠此《傳》原文 一立； 

晚而謹律息心之去，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新蔡畢 
穎之、南陽宗柄，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其文 

@ 示巧佛巧文樂 



追尋此文風格與慧遠他作，頗為一致，是此篇宜為慧遠所撰，梅氏題劉遺 民作， 即此傳先舉遺民么名 
而致誤，名從主人，特為訂正。 

梁簡文帝蕭綱撰有《千佛願文》及《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載 梅鼎诈《釋文紀》卷二十一。《千 
佛願文》云： 

蓋聞九上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 ，慧 業難基。故法身寂镜’有照斯感，棘無明於欲海，度蒼 
生於寶船。或輕慈導捨，薄笑牽悲’曲 粧口宣，斜光 巧入。自鹿樹表光’金河匡唯’故像法眾 
生，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智同塗。弟子某甲，久义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樹，未啟'、心 
燈 。而蓋生一念，敬造千佛。雖復無上無為 ，極相 難辨 ，非 空非有 ，妙 智誰觀。而甜髮日光 ，蓮 
醉月面’庶可長表誠敬，永寄^期。 

《网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云： 

弟子蕭網， W 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緣，歸於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千方盡虛空界一切尊 
法，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竊聞《涅樂經》言：身如畫水’随畫随合 ，是身 不淨’九礼常 
流’凡夫愚人，常行味著’愚療羅刹’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 言：沙 門之為道也’拴家妻 
子，捐棄愛欲 ，斷絕六情，守成無為；其清淨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 ''心 之道謂之羅漢 ，聲色 
不能染，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从免憂苦。故知出恩愛獄 ，薄俗 為難 •，善 來比丘 ，其福 深重。 
弟子 W 此因緣，今日度人出家。願一初六道四生，常離 愛欲； 永拔無明根 ，削遣 閣惑 一心， 修習般 




若慧。足踐輕輪之 光’口 說禮珠之辨；被忍辱錯，秉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來座•，結缠披解， 
頂相光明，戒因清白 ，後報尊重。所有果業，皆悉勝出，受持法藏，為佛真子，一切道行，皆悉 
能行 ，一 切大誓’不休不息。仰願千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 尊法， 仰願十 
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咸 加證明 。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天 ，仰 願十方淨虛空界一切 諸仙， 
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聰明正直、守護一切善神。又願今日見前無顯欠眾 ，咸加 證明。今日誓 
願’使弟子蕭綱得如所願，滿菩提願。一切眾生皆悉隨從 ，得如 所願。 

此文先陳版依十方一一一寶，包括佛、法、僧眾 ，次 言度人出家，願常離愛欲 ，永 拔無明 •，受 持法藏 ，為 
佛真子。一切大誓不休不息。復仰願十方一二寶咸加證明，十方天、仙、一切善神咸加證明 ，使 弟子蕭綱等 
得滿菩提願，一切眾生得如所願。此篇措詞較簡，可謂標準的願文。 

蕭子良《淨住子》中《發願莊嚴門二一十一》三二一)文繁不具引，大意為述二一毒之為害，必常發弘願 ， W 
自莊嚴；願眾生么眼、耳、鼻、舌、身、意，皆能免除煩憎。 

宋代黃庭堅撰有《發願文》 云； 

菩薩師子王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奪迅及哮吼 ，念弓 明利箭 ，被 W 慈哀甲 ，忍力 不動摇 ，直 
破魔王軍，甘露為美食，解脫味為衆。游戲於二一乘，安住一切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 
實語。从身、口、意，籌量觀察，如實蛾悔。或從昔來 ，因癖 有愛 ，飲 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 
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 

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 

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 

設復淫欲，當遭地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劫。 

挪 ® 巧頤佛學丈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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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繫巧巧 

一切眾生，為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 

設復飲酒，常遺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 

一切眾生，為酒類倒，應受苦報，我皆代受。 

設復食肉，當堕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 

一切眾生，為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 

恭惟十身，洞徹萬德，莊嚴於刹塵，刹塵為我作證，設經歌羅邏身，忘失本願，惟垂加被，開我 
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願我 W 此，盡未來晚’忍可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它’ 
入一切智。 

此文原藏臺灣林季丞氏，後在《墨跡大觀》上刊出。 

往例，瓣流披剌，或拜師販依，有時要立下發願文，誓立若干願，一般為十願。姑舉一例。畫家輝格 
(南田)二^九歳時，在順治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書寫發願文一冊，其文 略云： 

秉承佛教使婆塞法輪華嚴經典，現生求願。弟子译格謹至'、心五體投地稽首，飯依華嚴教主……飯 
依造華嚴論方山通玄李長者大論佛……依創十願……令此願於現在生中即得成就，永無退失。 

十願者： 

一願早證阿薪多羅一二藐一二菩提 . 

二願饿悔一切罪孽…… 

王願在在處處得常親近善知識 . 

四願於一切法及善知識凡有所聞’精勤修習…… 

五願於現在生中得大智慧，強加詩 (？)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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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願興大布施 

七願 W 侵婆塞身持守淨戒 . 

八願現前眷屬皆得圓滿 . 

弟子伴格立願 

文載《壯陶閣書畫錄》十。南田早歲有一段傳奇式 經歷， 彼於建寧兵敗 ，為清 兵所俘能叢被浙間 
總督陳錦收作養子。順治九年秋，與其生父偉日初相會於靈隱寺 ，其 家傳稱「即刹染留寺中」。其實並未 
正式出家，未有法號。此《發願文》祇用俗名情格，署稱弟子；乃 W 優婆塞身分立此願文"一 W )。 

黃徵編纂《敦煌願文集》，取極度寬的觀點，采演義的願文說 ，把所 有齋文……都看作願文，標題作 
願文，其實多出自擬議，一概收入《願文集》中，似不免有點「濫」。他 說： 「願文的產生，可推溯至上 
古時期」，並引用《文必雕龍 • 祝盟》中伊嘗氏^^祭八神的蛾辭，「則 t 皇祝文，爱在茲矣」，認為「伊 
老円、舜的時代就有這樣的傳世願文了」。其寶此體祭辭原見《禮記•郊特 牲》， 不必引《文也雕龍》。他 
把祝辭和願文合為一髓，我覺得未甚妥當。祝與願原是二回事。 ‘ 

《周禮》有掌製作祝辭的專職——大祝，「大祝掌六祝之辭 W 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貞。」祝目的 
在求福祥，福與祥二字同義互訓。 

我們看許慎《說文解字》示部，列舉各箇與福字有關而互相為訓的從「示」諸字： 

福，備也。 

祉，福也。 

祿，福也。 

被，福也。(見《爾雅■釋話》) 

爸尔烦佛巧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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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 福也。 

損， 祥也。 

禮’事神致福也。 

诚， W 真受福也。 

楠 ，祝 福也。 

禱，告事求福也。 

祈，求福也。 

徐，會福祭也。 

祠，報福也(-五】。 

骗，禱也’索功德从求福也〔一.三。 

上列諸字都與福祥同義。今人仍稱曰「祝福」，祝的責任是代撰寫禱告求福的文字。求福和 f 願全不 
一祿。 

「祝辭」的範圍與門類更廣。《太平御覽•禮儀部》有「禱祈」一頂目，《周禮•小宗伯》：「乃執 
事禱祠於上下神祇。」「禱祠」二字聯言實見於此。祈訓求福，祠訓報福。《逸周書•嘗麥解》：「四 
月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則為祈禱二字聯言之出處。古代禱辭亦田「誅」。《論語•述 而》； 「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问；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諫曰：禱爾於神祇。子 曰：氏 之禱久矣。」有注云： 
「辣，天神、之辭也。」天神么辭可名曰「誅」。按：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誅。《説义》言部 •• 「諷，禱 
也，繁功 德凹求 福也。《論語》云， Si 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從言揣聲，課，或從緊。」《說文》端字下為 
鑑、諫二字，誅下訓云，「滿也」。《禮記.曾子間》鄭注：「誅，袭也。」依許憤之說， Si 是累列功德 
^^求福，亦與求福样之事有關。《論語》之誅，古寫作溫，今作諫。《論語•述而》子路語引古之諫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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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出於《周禮，大祝》第六之諫，乃屬於求福之祝辭，此類自與願文判然不屬一系。 

禱辭見於包山楚簡，有一一一種，曰籠禱、嚳禱、賽禱。郭店本《五行篇》引《詩•鳩 鳩》： 「宴人君子， 
其義(儀)籠也，能籠，狀句(後)能為君了恕(慎)其『(獨)也。」「罷」讀為「一」 。二 一者么確解， 
尚待論定，但亦足見禱與願、之有嚴格區別。 

敦煌寫本屢見「願齋 ( S . 5617) 」、「願齋文 ( S . 4507、5593、2058、35柔、口. 2237) 」， 
己詳黃徵舉出，黃巧把願齋文都歸入願文。尚有《齋瑰文》一類總之名，如 P . 莫40「齋婉文一卷並 
序。」梅弘理 ( P . Magnin ) 有專文討論。「瑰」字有何所取義，迄無的解。或解為碗谈，或讀為惋， 
意指哀惋。但此卷所收文字有「廢皇献」、「酬慶願」、「述功德」之類，不能說是悲惋文字。余初疑 
《集韻》去聲二十五，願為-韻，又二十九換，收從宛諸字有：瑰，圭名。雲，《說文》石之次玉者。 

「瑰」與「豎」為一字重文。願韻下亦收從苑諸字。「驭」字見《說文》目部，訓措目，從「叹」為 
聲之字，又有「撃」。《集韻》二 i 九換，撃、腕、婉、擎、霄為一字。而換韻又收「願」，頭大貌，在 
醜、雲、之下。願、瑰乃同音、同韻么字，疑「齋瑰文」宜讀為「齋願文」 ，倒 言則曰「願齋文」 ，與 「齋 
願文」亦相同。 

禍讀《出一二藏記集》卷十二，僧祐《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是記錄舊事 W 彰勝緣，條例叢雜謂么 
「法苑」。其細目則有題《佛寶集》、《法寶集》、《僧寶集》，各分上下，依一一一寶區分。《法寶集》中 
如《齋主讚歎緣記》出《十誦律》，《歲三長齋緣記》出《正驚經》 •，而 《僧寶集》中么諸呪願文則均出 
自《僧祇律》。凡此皆從不同經律妙出，施1^「齋」、「呪願」之題名，故知此類願文淵源甚遠，應追溯 
至舞梁么世。 

「苑」字古與「宛」通，左思《魏都 賦》； 「苑 W 玄武，陪 W 幽林。」注云：「玄武苑在鄰城。」 
「苑」字即苑固么「苑」。所謂「齋苑文」者，如 W 「法苑」比據之，讀為「齋苑文」似亦可通。茲提出 
三解， W 備揚 棺。 

@示頗佛樂 


404 


巧巧巧增 

漢字中「願」字在頁部，許慎訓為「大頭也」。同部有願字，「類頂也」。《篇韻》願、願二字相同。 
《爾雅•程 詰》： 「願，思也。」《方言》：「願，欲思也。」古訓詰學術語有所謂「願詞」： 

《說文」亏部 ••寧 ，願詞也。 

用部 ••宵 ，所願也。 

古語寧訓願，漢《郊'祀歌》： 

讓壤復正’直往寧。顔師古注：言獲福既多，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 

其正15「願」解程寧，故曰「直往寧」。 

佛教願文引：^輯成一專書，與《敦惶願文集》並行。再舉一二例，《吳都法乘》二六《倡緣篇》所 
收，有精智韻劈願文(為吳縣維衞迦葉二像修建作)，開皇十屯年十一月。有明嚴徵《刻指月錄發願偈》 
(萬曆辛丑)稽真可書經發願文(經入蘆芽鐵塔)等等。 

《普賢行願讚》，有尼波羅本、西藏文本、日本慈雲律師收入《梵學津梁》，渡邊海旭有專文比勘赏 
文字之異同。日本僧眾亦有發願文二流行甚撰，因非本篇範圍，故暫從略。 

顆原祇是希望、願望，如栗用於宗教上的許願，涵義便更深入。西藏人在行五體投地時須先行「許 
願」。佛教的許願，見於《華嚴經》，有其涵蓋宇宙么宏偉氣象，所 W 被稱為「不可思議解脫境界，其不 
可退轉」，尤見其堅毅之大勇大無畏之精神。法闕散文家蒙田觀人許願，要特別懷重(《散文集》下，譯 
本二六凹賈)，是有道理的。本論文側重在佛教願文方面 ，巧大 悲願是毎位佛教徙所宜先巧許願的。巧且 
借清代嶺南一一一火詩家么一的陳恭尹《詠木棉詩》一句「願為飛絮衣天 f 」 W 結柬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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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一 - 】法文本。 

〔二】《大正》五四 ， -M IO 頁 C 。 

(三) 《大正》九，三二頁 C 。 

(四) 蘇晉仁標點本，中華書局，-九八七年，二 I 五 0 頁。 

(五) 見周_良著《唐代密宗》，上海遠東出版社，-九九4^年，五八頁。 

(六) 《大正》九，八八頁。 

(古)該塔見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編《法巧傳真》第二4^號。 

(八】《大正》五 0, 四七三頁 C 。 

( 九】如是一二說，若 - 人應、5>念口言。 

〔十)如是一二說。 

(--) 大正一 II 1， - 0 五六頁。 

(- I I ) W 下不錄，請參蘇晉仁標點本《出 111 藏記集》卷-五，五六七頁。 

(- |二 ) 文見梅鼎作《釋文紀》卷十八，出《廣弘明集》。 

(-四)可參看楊臣彬菩《懼壽平》，-五頁。 

(-五)《周禮鄭注》。 

(-六)《說文》言部。 

(-七】見《大正藏》第4^四冊，二 I 二六 -號。 


璧水巧佛巧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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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巧巧煌 

詞之起源與佛曲(讚詠)兼論敦煌所出之佛讚集 


佛曲一名，見於《隋書•音樂志》西涼部云：「舞曲有于真佛曲。」西涼部起於巧秦之末(四世紀 
至五世紀)，樂府中有佛曲，見於此時。唐太樂署供奉么曲尚有龜茲佛曲，急龜茲佛曲(見《唐會要》 
三十 S ) 。唐樂府稱佛曲分屬屯調 ，見 於陳曝《樂書》(卷一百五十九) ，所 取材者有佛曲二十六。南卓 
《羯鼓錄》卷末附有諸佛曲調十一曲此類大抵出於西域之于閣、龜茲及印度。 

論詞之起源者，向來持論紛如。有從某一詞調之出見， W 考證詞禮產生之年代者 。胡 適么據《南宗定 
邪正五更轉》，證知盛唐時代 己有用雙調之《五更轉》，作為宣傳佛教之曲子，即由齊言變為長短不等么 
三 字句與韦字句 <5 。 按佛 讚之興甚早，其用長短句者，為例極夥，不得概目為詞。《五更轉》之《南宗 
讚》，形 式雖作長短句 ，而分 明題曰「讚」，其非詞曲可知。任二北所謂聯章曲子，多屬佛讚，混入於 
曲 ，未免稍濫。蘇聯出版之敦煌 《讚文》(附宣講)三)， L . 1363之《南方讚》，列為「讚類」，甚有卓 
識 。淨王宗之讚 ，有寄 W 詞調 出么者 ，試舉南宋乾道間四明宗曉《樂邦文類》卷五 所采，則有： 

北山法師可曼讚淨止《漁家傲》二十首 
西余禪師讚西方《漁家傲》一首。 

白雲法師淨圓《望江南》十二首(《娑婆苦》、《西方好》)。 

一一一 家、之作 ，正為 詞體 ，即 其顯例。亦聯《方臺山佛讚》，除寄在《蘇幕遮》之《五臺山曲子》外 ，餘均 
為讚而非詞也。《樂邦文類》為書分十四門，始經咒而終乎詩詞 ，卷五 收賦銘、偈頌、詩詞 等巧。 其詞一 
巧，混收和陶潛 《歸去來辭》 S 家，可見偈頌與詞之嚴有區分 ，且 見詞之為體 。南宋 初仍沿唐末詞附於詩 
之觀點，故知讚之與詞，不宜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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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在中國文學史上應用最演。主要有一二方面； 

(-) 用於史書人物之評隙，為史述讀。 

(11) 與圖畫結合者為畫讚，邀(貌)真讚。 

二 11) 與音樂歌唱結合者，特別發展為宗教文學之主要腳色，佛教、道教么偈讚或讚詠屬之。 

敦煌發見之文學材料，「讚文」占極大多數，佛教徒使用尤糜。圖像貌真及講唱讚詠，多撰讚為之。 
韓氏歌讚，出於梵音。 《高 僧傳•經師篇》總論云；「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嗎。至於此±誦 
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音。」 P . 3190有(道)安法師《念佛讚文》，起「一二十 S 天佛最尊，萬物 
中貴□過人」，終於「當來極樂佛邊期」句，此《念佛讚文》為字一句，仍是齊言。《續窩僧傳》五， 
稽僧曼嘗於講日謂眾曰：「昔彌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為含靈轉經一二契。」道安之著名， 
由於集製 111 科；上經、上講、布驢等(《法苑珠林》 111 十六《嗎讚篇》)。按道安此法似本諸支謙。《開 
元釋教錄》謂；「謙依《量事壽》、《中本起經》製《譜菩薩》，連句梵嗎一二契。」連句即連續念之，自 
是：^後，嗎讚朋興，並澗成專集。梁有《經嗎導師集》•，蕭子良著述有《讚梵嗎偈文》一卷(見《出一二藏 
記》)。唐時此類總集尤験，若僧寶道《頃讚》六十首 ，魯 國都昂 (高 卿)撰(《開元釋教錄》) ，善導 
所集《往生諸讚》一一一種，均收入《大正藏•諸宗部》(第四十屯巧)，與法照之《五會念佛儀讚》，皆淨 
±之要典也。 

敦煌所出譜集不少，余所目見，舉其重 要者： 

巧 . 3373，首題「敬法門」一二字，空一二格，末題曰「二一課一本」。背為《歸西方讚》(多用「歸去來」 
一一一 字作和聲，餘皆古字句)、《四十八願讚》、《隨必歎西方讚》、《西方雜讚》，皆韦言一句。按此四 
讚為《淨±念佛行儲》，己見 P . 2066 

P . 3056，王重民題為《佛家詩詞總集》，其中如《歸去來》、《入山學》、《山中樂》、《出深山》 
諸讚皆習見。諸體有五言六言，又韦言轉韻雜切一一一字句。茲舉一首為例；「處眾未曾同轟轟，孤觸未辭無 

@水巧佛巧义# 


伽 巧巧 巧煌 

伴侶，或在深山曠野中，身也無知如灰±。空無主。春秋冬夏常不變 ，穿 (寂)莫(寞)遊遊無處所 。學 
茲父。四大五陰腐爛寶，誓願為君作梁柱。」亦有屯言連用同韻者 ，例 如； 「抱女坐禪 必不緣 ，對 事不亂 
色不韋(牽)，狐女景(寡)婦同房眠。」此皆古詩之屬，未見詞體。 

其著明年月者，則如： 

巧.2066，卷前1^咸通六年二月僧福威牒裝樣’即法照《淨±五替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背總題曰 
《歸西方讚一部》，此卷已收入《大正藏》卷八十五。 

巧 .2 蓋3，即《淨±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下，末有大曆九年冬及乾祐四年題記。卷中《隨必歎西方讚》 
為唯休述，餘若《西方極樂讚》、《淨±五會讚》、《淨上法身讚》皆法照所撰。背為《南宗讚》一本及 
《五更轉》，凡此均是讚而非曲。 

巧 .4 這7 S ) 此卷背有「管内都僧統賢照」字樣，及下列 年號： 

成通九 

光化四年九月王日 

光化互年五月廿日弟子比丘律師念記准狀不雲 
光化四年九月千五日靈圓寺法皆(字缺半) 

成通九年正月四曰每學生：X書卷 
成通九年二一月十八日方文歲念佛德 

卷之正面為讚文，文極多，錄目 如次： 

《和菩薩成文》、《惠水文》一本。 經方： 「和 一石： 『蓮華藏成’今日得聞眾(苦)，傾心願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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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說』 。 」 

《西方樂讚文》。 

《散 華樂讚文》。和聲小字，旁注王 字句： 「滿道場 ，散華 樂。」 

《般舟梵讚文》。 

《香湯讚文》一本。 

《四威儀讚》-行威儀、住戚儀、坐戚儀、臥戚儀(七言詩格)。 

《臥輪禪師偈》：「队輪無化量 ，能 芝百思想。……」(按《臥輪偈》見 S . 1494臥輪禪師看心 
法。) 

《受吉祥草偈》。 

《大乘中宗見解要義別行本》。 

《香讚文》、《花讚文》。 

《遊五臺讚文》。(从「遊五臺」 ，「香 花供養佛」雙行 作注， 疑是和聲。) 

《辭父母出家讚文》一本。 

《義淨一二藏讚》——釋門副教授金卷撰。 

《羅什法師讚》釋金卷撰。 

《唐互藏讚》——釋利濟撰。 

《稠禪師解鹿讚》——釋僧画撰。 

《金剛五禮文》。 

《金剛五禮》一本。 

《五臺山讚文》並序。 

《寅招禮》。 

水頤佛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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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繫 巧煌 

《九想觀詩》一本。 

《佛母讚》一本。 

《菩薩安居解夏自恣法》一本。 

《辭道場讚》(小注有「道場」、「同學」)。 

《請千方賢聖讚》一本。 

《送師讚》一本(小字注「花林」)。 

《勸善文》、《說偈文》、《十二光禮法身禮》一本。 

其次附述《五臺山讚》。敦煌卷中五臺山詠，除曲子六首寄《蘇幕遮》外，習見者又有《五臺山讚》 
二種：一為題金臺釋子客本述之《五臺山聖境讚》；另一為「道場屈請藍時間」一首，題曰《五臺山讚 
文》。 P . 4641《五臺山聖境讚》起句云： 

金刹(刹)真容化現來，光明花藏每常開。天人共會終難識，凡聖同居不可裁。五百龍神朝月 
殿，十千菩薩住靈台。浮生踏著清涼地，寸上能消萬劫災。 

按此首即《讚大聖真容》•，此卷末題《五臺山讚》一本，每首刪去篇題，又不分章，連接書寫，如 
無 P . 4617對勘，幾誤會八讚為一長篇也。 P . 4617與此同文’題曰《五臺山聖境讚》，金臺積子玄本述大 
聖真容。其末行為《大乘五更轉》，只得「一更巧，妄想真如不異居」句，臥下則缺，於此可見《五臺山 
讚》與《五更轉》等每連在一起。巧.4625、食47、4608背’及 L . 13惡、1362皆為《五臺山讚文》’走言 
四句，起曰；「道場屈請整時間，至也聴讚九臺山•’毒龍己除為天海，文珠鎮押(壓)不能鋪。」此篇五 
臺分詠於每首么後，有「佛子、《文珠師利菩禮》、佛子」等唱為和聲，或雙行書寫。 wt 各卷《五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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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文》，多與他讚合鈔，如 P .4608 《五臺讚文》後，接書 《 h 空讚》及《南宗讚》(有「一 更長，如來智 
慧必中藏」句)。此卷正面齋文， 末記； 「維時大宋太平興國五年庚長歲九月五目立 契赤如 鄉亩」之字 
樣 。巧 .464^ 《五臺山讚》後，接書《悉達太子踰城念佛讚》.， L . 13爱為《入山講》，《五臺山讚文》下接 
書《長安詞」。 

註釋 

(-) 參向達《論唐代佛曲》，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新印本 ，二毛 亡頁。 

二二巧適此說載於《史語所集刊)外編第四種，《神會和尚語錄的 第立個 敦煌寫本 》，I I 八—二 IO 頁。 

( |二 )- 九六二 I 年《東方古代文獻叢書》第十五種，莫斯科出版， 厂 N . senshikov 選輯並序。 

(四】可受《漁家傲》，見《全宋詞》新印本，二四二六頁。上海中華書局印，-九六五。 

(五)按 S .6631 多書讚偈，可與此卷參照。自《歸極樂去漠》至《維摩五更轉十二時》，與此卷情形全同。 


璧尔頤佛巧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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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巧植 

詞與法樂(法曲)梵唱及僧人之改作舊曲 


法曲二"其始似出於梵曲。南齊有法樂，即所由巧。梁僧祐《出一二藏記》个二著 錄有： 

齊文臺帝製《法樂梵舞記》。 

齊文畫帝製《法樂讚》。 

齊文皇帝令舍人王蘇製《法樂歌辭》。 

舞文皇帝即文惠太子三】，《南齊書•文惠傳》云：「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標氏，立六疾館 切養窮 
民。」竟陵王蕭子良寶與文惠^^佛教倡導，于哨相得。同書《竟陵王傳》云：「與文惠太子同好碍氏，甚 
相友傑。……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眾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文惠1^建元四年四月集僧 
眾於玄關園(《藤弘明集》」十九)，於其子繫林王且用佛號，取名法身。蕭子良亦屠發講，著《淨住 
子》一一一十一 條；： ，宣揚釋教。王融並為么作頌一巧：誕蓋竟陵王八友之一也。(《梁書•武帝紀》) 

《廊弘明集》一一一十有王離《法樂歌辭》十二章，凡歌《本起》、《靈瑞》、 《 f 生》、《在宮》、 
《阿遊》、《出國》、《得道》、《雙樹》、《賢眾》、《學徒》、《供具》、《福應》，乃詠世尊一生 
行跡。《樂府詩集》屯十八收錄之，禍《法壽樂》(多一「壽」字)，此即南齊法樂么歌辭也。當時必配 
1^梵唱，且有樂舞，故曰《法樂梵舞》：謂么法樂者，猶巧主要樂器之鼓，亦曰「法鼓」也。王顯之《法 
樂歌辭》乃譜稽伽事跡，其樂亡而文字偉存焉。 

稽氏經嗎，傳說出於當植，近人疑其假託一。然《高僧傳•經師篇•總論》稱：「(杭 ) 既通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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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 么瑞響，又感撫山么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為學者宗。傳聲 111 千有餘，在契則四十 
有二。」僧祐《出 S 藏記》收《經嗎導師集》，具著其目 ，凡二 十一首。第一穗曰《帝程樂人般遮琴歌 
嗔》。注吉：「出《中本起(經)》。」其中义有陳思王《感魚山梵聲制嗎 記》， 支謙製《速句梵嗎 
記》、康僧會傳《泥涅喝記》。知一二國吳魏均有梵頃么製^:梁時尚有記錄，而大抵^《本起》及《涅 
架》之故事為内容：厥後若曇憑么誦 《兰本 起經》、慧忍么製《瑞應四十二契》 ，具見 《商僧傳》。《大 
唐内典錄》卷二有五言《詠頌本起》一百四十首，亦其流裔化。王融之《法樂歌辭》各瓦言體，然其《淨 
住子》各頌，則兼有走言之作，蓋當時屯言亦甚通行。《高僧傳•僧辯傳》云： 

永明 -V 年，司 徒竟暖文宣王(子良)夢於佛前球《維摩》一契 ，因 聲發而觉即起 ，至佛 堂中 ，還 
如夢中法更諫《古維摩》一契。……。明旦’集京師善聲沙門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 
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 

僧辯之《瑞應》 即為毛 言偈也。一契即一 ，一句而已，而轉讀可科返折旋弄，是謂作聲。 
竟陵能詠《維摩》一契，必待沙門為之作聲，用轉折之唱法出之 ，即成 梵嗎。舞文皇帝所製之法樂 ，既有 
梵舞，必合：^喝響，其為佛曲，可無疑義_&。 

《隋書•音樂志》梁普通中記：舊三朝設樂，所奏凡四十九項，「其(第)四十四設寺子遵(《樂 
府》引作導)《安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 
仗》。」是《上雲樂》、《歌舞伎》 " i ，梁1^前已有之，其中有安息《胡舞》，可見是時胡縷樂舞么混 
合。《隋志》又言；「(梁武)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么詞一二曲，又令沈約為111曲1^被管結。帝既 
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 
惡》、《除愛水》、《斷苦轉》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嗎， 

854水巧佛巧史策 



設無遮大會三一】則為之。」《南史•臧盾傳》載：「中大通五年，武帝於同泰寺設四部大會，眾數萬人， 
馴象狂逸。」梁之新聲命曰《正樂》，皆述佛法。梁有法樂、童子仗，由童子倚歌而唱梵嗎，當是據南齊 
么法樂，由僧人而推糜及於童子者。武帝此類佛曲，今已無存。別有《上雲樂》，則為歌頌神仙之道曲， 
作於天監十-年冬。《上雲樂》乃據《西曲》加1^改造，出於當日樂令吳安泰及内人王金珠之手(見《通 
典》一百四十五，及《古今樂錄》)。又商客己陵遊三江日，往遷所作之 《 S 洲曲》，武帝亦於是時改其 
舊辭。《古今樂錄》云：「梁天監十一年，武帝於樂壽殿道義竟，留十大德法師設樂，敕人人有問，引經 
奉笞。次問法雲：『聞法師善解音律，此歌 (指兰 洲歌)何如？」法雲 奉笞： 『……應歡會而有別離，啼 
將別可改為歡將樂。故歌和云：一二洲斷江口，水從窥葬河傍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法雲所改者為 
辭之內容，舊辭「啼將別共來」，法雲易「啼將別」為「歡將樂」"~_二。梁武之《正樂》十曲，其中有 
《大樂》、《大歡》，易啼為歓，換悲觀字眼為樂觀，：^符標氏之旨，亦逢迎人主之意耳。《三洲》蹟於 
《西曲》，《西曲》多商人么作。《詩紀》南齊卷韦，稽寶月《估客樂》二首，齊武所作者，使寶月奏么 
管紘，月又上此二曲，曲凡四章"一一二"，蓋 W 西曲入樂。齊梁么間，多由僧人參預其事。凡僧人之改作舊 
曲，合：^梵響，便成新聲。宋《高僧傳-讀謡篇》云：「今之歌讚，附麗淫哇之曲，敷為梵奏，此實新聲 
也。」此等事不始於趙宋，自法雲、菁月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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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一 -) 丘巧巧《法曲》著論甚有條貫，惟未溯及法樂。(《中華文史論叢》五號) 

二 II 《南齊書•繫林王紀》：「追尊文惠皇太子為世宗文皇帝。」 

二二)《淨住子•淨行法門》 S 十-條，現載《廣弘明集》二十古。敦煌卷 P . 3078刑部格背佛經引《淨住子》- 

條，又見 S . 721。《宋史•藝文志》有蕭子良《統略淨住行法門》-卷，列在「道家類」 ，非 。《淨住子》今 
存，共十卷。 

(四) 玉融所作頌均附於每門之末，其體四言、五言、古言皆備。明减斌循《古詩所》卷五十載王融《努力門)、《迴 
向門 》I I 詩：王運熙《樂府詩論叢》附記此為七言詩，見於佛家韻語者。不知此乃《淨住子之頌》 ，自 「畢故止 
新門」二十 - W 下皆屯言也。《全齊詩》據《初學記》收王融《淨行詩》十首 ，實即 《淨住子》之五言頌。又 

《古詩所》錄謝露運《法門頌》「出不自戶將何由」-首，據《廣弘巧集》，實乃王融《淨住子頌》之第二十六 
「敬重正法門頌」，非康樂乏作，附為訂正於此。 

(五) 關於梵嗔，參考《法寶義林》 巧 >r 條，及 - Tw > c 。」 YF 1 >之口 Turn - ZTFIO 口 codoz ol ^ l ^> ZMro > Y 梵巧 
-2 -ro 0 工 lz >= TOY K . 可 . K . 芝工 rr>Km 万、巧.识. o . >. w . 一也 W 7 D 

(六) 「般遮」二字又見《續高僧傳•雜科》聲之總論：「新聲助哀，般虛屈勢之類。」孫檔第石，「疑即般涉乞食之 
異文。」(按即可>。0>讯天工 A 。 仍参《法寶義林》口 OS 口 AI 條】《高僧傳•經師篇》，東晉建業建初寺《支曇薦 
傳》云：「所製六言梵巧，傳答至今。」則其體尚有六言者。 

( 《開元釋教錄》：「(僧會)又傳泥涅喝聲，清靡哀亮，-代模式。」又云：「(支謙】又依《無室壽》、《中 
本起經》製《讚菩薩》连句梵頃三契。」此並吳之梵巧。 

(八 ) OATHA 漢譯為句，見《翻譯名義大集》-四六 0。 

一九】《出|||藏記》十二有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錄》，蕭子良所著有梵行書目共十六歧，內有《讚梵巧偈文》 - 


卷，《梵頃序》-卷，《替讀法並釋滯》-卷，惜均失傳。 

{ 十)參考任半搪《唐戲弄 •總 說》 ，-九 九—二 oil 頁： 《蕭衍、李白上雲樂的體和用》(《中華文史》二 
號)；濱-衛 《伎樂頒 流考》一 《中國文 學報》 九，京大，《論上雲樂》)。任氏謂《上雲樂》為上演穫天子 

事，®難信。 

U 一】無遮 大會祈请文， P .3978 有句云 .. 「傾心精室，既當請聖 之時； 四部雲臻 ，方值 無造之會。」 

( I 二 ) 《樂 府詩集•懊德歌•題解》引《古今樂錄》 .. 「天監十_年，武帝敕法雲改為《相思曲》。」參王運熙《樂 
府詩論隹》一二二、一二一二頁，及王氏《六朝樂府與民歌》二七、二八貢。 

(-二 I ) 貿月 《化客樂》亦見《玉臺新詠》卷四《近代西曲歌》。《古今樂錄》：「《估客樂》者，齊武帝所製也。」 
見《全齊詩》乃五言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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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讚與長短句 


長短句不得概目為詞。長短句之名，宋時已極流行。觀第九世紀編成么梵藏漢對校么《帮譯名義大 
集》-_一 一四五六號： 

梵持 IVU 
藏# ^ ELIM > 

漢 # 長短句 

和譯1^為即「詩與散文么混合」。梵劇中巧1105口 + <田巧8口，即所謂21如11>巧>者也。藏語班巧田！. 
互> 心应，亦指历 YA 口 VI'S 正 IOS- 巧 YAO 】 3 苦 tbhs (<巧又 sm 】 、 r 工 C0 VT ' W 正 IO r 左 Co 】 全 T * 

(PROS 口)。 WP 田 LIMyv 指詩與散文、之源合。，即佛經么體裁亦往往如此。禪月大師(賞休)佚詩《讚 
念法華經僧詩》云：「常詩茜替白蓮經，屈指無人得相似。……短偈長行主客分，不使間聲掛牙 
齒 ( S . 4037) 。」此長短句乃指短値長行而言，與詞無關。在吟誦時，長短尚有主客之分，此即轉讀么功 
能，朱灣有《聴法華經歌》，曰念曰轉，固一義也。 

東坡曾目詞為「長短句之詩」，《與蔡景繁書》云：「頃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續集》 
五)。」南宋初，鄭剛中《烏有編序》則云：「長短句亦詩句•，詩有節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蓋 
1^長短句生於樂府，故仍15詩目之。詞之稱長短句，至王灼《碧難漫志》則屢屢言及，如云：「王荆公長 
短句不多。」「東坡先生：^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或曰長短句中詩也。」「政和間，曹組元寵 

@巧巧优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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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续 * 巧培 

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贈炙人口。」「(李易安)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此 
外，姜變《長亭怨慢》小序云：「予頗喜自製曲，初率意為長短句，後協切律。」至是！^「長短句」為詞 
么名稱，方告確立。惟敦煌曲中始終未見「長短句」一名，《全唐詩》(八五九)呂靡有長短句及《漁父 
詞》- 十八首，乃出依託。 

註釋 

(-) 參獅亮一二郎撰巧。 

M 二藏語 W 可 mL-lvl > 與卫 E-IVIOW ( ^ •封 .) 同義，本指混合。文學上 wpmL-f^^Eoospowmoz ol= 节 omTFIY>zo 
可丑 owm ， OF. 0>m:0l0doz>3Y 一 0 巧。 藏語資料，承丑 .WTmIZ 教授指示，附此致謝。 





讚詠在道釋文學上之發展及其與曲子之分途 


敦煌詞曲資料，隙曲子詞外，科佛曲為多。任二北撰《敦煌曲校錄》，分為普遁雜曲，定格聯章，及 
大曲一一一類。定格聯章幾全為佛曲，此類佛曲，不能概目為詞，任說似嫌泛濫。詞之起源與佛曲離有密切關 
係，然其合流及分歧之處，有仍須詳細討論者。早期之詞，有施於歌唱或僅備 諷誦， 歌唱形為讚頌 ，諷誦 
成為歌訣。歌唱之詞，溯其淵源，大抵有法曲，大曲及小唱一二大別。法曲中部份即為佛道之歌詞。 

釋道傳說，一向雜標。如梁武么《上雲樂》，本為道曲，而又吸收《老子化胡經》故事臥誇張之。梁 
時兼弘揚道釋二教，觀庚信有和《闡弘二教應詔詩》"一 T 可知其概，樂府與佛曲、道曲相結合，最足注意 
者，厥為和聲之運用，道教與佛教之歌讚均采取之。 

和聲么興，漢時之聲曲折，實算萌芽"^一。六朝樂府之和送聲為清商曲之特徵一 _，'一。漢么聲曲折 ，今不 
能詳。道家音樂有「步虛」與佛家么梵詠，在六朝時亦復混合。寇謙、之、之《雲中音誦》，即「華夏誦步虛 
聲」，用十八虛聲於齋法時行之(見杜光庭《太上黃錄齋儀》一 )， 又稱《轉聲華夏讚》(見《道藏》中 
《玉音法事》)。劉宋時道調有步虛聲與梵詠并見(陳國符《道樂考略》)，庚信有《步虛詞》十 
首 S : 《樂府解題》；「步虛詞，道家曲也。」唐時釀儀，有《步虛詞》八首(每首五言八句，如前)。 
《冊府元龜》記道±玄辨論天寶十載之道±步虛聲。《唐會要》：「天寶十一二載太樂署供奉曲，内林鐘宮 
道調。」《步虛曲》屬燕樂，《全唐詩》韋渠牟有《步虛詞》十九首。至宋太宗撰《步虛詞》十首 ，乃 
為《西江月》(五言句數不定)。此道曲步虛、之演變大概。其始已原於北魏，至宋時又寄^^《西江月》詞 
調，如佛曲《五更轉》之寄《喜秋天》之例。 

今所欲說明者，為六朝 z ^來道曲與佛曲均同樣發展。二教在詠讚之文學作品，互相模做，佛教有 

^ 31 {巧 聞佛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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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樂》、道教亦有《散花詞》(宋真宗所作者，有五言十首、走言十二首)。佛教有《十二時》，道教有 
《十二時龍虎神丹歌》。佛曲有《五更轉》，全真道教亦有《五更轉》、《如夢令》，道教對於佛教，亦 
步亦趨。 

道藏《玉音法事》中么頌詞一類，如五古言《散花詞》、《一二塗頌》，皆剰自釋氏。道曲字旁或注四 
聲，或注云眾和，與日本所傳《淨±讚》之記平上方法可參較^弓。道教樂譜表聲音曲折！^—>號，今保 
存於紹興么高腔(說亦見陳氏《道樂考略》)。稽道在文學音樂上么交流，可見其概。(參《法寶義林》 
梵嗎條，戴密微教授有另文討論)。 

道稽於讚詠有其儀軌，勒成專集，故淨±宗法照編有《念佛觀行儀》 ( P . 2066) 。《宋史•藝文 
志》有太宗、真宗《一二朝傳授讚詠儀》二卷，即張商英所編。今《道藏》中有商英《金錄齋 S 洞讚詠 
儀》是也。《道藏》洞真部讚頌類之《三涧讚頌靈章》(內有頌、章、歌、讚、寶頌、偈頌等目)，亦即 
此類。 

詠讚在宗教上么運用，佛教與道教同樣發達。道書之分類，特關讚誦一門。觀敦煌本《太玄實一本際 
經聖行品》第二一 "5 論道書么分 類云； 

(上略)所受諸洋，雖復无邊 ，總 括條疏’唯千二事。部類分別’隨根不同’一者自然本文’二 
者神符，三者寶诀，四者靈圖，五者譜錄，六者成律， -V 者成化，八者方法，九者術數，十者記 

傳’十一者讚誦，十二者章表。 . 讚頌者，眾真大聖’巧飾法言’稱揚正道。令物信樂’發起 

迴向’生尊重：心。 

可知讚誦一科，唐初已獨立為道書十二事么一。《雲裳屯繁》引《道門大論》，言道書分十二部， 
第十一為讚頌，其說曰： 




421 


讚頌者如《五真新頌》、《九天舊章》之例是也。讚切表事’頌从歌德 。故 詩云：「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亦曰偈.，偈、憩也。从四字五字為憩息也。 

又解說十二部先後次序之義云： 

前言諸教，多是長行散說 •，今 論讚頌，即是句偈，結薪既切 ，功滿 德成。 

此種分類方法，正沿唐1^來之舊規，而散說與韻語分開，與佛家詠讚之體，實宜區別也。 


註釋 

〔_】見《全梁詩》。 

二 I 】參逐钦立《四聲考》。 

二| 二王運熙《論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聲》。 

(四)糜信之《步虛詞》及五言古詩，張旭 W 草書寫之，見新印張化帖。 

(五】參場本善隆《唐代中期《淨±教》申論《五會法事讚》之讚詩，其轉讀之法 ，記 明平每 、上《，缓急等。 
H 八】《本路經》多為開元二年道±索洞玄寫本，其卷四 f ".2 s 06 為蜜墅〔證聖】元年閨二月甘九日神泉觀師記思 
庄寫本 - 0 二頁，則武周時物。 

(七)道書分類詳《道教義樞》卷 I 1 《十一 I 部義》 .又吉 岡義豐《道藏編寒史》-二 IO 頁《十一 I 部名稱異同表》 
aHW 团佛巧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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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寞梢 

和聲之型態及其在詞上之運用兼論佛曲之樂府 


向來論詞么起源者，多主泛聲填實么說二"。自新資料逐漸發見，此說似宜修正。泛聲、和聲之法， 
漢六朝樂府己習用么(一一)，不限於佛曲•，道曲亦然 (弓 。佛曲多添和聲，其由佛徒改變新聲者， W 梁武天監 
十一年法雲法師 >肖用《一二洲歌》改製《江南弄》為最著。《古今樂錄》謂是年武帝敕法雲改《懊德歌》為 
《相思曲》，同年冬武帝又改《西曲》製《江南弄》屯曲，《上雲樂》古曲，皆有和聲。一二者皆天監十一 
年事。《江南弄》之和聲，為二一字五字句式。 

唐詞和聲么例，見皇甫松《竹枝詞》六首，即1^「竹枝」、「女兒」為和聲，例 如： 「樓柳花發竹 
枝，鶴搞啼女兒，雄飛煙璋竹枝，雌亦飛女兒。」此則為襯字么例。按 《 E 東一二峽》之《女兒子》，劉歸 
盤謂即唐人《竹枝詞》所自出，今觀此《竹枝詞》「女兒」二字為和，其說可信。 

胡仔云：「《瑞鶴蹟》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句法，長短不等，必雜1^虛聲，乃可管耳。」是在 
非齊言之詞句，必求助於虛聲。同時，唱詞必用餘音助聲，張炎《驅歌旨要》第八首云：「嗤字引濁嚇字 
清，住乃囉哩頓喻隨。」元李冶《敬齋古今鮮》記龐寧樂工歌《渭城曲》，起二句及末二句於第四字下， 
「剌里離賴」為和豐。金時道曲，如王結《全真集》中之《搗練子》，每闡末皆用「哩囉瞳、嗤囉懷」 
六字。义 《 h 算子》「前後各帶喝馬一聲」加於本調。而王丹桂《草堂集•舞天樂》下片四字對句，作 
「囉嗦哩唔，唇歌舌證。」今按佛曲之《悉曇頌》前小 序云： 

唐國中岳釋沙門定惠法師翻注，並合秦音，鸠摩羅什《通韻》。魯流盧樓為首。 



魯流盧樓’原為梵音字母之几•一儿 . L . IL •，故《俗流悉曇章》八首•每首上片么末句，必用「魯流盧 
樓」四字為和。《渭城曲》之「剌里離賴」及後來之「囉哩喻唆」，皆其音轉，故演為無義么和聲，其法 
道稽均流行之。 

佛曲和聲， 大抵可分有義與無義二種。有義者，每1^主題為和，間繫於句首， 如 「早出鑛」 、「入山 
樂」、「山中樂」、「出 深山」 ( P .3056 ) •， 「淨±樂」、「樂 住山」 ( P .2713) ； 或用呼 
格 (< OCATIVE ) ， 如《五臺山讚》之書佛子文殊號 ( P .4 S 5) ； 或側書作小字雙行1^示別’若？. 4608 
之《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則如唐詞之欄字。無義者，如《悉曇頌》「魯流盧樓」之用於句 
腹 ，則猶《渭城曲》 第四字下之用「剌里離賴」也。施於句末么和聲，如 P . 3125 小曲 起句之「何何嗜」、 
《十二月詩》末么「也〜也〜」，則猶是漢代樂府么「賀^含何；若」舊式。 

和聲有省略者，若 S . 5892「好住娘」只書一「好」字， P . 3552則但記「音聲」11字，表示虛聲。摩厄 
教經典如 S . 26置亦見和聲，且有二摩一二摩之名，如《陽 闢二 一疊》之例。西藏歌辭章末亦有添和聲，如 SI — 
广 I-LI; WPU-KUIRUS 一，具見和聲之作用流行甚龐。 

佛曲與樂府之關係約有二類 ••一 為佛曲套入樂府舊曲，寄 W 譜出者，舉例 論之： 

行路難 原為北狄樂歌，辭頗疏質，晉袁山松好么，料為挽歌"？。范峰、顏延之均善挽歌^丫謝幾 
卿醉則執擇挽歌佛徒襲用么 ，有 《微也行路難》等。 

立更轉陳 伏知有《從軍五更轉》，佛曲套用么最夥(詳見專章)。 

百年歌原 陸機作，後來佛曲有《織門百歳篇》、唐李可及為《歎百年》舞曲，哀我生之須臾 ，亦挽 
歌之流亞也。 

歸去宋 此曲1^「來」字為尾聲。《西烏夜飛》：「白日落西山，遏去來。」梁《鼓角橫吹 曲》： 
「逐郎歸去來。」梁武童謠：「逐歡歸去來；：」俱是明徵。按《晉書•隱逸傳》己有「祈孔賓、孔賓隱 

似 巧巧 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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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來，隱去來」語，在陶潛之前。佛曲之《歸去來》，當亦襲此 " i 。 

至於寄某詞調，如《大唐五臺曲子》寄在《蘇幕遮》及曲子《喜秋天》，皆其著例。挽歌一類，合於 
擇氏無常么旨，因而特別采用。又此類歌曲盛行民間，故釋氏借為宣傳工具焉。 

二則純為梵曲，後演成詞牌《婆羅門》、《悉曇頌》而外，如《舍利弗》、《摩多樓子》、《達磨 
支》、《浮圖子》、《附沙子》，皆由梵曲而來，後或為教坊曲(見《樂府詩集》走十八雜曲歌辭類)-一 一"， 
故李賀有《摩多樓子》、溫庭節有《達磨支》、尹鶏有《金浮圖》。《歸去來》唐為佛曲，至宋而為詞 
調，是1^柳永有《歸去來》詞。楊憤《詞品》云；「李郭詩言變梵嗎為黯歌。」即此類也。 

法曲中有「胡夷里巷么曲」，自北朝來已有編集，如後魏太常令崔九龍所記「謠俗四夷雜歌」共五百 
曲，及《外國伎曲》一二卷，惜其書已亡。《唐會要》太簇商有禪曲，又《食曲》(疑是大食曲)内有： 
《阿彌陀》(眾僧用)、《觀世音》、《彿帝利》、《大乘》、《婆婆阿彌陀》、《悉家牟尼》、《贴沙 
門》等，明為彿曲，除《峨沙門》與《晰沙子》或有關係，餘則未聞。 


註釋 

(- 】朱子《語類》-百四十云 ，「古 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 

二二參 王運照《論六朝清商曲中乏和送避》(《六朝樂府與民歌》， -0 二頁】。 

二二)梁時道曲之《方諸曲》、《玉龜曲》、《金丹曲》；雜歌耗之《江南曲》、《龍笛和》、《采蓮曲》皆有和。 
一四】釋法雲傳見《續高僧傳》卷五：《大正藏》二 0 六 0， 四六一二頁。 

一五 ) 見万 . >.WTmIZ" 化 0/V/7/S 山 77 打也？ 山//7巧-口 .W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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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參-海知義《挽歌考》，《中國文學報》 I 二， 京都。 

(AJ) 《南史》卷三十二、三十四本傳。 

(八】《梁害•謝幾卿傳》。 

{ 九】見王運熙《六朝樂府與民歌》。 

一十】 吉岡義豐《關於歸去來辭》一《中圍文學報》六)，又《歸去來仍脖與佛教》 (《石演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 
六~ 0 頁)可供參考。唐人張徵有《歸去來引》，日本聖武天皇《度翰集》中亦有《歸去來》。 

(-- 】詳任二北《教巧記签訂》。 


食 巧巧佛 f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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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繫巧巧 

法京所藏敦煌群書及書法題記 


《化度寺塔銘》唐臭觀五年 (六二 I -) 歐陽詢書 

伯希和自莫高窟取去么《化度寺碑》唐拓本，存於法京列號伯 45 S 者，只剩碑之開頭兩葉，共八行， 
起「化度寺豐禪師塔銘」標題，至「窮理盡」句。自「性」字切下計有十葉，則先由斯坦因取去 ，藏 於倫 
敦，列號斯5791。寶物撕散，難為延津之合。此寥寥八行，亦目缺字，因翦辕時裁去，故文義不接。間有 
嫌漫不清，如，「銘」旁之「名」，及「更」、「象」、「攸」、「義」諸文。即此且可懸揣唐時此碑為 
人愛好之甚，椎拓無虛日，不免殘颗，甘井先竭，理固然歎？ 

今1^翁方綱所擬作《化度寺碑全圖》校之，此唐拓第一一一行「右庶」1^下缺「子李百藥」四字，第四行 
「率更令」缺「歐陽詢書」四字，第八行「感」字下，缺「山川么」三字。其倫敦本之缺文，及此 
碑自宋1^來拓本源流，屢見諸名家討論，今不復賛。 

北宋慶曆初，范雍於關右南山佛寺，見斷石於硕下，審即此碑，笔歸其家 ，其 石破碎已甚。明趙蜗 
謂化度寺在朱雀橋，嘗親訪之，惟禾泰離離，無復蘭若么跡二：宋潛溪稱「歐陽信 本書， 《金石略》載 
凡二十一二種，行於南北者，惟僧豐塔銘而己。」播芳既虜，故西睡石室，亦復留有拓本，得从流傳至於 
今日。宋氏叉稱「碑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解婿謂「西安府學亦有一本，不及原刻清 
勁。」具見翻刻么多，翻本且為好事者寶愛，錯巧缺損，不可卒讀，何況唐祐乎？ 

自姜變評書，《化度》勝於《體泉》。而趙子固亦謂《化度》、《體泉》為楷法第一，推抱過甚。 

1 1碑誠為歐陽晚歲之佳作。元王輝云；「《化度碑》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錬書一變。」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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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姑畫波礫，確有隸意存焉：風骨峻整，固是歐陽家法，而此碑特純懿，不樓森繞若武库兵戟。史稱詢卒 
於貞観十五年(六四一)，年八十五。《化度寺碑》建於貞觀五年’臘潤圓勁，遠出《皇甫誕碑》之上。 
王潮謂「《體泉》朗暢，《化度》遮逸，正如柬代山、两舉，不可軒輕。而嘆所見皆翻本，求其肥瘦適均’ 
清勁煥發，蓋絕不可得；'"。」今幸獲見唐本，誠如羅雪堂吉；「个步之外，精光四射。」 而一種樸茂渾穆 
氣象，躍然於字轰行間，有「大巧若拙」么感；人書俱老，豈借遣逸之美，更不必計較肥 瘦矣。 

近時王壯弘在《增補校碑隨筆》中言，曾取上海鬧書館藏四歐堂及寧古樓舊藏宋原石祐本與敦煌本對 
勘，「天象攸憑」，「憑」字原本「馬」下僅一一一縣，敦煌本多刻一點，一一一行「禀仁義之和」，「禀」字 
f 半多刻一撇成「采」字，原本作「米」(頁四八二)。今細穀此影巧，「憑」之「馬」 f 實借一二掘， 
「禀」下亦從「米」，並無一撇，敦煌本與原本無異’王說非是。故知精印實不容緩。至謂 敦煌本 非原石 
藍本，而是唐代翻刻本，尚轉仔細研究。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長慶四年(八 I I 四)柳公權書 

此巧本列伯希和編目伯4503,現度法京，裝成卷子。首尾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末 有題記 五行， 

文云： 

長慶四年 (八 二四)四月六日，输林侍書學壬朝議郎行右補闊上輕車都尉踢缚魚袋柳公權，為右 
街僧錄準公書。強演、邵建和刻。 

寫《金剛經》一部，正書。橫石十二石，經文每行十一字。分段處留行，兼記段次。可認識者有 |二、 

SH 示巧佛巧文樂 



側巧 R 巧惶 

四、五、七、九、十二等字，當是唐巧原褚，用厚黃紙。 

公權為柳公綿弟，新、舊兩《唐書》皆記其「書上都(京兆)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 
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此說似取自公權之侄柳批。批為柳仲郭么子 ，公紹 么標。《廣川書跋》八 
金剛經條云：「此經本書於西明寺後，亦屢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火。柳班謂備有鍾、王、歐、虞、 
褚、陸之體。」是也。則北宋董追時，此經石尚存。 

《舊唐書》卷一六五謂「穆宗即位，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書蹟，思之久矣。即 H 拜右拾 
遺，充翰林侍書學±，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公權於穆宗時所歷官職如此，觀此拓本官銜，時尚未改 
司封也。 

宋無名氏《寶刻類編》四記柳公權書共古十六事，未言及此長廬凹年么《金剛經》。其長慶四年么書 
跡，只有六月立李潮撰文之《大覺禪師塔銘》，與此為同年之作，此巧可補其缺略。《寶刻》記柳書金 
剛經有二：一為鄭□題額，會昌四年(八四四)四月書。一為安國寺模西明寺《金哪經》，大中十二一年 
(八五九)六月。是柳氏書《金剛經》前後不止一次。今所知者計有長慶四年、會昌四年及大中十 111 年模 
諸本。 

此拓本題長矮四年，蓋為準公所書。考準公法名靈準，《宋高僧傳》卷卡一汾州開元寺無業傳 ••( 穆 
宗即位之年)「命兩街僧錄靈準公遠賓敕旨迎請」。即此人也。《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五、一二四及《釋氏 
稽古錄》卷一一一作「左街僧錄靈阜」繫於長慶二年(八二二)，今據此唐巧，知「阜」殆「準」之形誤。 
「左街」應作「右街」。唐元和二年(八 ot ) ，於左右街置僧錄 ， W (大安國寺)端甫任之 S "。 是為唐 
代僧 錄之始 。僧 錄相當於姚秦么僧正，後魏之沙門統，僧中之總管也 S 準在長麼間僧侶之首長地位甚 
隆，柳為書《金剛經》，故1^上石。 

此巧本刻蓄記名有強演及邵建和二人，考楊承和撰書之《邻國公功德鉛》，立於長壞二年十二月，刻 
字為天 水強嚷 ，強 姨誌恩其族人。至邵建和名，則見於會昌二年(八四二)立之《玄祕塔碑》，末署「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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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冊官邵建和盤弟建初鑛。」建初名又見於大中六年(八五二)《杜順和尚行記》，署曰「鑛玉冊官邵建 
初刻字」。強、邵兩家，皆當日之名鑛工也。内藤虎次郎《湖南文存》卷六於柳書頗有考證 ，今為 鉤索僧 
錄及刻工事跡，補其不及。 

誠懸《玄祕塔碑》最為世所矜式，論者謂其筋骨稍露，不善學者易落硬直一派。其妙跡行世者，宋儒 
所愛各異嗜，米元章獨愛其《金剛經》。《庚子消夏記》十稱：「柳跡在京師者有宋榻《金剛經》，賈似 
道藏本，在李梅公寓。」《金剛經》宋巧，孫承澤猶見之。今人乃能睹唐拓 ，其 眼福淘過於前賢矣。 

此 唐拓紙墨如新，光彩煥發，首尾完整，尤可矜貴。正書結體勁媚勻稱 ，閒逸生趣， 董香光《畫禪室 
隨筆》謂「自學柳誠懸，方悟其用筆古擔處」，觀於此本，良信。 

此祐屢有翻印。羅氏輯入《墨林星鳳》， W 後有正、中華、文明諸書局皆有影印。-九五也年世界書 
局印本最差。一九韦九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印本，穀片亦多模糊，缺字時見。必另有精影本，庶可保存原來 
面目。 

I 二藏聖教唐唐武后久視元年 ( too ) 

伯3831為武則天撰《111藏聖教序》殘文，存二十二行。第一行存「觸尊(容於常住〕」二字，第一一 
行存「所 料地 (涌全身】」一一一字，第二一行存「(為證說)經之兆，空縣(寶殿)；爱標闡法之徵，八(萬 
四千)」十二字。末行訖「部峽條流，刊之於左」句，全篇已完。 

考《佛祖統紀》卷三九：「久視元年，詔義淨二一藏於東都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天后製《聖教 
序》。」序文載《全唐文》卷九屯，文字無大差異，略校如次；「德包初地」之「包」 ，寫 本作「當」 ，’ 
「道權彌天」，「麵」寫本作「綱」。此為武后時之寫本，惜止存一葉而已。 


§水巧佛學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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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巧巧想 

妙法蓮華經卷第-卷尾唐 總章二 I 年三八 to ) 

此《妙法蓮華經》尾部，列伯28芒號，高宗總章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孫氏為亡母寫，字極端正秀麗，為 
唐巧標準、之寫經。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卷尾唐咸 亨兰年 (六 tl I ) 

伯 S 44 號，為咸亨 111 年一二月屯日宮廷寫經’由虞禍監其事。斯26為咸亨 S 年五月十九日寫《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亦題「虞破監」，其詳閲之僧人亦即太原寺之神符、嘉尚、慧立、道成，判官亦為向義 
感。惟經生、書手及初校至一一一校人物不同。伯4556寫《妙法蓮華經》卷二，經生王思謙及其他題名皆與 
此卷同。 

敦煌寫經卷題「虞麵監」者甚多，略舉一二，如斯 31 W 及斯同為咸亨四年封安昌寫《妙法 
蓮華經》，前者為卷第四，後者卷第二，末均題「使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攝兵部侍郎永興縣開國公虞诞 
監」。斯456為咸亨五年八月二日左春坊楷書蕭敬寫《妙法蓮華經》卷第一二，虞姑官銜同上。斯八凹為咸 
亨11年十月4^二日經生郭德寫《妙法蓮華經》卷第五，虞诞官衔為「使太中大大行少府少監兼檢校將作 
少匠永興縣開國公」，則為前一年所寫者。由此可1^見虞诞仕賴之經歷。抽為虞世南子，兩《唐書》皆 
云：「子诞，官至工部侍郎。」寥寥數字而， J 。 世南於貞觀韦年轉秘書監，觸爵永興縣子，後晉為公。破 
襲其封爵。 

此類宮廷之寫經，秀整 t 麗，字體於虞、歐為近。虞诞負責監理其事，具見唐初書風習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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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齡經卷尾唐景 雲二年 (t --) 

伯2884為《必經》末段^巧及題記 111 行，為景雲二年四月八日孔道生妻張為男思忠寫，从消災祈福。 
書法秀麗，為初唐正書標準寫經。 

義淨護金光明最勝王經唐 

伯 2 SS 3 為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序。《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刊於其首。傳 
云：「久視之傻，乃自專譯，起庚子歲(韦 00) ，至長安癸卯(古 olli ) ，於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譯 
《金光明最勝王(經)》……凡二十部……天后製《聖教序》，令標經首。」 

《金光明最勝王經》今收入《大正藏》第千六冊，四 0 三—四五六頁，起序品第一，至卷十付囑品， 
所據為英國亞洲協會藏本，但卷前無序，此寫卷文字可補其缺。 

義淨譯經題記唐武后長安 I 二年 ( tol 二) 

伯25萬存武周長安一一一年癸卯義淨譯經題記，與斯五二三互勘，應是《金光明最勝王經》。斯卷為該經 
卷第八，其間缺字，可15互補。如第四行之「婆羅門尸利末多」，可補「末」字。第六行么「神英」，末 
行么「惠表」，可補斯卷「神」及「惠」下之缺字。 

案伯2己9陸法言《切韻序》後，為《金光明最勝王經》序品第一，有「書□(者 ) 僧善惠記」一 
行。考斯50為《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九，一二藏法師義淨譯本，末行云：「僧人善惠題。」或出同一人 
之手？ 

i 水巧佛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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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窒培 

本題記中「年」 、 「月」、「日」、「證」皆用武后新字。 

《沙州城±鏡》後漢乾 祐二年 (九四九) 

伯2691為地記之類，詳誌沙州東西四至山川道里么數，題名曰《沙州城±鏡》。書名曰「鏡」，其例 
甚多，《隋書•經籍志》有《地鏡圖》，敦煌石室所出占書有《天鏡》(伯 3288+3555) 。此言《±鏡》， 
正如地鏡、天鏡之比。卷中 有云； 

今時窟宇並已益立，從永和八年癸丑歲將建慮 ，至 今大漠乾祐二年己酉歲’算得伍巧玫拾陸年記。 

一般談敦煌莫离窟建窟年代，大都依據武周時李懦讓《重修莫高窟佛蘿碑》 A 交，追溯到前秦建元二年 
(111 六六)，沙門樂傅造窟一藉為最早記錄。今《±鏡》乃言創建佛窟肇於永和時，則向么所未聞。永和 
為東晉穆帝年號’癸置應是九年 (111 五三)。八年是壬子，當 W 九年為是。其時敦煌應屬前涼張重華所 
轄。永和九年下距樂傳造窟借十多年。 

在涼州一帶，造窟最先者為沮渠氏。道宣《集神州二一寶靈通感應錄》卷中云•’「昔沮渠蒙遜 W 晉安帝 
隆安元年(一二九韦)據有涼主一二十餘載，離西五涼斯最久盛。(中略)(涼】州南百里，連崖绵盈，柬西 
不測。就而挪篇，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亦在永和之後。 

宿白考莫高窟早期洞窟，對《±鏡》此說，不敢置信"马。然《上鏡》明著寫成年代為五代漢隱帝劉承 
祕乾祐二年 ，言 么整籍。向達《莫高愉林二窟雜考》 則云； 「據《昏書》卷六十《索靖傳》 ，靖卒 於晉惠 
帝 太安末 (一 二 0111) 。 靖 於莫高窟曾題 『仙靡 一二字，意其時梵宇琳宮或已輝映山阿，故靖題記吉爾。則 
其卒後五十年，整建石窟，殊為 可信二 0: 」余謂前涼張氏始終奉用晉么正朔 ，新 出吐魯番文書可从為 



證二一 r 故 《晉書》 卷八六 《張 軌傳》記重華及作事，皆切永和紀年。 《± 鏡》書「永和癸丑」，正是張 
氏承用晉年號、之習慣，愈覺其可信。 

五 代時撰地誌者，如李 延範么《敦煌新錄》一卷二5,今己亡佚。此《地鏡》談出於當地人手拳，史 
籍目錄書從未著錄，殊為可珍。地不愛寶，遺物問出，如一 九六兰 年二！月，莫高窟一二五、一二六證發現 
北魏編佛，下部有太和 十一年 (四 八韦)廣陽王慧安《發願文》 ， 在東陽王元榮任瓜州刺史之 
前三 S 。 安知異日不有新資料，可為前涼開窟之佐證耶？ 

此卷書體結構工整，點臺平勻，出自五季書乎，亦有可觀。 

《唯識 I I 十論序》《大乘莊嚴論唐》大唐《新護 I 二藏聖教度》 

此列伯2155號，絲欄，粗紙，錄文二一篇。 

首為沙門靖邁製《唯識二十論序》。《唯識二十論》，為玄契所譯 ，刊 《大正藏》 第二二 做， 一五九 
0 號，屯四—屯韦頁。靖邁為蜀梓遠人。貞觀中，奉敕造廣福寺，與普光寺棲玄、帰福寺明濱 、會 昌寺辯 
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同與《本事經》翻譯事，執肇綴文。又著有《譯經圓記》四卷 ，其 事跡詳《宋高僧 
傳》卷四三 S 。 法隆寺藏玄契譯《大般若經》卷第一二百四十六 ，有 「大慈恩寺沙門靖邁綴文」題名。有鄰 
館藏貞觀二十二年《顯揚聖教論》卷五，亦有「簡州福眾寺沙門靖邁綴文」題名。 

二為李百藥么《大乘莊嚴論序》全文。百藥字重規 ，博陵 安平人 。太 宗時官宗正卿 。承父 德林業 ，撰 
成《北齊書》五十卷。貞觀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其事跡詳《舊唐書》卷走11攻《新唐書》卷一 0 
二 。此書收入《大 正藏》一一一 1冊，一六 0 四號，五八九—五九 0 頁；序文亦收入《全唐書》卷一四二。钞 
本 有誤字，如「是末非古」，誤「末」為「未」。「彌論」誤作「彌 輪」， 「邢國」公(房】玄龄」 ，誤 
「邢」 為「邦」 。有脫文者，如「摩伽陀國一二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 ，奪 「伽羅」二字是 。又 《大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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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賓 

正藏》本「輪王致正真之道」作「輪王正致真之道」，「震大地而萃人天」作「震大地而萃天人」，當據 
相應處么倒乙符號 「 S 」 訂正。 

第一二篇為武后撰之《新譯一二藏聖教序》，此文見影印《宋賴砂板藏經》及《全唐文》卷九屯，題 
曰「方廣大莊嚴經序」，與此不同。寫本間有異文及誤脫，試為校正，如「證」作「望」 ’ 「面」作 
「逊」 ’ 「熱唐御溝」句多一「之」字，「二一藏法師地婆詞濡」，寫本無人名，「業鄰初地」句，「初 
地」誤作「天地」，「道駕」作「道架」等。 

此為武周時寫經，有年、聖等武周新字。書體近褚，韶秀清勁，當出納中之能手。存軸一枝，可考見 
當日卷軸制度。 

越州諸藝縣香嚴寺經藏記志閑撰守清書 

伯2804與伯3040兩號同是一文，前者擁 J 整，沈著凝重•，後者只存十二一行，字較大而體則道驅近褚。 
刚卷恐非出同一人之手，然巧 W 互參。 

題撰文者沙門志閑，書者草堂僧守清。考唐時僧名志闕者，有昭宗乾寧二年圓寂么志閑禪師二 
與元和時僧志閑，事跡見《宋高僧傳》卷十《唐婪州五洩山靈默傳》 末： 「高僧志閑，道行峭拔，文辭婉 
麗，亦江左么英達，為就行 錄焉三 £。」靈默於貞元祝入天臺山’後居婪州五洩山。其 傳稱： 

元和初，屬平昌孟簡中丞廉問浙東(一三，廢管內蘭若，學徒散逸。時皆一陽令李膏，狀舉雪山 
重造院 。十 -二年(八一八)，〔靈默〕渣然而絕，壽齡七十二。 

W 年代及地域論，作《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之志閑，當是此人。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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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藏記》文亦婉麗典重，故為人所傳誦。文中記香嚴寺經藏為天寶元年檀越主劉彥偕所连，志明 
上人補鈔所缺冊，歷星 霜兰變 。鈔足十二部。惜此文非完篇，末行「下卯歳四月二十八日僧昭義造」(見 
伯 S 04) 下殘鄕。案天寶 W 降之 T 卯為貞元一二年(八 S 八)，與靈默時代正合。 

《宋高僧傳》 卷十屯《唐趟州焦山大曆寺神當傳》 言： 「開元二六年敕度隸諸暨香嚴寺名 

籍(-九】。」即此寺也。 - I 
莫高窟藏卷中南方 寫經極 少’斯 1365 有《泉州下佛新著諸祖師頌》’斯4三 8 為華岳玄條禪師編 
《聖青集》，可知南上卷軸間亦流入北方。此中唐時越州之物，尤為罕見，可為寫經史及南方經藏源流 

添一故資。 

《傳法寶紀並唐》杜拙撰 

敦 煌所出 《傳法寶紀》有一二卷，此列伯 2634 么外，又有伯35這、伯3858兩號。柳田聖山在所著《初期 
禪宗史書巧 研究》中，嘗據 前二本校錄為資料六，岛有詳注二.2。旋又在《初期 n 禪史》 I 中，合一二本校 
錄 (11- >。 其後 ，田 中良昭、椎名 宏雄續有討論 (一三】 ，巧 W 參看。 

此書首題： 

傳法寶紀並序京兆杜触字方明撰 

杜拙為何人？穴山孝道祝擬定為大智禪師所師事么触法師三三一。字井伯壽稱：「著者杜赋之傳記等 
巧不明，由字方明看，恐為居±二^:」神田喜一郎博±贊同其說， W 為其書「題名杜贴，似其人後來遣 

@水巧巧巧文柴 



^ 续 * 巧捏 

俗，有如唐代《文選》學者釋道淹么遥俗後稱許淹例，触法師遥俗稱杜脯亦非不可思議」但仍乏確 
切内證。柳田聖山上引書別舉新外證，《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有「《南岳禪師法門傳》二卷， 
衛尉丞杜驰撰」一一《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有「《南萬思禪師法門傳》一帖上下，清信弟子衛尉丞杜 
触撰」疑與撰《傳法寶紀》之杜贴應是同一人。 

脯法師為義福所師事，福時年已違一二十，正當武后垂拱一二年(六八屯)，謂触法師於此時遥俗著書， 
於事理甚難說得通。按杜拙《傳法寶紀》敍事，止於神秀和尚塔文。神秀卒於中宗神龍二年(屯 0 六)， 
後於義福師事贴法師之年約十九載，杜脯之作《傳法寶紀》，當在神龍 W 後，與触法師誘非一人可見。 

此卷「世」字缺筆，結體疏朗，筆意亦穏健 W 喜。 

《敕巧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乏碑》 

伯2762為《張淮深碑》之一段。一九二六年，伯希和與羽田亨合編《教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收有 
《張氏動德記》，即錄此寫卷之文字，共八和六行。 

及英倫斯坦因之敦煌文獻公開么後’藤枝晃嘗取斯6161與斯3芭9、斯置73與此伯2762加 W 總合，共 
得一四 0 行，題曰《張淮裸碑》寫本，影出並作釋文，刊於所著《敦煌千佛洞么中興》，其中碑記六么插 
圖，即此文復原么一部份； A >。 榮新江近撰《敦煌寫本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校考》，將英倫 
未刊斯11564號殘紙補於斯3沒9寫卷之漏洞中，使上下文句通貫。扯考證北闕 i 介字九一號所題「敕河西節度 
兵部尚書張公德政知(之)碑」，即此碑原名；"^一。今即據其說定名。 

囊在英倫，取原物細校，其中有蛛點句讀。在斯3329斷片起旨，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所鈔亦不準 
確，茲合斯6161校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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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略)撫納降和，遠通盟□(誓 )，□ (音)□(離 )□ (材)產，自 □□ (桑)巧。賊部落 
之名，占行軍之額。由是形遵辦鬟，體美織皮。 

按《左傳•襄公十四年》：「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 
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苦黨，蒙莉棘，从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 鹏之阳 21，與女剖分而食之。」 
「吾離」1名本此。 

又斯爱 S 末段與伯2762銜接么二句，可校正如下(原本注略)： 

忽達趙蛇之疾，行樂往來(而)二悲來，俄經(驚 ) -i 一夢奠之災，該有時而無命。春秋七十 
有四’壽終於長安萬年骆踢宣坊之私弟(第)也。 

如此句讀，方可文從字順。 

此篇書寫者頗用必運筆，意態飛動，體勢挺勁。隔切絲欄，間夾小注，行款井然，疏朗有致，鳴沙遺 
跡中，允推上品。 

張淮深行事，是碑所記最詳。此外則有伯2913張景球撰《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南陽張府君墓誌 
銘》，略云： 

府君詳淮深’字祿化’嫩煙信義人也。祖曰議逸，工部尚書。考曰議譯’赠散騎常侍。府若伯’ 
大中七載(八五二一 ) 便任敏煙太守。公切大順元年(八九 0 ) 須慾於本郡，時年五十有九，葬於 
漠高鄉漠高里之南原。 


Stt 尔晒佛巧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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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巧 巧增 

又莫高窟第一五六號窟(即 P .17， 〔.300 號窟)南壁男供養像第二身題名：「姪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 
子賓客……賜紫金魚袋淮深一也供養；一一一一一。」 

案《張淮深碑》 稱： 「太保(張議潮)咸通八年歸闕么日，河西軍務，封章陳款，總委姪男淮深。」 
淮深自咸通八年纔其伯父議潮之後任歸義軍節度使，訖於大順元年身駕 ，治 河西共二十四年。 

《碑》文第五十六行 wf ， 列舉淮深所修功 德事； 「乃見若泉北大像 ，建 立多年，棟礫摧毀。於是抒 
匠治材而朴斯，部人興役^^施功。……更欲鑛蘿一所…… S 載功充……龜内素(塑)釋迦牟尼像，並事 
(侍)從一鋪，四壁圖諸經變相一和六鋪。」所述為修北大慷及營造北大像北側之佛窟事"__一日。 

蘇蠻輝曾撰《補唐書張淮深傳》；一£，惜未能引用斯坦因殘片資料。 

伯3720與斯6530為《張淮深造窟記》文亦餅四灑六，蔚然可觀。藤枝晃嘗影印贿本 ，並 做釋文 ，收 
入《敦煌千佛洞之中興》碑記4^。又伯2451有《張淮深變文》，其考證詳參孫楷第《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 


《羅盈達遞真讚》《羅盈達養誌銘》 

本冊所收《羅盈達邀真讚》、《羅掘逮墓誌銘》二篇(一毛)，皆選自伯2482，二文問可互證。前者題名 
與作者職銜間有小字記「楊瓣恩撰」。「邀真讚」為唐末流行之一種文體，邀真即貌真，遇真讚猶像讚。 
邀實讚體製詳拙著《敦煌白畫》。 

敦 煌文書 所見楊繼恩撰邀真讚，隙《羅盈達避真讚》外，又有伯2马0《陰善雄邀真讚》與伯3718《關 
勝全遞 真讚》’具載陳诈龍氏西 oges de personnages 單 inents de TouenIhouang 。 時繼恩官衔為「節度內親從 
都頭知管內諸刮都勾押化目官兼御史中巧」。 

後者《羅盈達墓誌銘》有伯希和與羽田亨《徵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排印本 ，近 時又經陳作龍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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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所著《敦煌銘讚小集》三心。陳氏擅加作者為楊纔恩。案楊繼恩所撰為《羅盈達邀真讚》，非《墓誌 
銘》也。陳校時有小誤，如郡望豫章郡誤植作「豫掌」、「哀鳴而響切」、「號天慟切」，兩「切」字原 
無誤，陳氏改為「巧」，亦誤三^。又銘詞末句「蕃漢皆哀啼」，1^上下文協韻推之，「啼」必是「鳴」 
么誤書。 

伯 S 94 與伯2萬4綴合么《白雀歌》云：「進達偏能報虜戎」、「羅公挺拔摧巧敵」、「文通守節白如 
銀」。證之《羅盈達墓誌銘》，通谨為盈達么故堂兄(從兄)「歸義軍管內衙前都押衙檢校左散騎常侍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羅公亦即通達，則又見於伯3633《沙州百姓一萬人上迴髓天可汗書》 si ; 文通為其 
次兄「節院軍使」。 

書為五代人手筆，在歐 、柳 之間。後半《羅盈達邀真讚》風姿稍殊，近李北海而雄渾恣肆，或 另一人 
所書。 

判文 

伯2593寫判文兰道。池田溫氏《敦煌本判集|二種》已有詳論及程文^一一。又影本收入東洋库刊叫§- 
hiicm 於 oruj T'lirfan oonurnAntw 的 Monied Sid 巧 nonomic 左之 tory , L Le 的 cil 叫《公产 (>) (历)，東京， 

一九毛八年，九二 I 九三頁。錄文詳同書四九頁。 

首篇題缺，二行云「及青铃於愧市」。案《一二輔黃圖》：「禮：小學在公宮南，大學在東，就陽位 
也。去城韦里，東為常滿倉，倉北為槐市，列槐數百行為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且各持其郡所出貨物 
及經傳書記坐磬樂器，相與買賣。雍容揖讓，論議槐下 S 5。 」愧市非地名，乃指大學。 

又「石渠水流，果逢饋落之義」。「石渠」指漢石渠閣一-1】，「饒落」用《後漠書》卷五四《楊震 

爸示巧佛巧义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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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巧培 

傳》「冠雀銜一二德魚，飛集講堂前」故事，亦指講堂。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判」條云：「唐制，選±判居其一。今所傳如稱某之有姓名者，則斷獄么 
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么詞也。」上例即選±之判也。《唐六典》卷二吏部 原注； 「每試判日， 
皆平明集試場，識官親送。(吏部】侍郎出問目，試判兩道 SS 。 」故吏皆當習判。陸贊既登進±，又 W 
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 

唐判多用餅文，典麗而頗值吟味。《文苑英華》收判文甚夥，多灑體。慈覺大師《入唐新求聖教目 
錄》著錄「判一百條一卷，駱賓王撰」 S 5 。明人編《駱臨海集》不載。伯一一一八一 一二亦為判集，存卡九 
篇：伯 2942 為永泰至大曆年間(尤六五—走屯九) 河西 巡撫使判集，則係斷獄判集 S 5。 

此卷 書法遭 麗’疏 朗可喜。末藏 文一行 「 dge-sloljgyva-gyiyi-golags-so 」 ’ 意為「比丘 oyva-yoe (漠 
音) 書寫」 St 】。 疑為吐蕃佔領期之物。 

《若泉建轰上操文》後唐長興四年(九||||二) 

伯3302為五代石窟建窥 《 h 礫文》。書勢轄请峭絕，近薛稷一路， f 開瘦金體，殊堪珍視。首題「維 
大唐長興元年癸己歲款(月】廿四日河西都僧統和尚，依若泉靈跡么地建禽一所上傑文」，下書「兒郎 
偉」 I 二字。案「癸己」為後唐長舆四年(九一一一三)，作「元年」恐誤。 

《上礫文》之慣語，閒端必用「兜郎偉」 I 云予，此本第一二、一五、一 1111、二九行「兄郎偉」 S 字凡四 
見。呂祖謙《宋文鑑》卷一二九所收王安石《英德殿上梁(操)文》用馴語，文中附詩，四方上下成六 
章，每章詩首冠「兒郎偉」一二字3^。 

唐末司空圖有《障車文》云：「兒郎偉，重重祝願。」全篇「兄郎偉」一二字凡四見 S 丸一。宋人之 
說謂「偉」係表示多數，與「們」、「猜」同義。樓编《跋姜氏上懷文》云：「兒郎偉者，辩言兒郎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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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 si 。 」按「倚」字作為語助，實隙己起於北朝。《北史》卷八二 
《儒林傳•熊安生傳》：「徐呼安偉！安偉！」「偉」今作「喂」也。 

敦煌 所出有 《兒郎偉》之韻义，此篇之外，計又有伯 3270、 伯 3753、 伯 4055、 伯 4 三 6 及斯 6 g 7 
等 ，大抵多作六 字句式。近年討論《兒郎偉》者，有口 anielle Eliasberg 、 周紹良、黃征諸家，其論文可科 
參考 S 一)。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十雜識引後魏溫子昇《聞間門上梁祝义》， W 「此上梁文之始也。」江少虞 

《皇朝類苑》卷二九「制詞異名」條云；「學±之職，所草文辭，名目浸廣 . ±木興建曰上梁文。」是 

宋時上梁文由翰林學 i 起草。上梁文為一種特殊上棟祝文。徐師曾《文體明辨》 云； 

按上梁文為工師上梁之致語 。世 俗營構宮室，必擇吉尚上，親賓裹麵，雜他物稱慶，因切搞应 
人。於是區人之長，从麵拋梁而頌此文从祝之。其文首尾皆用傭語 ，中 陳六詩。詩各-二句， W 按 
四方上下，蓋俗體也。 

此 《上 梁文》正面所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目錄》，字跡滲入背面，故糕糊難切卒讀。今錄末尾一 
段，科供參考； 

兒郎偉 。今 因良時 吉日，上擬雅令周旋。五邱(郡)英豪 並在， 一州壬女騎閣。蔡餅千盤萬擔， 
一時雲集君泉 。盡 旬空中亂撒， 次有金叛銀錢。願我十方 諸佛， 親來端坐金蓮 。薦 我尚和(和 
尚)景祐，福神而 (如)海長延 。應 是助修之辈，見(現)世媳獲福田。諸族六親 內外， 永同筵 
閣神仙 。澈煙萬人休泰，五稼豐稳龍川。莫在辭多蹇詢’歲時猶望常遷。自此上操之後’富貴千 
年萬年。 

@水頤佈學文策 



^ 巧 巧巧惶 

又文中有「拱斗皇回軟五，樽梁用柱極多。直向空裏架鍵，魯班不是大哥。康博 ±能 行新斧，苦也不 
得捜凝。」當時敦煌稱匠人為「博±」。又「施功(工)纔經半月，樓成上接天何(河)。奉我和尚旨 
教，今朝賞設綾羅。」和尚即指河西都僧統和尚。據文中稱「伏維我都僧統和尚出，業登巧地，德托前 
英」，此都僧統或為繼陰海晏任此職者2一：。 

此 《上梁文》開端數句中有云：「古有二一危聖跡，薩詞仗錫因此資。□□鴻基十運 ，察 道承□乘時。 
自後先賢頭德，建立寶殿巍巍。莫不遠見淨±，即此便是阿彌。厥今大施功者，我都僧統和尚之為欺！」 
「薩詞仗錫」即指劉薩詞受記么因緣。莫高窟第古十二窟裏壁佛靠北側，畫《聖者劉薩詞像》，壁上殘存 
有關劉薩詞題識，如：「劉薩詞和尚坐禪入定時」，「□薩詞和尚見□師 aw 觀化時」，「長者1^從等請 
會0000……劉薩詞和尚赴發修僧時」，「劉薩詞和尚焚香啟願時」等一弓一一。 

敦煌文書中有《劉薩詞和尚因緣記》二一件(即伯2680、伯3570、伯 3727) ，文中引《道安法帥碑 
記》有「魏時，劉薩詞……至番禾……有瑞像現」。末云「莫高窟亦和尚受記，因成千藻者也。」其他 
莫高窟記載，如斯3929《節度押衙董保德等修蘭若記》，有「薩詞聖人，改形化現」•，斯2113背第一二 
件文書《唐沙州龍興寺上座沙門俗姓馬氏香號德勝若泉胁修功德記》，有「薩詞受記 ，引錫 成泉」等 
語，可知莫高窟早期么營造，薩詞「受記」或「引錫」，乃一大事，劉薩詞和尚在當地人必目中地位至 
高。故《上梁文》之首，即譽其事作為一二危山么聖跡。此為新知，故併記之，詳拙撰《劉薩詞事跡與瑞 
像圖》一 

大唐西域記卷第 I I 殘卷 

伯3814號為《大唐西域記》二，殘存一走一一一行。自健耿邏國下迦腻色伽王誇堵波條起，訖於卷末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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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記卷第二」標題止。首行略有殘損，補錄如下： 

〔此南不〕遠起萃堵波，音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卑妹〕邏樹南…… 

昔年羽田亨博±編印《敦煌遺書》，已出第一集，此卷原擬在第二集內刊佈而未果。後向達得此照 
片，收刊於所輯《大唐西域記古本一一一種》么內，卷前尚存有「敦煌遺書」字樣。 

《大唐西域記》敦煌寫本尚 有斯接 59殘存卷一，共 lllo 四行；义斯958為卷一二，殘存十六行，與己黎此 
卷非出一人手筆。伯2700存卷一，共十巧行。 

原來條記西域史地么專書甚多，惟法顯與玄巽所著最為有名，農經遂譯校註。治西域史者言之己詳， 
可 W 不論。 

秦弘始間 (111 九九—四一五)，京兆纱門智猛著《遊行外國傳》，道宣云：「曾於蜀郡見之 S 5。 」 
隋化，東都上林園翻經館彦惊著《西國志》十篇，道宣稱其「廣佈風俗，略於佛事，得其洽聞，失於信 
本」 S 5 。又裴矩著《西域圖記》一一一卷，序見《隋書》本傳，紀通西域有|二道，所歷凹十四國。《太平 
寶宇記•四夷部》引其書二則，北宋時，其書尚存。此皆裝師《西域記》之前導。其後道宣別撰《釋迦方 
志》，自稱為《西記別傳》。「西記」即指裝師此記，其中《遺跡篇》可謂《西域記》之節本。 

《大唐西域記》成於貞觀二十年(六四六)， 巧世者 實有貞觀時進呈本及高宗顯慶修訂本兩穗 2 i 。 
關於玄契及《大唐西域記》牽涉有關問題，近時季羡林有長文討論，至為詳盡£心，為《大唐西域記校 
註》前言。 

《大唐西域記》一書，對印度歷史貢獻之巨，印史家已有「如無玄絮是書，重建印度史將為不可能么 
事」之論調。試舉一例，如本 卷云： 「烏擇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娑羅親遽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 
仙本生處也。」波欄尼者，即著文法書 Ashi 岂 h 苗 yT 之 sl ^ inr 其出生地娑羅親邏，梵名奸 mtura , 在 Ohind 西 

食 W 巧巧巧么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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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北 6. A 公里之小鎮，其王即 King of zanda 。 印度學人研究波你愿行事，無不取資於玄裝此文£化一。其價值 
可想而知。 

向達指出敦煌本有同於日本之石山寺本者，如本卷之「石廬」、「仙廬」皆作「間」字。烏仗 
那個下小註「舊云烏場」，同於高麗藏本，與他本么作「烏孫場」 異， 應科無「孫」字為是。「烏場」即 
「烏仗」之異議。 

此卷書法挺秀儀利，搖曳生姿，行氣尤佳，允為唐鈔之妙品。向來摩娑原物，彌覺神智倍加。宜顧為 
流傳，1^公諸同好。至於隻字單文，可資校勘之助，又其餘事矣。 

齋碗文 

伯254韦王重民題曰「書儀」，稱「蓋唐中葉所寫。對葉裝，右端嵌1^漆軸，如今人之夾新聞紙然， 
是裝演史上么重要資料一&_ 一。」然今改為报子。該軸完好圓整，養在法京 ，摩 擎者再 ，不忍 稽手。惜篇章 
多殘缺。近年 ，梅 弘禮 ( P . Magnin ) 考訂此文為《齋碗文》，見《敦煌研究》一九九 0 年第四期，其說可 
信。又趙和平君見告北京大學歸書館藏《諸文要集》為其簡本，均屬廣義之文範，而非書儀。 

其首葉有云：「 . 揚聖德，終乎庇祐群靈。」又云：「分上中下目，用傳來葉。」其綱目亦不完 

全，只存：二「讚佛德」、一二「序臨官」、四「隅受職」、六「報行恩」、屯「悼亡靈」、八「述功 
德」。細目「講佛德」下有；「王宮讓質」、「踰城出家」、「轉妙法輪」、「示歸□(依)」 等； 「述 
功德」下有：「造絲像」、「織成」、「鑛石」、「彩晝」、「雕檀」、「金銅」等，全書大铭椎輪，約 
略可睹。 

「序臨官」之「縣令」、「縣巧」部份，文字尚清晰，下有「甘州任家口平安」一目，文云：「惟公 
牽絲甘野，述職蕃維。」《元和郡縣圖志》卷第四十甘州條：「唐武德二年(六一九)討平 李軌， 改置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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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代宗)永泰二年(屯六六)，陷於西蕃。」書中特標著甘州一目，似其文作者與甘州關係特深。 

書内「元曰」各條、即鄭餘廬《大唐新定吉凶書儀》中「節候賞物」之類，有「二巧八日」，而無 
「二月一日」。鄭氏《書儀》云：「二月八日佛道也。」蓋為浴佛日三。二月一日則為中和節，事始於 
唐德宗一。是此書必為德宗 W 前之物。 

察其背面「……尚書……」印文上，記有「前翰海軍經略使。□元甘九年正月廿八日」。案上元、貞 
元均無二十九年，知所缺一字必是開元之「閒」字，可25肯定一 As 。 此書中「藩王」條目下有：「衞海及 
迴絶等都督(下缺)」語。考《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庭 州條： 

開元二十一年(本王一二)，改置北庭節度使， W 防制突骑施、堅尾、斬啜’管翰海軍、夭山軍、 
伊音軍。 

注云： 

長安二年(本 0 二)置續龍軍。互年，郭元振改為棘海罕。開元中，蓋嘉運重加修築’管兵一萬 
二千人，馬四千二百匹。 

「靖海」即「翰海」，高適《燕歌行》稱「校尉羽書飛翰海」者也。由是觀么，此當是盛唐時之書儀 

文範。 

書中「悼亡靈」下細目有「僧」、「尼」、「法師」、「律師」等，其第二題為「讚佛德」，所存 
「歎佛文」一段尚完整。《釋氏要覽》卷中「讚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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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賓 

《菩薩本行經》：町難白佛：若使有人从四句偈讚歎如來，得幾功德？……《智度論》一方：若聞 
諸佛功德心尊重，恭敬讚歎……美其功德為讚’讚之不足’又稱揚之為歉 ( J 】。 

所謂歎佛，其義如此。是書讚佛德，述功德，必為釋氏文範一類之書。 

字體極端講秀整，縣文亦辭藻華麗，誠為盛唐小楷之精品。 

釋門文範 

伯3307殘卷，王重民題為《書儀》，注謂「為釋子所專用者，背有驛馬毛色蟲歳曆及天寶^四載殘 
牒<六六 r 」考南朝已有釋氏薄用么書儀。《隋書》卷一一一 111 《經籍志•史部•儀註頰》著錄： 

《僧家書儀》五卷’釋憂緩撰。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陳楊都光宅寺稽曇媛傳》云： 

釋憂緩，未詳氏族。金陵人也 . 〔陳宣帝〕 W 後為國之僧正，令住光宅〔寺〕’苦辭从任’敕 

特許之。而栖託不競，閉門自輪。非夫眾集，不妾經行，慶弔齋會，了無通預……後从大建年中 
(五六九—五八二)卒於住寺’春秋八十有二。著《十誦疏》十卷、《戒本》、《謁磨疏》各兩 
卷、《偕家書化》四卷、《別集》八卷，見行於世； i 。 

此記《僧家書儀》四卷，略與《隋志》作五卷者小異，惜書己不傳； Ar 鄭餘壞《壽儀》内，《僧道 







吉書》在第十 111， 《僧道凶書》在第二十，亦收錄標氏書儀之資料。 

是書殘缺不完，目錄大字標題，計存下列： 

除服 其一至其一一一 ( 其一與題記部份已殘) 

病 其一至其一一一 ( 標题「病」字或係後宋補書) 

、亡 其一至其四(循文例，「原夫色即是空 . 八道於焉代謝」一段或為其五) 

願 其一至其九(「皆能降服」下當殘缺「其十」二字) 

經 其一至其古(「法王么大寶化……」一段當列為其八) 

禪 其一至其一一一 
律 其一至其三 

法師 其一至其二一及其屯至其十一一一 ( 其四至其六脫) 

官人 其一至其十九(其十二脫) 

庶人 其一至其九(其八脫) 

優婆姨 其一至其六 
男女 其一至其11 ( 其二僅覃三字) 

「官人」下注「即此虔跪大齋主某公」，亦不詳何人。原為何書，無從稽考。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一二記： 

〔開成五年(八四 0 ) 十一月〕廿六日冬至節，僧中拜賓表 ••伏 惟和尚久住世問’廣和眾生。臘 
下及沙彌對上座語’一依書犧之制。 

W 示頤佛學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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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巧培 

當日書儀么應用，沾概及於異邦僧人，影響之镇，可見其槪。 

卷背有如下 字樣； 

被符奉敕章見素可黃門侍郎兼武部尚書謹(下殘) 

天寶十四載二月十日史平履到 
付司孟卿示 
十互日 

知此峽為客宗時書物。《通典》卷二十一二《職官典》五「兵部尚書」 條云： 「天實十一載 
(走五二)」改為武部(原注：至德初復舊)。」此天寶十凹年文書，作「武部」，不稱「兵部 」， wy 
證史。韋見素屬韋氏南皮房，相玄宗"」 " i 。 

封常清謝死表聞僧無名護法諫章無名歌唐元和十年(八-五)張議潮書 

敦煌文書中1^伯3620號為最富有傳寄性之寫卷。書寫者為驅逐化蕃’化復瓜沙之張議潮，所鈔錄之文 
篇為： 

( 1 ) 產關打敗仗之封常清《谢死表》。 

( 2 ) 德宗時僧無名《誠諫今上破鮮于叔明、令狐呜等請試憎尼不許交易書》。 

( 3 ) 《無名歌》。 



其前兩文皆當日震赫一時么名作，為人傳誦。 

此卷尾題：「未年一二月二十五日學生張議潮寫。」據斯6這3，議潮1^咸通十一二年(八韦二)卒於長 
安，享年 韦十四 ( ti 。 蓋生於貞元十五年(七九九)，此「末年」當為元和十年乙未(八一五)。時議潮 
个走歳’適身為學生也 (L )。議潮年轄時腾寫此卷，字體韶秀，未覺稚弱，更為可貴。 

封常清《謝死表》己見《全唐文》卷二 llllo 及《舊唐書》卷一 0 叫封巧本傳。臥較此卷，微巧差異， 
詳陳诈龍《敦煌張議潮寫本封常清謝死表聞校證》。然陳氏錄文尚有未備，今重錄 如下； 

封常清謝死表聞 

匯常清言：中使駱鳳仙至’奉宣口敕， 惡吾 之罪，杖(收)匯一朝之劝。令匯卻赴陕州’ 雙商画 
I 堇行 I 智 。 負斧耀囚’忽焉解縛。敗軍之將’由(猶) 許 增圆。 I 量 自馬语 芭苯 ，前後王度遣使奏事’具 
述赤''心，竟不 I 蒙一引 I 迎 。所來，非求苟活。實欲陳社稷之利，破虎 羅芝讓 1 。 糞拜首闊庭，吐''心階 
(陛)下，論逆胡之兵〔勢〕 ’ 陳討杆之日之恩，已(从)報一生之 罷 I 。 置 謂長安日遠， 
謁 I 見焉 画 。國各關 遙’陳情無暇。臣讀春秋，見 羅禪 瑪果蜀 死所，匯今獲矣。昨者與逆胡接戰 ，自图 
丹|± 1百了义宗 ，至於十六日不己。臣所將之兵，素非訓習。所將之圃’國是烏合。當旗陽突騎之師’ 
陳周南市人之眾’尚猶煞敵塞路’流血滿川。臣當欲挺身刀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戚’已(从) 
挂王師之勢，是切驰卸(卿)就日，將命歸夭。一朝(期)階(禮)下斬臣於都市之中，从謝諸蔣。 

二期陛下 問臣从賊之勢，牌戒諸軍。一二期醒下若不斬臣，無从例(做)關西之將。四期蜡下若不問 
臣’無从備束〔討〕之道。臣承恩使迴 ，受命 即去’何異中才之人 ，徒 榮棘兵(矣)。生居 聖代， 
榮寵聖朝，實撰致命酬恩’非欲累身泰位。臣今不復謁見’便復出關’即恐道賊到來’國家無備。 
臣今將死抗表，蜡下必已(风)臣為失律之後，狂妾烏詞。臣今將死谢恩 ，睡下 从臣欲盡所忠 ，肝瞻 
(膽)見察。臣之死後，望醒下不輕此賊’無忽臣言。即冀社稷復安’逆胡覆敗，臣之〔所願〕足兵 

I *^巧頤佛巧丈集 




(矣)。仰夭飲航(耽)’向日討表，願為鹿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若沒有知，必擬结草軍前’迴風 
陣上，列(引)王師之旗報鼓，平寇盜之乂(戈)鍵。死生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無任永辭聖代悲 
戀之志(臣常清永辭聖代，無任悲戀之至)。謹奉表切聞’疑首死々罪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中云：「(天寶十四載九月】十二日，封常清戰敗，西走保映州。」自往： 
「初，常清自安西至，上問東討方略，常清大言。上說，遽除范陽節度使。於東都召募，皆市人，而賊師 
至，一戰塗地。敕削常清官秩，令隨高仙芝效力。」 

而《資治通鑑考異》卷十四「封常清草遺表附邊令誠上之」條云： 

《明畫幸蜀記》、《安祿山事.跡》皆曰••常清配隸仙芝軍’感憤頗深’遂作遺表’飲藥而死。令誠 
至，常清已死。而《舊傳》从為「敕令卻赴渔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誠上之。」蓋二書見 
常清表有「仰天飲扰，向日對章。即為尾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故京然。今從《舊傳》。 

是常清於天寶十四載違關么敗後，實於 十二月 二十一日就刑於軍前。此表必為刑死前所作。 

第二篇僧無名《諫章》，陳英英為撰《敦煌寫本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令狐峭等請試僧尼不許交易書 
考精》(51】，亦有斷句可商者，如「履業漢主當日么平為道，覆梁王一生善」，當讀為「履業□漢主當日 
之平，為道履梁王一生□(之 ) 盖己，如是始成偶句，文中「今上」指唐德宗。鮮于叔明即李叔明，時官 
劍南東川觀察使，其奏請澄汰佛道二教，在大曆十四年(韦屯九)五月德宗即位後？_ 

僧無名，本姓高，為离力±、之後一。洛陽同德寺僧，精律藏，為神會弟子。著有《疏解彌陀經》。 
《宋高僧傳》卷第十屯《護法篇》第五《唐洛暢同德寺無名傳》 云； 「德宗方納鮮于叔明、令狐幅料簡僧 
尼事，時(無名)有表直諫。」即此文化。是篇又見伯3608號背，具詳陳校。彼考定僧無名即五臺山佛化 



寺之鐵子骨和尚云。 

張議潮在此 文後鈔《無名歌》一首。此詩甚佳，復見 於伯苗 12號，「所在君侯」 W 下四言無。陳诈龍 
曾合兩本校錄。 (《敦煌學海 探珠》上冊，第八 0— 八一頁)然亦有誤失，今重校此卷 如下： 

無名歌 

夭下沸海(騰)積年歲，米到千錢人失計。附娜(郭)種得二價(頃)巧，廢折不充十一稅。今 
年苗稼看更弱’扮(扮)愉產業須抛卻。不知天下有幾人，祇見波(逍)逃如雨聊。去々如同不繫 
舟，随波逐水沉(況)長流。澡泊已經千里外，誰人不帶雨鄉愁。辨女庭前歇(厥)酒肉，不知百 
姓姚眼(眠)宿。君不見城外空墙(牆)匯(曲) ，將 軍祇是栽花竹。君看城外拇(怕)惶 
處，段々字花如柳舊(絮)。海鐵衝(衔)泥欲作巢，空堂無人卻飛去。所在君侯，句須恪(權) 
亂。發意害彼’不知自傷。此世招得惡(惡)名，當來必酬苦果。 

張議潮自大中二年(八四八)收復敦煌、壽昌，至咸通八年(八六韦)歸寓長安， W 河西軍務委其姪 
淮深 ，秉政 河西共十九年〔书^)。莫高窟第九四窟北壁有題記稱：「叔前河西一十一州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 ，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西萬戶侯 ，賜紫 金魚袋 ，右神 武統軍，南陽郡開國 
公 ，食邑 二千戶，實封11百戶，司徒，請議潮 〔 hi 。」議潮頗崇佛學，咸通四年，曾表進西明寺僧乘恩、之 
著述英倫斯 g 342 ( 圖一)為張議潮進表，字大如錢，與此本風恪大異。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七著錄：「《敦煌新錄》一卷••有序稱天成四年(九二九) ，沙 州傳舍 
集，而不著名氏。蓋當 時奉使者敕張議潮本末及彼±風物甚詳。」鄭樵《通志》卷六六《藝文略》四郡邑 
條著錄：「《敦煌新錄》一卷，唐李延範撰。」此曹氏時代人所記 ，惜 未傳。 

羅 振玉撰《補唐書張議潮傳》，修訂再三。使其獲見議潮手書 此卷， 其快慰當為何 如耶！ 

W 璧 W 巧佛巧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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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巧 巧巧 

沙州上座比丘尼體圓等牒悟真判唐中和四年(八八四) 

伯 2838 號卷甚長，正面為中和四年正月上座比豆尼體圓等牒，記「前件所得解斟一 Ai ， 破除及見在」 
會計帳。(圖二)後有當日都僧統悟真批語「勘算(算)既同，連附案記」八字。全文具載池田溫《中國 
古代籍帳研究》第二八五號。後又有光啟二年(八八六)丙午十二月十二日《安國寺上座勝淨等狀》。 

sill) 

卷背紙縫處，有「悟真」置名三處，縱筆雄恣，尤可珍貴。斯2064《八波羅夷篇》題記：「歲次乙卯 
四月甘日，萄必 ( U 苍萄，及比坛)悟真寫記」，此恐為有關悟真之最早文獻。 A _>。 

背面所書為《□□文》、《慶幡文》、《開經文》、《散經文》、《轉經文》、《四門轉經文》、 
《入宅文》，皆出一人手筆。行書跳擲飛躍，風采煥發，把說無敦。《轉經文》中有「我金山聖文神武天 
子」及「伏唯我金山聖文神武天子，撫運龍飛，乘乾御宇」等句，知此卷背面鈔錄數文，為金山國時期所 
撰。 

徒眾供英等狀唐景福 II 年(八九三)寺主道行狀唐光啟元年(八八五)悟真判 

伯3100為唐昭宗景福二年十月及乙己(即僖宗光啟元年)十二月牒狀二通。前者為僧供英等請律師善 
才充寺主狀，後者為寺主道行辭職書。皆有都僧統悟真批語。 

悟真工文辭，書近顏平原，雖寥寥數行，亦大手拳。 

《供英等狀》亦載入陳作龍著户<3 y/A S ( 《悟真的生平與著作》 ) ，第九0 
董九二頁。狀中「時人稱嗔」句，必是「時人稱嗔」之寫失。 

背面雜書《冬至書儀》一通，敦爐文書多被僧人取作習字么紙張，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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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葬膀唐乾寧 I I 年(八九五) 

伯2856首題「營葬騰」，字愤蒼勁，記「都僧統和尚遷化，今月十四円葬」之葬儀中各社寺分擔葬祭 
具，末署「乾寧 II 年三月十一日」，都僧錄下有賢照具名。 

膀文中除記靈車么外，有香輿、邀輿，又有鍾車 、触車 、九品往生肇、生儀擊。由此可考見唐季僧統 
之葬儀。 「撫」 即 「皴」 (鼓)么別寫。邀輿者，「邀」即「貌真」，即懸其遺像么殖車。 

此膀記「大幡兩口，龍(龍興寺)、蓮「蓮臺寺」各一 U ， 淨± (寺】、開元(寺】各幡一對」。今 
英國博物院及法京集美博物館 (MUS6eoui3et) 保存畫幡，繪菩 薩像® 多，意必為僧官出顯時使用么品。 

《邀真讚》多作於生前，都僧統悟真，在唐僖宗廣明元年(八八 0) 即有蘇輩撰、恆安書之《河西都 
僧統賜紫悟真邀真讚》"苗：。此《營葬膀》不言僧統為何人，陳诈龍即據此文件署乾寧二年，遂定為悟真 
邊化么年，並錄出此件全文，譯成法語一 A 一二。考敦煌文書所記悟真行資，陳說可信。 

沙州觀司福集等狀後唐清泰 I 二年(九 I 二六) 

伯2638字甚安穩，全文已由池田溫在《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中悉予過錄。首行題稱「觀司教授福集、 
法律兔定、法律願清等狀」，具名之僧官一二人。「堯」字乃「金光」合書。 文云； 

右奉處分，令執掌大眾锐側，從癸巳年六月一日从化’至丙申年六月一日已前’中問王年 
年破除兼支給从應管僧尼一 一出喝，具名如左。 

即謂從後唐長興四年癸巳(九 sill ) 至清泰一二年丙申(九 S 六 ) 二載么間 ，觀 側之物 ，開列 清單。 

巧3 巧廣巧 巧丈樂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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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巧巧煌 

燃司為僧團主持交易事宜么組織 " A 凹】。斯1350有云：「……限十月已後備司恆納。如過十月已後至 
十二月勾填更加戴拾尺。」末署負觀人僧光鏡(押)及見人名。此為有關僧尼個人買賣么契約文書。 

「觸」字見《廣韻》去聲二十一震，「觀」借作「隨」 ’ 「臟」訓 「難」 ，意為「財施」。云「出 
唱」者，釋氏謂么「估唱」 ( A 5。 為分賣衣物布施么制度(<5。文中云： 

巳年 . 陰家夫人臨曠(喊)衣物，唱得布挪伯(百)卷拾尺。 

乙未年，曹僕射臨曠(塘)衣物’唱得布卷巧(千)伍伯(百)牌(蜂)拾尺。 

大王臨塘衣物，唱得布挪巧卷伯鼠拾尺。 

大王即拓西大王曹議金，據此並參照其他敦煌文書，知其碟必在清泰二年二月十日"八^，《舊五代 
史•晉高祖紀》謂議金卒於天福五年(九四 0) ，則為其死訊達於中朝、之時間。 

文中屢稱「甘州天公主」，即曹議金之夫人回龍聖天公主，愉林窟第十窟題名稱為「北方大回鶴國聖 
天公主離西李氏」者。 

沙州萬人回黯可汗書金山國文件後梁乾化元年(九 --) 

伯2633為有關金山國之文書。正面寫《沙州百姓一萬人上回髓可汗書》，背面寫《龍泉神劍歌》及 
《西漢金山國左神策引駕押衙兼大內支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口□(御史)中丞上柱國清河張安 
左生前遞真讚跑序》。《上回鶴可汗書》末題：「辛未年屯月日沙州百姓一萬人狀上」。辛未即後梁太祖 
乾化元年也。 

王重民己將此卷全文校錄，化撰《金山國墜事零拾》名篇 ( AA )。 有關金山闕之文壽，此外尚有伯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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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與 28 芝背所寫《白雀歌》、伯 4632 《西灌金山國聖文神武皇帝敕》(即《賜前散兵馬使兼知客將宋惠 
信改官敕》)、斯1563《西漢燃煌國聖义神武王敕》(即《准押衙知隨軍參謀部傳刷女出家敕》)。除斯 
一五六一一一外，均己收入王重民論文。 

伯4632铃「金山白衣王印」，斯1563則鈴「燃煌國天王印」 ( A 丸)。知金山國後改名懷煌國。 

《白雀歌》為連章體古言長篇，詩前有表文，題「二一楚漁人臣張永進上」。詩中云「我王自有如神 
將，沙南委付宋中丞」，此「宋中丞」即伯4632《敕》中所述之「前散兵馬使兼知客將宋惠信」。《白雀 
歌》有「白雀飛來過白亭」、「白衣自轄白紗巾」、「白馬銀鞍珊白灌」、「白旗白級白旌頭」，「白玉 
雕鞍白玉鳩」等與白相關之禅瑞。 

張永進《表》15「伏：^金山天子殿下」始，詩末句云「願見金山明聖主」，與伯3633《張安左生前邀 
真讚》 題 名中么「金山國」合。張永進《表》中又有「漸睹龍飛之化」。因知《白雀歌》獻上時 ，張 承奉 
己登天子之位。伯29芒背有西漢金山國頭虑大宰相清河張公撰《敦煌社人平卽子等一十人胁於若泉建窟一 
所功德記》，化 i ，此亦金山國官制資料。 

大順元年(八九 0) ，索動殺張淮深，奪得瓜沙政權。張議潮第十四女涼州司馬李明振夫人，於乾寧 
元年(八九四)率軍殺索動，立張承奉為節度使。莫高窟第九窟"马一禹道兩側，各有二著禮服么供養人 
像，題記 如下； 

商壁： 

( 1 ). 檢校右散骑常侍兼卿史大夫索動供養。 

( 2】朝散大夫口□□軍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 □□能西郡李弘諫一佔供養。 

北壁： 

( 1 ). 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踢郡開國公張承奉一 ''心供養。 

巧；巧巧係巧丈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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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爱巧 

( 2 )□□□□□□! □瓜州刺史□□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骑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国騰西郡李私定一 
"心 供養。 

此窟為索動時代所整，此時張承奉職衔己如此么嵩，知其嗎起並非偶然。 

斯 44 S 《布施疏》，末署「乾寧二年三月十日，弟子歸義軍節度使張承奉、創使李弘願謠疏」"巾'一一， 
時李氏掌糧實權。斯2263《葬錄》卷上序，署「時大唐乾寧二一年五巧日下記」。此稿本有二，一云「今遇 
我歸義軍節度使南陽張公講承奉……」，一稿云「忽遇明主節度南陽張公講承奉」一化三。知此時張承奉方 
才摇有實權。其得到唐朝正式任命為節度使，則巧昭宗化化一二年(九00)八月(丸3。然唐亡不久，張承 
奉於關平四年(九一 0) 走月間，建金山國"扎5。新舊《百代史•化蕃傳》稱：「沙州，梁閒平中有節度 
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稱么為張奉，鑑避後漢隱帝承祐、之講。 

此後’金山國矮與回 髓爭戰 。乾化元年辛末(九一一)，回髓可汗弟狄銀 ( Tegin ， 又譯特勤、惕隠 
等《化."】率兵進逼沙州，承奉力屈，與么訂城下么粧•確立父子關係(丸 i 。 此《沙州萬人上巧骼可汗書》即 
當日文件。據《新五代史•巧鶴傳》，狄銀纔其兄英義可汗仁美之後任可汗，時在同化二年(九二四)， 
距敗承奉己十四年矣。故《上巧觸可汗書》中么「大聖天可汗」或指仁美。 

書中稱： 

至大中王年(八四九)，本使大化起微煙甲 □ ，□卻 吐蕃 ，再 有收復。余(爾)來七十餘年 ，朝 
貫不斷。 

此處之「太保」即張議潮。斯3329《张淮深碑》稱； 

敏煙、晉暮收復已訖，時當大中二載。題蔓修表，计道驰迹’〔原注 ••沙 州既破吐審’大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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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遂差押牙高進達等’诚表函入長安城’已(：： J ) 獻天子。〕上達夭聞 . 次展張板(甘 

州)、酒泉(肃州)’攻城野戰，不逾星歲，克獲兩州。 

可興 《 t 回髓巧汁書》參照。《資治逝鑑》卷二 w 九記： 

〔大中〕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審大 
亂’義潮陰结豪傑’謀自拔歸唐。一口一’帥眾被甲讓於州門’唐人皆應之，达審守蔣驚走。義潮 
遂攝州事’奉表來降。 W 義潮為沙州防樂使。 

《上回髓可汗書》稱大中二一年張議潮起義，時距乾化元年辛未僅六十二年，不得稱 「爾 來古卡餘年」。據 
《張淮深碑》，議潮起事在大中二年無疑，《通鑑》所記，為高進遽等入朝時間。 

此卷書法娜雅熟達，《龍泉神劍歌》 多 有改禱，字近顏真卿 《祭姪稿》(儿 A ) ，因巧係草稿，更覺珍 
貴。 

附錄 

《通鑑》有關張議潮記事詳記年月，常為硏究者忽略，今錄如次，1^供參考。(大中五年春正月條已 
見正文，從略。) 

(一)(大中五年冬十月)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都、河、脈、廓十州， 
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渣么地盡入於唐。4-一 月，賈歸義軍於沙州，2^義潮為節度使， 
十一州觀察使。又：^義潮判官聲義金為歸義軍長史。(標點本，八0巧九頁) 

(11)( 咸遗四年 ) 一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韦千克復涼州。(第八 一 0 四買) 

巧巧巧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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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s 培 

(111)( 咸通屯年)春，二月，歸義鶴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號固俊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 
城。(第八一 一三頁。此與《新唐書•回鶴傳》記事相合。) 

(四)(咸通八年)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淮)深守歸義。 
(第八一一屯頁) 


营議金道場四疏後唐長興四年(九 III 二 I )、五年(九 I 二四) 

伯2704為曹議金長興年間之《道場四疏》。羅振玉有跋，牒中「民」字缺筆作「戸」，仍避唐 

( 化九 ) 0 

四疏末行，皆自署曰「河西節度使檢校令公大王曹議金疏」。證之莫高窟題記，第四 0 一窟題 
「敕……拓西大王誰郡……(曹】議金一也供養」。第五五窟雨道南壁題「故敕河西、離右、伊、西、 
庭、樓蘭、金滿等州節度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托(拓)西(大王嘗議〕金供養」。愉林窟第十窟題記亦稱 
「巧(巧)西大王識郡開國公曹議金」。知長興年間議金己號稱大王矣。 

《舊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紀》：「長興二年春正月丙子，科沙州節度使曹議金兼中書令。」莫高窟 
第一 00 窟議金稱「檢校中書令」，正相符。「檢校令公」么號即「檢校中書令」么尊稱。 

曹議金有妻室一一一人；一為回鶴公主李氏：又一為宋氏，聲元忠生母：一為索巧。李氏見於愉林窟第一 
0 窟北壁題名，與曹議金像正對面，稱「北方大回髓闕聖天公主離西李氏」。此疏言「天公主抱喜」， 
「天公主」者，《新五代史》卷屯四《四夷附錄》回 賴條： 「其可汗常居樓，妻號天公主。」知此稱號乃 
沿回鶴之智俗。 

議金既娶回髓李氏，又^^女嫁與于閑國王李聖天，故疏中屢言「于閑使人，迴骑無虞而早達。」瓜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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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于闡有姻戚么緣，圓有唇齒相依、之感。 

疏中云「大王微疾，如風卷於秋林，寶體獲安，願團圓於春月」。是時議金有病，故於道場禱告。 

碗文屢言「龍天八部」’又如伯2982為《曹元忠妻崔氏薦佛疏》，云「龍天八部，護衛疆場， 
梵釋四王，保安社驛」。伯3045《佛說多瓜經》題記；「龍天八部，護離右之疆場。」斯 59 S 《曹元忠 
薦佛疏》云：「龍天八部，擁□敦煌，梵釋四王，保安護衛。」案「龍天八部」又作「天龍八部」二 
00 一’ 即天眾(口 eva ) 、龍眾 ( zaga ) 、夜叉 ( Ya 百 a ) 、乾闊婆 ( oandharva ) 、阿修羅 ( Asura ) 、 
迦樓羅 (oaru 肯)、緊那羅 (Minnas) 、摩喉羅迦 (Mahora 增 ) 「八部眾」 ( d -7 蓋道塌常用之價語。 


乂雲寺安再勝機宋太平興國巧年(九八 -) 

伯3412是牒署「太平興國陸年十月」，即遼景宗乾亨一二年。案《宋史》卷四九 0 《外 國傳》六高冒 
條云： 

太平興國六年’其(回鶴)王始稱西州外生(妈)師子王阿廝蘭漢 (.\rsl 旨 - kha 口) 【 _2)， 遣都督 
麥索溫來獻。五月’(宋)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動使高昌。 

牒稱「回髓、達恒及肅州家相合，就大雲寺對佛設誓」云云，伯2155言；「……肅州家一雞悉的作引 
道人，領達坦(鶴鞋)賊壹伯^^來於瓜州、會稽兩處」。「坦」字一作「但」，一作「巧」或「但」，皆 
「坦」么異寫。達坦即轄鞋也。 

鶴鞋一名早見於李德裕《會昌一品集》。據《蒙鶴備錄》，鶴粗本契丹西北族，出抄陀別種。漏承鈎 

8|^巧頤佛學文集 





w 錄 IK 巧捏 

為即塔塔兒部落" 弓二。 《舊五代史》 卷一 一二古《外國傳》第一契丹條 一方： 

光啟中(八八五—八八八)，其王欽德(一作沁丹)者，遂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篡食諸郡。 

鞋粗、奚、室章之屬成被聽役。 

故《契丹國志》卷首地 理圖上 有鶴輯。王延德《使高昌記》 云： 「契丹為回骼牧羊，轉輯為回鶴牧 
牛 (10 四>。」此牒云「回韻、達但及肅州家相合」，《回號交聘表》記「太平興國八年，回鶴使安首虜與 
饒鞭來貢」(55,知達坦與回號每相結合，地位對等，於此可見。 

《佛祖統記》卷四一唐代宗大曆三年(古六八) 條： 「敕：回絶奉末尼(即摩尼，2旨二者，建大雲 
光明寺二 OS 。 」故此牒言「就大雲寺」，必指膺尼教所建之寺。 

曹氏時代伯希和編藏文寫本一一累《肅州王、節度致河西節度天大王 ( thy § the - i \ vang ) 書》云： 

口 ar-dowwyen-jo 之大臣密六 (晏 iro 芒亦率所有順臣赴肅州後’於 de-i 乂 cnzi 佛殿’與 datarjcngul 

lior 共社永久之誓 . 一一 oi 

考 「 de-i 乂旨 zi 」 當即「大雲寺 」’ 「da tar 」 即「鶴賴」’「 ju ngul 」即「轉懦」。王延德《使高昌 
記》記西州回鑛含有大眾贺，小眾樊領地。「種揣」即「眾穀」二故伯11惹藏文文書恐與本牒關係 
至密。 

牒首有「李衍悉雞等」一名’伯 2155 云：「肅州家一雞悉的作引道人。」《九姓回號可汗碑》(戸 ara - 

田己 gassun ) 云；「故能開正教於回鶴 . 為法。立大功績。乃□倭悉德。」沙晚 (ECL chavannes ) 與伯希 

和 ( P •巧 elliot ) 合著《摩尼教經譯註》(客 rrs 若、《；§長§ c7h > 7 《)( ？】’於「倭悉德」一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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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解說。一九二五年，石田幹之助指出「□愼悉德」即伯 3 蓋 9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五級儀中所見、之「默 
奚悉德」二 D 一’並復原為 3a-ki-syttak, sakistag ， 比定為 Pahlav 一 (中古波斯語)的 3ahistag ， 意為「法堂 
」 (Verwa 二 ender) ( _ 一 ) 。一九二九年’伯希和著 yvAW/zz 賽 5 kwr 秦；豪 5//§ 之吉 / 《 csrr。/’ 所論與石 
田氏同二 .3 。 W 視為定論。頗疑「雞悉的」即「就奚悉德」，省「默」芋。此處「雞悉的」云云，或即 
「某摩尼教法堂、 K 為引道人」之意。是牒可為摩尼教史提供一有趣資料，然尚有待專家論證並有所教示。 

善延禄大雲寺設會疏宋雍熙 I 二年(九八六) 

伯4622是牒末行署銜為：「雍熙一二年个月日弟子……諸軍事□(守 ) 瓜州團練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兼御史大夫觀延瑞疏。」考《宋史》卷巧九 0 《外闕傳》沙州條： 

太平興國五年(九八 0 )，元忠卒。子延祿遣人來贡……授延祿本軍節度，弟延歲為瓜州刺史， 

延瑞為衙內都虞侯。成平四年(一 00 一)，封延祿烏誰郡。 

《宋會要輯稿•蕃夷》五略同，亦云： 「 W 其弟延歳為檢校司徒、瓜州剌史，延瑞為歸義軍都虞 
侯。」然據愉林窟第二五窟題 記云： 「節度副使守瓜州團練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讚郡開國 
男食邑 S 百戶延瑞0口。」《宋史》、《宋會要》所記延瑞職銜不如題記么權，此牒作「守瓜州簡練使」 
等，愉林窟題記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咸平五年八月癸酉條記事正合。 

延歲與宗壽名，不見於石窟題記。《宋會要》蕃夷五云： 

且言 . 延祿等知其力屈’尋自盡。臣(曹宗壽)為一二軍所迫’權知留後’兼差弟宗^ ( 久)權 

爸术巧倩巧丈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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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W 巧煌 

知瓜州…… 

宗壽奪位在咸平五年，今聖彼得堡藏有《曹宗壽夫婦造峽疏》： 

施主節度使徵煙王曹宗壽與濟北郡夫人化(范)氏’發信'’心 ，命當 府区人編造悚子及添寫 卷拉， 
入報恩寺藏訖。維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五月十五日記(二 i 。 

仍用宋朝正朔。《遼史》卷十四《聖宗紀》及卷韦十《屬國表》統和二十四年 ( 一 00 六)條稱曹宗 
壽為「沙州馈煌王」。 

遼開泰八年 (- 0 一九)正月壬戌，宗壽子賢順來貢，受封為「馈煌郡王」 ，時 已為遼之儀國矣。 
《宋會要•朝貢門》 云； 「天聖元年 ( 一 0 二 S ) ，歸義節度使嘗賢順貢乳香、砂砂。」是與宋貢物仍不 
絕。 

曹氏么繼位方式，多用兄終弟及之制。巴黎所藏敦煌資料， W 有關延瑞者為最晚。今列曹氏世系表如 


曹議金(曹仁貴) 1^ ^曹元德 

I 曹元深——當延恭〔一 d ^曹宗壽 - I^ 曹賢順 
I 曹元忠^普延祿 r 曹宗久厂背賢惠 
1曹延歳 
—曹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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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勝狀奏于闇天壽 I I 年 

此文書列伯4518,首云「(寶勝今)遠將情懇」，似寶勝乃遠來在沙州。所稱「天皇后」，張廣達、 
榮新江謂即曹元忠么姊、大寶于闕國王李聖天之皇后曹氏，故推測寶勝應為曹元忠派遣之使臣^_申。 

伯2638《清泰一二年(九一一一六)沙州觀司福集狀》云：「出破數；樓機綾壹匹，寄上于閣皇后 
用。二弓。」于関皇后即指此李聖天皇后。莫高窟第九八窟東壁第二身供養人題名有： 

大朝大于關國大政大明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一供養《一二三。 

莫高窟第六一窟有窟主曹元忠題名，東壁第一二身供養人題名云： 

姊大朝大于閱國大政大明全封至孝畫帝天皇后一：心供養一三-二】。 

可見其必為曹元忠么姊。 

據上舉張、榮文，天壽二年恐為九六四年三_帛"。 

金光明經卷第 I I 北魏皇興五年(四 t -) 

《金光明經》梵本名 Suvar9aprabhasw ( uttasar 當〕資 tra ， 最初由北涼曇無讚翻譯。無謀先居敦煌’於 
沮渠蒙遜北涼玄始十年(四二一)至姑藏，據僧祐《出一二藏記集目錄》，無識譯《金光明經》四卷在玄始 
六年五月。可見此經乃在敦煌當地譯出。 

本書收錄么《金光明經》殘卷(伯 4506) ，是己黎國家圖書館所藏著明年代的最早敦煌石窟所出寫 

aw 巧頤佛學丈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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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泰舞 ！.! 
爾完 It 累' 

案巧把完、 秦争. 

- ^ t •玄合 4 巧奸、化寺 

，恭藥蝶如義 


铁寞培 


P- SF 声 


圍一斯六 二四二 






本。原物為黃絹，墨色晶蠻，驚潔巧喜。書寫年代是北魏皇興五年(四 b 一)。在無讚譯出此經後五十二 一 
年。 

隋開皇十古年(五九韦)程寶貴撰《合部金光明經序》稱： 

《金光明》見有王本，初在涼世，有憂無識譯為四卷，止十八品。其後周世閣那峨多譯為五卷， 
成二十品。後逮梁世，真缔互藏於建康譯為二十二品。 

今此寫卷終於「汝於今日快親是言」句，末題「《金光明經》卷第二。」較《大正藏》本(在第十六 
邮六六三號)，無最末的《嘴累品》。《大正》本又多出「一切眾生，若聞此法，皆入片露無生法門」巧 
句。敦煌此卷祇千八品，分為二卷，應該較接近無識所譯的本來面目。 

是經傳寫甚多，伯4507號與此原是同一卷而後來分出’裂而為二。一九六古年新疆化魯番城郊’發 
兒陶器，內有佛經^二種，其一即《金化明經》卷11，題「庚午歳八月十一二日」，即是北魏化祖神觀 S 年 
(凹 1110) ，則更在 E 黎此卷、之前四十一年。無讚譯本在當時流行之廣，可 W 想見。 

此寫卷末有題記略云： 

畫興五年(四七一)，歲在辛亥，大魏定州中山郡盧奴縣城內西坊里住。原鄉涼州武成郡租厲縣梁 
浑北鄉武訓里方亭南葦亭北’張嫂主父宜曹璋胃’息張保興。自慨多難’父母思育 ，無 W 仰報’又 
感鄉援，靡託思戀。是 W 在此單城，竭家建福，興造素經《法華》一卷、《金光明》一部。 

造經人氏，名為張嫂主， 「试」 似即「瑣」，為六朝別节，與「瑣」相同。其人原籍是涼州武威郡租 
厲縣人。租厲縣《前漢書》作「祖購縣」，屬安宠郡，後漢屬於武威郡，為該郡十四城么一。《續漢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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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志》作「租厲縣」，字從「禾」作「租」，不作「祖」，與此寫卷作「租厲」相符。漠武帝元鼎 111 年(前 
一 一四)幸雍，西臨祖厲河，即是此地，今屬寧夏。 

張瑣主造此經時，籍貫己改屬定州中山郡盧奴縣。唐《元和郡縣圖志》記，後魏慕容垂都於中山，改 
盧奴為弗違縣。魏平燕，又改為盧奴 。與 此卷稱盧奴縣正合。題記上的地名，對於研究北魏的地理有很大 
幫助(三凹)。 

《續高僧傳》卷二十四《耀慧乘傳》；「(慧乘)奉勃為高昌王夠氏(伯雅)講《金化明》。」蓋此 
經自北魏科來對社會影響甚大。特別其第十走品的《捨身品》，其中捨身飼虎故事成為壁畫題材。今敦煌 
高窟第四二八窟南側及第二五四窟南壁，皆繪投崖飼虎，為北朝作品，即出自《金光明經》。隋時此經有 
合部，其書 亦經二 I 譯矣。 

此寫卷作北魏書禮，如「惱」 作 「備」， 「寂」 作 「穿」 ，「網」作「纲」 ’ 「喚」 作「嗦」 ’ 
「臨」作「掉」是。與今本字形特別歧異者，試舉《捨身品》數句 為例； 

是身可牙(今本作惡)，驚(筋)經(键)血塗。骨宾(肉)髓髓(腦)’共相連持。 

从上大悲，巧(東)條 (修) 其慮其二冕(兄)，一心懷怖條(惦)。 

北朝別髓之多，此寫本亦不能例外，至其結體訣蕩，行肇逍峭，《习遵》、《高湛碑》之勁美，兼而 
有么。論其書法藝術，頓挫行陣么中有一片渾穫氣象，謂為標準之魏法，可：^當么無愧。 

成寶論卷第八北魏延昌 I 二年(五-四) 

《成實論》梵名 Satyasiddhi 舒 stra ， 譯本今收在《大正藏》第二十二冊’列一六四六號。原為中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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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梨跋摩(梵 名王 arivar 3 an ， 漠譯獅子錯)所著，其人生當常魏時(二二 o I 二六五)，本習阿舰曇後 
治《迦施延大論》 (穴教苗 yaniputra ) 、 《轉婆沙論》刊落繁燕，著二百零二品為《成實論》。柬晉始傳入 
中夏，姚秦带始十三年(四一一)辛亥九月八日 ，尚 書令姚顯請出 此論， 至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詔鳩 摩羅 
什轨胡本，口自傳譯，由曇替筆受。此傻未再傳譯’原本久佚 ，惟存 於中止 。羅什晚歳，譯此《成實論》 
竟，命僧敦講之。 

此寫本列伯2179,為《成實論》卷八，起「不相應行品第九十四」么末段 ，終於 卷末題「诚(成)會 
論卷第八」。今《大正藏》本則在卷也，知卷次後來略有更動。本書收《二一業品》至最末一紙。 

卷 末題； 「延冒一一一年(五一四)歲次甲午六月十四日 ，敦 煌鎮經生帥(師)令狐崇哲於法海寺寫此論 
成訖竟。用禹(紙)共六張，校經道人……」今狐崇哲為北魏時敦煌鎮、之職業典經師，莫高窟所出經卷， 
出其署名者不一而足，是卷么外，略舉如次： 

《一) 永平四年(置 一一) ，《成 赏論》 卷第^四 。斯1427題記：「……也月廿五日敦煌鎮官經生营 
法壽所寫論成訖。典經師令狐崇哲，校經道人惠顯。」 

二 一 ) 延昌元年壬辰《五 一二 )，《誠(成)實論》卷第十四 。斯1547題記；「……八月五日敦煌鎮 
官經生劉廣周所寫論成訖。典經師令狐崇哲 ，校 經道人洪價三一。」 

(三) 延岂二年巧己(瓦一 111) ，《華嚴經》卷第和六。斯 2067題記：「……屯月千九日敦煌鎮官瓣 
生令狐禮太寫此經成訖。典經師令狐崇巧。」 

(四) 同年，《華嚴經》卷第 一一一 十五 。伯 2 U 0 題記；「……六月廿 S 日敦煌鎮經生師令狐崇哲所寫鄰 
成訖記。」 

《五)同年，《華 嚴縛》 卷第三十七 。大谷二十 S 號題記：「……屯月十八日敦煌鎮經生張顯昌所寫 
經成該記竟。典經師令狐崇哲，寫經道人……」 

Si 示頤佛 se - 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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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 W 巧措 

(六)同年，《大樓炭經》卷第屯 。斯341題記：「癸己六〔月〕□日敦煌鎮經生張顯昌所寫經成訖， 
用紙廿。典經師令狐崇哲，寫經道人二=5」 

(AM 延昌一二年甲午《五一巧)，《大方等陀羅化經》卷一 。斯6727題記：「……四月十 II 日敦煌鎮 
經生張阿勝所寫經成竟。校經道人、典經師令狐崇哲。」 

(八)同年，《大品經》卷第八。守屋孝藏氏藏卷題記：「屯月竹二日敦煌鎮經生曹法壽所寫經成 
訖。校經道人、典經師令狐崇哲^二±。」 

科上各卷皆由令狐崇哲具名，題衞為典經師。又另署某某所寫，如劉廣周、曹法壽、張顯昌、張阿勝 
諸人是。有時稱為「官經生」，示其為官方所授職位。 

嘗取上列諸經生書跡略作比較，大抵劉書稍恣肆，曹書整錄，張書取態跌若，書風各異。伯二一古九 
卷祇題「今狐崇齊於法海寺寫此論成」，不記其他經生姓名。又伯2010《華嚴經》亦然，僅題曰「令狐崇 
哲所寫經」，似出自崇哲親筆所書。余於法京，摩擎原卷，前者紙褐而物，墨色瓢黑 ，光 采照人。每字 
起筆細而收筆鮑滿，十分勁健，意態極近《館門造像記》。傻者墨甚濃 ，下 筆沈雄渾厚，淘為北魏寫經之 
佳品。 

北魏自太武帝 ( ra 二 111— 四五二)於沙州置敦煌鎮’至孝明帝(五一五1五二八)罷饋，立瓜 
州二 二<>。 其 時官敦 煌者乃尉多侯 " _1化)。 W 上諸卷皆題曰敦煌鎮，即在未改瓜州科前。 

南朝亦有書寫《成實論》者，楚竟陵王諭子良鈔經一十七部，其一即為鈔《成實論》八卷^ __一2。 

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卷第-梁天監十八年(五-九)戴萌桐書 

此卷列伯21累號，現僅存卷第一。凡分九部份，計序一、方便二、請戒111、羯靡四、受攝大威儀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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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養三脊戒六、榻善法戒屯、揃眾生戒八、略說罪相九。 

《菩薩戒》原委，此序言之甚詳。云「《梵網經》所說《菩薩戒》是律藏品中盧舍那佛與妙海王千子 
受《戒法經》」，故「撰《菩薩戒法》，乃有多家」。 

梁武帝提侣佛教載力，至自稱 a 「菩薩戒弟子」。南朝悚學盛巧，始。嘗智稱(本姓裴氏)。稱在 
齊、梁間極著名一：禍之弟子法超，梁武帝嘗赖其集《出律要儀》 h 四卷，通行於梁地。《缠高僧傳》 
卷六《慧約(俗姓宴)傳》云： 

帝乃博采經教，撰立戒品，條草畢舉，犧式具陳。製造圓壇，用明果極……〔慧約〕夭監十一年 

(五一二)始蚊引見 . 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 . 皇 

儲切下’轰至王姬，道俗壬庶’咸希度脫。弟子著籍者凡四萬八千人。 

武帝從慧約親受菩薩戒，此事《梁書•武帝紀》不載。 

此寫卷末記： 

大梁天監十八年(五一九)歲次己亥夏五月物寫 

用紙廿王枚 
教萌桐書 

军人山之讀 

氏官寺釋明奉持 

其時正在梁武帝受戒之後二十餘日。當是奉武帝敕所書。故知此卷確為梁代真筆跡，宜與武帝受戒事 

g 宗巧佛父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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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K 巧愧 

關係密切，十分可貴。 

末記書寫地詔為瓦宮寺，可封推想當時南朝各寺一定都有書寫受戒文， W 為奉持么資。 

此卷既署書者名氏，復記校讀者人名。讀者軍金么。軍 是姓， 《糜饋》單有二音，一在入聲三十二 
昔；一在二十葉，與蠢字同音尼輒切。軍在此為姓，或音如轟。企即仙字。《龍霜手鑑》 云； 「金 ，音 
仙，遷也。遷入山曰金也。」 

瓦官寺為南朝 名刹， 顧偿么於此作壁畫二"一 ， 《南史•陸厥 傳》： 「道人王斌，敝衣於瓦官寺聽 
〔法〕雲師講《成實論》。」瓦官寺後改稱昇元寺 ，見 《梁京寺記》。 

此寫卷保存梁武帝菩薩戒遺規，可補入《全梁文》。戴萌桐無書名，不見記載。然其書體渾穆沈厚， 
筆筆入紙，南朝遺徽，据之無盡。 

佛說觀佛 I 二昧海經卷第四張雙周寫 

此寫卷列伯 2078 號，小字注於其側。《佛說觀佛一二昧海經》梵名&曼& 穿 US 吕复持32552， 
《大 正藏》在第十五冊’六四三號。為東晉天竺佛陀跋陀羅(梵名 Buddhabhadra ’ 晉言覺賢)所譯’原共 
十卷，此卷祇鈔存《觀相品》么巧，乃記如來眉、額、鼻、面諸相及八方億億光明景象。 

《高僧傳》 卷二記覺賢譯本云；「先後所出《觀佛一二昧海》六卷、《泥渴及修行方便論》等，凡 
一十 五部，一百十 有韦卷……賢 W 元嘉六年(四二九)卒。」是卷末巧有「二校竟」字樣，題記 一行： 

信壬張雙周為命過妻令狐胤姬寫供養。 

張氏無考。惟令狐氏為西北著姓，敦煌寫卷中令狐氏寫經至夥。如太延二年(四一二 六)， 「令狐廉於 




酒泉為優婆塞史良奴寫《佛說愣嚴 一二 昧經》」 -一二 二二)。又，令狐禮太於延昌二年(五 一二 一) 寫《華嚴經》 
(一一一画) ，例不勝舉。 

此卷書體異文，舉一例如下： ( 圖一) 

觀如來臂 诚織 圓如馬(象)王鼻’手千指合環(曼)掌千輪理。 

按《庸韻》上平聲鍾第一二： M 傭，「均也，直也」。贺即寶(曼)’《大正》本作「鉄」。其他如 
「空」作呈」’「我」作「我」’「身」作 S 」；1’ 「邪」作「空’「旋」作「腹」’「兜率 
天」作「兒苹天」， 「老 死」作「化死」。 三一， 5，多為北朝別體。收筆波碟向上，如「一」之作「一」 ’ 
猶富分隸遺意，行筆沈入，結體生疏，古勁有神。看似非出能手，不經意處，愈見骨力，人或覺其醜，我 
則賞其拙，大可藥甜俗、之病。 

摩詞巧經卷第 四十二 I 比己善惠供養 

此卷編號伯2養9，末題「摩詞衍經卷第册三，比丘善惠所供養經」，又有「一校竟」字樣。是為《大 
智度論》卷四十三，在《大正藏》第二五冊，三韦 OIS 屯五頁。 

字體屬北魏，如「不」作「次」，「界」作「系」。而《摩詞衍經》標題四字，猶存隸意，略近《寶 
子》，猶沿西涼《十誦比氏戒本》么遺風二 si 。 

書道博物館有《摩詞衍經》一卷，神龜一一年(五一九)八月十五日經生令狐巧康所書，在此之前。 

趙萬里考證東陽王元榮事跡甚詳，曾引同《摩詢衍經》卷第八題記云： 


§尔頤佛学文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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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巧相 

大魏大統八年(五四二)十一月千五日’佛弟子瓜州刺史部居妻昌樂公主元，敬寫《摩訂衍經》 

一百卷。 

:^其卷數一百推之，《摩詞衍經》當即《大智度論》。郭彥為柬陽王婿，其妻佛號元法英。大統八年 
(五四二)時，鄭彥已竊有瓜州，代元榮而為瓜州刺史矣三一一一八一。 

佛說梵摩渝經-卷支謙讓 

此經為吳時支謙所譯，收入《大正藏》第一巧，列屯六號。《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第一二云：「《梵 
摩經》一卷，或作渝字，見道祖 ( 《吳錄》 ) 、僧祐 ( 《出二^藏記集》 ) 二錄。」「梵摩渝」蓋經内人 
名。 《中阿 含經》 第四^ 一卷有《梵摩經》，無「渝」字，乃為異本。支謙譯經八 h 八部，此算一化。 
此卷編目列伯2140，前為《不思議光菩薩經》一卷，次即《梵摩渝經》。 

卷中「喜」字作「害」 ’ 「禀」字作「翼」 ’ 「夷」字作「责」，正屠北朝書體。「愁」字無缺笨， 
不避唐請，行筆沈著，雄健渾穆，拙樸處嚴非唐人氣格。 

大智度論第 I I 十六品北魏普 泰二年(五二 111) 東陽王造 

《大智度論》為龍樹 菩薩造，姚秦鳩膚羅什譯，共一巧卷，弘始巧年至也年(叫 0 二五) 
出二一 >亢>。在《大正藏》 第二五冊，列一五 0 九號。 

是卷編號為伯2143,末記「大智第廿六品精論竟」弓。題記拽長，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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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普泰二年(五王二)歲次壬子一二月乙丑朔二千五日己里，弟子……元榮……造摩訂衍一 
卷，徘卷為她沙門天王，计卷為帝釋天王’升卷為梵釋天王。 

莫髙窟所出經卷，為柬陽王元榮所造奔極多，此即巧一也。與此同年所寫者，义巧 下列； 

(一) 《大智度論》 卷屯十 (第凹 十屯、 g ： +八品)，道人僧願寫，題記亦寫「普泰二年(五二一二) 
柬陽王元榮造」" 

(11) 北京圖書館敦煌寫卷菜字五 0 號《大智度論》，地有「普泰二一年元榮」題記殘文。元氏題記稱 
此經論為「《摩詞衍》一部一百卷」，即《大智度論》之別名，其梵名應是 Ma 夏 - praj 置百 ramis 亩 stra ， 
意譯猶言「大慧彼岸論」。北朝時亦稱 a 《摩詞衍經》，或《大智度經》 。善道 博物館巧永平一二年(丑一 
0 ) 《大智度輕》卷化寫卷二 W :。 

是卷無書辖者名氏，書風與僧願本之挺秀不同。而收筆墨鲍意足，掠處用力，承《吳志•孫樵傳》 
軌赖，北朝書體，自是如此。 

法華經義記第-卷西魏大統二年(五 I 二六) 

《妙法蓮華經》最早有建初屯年(四一一)寫本_凹一 _ 一一。 

此卷編號伯3308背面為《勝髪義記》卷下及《溫室義記》。卷末題識 如下； 

利都法師釋之 

《法華經記》第一卷比丘量延許丙辰歲用紙计 □ 

大統二年(五王六)歲次丙辰六月庚件(午】朔一二日□(癸 ) 酉寫此《法華儀(義)記》一部…： 

@水巧佛巧文樂 


之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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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巧构 

蓋西魏文帝時寫卷。字作行書 ，迅 筆揮寫 ，若 「么」作「.^」，「有」作「為」，不經意處極見渾厚 

、之致。波碟仍存《急就》意味，涼、魏寫經，每有奇趣，可備一格。 

按《大正藏》第八 五冊二古四八號收載《法華義記》卷第一二，蓋取自斯37及斯2733兩本，前者有「也 
丘惠業許」，及卷末「比£法順寫記也」題記；後者在「持品」之末，又有「正始五年(五二八)五月十 
日釋道周所集在中原虜德寺寫訖」識語，與此卷當同屬一書，兼記書寫者僧名，此則否耳。 

此 《義記》第一卷，《大正藏》古逸部未收 ，應 予補錄 ，故 茲收其全文。 

東都發願文瘦卷西魏大統 I 二年(五三 t ) 令狐施寶書 

此殘卷列伯2189,起「諸佛所能知見」句，訖於卷終。末有「大統一二年(五一二屯)五月一日中京廟平 
王大覺寺涅樂法師智嚴供養東都發願文一卷」及「令狐化寶書之」题識。 

大統一一一年為西魏文帝年號。是時魏分為東西，柬魏則為孝靜帝天平四年，在南朝是梁武帝大同一二年。 
是年五月，宇文 泰尚未入洛。題記稱「中京」，蓋指洛陽。據《洛陽伽藍記》所載，大覺寺是廣平王元懷 
所捨宅 ，中 書舍人溫子昇有婢記之二 。智嚴’壬重民《伯希和劫經錄》鈔錄作「智敦」尚待定其 

人當即大覺寺住持么一。 -■ ，、 
此卷所1^題曰《柬都發願文》，因篇中梁武帝屢言發大誓願。其中有云；「弟子蕭衍生生世化，不失 

今日之必。」又云：「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證明弟子蕭衍今日大莊嚴大誓願。」反鑽巧啤，中明 

販化我佛之真誠。又稱「皇考太祖文皇帝 . 巳兄長涉宣武王、亡第二兄永陽照王」，即指衍之父順之， 

及其長兄懿、仲兄散(品扣】。 、 

是篇為梁武帝在南朝、之誓文而傳入敦煌荐，可見當時南北往來必甚頻繁，故文字_互有傳鈔。書者令狐 




棘寶，疑與敦煌人令狐整為一家嘗屬。令狐整為魏東曠王元榮主簿，事見《周書•令狐整傳》。大統二一 
年(五 S 屯)間，敦煌仍為柬陽王元榮所轄。此卷題記云「供養東都發願文一卷，仰奉明王殿在州施 
化」，殿下即指元榮甚明。 

此卷字體稍變方整。隨手寫來，天骨開張。擦筆而沈厚，字密而間隔緊湊，鋒勢流動，看來軟出一般 
魏碑法度么外，倍覺有疏若之致。 

十化義疏卷第 I 二北周保定五年(五六五) 

此卷列伯2104號，為「離垢地」部份，末有「千地義疏卷第一二」、「從校量離垢地訖」、「用紙辦五 
張，一校竟」及「保定五年歲次乙酉，比丘智辯為法界眾生敬寫《大乘十地義記》……」等字樣。原文已 
收入《大正藏》第八五冊二屯九九號，《跋語》亦收入《敦煌秘籍留真》卷二。 

保定為北周武帝年號，敦煌經卷寫於保定者不止此卷，又有••保定元年辛己《大般涅繫經》卷三十一， 
比豆道 英敬寫 堅") 。又保定四年六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子，道濟敬寫《大般涅藥經》卷第 一-一 wi 。 四年 
題記甚長，囊年在英倫，摩擎不忍去手，原物尚存軸一枝，黃褚，濃黑，墨色淋漓，筆勢雄渾。元年卷筆 
勢爽達，下開 《 r 道護碑》一路，橫筆且己具虞、褚之挺秀。 

上海博物館有北周建德二年(五走一二)大都督吐知勤明發瓜寫《大般涅藥經》卷第九一一^^>。北周法書 
真跡，得上列數卷，如異軍突起，可為書史添無限光彩，不讓《賀屯植墓志》(保定凹年)專美於前矣。 

此《十地義疏》末有「此漢寫經記、之耳」及「庚辰年五月甘八日崔家寫經記之耳也」題語，似是吐蕃 
佔領敦煌後，當地人所隨手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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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王般若經摩 

是件伯希和列347 1號，祇存《序》一紙。據圓測《仁王般若經疏》上卷記此經翻譯時代 ，略 

云 (：四 九)： 

一者廣本，二者略本 。梵 本雖一，隨譯者異 ，乃 成互本。一者晉時泰(原誤秦)始元年 
(二六五)，月支國一二藏法師憂摩羅蜜 ，晉云 法護 ，翻 出一卷 ，名 《仁王般若》。二者秦時弘始 
一二年(四 0 一) ’鸠摩羅什，秦言童壽 ，於常 安西門閣逍遙園別館 ，翻出 一本’名《仁王護國般 
若波羅蜜》。王者梁時承聖王年(五五 四)， 西夭竺優禪差國王藏法師波羅末陀 ，梁 方真部 ，於 
豫章寶田寺’翻出一卷，名《仁王般若經》。疏有六卷。雖有互本，晉本創初’恐不周悉’真缔 
一本’隱而不行；故今且依秦時一本。 

於《仁王經》翻譯經過，言之甚詳。 

敦煌本此《序》亦為陳時翻譯，但與圓測所記又復不同。 

月婆首那陳言高空，譯此經時在興業寺，於天嘉六年(五六五)九月十八日擧事。若真誦譯本，據費 
長房《歷代一二寶記》卷十一著錄，乃於承聖一二年(五五四)在江西寶田寺譯《仁王般若經》一卷 " _化2,則 
相差十一年。《陳書》卷十一《黃法競傳》；「(天嘉中〕，改授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江 
州刺史。六年徵為中衛大將軍。」由上《高空傳記》，知黃氏為檀越時，正與此序時代相合。 

唐道宣繼梁慧皎撰《續高僧傳》，其譯經篇，本傳六人 ，附 見二十走人。第五為《陳南海郡两天竺沙 
門拘那羅陀傳》，下附高空、德賢、善吉 S 人，拘那羅陀，陳言 親依， 或云波羅末陀，譯云 真誦， 其人即 
西天竺歷禪尼國人化。高空為優禪尼王子，故附著其事。其傳曰： 



477 


時有中天竺便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陳言高空’遊化東雖……至太清二一年(五四八)，忽遇于 
關僧求那跋階，陳言德賢 ，脊 《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請乞願弘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屬 
侯景作亂，未暇翻傳。至陳天嘉乙丑之歲(五六五)，始於江州興業寺譯，之。沙門智昕筆受陳 
文。凡六千日’覆疏陶練’勘閱俱了。江州刺史黃法難為檀越’僧正釋惠恭等藍掌，具經後序。 
那後不知所終-一五一】。 

取與本《序》兩篇互作比勘，即可看出道宣取材於此序文，彼因特為高空與德賢二人立傳。 

僧傳史料來源年代綿邀，向來不可考索。此一短篇，原為江南僧史之護聞，竟重出於西北莫島窟叢殘 
么中，令人不勝驚喜，惜不具撰者名氏，然據《續傳》，「具《(仁王〕經後序》」一語，則應是後序 
化。 

此敦煌鈔本間有誤置及奪字，列舉如下； 

求那跋陀夾注「陳言賢德」，按應作「德賢」。梵文求那跋陀上字為 gu 旨，漠譯為「德」。「優禪尼 
國王子月首那」，《續高僧傳》作「王子月婆首那，陳言高空」，此奪一「婆」字，宜補。月婆首那義為 
高空’梵語還原有二說’ 一 upinya ’ 一 ardhvaiya ’ 似：^後者為恰當。優禪尼國’梵.|吕賽曼宝’《大 
正》本圓測記作「優禪差」，「差」是「尼」字形謙。 

首那嘗居都，其所譯經現存者有凹穗： 

(一)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二=1 一號。 

(二) 《大寶積經》之二千王《摩訂迦葉會》，《大正藏》互一 0 號。 

(=1) 《僧伽經》，《大正藏》四二二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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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乘頂王經》 ，《大 正藏》四七八號。 

譯者名皆題月婆首那。惜此《仁王經》譯本己失傳，雖止存一序，吉光片羽 ，亦 足珍也。書寫於陳 
世，必在天嘉 W 後。堅挺秀整，開唐人么先河，勁古而不媚俗，孰謂經生書為無足觀耶？ 

生經第-陳太建八年(五 t 巧)慧湛造 

《生經》梵名 Jsaka 占 i&na ， 西晉號敦煌一二藏竺法護 ( 口 harmaraksa) 所譯，收入《大正藏》第 I 二冊本 
緣部-五四號。 

此卷編號伯2累5,絲欄，祇存六十行，末題「《佛說生經》第一」一行及陳太建八年題記五行。遍查 
敦煌所出寫卷，他處未見複出，這算是狐本。 

此段文宇《大正》本次在卷二《佛說舅甥經》第十 i 1，寫本祇缺開端十幾行而己。《開元精教錄》卷 
二云：「《生經》五卷，初出或四卷，太康六年(二八五)正月十九日出。有五十五經，見《愚道真錄》 
及《僧祐錄》。」今《生經》共五卷，起「《佛說那賴經》第一」，訖於「《佛說譬喻經》第五个五」， 
正是轟道真整理後么五 h 五經本。此陳寫本《舅甥經》乃題曰「佛說生經第一」當是晉初出么四卷本，更 
覺可貴。 

陳寫本視今本歧異處甚多，有待綱校。其中第十巧行「見酒罵共沾飲」句，《大正》本作「宗」，殊 
為不辭。《吳越春秋》五陳音對越王引《古彈歌》有「飛七 逐巧」 語。《廣韻》一屋：「肉俗作实。」 
《衛公李靖碑》：「欄茲 視巧」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巧即肉字」。字上半從「穴」。此卷「酒 
肉」作「酒巧」，與《吳越春秋》合，知演晉時「肉」字俗寫己如此。《大正》本之「宗」，乃「穷」么 
形謙，陳寫本可正其誤。《生經》兩見「嗚喊」一詞，《廣韻》一屋；「嚇，欤嘯，日相就也。」音 f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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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嗚嘯即歇喊。 

《列子 •湯問篇》 所記周 穆王欣賞么木造巧人，季羡林氏指出其故事即見於法護譯之《生經》第一二 
《佛說國王五人經》第11十四一 足見《生經》晉初譯出，即被人注意而加 W 採用。 

此卷題：「陳太建八年歲次丙申，白馬寺禪房沙門慧湛敬造。」去譯出時，相差一二百年左右。結構疏 
朗，行筆紅徐，頓挫中仍見厚重樸拙。非唐代職業書手所可比槪也。 

討論是卷之文字，又有數家，若錢鍾書 "'5 一二、左景權* 均有勝義，又黃徵詳校，謂白馬寺非一 
處，此卷所記白馬寺，蓋在建業者 (一 ^面)。 

摩詞摩耶經卷上陳至德四年(五八六)彭普信造 

《摩詞摩耶經》梵名 sa 寅5違資 otra ’ 又名《佛昇巧利天為母說法》’《大正藏》收在第十二冊’ 
一一一 八一二號，題蕭齊沙門曇景譯。寫卷列伯2260號，缺開首二十餘行，起「(並誦如來所)說之偈」句 ，訖 
於上卷終，頗為完整。 

南齊曇景名不多見，按《續高僧傳》卷五《僧曼傳》： 

初住虎丘西山寺，為僧回弟子。年千六而回亡。喪禮畢，移住莊嚴〔寺〕，師仰量景，景久居寺 
任，雅有風轨，大小和從，寺给僧足。 

此即有關南齊曇景之記載。景時住莊嚴寺，實為僧曼么師。又伯2196《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序》 

云： 

璧水巧佛學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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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摩羅什所出菩慶戒法，高曰巧菱景口所傳授。菩薩戒法羅什是用《梵網經》。高昌表彌勒所集。 

亦《梵網經》長沙寺玄暢所撰。 

山此知曇景乃歸昌人，必請胡言，故能譯經。聲景义譯巧《佛說未轉巧閑緣經》，今收在《火 E 藏》 
第十韦冊，韦五四號。《歷代二一寶紀》卷第十一著錄：「沙門標曇景，〔譯)二部四卷經。」 

此卷末題；「陳至德四年十二月十五^，菩薩戒弟子彭普信敬造摩别摩耶總贿卷。」書者為陳人，掏 
朝經卷不多見，亦至可貴。書體沈著莊重，與陳太建八年所書《佛說生經》年代接近，書風亦同。 

華嚴經卷第 I 二十 t 睛開皇十 t 年(五九 t ) 袁敬姿造 

《華嚴經》為東晉義熙十闽年(四一八 .) 至劉宋永初二年(四二一)間，佛陀跋陀羅 
( 巧 uddhabhadra ， 溃言覺賢)所譯。此卷編號為化2144。乂趟「维嚴經卷第州屯」，义巧題記云 •• 「闕 
皇十屯年凹月一日清信優婆夷袁敬姿講械輕身日之費，敬造此經一部。」袁敬姿所造《華敷經》，尚有 
斯6650為《華殿經》卷第 lllh ’ 斯1529為《帮嚴經》卷第叫十九，及柬京苗道憐物飢贼《举嚴經》卷第 
掛 111 ， 皆是開皇十韦年袁氏減轉身曰之寶所造供嘗么經，題記文字均加同。斯6650趣記作「謹減身 U 之 
銷」，是「械」即「減」也一.某一。隋人轉經借「械」為「诫」。《请賴》亡聲扣十 ir 離：「減，槪化。」 
W 據教煌卷於「減」 f 増一「械」字。 

此卷正書，結構秀鶴•筆致矯健，仍帶北朝風矩。乂报小楷疑跡，必^化能婉，•小似攀勒本之硬滑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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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藥經卷第 I 二十二 I 隋大業四年(六 o 八) 

《大般涅樂經》梵名 Mah 昔 arinirv 昔 a - S 口 tra 北涼若始小年(叫二一)曇舰識所譯。。從南北流通’傳寫 
頗多。北朝寫者，有魏太和八年(四八四.)籍卷第十六义北周保定元年(五六一 } 寫卷第一一一十一 - 。 

南朝此經有梁時物，斯81即《大般涅樂經》卷第十一，题記云：「天監立年(五 0 六 ) ^巧，燕良願 
為其亡父於前州竹林寺造經。比巧僧倫强、弘亮二人為臀。」媛於英倫曾睹原物，輿蹄，譜似竹紙 ，幫法 
签精。其「荆」字作「萊」。甚可錄化。 

此卷編號列伯2117,為《大般涅紫經》卷巧二一十三，陶時寫本，义化《火藏》第一二邮一一 lb 叫號 
五五屯—五六二賈。巧題記云： 

大業四年(六 0 八)四月十五日’敦煙郡大黃府旅帥(帥)王海奉為亡姚敬造《涅藥》、《法 
華》、《方廣》各一部。 

义伯2205亦是《大般涅藥經》之卷八，木長文题記间此，並肚人黃府•丄海所造者，當為同卷。 
此卷字多用方筆，骨肉停勻，絕無甜媚，一望便知其非唐1^後、之書。 

敦煌一地，張驢時立鳴沙郡。北周併驶煌、嗚沙等六縣為一鳴沙縣。《瞒書•地理志》；「敦摇郡統 
縣一二，開皇初郡廢。大業覺敦煌郡，改嗚沙為教煌。」此卷記年為大楽四年(六 0 八)，適巧戰敦煌郡後 
為時不久。 

大黃府者，《隋壽•化理志》不載。張說之《都僻郭巧碑記》：「(郭知理】曾姐欽，瓜州人黃府統 
軍上柱國 」 敦煌 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靠碑》；「祖□，隋大黃府上大都督単騎將軍」，又《唐臟 
西李府君修功德碑》；「祖操，皇大黃府車騎將軍。」隋時大黃府直屬敦煌郡，坤補《隋書•地理志》之 

巧 5水巧巧巧、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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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諸家《唐折衝府考》，皆有大黃府。唐沿隋舊，此寫卷題識，正可證隋已有大黃府之稱。 

近見另一大業四年比丘慧体(休)造《大般涅榮經》卷第十毛，勻掠重按，猶存隸意二大抵隋之 
法書，與唐人異趣，可於此處體會么。 

慧休姓樂氏，顯州人，從靈裕習《華嚴》於鄭下，又於明彥法師處聽《成實論》。貞觀十九年 
三八四五)終，壽九十八。事詳《續高僧傳》卷十五。揣其年世，誌即此人，故附記於此。 

勝 SW 義記卷下隋大業九年(六 - 111 ) 曇咬寫 

《勝髮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梵名 § rT 3 alw ( devT 一 sirpha 夏 da - satra ’ 劉宋時求那跋陀羅 
( ounabhadra ) 譯二六2。《歷代一一一寶記》卷4^石；「於丹揚郡譯，寶雲傳語，慧觀筆受。」此南朝所譯 
經，梁武帝曾敕僧晏於慧輪殿講《滕髮經》二六一】 

此卷編號伯2091，「《勝髮義記》卷下」題下有一行云「釋慧遠撰么也」。末題：「暗大業九年八月 
五日， 沙門曇聪寫之……校竟了。」按斯2惡0亦是《勝髮義記》一卷，題：「(魏 宣 武帝〕正始元年(五 
0 四)二月十四日寫訖……寶獻共玄濟上人校了- 一。又伯3308背為《勝髮義記》卷下。斯524亦為《勝 
髮經疏》，題記云：「延昌四年(五一五)五月片一二日，於京師承明寺寫《勝髮疏》 一部， 轟昌客道人得 
受所供眷許。」末記「孰有，照法師疏。」按龍谷大學有吐略淸出高昌國延昌二十韦年《勝髮經義記》卷 
中，此延昌四年有高昌客記名之《勝髮疏》，或即离昌國之物。 

《義記》作者釋慧遠，呂徵謂是隋時人_一 •弓一一。然隋淨影寺之慧遠實生於五二一二年，觀此《義記》已 
有五 0 四年寫本，可見著者慧遠必別為 I 人。 

此卷小字秀整而渾厚入古，满是隋時書風，大異唐 W 後窜弱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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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地經唐真觀 I I 十二年 (六四八)郡玄爽寫 

《佛地經》梵名 Buddhabh 田 mi - satra ， 《大正藏》在第一六师，列六八 0 號，為玄獎法師所譯。此卷編 
號伯37這，末題： 

負觀廿二年八月十九日’直司書手臣都玄爽寫。凡五千五百二言。裝潰手臣輔文開。總持寺沙門 
辯機筆受。 

據《兩京城坊考》卷四，總持寺在長安城西南隅之永暢坊。辯機為總持寺道岳法關^一 AS 。陳 
垣著《大唐西域記撰人辯機》一文，詳考其事跡，稱辯機譯業止於貞觀二+二年五月十五日之《瑜咖師地 
論》(一六5。今觀此卷《佛地經》題記，是年八月中旬，辯機筆受此經，時尚未被戳。 

《開元輝教錄》卷八云；「佛地經一卷，貞觀十九年韦月十五日，(玄巽〕譯於弘福寺，沙門辯機筆 
受。」則譯事寶始於十九年秋。 

同卷題記書參與譯事諸僧，正字之玄應即著《一切經音義》者。證義么靈間(潤)俗姓梁，河東人， 
見《續高僧傳》卷十五。靈範為慧休門人，亦見《續僧傳》同卷。卷末記「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高 
陽縣開國男臣許敬宗監闡」。《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傳》云：「貞觀十屯年，：^修武德、貞觀《實 
錄》」成，封高暢縣男……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官惭與此卷題 
識正合。 

又，卷中玄裝之「契」作「裝」。 


@水晒佛巧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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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巧 巧粗 

蒂經別錄 

此卷列伯3848號，存一 0 九行，為《眾經目錄》之一種，書名己殘。 

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云；「當是劉宋時《眾經別錄》。」按費長房《歷代二一賣紀》卷十五： 
「《眾經別錄》二卷，未詳作者，似宋時述者。」又《開元輝教錄》卷十記《眾經別錄》上卷凡二一錄 ，計 
「《大乘經錄》第一， S 百屯十部古百屯十 九卷； 《一二乘通教錄》第二，五十一部九^也卷；《二一乘中大 
乘錄》第111，十走部二一十八卷。」似與此書體例相符，甘內有《11:乘通教錄》一類。然所列佛經中有《駕 
拋魔羅經》凹卷。僧祐云：「此經二人異出，竺法護出《駕掘魔經》一卷，求那跋陀羅出《駕獅魔羅經》 
凹卷二50。」此四卷本乃求那跋陀羅於宋文帝時在荆州譯出，今此錄收其書，必為宋 W 後之標氏書錄。 
义《三乘通教錄》中有《末曾有因緣經》二卷，據 ft 氏《二一寶紀》卷 i 一，此書乃齊妙巧曇景譯出，據是 
茲錄成書，更晚在齊臥後矣。王《錄》臂誤將伯二一主叫 t 《眾經別錄》巧關註錄移貴们一二八四八號下，此 
姑己經多人指出(一 Ai ， 然祇肚編輯上之很淆，本不必小題火作，因說者皆末兒 E 氏為姚名達《中國目錄學 
史》所撰《後記》也" _;' A : 

此書每經名之下附有解题’頗具參考價值。又有朱筆批記「文」、「質」、「文質均」、「文多質 
少」、「文少質多」等字樣，最具特色。書中「世節」、之化爭作「杜」，己作缺笨，乃戍高宗切後寫本。字 
體岡轉流麗，自是唐人風範。 

維摩詰經卷下 

僧祐《山一一一藏記集》卷二云：「《維豫謹》’支謙出《維烤詰》一 1 卷：竺 法溝山《維晴詰經》二 
卷，义出《刪雛摩詰》一卷•，竺叔蘭出《維摩詰》二卷•，鳩膺羅什山《新維雕詰經》三卷。」知是經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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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卷展 111 卷么殊。 

是卷編號伯 S 88， 絲欄’字恤秀儀。卷許《佛 國品》 第一义殘數巧，接《庙便品》第二’全《禅魄 
品》第四之後题「維嗦詰經卷亡」。义次為《閒疾品》，窄篇終《嗯祟品》第4^凹之水驢「維嗦詰經卷 
•下」。持校什公譯本 " ’^)，完全相符。故此卷應是什公譯么 S 卷本。祇巖木多出「作禮 ，加 去」句，《大 
正》本無之。」 S 。 又中間缺去「《維膺詰經》卷中」一巧。 

《維摩詰經》己有後梁呂光麟嘉五年 (一 二九三)王相高寫本 *I 《魏書•化宗紀》；「永平二年 
(五 0 九)冬十月己置，帝於式乾殿為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故《維摩詰義記》，魏時寫本甚多， 
今不具論--七-一>。 

此卷「愁」字作「度」 • 「民」字缺笨，知為重唐高宗^^後寫本。一仔氣離如算子，而勁瘦叫觀，乂異 
於楷書乎么秀媚，仍是寫經生本色。 

阿 贴曇瞄 婆沙卷第五十11唐龍朔11年(六六11)沈弘寫 

此卷列伯 2056 號，為唐初宮廷寫經為帝后求福祉者。經文為《阿邮曇邮婆沙》卷第五十二《智键度他 
、心智品》第二之四《一尘一一)。《阿邮曇八罐度論》梵名 i \ bhidharm 省 askandha - 护 stra ’ 僧伽提婆 (oautasa 
samghadeva ) 所譯，收在《大正藏》第二六册，；五四11;號。卷末記； 

龍朔二年七月十五日，右衛將軍鄂國公尉遲寶琳與僧道夾及郭縣有緣知識等，敬於雲際山寺，潔 
淨寫一切尊經……經生沈私寫’用紙九張。 

東京書道博物館藏有另一卷，題「《阿邮曇邮婆沙》卷第六十及序」。《序》云； 

小頤巧巧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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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繫巧巧 

法勝比丘造《阿她量'心》四卷，當且渠翻時，大卷一百。大武破且渠之後，零落收拾得六十卷’ 
後人分之作一百一十卷(三 S 。 

亦是沈弘所書，尉遲寶琳識語相同。又劉幼雲舊藏有《阿酣曇邮婆沙》卷第五十一，長一丈四尺七£。 
W 上數卷應是同一卷而分散各地。 

尉遵寶琳為尉遲敬德子。《舊唐書》卷六八《尉遲敬德傳》：「貞觀十一年(六一二屯)，敬德冊拜宣 
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子寶琳闕，官至衛尉卿。」同書卷八二《許敬宗 傳》： 「敬宗為子娶寶琳孫女為 
妻。」此寶琳事跡可考者。右衛將軍者，《舊唐書•職官志》一二；「左右衛大將軍择一人，將軍谷二人。 
左右衛將軍么職，掌統領宮廷驚衞之法， W 督其屬么對仗而總諸聲之職務。」 

此卷字極端正，點畫波擎，無珠圓玉轉，初唐經生書么準則者也。 

金剛般若經唐上元 I 二年(六 t 六)程君度寫 

此卷編號列伯3278,末題： 

上元王年九月十六〔日〕’書手程君度寫。 

裝淆 手解集 


詳閱欠 原寺大 德 神符 
詳 閱欠原 寺大德 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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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閱太 原寺主 慧立 
詳 閱太原 寺上座 道成 
判官司 農寺上 林署令 李德 
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抑間(玄)□(道 ) 

斯 513 亦為《金剛經》，與此同年所寫，書者則為歐陽玄恕 ，裝 溃手解善集。此外 ，上元 寫經尚有二年 
一一一月二十 二日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柬京書道博物館藏，尾題「秘書省楷書賈敬本寫」；二年十一月 
甘六日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尾題「羣書手成公敬寫」 •’及 一二年九月十八日《妙法蓮華經》卷第屯 ，尾 
題「群書手馬元禮寫」等二*5,詳閱及有關人物多與此卷相同。 

考慧立俗姓趙，天水人。先住顚州昭仁寺，後授太原寺主。著《大唐大慈恩寺二一藏法師傳》。闆 
玄道，疑是間立德之子姪輩。據《舊唐書•閣立德傳》 ，立 德子名玄遽 ，從 「玄」字排行 ，示 同輩也 。其 

官衔為守尚舍奉御，《舊唐書•職官志》一二；「(殿中省〕尚舍局，奉御二人，直長六人 . 奉御掌殿廷 

張設、漏沐、澄(燈)燭、灑掃之事。」 

上 元二年《金剛經》卷書者記名為「秘書省楷書賈敬本。」《舊唐書•職官志》 二； 「秘書省隸中書 
下， 有楷書手八十人。」名額如是、之多。此卷作楷書，寫者程君度，其人必楷書手之一。 

廣百論疏卷第-唐神龍 I 二年 ( tot ) 崇晃寫 

《请百論疏》卷第一列伯2101號’末署，「神龍一二年 S 月僧崇晃寫」 ，為祝 唐中宗時寫本。全文已收 
入《大正藏》第八五冊古逸部，列二八 00 號，第走八二—八 OS 頁。 

此書撰者為西明寺僧文軌。西明寺乃高宗於顯慶二年(六五韦)為皇太子弘所建之寺。首任上座即 

巧巧巧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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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高僧傳》及《廣弘明集》著者道宣，《法苑珠林》著者道化亦1^英博同請入寺^ t <7 唐代名僧如圓 
測、良秀、乘恩輩，皆自此寺出身，文飢其傭化。 

此書卷前有驟文序，上半殘缺，政原鈔校《乂正藏》本所錄，可訂•化巧蘭及誤字不少，搁舉 如下： 

《一)爱相軌〔帥〕，辨才樂前。 

按軌巧文軌，原本役《大化》本 ‘ h 奪一「帥」字。 

( 一 1 ) 義扁□巧，巧觀之穴末方。亩河辦觀，能門之箭巾喻 

按「秘」上一 {’ v 不明，但非《大正》本所錄「之」字。「言河」與「義窟」對文，《大.化》本誤 
「河」作品 J 。 

《一二)巧雞振巧，巧 U 愧化述巧。 C 巧飛翰，亦踐巧巧节權。 

按原卷「翰」 ’ h 衍一「平」 {: J ， 《乂正》本未校正。 

( W ) 既耽敞耐化覺，思化辿於後接。 

按《大正》本「啟」誤作「略」，文義難通。 

《狂)化帥巧 k 成離雖，僕。巧訓淹中兮流沙擺遽，龙復從遊懒 - h 。 

按《大正》本誤「法師」為「位師」。「淹中」與「懒 _ h 」 對义，皆地名。《漠苗.錢义志》；「禮 
古經，出魯淹中。」註：「蘇林曰：淹中，里名。」此析魯地。 

《六)帥则爸氏幕迪，货总馈之化遙。巧乃化神帘途，悅瓜州之廬遂 

按《大 E》 木誤「化」為「无」，改作『無姓」，殊非。允姓指吏戍，化《左傳》换公^叫叩及听公九 
年，所諧「允姓么蟲，居於瓜州化」。 

() 託悟巧巧一序^ 

按《大正》本誤「巧」為「謂」。 



僅一殘序半篇’應校理拆己如适、之多，《大化》本利赖原鈔勘訂，此特战一例坏。 

由此《序》知文軌初講學於上京西明寺，後播遥於 •曲域 ，作《序》者云「走復從遮懒 f 」 。改《水總 
注》卷一：「湖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鄰萬么柬北，龍城 之巧桐 。龍城 ，故 姜賴么城。」龍城化涧 
海柬部之 t 巧，黃文弼謂姜戎西遷 ，故稱 「姜赖么墟」、 L -」-。 懒诚巧龍城之「霎赖么墟」。 

此卷真、 巧燕用，芋體梢熟閒鑛，巧罐從容含驚，似智永一路。與大巧乂學、\!《佛説巧門經》(軒 
「弟子瑣受持」題記)寫卷萬風略相近。蓋唐初學虞化南各，無《孔 f 廟常婢》之莊重，而軒《汝南公主 
墓志》么流暢。卷尾有神龍年號，尤可矜贊。書者僧崇晃，王重民錄作「僧際晃」，恐誤。 

諸經要集唐開元11十三年 ( tl 二五) 

《諸經要集》一書為 庸西明寺轄道化所集，共二 h 卷，， J 收入《火也藏》第五—凹册事穀部， 
二一 1 1三號。 

是卷列伯2163號，首有題記，言「缺頭十一卷」，實存卷卡一業因部罪巧緣第二一，終卷二^雜要部雜 
巧綠第十一二。敦煌卷文字，楷法莊重，持校《大正》本，刪省頗多，宁句火有出入。茲備錄存鳴鐘綠第化 
迄於卷末。 

道肚本姊韓氏，字玄輝，京兆人，著蕾一百五十三卷，事跡見《宋鳥僧傳》卷四。 

此卷末題；「金藏論。惟開元片有 S 載(韦二一五)，於齡州寫記之。 E 庭與呂頗帥兄勘校訖。」避 
「化」、「民」字講。書風與顏體為近，信筆書來，饒有古意。寫於幽州，可見盛唐時北方之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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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巧巧 

因地論唐開元 I I 十五年 ( tlllt ) 

此卷編號為伯 3030， 末題「開元廿五年五月，陳奉德於沙州豆盧軍在營寫《因地論》一卷記」。 
斯 1523 為《沙州刺史兼豆盧軍使李化庭莫高窟靈康佛窟么碑》。沙州刺史必兼豆盧軍使職。《新唐書•地 
理志》：「沙州敦煌郡 ，本 瓜州，縣 11。」原 注云：「有豆盧軍，神龍元年 ( A^o 五)置。」《唐會要》 
卷走八：「豆盧軍，在沙州，神龍元年九月置軍。」 

然新疆阿斯塔那二二五號墓出±有武后聖曆二年(六九九)韦月四日文書 ，铃有 「豆盧軍口□□之 
印」：又大 谷文書 2840 號為長安二年(屯 0 二)十二月豆盧軍牒，内铃「豆盧軍兵馬使么印」 ，則 武后聖 
曆間，已置豆盧軍兵馬使矣。一 A 2。 

伯 2625 《敦煌名族志》「北府張」條內，提及聖曆至長安間狄州兼任豆盧軍子總管西州岸頭府果毅張 
端。此志不用武周新字，度必書於神龍武后退位之後。《唐六典》卷五：「化諸軍鎮，每五百人置押官一 
人，一千人置子總管，五千人置總管一人。」所謂子總管，乃掌一千人之職。 

《元和郡藤圖志》卷凹十涼州條載： 

豆盧軍，沙州城內 . 神龍初，置豆盧軍 W 鎮之。管兵四千五百人、馬四百匹。 

閒元時寫本伯 2005 《沙州圖經云》： 

開 元二年(七一四)九月，正議大夫使持節沙州諸軍事行沙州剌史兼豆盧軍使上柱國杜楚臣赴 

任。(張芝墨池條) 




491 


w 見沙州豆盧軍當日實屬於涼州都臀府所領。 

此卷為開元二十五年寫於豆盧軍營中，頗足珍視。法京另卷伯3274號《御註孝經疏》，背面為分配 i 
兵衣物帳，铃有「豆慮軍印」之關防，約略為同時之物。代宗永泰元年(屯六五)至大曆元年(屯六六) 
《河西巡撫使判集》 (伯迄 42) ±，尚數見豆虛軍健兒有闢文件一 A :妓建中 W 後，沙州陷吐蕃，始不 
貼豆盧軍么記錄。 

此《因地論》為練巧德所寫，細字密行，随乎書來，自然等逍氣‘脖。足見盛膊筆法，與宋人么刷字林 
字* 火異其趣。 

I 二階佛法卷第 III 

此為唐時所定偽經之類。編號列伯2059之《三階佛法》，前半殘缺，借存卷 111 末尾部份，都四二二 
行。紙甚佳’濃墨精寫，間有抹去而重寫者。此卷矢吹慶輝著《一二階教之研究》 U ， 五一|4^0貫已加1^ 
著錄。又斯2委3 (2) ，則為《三階佛法》卷第二。 

魏州信行禪師，初事明胤禪師(一 A 二一】，在相州弘法，始創一一一階教二 As 。 雖經隋、唐兩代四次敕斷，教 
義仍綿延不絕。開皇初，信行住高類捨宅所造之真寂寺" _ A 5。 開皇4 ■四年 (五九四)示寂，在俗弟子裴玄 
證撰《故大信行禪師銘塔碑》，可據^考其行跡。一一 I 階教僧徒死傻，恼葬於信行塔側，如漢俗之廬 
墓。世習知化度寺僧當，亦信奉一二階教 - 然么裝門下，若玄昕輩，亦與三階教有關，法巧名宿，亦多 
曾與一二階教人同校閱寫經足見其教團在唐祝影響之大。 

《大唐内典錄》卷五： 

《王 階位別錄集》四卷，真寂寺沙門釋信行撰。行，魂人。其門徒悉行方等結淨’投階乞食，日 

巧；小閒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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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巧巧 

止一療。開皇二十年(六 00 ) 敕斷，不聽行_ 一；一。 

武周證聖元年(六九五)，敕定其書為偽經。明静撰之《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卡五，著錄《一二階雜 
法》二十二部二十九卷一。 

中宗景龍四年(也一 0 ) 於化度寺設無遮大會，一 先是神龍二年(韦 0 六)八月，太宗第八子趟王 
貞撰《隋大善知識信行禪師興教之碑》，薛稷正書，立於長安。此碑於 S 階教義，闡發化精，為傳巧一二階 
教寶獲，日本大谷大學藏有宋巧本，收入《宋拓墨實二種》 - 

敦煌寫卷中有關一二階教資料不少。伯2412為《111階佛法密記》卷上及《書目》一卷 ••斯 二四二一二為 
《佛說示所犯者法鏡經》，景龍元年妙惠於崇福寺譯，為二一階佛法之耍籍 •，斯 二五韦四《禮佛慣悔文》即 
為信行禪師之晝夜六時發願法，可考一二階教勤行儀式 ：又斯 1306亦為一二階佛法發願法。一二階教詳矢吹變輝 
么巨著，有關信行之論文亦多，不復備列一 _化_一一一。 

此寫卷字極莊重，不經意處，彌見法度。「頗」作「顏」，「繫」作「艰」 ’ 「悄」作「悄」，仍趕北 
朝風趣；「愁」字缺筆，正避唐請，似是初庵人壽。 

卷巧有背書《\^字文》行及「天偏化年庚子歲 E 巧一 口」題記’字掉劣。 

御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卷上 、卷中、金 剛般若經宣演卷下 
唐建中四年 (t 八二 I) 義琳寫 

本冊選錄此書寫卷凡 S ， 但2173為卷 t ， 但2113為同書卷中，伯2132為同書卷下。原書已收入《大正 
藏》第八五册 ，二屯 11二二號。旨行題「御託金削般若波雞蜜經宣演卷 h ， 敕隨駕譜論沙門道誠集」。 

道觀為唯識 學巨院 ，法相宗第 S 机猴陽火帥間巧之 M 學，閒元—八年(屯一二 0) ，於化尊樓對御，與 



道±尹謙論定佛道二教優劣。二十三年，於青龍寺宣講《御註金剛經疏》 ， 化稱青龍大帥。二^八年：^病 
示寂，寧年十 一二 歲。事跡詳《宋廚僧傳》卷狂。段成式《闻隅雜納》續集卷走《金剛魏》鳩異條；「開 
成元年(八三五)，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聰《青龍疏》一遍。」《青龍疏》恐即道觀此書。 

伯2三3卷正書，每行約二十字，端謹化著，法度蘇離，經生書之皎皎者。序禍「大泉獻」，即亥年之 
「大淵獻」(屯一二五)，避嵩祖講。與伯2113非山 同：人 么手。 

伯2132毎巧約一二^字，字較為細小，停勻秀整，含蓄不離筋力，亦是佳書。卷末■巧趨「述中叫年 
(屯八 111) 正：：；；甘口僧義琳寫勘記」，又朱筆記云：「貞元^九年(八 oill ) 聽得一遍。义至癸末年(八 
olll ) 十二 月一日 ，聽第二遍訖。庚寅年(八一 0) 十月计八 nr 聽第 一一一 ‘過了。義琳聽常火德法帥說」首 
巧之下又有「義林」二字，殆即義琳、之簡寫。中唐寫經卷么完整者，此卷可為代表。 

唐玄宗註《孝經》、《道德經》、《金剛經》，張九齡巧賀狀稱巧「平分儒術，道已龐其家，僧义不 
違其願。一二教化列，萬姓知歸。」宋時，莊 錦言； 「今《孝經》盛巧’《道德經》亦有石刻，唯《金剛 
經》罕兒於化-化脚一。」道氛此書，城存於敦煌寫卷，豁嗔今人眼福，過於宋人多矣。 

《金剛般若經宣溃》空海《御請來目錄》已著錄^^5，知此書早己傳入日本。法京所藏卷子山^列 

諸號綴成’伯2三3+伯授30為卷上，伯含84+伯2113為卷中，伯2132為卷下"九^，仍非全峽。 

玄宗御註《金剛經》，據《冊府元龜》卷五一帝王部：「(開元)二十二一年九月 ，親註 《金剛經》及 
修《義訣》。」張九齡《曲江集》有《賀御註金剛經狀》並御批。道氣《宣演》巧 文言： 「大唐開元中歲 
次大泉獻，皇帝禦天下、之二十一二載……仍懷妙覺，註訣斯經。直照精微，洞閒秘密。」記玄宗註此經化閒 
元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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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蒙巧増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妙下卷之下唐廣德 I I 年 (t 六四)義琳寫 

此卷列伯2041，題為「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 f 卷么下」，化題「京兆崇義寺沙門釋道宣撰述」，收 
入《大正藏》第四0巧，第一八 0 四號，一二九—一五六頁。 

此卷界：^絲欄，密寫，每行一二个許字，雜1^行書，體勢扁闊，波擎生動，渾厚而巧意致。末題「糜德 
獻年韦月四日，僧義琳於西州南平城城西裴家塔寫訖故記」小字一行。義琳即建中四年書寫道氣《金剛般 
若經宣溃》卷 F 者。廣德為代宗年號，其二年(走六四)在建中四年(屯八 111) 么前十九年，比勘兩卷筆 
跡，義琳題記誠出一手，自為同人所書。若經文則《四分律》為行書，與《宣溃》書風又復不同，讓 W 親 
筆題記，似《宣满》未必出於義琳么手，大可研究。 

受菩薩戒文 

此列化2 147號，紙尾有「受菩薩戒文一卷」題記。±橋秀高氏撰《教煌本^兵化 S 穗^ 0 菩薩戒 
儀」一文，所收斯坦因本《菩薩成文》資料略備。其第二之 IX 收錄们2020，為《火正藏》第凹五批， 
三九六買 k 至一二九屯頁下之《受菩罐戒法》玻同冊九六九頁中么《慈也水懒法》 " 一，細蔡之即趙此 
文，法京編號實作伯2147,七橋氏誤矣。伯2020號正而為《受戒憔悔文》，背面為《粟特文》。 

《受菩薩戒文》收入唐慧沼《勸發菩捉也集》卷下(《慈悲水懒化》除外)，亦腿《火唐一二藏法師傳 
•即域正法赚受菩體成法》，據稱為一一一藏法師玄梨傳入中願种。慧巧本姓訓氏，名玄，彭城人，權州大雲寺 
僧 - 曾隨窺嘗法帥學因明，又予義淨及菩提流志崇福寺《大貪横經》譯場。著《法華玄讚義決》一 
卷 - ^化】。開元二年(屯一叫)示寂。事跡站《宋蘭僧傳》卷凹。 

此卷純為亭壽，筆圓氣厚，跳擲多姿。雜寫武后新字為带體，如© (円)、匯(巧)、巧(天)、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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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等，試舉一句為例 ••( 圖二) 

即「是聖天之、祝基，涅樂之正路。」則天時期草書墨跡罕見，備覺可貴。 

瑜伽諭手記 

此卷編號列伯2037,卷甚長，為《瑜咖論手記》卷三十一至三十四。文己收入《大正藏》第八五附， 
列二八 0 二號，九一二走—九四六頁。《大正藏目錄》題曰：「法成述，福慧記。」九 S 屯頁則據斯四六一二 
題曰；「《瑜伽論》第一一一十一手記，談述、福慧。」按「談述」字誤，應作「談迅」。 

斯4011為《瑜伽論》 第兰十 一手記，題名談趣、福慧。「迅」字別從「走」 ’ 「走」與「爱」同。又 
同卷一二十二、一一一十一11、 111 十四皆有談迅、福慧名。斯2613為《瑜伽論》第巧十三至五十手記，亦有談迅、 
福慧題名。又伯2083為法成么《瑜伽師地論分門記》，記隨黯者談迅、福慧。又伯2039為是記么卷四四至 
五 h 202,有福慧、談迅名及淨上寺藏經印。從上可斷「述」字乃「迅」之誤。 

法成事跡詳見上山大峻著《大蕃國大德一二藏法師沙門法成巧研究》上下篇一一，今不復賛。 

此卷草書，信手寫來，全不經營，而行筆放縱，沈著處略帶章草意味，不作尖鋒，猶存古意。 

妙法重華經玄贊卷第巧 

敦煌經卷中《法華玄贊》么寫本不一。此伯2176卷極長，起近卷六篇首處之「(況能信解】修諸善 
法二(種必城尚不能入，況能取為己)有化 W (涅樂)亦言是身如城」句，訖於卷第六么篇終「计计(菩 
薩)昔時初發必，位如我今曰，彼(既〕究竟得，故我亦然，名皆已得，理無異故」句，末題「妙法蓮華 
經玄贊卷第六」一行(圖 111) ，開首所缺不多。全文見《大正藏》第一一一十四冊，一古二一二號，韦五 

Si 巧巧佛巧史樂 


496 


缘巧巧巧 

屯屯八頁。 

全文為草書，行筆渾爛流轉，生動跳躍，為唐草上品。 

《法華玄贊》 為唐窺基法師所撰。窥基本姓尉遲氏，卒於永淳元年(六八二 ) h 一月十二一円，享年 
五^一。事跡見《宋高僧傳》卷四義解篇第二之一。父尉遲敬宗，松州都督，伯父即尉遽敬德。門人慧沼 

著《法華玄贊義決》(參前文)。 •、- 
東京書道博物館藏侍《法華玄贊》共二卷，一為卷第巧 ，一 為卷第 b 。 卷屯木署：「天^二献屯 
S 日夜 彥時記 • .0 一 ) 。」知書者名曰浸時。玄宗天寶 S 年 (t 四巧)改「年」為「戦」 - 0 : 此「天」應 
是「天寶」，《昭和法實目錄》作「先天十二載」，恐誤。 

妙法蓮華經明決要述卷第四 

此為伯 2118 ，卷尾題曰：「妙法蓮雖經明決要述卷第凹」，巧酣即為《法帶茲贊》卷第十。 

此卷純為草書，信掌寫來，雜用破肇，鋒出頗尖，而厚重樸茂，近高閑一路。唐代僧人擅罐書若多 

矣，此類兽風，則康里 f 山所宗者化。 

淨名經關中疏卷 i 比己歸真寫 

《淨名經》即《維摩詰經》。僧祐《出一二顿記集》卷一《胡灌禪經义字宵義同異記》第四一 •么； 

夭竺語稱《維摩詰經》，舊譯解方《無垢稱》’關中譯是《淨名》。「淨」即「無垢」，「名」 
即是「憐」。此言殊而義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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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梵語 vi (無 ) 3 己 a (垢 ) kriti (稱一獅為「淨名」，辭較简潔。 

《淨名經關中疏》二卷，題「〔脖 ) 中京资舉寺道液集」。資带夺化樂單坊"，此統教猜轉本巧 
多。 

是卷編號為伯2222么 d 部份，木題；「淨名經關中疏卷七，歳次庚辰年 h 月六口’比丘錦真寫张受持 
記。《大正藏》收入第八五册，二屯韦韦號。又伯21芒為《淨名經關中蔬》卷 f ， 文亦見同邮。全卷作草 
書’筆圓體厚，略帶章草意，頓挫歌側，巧密而意疏，自玄宗1^後，用筆趨於肥扁，亦風氣使然也。 

斯惡 S 及斯623皆為《褲名經關中疏》卷 t 。 後者有題記略云；「時番中歳次乙妈，於報恩奇寫訖， 
比丘神應記。」時敦煌己在吐蕃統治之下。又斯 34 S 亦是此書卷 t ， 題 記稱； 「巨唐大腾七年(七韦二) 
S 月二^八日，沙門體清於號州閒元寺為僧尼道俗敷演此經，寫此疏，傳來學。」「乂至•肢年九月十六 
H ， 弟子索遊澈於大藏管沙州，為普光寺比旺尼帶意，轉寫此卷訖。」為秀饒正萬，前後字體一致，蓋略 
蕃後書。辰年疑即貞元四年么戊辰(韦八八)。 

此書 唐時傳入日本 d 甚多，備見圓仁 《H 本國承和五 年入唐 求法目錄》、 -05、 圓珍《智離大帥請來 
目錄》二吴】。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 

敦煌寫卷中有關《因明》者甚少 ，切英 法所藏而論，祇有斯4956為玄裝譯商羯難主荐之《因明入正理 
論》、斯2437义軌《因明入正理論疏》及伯2063之《因明入正理論略鈔》與《閒明入正理論後疏》(犀题 
《因明入正理論棱疏要》)等 數卷而 己。《後疏》標題下署「慾恩寺沙門淨眼續撰」。 

考《大正新條大厳經勘同目錄》，玄类譯《因明正理門論本》 ‘ h ， 列有《淨眼疏》一一一卷。义玄與譯 

3§^水頤佛巧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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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巧賓 

《因 明入正理論》下，有《淨眼別義鈔》一卷 20 i 。 日僧鳳潭纂《扶桑藏外現存目錄》内，有淨眼《因明 
疏》一卷二 lo <> 。然《窩麗》本與《大化》本《大藏經》皆末收淨眼著作，據《佛書解說大辭典》卷一， 
《淨眼疏》及《別義鈔》亦作缺本。故此伯2063號為今僮存孤本，極為珍貴。 

此《後疏》部份，起於《因明入正理論》之「如是等似、宗、因、喻言，非正能立」句，止於最末 
「論曰：己宣少句義，為始立方隅，其間理非理，妙辯於餘處」，蓋誇終篇。知淨眼此《疏》，及取獎師 
所譯本逐句解說。故《勘同目錄》於《因明正理門論本》下列淨眼此《疏》實誤。 

今《後疏》所餘者，止是《因明入正理論》全書五分之一而己，由「續撰」二字，推知應有《前 
麻》，則 W 稱 S 卷本者為是。 

淨眼此《疏》曝見他書徵引。如日本興福寺藏俊於仁平元年(一一五一)編《因明大疏鈔》卷十引 
《淨眼疏》 云： 

問：第二、第八是正因收。且如不成因，亦於同有異無’應是正因耶。 

答：因遍宗法’方論九句。晚不成因，何用同有異無之相’故非第二、第八所收。 

問：相違決定，及法差別相違因等 ，亦 是第二、第八 所收， 應是正因耶。 

答：正因必是第二、第八所收。不得(說)第二、第八皆正因。攝約此義，說亦不相違。 

此段文字己全見於伯20泛卷中，在《略鈔》部份。(圖四)按陳那之說「九句因」中，惟第二句「同 
在同品中有，在異品中無」及第八句「因化同品中俱(有與無〕，在異品中無」戚句是為「正因」。淨眼 
所謂「因遍宗法」，即指「因一二相」中么「遍是宗法」 ( Pak ? aahar 3 ata ) 。 

藏俊《大疏鈔》卷四 h 一末列因明諾著作，無淨眼之《疏》，蓋據《因明論疏明燈钞》轉引者。，。 
《因明論疏明燈钞》六卷，日本秋襟寺僧正善珠集，内亦屠引《淨眼蔬》，舉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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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那所道四十餘部者，眼法師方：西方內道外道〔總有； I 一百餘部 ，皆申 立破之義。總號因 

p-Q (二 一 0 } 0 

「眼法師」云云，已見此卷《略鈔》之「第二輝論题円 」 'h (廟五)。此條，《冈明大疏鈔》卷一 
(第叫四 0 頁)及矩賓《理門論疏》均引么。 

善珠此書撰於天應元年(七八一)，八在辦化即建中二年，與淨眼年代赖相近，彼證親見淨眼所萬書 

片！ 0 

麥 

慈恩大師窺基《闲明入正理論疏》卷上第四程本文中云：「陳那 W 後’略有三釋三。」《明燈 
鈔》卷 一云： 

此一二釋者，是誰所傳？第一釋者，淨眼師之所傳也 •，第 二釋者，文軌師之所傳也 •，第一 二釋者 ，大 
乘基所傳也。前二傳者’各見彼疏，第一二傳者。即此文耳三三】。 

足見淨眼因明説么受重視，可與文軌、窺基相伯仲。時文軌主大莊嚴寺 ，著 《因明入正理論疏》二一 
卷。《大疏鈔》卷三^凹一三頁)云： 

負松 房方： 雖文軌與慈恩(窥基)同時人，而所从方古人者 ，蓋 从文軌疏先出，慈恩疏後述 。然 
从先出名為古人也。 

據是知文軌《疏》蓋在窺基之前者。 

巧宗随佛巧 i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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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K 巧巧 

《大正》本《因明入正理論》卷末有《後序》一篇 ，云： 「貞觀二个一年(六四屯)秋八月六日， 
(玄裝)於弘福寺譯訖。」附記時與其事之僧眾名，後來對図明有所論疏者有下列諸人： 

大 總持寺玄應著 《疏》 王卷。弘福寺文備著 《疏》 王卷 、《註 釋》一卷、《钞》一 卷；； ：蒲州 
棲嚴寺神泰著《述記》一卷〔二一凹】、《疏》二卷(一一；】。 

永徽六年三八五五)五月，玄巽又譯陳那《理門論》。譯經僧棲玄 W 其書示罔才二 A : 才因撰《巧 
明註解立破義闕序》 ，與 之辯離。後在慈恩寺與茲裝對定 ，呂 氏詞屈。此為中闕遽輯學史 k 一重要事件。 
後彥 惊特將 呂才此《序》收入《大唐大慈恩寺 S 藏法師傳》卷八 ，又稱 「譯寮僧伍 ，競造 文疏」 三」" ， 
其時參與討論者甚眾，可見太宗、高宗時，因明成為熱門之學，恤一時、之盛。今觀淨眼《略鈔》屠言「踰 
解」妓「諸師輯云」等語，知於各家之書嘗斟琢梢益。 

淨眼事跡不詳。《乂疏鈔》卷十(四八古買)註云：「么應、淨眼 ，其 也同化。」由此推測，淨眼恐 
為么應晚輩。 

此卷字極草，運 筆圓熟 。字 不連綿，而意趣一貫。字體寬壯沈焊 ，可見 唐人 尊法。 

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並唐 

此卷列伯 2141 號’題「速康沙門曇腑撰」，正文前有澄躺序。伯 2062 亦為曇曠《人乘起信論略述》卷 
上，書法巧草問用。 

量鹏原籍述康，其樂跡詳兒上山火峻著《曇曠^教煌《佛教學》-心。按此處么建康乃指速康軍。 
《新唐書 •地理志》；「甘州張楠郡，西北百九个里祁連山北巧建康軍，證聖元年(六九五)王孝傑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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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斯 2436 號亦為曇曠此書卷上，草書甚佳，末記「寶應讓載(屯六 s) 坎巧巧’於沙州龍興寺寫訖。」 
然無徵躺序。今原文已收入《大正藏》第八五冊，第二八二二號，第一 0 八九—一一 01 二-貞。 

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序》 稱； 

初在本鄉，切 《唯識》、《俱舍》。後遊京锅，專《起信》、《金剛》。及旋歸河右，方事弘 
揚……始在朔方，撰《金刚旨讚》，次於涼城，造《起信廣釋》。後於甘州 ，撰 《起信銷文》。 
後於敦煙，撰《入道次第開決》，撰《百法論開宗義記》……其時巨唐大曆九年(七七四)歲次 
寅王月 二十二一 日二二 丸)。 

據此知《大乘起信論略述》撰於甘州。 

作《序》之徵躺，當是五臺山僧人。英倫斯二一九也記五臺各寺^講大師名號 ，巧 彌勒院徵躺，文殊院 
繼倫。彌勒院、之微滿應即 《大乘起信論略述》題巧之徵滿。娘倫本姓曹氏，晉陽 人， 主持并州崇福寺佛山 
院。宋閒寶二年(九六九)甲，享年五卡一 2。 

此卷 為草書，筆 書肥厚 ，稍用 側鋒，舒展中見道勁，落紙飛動 ，潮 漓頓禮 ，極有 風緻。 

- I 教論 

此 卷列化2587 號，殘巧六十凹行__一'' 7 逍尾均缺，起「別部司馬張倘將兵掩煞灌中太守」句，訖篇 
終「償誠不敏，謹承嘉講」句。實為北周道安 《二 教論》中之「服法非老第九」及「依法除疑第十」二篇 
原文。《二教論》經廓道 宣編入 《糜弘明集》卷第八《辯惑篇》第二 之四， 共十二簡三；一一。 

@不頤优巧文化 






国一伯二 一 fc 六 
紗法蓮華經玄巧 


图二伯二一四屯 
受菩度戒文 


围一化二 o - t 八 
<佛說觀兰巧海經） 
卷第四 


，两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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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室此本前半既缺，所錄兩篇，亦多殘脫 _ '三：惟篇末多出「大乘寺比直僧安曰」么上奏文，為道宣 
所刪去者，至巧寶貴。大淵忍爾已錄入《敦煌道經目錄》一 0 九頁，惟微有差失，今為校正，重錄如下： 

上奏文釋文 

大乘寺比正僧安曰、臺帝大檀越。蓋聞山岳極大，不壓微塵之點；萬海至廣，豈悍消巧(流)之 
歸。伏惟皇帝聰聖玄費、膺歷受圖、德覆入荒、智周萬品，撫六合而洞重玄，開兩儀而新造化。 
言尚其辭’因感通而設教：動尚其變，乘大和而易俗。知秘典於未聞，敌雲管通照•，振四藏之 
頗綱’維九流之絕紐。上宣衙室，闊不詩之門•，下廓雲臺，纳藐堯(堯)之語。遂使狂夫野議、 
振獻簡言’靈潤遊埃、望碑(卑)告 e 壑。敬竭愚庸’寄興賓主。暮(幕)二教論一十兩篇，辞縱 
鄙陋，頗依典籍，謹已申聞。請垂照費，輕陳化(皇)費。 

此卷不避「懼」、「糜」與「既」、「治」等隋、唐謹字。稱「大周敷寓(宇)」，於「皇帝」上空 
一格，县多北朝異 體：如 「肉」、之作「{六」，「撃」之作「撃」，「逮」之作「透」 ’ 「竊」之作「宿」 ’ 
「邪」么作「耶」，「翦」、之作「爹」 ’ 「壑」之作 「谭」 等，似尚是北周時書體。 

道安事跡詳《續高僧傳》卷二十一二三_面)。稱其憑(锡〕翊朗城人，隱於大白山，住大陳贴寺，後敕 
住大中興寺。此卷則自稱大乘寺僧。神清《北山錄》卷第九云：「昔周道安 《II 教論》」、隋彥琼《通極 
論》，悠縦也目，出沒玄奧三一5。」頗受稱許。《佛祖統紀》卷一一一十八云： 

〔周武帝建德王年(五本四)〕六月詔••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通道觀，置學壬百二 千員’ 著衣冠 

勞履， W 居琼等為學去。沙門道安有宿望，欲官之，安 W 死拒，號输不食而終。前曾作《二教 
論》二三‘三。 

璧不頤佛學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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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巧 班巧 

《續髙僧傳•本傳》云； 

至〔天和四年(五六九)〕四月初，敕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敕司棘大夫甄絮詳佛、道二 

教，定其先後殘深同異。驚乃上《笑道論》-二卷 . 至五月十日，〔周武〕帝又大集雪匯，詳驚 

上論，从為傷囊道去，即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並，悼史籍之沈網 ，乃作 《二教論》。 

知此篇實先作於天和四年。據《本傳》： 

至建德一二年歳巧甲午五月 h 古日，乃普滅佛、遁二宗，別置通道觀，閱釋、李(遣)有名著，地著衣 
:烟為學 t ……(道)安削跡潛聲，逃於林澤 …… 及其即化也，乃作《遺誠九辜》 W 訓門 人。 

其巧證若此。 

隋 W 前叢跡不多，此卷信于寫來，古質之味，荆勃繫於巧間。持與保定扣年(丑六五】 《 h 地義疏》 
和敕2..占，波碟收笨，頗多相似么處，蓋信其出於宇文周時僧人于靠。 

閱紫錄儀唐開 元二十 I 二年 ( t 三五) 

法琳《辯正論》卷二云： 

道門齋法’略有二等’ 一者極道’二者濟度 . 濟度者依經有王綠(绿)七品。二一綠者’ 一曰金 







錄……二曰玉錄……一二曰黃錄…… 三二 ，>。 

歸有閱綴，有醜歸。伯2394號即《閱眾錄儀》，即閱鑄么懒。此卷列化2457號，為紫宮線中舉行瞧儀 
么殘件。二一年一度作酿，故卷末特別記明「一二年一說」^ 。 

此卷為唐玄宗時柬都寫本，末题： 「閒 元廿一二年太歳乙亥九巧两辰朔卡击鬥 r 己，於河南府人弘道 
觀……奉為開元神武皇帝’寫一切經。」《元和郡縣圖志》卷五河胸 府條； 「顯慶二年(六百七)載柬 
都。則天改為神都。钟龍元年 (屯 0五}被為柬都 。閒 元元年 (屯 二二)改洛州為河南府。」此題祁河南 
府，正為開元時制。 

所云「一切經」，指一切道經。斯 S 13 《御製一切道雜序》存一一十一巧 - dT 《道藏》先天年間 
(屯二二〕，玄宗敕太清觀主史崇玄及太淸觀、玄都觀、柬明觀、火福廚觀、玉成觀大德、昭文館、崇 
文館學+，《撰一切道經音義》。閒元中，遮使鬼求道經，纂《111洞壇綱》 111 下屯巧 W 十 W 卷(一作 
置千古百卷)7此卷或即當時為一切道經而寫者，《道藏》所無，《教經祕籍留真》印出末犀一段， 
现收入大淵忍爾《敦煌道經•圖錄編》，第 b 一 111— 屯一五頁。 

卷 末記； 「經生許子願寫，修功德院法師娛茂宗初校，京景龍觀上座李崇一再校，使京景龍觀大德了 
政觀一二校。」—分懷重，校期再一二。唐代道觀寫經巧校字人制度，詳《麟臺故事》記載，此即為至佳 
例證。 

題記所云「京景龍觀」，考《混元聖紀》卷八：「(閒元一二年二一月一，置石幢於景龍觀，令天臺山道 
+司馬承操，依蔡當石經一二體，寫老君《道德耀》銷之？；"。」宋敏求《長安志》卷八：「景龍觀在唐京 
城南崇仁坊，天寶十二年(也五 111) 改為玄葺觀。」是卷题閒元二十11 一年，時景龍觀尚未改名也。 

唐代尊重道教，長安道觀官式寫經之制，赖敦煌巧室所藏卷子提供最硝整、之資料。董迪《廣川書跋》 
卷八論「唐經生字」： 

姗蠻•小頤佛巧文》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遁也 . 後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王義之)大 

過。如謂黃庭清渴字二一點為勢，上勁、側中、偃下’濟挫而越鋒。……如此論書，正可謂唐經生 
等所為字。 

今觀道經寫卷，询是唐經生字么極則。論敦煌書卷之書法，此點不可不知 ，故為巧出， 科供研 討云。 


註釋 

(- 】《石墨錐華》卷二「體泉銘」條。 

{ I 三《秋渦大全集》卷九六《玉堂嘉話》。 

二|三《虛舟題跋》。 

一四)《釋氏稽古鋒》卷三僧錄條。 

【五)《釋門正統》卷四。 

一六)按李氏巧萬義，字克讓。 

(七) 下文「乾祐六年己酉」，「六」字當為「二」字之誤。 

(八) 《大正藏》第五二冊，四-七—四-八頁。 

(九】《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大公報在港復刊周年紀念文集》，一二九四頁。 
(_ 0 )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九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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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魯番出 ± 文書》第-冊。 

( 二 I 】《崇文總目》著錄。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七吾：「有序稱天成四年(九 I I 九)沙州傳舍集，教張義潮 
本末及彼±風物甚詳。蓋 W 續劉柄《啟煌寶錄》，故稱《新錄》。」 

U 三 ) 《文物》_九七二年第二期。 

(- 四)《魏書》卷十敬宗孝莊帝本紀：「〔永安一二年八月〕了卯，封瓜州刺史元太榮(即元榮】為東陽王。」 

(-五)《大正藏》第五 0 冊，二 0 六-號 ，七 I I 亡頁。 

(-六)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十二郭州灌豁志閒裡師條。 

(-七 ) 《大正藏》第五 0 冊，1 IO 六-號，七六九頁。據此知志闆兽為靈默作《行資》。 

(-八】孟簡即韓愈《答孟尚書書》之孟簡，参《韓昌黎文集》(馬其旋校注本)第 Ml 卷。《新唐書》 卷-六 《孟簡 
傳》’•「簡倭佛過甚。」 

(-九】《大正藏》第五 0 冊，八-五頁。 

( IIO 】- 九六八年京郡法藏館出版。 

( I I I 】《谭仍語錄》第二卷，-九年東京筑摩書房出版。 

二二 I ) 旧中良昭《敦煌裡宗文獻《研究》，五古 - I 五 t 二頁及六 - I 二—六 -四頁 ，’椎名宏雄《北宗燈史《成 
立》，《講座敦煌》第八卷《敦煌佛典 t 谭》，五 llllt 六頁。 

( I I 三)參《鳴沙餘韻解說》，五二頁。又大智谭師師事東都大福先寺础法師事，見嚴挺之《大智裡師碑銘》一《全唐 
文》卷二八 0 ) 。 

(二四)《裡宗史研究》，四二二頁。 

Ml 五】《傳法寶紀《完峽了》，《神田喜-郎全集》 第兰卷 ，四二五頁。 

(二六)《大正藏》第五五冊，二-六五號， - ot 五頁。 

M 14^《大正藏》第五五冊 ， - I I 六六號 ，- ot - VJ 頁。 

巧木巧沸巧 i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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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巧籍 

Ml 八】《東方學報》(京 都一第 |二五冊敦煌研究專號。 

(二九】《周-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 -九九 I 二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刊。 

二 IIO ) 竹添光鴻《左傳會塞》5 .「此 不胁宜訓為不多。」 

二 一| - 】據文意，原文「來」為「而」之誤。 

(111 二】「驚」，原誤書作「經」，點去。 

二二三} 向達《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唐代長安與巧域文明》，四二 0 具。案 P 為伯希和编號， C 為張大千 
房虎 0 

二二四)藤枝晃《敦煌千佛洞《中興》，《東方學報》(京都】第二 I 五冊，走六—走 t 頁及八三—八六頁。 

(三五】《大陸雜誌》第二4^卷第五期，後收入其《敦煌論集》。 

二二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 I 二分所收。 

二 |一 古】題名所記羅盈達職街為「河西應管內外諸司馬步軍都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一。 

為避繁雜，今省職街，簡稱題名。 

二 一| 八】《大障雜誌》第六一二卷四期。 

二 1| 九】岳飛《滿江紅》「空悲切」，「切」字用法與此二「切」同。陳氏臆改為「切」，不必。 

〔四 0 】本《叢刊》第四冊碟狀所收。參王重民《金山國墜事零拾》，《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九卷第六號，-四頁。 
(四 _) 末松保和博±古稀記念倉编《古代東史論文集》下卷，四二 - I 四六二頁。 

(四 I 二《藝文類聚》卷八八引。 

(四三)班固《兩都賦巧》：「內設金馬石渠之署。」《五臣注文選》卷 - :「(張 一錠曰 ：石渠，閣名，主校秘書， 
蕭何所造。」 

(四四】選舉程序，詳參《通典》 卷- 五選舉 一 二大唐條。 

(四五)《大正藏》第五十五冊，二-六七號，_ 0 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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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安家強《唐永泰元年 ( 4^ 六五】 一 K 曆元年(屯六六)河西巡撫使判集研究》，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 
心编《敦禮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九八 II 年， II 三二—二六四頁。 

(四4^】詳池田溫《敦煌本判集三種》注九。 

〔四八】同書所收 北宋時 《上操文》，除王安石-文外，有楊億《開封府上梁文》、陳履常《披雲樓上梁文》，然不見 
「兒郎偉」二一字。 

〔四九)《司空表聖文集》卷十。 

〔五 0 】《攻魄集》卷二。参呂叔湘《說們》，《漢語語法文集》，冥-四五。 

(五-】口. mliw 的口 m 『归 -= 广 -OXPKOWmion mcTlwrl 口 IW 巧 - awn 的 oortwinw munc 的 o「itw 。 瓜 "roncn— 了 OC 扣三吗 A/ocv^ 巧 //OW 

snfr / 灯呈 ons aux 货 cdes 蒼 Tbueniouang , PP .261-271 •周紹良《敦煌文學兒郎偉並跋》’《出±文獻研 
究》，北京，_九八五年 ’黄征 《敦煌願文兒郎偉考論》，杭州大學中文系與文學所合編《文學論叢》，杭 
州，-九九 I I 年。 

(五1 I ) 榮新江《關於沙州歸義軍都僧統年代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九八九年第四期， t 四貢。 

〔五二 一】《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鋒》，二四頁。 

(五四】《-九八走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隙討論會文集》，三二 I 六 —111 四九頁。 

〔五五】《擇迦方志•遊履篇》第五，《大正藏》第五-冊，第 llo 八八號，第九六九頁。 

〔五六】《淳迦方志序》。同上，《大正藏》，第九四八頁。 

〔五4^詳范祥雍《大唐西域記闕文考辨》，《文史》第 - 一二輯。 

〔五八】《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化京：二 I 聯書店，-九八 II 年， -4^ 九—三 0 八頁。 

【五九】參 V . S . > nrasala , scy/a 山的 Knew /? fo 哥互 n /、 UJCknow : University of 广 U 吴 now : 一沒3’ 首章 P 的 nini : Inis life 
当 d work , 召 .462-4 芭。 

〔六 o ) 向達輯《大唐西域記古本一二種》引言，北京中華書局，-九八-年，第八頁。 

@小頤佛巧义裝 


TK - 】《伯希和劫經錄》，《敦煌遗書總目索 引》， 第二六六頁。 

二八 I 二變寧《大宋僧史略》卷上「浴佛」條：「東夏尚臘八 ，或 二月、四月 八日， 乃是為佛生日也。」(《大正藏》 
第五四冊，第二 M I 六號，第 III 二亡頁。】是釋迦誕生日，除臘八及四月八日 之外， 又有二月八日-說。 

二 (一 二)《唐會要》 卷二九 「節日」條，《貞元五年〔4^八九)正月十_日敕》及李肇《國史補》卷下。 

{ 六四】開元二十九年當公元亡四-年 
H 八五)《大正藏》第五四冊，第二 M 1亡號，第 I I 八七頁。 

{ 六六)《伯希和劫經錄》，《敦煌遗書總目索引》，第二八四貢。 

H 八亡】《大正藏》第五 0 冊《史傳部》，第二 0 六 0 號，第六 0 八—六 0 九頁。 

三八八】嚴可均據《庚弘明集》卷三二、卷二古上輯得®環書礼二篇’ 一但些 I 篇皆在《大正藏》所收《廣弘明集》卷 
11 十古。 《廣弘明集》無 一二 十卷】收入《全陳文》卷千八。又《全陳文•曇覆小傳》記「有集六卷」。 

H 八九】《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第十四上。 

{ 走0 ) 參看本書巧金部份。 

{4 M ) 陳诈龍《敦煌張議潮寫本封常青謝死表聞校證》 ，《教 煌學海探珠》下冊 ，第 二八四—二八五頁。 

{4^11) 《敦煌吐魯番文献研究論集》，北京，-九八二年，第五 0 九—五二4^頁。 

(七二 I 】《唐會要》卷四古議釋教上繁此事於大曆十 I 二年四月誤。詳參陳英英《考釋》 ，第 五二二 1— 五二六頁。 

( t 四一參釋鎮澄《清涼通傳》卷七。 

(古五)《廣韻》入聲三觸「曲」字下同音字(丘玉切一有「匡」，釋為「匯也」。《說文》十二篇下曲部有「强」 
字，「轨曲也」。段注 .. 「今人用委曲字，古用軌强。」可證臣 .一 即「匡」字而讀為「曲」。「曲」與下句 
「竹」合韻。 

( 六一見 《張淮巧鸡》，參看榮新江《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校考》，《周-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 
集》，北京，-九九 ill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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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七 ) 參向達《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第四二 o 頁)及謝稚柳《敦煌藝術教 
錄》，第 - 0 二頁。 

( 七八) 《宋高僧傳》卷第六《唐京師西明寺乘恩傳》 .. 「〔擇乘恩〕，及天寶末，關中版湿，因避地姑减 . 自是重 

撰《百法論硫》並鈔，行於西±。造咸通四年三月中，西窟僧法信精研此道，禀本道節度使張議潮表進恩之菩 
述。」(《大正藏》第五 0 冊，第 I IO 六-號，第七四三頁。) 

〔七九】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丙寅稿》，臺灣文華出版公司印本。 

(八 0 】「斟」即「斗」俗字。十斗為解。此記所得油、粟等數。 

〔八 -) 「石卯」疑為太和九年(八三五)。參竺沙雅章《敦煌《僧官制度》，《東方學報》(京都)第三-冊 ，第 
- 11九頁。 

一八三】今收入余主編之《敦煌壁真讚校錄並研究》第 III 五號。 

( 二 ) ohen Tsu-lung, / .扣 We e 二累 omr 袭 de 的 Ivoc-rc 立可 aris , "1 送 6. 

(八 四一化 3730 云’.「又去子丑 I I 年観狀無名，不靈毫髮。伏望教授和尚高明，廣布慈雲……請乞處分。寅年八月 

□日，沙彌尼法巧謹瞧。業報纏身，據眾咸委。慈、$振濟，雅合律宗。請觀司依例支給。甘七曰，洪辯。」觸 
狀即布施分配簿。 

(八五)《百丈清規謡義記》卷五。《續藏經》第-輯第二編第十六套第四冊，第二 I 五|二—|二五四頁。 

(八六】「出唱」 W 前誤說為「唱曲」，實為「唱衣」。詳張永言《關於-件唐代的唱衣歷》，《文物》-九七五年第 
五期。又《望月佛教大辭典》 第吉卷 ，第二五五|二頁：「唱衣，云得僧之唱和 W 分配 t 僧之二 I 衣等。即見分 
形… .： 又生前有債，或要辦療養送葬等費時，豫估遺物價值，集眾示之，譲渡競賣，稱為估唱、提巧、估衣或 
寶衣。」 

(八 t ) 榮新江《敦煌卷子化記四則•關於曹議金的去世年月問題》，《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 II 輯，一九八二 I 
年，第六|二 -— 六 IIIA ^ 頁。 

饒宗巧佛學文巣 




(八八)《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九卷第六號，第五 —11111 頁；又收入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九 
八四年刊)，第八五 I -- 五頁。《沙州萬人上回龍天可汗書》，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第六 - 三 
—六-四頁亦有錄文。 

(八九】陳炸龍《中世敦煌婦女出家、入道、受戒、姐法之-斑》，《敦煌簡冊訂存》，第|二五—三六頁。 ■ 

{ 九0】陳作龍《莫高窟壁畫表隱》，《敦煌資料考屑》，第二九 0— 二九二頁。 

{九-一及伯希和编號第165號窟，張大千編號第-五五號窟。 

{ 九二】榮新江《晚唐歸義軍李氏家族轨政史探微》，《文献》-九八九年第 I 二期，第八九頁。 

{ 九二 I ) 同前注，第九六—九七頁。 

t 九四)《舊唐書•昭宗本紀》：「〔光化三年八月」己巳制..前歸義軍節度副使，權知兵馬留後，銀青光樣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監察御史 j 上柱國張承奉，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歸義節度，瓜、沙、 
伊〜西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 

1九五】榮新江《金山國史辨正》，《中華文史論叢》第五 0 輯，-九九二年，第4^三—八五頁。 

( 九六】參」曲 30W new 的 011 工曲 3 云 on, 面 W OC/- 但 /70crs 化 repoqfco de 扣 0/n 。 oyn 化這最化与山乃 rew /e 化 dooc3n/lfs 0 互 no/s' 

I 九屯】此文書中有「可汗是父，天子是子」，一兩地既為子父，更莫信讀」。 

{ 九八】參看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 二| 四。 
i 九九一《丙寅稿》，《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编-所收。 

一 - 00 )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提婆達多品》第十 I 1:「龍天八邹，人與非人，皆遙見巧龍女成佛。」(《大正 
藏》】第九冊，第二六-號，第三五頁) 

(_ 0 一】參看《翻譯名義大集》，第三 I I - 五頁。 

一 - 0 二】-作『阿魔巧汗」。>互当即「獅子」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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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ll 】參《遼金北邊部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受輯》，第-九二頁，中華書局刊)，又有關變粗之論著有 
王國維《變輯考》(《蒙古史料校註四種》所收】，蔡美彪《遼金石刻中的籍輯》〔北京大學《國學季刊》 
第4^卷第三期)，羅繼祖《東北史話「阻 h 即變鞋」》一《插窗胜語》，第三八五頁)，松井等《姐 h 考》 
(《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 - 】，箭內互《變輯考》(同上五，後收入《蒙古史研究》，王國潍漢請收 
入《王観堂先生全集》十三 ) ，小野川秀美《突厥碑文譯註》 ( 《滿蒙史論叢^四所收 ) ，前巧直典《十 
巧紀巧九族鞋鞋——蒙古人仍蒙古地方《成立》(《東洋學報》第 I 二二卷 第-號 ，後收入同氏0兀朝史仍研 
究》】，王靜如《論阻 N 與蠻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徐炳賴《阻 
h 非鑽鞋辨》(《女子大學術季刊》第-卷第-期】。 

〔_ 0 四】王國維校輯本(《王忠殼公遺書》一二集】。 

(一 0 五】李符桐《回鶴史》附錄《回龍交聘表》，第一二 -頁。 

(- 0 六)《大正藏》第四九冊史傳部，三4^八頁。参看林恒殊《摩尼教下部讚漢譯年代之我見》，《文史》第二二輯。 

(- 0 亡】山□瑞鳳《吐蕃支配期 W 後巧諸文書》，《講座敦煌》第六卷《敦煌巧語文獻》，第五-八—五一九冥。 

M 0 八 】 James 工 wmiton - >utour 旨 3 anuscrit 沒器壬 0 空 ein . Fo 亡 nn 力扣 0, XLVI , 1958, p .158。 森安孝夫夕 
化 t 敦煌》，《講座敦煌》第二卷《敦煌仍歷史》，第三 0 三貢。 

〔_0九)」§3山/公空-芭互§,,3|-瓦一也11-1913. 

(-- 0 】《大正藏》第五十四冊外教部，第 - 二八 0 頁有錄文。今有林悟巧《摩尼教及其東漸》附載精校本。 

(-- 石田 幹之助《敦煌發見摩尼光佛教法儀胳仁見文 t 是二二 I 仍言語就^了》，《東亞文化史叢考》，第 
11九-頁。東洋文庫刊。 

M - 二 ) 7-0 亡 ncpao 、1929- IDP . W 01-2 累. 

〔 - Ml 二《亞洲民族研究所敦煌寫本註記目錄》第-冊，七六亡頁所揭影本。「節度使」系 w 小字寫於「馈煌王」右側。 

〔-一四】延恭諸書異名有元恭一《新五代史》卷四吐蕃條】、延樂(《宋史•太祖本紀》建隆二年十-月條)、延 

彦•小巧佛巧文第 






w 爱巧煌 

敬一《續資治适鑑長編》卷 11 建隆 11 年條)。 

《續資治通鑑長编》卷二 I 建隆三年(九六二)正月丙子條記， W 延敬為瓜州防禦使，賜名「延恭」。因避宋 
祖譯而改。 

(-- 五】宗壽，避遼興宗讓「宗真」，史家去其「宗」，作「曹 壽」。 

(-- 六)宗久，《文獻通考》作「宗化」，《宋會要》作「宗久」或「宗 W 」， 不知何者為是。 

4^】賢順，《遼史•聖宗紀》與《遼宣徽南院使韓棺墓志铭》作「曹恭順」：《遼史 •厲 國表》作「曹順」 ，因 
避遼景宗讓「賢寧」，除「賛」字，或改「賈」為「恭」。《韓橋墓志铭》見田園-組《滿洲金石志稿》第 
-冊，第兰四頁，羅福頤《滿洲金石志》卷11。又此薑誌出±經過，詳見田園 - a 《朝陽縣初±《韓公墓志 
仁 就^ 了》， 《奉天圖書館叢刊》第二十冊。 

U I 八)賢惠’《宋史> 卷四九 0 作 r 延惠」’誤。 

九】張廣達、榮新江《閒於唐末宋初于西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敦煌吐魯番文巧研究論集》， 
第-九九頁。 

一 M IO 】參本冊上文。 

一 I 二 I ) 謝稚柳《敦煌藝巧教錄》，第九 0 頁。 

〔一二一 I 】同上引謝書，第 - 1二四頁。 

(M II 二)同注一-九引張榮文，第二 00 —二 0 _頁。 

(M I 四】詳參拙著《選堂集林•史林》上冊，第四-一頁。 

U 二五 】I I 玄社《六朝寫經集》二一。 

(-- I 六】同前注二二。 

(M I 屯】《古經圖錄》-九四。 

( 二一八】《元和郡縣圈志》。 








M 二九)《魏書•尉古真附傳》。 

(MIIO ) 《歷代二 I 寶記》，第九六頁。 

( -二二 ) 《高僧傳》卷十-《明律篇》第五論。 

( I 一二一 I >見《歷代名畫記》。 

(- 一二三 >《吐魯番考古記》。 

{ I 一二四)斯2067。 

(- I 二五】 按： 此處借「倚」為「身」。《說文》：「傳，神也。」 

(- 三六】「尴」字見《張猛龍碟》。 

(- 1二4^ ) I I 玄社《六朝寫經集》千三。 

(-三八】参《選堂集林•史林》，第四四六頁。 

(-三九】見僧祐《出一二藏記集》序卷第十。 

(-四 0】 《大正藏》本第二五冊，四四三—四四八頁。《大正》本列第二十古品，编次略異。 

(-四 -) 守屋孝藏氏藏，《古經圖錄》，-九4^頁。 

(-四 I I 】一 I 玄社《六朝寫經集》二 0。 

(-四三】二玄社《六朝寫經集》二二1。 

(-四四】殘文載《藝文類聚》卷七亡，《全後魏文》卷五 - 。 

(- 四五】懿字元達，為齊東昏侯所害，天監元年(五 0 二】追封長沙郡王，誌「宣武」。敷字仲達，建武四年 
一四九七)裹，入梁追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話曰「昭」，事跡俱見《梁書》 卷二十 兰。 

(-四六 】I I 玄社《六朝寫經集》三 0。 

(-四七 ) 斯 - 一二 I 4^。 

【-四八】《敦煌吐魯番文物》展品二1。 

邮璧巧頤佛巧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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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繫巧巧 

(- 四九】《大正藏》第三 III 冊，第一二六-頁。 

(-五 0 】參湯用形《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縣之佛學「真誦之年歷」。 

(-五_ ) 《大正藏》第五 0 冊，第四三 0— 四|二 - 頁。 

(一五二)《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所收之《列子與佛典》。 

(-五二 I )《-節歷史掌故，_個宗教寓言，-篇小說》，《文藝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一- 五四)《敦煌古圖書兩種蠢測》，《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 0 卷上冊。 

一-五五)黄徵《敦煌陳寫本晉竺法護譯佛說生經殘卷伯二九六五校釋》，《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杭州，-九八八年。 
(-五六)《說文》有「滿」字，「搖也」，即「撼」本字。 

〔_五七)俱見11玄社《六朝寫經集》。 

〔-五八】《張說之文集》卷十走。 

【一五九)《書法叢刊》 二 1， - 九八二年。 

【一六0】收入《大正藏》第七冊，第|二五 111 號。 

(一六《續高僧傳》卷五，第四六二頁。 

(-六 I I 】此卷己收入《大正藏》第八五冊1 IAJ 六-號，第二五 III — 二六-頁。 

(-六 III ) 《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第-二四頁_五0七號，齊魯書社-九八 0 年刊。 

(-六四】道岳見《續高僧傳》卷十三。 

(- 六五】《大正藏》第三 0 冊，第-五4^九號。 

(-六六)《出三豫記集》卷第二，第-四頁。 

一-六亡】參內藤龍雄《敦煌出±眾經別錄殘卷》，《大崎學報》_ II 三號，-九六亡年，九 _| 九古頁 •—又 《敦 
煌。^=-^本三八四八殘缺經典目錶仁^^:,了》，《印度學佛教學研究》_-^卷-號，-九六八年，二六八— 
二4^0頁，又《眾經別錄仍目錄的研究》，《大崎學報》 M I 四號，-九六九年，九四 —- 二二頁 i 潘重規 






《敦煌寫本眾經別錄之發現》，《敦煌學》第四輯，-九 4^ 九年，六- —4^ 九貢； Jean-Pierre 口芯 ge. Z-es 
打 / 曼 0 穿也 qcea 当 c 立 /no 尝芯 mp 化 de 化 3ancscr/ 方 .Paris 一爱 1, 召-三 7-188。然伯二毛四七及斯 二八古 二是 
否《眾經別錄》，尚有不同意見，詳参請世保《漢產佛史探真》，庚州，-九九-年。 

一-六八】詳參白化文《敦煌寫本眾經別錄巧卷校釋》，《敦煌學輯刊》-九八4^第-期，第一四 —I 1五頁。 

〔- 六九】《大正藏》第-四冊，第四4^五號。 

( -4^0】《大正藏》四屯四號支謙譯本亦無。 

(-七-一上海博物館藏，所書則為吳支謙譯本。 

(- 二】參《大正藏》第八五而古逸部，二屯六八—二4^七五號。 

〔-亡一二 ) 北窟浮陀跋摩、道泰等譯。《大正藏》第 I I 八冊，第-五四六號，第 I 二八 0— 三八二 I 貫。 

U 4^四)二玄社《隋唐寫經集》二二。 

〔一七五】據《敦趕遗書總目索引》，第六六_頁。 

(- 八)二玄社《隋唐寫經集》-五、-六、-七。 

一 - t - vn 《大正藏》第五 0 冊，二 0 五四號。參《宋高僧傳》卷十 - P 《唐京兆魏國寺惠亩傳》。 

一 - 八)參《宋高僧傳》卷十《道宣傳》及卷四《道世傳》。 

一一 4^九)《邊疆研究論叢》，-九四四年。 

(-八 0 ) 陳國燦《武周時期瓜沙地區的化谷渾歸朝事跡》，《-九八|二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遗書編》上。 
(-八 -) 參看《敦煌化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二三三—二一二五頁安家谣論文。 

(-八 I I 】参神田喜 -郎著 《畫禪室隨筆講義》，第二八頁；中田勇次郎譯《海岳名言》，《中國書論大系》第四卷， 
第 II 石0—|||七 - 、二毛五頁。 

(-八 I 二】參《領高僧傳》卷十八 《巧墳 傳》。 

(-八四)参巧本善隆《信行《一二階教圍 t 無盡藏 亡0:>了》， 《宗教研究》三卷四號 ， l 《 s 階教資抖雜記》，《支那 




佛教史學》-卷-號：《續 III 階教資料雜記》，《支那佛教史學》-卷 11 號。 

(-八五】《續高僧傳》卷十六《信行傳》及《冥報記》卷上《信行傳》，《大正藏》第五 - 化，二 0 八二號。 

(-八六】《續高僧傳》卷十六《信行傳》..「送屍終南山填明之墟，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 
塔立碑，在於山足，有居±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 

一-八古】見《續高僧傳》卷十九《僧幫傳》。 

(-八八】參湯用影《往日雜稿》，第三七頁。 

(-八九】《大正藏》第五五冊，二-四九號，第二 t 亡—二七八頁。 

(-九 0 】《大正藏》第五五冊 ，I I - 五 二| 號，第四七二—四五頁。 

{ I 九 - 】見《舊唐書》卷《中宗本紀》景龍四年正月條及《佛祖統紀》卷四十(《大正藏》第四九冊，第二 01II 五 
號，第 1II-PI I 貢下】。 

(-九二】詳中田勇次郎《宋巧墨寶二種 了》。 

(-九一二 ) 此外，參看上引塚本善隆文，大屋德城《111階佛法谢解題校勘》、野上俊靜《信行 t 僧豐—— 初期二 I 階教教 
囲《紹介》等。 

(-九四)《雞助编》卷中。 

(-九五)《大正薇》第五五冊，二-六-號，第 - 0 六四頁。題「金剛般若經疏-部|二卷」。 

U 九六】惟伯2330收入《大正藏》第八五冊 ，I 14^四-號，第-四 - I - 五四頁，題作「金剛般若經 疏」， 未確。 
(-九走】《西域文化研究》第六，第 M It — M 二七頁及-四九 I _五 0 頁。 

(-九八】參《大正新情大藏經著譯目錄》，《法寶總目錄》第 - W ， 第六五九頁。 

一-九九)《大正藏》第三四冊， - til 四號所收 

二 IOO ) 《大正藏》第八五冊，二八 0 - 號，第九 0 六—九 - 0 頁所收。 

二 IO- 】《東方學報》(京都 )111 八 —III 九冊，-九六 4^— -九六八年：今收入同氏《敦煌佛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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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o 年京都法藏館出版。 

二 IO 二)二玄社《隋唐寫經集》二九、二八。 

二 lolll ) 《資治通鑑》卷二-五《唐紀》一二 - 。 

M IO 四)段成式《寺塔記》，《大正藏》第五-冊，第 I IO 九 I-I 號，第 - 0 二四頁上段。 

二 IO 五)《大正藏》第五五冊，二-六五號。 

二 IO 六)《大正藏》第五五冊，二-七一二號。 

二 IO 七一《法寶總目錄》第_冊，第四三走—四！二八冥。 

二 IO 八)同上《目錄》第二冊，第五六五頁。 

( 二0九)《大正藏》第六八冊，第 I II 14 J - 號，第四八亡頁。 

M I - 0 ) 《大正藏》第六八化，第 I II I 亡 0 號，第二-四頁卷第-本。 

【 I I - _) 《大正藏》第四四冊，第-八四 0 號，第九四頁。 

二 I I 二一《大正藏》第六八冊，第二 I I 六頁。此條《大疏钞》卷二亦引之，同上書第四四七頁。 

二 I I 二二俱見《勘同目錄》，第四三 4^ 頁。 

〔二 - 四)《大正藏》第四四冊，第 - 八兰號。 

二 I - 五)《法寶總目錄》第-冊，第四三走、第四三八貢。 

二 I I 六一棲玄普光寺沙門，見《宋高僧傳》卷四《靖邁傳》。 

二 M AM 《大正藏》第五 0 冊，第二六 I I 頁。 

二 M 八)《柬方學報》一京都 )| 二五冊，-九六四年；現收入同氏《敦煌佛教扔研究》，-九九 0 年京都出版。 

二 I I 九)《大正藏》第八五冊，第二八 - I I 號，第 - 0 六八四頁錄文有软—此據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研究》，第 I 
0 頁。 

〔 I II IO 】《宋高僧傳》卷七，第 4^ 五-頁。 
g 尔巧巧 巧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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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巧巧巧 

M I 二 -) 《大正藏》第五二冊 ，I I - OI 二號，第-三六 I - 四三頁。 

t I II 一二 ) 第九缺去「漢末黄衣」至「或畏鬼帶符」一段，又缺「〔練屍延〕壽」 W 下全文與「明典真偽第十」。「教指 
通局第十 - 」與「依法隐疑第十二」前半至「洗心無託」-段。此本巧存「先生憔然而笑」句起 W 訖篇終。 

( I I 二三】《大正藏》第五二冊，二 0 六 0 號，第六二八—六 1 IIO 頁。 

(二 11 四】《大正藏》第五 11 冊，二 --- I 二號，第六 11 八頁。 

(二二五)大正藏第四九冊，二 01II 五號，第 HI 五八頁。 

{ 二| I 六】見本冊寫經部份。 

( I II ) 見《 I 二教治道篇》第二之下。《大正藏》第五二冊， I 二 - 0 號，第四九4^頁。又唐張萬福記二十四種一二千 
六餐，見《傳授 I 二洞經戒法综略說》卷上，《正統道藏》第五四冊，正艺部肆字號所收。 

二 II I 八】參 K . mch 百口 er 《敦煌文書 Li 見义艺道±《法位階梯仁0:>了》(福井文雅譯】，《講座敦煌》第四卷 
《敦煌公中國道教》，第|二二五—三四五頁，大東出版社刊。 
n I 二九】「御製」者，恐為唐高宗悼第五子孝敬皇帝'之死而寫，参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第八六頁。 

二 I1IIO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第一-四 I 二二二頁《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襄修與鍾版》。 

二11一11 ) 《正統道藏》第 lllo 冊，洞神部譜窃類與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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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畫源流與敦煌畫風 


- 、白畫與數彩 

顧亭林《日知錄》卷走云：「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法、可戒，自實體難工，空替易善，於 
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顧氏所云白描者，殆指元人不設色之山水，惟巧描不限於山水。 
李公麟工白描"一)，若維摩說不11法門白描紙卷、天女散花、蓮社圖紙卷，白描人物樹石。李元中寫記摩耶 
夫人像，白描勁如鐵線，俱見於著錄(三。若《圖繪寶鑑》所記又有僧希白白描荷花，趙子固水墨白描水仙 
梅蘭，方薰謂；「今人水墨畫，謂之白描，古人謂之白畫」，是白畫即白描矣。 

白畫名稱由來甚遠，或舉衛協；一一、之白畫上林苑圖為最早之例 S )， 然張彥違所錄，吳曹不興有一人 
白畫，晉張墨有雜白畫一，唐時猶存，《抱朴子-辨問篇》 •• 「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謝赫1^張 
墨與荀鼠列為同品，是晉時畫聖，皆擅白畫。彥遠又云：「絹素彩色不可禱理，紙上白畫可1^貼石妥帖 
么。」其書記唐代壁畫，就中不少為白畫者。 

慈恩寺 東廊有鄭虔畢宏王維等白畫 

龍興觀 有董譯白畫 

善提寺 有楊廷光白畫 

寶應寺 多韓幹白畫 

千福寺 東塔院有揚廷光白畫鬼神 

頤佛學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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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巧巧煌 

趟景公等 東壁有吳道玄白畫地獄變；】 

凡若所舉皆張氏目睹白晝之著例。 

自有晝術么興，畫人即能1^線條二"^勾勒輪廓，殷墟所見猿、象圖是其明徵。西漢末武威磨嗯子出±， 
平陵敬事里張伯升柩上所蓋麻布銘旌，左為朱地墨烏，右為墨繪迴龍，而身略塗朱。此平帝時圖畫雜用 
墨與色，而1^墨繪為骨幹，蓋漢代白畫么可見者也。 

《晉書•武帝紀》泰始一二年，張破太守焦勝上言 ：氏池 縣大柳谷有玄石一所，白畫成文，實大晉么休 
祥，圖么1^獻。據《灌晉春秋》云：長一丈六尺，商八尺，白石畫之，為十兰馬一牛一鳥八卦玉诀之象。 

《隋書•經籍志》有高堂隆及孟眾撰張被郡玄石圖一二種，是所云白畫成文者，謂繪於玄石或白石么上 ，雖 
名白畫，實與白描么白窒，取義不同。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 ： ( 五代)宋卓工畫佛道，志學吳筆，不事 敷彩， 有白畫菩薩粉本坐神等像傳 
於世。米蒂《畫史》：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疎世諸佛帝真白皇。可見凡不設色么畫，只^^線條表現者得 
謂、之白畫。唐代畫家無不能之，亦稱為墨蹤。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六，記吳道玄有數處圖畫，只1^墨蹤 
為之，墨蹤即白畫也。 

韓幹所作白畫，亦有輕成色者，即淡設色化。唐畫多敷重彩，觀六法之中，其四即為隨類賦彩，故睹 
探微著有《合色論》。惟唐五代習慣，設色多不出裏師之手，而 W 工人成色，《歷代名畫記》、《宣和 
畫譜》，記吳道子一落墨後，多命其徙鷄谈與張感布色，濃淡無不得宜。《畫史》亦謂，道子界薰，訖 
則去，弟子裝之色。蓋本筆再添而成，唯恐失真。張書卷一二記某某白畫工人布色，或工人成色不一而足。 
义同書卷^王維條，謂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原野簇成。當日作畫技術，描與成分開。《名 
畫記》敬愛寺壁畫，每言某某描，某某成，如維膺詰盧舍那，並劉行臣描，趙霜成。東壁西方變 ，蘇 思忠 
描，陳慶子成。足見描與成乃截然二事。成當指成色而言，是時晝家1^描為重，命色則指禪徒工為之。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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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輪廓、之經營及線條么表現，蓋：^位置與骨法為主，而設色次之，白畫所^有其獨立之價值也 2。 

- 1、 素畫與起樣 

《歷代名畫記》九，僧金剛三藏，獅卡國人，菁西域佛像，運筆持重，非常畫可擬，東京廣福寺木塔 
下素像皆其起樣。又敬愛寺條，願勒菩薩塑像’麟德二年自內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為樣，金剛 
為錫蘭人，能起樣作稿，而西域傳入佛像，必先作樣’然後塑像，益化其比例 W 定形態。印度人作畫，必 
W 此植基起樣，即打草稿也。 

段成式《寺塔記》言楊法成有《畫樣》十五卷二一"。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所收有下列各種畫樣： 

顧景秀雜竹樣 瞒朝官本 
姚量度 白馬寺寶台樣 
張善果 露嘉塔樣瞒官本 
西域僧伽佛陀 弗林圖人物器様 
董伯仁雜会閣樣 晴官本 
雜鬼神樣 

W 上人物樓台雜竹各種草圖均謂么樣，隋 W 來多有之，故《圖畫見聞志》二謂；(五代 } 趙元德於唐 
季喪亂之隙，得隋唐名手畫樣白餘本，故所學精博，是名家必 W 畫樣為硏習么資也。 

唐碑有素畫彌勒佛之語一一 一一一。素像么素，用為動詞或讀作填二一一一一。敦煌卷子屢見素像一詞，舉例 
論么。 

规巧若巧佛巧文张 



〔 P .2991 〕敦煙社人平础子一十人胁於宮泉建霜一所功德記：乃於茲地肪建一瓷……於是奔內素 
釋伽佛一躯、二升升蓮含寶座 . 

〔 P .27 S 〕 是用宏開虛洞，一二載功充，廓落精華’正當顯敞，蕉內素釋迦牟尼像，四壁圖諸經變 
相一千六鋪…… 

寶夫子(良縣)撰大審故敦煙郡莫高寇陰處去公修功德記 . 蕉內素釋迦牟尼像並聲聞菩薩神等 

七躯，帳門兩面畫文殊普賢菩薩並侍從，南牆畫西方淨上，法花天請問寶恩變各一鋪，北牆藥師 
淨上、花嚴、彌勒、維摩變各一鋪(-四】。 

右二條之素字皆謂樣一一 S 佛慷， Zi 指塑造似較合理。至若稱素畫者，如； 

〔 P . 2991〕卷末為莫高寇素畫功德讚文。瓜沙境大行軍都節度衙門幕府判釋門智照所速，略 

表：「素畫真儀’開張化跡’前^後私言教不差 . 則有激惶官品社 A 公等 A 人彩集崇建 

矣(；】。」 

《畫史》速掷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圏勢’別作一小固，畫北斗紫極。 

此處所謂素薰，自是指白描之作二 h )。 

起樣與塑像二事有相互關係。張彦遠記敬愛寺講堂内大寶帳，閒元一一一年史小淨起樣，又有作蜘樣者 
(亦見同卷)，塑像必先起孽，純取線條，定其位置，故稱素壽。又有作素盡者，如光啟元年沙州巧州地 
志殘 卷云； 「火巧廟中有素書形像無數。」此亦當是打草起樣。或疑素書乃素畫之誤宇。 

道教有一^八真形，其第十一為爽舒，第十二為素畫，卡 S 為壁薰，十四為整蘿，十五為鑛諸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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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韦為香泥印成，十八為印紙範……晝夜存念，如對真形，過去未來獲福無量 - 。 W 素畫與壁薰區分 
為二，唐代道教畫像繪事相當穀達，觀杜甫所作柳公紫微仙閒畫太 n 3 天尊鬧文，可見其極概，又真形之第 
个五鑛諸文石，即指線條刻石，若永泰公主石擲線刻么人物，蓋屬此類，雖亦為索樣，化臥鑛刻於石，故 
別酱為一類。 

葉昌織《語石》五、造象十二則，其•論辕像而加 W 彩飾與畫軸小同，引宋廢曆五年法門寺婢塑人與 
畫人分別為言，是素像與素畫明為二事，素像即壤像，素畫即白畫起樣，素畫蓋為施彩繪、之壁畫及樣像么 
祝步工夫。 

II 1、粉本、模攝、刺孔雕空與紙範 

粉本 

畫稿，古習稱粉本，又円粉鬧。陳子昂有《山水粉圖歌》、李白有《當塗趙炎少粉圃山水歌》 

又稱 粉繪" __5。 元湯屋《薰鑑》云；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么妙。 
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三一：方薰《山靜居畫論》云「(往 ) 見舊人粉本一柬，筆蹤乍斷乍續，灑 
落如不了之畫，風致可觀。王縛謂宣紹間所藏粉本別有自然之妙，信矣。」 

張意遠謂開元十一年，妖令寫貌麗正殿諸學±……粉本既成，遵回未上絹，張燕公臥畫人手雜，圖不 
甚精。是粉本亦為上絹前之草稿。朱景玄《唐朝名畫錄》載吳道子對玄宗奏云••臣無粉本，旅記在也，遣 
其於大同殿，寫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就。道子精熟，下筆立就，不必預作草稿，此其所：^獨絕也。 

柬坡題跋云：北齊校畫圖，本出國手，止用叢筆，蓋唐人所謂粉本，此謂墨筆作草稿者為粉本。 

《圖畫見聞志》二••王殷有職貢遊春化女等圖並粉本佛像傳於世，又宋卓有白畫菩薩粉本。李頗德 
《隅齋畫品》所記有番客入朝圖。梁元帝為荆州刺史日□粉本。 T 簡公象凌煙功臣圖，礼子韦十門人小 

@1尔頤係學丈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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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续巧巧煌 

樣，亦唐彩粉本。郭恕先清泰元年作盤車圖粉本。《寺塔記》書段氏攜閣立德行天祠粉本。此類粉本，均 
是妻稿也。 

粉本又稱粉描。《圖畫見聞志》五盧氏宅條，記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 
馬毛髮亭台遠山無不精絕，似非人功。其畫蹟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么，方氏《山靜居畫論》稱 ，昔 人名畫 
稿謂粉本者，墨稿上加描粉筆，用時撲絹素，依粉痕落墨 ，故 名粉本。今畫家多不用此法 ，惟 朽筆為之。 
女紅刺缠上樣，尚用此法，不知是古臺法也。方薰么論，可備一說。 

唐代壁畫佛像，須先起樣作粉本，向達謂莫高窟魏隋諸窟彩色剝落1^後，往往露出紅中所繪么粗樣。 
又佛像祝有用紅±董成之比例格’即供養人像亦復如是。印度繪畫極注重比例 ( pramana , { proportion ) 及姿 
態 (sthag cose ) ，二者均為作圖基礎。唐人壁畫草樣與印度繪畫二一_一技術有共通之處，此其一端耳。 

模榻 

六書有摹印。謝赫六法最末一種為傳模移寫，其《古裏品錄》第五品稱，劉紹祖善於傳寫，不間其 
思，時人為么語，號曰移畫。張彦違論摹榻，謂用透明臟紙覆於原畫上摹寫，义云顧惜么有《論畫》一 
篇，皆模寫要法。郭若虛亦論製作棍模，所謂楷模，當指臨摹之範本也。 

古蕾向來多有擧本。《宣和畫譜》記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益州名畫錄》載張南本 
畫至孟蜀時被人模榻’竊換真本，鬻與前湖人去。漏屋《畫鑑》稱吳道玄早年常摹顧惜么畫，位置筆意大 
能彷彿，宣和紹興便題作真跡 。米巧 《畫史》記穎川公渾顧借之維摩，是唐杜牧之摹寄穎守本者，又於唐 
臺條記王維畫小辆川摹本，笨細，在長安李氏，又記壽州人摹明皇幸蜀圖 ，人物甚小， 云是李思訓本 ，與 
宗室仲忽本不同。上列所舉，皆摹本么著例。 

壁畫之作，先有草稿，再放大 (5 二至壁 畫所需么大小，後出么《佛說造象量度經》，即照其比例 W 權 
製描繪。試觀久視元年佛藉之洛陽金剛力±像，與西安大雁塔門石刻金剛一一一^力±如出一撤，正是出於傳 




摹移寫，石窟所出畫卷若十王經圖，不一而足，如出一手，此類當亦傳摹、之品。 

《益州名畫錄》趙德玄條，杜天師在蜀所集道經三千卷，儒書八千卷，趙德玄將到梁隋及唐百本畫， 
或自模榻，或是粉本，或是墨跡，無非秘府散逸者，足見模榻與粉本性質不同。 

刺孔、雕空與紙範 

M . A . 置 ein 記《敦煌晝範》有刺孔者，羅振玉《石室秘錄》記之，葉德輝亦載之《谴藝何言》中。 
werindia 圖版 XCIV 畫片_'一5 一半屬於刺孔，極為精細，余在法京見 P . 4517皆為硬紙畫片，有刺孔、雕空及 
剪紙為塔三項，凡九張。 

甲類先刺孔，再加線條勾勒繪成佛像。用筆極佳，有淺設色。 

只刺孔、繪為佛像，不鉤線條，蓋粉本之類。乙類純是雕空。 

圖一(頁六六一 ) ：^墨筆繪邮沙門天王手執法器、腳踏蓮花、衣帶盤旋，蓋先設繪然後雕空，於眼鼻 
口部份及體外皆雕空。 

亦有佛像本身不施雕整，外有雲氣二層織繞，於雲氣及衣帶體外空隙處雕空，技巧甚精。 

丙類剪紙為寧堵波狀，有級一一一層，兩面繪佛像站立。 

巧 .45 S (38) 剪紙為塔形，有門及屋基，貼於黑紙之上。 

此類紙範，其刺成細孔者，為畫稿之用，新疆磬現唐代佛畫斷片亦有之"= ’5。印度畫家於所繪人物輪 
廓上刺：^細孔鋪於紙面，即1^炭末撒之，留下黑點用作畫本，華則用粉，方薰解釋粉本，即於墨稿上加描 
粉筆，用時撲絹素，依粉痕落墨，故名粉本。《敦煌畫範》之刺孔敷粉，其上即留粉痕，知此亦即粉本之 
一法。 

其剪紙而不刺孔者，實別有用途。道教、之十八真形，其第 h 八為印紙範，殆即此類。 

哪 @ 巧巧佛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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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巧煌 

四、敦煌之畫官與畫人 

敦煌壁畫及經卷中，偶記畫官人物名巧，可略考見當日畫院制度在邊睡之情形。向達嘗舉數事， 
一為 T. 305 、 P. 63 索動所修窟内有弟予宋文君敬畫菩薩四驅題記 ，字 畫拙劣 ，疑 為畫工匠所自題寫，典餘畫 
人題名者，有愉林窟之白般糾望(竺)保及武保琳一二人按 S . 3929: 

厥有節度押衙知畫行都排(料)董保德等 . 故得丹青巧妙粉墨稀奇手跡及於僧瑶《縣)，筆勢 

都于曹氏，畫视如 活’佛鋪妙似於祇園，邀影如生，聖會雅同於驚嶺 ，而 又經文粗曉’禮樂兼 

精’實 聖代之良工’乃明時之應世，時遇曹王累代’道俗興平 ，營善 而無侍 ，増 福因而不絕 . 

保 德自已 。先依當府 子城內 北街西橫卷東口弊居，聯壁形勝之地’創建蘭若一所 . 二；】 

觀此，知董保德為敦煌蔚氏時代畫壇之巨孽，其官銜為知薰行都料，與愉林窟第二—叫號供替人淚 
(尉)遲寶令之官衔為知金銀行都料相類似，特董氏為知畫者耳。 

安西愉林窟中畫家題名算第二 -Hi 1窟供蒼人記云： 

清信弟子節度押衙□□都畫區作銀青光禄欠夫白般經(繼)一一心供養(張編二一二號窟) 

又第二十五窟 記云； 

□主沙州工區都勾堂(當)知畫院使歸義军節度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欠子賓客茲保(張編二四 
號窟題 記’據《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年第一 0 期安西输林惠勘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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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稚柳《敕錄》(頁四八韦)白宇下缺。向谨所記，則作白般糾及望保，並推測望即竺字，因論竺保為 
印度人，白為龜茲人。俞劍華《中國壁晝》(頁二六巧)逕書作白般繼及竺保，惟《文物簡報》作晶，從 
帅從品，究為何字尚難遽定。 

愉林第二十五窟記吉： 

□ □節度押衙知畫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武保琳一心供養 

此處畫官職銜為知畫手。又愉林第十九窟通道南壁刀刻題記云： 

乾祐二十四年 □ □□畫師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畫秘密堂記圖 

乾祐為西夏年號。愉林計有西夏窟四，秘密堂者，殆指密宗，觀其第四窟即繪密宗曼粪羅。第二窟有 
西夏女像及蒙古婦女。又元至正二十五年五月沙州路推官司史張惟中題字。莫高窟 T . 一60號南壁千手觀音一 
鋪，上繪飛天飄帶，其右帳門上區左下 記云； 

甘州史小玉筆 

則小玉當為畫工，亦是甘州人。 

P . 3716卷背吉••新集書儀一卷，天成五年庚寅歲五月十五日敦煌仗術院禮生張儒通寫。 

声7觀音像題云••信弟子兼仗術(院)弟子董(董)文咳一也供養。 

蠻 W 頭佛 爭文* 


是敦煌有化術院么設，必為畫工訓練之所。降至元代，晝官有待詔，愉林窟題記云「臨姚府後學待詔 
劉世福到此畫佛殿一所計耳，至正二十古年五月初一日計」(據向文引)。唐時有寫真待詔李±斬；一2, 
元時沿其制。 

莫高窟二二韦(張編)為武周時建，題記稱，垂拱二年……張思藝敬造。思藝非即畫工，他處常見題 
某某敬畫，如上舉宋文君敬畫么例，如下列各條題記： 

弟子張淮興畫慶神乾寧四年正月八日，斌盛光佛並五星：三一。 

張近(延)鳄敬^寫畫’龍紀二載二月六日：三一。 

澈煙步軍'隊頭張槽橋敬畫觀世音。2-二)。 

延鳄乃歸義軍張淮深、之子，所謂敬畫或敬也寫畫，誌係倩畫工為之，不必出自己手。莫高窟 T 」72 柬壁 
右側 f 題記： 

佛弟王子法奴 (- S 】 敬畫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養(王玉】 

同壁又記； 

女弟子便婆夷郭氏為己男畫千佛六百一十躯一 '、心供養 

可見王法奴實與郭氏同倩人圈給佛像，1^此例彼，所有張淮興、張延鳄、張相橋、宋文君輩當亦相 
似，無吊證其為畫.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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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畫官及畫人依上所考有下列各名： 

知畫院使 某保 
知畫行都料董保德 
知畫行 武保琳 
都畫區作 白般紐(繼) 

化術院 弟子董文、巧(从上唐五代) 

畫師 高崇德小名那征(西夏) 

待詔 劉世福(元) 

史 小玉 

敦煌卷中油麥服，有記載供給畫人應用者，如 P . 2838 云粟陸斜油台勝(升) 麥戴副 署畫人用麥肆斟油說 
勝畫南殿內用。此處畫人，不記其名。 

《圖畫見聞志》，高道興事王蜀為内圖畫库使，當日蜀畫卷峽至富，故設库使司其職，敦煌則有知 
畫院使，蓋瓜沙曹氏之世，設有畫院； 一 5。天成間又有伎術院，演收生徒，料培養畫人。向達謂敦煌畫工 
有天竺人及龜茲人，按除晶姓未明，其餘實皆漢人，就中：^董保德之畫名為最高。 

敦煌窟中題記有但稱繪記而不署姓名者，如一八六窟有字一行云，上元二年屯月廿屯日繪記(謝書頁 
二一二四)，蓋畫工多不題名，故可考寥若晨星，為可惜耳；一 i 。 


饒宗頤佛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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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敦煌畫像與貌真圖讚 

敦煌畫像，史籍所載，肇於魏晉二一國時，倉慈為敦煌太守，卒官，吏民悲類，圖畫 其形； 一 A )。 晉教爐 
郡拟穀人宋織 W 品學稱，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並為作頌三 i 。 隆安中，李島為涼公秦涼二州牧，於敦 
煌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 S 2 之堂，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貞女，親為序頌，科明璧誠。 
當時文武群僚亦皆圖焉^_ 7隋志兩唐志並著錄有李島《靖恭堂頌》一卷。此為敦煌前代大規模么畫跡， 
惜乎無存。此外北魏么永固堂一巧~一、皇信堂 S 一一一一均有圖，繪其臺家名姓，尚斑斑可考，若將少游其著者 
也。由是觀之，西北地區其寫真之業及圖讚之文，其盛行蓋己久矣。 

敦煌莫高窟所出卷予，寫真讚與避真讚甚多，陳巧龍先生己為輯錄。 P . 3501舞譜卷背顯德化年押衙安 
員進牒，前段有句云「□般畫采盡如生，處處珠丹白壁平，人物宛然題故畫……」，足見圖繪人物之夥， 
且1^其事，形諸吟詠。 

邀真讚或稱真儘讚一阿 S 。邀之為言貌也。《傳燈錄》「有人邀得吾真否」，《南部新書》「命一道+ 
貌貴」，晉謝安己宵對鏡寫容圖，王義之有臨鏡寫真圖，梁朝官本有袁傅繪無名輿貌一卷，《顏氏家 
訓•雜藝篇》「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对知邀真么事，起源甚早。 

漢化圖像立贊盛巧，蔚為風尚，自佛教入華，佛像亦寿題讚，《廣弘明集•佛德篇》所收，大半為晉 
人佛像讚 SS ; 《法苑珠林》一百十九，唐西明寺沙門稽道宣有聖跡見在闘讚一卷、佛化柬漸關讚兰卷： 
敦煌第一 一二六窟、一六八窟並有佛—弟予壁薰，而卷了中所站十弟子讚亦不一而足"心所 W 配合勵畫， 
足兒題讚與畫像向來即有不可分之關係。 

敦煌遮真讚每系長序或較1^頌^丸一或緊：^詩 S 2 石窟所見邀真有-户列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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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像巡真 

WGUimet 博物院藏品而論，舉其著明年 代者： 

一7775號題記略云：憶戀慈親，難親靈跡，遂召良工，乃遮真影之間，敬畫大悲觀世音菩體一驅並侍 
從，又畫水月觀音一觸一鋪……于時天福八年歳次癸卯屯月十一二日題記。 

此鴨乃馬干進為其 t 她所作佛慷。 

一7659號巨幅絹本題云；前幢繪大悲菩薩鋪變邀真功德記，並序節度押衙知工司書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國子祭酒氾彥真上。其文略云：相輝輝而洞明形儀，光畳畳而奪人眼根，疑生……會命丹青筆染絹帛間遍 
(貌)菩罐尊繪侍聖……于時太平興國六年辛己歲六月 T 卯朔十五日辛巳題記。 

一7662號巨幅题云(敦)煌郡娘子張氏繪佛迦真讚並序：：：于時太平興國八年歳次癸未十一月癸丑朔 
十四日巧寅題記。 

二一 ) 生前寫真 

2爱李存惠避真讚……遂請丹筆，輒會(繪)容儀，又邀儒生，科讚芳美，乃讚曰……邀畫生前貌貴 
徙(圖)後人看。 

P . 3718為敦煌名賢名僧遞真讚，此卷與 P . 3556同為邀真讚之總集，資料豐富，就中靈俊所作劉和尚生 
前雛真讚(有序)，及唐清河郡張公(良真)生前寫真讚，皆 z ^生前二字標題。所謂丹青繪影，留在日之 
真儀，略述片言，傳生前之美德 S 二者也。 

(111) 忌日畫施 

《沙州文錄補》，烏程蔣氏舊藏於于閑公主李氏供養畫，其上繪菩薩像，題曰南無地藏菩薩，下有小 
字云忌日畫施，又旁有武± 一、僧一，題曰五道將軍’曰道明和尚。按 S . 3092為道明遥魂記，略云：道明 

asi 巧頤佛罕文集 








獻络巧敦煌 

便去，别那之間至本州院内再(再)藍息，彼會(繪)列丹青，圖寫真容流傳於世。可見道明故事流傳之 
普遍。 

佛像貌真，大半兒女為先人造功德為冥助而作，權德輿畫西方變 贊云： 「惟孝子信±仰為冥助，則慷 
設么，線繪之，用申罔極么報，今茲西方變’即故……范公之孤……奉為先批博陵崔夫人既練所畫 
也 SMr 」敦煌所出佛慷，有死者兄女題記者皆此類也。 

王維西方變畫讚云，唐世凡俗人謝世者，其戚族每於佛寺為圖，繪西方變畫’冀其轉身往生極樂。又 
云，尚茲繪事，繼彼染業^一二】。寺廟之寿圖西方變，此其主要原因，今證1^石窟所出資料，其事益明。張 
彦遠評唐畫云••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所謂寫貌，即指邀真之事，觀敦煌遮真圃贊之夥，而寫 
繪技巧多非第一流，世俗相沿，徒為陋習而已。 

唐制，寫真有專司之職，集賢院所轄有寫真官、薰真官。後唐閣帝時，詔集賢御書院’復置寫真官、 
畫真官各一員 SS 。 唐世著名之邀真畫家，開元間有法明55、元和間有李±断(里<)。唐末寫真仍盛 
行，昭宗時，薛胎矩為韓全講等作畫讚，悉記於内侍省屋壁間5^;天祐中，盧質謂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 
圖，韻道之狀貌酷類焉而蜀僧元講寫真之技尤著聞，至宋淳化時，元請為王公卿大夫寫真，復自寫 
真，故柳開為讚1^稱頌之2^。此皆有闢寫真之故實。 

仙家寫真亦復有讚。《益州名盡錄》載蜀安思謙進張素卿所嘉十11仙真形个二峽，蜀主命翰林學±歐 
陽炯為讚。1$佛教言，則舖像彩薰皆為功德，1\ 2547第二葉為讚佛儀，其八為述功德所有巧目，包括造、 
繞象織成鑛石彩畫雕檀等。 

敦煌離處西睡，亦習唐風，邀真讚如是么多，知當時必設有專職1^掌之，？.4522卷背繪首戴强頭之人 
像，疑即邀真圖本么草樣。 







六 、敦 煌畫風與益州 

敦煌文化與西蜀關係么密切，人所習知自後唐同化二年平前蜀王衍，至孟知祥再度割據，是時 
經卷書於西川者，亦保存於敦煌石室，如 P . 2292之《維摩詰經變》長卷，即廣政 h 年書於西川靜真禪院者 

勺一 《六一】0 

W 繪畫而論，插職本《金娜經》小冊及《十王經》圖卷多出於西川，顿轉摹繪《金剛經》繪八大金剛 
像，見於 P . 2876者為蝴蝶裝小册，末署天祐一二年丙寅四月五日八十三老翁刺血和墨手寫此經與 S . 5451題為 
巧川過家真印本同有八十一一一老人刺血么語，故知出於一源。 

《十王經》卷如 P . 3761乃一小冊袖珍本，備諷誦者。其前有下列 各行： 

謹啟誠間羅王預修生七 
往生淨上經誓勸有緣 W 
五會啟經入讚念阿彌松佛 
成都府大聖慈寺沙門藏川述 
私說間羅王授記四眾願修 
生七往生淨上經 

而 P . 2003長卷《十王經》卷首小字題記「成都府大聖慈寺沙門藏川述」，大聖寺見於《益州名畫 
錄》，僧令宗常梁皆曾於此寺作畫《十王經》，或疑其偽託，然此類圖卷傳自西蜀，事甚顯然。此外又有 
二事至堪研究者： 

(一)十一面觀音像原為誌公變，宋太宗至道間蜀郡新繁心心一一人王道畫於相國寺壁者為最有名。敦煌 

哪 @1® 佈巧史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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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巧巧 

所出十一面觀音像基夥，道真又與李象坤合繪牢度叉鬥聖變相。 P .4524 長卷繪六師與舍利子鬥法一$二， 
其卷背有文斌料事句。 S . 2写3為開資三年節度押衙知司書手馬文斌牒，是此破魔變畫卷，年代可能早於開 
寶，在王道真之前。敦煌畫家與蜀畫不無互相影響么處。 

( II )向題作達摩多羅么行僧像，石窟所出’不一而足。 P . 3075所繪為龐眉大眼，朵頤隆鼻，魁岸古 
容，愤似貫休一路"*匹一。英倫5.4037長卷內錄有禪月大師讚，又念法華經僧詩(空王門下有真子，堪：^空 
王為何 使：常 持茜苔白蓮經，屈指無人得相似)。此卷頗長，字瓣草，背為乙亥年正月十日錄事帖。公亥 
殆即貞明元年，時休已卒。 P . 2014四背亦鈔此詩，均不見於李逍編么《禪月集》。敦煌人曾錄貫休詩於經 
卷，貫休1^天復二"5王建時入蜀，則其畫風當亦由蜀傳入敦煌，巧無疑也：".‘"一。 


註釋 

【 -) 中川忠順《李公麟 t 白描畫》(《國華》一二八 0)。 

{ I 三 《生平壯觀》4^。 

(III ) 米澤嘉圃《衛谅研究》(《東方學報》 十二冊 I 二 ，東京，頁四五八白畫-項】。 

一四】《佩文韻府》。 

一五】化據《寺塔記》。 

(六】米澤氏《白畫源流考》，指出甲骨文字之综摇形式及銅器紋樣，2^線條為重要機能，因而強調漢畫中線描主義之 
緊要，故六法之骨法用筆，即為作畫之基礎工夫一《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四冊)。 sshael 的 CIlivan , The 

巧 /rf/? 扣 3dso 山记 n pa/3f/n 也 /n c3/.n 山 " =1 ■了 o 一 orm 巧 0- 了 cw 瓦 c 的 od 一 r 巧 clcontlx -3 五 to 「 writin 口的 03 口 wintin 但 

一 0 mosm cirawin 。 wit 了 th® t>ru 的了 in Sr li 乏 only- $ith-out 0 這 or. :(P.1W2 )。 彼謂白畫即 -plain inr o 『 ink-l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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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aintinn.:(p-34) 

(古】《武威漢簡柩銘考釋》。 

(八】《崇文總目》著錄。 

(九)松本榮《吳道子 t 著色》(《國華》五八二 ，頁- 六四】己指出白描與成色，為兩不同步驟。 

(_ 0 】俞劍華《中國壁畫》(頁-二】云璧畫不著色者，謂之白畫，實亦不然。白畫固不限於壁畫也。《名畫記》西 
京勝光 寺塔東南院周断畫水月觀音自在菩龐掩障菩禮圓光及竹 ，並 是劉整成色。《寺塔記》 云， 常樂巧三階院 
門上白畫樹石頰似閣立德 ，余搪 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無異。 

(_ -) 段成式《寺塔記》云「法成，明皇時人，自言能畫，劉乙意兒指授之， W 近十稔，工方就」。《畫樣》凡十五 
卷。柳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後因四月八曰，賜高力±，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 I 二 ) 《山右石刻叢编》九。 

( _1|| )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三。 

U 四)《沙州文錄》。 

〔- 五) 素與墙塑之通用，見《金石萃編》五一二 .1 神田-郎《素畫 仁 就 S 了》 ，《東洋學說林》。 

(一六)下接報恩吉祥之窟記，釋慧苑述。 

〔"走 ) 小 野玄妙《唐末五代趙宋時代《佛教畫 仁遗存子玄粉 本圖慷《種種》 ，畢出 地藏曼茶羅、地藏十王變相等粉本 
(《國華》五-六】’，又同氏唐本峭沙門天王斷片，京都仁和寺藏(《國華》五 - 。 

(- 八】《道藏》八 0 冊《靈寶 I 二洞奉道科戒營始》卷 II 造慷品。 

(-九】俱載入《文苑英華》卷 illMl 九。 

二 IO ) 如杜甫存效□號詩鄭公一虔)「粉繪隨長夜」。 

二11 ) 又見《圖繪 寶鑑》 及湯允黨《雲煙過眼續錄》，惟唐六如《畫譜》引此作元王思善語。 

釋宗頤佛巧史集 


(-11 - 】 mir- Gen 曲 min 但了 o- /- 山 fec/7/7/ACO de /a 乃 o/.nfcre /nc//e330 oTapr 化化 /e 扣、 ex/ew acs/7pa 、 F* 曲 rim- - 
二 | li | ) 曾幼荷 w 佛教畫之蹟象論謝赫六法之傳模移寫。按傳模非專指壁畫而言。謝赫稱劉紹祖善於傳寫，乃指其工於 
寫蜂雀，非請人物畫。 

二 I 四)長廣敏雄《敦煌絹幡金剛力±像仁^"::,了》(《東方學報》京都|二五】。 

二 I 五】敦煌畫範參 M. A. mtein, Ser/nd/a, VOI. II. P. 累 9, oh . 00159- A. W 扣 ley, P.110. 

二 I 六)旅順博物館藏圖錄，頁_ - o 四二】花紋上亦有刺孔。 

M I 七)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四 0 六。 

二 I 八】《莫高愉林 I I 唐雜考》。 

M I 九)原文為黄紙 I I 葉，茲據目驗者摘紗，割氏所錄 ，誤失 甚多。 
i 1 IIO ) 《舊唐書•李德裕傳》。 

二二一】松本附圖九六 a 。 
i 1二| I ) 新德里藏畫。 

二|||二】 W . P 85。 

{ III 四】謝書誤作沙奴，余所見羅氏影片原作法字。 

( 一二五】 111 行。 

二一|六一米 澤蠢困《唐朝畫院《源流》(《國華》五五四】。 

二二 ) 葉昌燃《語石》六畫人條略及宋之畫人。 

二二八) 《 III 國志•魏志》十九。 

二二九) 《晉書》九四《願逸傳》。 

(四 0 ) 《靖恭堂重讚》，又詳《化史》自序傳，《魏書•劉辆傳》云：炳有靖恭堂络，周書瘦信傳論稱劉巧明之銘酒 
泉，可謂清典，即指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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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晉書•涼武昭王傳》。 

(四二) 《水經•涌水注》.，如澤水亂流逕方山南 ，嶺上 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高祖陵 ，二陵 之南有永固堂 . 院外西側 

有思遠靈圖。 

(四三) 又《水經•凌水注》：平城縣故城南……魏天興二年遷都於此……太和殿之東北接紫宮寺，南對承賢門，門南 
即 皇信堂 ，堂 之四周，圖古聖忠臣列±之容，刊題 其側， 是辯章郎彭城張僧達樂安蔣少游筆。按蔣少游《北 
史》有傳，亦見《歷代名畫記》。 

( 四四 ) F ^3720卷內有馈煌都服尼藏主始平陰律化真儀讚龍友聖，明福德寺僧惠苑述，即其 - 例。 

〔四五)《貞觀公私畫史》。 

(四六)如支遁、慧違等。 

(四走】 S .5706。 

(四八】圖寶源流參拙作《文選序畫像則裝興說》(《文物安刊》 - ，南洋大學文物館)。 

(四九】 P .3390 南陽張府君(安信】遮真讚頌，曰圖形帛曠 ，繪畫 真容。 

( 五0 ) F ^3726京兆杜和堂寫真讚，釋門大蕃瓜沙境大行軍衙知巧國密遣判官智照撰，前為四字句铭辭，又有 
五律-首云. .夙植 懷真暂 、髪年厭世榮：不求朱紫貴，高謝帝王庭。削髪清塵境 ，披 縫攝 海精； 蒼生己 度盡， 
寂嗎入蓮城。 

(五-一沙州文鋒曹良才畫像讚語。 

(五一 I 】《權載之文集》二八。 

(五 111 ) 《王右丞集》卷二 0。 

(五四)《舊五代史》四五。 

(五五】《歷代名畫記》，法明於開元十_年敕令寫貌 ，麗正 殿諸學±欲畫像書讚于含象亭。 

〔五六】《舊唐書•李德裕傳》，詔寫真待詔李±抗，圖張果老、葉靜能 W 進。 

劈请隨佛巧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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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巧巧巧 

(五 ) 《舊五代史》-八。 

(五八】《舊五代史》四八《張承業傳》。 

(五九)《河東先生集》 - 111 《內供奉傳真大師元譲自寫真窠並存》。 

(六 0】 《敦煌文化與西蜀》参向達《唐代刊書考》。 

一六 - 】 F ^2292卷末小字 l |行文舌..廣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真揮院寫此第甘卷文書，又二行文云：年至四十 
八歲，於州中應明寺開講，極是溫熱。後蜀廣政十年即天福十二年下末。 

【六二】新繁畫漢代己相當發達，有畫璋出±，參看長廣敏雄論漢畫專著。 

(六三)秋山光和教煌本降魔餐一牢度叉鬥聖變】畫卷仁勺：>了 (《美巧研究》-八七，-九五六)。 

H 八四】歐陽炯《谭月大師應萝羅漢歌》云’•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 

(六五】《益州名畫鋒》下..賃休天福年入蜀，王建賜紫衣師號。按應 巧湖本 作天復年為是，詳吳其夏《澤月大師年譜 
稿》。 

一六六】《围畫見聞志》敍諸家文字，有蜀沙門仁顯《廣畫新集》及辛顯《益州畫錄》，《畫懲》卷九云..蜀雖僻遠而 
畫手獨多于金方，李方叔載德隅齋畫而蜀筆居半。五代時西蜀畫風之盛，於茲可見。 

附記..日本之唐代白描資料，若正倉院御物白色密陀金泥畫盆之山岳圖，又正會院之麻布菩薩圈田，或謂可據 
W 擬測吳道子白畫之面貌，然行筆多停頓或接驳，與吳畫之專莱條不類。又京都園城寺有大中九年慢多僧菩薩 
五部心 觀-卷 ，末有慧果之寫真，通卷白描，行筆流暢，此為整本之白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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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卷軸中之白畫 


Michaels 巳 一石§曾舉敦煌 11 九六窟為白畫之傑作。'一。唐代么白揣作品為學人所習智者，略舉 如次； 

库華附近赫色勒 (巧 yzil ) 壁畫阿閣化王故事，中間繪大迦藥手提一幅純白布展開，內 W 白描線條勾勒 
標迦誕生降魔說法涅樂四相。行筆柔婉而多姿，询為白畫罕見之製"：。 

愉林窟 T . 14外洞南壁左右分繪白描兩山羊，懸蹄企立，相向對稱作為圖案，惟未上色，§。又愉林 T.S 
有西夏時畫白描松下二尊者 S 一。 

焉蓄明屋大廟所出残紙上繪康石花草純用墨勾描，與(唐德宗)建中通寶一同發現 

敦煌寫卷中每雜有畫稿，其白描之作，英法兩地所藏多已寓目，茲顯要記么。 

人物畫 

巧 .452 W 此卷背面繪人物頭部大小若干，皆戴强頭，濃眉帶蠢，頗近韓满文苑圖一路。其法先用淡 
墨勾勒形態部位，不正者再1^濃墨改之。筆意輕谱，秀潤有力，鬚用焦筆參科淡染。此卷可見人物寫法 
之步驟。 

巧 .4514. 16 ( 一)，(三)新編號5018 ( 一)，即舊目 4514. 一^ (一)，為天王下部衣帶，及另一托塔 
天王與 4514. S (一二)即邮沙門天王頭部，再加5018 ( 一)及5018 (11) 四斷片之綴合，繪複雜之盜甲，工 
緻鉤美，近李公麟色胃圖一路，為白描最佳精品。 

《益州名臺錄》張玄條，前輩臺佛像羅漢，相傳普樣吳樣二本，昔畫衣紋稠疊，吳畫衣紋簡略。其曹 

as {示頤佛巧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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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繫巧巧 

畫今召覺寺孫立戰勝天王是也。同書孫位云，做高座寺張僧縣戰勝天王，一堵兩寺，天王部眾，人鬼相 
雜，矛戟鼓吹，縱橫馳突，交相曼擊，欲有聲響，此圖劈善 近之， 而天王衣紋稠疊正是嘗樣"八"。 

可. 501》原共一二紙。一、1^501》 ( 一 ) ，繪天王巧塔，頂上佛光帶談，旁有信女合十，下有神將僅存 
頭部。二、 I \50 s (11) ，此原為直幅，繪神像立於中間，前後有五神將環拱，鬚眉可1^摇數。左邊己殘 
缺，僅剩一戟，今與 P . 4514. 一^ ( 一)， (111) 綴成天王像，可謂天衣無縫。此二幅人物韶秀，如趙松雪， 
愉林窟 T . 17後洞北壁諸神將如天龍八部者畫風略同，知松雪九歌圖筆法遠有所本。二一、 P . 5018 (111) ，繪 
四鬼頂擎一物，一鬼執靑，露眼、狼牙、短鬚，蹲立，神態令人駭絕。肇蹤粗壯，雜有焦筆，墨色深淺相 

間，不著色，紙背有書狀云……如何唯希自科 . 持是所妙矣，昨者人至，切知……寅安樂喜悅倍常，今 

因使人附……狀書法佳。紙上雜繪動物晝樣，有牛及月中玉兔。(圖二) 

P . S 02 此為長卷，正面道經《無上金玄上妙道德玄經》中品。初唐精寫本，卷背畫稿，分若干段，不 
相連屬，前繪兩人相撲，《荆楚歲時記》謂：相權，即爭力競倒也，五代宋初調謀子撰《角力記》 
石恪畫有新羅人較力圖，1^此題材入畫，由來己久。其他有繪一人著强頭正面立者，有但繪頭部帶冠者立 
人 ，又繪老人金、走及扶杖而行各態，又繪菩薩頭部多處 ，一 為觀音菩薩 ，帶题靖， 踏蓮花 ，肇勢奔放， 
又若干人物草樣，只勾輪廓’不開面目，復有金剛力±二，皇風如倫教絹雜 i 所繪者，間作頭部草樣，信 
筆為之，未嘗完稿，卷中用淡墨記「辛己年五月六夕余厲千勾能記」一行。勾即鈎勒，余氏，應是作畫 
樣者姓名。 

P . ：39晋此幅只繪十一邮觀音像，雙 f 擎珠，衣帶飘舉，一手執楊枝，白描，線條楠美。他如 
P . 3969則為設色之十一兩六觀音，贿手擎日巧，兩手下垂，一執瓶，一執黑念珠，下身及手部皆不 
設色，飘帶著青綠色，衣禪於黑線上再加勾蛛，畫佛光亦用蛛，行聲縱放，，川謂佳品。 P . 3556卷背有 
云；「敬畫 f 生彌勒薛仏，兩邊蕾 h 一面觀音什化、如意輪计汁、大聖文殊師利、大單普賢计升等各 
台賴，兼 W 丹青綿采朱粒開容，紫磨成垂足、之珍，寶叢舒满霜之照。」化見石窟中十；化觀音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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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 

S . 5600小冊內引《婆娑正議俱舍論》魔女偈記一故事，略謂唐時有功師名張僧番 ，善畫，有 一僧名 
志弘，志弘變為一小師至彼畫處，語僧累曰，先生與畫我身，畫成屢變，後志弘 W 指甲當自面上獲之，內 
有十一面觀世音菩薩，端然而現。此段頗有婢於十一面觀音事跡之研究，故摘錄之。張僧番即張僧誘之傳 
謙，劉長卿有《張僧縣畫僧記》其真跡在唐時亦不易得矣。 

一 .( Tibetain ) 一 2 S 此一資料本屬藏文部份經卷， ralou 已著錄於《敦煌藏文目錄》。2, 
據稱原物凡分一二部份，今經仔細研究，確知乃勞度叉門聖變相、之草樣，1^?己1101敦煌窟阔片第八窟 
右方壁畫對勘么，(即第一冊 P 1.27) ’ 大部份可 W 復原，試詳述之(圖中留有空白長方形框子’未 
及填 寫)： 

(一) 繪一高座為風震避，搖搖欲墜，座中坐者即勞度叉也，側有扶梯，座之前後左右 ，魔鬼 環繞。 
或緣柱而昇，或傾跌於地，雙手捧首，狀極震怒。此圖與 P 窟八及 Gray 書 pl .60 ,navn 196. P. 63人物構蘭完 
全一致，故可確定勞度叉鬥聖變。背面繪一夭王，手執法器，雜畫人物走獸，皆未完稿。 

(二) 繪天主靜眼，手張弓矢，坐於壇上，背有豎髮夜叉二一人 ，按勞 度叉嘗化作夜叉^一7時舍利佛 
則化身作琵沙門王。此段背面不繪。 

似即由五張貼聯為 一卷； 

(1) 繪 一神將，手執風囊，大氣堂湧而出，二人 撃鼓， 有徒眾六人袍頭戰棵 ，踞伏 於地 。又 二人下 
跪，旁有菩薩。側書一佛字，殆指舍利弗二 

(2) 臺屯人為風雨所淹沒，有胡服而振拳者，有奮臂者，有托腮者，擁搪於一處。袖顿如生。此寫 
六師么眾為神風所債伏。背面繪一菩薩，側有無頭餓鬼 ，上題佛字， 當指舍利弗。 

(3) 繪一人撃鼓，神態緊張，又有人， W 肩支鼓架，下有魔鬼，仰首相呼應，即《賢愚經》記「打 
撃金鼓，一切都集，六師徒眾，有三億人一一 i 一。」背面不繪。 

g 巧巧佛巧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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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K 巧惶 

( 4 ) 繪兩天女，其一長袖高舉，一作交手狀，又繪人頭 111， 其一雙手抱頂，聲肩作震傑態，此寫觀 
看巧法之外道天女，為神風吹拂，偃依愚縮。背面亦畫二天女，一袖向後垂，一則舉袖而悚懼。復倒盡多 
人，或跪地、或騎牛，草草僅勾輪廓不開面孔二 S 。 

(日)似另貼上一紙’正面有藏文一行云： Sa3 g la 送一言一一’背面復有藏文一 1行云：若 a lca:vyen 
3 U (？)， 的 yiw f { 印11-0 -vys 1| *vye3〔ho dan 一| oheF 面似尚有一行’剩 . ^ . : i .0. 諸號’餘 

已剝落。 M . Lalou , n . 4茲據今枝由郎氏標音。藏义除 dan 為與 gyis 為從或作，巧切確知，其餘似農蕃譯漢 
名，氏姓不易復原，與畫稿有何闢係，珠難攜測。 

(111) 粗筆繪城郭宮室，有人騎象疾馳，君王坐殿上，外巧謁拜者 ，巧 塔天王從天 P 降 ，膜 拜者多 
人，又一草稿未 完人物 ，上書佛字。此圖殆示須達入白闕，£買祇陀園科立褚舍，正面所繪人致略同，而 

末蕾巧塔天王，圖中樹皆簡拳作哥’猶存漢書么遺風"一’化一。 

P . 2993 卷背草樣人面，每不繪眼睛，畫時殆先作臉框，然後勾勒，又繪帶盜巧神將，露瞳炯炯，人物 
将執儘仗吹坐竿者，裙循飄揚，筆致頗近韦 hi 1神仙卷，惜多草率末完稿。 

原卷正面為黑絲欄寫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巧汁八。 

巧.妄蓋鬧分一二段，一題梵韓巧天王，背巧立者二人•，一題記云， F 第四二一萬六千婆羅門，繪婆羅門屯 
人，跪而合十；一題記云，下第五僧慎爾耶樂人，繪五人合^下跪，此紙 W 淡墨起祿，風格與藏文 T . 1293 
相近，疑亦勞度叉門聖變相殘紙，故題記有 S 銷六千婆羅門句，謂其贩依佛也。 

可 .464^ 舉繪六手觀自在菩德 ， 一一一手各執法器，巧頸皆繁题路，坐於蓮座，一足 f 垂 ，宰 筆中鋒。巧繪 
雜樹，華皆雙鉤，转悄線條娟秀，衣帶飄舉，稍緻似出諸石刻，紙背有^閑文。 

可 .40 菱墨繪义殊師利坐獅子上，右側一帽人，長幫關臉，著靴轨鞭。左一竜子，椎奮坦腹，雙乎捧 
盤，一比丘扶杖合-^，荷長者長鬚披帽與語，相向•化化，比任柬帶，神態總佳，愤似蕭翼賺蘭亭觸中、之雞 
漢寫法，文殊臉部施淡染，禮巧用深墨，询為 ft 品。(闕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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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40 更墨給觀音像，衣帶略作關葉揣，階除及菩龐面孔’用鐵線描。觀音端坐壇 k ， 童子合 h 跪於兩 
旁階陛之間，偕施主合—邮立，一僕常馬拱下，衣欄微用焦肇，..人冠峭填墨作黑色，此為膊人慣例。 
題記云，施4^靜稽鎮的(遏)使羅祐通一、心供謗 。I 

P . 3939墨繪釋迦像，蓮座居中，胸侧佛子披装裳侍义炯常罐分坐合+，巧巧宵據，擎稍呆滯，佛 
巧圓化則堅勁有力，衣拋略作窩巧遊絲描。 

P . 3弓5卷背寫巧腳僧像(或謂即達烤多羅一，朵颐隆带，戴笠來帶’巧• h 胡貌、梵相黯了，：^密點衷 
示、之。側有-獸，議風頗近質休，或云此為譯縛僧，按《名虛記》稱「盧愣伽于人聖趙寄違巧道僧」 ，此 
即行僧、之狀。卷前殘存文字，有「幢幡衣服伎樂乃至合掌恭敬藥王镇知……」笑語。 

P. 4047 亦行腳悄像，手持庵庵，巧負經秩，卷軸歷歴可數，故知非 h 六羅漢之一，圖 k 隅記佛號曰 
「南無貪勝如來佛」，一和尚向么合—，紙己鐵黑，惟峭敷采。 

P . 4518 (111 九)粗厚紙本， - b 幅，如上行腳僧像，戴笠，執拂，著草禮，旁巧獸，下為雲氣，亦題 
「南無寶勝如來佛」 。畫 械佳，卷頭接褚另紙有字兩巧云：「曉白 t 謂石閣利 劉閒利吳閒利 老索法律共成 
功德福事六月十九日僧錄承 n 。 」 

可 .40 迄亦巧腳僧像，構圖同 h ， 惟略著色巧。原幅之軸尚存，當 H 裝褚 工夫， 猶依稀巧睹二5。 

巧 . 30 之正面為《佛名經》題記，首行云「龍案大嘯經中觀藥王雖上二菩薩經云」。此幅 k ' h 方抑繪白 
搁人首鳥身奉淨瓶而行，雙足有爪，展翼乘雲，衣帶飛揚，作為繪飾圈案，此即迦樓羅天 (oaru 心 a ) ，亦 
屬畫中佳品。 

R 4514. 16 (11) 繪舞者舉下姑足，手執飄帶，作飛揚低昂么狀，背巧房屋欄桿，其上樹木；株，純 
為白描草樣。 

P . 必 514. 16 ( 巧)繪諸佛大各四人，小者五人，在山中參禪入定，山作^形，亦是草圖，背書咒語 
化一付。 

® 巧頤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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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巧巧梢 

巧 .4514. 16 ( 五)繪一人手執法器，儘巧胸前部份，衣擠線條頗恣肆。 

可 .4514. 16 ( 六)為一殘碎紙片，化面繪法器宵蓋之屬及佛頸数筆，背剩禮靖，間作雙鉤花紋。 

巧.451》 ( lllo ) 愧巧白揣佛座么上部，佛光帶鑛火作雙鈎法敎。 

可 . 45 S (-) 繪六乎菩髓兩乎擎 ulzr 口中巧駿烏’月裘有枕樹。行维纖細多重，筆作 G 勒，衣帶穀 
絳綠兩色，伟 ni 化。 

了 .45 吉(五)寫天.上像，黑髮朱膊，维調奔放縱肆，不可雛 W 法度，氣势可觀，白描、之精品。 

可.贪完 ( 一 一 ) 円拙坐佛像，衣船雲氣及佛化輪廓化：^颤筆寫之。 

了. 451^5 ( 一 八)繪觀靑坐蓮睡，乎楊枝评瓶，線條巧麗。 

了.451》三一四)紛二女扣向坐，帶問略施淺絳，顔微薪擁色，頰禮贿始，餘辟円摘。一女于執蛇撇， 
側巧一犬伸巧，巧設蛛色。一女奉杯盤，盤中軒火，紙本己污操，懸掛之帶結尚巧。 

义關於 P . 4518寫卷附化二网之關像，織二女相向而叱，转干重嬰特徵如右側、之四臂女神倚坐狼 
背，手執蛇、微，不束腰帶，似表示「顆」的觸性 • 一一一毒俱全。左側么女神則于巧盤 k 蹲踞一火， 
巧火妖教經典中犬柯離持亡靈，驅遽魔鬼作用。巧教徙巧犬的崇拜。张膺遽近刊是圖聞考，韶為此 
二女對坐正代表葬惡 W 對的二兀上龜，■是藉种 l 】 eena ， 另：延 惡神口 aeva 。 (化《稱研究》巧一二 
卷’一九九七年，北京)。過击姜们勤^文指出此岡為粟特神祇，詳《教辉化魯番研究論义集》 
(■儿九一，上拇)。 

了 .451^ (二六一純 e 拙一二邮下乎佛像坐速座 h ， 一化下雨，缺法器多補，只具輪廓。 

可.451》(二八)繪六祥六乎如意輪黃髓坐金翅烏 h ’ 下缺弓役化，一 y ：；. 托小雛， . h 有小妃亦坐鳥 W 随 
(《钓度論》二鳩作雞火提赤撫騎化能)，純， n 描。 

(三二)墨給立佛卑悚，足部太小，衣帶化化。 

可 .451 K (111111) 純 n 描，繪這.陀雜佛像，巧簡黨•不遣师礼悄眼，巧：：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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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 . 45 三 (.. •叫) n 描人物 ， f 奉法器，戳；汹，叫而環，躍踩天衣，削應 。異 ，作多雙鉤，截 ni 化武巧 
兀、李龍眠名 n ’ 巧為捣妙(關 M ) 。 

P . 45三 (一:0 門 摘六巧六乎火自在灭 ( Mah 於 vara ) ，缺法器，腹即作猿才之狀’巧部略施絳色。 
足踏兩人，打雙蛇辦 鱗巧身 ，口化氣出•神態生動。 

P. 舌 S ( 二 lb 一 紙本邮繪巧宅述麼 ， 致疏秀，个似辨燕技化，巧而佛經問作人像带樣’尴「爾時 
後：；：：六赔佛……」等/叫(據人瓜 V 01. X 1 S , 泛叮)。 

P . 451》小冊黃紙•繪八金咖，借巧准謁第 W , N 巧水念剛，皋請第扛亦帮念咖，奉請第六化也念剛，丰 
請第 走紫契 念柳，舉請第八人帥余狮，化五像，白搁不鼓色，权帶依巧法，細筆麟盡，铃為粘絶，末薬巧 
佛菩薩羅澳四辟，纖體 w 觀。 

勺 .40 畜紙木-葉，墨繪 叫金削 ，舉请爵隙災念剛，華請辟毒念削，舉锦黃隨求金削’奉請， H 淨水金 
剛，有此题記 ，。搞 ，•个設色。 

P . 202。此卷正邮為《念化明始勝韦純•滅裴略品》，巧兴 r 闡义，中11：紛厢佛像，巧趙記「維乂作火 
袖給年公口 (。)敕， r 闢巧 h 監一也供蘇。」闲像巧楚単棟，笨躬雷逃，繪一桌 h 置茶具及紙化，施主 
节執齊爐，溃草不足觀，佛旁雜記陰宰相、館宰相、秦宰和等名號。卷為粗厚紙，一端用粗黃紙褚成 
卷軸。 

|\40泛卷巧為觀宵像，^執遮化，衣梢巧聲聊雜亂，純向搞，背巧 f 水完成之作。 

1\ 20接 E 反•加各繪.觀巧帯縣， e 描，披礫巧，下轨述化，逃笨如秀•.邮巧一二小节，侧销•小易辦。 

P . 含妄 P •味增法，給脚化 Ml ， 雙邮作逝， •尴佛 於伽緋耶贼付與巧贊禅睡一二昧‘增化，一题爾時佛 化王 
舍城金剛座付與普賢计化座禪壇，一題今存佛手結之禮，叉题戊寅年 六月口 ，雜書若干，字句澈草不伟， 
但諸佛千姿白態，亦 W 觀。 

S . 2罢此闕純為， H 描粉本，其中宴樂一段，與輿高窟一二掏壁、愉休廚一屯北壁相賴。义牛桃收穫部 

悼；小聞佛巧 .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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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巧巧巧 

份與莫高窟六一、愉林窟二五相比較。故秋山光和定為彌勒 f 化縫變，舱為影山，載《巧域文化妍究》 
第六。 

S . 1113 正面為道經，書法極佳，紙背繪菩魔草樣一一一肆，跌坐，頂上放化，雲氣線繞，巧人膜拜，筆墨 
簡率，不設色。 

S .6 n 9 殘紙白描，人僧剩頭部，側有居 i 合只存面部及 k 身，線條耗佳。 

S . 丢芝原為一黃卷，在卷末真言處繪一佛像式蓮座 t ， 柯人膜拜，淡墨描成，不設色，軒佛光兩重， 
旁小字記「一必供韓」。 

W .634 W 繪一掌宇，巧右懸鐘，悚梁界筆，剛健有如。屋 f 有門，兩菩驢相向邮坐，耐部略施赤色。 
562十一面觀音像，跌坐，執惕枝，臾女膜拜左右，原幅 k . h 軸狮存，讓转絹秀，裙染淺絳，類敷 
微禍，可為拂檐么佳例。 

W .55 U 紙本上萬降瞒變文一卷，又题記巧 i 一巧，殘脊白揣人物，一戴帽轨器，跨足师立，一足位於 
席外 " i 。 

S . 3326 長卷，錄氣象占邮八條，中引臣 傳風吉 ，則牽淳風之茜化。木•巧記云巧解熬(夢)及遥經一 
卷，繪一种濃帰商觀，張勺矢而立，首戴强頭，或謂此即電神像。考題梁令巧么二 h 八宿真形關馆星妓風 
遥二冲皆手執弓矢，此關是司氣象么种，故有同然。 

S .42 S 殘存半紙，输羅 f 像’攸化川深絳勾廓，破髮，略败紅色’臀處束帶飄起’神態视顿，悄只 
巧巧分之一耐部。關 ’ h 用濃朱界欄，驢記云「朱化巧年坤 wb 愚宅驟误堪請來降下燒呑……化如此對」等 
語。此雖非純白描么作，但可驗淺設色么法，故併錄之。 

S . 也 137 紙本，段立軸，离約五尺，题円人慈大池救苦觀化音帮薩，盘立坡题巧，一平•产亟，轨巧船， 
全不鼓色，此一號人英膊物館廓藏旬二帖 ， oiles 木編入 U 錄，姑柄禪準、 \ rH 菊。 

S. 丢 83 小邮，共則—二萊，题曰妙法述舉結(經)觀扣宵菩驢傅 門品第 五，每藥分為 k 下啦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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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寫經文，黑絲欄，六巧 4^ 行不等，其 t 繪圖，笨頗笨拙，藤枝晃謂違用木擎描摹，為刊印於《墨美》第 
一屯屯號，書名《敦煌木聲觀音經》，此為佛經插圖。 f 半部円描本及設色，前半雜用蛛赤綠等色，人 
物面孔間施淺緖，冠則留白，1^工具非佳，空具輪廓，全無骨氣之可言，只可^薰跡論，不足與於名繪 
、之林也。 

動物畫 

巧 .47 S 墨繪臥牛，圖紙本。一牛偃臥，蹲足怒目鹽巧，笨勢勁健，頗近韓满神氣’背配亦盡一牛，兩 
角勉起，身驅僮 G 勒一筆，似未畫完。 

P . 3951繪墨馬一匹，首昂起，舉前蹄作奔馳狀，霞祇寥寥數筆，轉峭有力，紙本。 

叮.47三墨繪駱驼默物，繫絡於鼻，不見佳，紙本。 

P . 40泛正面繪獅子，頸間繫铃，線條如波紋，或斷或續，毛臥破姑輕筆約略寫么，甚有意致。 

巧 .25 赛此卷為《新集文詞九錬(經)鈔》一卷，陰賢君書記本，字甚拙劣，其背题識多巧，其一云 
「中和獅年四月十屯日未時書了，陰賢君書」，社司轉帖之，側有草腳，繪一長禱仙人，擎杯作幻術叱於 
雲氣、之上，左有動物六隻，二一化羊，帖耳倪伏，一一一似犬’捲尾仰首馳走，中一填黑。 

附錄 

R 268：3 此卷為瑞應圖，棉紙，質甚堅朝，背題「駕書信信 n 田」四字，其一不識。 P . 2005有一行云「瑞 
應圖借與下」六字，知當目曾為人借出。卷中所繪動物，存龜龍鳳三類，兼及河圖之屬。 

漢石刻已取祥瑞為主題，李嘉、之驅池五瑞圖，其著者化，武梁祠亦書黃英諸植物、之瑞應，劉宋宗炯始 

竣 糸頤佛 巧么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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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巧簽 

繪瑞應圖，王元長增補之。其後庚溫、孫案之、熊理皆有《瑞應圖》，顧野王有《禅瑞圖》，魏徵有《祥 
瑞經》，餐書久伙，达圖化完峽’屬何讓之關巧巧詳考’圖中每川雙 G 化 ，如 河關之皆樹作导，狀獻鳥 
韓嗚么翅妓足，巧叢法頗似梁令瑣一路’敕色化•丄，因物怖異。若玉舶令巧用舉綠色’取其似韦，玄武义 
云「似龜而黑色」’然圖寶作深綠色，腹甲灰黃，紋理令用蛛砂勾勒，觀龍則角罐鉛粉，周幻染黃，池中 
基氣，分為/::紅黑一一一色，胤烏翅膀，問1^沸靑及深淺絳，化难^巧粉。巧賴與秀贿龜禪裙，赋餐制形，皆 
有新患，是阔繁精謹細，玻色更擅其芙，嫌足硏究。 

松本榮一鼠印刊於《美術硏究》一八凹，《文物》一九六一二，三亦收載’陳樂旬詳細考雜。《上希堂 
與 H 》 巧《驚鈔瑞應闕》二本，綠闕極 C ， 不知祝此如何化。 

巧 .2 委 2、 S . 6261白澤 精恠圖贿殘卷，分藏巴黎、倫教。 P 卷木題「道听記 ，白澤 精惦圖 一卷， 册一紙 
成」，似原闕為敝 藥’經 傻人重加 裝池， 《袍樸丫 •寶涉儲》稱 「。澤 關化她記则眾鬼自卻」，训白澤關 
之給，用盧 出在辟邪化。此卷；作筆纖勁巧力，如寫遮光八人，其二化部施量谁，餘則娟細而含蓄，耐孔、 
表情無一相同，寫鐵毛時川乾帮，繫取雙鉤，淡染，設色化見匠、心 

張彥谴述十 U 之祕躬珍岡，多已赖逸，惟占瑞應闕，=禪岡部份尚作人叫’诚驶愧所出萬 ui 之领仙，雖作 
, u 叢，故附佔而述 、之 ，戍代動物袭么精舉其化筵乎。 

巧化術敗觸么經卷，化化^補關。巧 P . 2702巧占當之觀舶獅及兔啟狼？’ p .3479 h 鑛萬之繪二扮黑 
色， P . 2829解嫂苦之給細人讀足，記巧郎位名 H ， S . 2404推 k 嗯 K 姓萬之繪禮北斗， S . 5^5符綜闕之繪火 
吳’凡此蓋巧謂巧殊之教煌慕-九-巧，今概略邮不論， W 其無藝術價値之崎苗化。 

P . 4寞一斷片，紛一鹤，扼舶踞。徐打。 h 雨：； fr ：: 山錄那為瑞臘關，娘化趣 r 单厶「命错， n 觀牛巧」對 

一\ -• 0 
t 

P .3050 正刚似逍經，為福報 ni — 八。巧繪皆魄•规哪巧，视述吊，义嫂缺處只剩一手，脚巧述瓣， 
聲巧削秀•—弊，亦輪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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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1 w 粗黃紙，卷惦帶織璧陀雛単碟，出邮記叫門菩薩不 M 頗色，如第叫南門風藉驢宵花，第 
一二西 (門)惠藏化计身赤色燈，第二北門微计计身錄(綠)色，第•张門巧藏计汁巧內色。又如第二南門 
火悲金娜身宵色，第^束門火慈金光(削)白色，第一二西門火畜金測身赤色，第四北門大检金狮身錄色。 
其背面云，第 S 西門結界升扑身赤色，第 W 北門淨界汁化身錄色，第一二西(門 .) 阿彌陀佛巧赤色，第四北 
門不空成就佛錄(色)。第一 中必安 tt 盧等身輿色’第二南門绩化佛身靑色。第一柬門阿閃佛白，第六 
南門淨地计外身青，第五柬門懒悔片计问。此卷雖無藝術價值’但記著色方位，為作畫備軌•足供研究， 
巧巧题記云：「如意輪片片六轉。計计片 lit 而，皆持合掌’巧著大衣，坐选花。」又給樓厲一二十屑，迭 
記「樓子」，「樓子」凡若干。叉云「方下各有鈴鈴芬雲」。如意輪巧即觀音，法賢譯觀想曼茶雛。《淨 
诚惡趣經》卷上云：「其贊繁羅叫方脚門，門 k 持钉樓問，復侣眾鲜耀巧及寶铃舞，遊處證掛。」义 V 口： 
「於門樓上盡口巧玻寅礫雖，隨意嚴飾。」(大正 V 01 XIX , PP .89,93) 卷中樓子之 h ， 亦題「南曰及月」字 
悚，巧為密教婪茶羅么墙樣草鬧， W 無疑燕。 


註釋 

M 】見 M. wullivem, 7770 空立立 0 三 a/7dscapn Pa/nf/ 召 /n c/7/na. 口 1.1 一 9. 

i 1 I 】圖見結城素明《西域畫聚成》第十輯，參松本榮-《赫色勒壁畫解》(《國華》四 ot ) 。又同氏《库車璧畫阿 
闇世王故事》 ( 《國華》五六六】。赫色勒又作克孜爾，在新疆拜城，此石窟璧畫狀況，詳閣文儒《新疆天山 z ^ 
南的石窟》(《文物》-九六二，亡、八)。 

〔二二圖見羅寄梅《安西愉林窟的壁畫》 pi. XLVII-XLV 三 (《中國東亞學巧研究計孰委員會會刊》第一二期，台北 ) 。 
(四】謝稚柳《敍鋒》， 頁四亡 I I 。 

转水頤怖巧丈化 



(五】黄文弼《塔里木河盆地考古記》 PI. xx < ll , f 瓦 .35 。 

二 () 大英博物院有渡海天王像，日本京都仁和寺有唐邮沙門天王斷片粉本，見《鹽華》五_七，巧不及此侦之妙。 

{ 七)《角力記》-書見《通志略》，清胡班有輯本，琳郁秘窒叢書第四集，石恪畫見《益州名畫錄》。 

六) P . 1^012新刊 catalogue .:, < 01 . 1 , P . 2作余慶千’按一慶」字未敢遠定。 

{ 九】《全唐文》 III 四六。 

(- 0 ) -n<nrtt 曲 is 立企的 m 扣 ncmoritw tilDmt 扣 inw.:, <01. Ill, 口也 WO 藏文 T.lw 设 W 號参 M. 广 wloc- 化 /.5 

de 化 3ancscr/fs f / 灯里 a / nw 蒼 roce ? 立 ocang snsersw &立驾 sof 立 eque naf / ona / e •此卷所見舞女雙袖高舉， 
可與一四六窟牢勞叉鬥法之外道天女為玻所吹時，舉袖價依該縮之狀比照(參潘蒙茲《敦煌莫高窟藝術》，頁 
九 0 附圖】。 

(--) 《有部破僧事》卷八作起屍鬼。 

( I I I ) P 窟八持風爱者在右邊下方。 

〔-三 ) P 窟八此段在高座之左邊上方，形狀完全相符。 

〔一四】 P 窟八四天女合繪於勞度叉高座之下方。 

〔-五) P 窟八此段在勞度叉高座之下方。 

〔-六)敦煌卷軸中保存装樣原狀者，資料甚多，若 P . W 731 厚黄紙觀音槪，读框及軸上懸掛之绒線猶存。 

(-走) S •口 511降庚變人物像，己影刊於《秋山光和敦煌本降魔書卷仁了美術研 究-八 七)。 

(-八】白澤精巧圖，松本榮-影印於《國華》4^七0 一-九五六)，討論文字有陳絮《識緯書錄解題> (《史語所集 
刊 》I I I ) 及拙作跋(同上集刊 - ，四)。 

(_ 九)松本榮-有《特殊&玄敦煌畫》(《國華》四八八、四九|二、四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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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兰唐觀音菩薩白畫 


圈四唐菩薩白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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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瓷巧 

《天如和尚剩語集》二卷 二册 元釋惟則撰釋善壓編 

元至正十二年吳郡張善遇刊本清高击奇舊藻 

題：「師子林天如和尚《剩語集》，小帥善遇編。」天如惟则禪帥姓謂氏 ，吉安 永新人。元至正元年 
住蘇州帥子林，搞臨濟之宗風。(惟則中峰弟子’至化初傳法平江，於城柬闢獅子林，倪瑣為么繪關。惟 
則有《筆葉引》，見《元詩選》初集壬集引《獅子林別錄》。 ) 著《愣嚴經會解》二十卷’推闡天台永明 
之教旨(一： 

此蕾首有至正壬辰弟子遽昌鄭元祐序。《日本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十古套第五冊)收天如惟 
則禪師《語錄》九卷，小師蕾遇編，但無《剩語集》。又《了氏善本書室》有《師子林天如和尚別錄》五 
卷，亦題小師善遇編，巧款與此書略同，木待吊出八年戊 f 善遇《識語》，《签山善本書黃》《天如語 
錄》。《別錄》，及此《剩語集》，俱普遇所編，《剩語集》尤所罕觀，惟日本靜嘉堂文库有一部，殊巧 
賣化。闕姑《嘉業堂蒂本書景》。 

每串質4^ 一巧，巧 I 一^ 一字，小黑 U ， 單魚庵。卷一前柯小引云：「师、之語錄，向， J 刊行矣。此樂乃 
刊後續編，其問閒巧宗乘者十有六段，答《巧 A 》 修法之 問者二 +六章，今始錄 科傳蔥 ，化膺被機碑，备 
随所求，於是離為二卷。而別目之，一曰《宗乘嬰義》 •’ 一 U 《褲^或問》•，师父總名之口；《剩語染》 
焉。『剩語』者，非舊刊未盛之部化•乃狱斑巧得其胃於語言之外也。」 

卷二「或閒」後有題 記云； 「是集舞明禪淨上之旨，亦颇詳矣。今吳郡菩龐成弟張蒂照 施財入 
釋。……吊'化下辰婪善遇題。」 

卷末為歐惕若(牽化 ）§: 年)《帥子林菩提山宗寺記》，依朽本錄山。按此篇《圭解文樂》所無， 
《納藏天如韶錄》附於乂，似缺 F 列叫巧。文立；「《師 f 怖記》成，老夫念欲自离，適抱病述月，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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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願，太樸牌化 w 尚•他 u 此文撕電，化率事山。致蟲•大如帥，执本兒奇。歐隙；顿巧。」太樸即 
巧化索山。 

印 r 山 

尚4^荷關常記這陀雛宅晦嘴麟瑞别印承幹鞠怡 

參攻 

《佛書解說人辭典》第八卷，貫一 •加 0 《靜嘉単書^》 


《碧蠢錄》十卷十冊 

元大德刊本 

題：「《佛果圆巧禪帥碧簇錄》，义時阀悟兑勒所編。」前荷述炎二年普照•及人德 g ； 年方巧(萬 
化)序云：「峭中張蜡明邁燃死灰，樓板巧。」义大徳八年一二教老人，同九年休休 记七聊 城間馳(景速】 
等序。卷末有宣和六年闡友無黨後序，乖刊《碧藏集疏》及乂德六年淨曰，延祐叫年希陵，同年海粟老人 
濁子振後序。 

毎半頁卡一行，巧二十-字。雙欄，小黑口。 

卷一後軒「爽山無礙禪帥《降魄表》」，下界「慧巧附刻」。 

在一一一教老人序之米行，有「古杭朱子成刊」數字，朱子成曾刻《白驚編》，木 知即巧 人巧？關兒《嘉 
裴堂善本書景》，題鬥「元大德本」。 

延祐相下 d 希梭 序云； 「峭中張昭选偶獲寫本後册，义獲雪堂刊本及蜀本巧訂靴钟，刊成此書，流通 
戚古。」 

聲小巧佛巧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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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钱佛巧 

卷末多有「蜡中張氏書隠刻梓」一木記。卷五有木記玄：「此集，=火穀一炬么後，而乂重擺巧繫，叫 
鮮靖刻，今得蜀本校正。……蝴中譜腰白。」义卷六巧义一厶：「峭中苗隙鼎刊隅怡《碧離錄》」，爭己訖 
事，网方禪友，或收得《祖庭事苑》，《觀善 W 歸錄》，及禪宗文字，世罕刊本巧，車乞見木，當為繩 
梓，1^糜禪學。……」云一公。則此齊可定為「張氏書臨刊本」。(每卷張氏木記 ‘ h 巧「有禪」、「遊人」 
贴印記心。 

此蕾円本翻刻尤多，此本為江尸前朔覆刻巧山版。《火正藏》收入第叫 t 八卷諸宗部，乃川大巧火學 
藏延寶五年刊本，持校此本，如《觸絡》本「乃此北人柿族」，元刊张本無「此」{戸。按 U 本锻亢本，瑞 
龍带本，女政六年本，化無「此」罕。「汝等逃護惜山無」，亦作「錐惜」，似「覆元」、「瑞龍」、 
「安政」諸本，皆作「體借」，非。知此本較勝。又蛮町•趨元刊巧，相「尴、小八年辛巳八一巧，貼 
《輯刊訴譜》。 

印奴 

宵禪逍人挺興劉氏燕莱堂 

參考 

《 U 木巧裳志》卷—、八 《祷阿 萬譜》 ，巧八四 


《祖庭事苑》八卷 I I 冊宋釋睦奪編(雲門雪賣等語錄 、語義 纂釋) 

日本南北朝覆刻五山版 

卷一题：「睦雜葬卿編」前扣叫明化别化典叔，卷木為紹興叩戍 (-- 北四)中秋，茹庵比一 k 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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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跋。(其末侣「巧山王似刻」五字。)脚兒《證樂堂薛本齊说》，蹈曰：「宋刊本。」然樵 u 本內閒义 
沛福井保與区禪貼矩化光午為化，此艦足掌町時代攫刻乂本。 hu 為蝴蝶装，个 W 八巧，巧人 字十北字：小 
化雙行，巧二—八宇。邊闲問巧來驅批姑，行《佐伯文吨》一宵。柄井保 w 為乃，成沛轉帥佐们现一郎之喊 
萬。考毛利荷概喊满之《紅柴齋贼苗 IT 錄》贼巧 f 巧化「亂旌^苑八卷 r 师，宋板」，與此邮数州符，似 
恐姐別•本。按蜜町糾期之裝宋本，说束京么《人柬急 r 此念文诚》贼軒一徘，羅振•上巧據此本電刊，巧 
第 .一 跋略稱 ： 「W 一本於邮體跋外，•史巧•跋，木题大舰二叩八 ull 十 tin ， 遵风：巾節度使叫 知大宗 / r 學 
事上梓阀譜題。後巧納興甲戍季复亟別門；"十字，皆彼本所瓶」。义云：「跋包潑兄•阳刊祀，辦此聲北宋 
JJW 行」。口本内開文沛備：； Z 寬、水刊本，木一巧式「辦齡•當小路述譜州却叫中村 . k 兵衞刊」’為林逍掉节 
校，即從紹興叩戍本翻刻荐。日本《續藏經》刊入第•峭第哉編(第 t 八輕第一邮)，即川 h 舉 U 本甫刻 
紹興甲戌木，似無「间山王似刻」一巧。 

印扣 

佐们义庵化圓韶麟人問孤本聲雲祕筵珍喊、之印(巧挺氏《乂本祕獲=:》無此萬)劉氏轟裝常鞠怡 

玩質 

參议 

羅振玉《大霎書库題識》三《禪籍同錄》 ，封 二六八(口本)《質重萬解題》(佛萬、之部) 

附扣 

睦卷上人化来越，姓陳氏，號蒂卿，字帥節。幼山家訪逍诚 A 。 元符中，老錦鄉啦，裳帖州薛化 
陳氏織履眷親之風，閒名所诘為睦卷。 

日本名族有化闆家，化園韶陽是 K 胤化。 


態不邸佛巧 i 化 



《范文正公集》 11 十卷《別集》四卷附年譜補遺 t 冊 

南宋乾道饒州刊嘉定五年重修本清王原祁、嫌茎孫舊藏 

籍巧 原任鍊 贼序，此本原缺補鈔。別渠卷四木钉乾道 J 亥(一一六 t ) 俞翊跋’捧熙 
一八六)装煥跋，懷化年代妓衔名•一一巧云； 

嘉定壬申《一二一二)仲夏重修。 

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家鉤。 

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磬田事趙舊概 

註釋 

(-) 詳《五燈嚴統 .. •第二 十一二 ，《淨±聖賢鋒-第四。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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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心雕龍》與《阿峨曇心》 


睹機《文賊》開端玄：「余每觀^中之所作，窃扣 W 得化用 私。」《义如 雕龍•序点鮮》亦云：「火 
文私巧 ，肯為义之用、心也。」顯然是取円 i 衡么語 政命名 。劉氏此萬，瞒、唐人诚巧稱 U 《义私》(處 
照鄰或稱《雕龍》(劉善經)，下文简稱作《义必》。范文澗巧《序志篇》注二引恵遠《阿邮璧、心 
净》，而加科説明云： 

度和精湛佛理 ，《文 '' •心》之作’科條分明’往古所無。自《書記篇》从上’即所謂界品也；《神 
思篇》从下，所謂問論也。蓋採取釋書法式而為.之，故能魄理明晰若此。 

是說不斷為人所引證，至今尚然。《阿邮曇必》一畜 ，漢 譯計有 多種； 

(一)題《尊者法滕造》，靑太元元年’僧伽提婆 (sanl 誓 adeva) 共慧遠於碰山譯者，共巧卷_ : 

(一一)題曰《阿贴曇必論經》，义題《法勝論》，大德優波扇多 (CP 护資 ta) 韓，高齊天竺一二藏那連提 
耶舍 (zarendrcy 於 as ) 譯，增一「經」字 I 。 

(二一)趙《雜阿邮曇也論》’尊者法救(口式 amatr 的 ta) 造，宋乂竺三藏僧伽跋惟； aqi 的 havaraall 一等 
等〔-一。 

W 上第(一 } 、 (111) 禪么禪山，皆巧僧祐、劉舰之前。《山一二喊記集》序觸卷所收蝴於《阿邮 
壁必》 之序文多篇，慧遠法帥《雜 阿邮曇 必序》亦巧其中，彦和必讀過匙文，自無钻閒。 

慧速與提婆合譯之《阿刪曇、心論》巧有卡品。衷列 如次； 

饒某頤佛巧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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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兹佛巧 

正音 aya 拭 St 3 ( 也論) 

1 •界品 (口昂 ulvarga ) 2.巧品 ( Sa 3 sk 的 ra 一 

3•裝品 ( Fcarsa 】 4.使品； n 反 aya 一 5.賢 聖品； rya ) 6•智品 ( J 黃 na ) 7.巧品 ( sanl 當 hi ) 

8•契縛品 ( S 凸 tra ) 9.雜品 ( sanlyukta ) 

一 0•閒論 ( Icat 昂) 

(據印度 L . Armelin 女卡法文譯本《阿刪曇必論》序言所附表) 

《阿 tt 曇 必論》 抒品為旨 SU ， 蘿為嬰襄；終品為 kathw ， 義為問嘗。金書 iNi 么結構’妈兒心衣’ 

《义、心》化局义式全不和干。問論化最乂，女得那「种思篇 w - h 啡所錦問論」？坤都擬•小於倫。 

又慧述巧万： 「始。界品，寇於問論，化二巧社十偈。 W 為嚷解，號么 H 私。」巧人韶為「《义私》 
的篇之懷义後軒贊，和内典之化性興排 M 。 」巧慧速所郝 r 巧北 t 偈，乃巧仓巧，=界：：一第.节論第卡所 
作偈 么總败 (如界：： §— b 偈、巧：： in 十偈、柴品 M - h -1 •偈足)。记偈扣•尸叫、叫 3* 、•-•句’句式不巧。此 
觸偈語與敞；；：、\^文 W 蜘。《史通 • 論贊備》云；「輝氏满法’義盎而宵^^倘肯。」^:^^巧佛雜之化苗’化个 
骇於，；.法 ¥ Nk 巧。郭挣(瑜)巧《修多雛法門》中論偈.•么： 

夫偈有二種：一者通傾.，一者別偈。胡人數字之法，每从八字為气四巧與一偶，則一偈升二字也一四】。 

偶么性質，於此略剛傲。《文、心》每篇之木，樓说押那 W 能巧到內哄之啟巧 ，巧训 个舰關 
涉。1^佛典偈言化列於篇木，與贊之必化篇終，絶不化：一:。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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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舉兩事，皆與內典 贺際情 況不相符合， ww 不論，只柯《文、心》一名與《阿舰蟹也》、之川私字作為 
蕾名，用意梢村，值得作比較研究。 

阿顺曇，杂言無比法，於其下加一必字。此當梵名應為： 

>t>hi' dllrnm》’ 口乂口 品 stra 

(無比 )( 法) (电 (論】 

也巧 「嬰解」之患。浸和論文之書，亦 W 「必」 命名。《序志簡》列舉渭子《琴 屯》 、书炼 《巧也》 
二蕾作 為例證，而云：「必哉美矣，故 W 么焉。」巧赞 H : 「义 果賊也 ，余 、心巧 寄。」於《原逍篇》云： 
「瓜牛而言亦，言立师文明，，口然之道 化。」 短「文义 載必」 ，觸么「文 IS 載道」矣。故必即道嬰。《文 
必》之為書，首《原逍》第一，次《徵聖》第 一; 义次 《宗總》 第二 。衷 耐靴么 ，自 屬懦家 思想， 然佛家 
么場亦巧問然。輝氏於現景、比量么外，惦重「單肯聲」，故主「徴聖」。化《阿 顺曇 必論》 小’ 巧第五 
為賢帶品，第八為贺經品，義與徴聖、宗經原。不殊 。劉善 舉消子 《琴、心》^萬 ，環淵真人，略》： 
蜗子名淵，亦作消子。《御覽》卷九 一二 六引《列仙傳》；「消子，辩人化。……苦《天地人鱗 》 W — 八 
篇。後釣於河澤。」义六七 0 引《集仙錄》：「渭子，齊人化。解化。著《111才經》。……义著《琴書》 
二篇，當有條理。」渭子之《琴當》，即《琴、心》也。惜巧萬不傳。農和備提到仙家著馨么《琴必》，而 
不及標典。然《阿删曇也論》為彼所夙背，則無疑者(說兒下)。 

彥和全書中正耐使用佛家術語，只巧「半字」及「般薪」二詞。《論說篇》云：「滯有者，全繫於形 
叫；貴無者，尊守於寂寥。徙銳偏解，輿詣正理。動恤神源，共般巧、之絶境乎。」此指出 造論个 W 偏解， 
宜詣乎正理。偏即釋氏所云「落於一邊」。惟求諸般巧絕境，斯能統攝有無。龍樹《中論•觀望樂品》 
云： 「分別非有無，如是名狸榮。若有無成者有非無故。」不銳於偏解，則非有非無，斯得乎中道而 

饒宗顿佛巧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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詣於正理矣。正理之「正」與「偏」對立。佛家始亟正覺，主八正道。道者，梵言 3 背 ga 。 八 E 逍之細 H 為 
正兒 ( samyag - 肯苦 h ， 只舉一名為例)、正思惟、正說、正裴、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浸和、之文學 
主張，虛處 W 「正」為依歸。其言曰「正義切繩理」(《哀弔篇》)，曰「析理居正」(《史傳篇》) ’ 
曰「終之 W 居正」(《雜文篇》)，曰「意歸義正」(《諧聽篇》)’曰「君子宜正其文」(《樂府 
篇》 ) ，又亢「執正：^驟奇」(《定勢篇》) ’ 「理正•师後楠藻」(《情巧篇》) ’ 「切盎正得序」 
(《史傳篇》) ’ 「故似開學養正」(《宗經篇》)。他如「正采」、 「 E 音」、「•化韓」、「巿辭」等 
等。正么觀念在《文也》書中實屑領導地位。此與梁時「文章瓦須放蕩」之風氣，大相逕庭。1^正道運用 
之於文學，與其謂有合於儒家，不如說是亦得到佛家「正道」么啟示。 

浸和論义么鞋本態度，是1^「廉」為主。故事必兼义武，辭必合文質，贊器川而兼文采 ( 《程器 
篇》)。「雜解 W 俱述」 (《定 勢篇》)，則不滞於偏解。觀其擠采跑带，故其書名於文屯之 ' h 再益「雕 
龍」一一字。。柬漢15來，「雕龍」一詞已成為文藻之代語。彦和為文，雕辦成體，故不采散义，而1^備語 
為造述衷谨么方•亦蒲遽「義歸乎翰雜」之宗巧，正符介其一質扣張，質文 兼重么 緣故。劉知幾為之惕 
松，稱；「詞人曠文， K 體化一。後來 .祖述 ，識味阀通……故劉舰《义、心》生焉。」特澗許其深具圆通之 
識。證能參人岡鏡智， W 、 之論文，故無所偏倚。即 W 詩而論，詩家大都 W 振奇為勝，•化劉氏乃 W 「迦闕」 
為黃。詩而迦閱，則不易有觸人 . N ! 語矣。此一网照、之態度，與 K 看作懦家 ，無寧 說足於輝氏 為近， 更合惜 
寶。 

度和思想知化，和釋巧似結^个解綠。 0 范义爛从來，幾^哉 U 一韓，端化雕密、 z 方法，沾巧剑佛經 
之鞭嚮：化训瑞萬體例 W 與釋氏無脚，惟 W 北之態度，完令巧合精氏•山逍之宗鬥。村义，间與巧 
n , 「义章 R •须、放菊」之風尚乖遗，伟巧見其舉定么立蹲，化為■時之针艇。 

浸和長於佛理，巧永明1年， - J 能得到僧祐之营雷，為超辯撰膊。簾之，作延興元年，僧粟姐化，彼 
义為製义。巧化此畔內學 么修蓉 -」相常裸睁。扣人欲從扣撰韓《滅雜論》年代之化後，作為 货思恕 前後分 


5 朗 


期之劃分，事實 h 不能否認在《文私》寫成之前•彼早己是一位精通佛家學術之化者。 

1 樓和所依止、之悄祐，韻徘宗 g 匠。僧祐师法獻。獻為南解僧統。宋元徽一二年刚避爭， h 聞，體佛牙，常 
理在定林 b 寺。蕭 f 良為撰《佛束讚》。《山 一:- 藏紀集》 4-11 著錄。 

《阿 邮曇 、心》一書原為法勝(口 har3 訖 rT ) 。巧人寶出巧度「睹婆多部 」 (warv 賢 tiv 凹 din .) 。僧祐於 
《出 S 臟記集》十二「驢婆多部記巧錄」列舉傳燈人物，達贈尸梨帝繩漠居第：二^^一•一。 b 注； 「譯 W 法 
勝。」達磨尸梨，梵言即 Dhar 3 良 rl 也。同書卷凹「薩婆多部十誦俾」條云：「薩婆多部者，梁言一切 
行化，叩說諸法一閉巧相。」又《驢婆多部記錄》序云「法僧不嗦，其唯律乎！……舊記所載充个三 
人。……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么遺德」云玄。書中所列歴代律帥，獻律帥在第^化，稱律師傳巧第 
二 h 。 稱即智稱，亦 k 定林寺僧：獻即祐么師法獻也。 

「僧祐-慧地(劉舰 ) 

法勝 . 法獻-智稱 

十九代二十代(皆上定林寺僧) 

阿 tt 曇訓無比法，猶言厳上法，佛家一二寶么外最重要之另一寶。北朝所譯本於《阿刪曇也論》亦稱為 
經，北魏昌黎王满熙為孝文帝及其女文明太后寫《一切經》，今存者有《雜阿邮曇也經》卷第六殘卷， 
敦煌巧室所出(見斯坦因目九九。參拙作《遞堂集林•史林》上附)。媽熙題記稱：「《雑 阿贴 曇也》 
者，法盛大 i 么所識。……瞻四有之巧見，通一二界么差別，1^識同至味，名曰邮曇。」义讚円：「麗觸邮 
曇，厥名無比。……盛尊延剖，聲類斯視。理無不彰，根無不利。卷云斯箇，見云亦誦。帝修后玩，是聰 
是備。」所稱盛尊、法盛，即是法勝。六朝初朔，《阿邮曇也》之學盛行，地無論南北，人皆重視誦習， 
彰響至大。锅熙且書之為帝與后啟發之資。彦和從律宗大師僧祐學，寄居上定林寺’又參加事理《出三 

變 小頤佛學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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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藝佛巧 

藏記集》工作，對於此薩婆多部巨睦法勝名著《师邮曇心論》 - 善，當裤熟悉。其撰《文必》此書，亦1^ 
「必」 作為書名。雖與 《阿腑 曇也》之名偶合，求必無「竊比」之意。為發上法之耍解，號之曰也；為文 
、之嬰解，自亦可號么曰也。此《文私》與《阿邮曇也》，有其可相通么遮。試為缺舜，倘能稍得浸和當鬥 
著善么用也，則吾文之作為不虛矣。 

註釋 

(- 】《大正藏》列-五五 0, 冊二八。 

(二】《大正藏》-五五-號。 

二 || 】《大正藏》-五五1 I 號。 

(四】敦煌卷斯坦 因二二 四四號 二三。 



567 


《支心雕龍》與佛教 


劉舰的《文也雕龍》違六朝义學批評的權威論著。巧該齊视耐沒知許多提到佛教的字眼’只巧《論說 
篇》云； 「動桃 种源， 其般若之妙境乎？」’言役「般若」二字。現巧拿它來和佛教並論，豈不足來得太巧 
特嗎？也許有人嬰向化提出這些疑問。似适，我們要知道談論妓些問題，切不可單從外表去 觀察， 而應談 
從内在關係 t 著眼。的為《文私雕龍》的作者足個佛教徙，他化十年1^^的佛學修藝，所料當他寫這部專 

門討論文章的煌煌大著時，很可能運用他那經過佛學洗槽過的頭臘-即佛學邏輯，來支配及組織他的艾 

學材料 •，換 句話說，是通過佛學的方法來衷達他的文學妊解。譬諸讀自然科學 的人， 轉變另一研究對象去 
談文學寫作時，他的頭腦向會與一般純粹由文學出身的人有些不同。如果從這些就去看劉舰的論著 ，那 
麼，我們便巧看山他那嚴密和精細的分祈，是取 R 於佛氏的科條，來速立他的文窜軌則，在思想方法的遵 
川上是受過佛教影響的。 

六朝時候，正是中國和印度思想文化义流的一大際會，他這部名箸正是在兩猶文化交流下關於修辭學 
及文學批評方而的偉火成就 。田 本學者中村元在他的《中國人的思想方法》一書中 卻說： 「古代印度 ，曾 
樹立極精緻的方法組織，化發達了語言學。但在中國，關於文法學及文章學 ( sytax ) ，幾乎沒有留下任何 
典籍 。在 與印度文化交涉時代，中國學僧，雖知道印度文法學，但終未有受其影響，臥樹立中關語文法 
學 (一 ：」 關於這一轨，我們巧 Z 5 提出若干理由來解擇 ；( 一)中國語文與梵語的構造完全不同。梵語文法 
的精神是將語尾的變化來表現詞性，但漢語是把聲調高低來表視詞性的差異。這背慣的遁用，並沒有感到 
當麼不便，閲此無取材於梵語文法、之必要。 (11) 中國文字構造，半形半聲，多為合體宇，具有它那特有 
的美。用在文章 k 的造句法時，即是僱詞。到了六朝，便發膳成為骄文，文學技巧己達到了頂觀，更非梵 

變：水顿佛呼 i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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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獲佛學 

語所可比擬_ =。在講解佛經時，更把梵文用骄四儒六的文字表達出來。在這種情形 f ， 只宵將梵語遷就華 
言，巧說是梵文華化；能不像現代的翻譯，是中文西化。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關於華、梵文字的本質 
上的差異。僧祐《出一一一藏記集》中巧一 篇；； 說得愤詳細，可 W 參考。華、梵語文接觸，因兩方文字本質過 
於懸珠，故在文法上無甚影響，但聲音方面，由於梵音轉讀为法的輸入，使漢詩對聲律講求方面’起丫很 
大的變化。巧聲律為音樂性，文字為圖畫性，各肉發展，不必同符。劉氏在《練‘：尸篇》 h 說：「諷誦則績 
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頗能道出二者的界限。 

音律 W 外，文章論修辭亦與印度思想不無關係。劉氏此萬，即可代表這一方而的成就。這點似為中村 
巧所見不到的。 


敞論《义必雕龍》一書與佛家的關係，應化明臘劉氏本人與佛教齒綠的歴史和他對於佛教的若述。 

劉舰樂跡址《梁書•文學傳》。他狂柬葬當人，化居京：！。化於朱明帝泰始初。傳云：「舰早狐，篤 
志。家貧，不婚举。依沙門僧祐，與么居處 t 餘年，遂蹲迦經論。因區別部類，餘而序之。今忠林寺經 
臧，搬所姐山」忠林却經赚(寺化脚成鈍山，經赚為臨川王所逍)口錄，说尚你。裤名 W 《出 T 藏 
記策》，凡分 巿卷 ，趣僧祐名， W 能山舰之手。其中不少論文，可视為劉氏所作；或至少巧代表他的意 
扯。不巧取與《文、心雕龍》比較硏究。化《出一一一藏記集》卷^二《雜絲》收相劉舰撰的义窜化一二篇《锦山 
定怖 k 巧碑銘》•卷，《述祝中初削碑銘》-卷，《情莱法帥碑銘》一卷。別巧《刻，^城山佛像銘》。僧 
祐化 於梁天監—也年，化的巧广正度，、•作碑-领德，麻山舰所撰製。《梁冶》稱劉氏「杉於佛理，皮帥夺塔 
及片僧誌’必 滿 舰製 艾」。 《出一一一 贼 記樂》化現你 姐山 的佛執 W 錄。化北曰《集錄±》說；「舞源；？ U ， 迄 
於大樂。述賦六代，戚漸北巧。梵义請雜 g； 門扣— 九部，听戍傅八 h;;::. 片 人。」 化們從《111棘記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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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錄，哲出他對於 內贴扣桃喘蹲的涉轉 和满深的研訂。尚竹倘：： £的 《内僧傅》 ，軒人還説貼舰的下 
黨5。 

牵於他在佛學理論±的與本， U 站於收化 撕編的 《弘明樂》 卷八小 《滅嫂論》一篇，迈反對「二’破 
論」肺作， H 的在比較釋逍 r 家的慢劣，對於逍教的帅仙家、五斗米道等深加攻嘴。他對佛教的兒解，此 
文 W 窥站一斑。巧些地义可與《雕龍》中論學的原理巧化參照。 


薛學俭云；「《雕龍》， h 什五篇鈴次文體，下±1巧篇驅引筆術。怖 A 今短長，時錯綜焉。其原逍 W 
、心，即運思於神化；化徴 舉切情 ，即體性於背山。」 ( L 引妍巧)别氏文學批評的毯本观論， 可禍為 「神 
理說」。第一篇《原道》艺：「言之文化，天地么必哉……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己。」乂孽立《神思》一 
題，冠於筆術二户五篇之巧。其耍語如云：「文之思化，其神遠矣。」「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 
臆，而志氣統巧關鍵；物沿巧 W ， 而辭令铃其樞機。禍機方通，則物舰隠貌••闕鍵特塞，則神有避必。」 
W 為、心思山於神，強調「种」是作文的基本動火。這和化主張佛法練神之義正 W 互相锭明。化在《滅惑 
論》說；「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理 •，神 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 
教 Zi 勝慧……慧業始於觀禪，禪絲真識。」標神與形二事來分別佛、道兩家的慢劣，是當 H 佛教徙所常言 
的。 《 W 說新語•文學》：「佛經科法練神明，則聖人可致。」其說出和劉說相同。支道林《大小品對比 
要鈔序》云：「神王么所由，如來之照功。」「質明則神朗。」「建同德切接化，設賢教1^悟神。」(序 
文見祐錄)。支序通篇論「神」處篇多。問參道家言？、~東漢桓讀《新論》中始舊《形神》之篇。他的設 
喻，1^燭為形，火為神，化具妙理_^>。劉說遠源實出於此。關於神的本體，在佛學輸入^後，這是^棉 
重要的玄學論題，參加討論的人很多，^>。那些站在佛教立場來討論「神」的問題，東晉1^來，如糜鬧有 

睁若閒佛巧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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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搜佛巧 

《神 不更受形論》，竺 僧敷有《神無形論》。並捣山「神」重要性，認為形託神 W 為用，神是形的毛宰。 
慧遮作《形盡神不滅論》， 有云： 「知化料情感，神 W 化傅。情為化之韩，神為情么根 。憎 有會物之道， 
神得其移之功。但情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在。」义作《佛影銘》云。「德神入化落影離形」至 
陶淵明因作《形影神詩》一二巧 ，則 歸之於自然 ( i 。《廣弘明集》道安《二教論詰驗形神》云「《易》 

曰：幾者，動之微化。能照巧微，非神而何？此言神矣，而末辨練神。練神者，閒情開照，朔神曠劫。幽 
靈不亡，橫習成聖。」具見「神」的重耍性。劉宋時學者文人，無不喜歎討論神的問题。償顏延之的《庭 
詰》，宗炳的《明佛論》，都是很好的例沈約亦有《形神論》么作。 

劉氏化於舞梁么世’ 頗受謁 家論神說影嚮。化的文學 k 种理說軒胸嬰點： 

(一)神持文水。《姑•辭》 k 禮權說及神字。如：「陰隙•个测么謂神。」「神化爸，妙萬物耐為言 
者化。」 「精 義入种。」此阿玄詳， W 與佛理相述。《雕離》巧《微舉篇》贊云：「妙倘生智，轉折 U 惟 
宰；精现為艾，秀氣成采。」 「妙恤」即「妙靖物萄言」，「捣理」即「精義入則」抽是指「神」而 

言。為文應 藤俾紳，和佛法應該鍊种同一道理。倚紳才能盡文章么妙。 

( 一 M 帥與形別神和形原巧內外之分。恨據這原埋來論文章，亦有补形內外之異。棉理無狀可扯 
是神；秀氣巧態耐觀’沾形。《义、心雕龍》茜中如《比興篇》謂「興取於藉，而比取於象」。《隨^篇》 
分隠為梅意而秀為英辭’亦一内一外，恨軒條诗。遥說短切「形」、「川」儿論為 y 城勤^迦：遺 
原刖对論义學。 

《化說•文 巧》； 「邮籍觀進，時人科為神聲。」川「补」丫宋形奔作义，化山來，」久。争劉氏乃如 
《神思》杂論。此後’如化山•厶. • 如^神。」「义谭扣种逆行逍。」^巧岡亦云：「诗平變沾狀 
.小知所从 种邮。 补化。」(《與个化萬》) i 敝羽一•厶：「诗么恤嫂’ W 入神。」(《消浪詩話》)無非 
皆巧劉氏种忠說、\^彩寶。神训说足化論文^坚的巧巧恨據，％化本源，化和佛氏、之說总息和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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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遽^若卡地知巧山它和輝氏思恕打述帶關係： 

《一)徴嘴的態嗦。《义必》第••篇记《徴帮》，絡為「徴立乃，训义化庶」。梭将姐《糸 
總》，1$带.人的前必作絶對硝诚。印巧逼邮^的山诚，本茲姐巧301;梵文巧3三1 §。 (thn means ot'riwht 
icnowledge ^ ’ -混<6巳扣§^典為不"^^侣犯(參巧53二5 〔handia Vidyabhusana : zl ///. vso " o / ?<://£? /.矣/(. 
P .107) ’ 亦是造個道理。印度正理派經典 ( Nywya - sutra ) 所心 •凹 量’ 其一為 apt . opadesa ， 泼譯為带 言覇， 
sg w 信的離典 (reliable assertion ) 。 劉 氏徴舉的態度和佛家思恕似乎小舰關係。 

二‘)《义、心》的命^ 《巧志篇》云：「文私巧， .ru 為义、之川也化。背泪《琴必》，王孫《巧 
也》。也哉美矣，故川之焉。」文學 k 取「必」為名，木巧「赋必」一詞(《曲京雜記》：巧褐相如云； 
「賦家之如，包巧宇祐，總帮人物。」)。張芝論萬法，著必論》近篇，亦是科「、心」命名。但用必 
來作菁名，即延佛門的慣例。像截遽請裸《阿顺 曇必》 7吉迦使靡《方便 必論》 ~，即巧例 
證。；-。吳康僧齊《法鑛經序》云；「夫必者，眾法之原，臧否之恨……稱斯道 H 大明，故円法鏡。」 
也坤照見-切 - ，取名《文必》斯用此遮。他說：「物 W 貌求，也 政理應 。刻鑛 S 律，明芽比興。」 
(《神思篇》贊)他在《滅惑論》一文中亦主張「葉跡求也」，齒為私是一切的书宰，义葦何獨不然？故 
在《原道篇》乂云：「也生而 vn 立，言立而义明，白然么道也。」漢代揚雄雖有「言，也聲也」之論，巧 
沒有他說得這樣透澈。可兒他是取佛教唯、心論 W 立說。這即是本書命名《文必》的踊山。 

(111) 令揖的體例。《雕龍》一書，編製嚴密，條理離仍。有人說他是採取釋壽的方式為么，自《書 
記篇 》 wh (論文體)，即所謂界：：§二5;《神思篇》科上(論文術)，即所謂閒論至於每篇文章 
末庵有贊，此種格式，佛教文章多見之 - ，如•中僧懦的《慧印一二昧及濟方等學一一一經序讚》即巧一例(文 
收入 《 S 臘記集》，和佛經論水附倘端相似。劉知幾《少通•論赞儲》云「篇終有贊，如禪氏演法，義盡 

解；小巧佛巧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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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鞋佛巧 

'而宣切偈言」是也。 

(网)帶数法的逃川 。臥數統攝各穂事理，在梵語合成語的「六合釋」中，名叫「帶數轄」 
(口 vigu ) 。這亦是佛家習慣三 A 一。劉氏在《文如》中，如《知音篇》，標褐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 
辭，二一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這是歸納為若干事類後，用數來統理它，很像佛家術 
語的「一二觀」、「一二量」等等。他如《宗經篇》體有六義，《錢裁篇》論作文 S 準。這些界分，都用帶數 
法來統攝它"。中國古代學荐，亦常用這穗方法，但沒有佛門那樣用得區分明細。晋、宋 W 來，處理佛 
經界品，便是常用這種「帶數法」的。 

四 

《文必雕龍》下半多論修辭術。按修辭術在古印度一一一十二年明中冉-重婪的地位三1。劉氏朱必權梵 
文，然當畔與請大德往來，耳濡目染，或曾從筆授，^|^亦未可知。觀《出，二藏記集》中《貧漢禪總村異 
記》-__ :比較兩國文字同異挂精，謂梵單權無巧，或一字揣眾理，或數靑而成一義，梵昔則製文扣半 
字、滿字么分，及《滅惑論》么敕提梵吉，知劉氏於梵文必略識其大概。 

《文也雕龍•練字簡》云；「字形带複，妍鄉異體。」恥舉出「避跪異」、「巧聯遮」、「權電 
出」、「調單複」网事。聯邊巧「半文同文」，自是指賊么地柳而言•，調带袍巧字形肥權而言。所謂「串 
辛」、「單複」諸命名，正巧與《梵攘譯記》一文相參。不過梵1^音而漢1^形，處理的對象雖殊’方法‘化 
W 相通的。 

《文瓜雕龍》中《比興篇》論「興」與「比」么異，殊巧特兒；而對於比的赖別，分巧化詳。謂比任 
「喻聲」、「方貌」、「槪屯」、「譬带」林極。按佛經蕾蹈萬於譬喻 ( Ava & na ) 。如《雜臂經》、《法 
:?譬喻經》、《百句譬喻經》等臂，例不勝舉。康法遽撰《譬喻鱗巧》：「《譬喻經》者，巧足如來随畔 





义侦巧說之辭，敷满弘才識誘之要，肇物引類，轉相證據。」即此， n ! 意，《裡樂經》說喻，有顺喻、逆 
喻、現喻、非喻、先喻、後喻、先後喻、编喻，分祈精密。料劉氏必钉參酌於是。 

又《章句簡》：「宅情曰窜’信言円句。」「裁衣匠笔，儲乂小大 •，離 章合巧，調有緩急。」漢代治 
經已用此法。而印度尤重章句 ( pada ) ，所謂「眾字和合成語，眾語和合成句」。失名《法句經 序》； 
「曇鉢偈者，眾經么嬰義。藝之育法，鉢将，巧也。……偈者，結語’綱詩頌化。……此雖辭朴耐旨深， 
文約而義博。窜鉤眾經，章有本故，句巧義說。其在灭竺，始進棠巧不學法句，謂之越敍。此八始地化 
者之鴻漸，深入荐之奥藏也。」支敏度《合維膺詰經序》：「分章 斷句， 便寧類 ffl 從。」證此法梵、灌化 
用， 足見其間會通之處。 

五 

《文必•聲律篇》專論文章音樂性。言音的性質，則云；「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黃侃言飛謂平 
淸，沈謂•队濁_ 一一一一一。至於雙觀，殆謂取叫聲字 W 配雙聲、轉韻'、网一。义言「雙聲隔字而毎钟」，似近於 
八病中的傍紐病。又言「聲韻雜_^.5句而也赎」，似近於八病中的小齡病。這些即是巧梁：^來流行的四聲 
說。此說起於周顆的《體語》。切字有紐，乃模做梵音為么(髓文即梵音字母「迦」等輔音)。其後沈約 
因創紐字之圖"，&一。這種1^一字紐四聲方法的熬明，與梵語有關，世所共悉，茲不詳論"心： 

劉氏《聲律篇》又云：「是：^聲畫妍姓，寄在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顧，異音相從謂之 
和，同聲相應謂么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簿難契。屬肇易巧，選和至難。總文雛 
精，而作饋甚易。」這裡講究音律的運用。他提山「和」與「韻」二者的差別•，韻是押嚴，只是每句收聲 
的相同，故有一定；和是調聲，在使音節的合諧，故多變化。因此說「同聲相應」是「韻」 ’ 「異聲相 
從」是「和」•，「選和至難」，而「作韻甚易」。考慧皎《窩僧傳》中《經帥論》一文比較攘、梵歌講的 

^ 喀糸頤佛巧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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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藉巧 

不问，巧云：「柬阀么歌化，則結賴切成詠：凹陶之讚也，則作偈 w 和聲。」如把這段話興劉氏相印證， 
可見所謂「和體抑縣」，似是遇用梵讚轉聲的方法來論漢上詰歌的音作。我們看《山一二離記集》中所收的 
佛典，有《梵序》一卷及《轉讀法靴 I ?：滯》一卷，可姑劉氏於轉讀的注意。梵人長於音，肖靑即有 
考究靑聲的專巧學術，心"。如誦梨俱吹陀經典，便有瓦補誦法與—一穗誦化。後魏占迦夜術譯的《巧便必 
論》，記 音寶外 道巧六 — r 學 W 巧么義、常繁雜。脯法，梵韶置二 la ， 權語禪成哨配。 iF 時聲昔悠揚曲 
巧臥取態。《廚償傅》縛帥一門所記搜枝轉識的名德。如矜之帛法橋，宋之逍殼等，巧常時名乎。《雜師 
篇》編論言：「逮宋、齊之問。巧曇遷、僧辯、太傅、义富等’始殷觀嗟詠，曲意靑律。撰集異问，斟酌 
科例。存於酱法，正 w . ll 白餘聲。」可謂噓一時么盛~' 

帝於轉讀、^!法，找們看慧岐所描寫，巧的「聲徹耶帥，遠近鱗嗟」，巧的「升庵一轉，梵嚮^雲」， 
軒的「四膽欲轉，返祈遽弄」，似乎足川闯昔調遥帶将多少述鑛繞的繁腔，這遥「哨總」。尚巧一穗是 
「吟調」，教結所出《維摩沉經》端哨义卷，於暖偈短偈化煙注 U 「吟」。吟是诚詠-;或巧是用低靑 
淵而雙 較小的諷誦。《义、心》所稱：「吟詠滋味，渝於」化即「吟」之類。印値占代晋樂 W 陀兰 
聲； val - a ， 即 accent ) ： 一為向聲調 ( ud 凹 tta ) ： ■為^.•村轉训 ( anu & tta ) ，即錢钱拘銳的搞巧與 化训的 
抑靑；■為池介聲調 ( avarita } ，乃調和 L 列 -1 者的 船介祥 。此•.一帮乃就鮮榮姑化邮 VI ，视巧恪 《 g ; 鲜 •一一 
閒》切比削平 h . i 三柿轉調； ft 在飾柯問超。 余曾與印度友<， V ‘吉 ranipe 儿化討諭。據禍：這 lli •巧原為朗誦 
妖陀带典時所川，化陀時代1^後，，个樓施巧，漸1」火傳。•令掏齊、\^化，心^陀時代懸隔谨速，巧時僧化， 
當•个能愤這三聲 。他您 為陳化生之说，叫代 h 个相衔接•小场成；兮按佛所用的語 ..： n 担疗言，不可能川 
婆雛門肺經時的故梵悄來堆•个轉校娩啦=552然的鴻 h 的轉蘭佛經，八， M ~ J 剌製的新 鐵"； ：所 
W 追11 一柿^陀的 svara ， 和个、 k 、 心 一一1 仙锋训，根本 h 談不剑；；=化麼關係。劉氏所謂「聲打賊化」，成梢 
诚加•许轉的 k ' h 。 故云：「沈刚嚮巧耐獅’晚训嘗鹏-个遇。化鹏髓交化，逆鱗相比。」鹏嘘喻轉前的即轉 
时，鱗比喻幹化的赚洛。•川化•个倩巧韓調的从邮 vd ， 巡娘巧嗽則的抑描邮 V ::。化這师规端， W 能记山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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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備轉出米的—— W 為姨訪當时作題轉雜佛總跋灣么巧，巧經难化一祁新的諷誦法 - _ 。 

沈約《末蕾•謝叢述傳論》云：「欲使宮羽柳變，低昂外節，若前巧巧難，則懷頌朗馨。.簡之内， 
ku 熊盡殊•，炯^^么中’輕躬悉劫。」剔氏聲律之説’似即本此戲禪’肺錦納成「捉聲扣從謂之和」一個總 
化训。 W 对不 M 字巧，速結一起，讚起來不能調和，便沾「化避來迸，巧為疾病，亦义家之吃也」。關揚 
沈約聲搁么汽’似「振其人綱」而， J 。 吊•.八「纖栽曲變•非 win 口」，則似於八柄巧砕么說，斬，个 ttM 息 
巧。山挡胶之說，柬^需礼結殷，邮印度 k 於和巧。削氏將「齡」與「和」化出辦論’ 說边 W 巧醉姐邮 
能識大體，這卻這沈約等所小能的。 

六 

考别氏 n 從倍 祐硏討内典’东編到《一.•藏記》，巧時^叩。蒂巧 W 帝处武叫，號功。舉，乃作 《义必 
雕龍》(叫約一二十餘咸)’邮成為於解和巧之時。那時 「 J 經遽俗，棘將出化。故萬中邮少引佛家謂。 
似他 的文學理論之安排，卻述黨於佛學报韓么•，追&不容巧放的啦骑。山雕版化於佛 ，似 化卻處處衍述 
听、梵。化1^為「带迫宗恤’理卽乎！妙法兑境，本個無.一，。内此^張中闕的「迫」和印麼的薛 
捉，是一而非11。如說：「萬象既化，假名遂名。梵菩提，權韶 H 道。」又云：「一昔演法，殊課共 
解 •，一 乘数教 ’異經 w 歸 。錦；典山權，故化、料教殊邮逍起 ••解 岡山妙 ，故梵 、漠訊齡邮化 通、」 ：」追 
: :疋他 的儒得轉述論 。所 W 《义私雕祀》一诉，即 W 原逍裤端。雖然速法《淮南》，旁參許慎 " A -， W 姐盧 
探必源 ，巧衷於一，•止是化為學的根木態度。 

化們川髙瞻違鹏的眼 化主吞 學術少’化一 •祁•小村义化經過接觸父流巧灌、^後’便融轉 卽通、 之效。 
劉氏的《文、心雕龍》，正貼一絶好例 f 。 他 所科能 寫山适-巧前的躬茗’造成他那中關晴史 h 姑僖大的文 
學理論家的地位，靴不是邱龍若他的义學修辕，而巧過佛教思想的沒潤啟巧•削姐 一倘 顶軍嬰的內在 W 

终； W 巧佛巧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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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租祐巧 

素。故特為揭出，或者可作為當前中晒學術交流隙會的一穗參考。 

原載《文''心離龍研究論文選粹》 

註釋 

(- 】見徐佛觀譯本，頁八六。 

i I I ) 《文心•駕辭篇》 云；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他認為偶詞灑句是出於自然的。 

二二)《胡漢譯經音義同界記》 

(四】《高僧傳》云 .. 「祐於齊武帝永明中，奉轉入吳宣講，治定林、建初諸寺。」 

(五】見曹學佳《文心雕龍序’》，載拙蔵明本鍾惶評《文私雕龍》卷首，此《序》亦見吳興閔氏刻梅慶生音注《雕龍》 
本。 

一六)論神為一切之本，遠源於道家。如《莊子》、司馬談《六家>、《淮南子•精神訓》、巧康《養生論》。 

(屯)不具引。 

〔八)詳《弘明集》及《梁書•茹鎮傳》。 

一九】見僧祐《弘巧集》 

(十一其序云：「言神辨自然擇之。： 

一 -- 】阿比曇，即無比法，梵文 abh 互 har 3 a ， 指論部。曾太元間僧伽提婆在庙山巧違公所請，譯成四卷。慧遠有 
《阿比蟹心序》云：「其管統眾經，領其會宗，故作者 W 心為名焉。」 

M I 二《|二藏記集》收二卷。延興一 I 年，釋量權譯，劉孝捂筆受。-大正大藏經》中第二|十| 一冊中止有吉譯《方便、^> 
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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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 叉有尊法勝的《阿比墨心》 ， 本一 |百五十偈，尊者達摩多羅增一二百五十偈為十 - 品， 號曰《雜、^"》。見《二|藏 
記集 • 後出雜、^^序》。 

(-四】佛家言心，分「心」 cita 、 「如所」〔3旨坚1<3二者。、？即心之主體，、^^所即心之種種作用。 

(-五)界品「明諸法體，臥界標名」，見《俱舍論》，即今言門類。 

(-六一像《阿服曇心痒》云「始自界品，迄於問論」，凡若干偈，正是佛書論製的佳例。 

(-走)即序讚、論護之類。 

U 八)好像一 |二界」是由 tri + lo 玄二字合成。 

(-九)如《尚書大傳》孔子言「六誓可觀義，五諾可觀仁，甫刑可觀誠，洪範可觀度，禹貢可觀事，皋陶可觀治，堯 
典可觀美」，他便 W 數統之，說道「書標 t 觀‘。 

U I 十】梵語為 alarpk 助立’亦名《莊嚴論》。 

{ I I I 】如劉孝標之從曇曜受《方便心論》。 
i I II I ) 此文疑出劉氏手。 
i I |||| >《文心雕龍札記》。 

( I I 四】詳《文鏡秘度神> 天卷所載《四聲譜》。 

二 I 五】《文鏡論》引作「離」者是。 

二 I 六)見《玉镜》卷末附神琪《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 

U I 亡】參見 R •王 . <an ou=k S 置&3。 

M I 八】觀模《六書略》語。 

M I 九)即所謂聲明 ahabdavidya 。 

二二十】《大正藏》二一二冊，頁二三。 

二二 -) 《梵頃源流》，参看 S . 兵 Vi 及 P . 口 i 最 ville 之《法育義林》，頁九 I 二。 

睁苗頤佛巧文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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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I ) 《一切經音義》屯|二。 

二二二 I ) 詳黄錫凌《梵巧》，冥-七。 

二二四】相傳曹植登魚山，於岩谷間，聞誦經聲，因效之而製聲。其事見劉敬叔《異苑》、《高僧傳.經師篇》、《法 
華文句經》引《宣驗記》。又《法苑珠林》四九《巧讚篇》更演其說，謂 ，曹植 讀佛經，遂製轉七聲升 
降曲折、之警。及感魚山之唱，撰文製音，傳為後式。梵聲顆巧始此焉。 W 梵巧託始於陳思，所言雖不信，但 
佛經誦讀影餐漢詩誦法，此正-旁證。〔參看 K . P . K . Whi 立 ke 「 Tsaur 」 yr 〔曹植 ) wnci the stroduction of 
f^annbay (梵巧 ) into ohina •巧 S 04 S , 1957〕 

二二五)說本劉統粒《通證堂集》。 

二 一1 六】《滅惑論》 

二二 - vn 同前注。 

二二八】 W 「 - 」為首。 





《洛陽伽藍記》書後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後魏楊銜、之《洛暢伽藍記》五卷，又劉環撰《京師寺塔記》 十卷， 《錄》 
一卷，义釋疊宗《京師寺塔記》二卷。唐縛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九，收梁尚書兵部郎中别變奉敕撰 
《京師寺塔記》，及元魏靜都期城郡守楊街之《洛暢伽藍記》五卷。南北朝間 ，鋪揚 佛宇者 ，惟此 二書。 
别楼書久佚 ，遂 使南朝四百八十寺無從稽考。洛地則自孝文遷都，刹廟甲天下，迄永熙之那，城郭丘墟， 
事佛彌虔，而傾彌亟。 

《法苑珠林•感應緣部》每引楊書，如祟直佳境僧慧疑見間羅，注云事出《洛陽伽藍寺記》(卷 
一 百十一《利害篇》)，虎貴洛子淵事，云出《洛陽寺記錄》(卷百三二《酒肉篇》) ，崔涵 復活事 ，云 
見《洛瞩寺記》(卷百-六《送終篇》)。亦有原出楊書，如爾朱兆殺寇宜仁事 ，，而 云化《冤魂志》 ，則 
顏么推所著也。衙之雖不倭佛，然於感應事跡喜為著記，切示懲戒 世人， 蓋有微意存焉。其作史也，義例 
甚嚴，假為隱 i 趙逸(按魏另有趙逸，天水人，能文。見《魏書》卷五十二。《龍華寺 k 臺》引趙逸云： 
「此臺是中朝旗亭。」銜之權見過趙逸其人。 ) 么言，1^識史官之失。「生愚死智」，諫碑者寧毋闕德 
乎！ 「生為盜挪，死等夷、齋。秉筆妄言，華辭損實。」觀爾朱文略遺魏收金，請為其父作佳傳，故收論 
爾朱榮，1^比韋彭伊霍 ( 《北齊書》四十八《爾朱文暢傳》 ) ，可補衛、之針校么由，非無故巧然也。 

楊書多所采撫，如宋雲惠生，西行求法，自云：「惠生行紀，事多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 
紀》觉載么， W 備缺文。」此則遂錄自它書，非出自撰。其中宋雲對烏場闕主，具說周孔莊武之德。其王 
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園。」則昭然《春秋》內諸夏么旨也。 

楊書不無微言大義，欽事之外，屢有「衙之曰」， W 示勸戒，即猶《左傳》之「君子曰」也。魏擔撰 

別慶 W 頤巧巧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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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於此竊有慕焉(《北史》擔傳)。衔之亦做依么，自為論斬(如於爾朱兆 事云： 「《易》稱天道禍 
淫，鬼神福謙。1^此驗之，信為虛說。」 ) 。書中頗識豪侈。如正始寺下敬義里責「惟(張)倫最為豪 
侈，逾於邦君」(又引天水姜質亭《山賦》為證)。故稽道宣稱其「見寺宇壯麗，捐費金碧 ，王公 相競， 
侵漁百姓，乃撰《伽藍記》，言不恤蒂庶」(《廣弘明集》六)，比於夏架之失德。其旨可深長思矣 。其 
後上書論稽教之虛誕’徙為逃役偿隸離苦就樂之淵數。道宣謂所奏同於 劉晝， 廟於謗佛么次 ，俾諸 滯惑么 
間 。在護法立場，不得不爾。然寺院之濫 ，胎害滋深， 衔之閑識孤懷 ，百代 之下博得讀者之同 情也。 

又書法獨贬閣官，凡巨室出身為閣人者，必書曰閱官某某 ，如云 「閣官司空劉騰宅」(建中 寺)、 
「閑赢州刺史李仁壽」(名尼寺條)、「閱官王桃漏」(宣忠寺)。其時紀寺亦闡官所立，穂亂尤甚。蕭 
析之言，可為累歉。其辭曰：「高軒升斗，盡是闡官之磬婦•，胡子鳴巧，莫不黃門之養息。」嗚呼 ，可 W 
風矣！ 

楊氏1^中州為正統，北方詞筆，如邢、溫文采，多所稱述。於齊必曰偽齊，而於南人投奔者記載特 
詳。王肅好茗，故有水厄之識。其右北而贬南，於此一二致意焉。陽嘉橋柱，論劉潑輩么穿繫， W 其「生於 
江表，征役斬過，多非親覽，誤我後學，曰月己甚」。言下於南 t 小無藐視之必云。 

此書衔之實有自注。自顧糜巧發其例(《思適齋集》卷十四 )， 近賢頗留也析出注文 ，致 力于此者多 
家。余嘉錫列出書中敍事，謂其顧聚異聞，用資談助(《四悚提要辨證》八)。《續高僧傳》一《魏菩提 
谎支傳》附記朔城郡守楊衙之，旅節錄其《伽藍記序》，末 有云： 「名僧異端 ，紛 論間起。今採摘祥異 
者， 具从注之。」今本自序無此數句。從「具 W 注么」語觀么，書中子注么多，巧 W 概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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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禪畫索隱 


- 、巧論釋與藝術 

有人 問；® 麼是禪？我不作笞。姑瓦舉前代兩位大德的話，代我作答： 

( 1 ) 問：如何是禪？(拓溪從實師)曰：「不與白雲連。」 

( 2 ) 問：如何是禪？(新羅百岩)師曰：「古琢不為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 
跡。」曰：如何是教？曰：「貝葉收不盡。」 

這些答案與問題，從表面結構看來，好像薪不著邊。但細察它的深層 ，卻 離藏著無窮的意義。這種用 
類比、曲喻的語言，返觀古來的傳統文學裹面，有點像詩的比興。這樣的語言技巧本身已具有極高度的藝 
術性。「不與白雲連」，讀起來很像謝靈運的詩句：「白雲抱幽石」：「徒勞車馬跡」 ，有 黏像陶公的句 
子：「而無車馬喧」，分明是詩家的警句。禪家採用詩句型的語言來說明深奧的本體問題 ，擺 脫去名理上 
糾鑛不清的邏轉性的語言，單刀直入地用文學上「立片言之嘗策」的方法來啟發人們也理上的嘗智，是人 
類蛙除無明，獲得醒悟的不二法門。這種辦法可說是「致知」上的一種藝術手段。禪家本來不立文宇 ，但 
仍保存許多語錄，那些傳下來的禪偈，大部份可說是詩，表現於偶然巧花微笑的談吐、之間 ，禪 的世界 ，幾 
乎亦是詩的世界。 

禪是積極的，馬祖曾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是嚴 肅的， 我人稍一檢看《百丈清規》，便可 

巧宗巧佛巧、父樂 



明白禪僧基本要受到嚴格的拘束，觉不如後來的狂禪那樣放縱與隨便。禪的產生、傳播地區，主要在湖 
南、江西、粤北一帶的山地，禪僧與山民共同生活，所體會到的大自然是空闊、無根和自在，他們生活在 
大化之中，精神已得到無上的解放。從「禪」得到的寧靜，本身己是一種生活中藝術的享受了。南岳石頭 
禪師笞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說道；「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 
空不礙白雲飛。」道悟問：「甚麼是禪？」石頭曰：「碌辄。」問：「如何是道？」曰：「木頭。」在他 
們四週圍所接觸到的事物，一草一木，一山一石，未嘗不可 W 悟道。一彈指，一揚眉，一呵欠 ，一咳 嗽， 
無非佛性，「一悟便至佛地」。任何場合，可1^咚講幾句禪偈。飲水、挑柴，都是妙理，把他們的精神實 
體 ——佛性，離會於日常實驗生活之中，隨時隨處，得到領會，使用藝術的語言——詩偈，作為傳道的媒 
介。禪僧，可說生活在藝術裏面，處處可 W 體會到詩的意境。比方，有 人問： 

「如何是和尚利人處？」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 

「如何是西來意？」曰：「白猿抱子來青峰，蜂蝶卿花綠葉間。」 

這褲詩樣的語言藝術，便成為禪僧的日頭禪。整部《傳燈錄》，其中禪偈充斥，幾乎成為詩的淵數 
了。 

「禪」的梵言原是禪那，我在印度參觀許多禪窟，禪僧都要帖坐寂滅，在深林古洞襄，去習苦行。在 
華則可活活潑潑地運用於日常生活，巧動上都可從禪機取得親證。六祖已指 r 小：禪不是光評坐，而是要培 
養必中湛然一片化明海。中闽的禪， rj 與即-度的禪那大異其趣。加心禪倘的發谨，中顿的禪僧和詩幾平是 
分不閒的。 

宋代的詩人，不少從禪家取得•憲感。黃山巧寫的詩，巧的簡直是禪偈。 例如； 「雜侯(雖茂衡)相見 
無雜語，苦問撫山有無句。春草肥牛脫鼻繩， 视蒲野 鴨遥飛去。」第二一句的肥牛，化禪宗語錄中麗常 w 的 



「枯牛」典故二：末句則用百丈懷海禪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的故事禪家破除分別相 ，通 
「有」 道「無」都 是謗！ 所謂「满山」(讓祐禪師)的有、無句三一 ，有 與無均要打破 ，禪是 不重比量而用 
現量的。 

我的好友已故戴密微教授 (pa 已口 em 京 vine ) 嘗注譯《臨濟語錄》，又選譯中、日一些名人死前的詩， 
:^禪僧佔最多數。第一首為僧肇(一一一屯四—四一四)的詩，名句有：「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他譯 
成 法文： 

Lors < qco 吕口 f 而 to wf > f > roo 了 orw U 一 tfmo 己 co > 

cowo 『 woommof>oc 『 cl^owf>itoIMO<OIUCiof> 『 imtomf>w- 

( 見、0^2^4 c */ z /30 /*s /o wor 、、 巧‘ 1 w ) 

這 是多麼 美麗的 句子！ 這樣看來，死，亦可被理解為生活上-種藝術的形態。 

他 指出中國思想的特質’在緊摇現實，返回即時的直覺。在 中國， 「抽象」與「系統」幾乎全為具體 
的直覺所代替。又云：「此種思想使吾人(歐洲)感覺困惑。他認為：但假如有一人加1^品嘗，便完全覺 
得抽象理論之無味。」 ( L 2 ZJ . S - Ay /、 P .80) 哲理與詩的密切聯繫形成禪家吸引人的特殊力量’ 
這種神秘的象徵的由直覺所演出的詩樣語言，隱藏着深度思想，與其說是宗教的，不如說是藝術的，更為 
合適。 

生死問題在佛家看來是人間一大事。死是解脫。 

禪學家認為禪不是用分別識的智慧可 W 瞭解的(如齡木大 拙)， 他們太著重禪的公案 ，其實 ，如 果對 
詩的語言藝術沒有深透的理解，死抱「公 案」， 不免亦隔一塵。禪的「頓悟」 ，主 要教育目的在使人開 
黎，讀許多書的人，未必真能開敎。黃龍(寺)晦堂師對山谷引論語「吾無隱乎爾」一句請其解說。山谷 

巧请巧伟^樂 



註精再 111， 他都不滿意。時秋香滿院，晦堂點出：汝聞到木碼香否？山谷至此方纔了悟，因為得到了親 
證，有切實的感受。禪遥是要親證的。由比興得到的初步了悟，與詩的伎俩何異！明代許多理學家每每借 
用禪家「當下即是」的老套來顯示日用的道理。禪的意識更深入民間，由於歷代的禪師把道理與生活打成 
一片，許多「口頭禪」便習用於一般的俗語襄面，宋1^後的社會浸潤於禪的教化愈深‘而不自覺，許多日用 
俗語往往出於禪門，久而不自知，從語言學上有需要重新去省察的。害家有時亦可運用禪理去建立他的構 
圖方案。禪的語言上的「取譬」所具備的藝術技巧，只寫景而不必說理 ，玄 理自在其中。這樣 ，禪 已成為 
一把美麗的切玉刀，而可切得到因人不同的充分利用；它和各種藝術結下良好姻緣 ，越 來越是分不開的。 

- 1、江西禪門燈統之傳繁 

八大山人是一位禪僧，又是大畫家，他在皇面的題句，一向臥艱觸著名，由於他使用許多禪門 典故， 
所从不易讀情，本文便試從這一方雨加 W 探索。試先考述他的禪學淵源。 

從饒宇朴的《个山小像跋》 内； 「化子現比丘身。癸巳，遂得正法於昏師耕俺老人••諸方銷藉 ，义 W 
為隙山有後矣。」一段彌美八大山人的文字，證知八大早年在弘敏門 f 得到禪林推許的情形。他是在順治 
五年戍子 ( 一六四八)出家，至1年癸。，始販依地敏的門‘^，法名傳紫，號刃庵。山於他的輿猛精遊， 
竟能「豎拂稱宗師」，博得「禪林拔萃之器」的稱譽。闕於弘敏的事跡’《五燈全書》卷百1六小傳云： 

典都奉新頭階穎學；5^敏禪師，宜豐陳氏子。……參博山閣’入侍寮。……隨往浙主大慈，掌記 
室……復自武林還藏山師，為第一座，閣叩 W 偈。……是冬，閣涅藥……頭.陀開法。 

另據超永《續燈存稿》卷百十六_^-所載： 









建州松溪弘恩(瑞昌王氏)投博山來’落袭，次參淚山闇。末注：「雪關閣洞。」 

信州赢山成蠻(饒州余氏子)投博山閣。末注：「雪關閣關(祠)。」 

共都奉新敏(宜豐陳氏)參博山閣。末注：「雪閣則。」 

從上列記述看來，弘敏|二人都嘗參過雪闕聞，所1^注稱：「雪闇刷。」雪關的事跡如下： 

信州赢山雪關閣禪師，上饒傅氏子。……依景德寺傅公和尚出家。一日，見壇經「火燒海底 
句’疑之。乃參博山來’來令究船子藏身公案，急切提撕。 . 六載’大徹源底’開法漏山 I 一。 


《正源略集》云：「壽昌經禪師法關四人，首為信州獻山雪關闇： 
弘敏同參二人，茲列其世系如次： 


是雪關閣與博山來為同輩， 


雪關閣 

康山忠—壽昌慧經—博山元來 ^I 


—松溪弘恩 
Y 凉山成戀 


王千四世 =1十五世 王十六世 


_^奉新弘敏 


王十七世 


.傳祭 

饒宇朴 

王十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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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文餐巧巧 

膊山元來本住於豐邑(今上饒)，博山么能侍寺歷三十六年，著作甚多，其《博山參禪警語》一書， 
極為風行，遠及日、韓等地，宗風大震於天下。此書日本除譯文外’又有守中編《博山禪警語鞭影錄》五 
卷。个山出弘敏門下，在當時被許為「博山有後」，可想見其禪學湛深，否則何來此「藉藉」之美名？ 

本文後面將從八大使用的各種名號，來闕測他的命名在禪學上的根據。 

三、 八大前後期名號解說 

(一)說雜、雜年、强屋與个山 

八大何 W 自稱為驢？又屢用「驅年」一詞，自來有許多說法。有人牽涉到「茸」字，像啟功的新說， 
他認為「茸」蓋「驢」的俗字^一。這一說頗為人所採用。但查間爾梅的《白寶山人集》，他自號曰白茸山 
人，事實上和驢沒有一姑關係。韋字見《集韻》，原訓大耳，不必拉上驢字。 

在禪宗語錄裏面，驢字的使用很普遍，有它的特別涵義，列舉如次： 

南泉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問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化時 
會取，尚不得一箇半馈。他憑麼驢年去 

注引福州長慶(大安)云；「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箇。」八大自稱「个」，亦取自禪偈，「驅年」 
二字，似南泉初使用之，此事亦見《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頌》「魯祖面壁」條。 

趙州 從给與文遠論義。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円；「我是驢胃。」師曰； 
「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巧在彼中過夏。」師曰； 
「把將果^^來一丸】。」 

景岑 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 



w 


人不貪 此意如何？」帥曰：「耍騎即上，要下即主。」按景岑即南泉法禍。 

楊岐 《語錄》(勘辨)••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堂中來。」師云：「聖僧道甚麼？」僧 
近前不審。 師曰； 「柬家作驢，西家作馬。」 僧云； 「過在甚麼處？」師玄：「萬里崖州，_ :。」 

臨濟 《語錄》云••一 口，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驅鳴。師云： 
「這賊21」 

義玄臨終語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言誌，端坐而逝二 

曹山本寂撫州語錄：師又問(德上 座)；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 
應底道理？」德曰；「如驅臟井。」師曰；「道則大殺。道只道得八成。」德曰：「和尚又如何？」師 

曰：「如井親驅《-阳 ) 。」 

西睦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無語一一一也一。 
(西睦為趙州謗法關) 

楊岐 《方會語錄》，自術(述)真讚，「似驅非驅，似馬非馬。础哉楊岐，牽舉拽把。」「拾驢又 
無尾，喚牛又無角。進前不移步，退後敢收腳……」 

師遠常德縣山廓庵師遠師，上堂舉楊岐一二腳驅子話。乃召大眾……，更聽一頌：「111腳驢子弄蹄 
行，直遽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閒不澈，水流澗下太忙生。」……師有《十牛圖並頌》行於世"一 i (師為 
大隨淨禪師法關)。 

雲門匡真 庵錄；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佛前裝香佛後合掌。……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姑 
卻露柱。學云••露柱豈干他事？師云••驢年會麼三^?」師曰••者野狐精一一一家村裏壤，復云東來不？是爾 
道飯是自己。僧云••是。師曰••驢年夢見一二家村襄漢。 

師有時云：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 便問： 「作麼生是真空？師云：還開鐘琴麼？僧云••此是鐘 
聲。師云：驢年夢見麼三 i ? 師云：「古人是甚麼眼目？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驅年會麼？僧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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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累學 

舉無情說法，忽聞鐘聲云••釋迦老子說法也。舉起挂杖問僧，者箇是甚麼？僧云••挂杖子。師云••驅 
年夢見二一+: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躲躲，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 
即易，出亦大難。」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萝見灌溪？」曰：「某甲話 
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 
事」。師喝：「逐隊喫飯漢"一一 ^。」 

從上引各家資料，可1$瞭解到南泉是最先言及「鶏年」的一人，1^後雲門屢屢襲用。《文偃語錄》 
中凡數見。亦有和尚自稱為驅，毫無顧忌 地道： 「我是一頭驢。」乃出自南泉弟子趙州從謗。他與文 
遠那一段精闢的對話，開了後來許多話頭， zi 後臨濟臨終有瞎驅么稱，趙州法禍西睦亦言和尚是一頭 
驅，至於楊岐復有「一二腳驢」么目。《碧靡錄》卷韦十九言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巧？投子云 
「是！」……篇言及細言，皆歸第一義，是否？投子云；「是！」僧另：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投子便 
打。……頌云：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話，百 
川倒流鬧滞滞。其說 明云： 「……又道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這便是弄潮處。這僧做畫化俩，依前死在 
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畢竟遥落潮中死。雪寅出，這僧云：「忽然話」，便與掀倒禪信，投子也須倒 
退 111 千里 二三： ……」可見喚和尚為一頭驢，在禪門中已是司空見惜的事情。宋靈蜂克文禪師嘗垂一足， 
復收足，喝一喝曰：「佛手驅腳。」……問：「江西佛手驅腳接人，和尚如何接人？」 師曰； 「舶魚上竹 
竿。」向來指江西禪客為「佛乎驅腳」。驢字泛用之廣，可見一斑。八大自稱「沒毛驅」。又在 d 已閨八 
月繪的「瓜片圓」上題句云；「驅年瓜熟為期。」說者每每誤認裘面有反清復明的含意。試看傳紫前輩截 
曆間紹興雲門圓證(三十六世)亦曾說過：「諸人者還解笑，一切不曾欠少：若也更問如何，驢年與也末 
了三-二】。」這時遽是大明的天 F 。 今知「驢年」是禪家的慣語，則不必去多作推測了。 

八大在題款印章上大量使用「驢」字，如；铃「灌」字印，署「驢」屋、鷄屋驢，1^及人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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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驢屋」、「人屋」之別，原出自黃藥的偈語。考《黃藥斷隙禪師宛陵錄》 云； 

(裴相公休)問：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方••諾佛體圓，更無增滅，流 
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困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祇 
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骗屋，入人屋，拾人身，至夭身，乃 
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 从有別 •，本 源之性，何得 有別三 + S ? 

從本源看來，原是一體，若妄生分別，則驢屋、人短 W 至佛尾，都是取捣么處。 W 前王方宇兄邮円 
引用《雍正御定語錄》臥說「驅屋」^_5,不知它的遠源是山於騰敢向後來做了皇帝的小沙彌加 W 批頰的 
斷際禪師么名言。陳鼎《八大山人傳》云；「既而自摩其頂曰••吾為僧矣，何可不 W 驢名？遂更號曰个山 
驅。」這牲一話一點也沒有錯。黃 裴說； 「捨驢屋，入人屋」，八大拿來作為名號，是很有趣地加 W 活用。 

許多人對八大之大量採用「驢」字來作名字，有穗種不同的誤解。甚至說他「自稱為驅、驢漢、驢 
屋，驢屋驅奇事，一鼓作氣做下如此釋教中人不可能做的事」(葉葉語)。又有人推斷他强巧了，遥俗 W 
後，方總取「驢」字來命名，放下架黨，返回世俗，不惜自我挖苦，自己承韶「矜黯技窮」。這些都是不 
明白「鶏」字在禪門的意義，而浅之乎來看八大了。其實，八大後期雖然遥俗，採用驅宇命名，仍然是要 
保存「僧」號，實際止「驢」正是他還俗而不願放棄禪門燈統的一個標記。雕屋、人屋，本是一體，為僧 
為人，名號雖殊，而佛性則一。 

至若「个山」么个，亦取諸禪理，洪州雲居道膺禪師，洞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塌山 
來。」山曰(按：^下皆指洞山良價)：「那箇山填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俸麼則國内 
總被閣黎占卻。」 師曰； 「不然。」山曰：「廬麼則不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 
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 

@尔晒巧巧义樂 




£5 。」可見「个山」一名乃從洞山而來。又黃裴說；「个个是佛」，「顆顆皆圓」。故知个山小像中 
蔡受題語所謂「个為圓中一點」，亦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意思。八大詩句如「个个指月餅子」， 
「个个」一語，禪語中亦復層出不窮，試枯一例：寶峰克文禪師坐夏大 撫山： 

(僧)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渡之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剥地， 
祇有真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您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豐面前撞墟。」……僧提起坐具’曰：爭 
奈這箇何？」師便喝(二 i。 

「个个」與「个」，指甚麼便是甚麼，圓通無礙，禪屯如此，佛性亦如此。 

( 二 ) 八乂二與哭笑問題 

个山讀到《八大人覺經》一書，在壬申年(康熙二一 一年，一六九二)寫出下面題識： 

經者，徑也。何處現此《八大人觉經》？山人陶「八」，八遇之已。壬申五月。 

這段文字，已有許多人討論過。《八大人覺經》後漢安世高譯。《開元標教錄》：云「見寶唱錄」， 
即指梁寶唱么書。知唐1^前其書己通行。《八大人覺經》不特趙子昂書寫之，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雪庵 
亦為其弟子惠口書之。萬曆辛卯包權芳金山鑛石1^廣其傳。達觀可道人跋云：「此經凡一二百屯十一字，言 
簡 U 豐，遮照精深，有而能無，無而能有，能得一覺，□夢頓醒，況能八覺者乎？」此石刻在嘉興東塔 
寺，可見是經自元^來諷誦的普遍。八大跋語云： 「山 人陶八。」「八」是佛門一個重要法數，梵文 
「八」稱>心一 aka ’ 如八正道、八解脫、八闕鑛、八世法、八部眾臥至八不中道等等，山人深通禪理，他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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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陶醉在「八」的法數裏面，深刻地體會到「八」的意義，陶字用為動詞 ，有 「喜」的意思。《龐雅 • 

驚言》：「陶，喜也 . 。」故云：科「八遇之」。在八大的畫中多題署「甲子年」(即康熙二一二年， 

一六八四)的作品，已見到「八大」的名字，可見壬申1^前八載，他己使用這「八大山人」這一個題 

款：一九一。 

張庚在《清畫徵錄》說：「或曰山人固高僧，嘗持八大人覺經，因 W 為號。余每見山人書畫，款題 
『八大一二字，必聯綴其畫，山人二字亦然，類哭么笑之，於意蓋有在也。」一般論者都從張庚此說八大 
二字類哭之笑么而加从猜度，1^為是出於亡國之思。這是用俗誦來解說的。但我們看禪家語錄，屢屢道及 
哭與笑二事，可 W 進一步從「道誦」有關方面來加臥觀察，試舉一二例： 

(1) 百丈侍馬祖行次，見群野鴨飛過。祖曰：是當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生也，師曰••飛 
過玉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卻歸侍者寮，哀哀大哭， 
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 
痛不澈。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 
哭，告和尚與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 
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卻笑？」師曰••適來哭，如今 si 。 …… 

(2) 南泉圓寂，院主問(宣州刺史陸互大夫)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 
哭。」院主無計，長慶 代云； 「合笑不合哭"=一：。」 

《圍悟碧嚴錄》卷十二「麻一一一斤」 偈：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哭不合笑」，其說 明云： 

因思長慶、陸夫欠解道合笑不合装。若論他頌，只 頭上王 句’一時頌了。我且問爾：都盧只是箇 
麻一二斤。雪寶邻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或殺，所切如此。 

陸互大夫作宣州觀察使，參南泉，泉違化，互聞喪入寺下祭，卻呵呵大笑。院主看，先師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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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有師資之義’何不装？大夫舌：道得即哭。悅主無語。互大足看••蒼天蒼夭，先師去世遠 
矣。後來長慶聞一瓦：大夫合笑不合哭。雪寶借此意大鋼道••爾若作這般情解 ，正好 笑莫癸 (_ 三一。 

陸互事亦詳《嵩松老人評唱》第九十一則「南泉牡丹」條。 

「八 大」二字聯書，看來慷「哭」亦像「笑」，你儘管說他「合笑不合哭」也好，要他哭而不笑也 
好，橫豎都盧只是個「麻 S 斤」；二二】，又何必費去許多文字上的葛藤！ 一般從世俗觀點來尚論八大的身 
世 ，必欲涉及他的亡國的情緒，雖然他有時亦铃上「西江戈踢王孫」之印，-往未能忘情於故國••但他早 
已悟到「麻一二斤」的禪家妙誦。「適來哭，如今笑」，本是百丈祖師的 警語， 正巧耐人存細 玩味！ 他在钥 
亦堂座上「忽痛哭忽大笑竟日」，我認為是一種頓悟後的必 理變態 ，並非精神錯亂。 

哭笑由他，出世、入化，只是分別相，乃由比量觀、之，若從八不中道來看 ，何 有穗種分別？他的「陶 
八 ， W 八遇之。」正說明他己能夠了解道請的深度。 八大在 胡亦堂處俾狂 W 後，卻很正常，照樣寫畫咚 
詩， 後來石濤還說他登山如飛。所1^，不必像高居翰教授的說法，硬說他有窩度精神病。 

附說「一^頰」與庵」 

八大另外 有一印 ，文曰「製顧」。「頗」的觀念，在禪家亦很是常見，唐輝寶通號曰大颠，他上堂 
說；「學道人須識自家本也，將也相示，方可見道。」 

「馨」 有特別意義 ，尤 其是出於洞山的遺教。臨濟宗寶峰克文禪帥上 堂說； 「你擬不愛見洞山 ，實索 
又在洞山^^>裏。擬協睡化，把鼻上一擊，巧見眼孔定動，又不梢識也 ，不要 你識洞山’似識得自 I 」化 
得 〔一二 S 。」 

龍敏的師父雪關闇上堂，説：「山僧逍趙州禪如神廓袭截擊千應，萬學萬靈，初不曾安排吉凶， 
使人規避禍福也；」可見載的含意，並不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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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紫署名的畫 ffl 上，亦用「巧庵」一印。劉慟城《題个山象贊》巧云； 「 o 对顏庵」，即指此號。 
寶峰克文禪師條云：「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只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 一斬新，使扔性 命不合 ’見聞 
俱紙，__一5……」洞山延法關初問雪峰，開法上藍院，僧 問； 「如何是上藍無巧劍 -i ?」巧的運用是洞宗 
的不二法門。《碧巖錄》中對於此義，甚多發揮，如云「金剛賣劍當頭截」「若向此劍刃 t 行 
得」 S 化】，今不詳述。 

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稿 

四 、八 大繪畫構圖與臨濟营洞法門 

八大山人繪畫構鬧的奇鹏而縷密，已成為一般寫意薰家追求的對象。李苦禪曾說，他「一生最佩服八 
大的章法」。其「意境空闊」，「繪物配景，全不自畫中成么，而從憲外化么」。 义云： 「在構闕的疏密 
安排方面，八大乃大疏么中有小密，大密么中有小疏。」其「嚴謠則不只體現在畫面總的氣勢和分章布 
白中，至如一誠一劃也作到位置得當，動勢有序」。苦禪一生致力八大筆墨，工力深至，故有一針見血 
么論。但他談八大章 法說； 「究其淵源，當是南宋馬、夏遺範。」則似乎遥未能探驢得珠，撃中要害。八 
大自少深契禪機，早得正法於耕庵，而耕庵為鲁洞宗博山元來的嬌裔，故八大於臨濟、洞山么奧旨，了然 
於胸。觀黃安平所繪个山小像。八大自題有一 則云： 「生在曹洞臨濟有，穿過臨濟常洞有。洞嘗臨濟賄俱 
非，贏赢然若喪家之狗。遂識得此人麼？羅漢道底？」「道底」也者，意思是指「說甚麼」？多說己是太 
過饒舌了，待來痛打一頓呢。(黃裴對大愚語)八大對臨濟、曹洞都參過。禪門掌故中，有人問定上座， 
「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 底！」 八大在署名个山時期 ，久 己濡吻於禪河深處。我想他把臨濟的賓主句、 
萬洞的五位義這些妙誦，儘量用於寫畫立，所 W 在構圖布局，能夠別開生面。 

巧 眾巧佛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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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巧爭 

這是怎樣講呢？先談賓主，(鎮州)義玄示眾： 

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 . 如有真正學 

人，便喝先枯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 上 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 

前人不肯放下，此是青育之病，不堪醫治。-唉作「賓」看「主」。 

或是善知識’不枯出物’只隨學人問處即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 

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挑向.坑襄。學人言：大好善知識。 

知識即云：础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 

或有學人，披抓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咖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 
「賓」看「賓」。 

義玄這四種方式，目的是在「辨魔揀異」，使人能知邪正。在境上裝模作樣，不肯放 F 的是 Z ^賓作 
主•，其病裝深•，雖不 巧出物 ，但仍放不下的是切主作寶•，己能辨得甚麼是境，放得 F ， 但不辨好與壞的， 
是從主中認主•，最下的是既放不下身著伽鎖，再加上一重柳鎖，這是賓上加賓。臨濟的賓主分別，歷然明 
白，所政義玄說：「未容擬議主賓分」，是不許強作擬議來分別主賓的！ 

至於聲洞五位，據曹山本寂禪師之說，要旨如下： 

正位-空界本來無物。(「無中有路隔塵埃」) 

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 

正中偏^背理就事。(如「王更初夜月明前」) 

偏中正——舍事入理。(「休更迷頭猶認影」) 




兼(帶)中正-冥應眾緣，不堅緒有。(「兩刃交鋒不須避」) 

若切君臣作譬，則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若臣道合是兼帶。 

綜觀二者所說，萬種萬般不離這個真理「不二」的法門。臨濟賓主句為消極義，曹洞五位是積極義。 
要在破除裝模作樣，免滯於境，祗色、空、之界，料達到事理合一。个山從這一理路悟入來作畫 ，便 有一番 
解脫俗縛，尤1^布局更表現衔超脫迴繩、與眾不同。他的構圖法；有時周邊寫滿而在中間留空白，有時相 
反地中間實而四周虛。有時偏於左或右而一邊全作空白，有時上虛下實，上方只寫寥寥歡筆 柳條， 下耐作 
繁柯怪石棲禽，為其重也所在•，有時上方濃密而下疏檐，上科濃墨寫竹葉，下方芭蕉淺設色，為強烈之對 
比。他又最擅為呼應么術，巨幅直軸，魚鳥上下相對相依時，必俯仰照顧，神態自足，宛如賓主相見，無 
不盡歡。 

畫冊頁、廟面，往往偏於一角，空處則1^題句補足、之，或上面濃葉繁柯、贩石棲鳥，其下全留虛白。 
或上方偏隅處怪石麟峭，下方留空，綴 科游魚 一二兩。他總是喜歡側重一邊 ，強調 重也在左右或上下， W 不 
平衡處見平衡，恰是符合偏中正，正中偏，及正中兼帶的原理。 

我認為个山採用禪理作為構圖的不二法門，有四個要點••一是切虛實濃淡表現空、色異相之辨，二是 
1^左右、疏密顯呈偏正變化之美，來安頓整幅畫的重也，一二是從上下、前後呼應政盡畫中兼帶之妙，四是 
1^筆墨之輕重、繁簡，作開闡排暴之勢，構成「境」和「人」的互相滲透。最緊要是兼中正，務使冥會眾 
緣，使整幅畫渾然一體，這是最高造詣的境界。他的友契南昌釋機質贈八大詩 偈云； 「梵音撇在千峰外， 
拍手術掌會捏怪，識破乾坤閣襄闇。光明水鎮通一一一界。」闇字是吃緊語。《論語•鄉黨》 孔注； 「闇闇， 
中正貌」。《說文》訓闇為「和悅而静」，表示在爭論中取得和諧。乾坤的奥妙即在暗裹的闡 ，從 黑漆的 
墨團中拓開畫的新境界 si ， 從偏 正中取得和諧，從賓主獲得調協，非於禪理深造自得，不易獲有這樣的 
成果 ，我故 謂八大的構圖法不是一般畫人所循的途徑，而是出自「教外別傳」，這並非穿整附會，而是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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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巧 

理成章的。 

个山早年題畫的詩句 ，尚 有些「食古不化」，據用禪典而令人感覺生硬，徘徊於臨濟語錄之間，仍是 
未敢「抛向坑裏」而「抵死不肯放」的 ••慷 《故宮傳紫寫生 冊》： 「尿天尿床無所說」 S 一 ：臨濟曾對洛 
滿交談，浦 說； 「與麼則萬種千般也。」 師曰： 「厨尿見解」。我說个山用「尿天尿床」的句强’豈是怕 
人說他不懂「厨尿見解」的道理麼？陳文希所藏「个山雜栅」題句 有云； 「欲把問西飛 ，黯 鶴秦州離。」 
這11句一向未明。後來我看《五燈會元》 十一， 「臨濟法闕、虎豁庵主」 條云； 

師曰：得您麼無賓主？曰： 「猶要第二喝在。」師便喝。有 僧問： 「和尚何廬人事(氏)？」師 
曰： 「騰西人。」 曰： 「承聞帷西 出職鴻 ，是否？」 師曰： 「是。」 曰： 「和尚莫不是否？」師 
便作嫣端聲。僧曰：「好箇嫣鹏。」師便打。 

方知「鶴鶴秦州離」句本事即出此 ，這 些地方，具見个山熟悉禪典「穿過臨濟」的深度。 

上面引臨濟説：「或有學人在一箇清淨境。」他常常說：「佛者也清淨是••法者也光明是：道者處處 
無礙淨光是。」佛瓜是一片 清淨， 一幅畫莫重要於能寫出一個清淨境。我們看八大題句，時時不忘這個 
「淨」字 ，如； 

淨雲四二一里，秋高為森爽。 

微雲點缀之，天月偶然淨。 

寫此工部「深紅淨綺羅」時也。 

他論畫主「淨」，正因為淨是作薰的第一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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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用「驢」字署名 ，近人 考證，引起許多誤會，我已經有所辨正，記得臨满義玄臨終 時說； 「誰知 
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驅邊滅卻。」言訖而逝。 

義玄自稱曰「瞎驢」。他向驢邊入滅，完成他的「自我涅架」。驢的含義，深遠可見。八火 W 驢自 
許，處處不忘臨濟教義，這亦是一箇不能否認的例證。 

原載 《故 宮文物 月刊》 九七期八大山人專轉下 


註釋 

(-) 《五燈會元》卷五(標點本)， 頁二六 0。 

二 I ) 《五煙會元> 卷|二’頁 I |二1。 

(111 ) 《會元》卷九，頁 五二二 I 。 

(四) 《市字續藏》第-四 0 冊。 

(五) 『正源略集》卷三，頁-六 0。 

一六)《击字藏》冊- 四五， 頁-五 AJ 。 

(古】《啟巧叢稿》，頁三 -1 1。 

(八】《會元》，頁-六八，中華標準點本，下同。 
(九】《會元》，頁二 0 二1。 

(十)《會元》，頁二 0 八。 

(十 -) 《方會語錄》、《大正》四七冊，頁六四五。 

§巧頤佛學丈樂 


醜文 獲佛巧 

U 二】《大正》冊四亡，頁五 ollr 
(- 三】《會元》，頁六四九。 

(-四】《大正》冊四七，頁五 I |七。 

U 五】《會元> ’頁二四六。 

一-六)《大正》-九九四，冊四 4 J ， 頁六四八。 

U 亡)《會元》，頁 -1111 1五。 

(-八)《大正》-九八八，冊四4^，錄上，頁五四 
U 九)又見《會元》文偃，頁九 S - 。 

U I 十】同上錄中，頁五五四。 

二 I - 】《會元》，頁九|二三。 . 

二 III 】《大正》四八，頁二|二六。 

二 II 二一《續燈存窠》十 - 。 

M I 四)《大正》四八《黄冀宛陵錄》，頁三八六。 

( I I 五】《八大山人論集》上册，頁二一五 I 1。 

(- I 六】《會元》，貢 t 九四。 

二 I-V ) 《會元》，頁一 - 0 四。 

二 I 八)詳《兩浙金有志》卷十四。 

( 二九)參看鍾銀蘭、朱化初《閥於八大山人名號、之由來> 
二二十)《會兀> 1 二 ’頁二-10。 

二二 - 】《會元》四，頁 m 六。 

二二二)《大正》四八，頁-五一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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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 || ) 「都盧」二字猶言「統統也」。與「都來」義同，參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 ，頁三 六六。 
二 二四)《會元> 十亡’頁 - I I 五。 

二二五】《正源略集》|二，頁-六 0。 

二吴)《會元> ’頁 I I 丐 

二 I |- V > ) 《會元》-四，頁八四九。 

二二八)《大正》冊四八，頁二二 - 。 

〔三九)四上，頁二二 I 1。 

(四十)參拙作《固庵文錄》，頁三一二八。 

(四 - 】臨巧定上座對雪峰說：「若不是這個老漢，坚殺這尿床兒子。」 


璧一^頤係巧文巧 






「个山小像」之「新吳」與饒宇朴題語 

《文物》一九八六年第八期刊出汪世清先生《再論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一文，其中引用南昌青雲譜 
所藏的个山小像自跋，字作章草。有一段 文云； 

此贊……容安老人復書於新□之獅山。 

在地名「新」字下留一空格，不辨為何字。同年十一月二十 S 至二和八日，在南昌舉行八大山人書畫 
藝術學術討論會，余被邀參加，與汪先生同往參觀，該像懸於大 應中央 ，多年渴思一睹原跡，現得親手摩 
擎，欣慰無極。因共同辨認，余謂化是「新吳」，汪先生疑莫能決。頓檢《百丈清規》內「百丈忌」條 
云： 

屬馬祖聞化江西，法席之盛……道過新吳’憩止車輪峰下。 

《宋窩僧傳》卷 h 有《新吳百丈山懷海傳》云： 

後檀信請居新吳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 

《五燈會元》卷 111 《懷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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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的居處，岩酱峻極’故號百丈(頁一王一)。 

懷海事跡，詳《全唐文》四百四十六間縣陳飄撰《唐洪州百丈山故馈海禪師塔銘》。趙之謙纂光緒 
《江西通志》卷五十；「百丈山在奉新縣西一百四十里 ，媽 水倒出，飛下千尺，西北勢出群山，又名大雄 
山。……唐宣宗嘗潛遊至此，距山 ffi 南里許有駐禪山，一名車輪峰，宣宗迎回驻禪於此。」宣宗有句云： 
「大雄真跡枕危證，梵宇腐樓聲萬般。日月每從肩 h 過，山河長在掌中看。」庸時馬祖即巧此處弘法， 
懷海為馬祖門下首座，其制定《百丈清規》’書名百支，即指百丈山。大雄山、串輪峰，皆在此山範鬧之 
內。故後人為之語曰：「大雄創寺，百丈開田 -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八洪州 ，管 縣古，其一為 
新吳。百丈懦海么時，新吳正是洪州所屬之一縣。《晉書地理志》新吳屬豫章郡，明 W 後為南昌府么奉新 
將。个山跋稱「新吳之獅山」，蓋用舊時地名。《江西通志》五十：「登高山在奉新縣治北百餘步，一名 
龍山，又名獅山。其廳平坦。」獅山當指此。 

何1^名曰「新吳」？考晉有新吳縣侯塗欽。劉宋有新吳縣侯劉韶 ( 《宋書-江夏王傳》 ) ，新吳縣子 
秦立(《宋書•順帝紀》)，南齊有新吳縣男左興盛(《南齊書•王敬則傳》 } ，新吳縣侯蕭景先(《南 
齊書》本傳)，俱詳《江西通志•封誘表》。《元和志》云：「新吳縣，後漢靈帝中平中，分海昏縣置。 
隋開皇九年省入建昌。武德五年又置。舊隸楚，今新屬吳，故曰新吳。」蓋指三國之 吳地， 此即其命名之 
由。 

由上考證，新下不應留空一字，當是「新吳」，毫無疑問。 

八大版依弘敏門下，於洞宗為三十八世。其題畫詩每每引用馬祖故實，如「一口吸盡西江水」語 ，即 
用過11次，一見今在臺灣之傳繁冊，一見在北京故宮之雜畫冊。這一句話在禪林已成陳腔艦調，大家皆耳 
熟能詳。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一口吸盡西江水，甲乙丙 ‘7庚戊己，帅峭吨！爆囉哩 ，一 r 」耿延樓序 

食尔巧请巧史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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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果語錄》謂；「吸盡西江水，亦無非此音」是也。吾人遊慮山 ，在 九江附近便可發見馬祖山一地名。 
馬祖門下鼎盛，弟子八十四人。廬山之有巧牛嶺，當亦與禪門有關。百丈法禍漓山靈祐，上堂云：老僧百 
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巧牛。惟微云：成一頭水粘牛去也。南泉亦云：山下作一頭水枯牛。不煩多舉。粘嶺 
之牺，義必有取於是。八大所處之環境，自五代切來成為禪宗聖地，故受禪宗教育、之薰陶特深 ，總 不是偶 
然的事！ 

江西人民出版社印行《八大山人研究》，附錄一為饒宇朴題个山小 像軸， 末段標點飢句 有誤， 應如下 
讀： 

唤！巧巧(飯)’火種刀啡。有先德避頭邊事，在瓷裏何曾失卻！予且喜園倍老漢，卿艰點地矣。 
這段寥寥數句，卻用許多禪宗典故，需要加 W 說明： 

栽田博飯北宋楊傑元祐一二年題楊岐《會老語錄》 云： 「楊岐會老跨一二腳驅 ，入 水牺牛 隊中， 拽把牽 
舉， 『種田博飯』 ，橫 吹玉笛，鲍吞栗蒲。四十年來，叢林 切為奇 特。」題句••的「栽田馈飯」，即 是， 
「種田博飯」。博字寫作情。《萬松語錄》亦云：「爭如我這裹種田博飯吃二二！」 

火種刀耕南岳玄泰禪師，與賞休、齊己為友。嘗1^衡山多被山民斬化燒蕾。乃作《蕾山謠》 云： 
「蕾 山兒！ 香 山兄！ 無所知。年年祈斷青山帽。芝术失根茹草肥。年年祈罷化再组。下秋終是難復 

初 . 」火穗刀耕是蕾民生活，禪家居山上蘭若，與山民日夕相處，故借用其語。 

缓頭出黃裴與其徒臨濟義玄故事。「裴問••攫化何處？(義玄)師曰：有一人將去也。裴豎起纏曰：祇這 
個天 -h 人巧攝不起。師就 手擎得，聲起曰：為甚麼卻在某甲手襄？……師曰：諸方火葬，我這衷活埋 S 】 。 」 
义汝州廣慧真禪師嘗往風穴作園頭。(穴)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枚爬鑽子^:」《類 篇》， 
「砍框，泄 水器。又虛嚴切，馨屬。此當指繁。《臨濟語錄》馬防 序云； 「嫂頭 晰地， 幾被活蝴。」其後 





《涧山語錄》亦云：「放下獲頭作麼生？」所謂「先德纏頭遽事」，即用臨濟典故。 

瓷裹洛浦山元安師作禮’辭去。明日臨濟睹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觸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 
不知向誰家盡鷄裘淹殺」簡與錐一字，見《類篇》。 

腳跟(雲門文偃師)上堂：要識祖師麼？1^巧杖指曰；机師在你頭上轉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 
腳跟下 " A -。 (寶峰克义師)曰；「何不腳跟 F 驚取。僧 W 坐具一拂。師曰••爭索腳跟 U . 何？」《楊岐語 
錄》；「總在諸人腳跟下。」「腳跟下」亦禪家常語。可見饒氏亦沐禪門教化，故侈用禪語1^題八大小 
像，因為同是弘敏的門 f 。 「圍悟老漢」者，宗成都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建炎初入對，賜圍悟禪師。有 
人問：「此回不是夢，黃箇到廬山。帥曰；窩著眼」其示眾曰：「一言截斷，聖消聲 。：劍 當頭， 
橫屍萬里。所1^道，句能刻意、意能刹句了"。」八大為僧別號又曰「刃庵」，想亦取義於此。圓悟佛果禪 
師有語錄，為其門人虎丘紹隆等編。可15參看二_^。 

八大在木瓜圖中用一閒章「學二半」，離用《古文尚書•說命》之「惟教學半」成句’其實禪家亦慣 
用「敦」字。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上堂••百丈今日不惜唇吻 ，與你 諸人注破。…… 問； 「±行下数， 
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為達±，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__二。」教即效，在百义山的禪師們久已 
遁用，不足為奇！八大屬於洞宗燈統。洞宗良價自唐大中切後教化於豫章高安之洞山(在赞州)，其門下 
本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後，名其山曰曹山(撫州)。八大，雖屬此一 系統， 但時時參用臨濟之機鋒語。 
故其另一自題小像句云：「生在曹洞臨濟有。穿過臨濟當洞有。洞曹臨濟兩俱非，庶贏然若喪家之狗。還 
識得此人麼？羅漢道底？个山自題。」所謂「生在曹洞」，从其原出洞宗為 一二 十八化。但又參用臨濟，故 
云「臨濟有」。下句又云「穿過臨濟」，其義相同。「喪家么狗」語，本出《史記•孔子世家》鄉人或 
謂子貢，識仲尼么不得志，「繫繫然若喪家之狗」，此借用其語自作嘲戲。「道底」满「作底」、「緣 
底」，底即甚麼，語錄習見。八大深於禪理，處處可 W 見之。 






文蓋爭 

註釋 

(-) 《揮苑蒙求》，击藏-四八。 

二 I ) 《大正》，-九九八，頁八|二五。 
二二)《大正》，冥11四四。 

(四)《五燈會元》，頁三-四。 

(五】《會 元》 ’頁六四三。 

(六】《會元》，頁六八一二。 

(七 ) 《會 元》 ’頁二二与 
(八一《會元》， 頁九二 |二。 

(九】《會元》 ，頁二 I 五五。 

(十】《會元》，頁 - 1 I 五 AJ 。 

(--) 《大正藏》，-九九七號。 

( M 二《會元》，頁4^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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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山自題像贊試舞 


黃安平所繪个山小像，於五十年代前後，在江西省奉新縣發現，像上有个山自題六則，及其同門禪友 
饒宇朴題跋一、彭文覚贊一、蔡受跋文說个山节義者一，實為硏究八大山人早期在禪門活孰最重要么史 
料。闕於發現經過，李旦有文介紹。王方宇兄囊歳曾過錄一遍見寄，觸為考標。久久未能著筆。葉君亦嘗 
鈔出全文附於所作之後"一 7惟諸家送錄斷句，微有疏失。葉君復深慨此一資轉在海外末能引起足夠之重 
視。个山此像署款甲寅，又铃傳繁巧，故宮藏有傳繁題己亥年寫生冊。又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冊龍賢題記之 
後，有饒宇朴題句，云「辛亥六月偶客承恩梵刹，礫翁太夫子命題應教。」是宇朴之父蓋出周亮工之門， 
正可互相參證。余近時多讀禪籍，於个山像中題句，奇辭奧帽，粗有所悟，爱不揣固陋，就个山自題各 
則，試為解說，聊1^質諸同好。 

(一) 个山小像篆書下 題云： 

甲寅蒲節後二日，遇老友黃安平，為余寫此，時年四十有九。 

終印一二：「釋傳蒂印」(白文方印)、刃庵(朱文)、法巧(長圓印)。 

按甲寅為康熙十一一一年(一六4^巧)，前此康熙丙午(一六六六)十二月四日，个山在西湖精舍作水墨 
花十汁卷，亦铃——釋傳黨、法掘、雪个、刃庵諸印。是時彼己入居奉新縣新興鄉蔥田么耕香院，為洞宗弘 
敏頭陀入室弟子。 

(二) 「个个無多獨大，美事拋名理唾。白刃顏庵，紅塵粉剌。清勝铜川王，韻過鑑湖賀。人在北斗 

@水頤保巧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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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身，手挽南贊作簇。冬離寒矣夏離炎，大莫裁兮小莫破。」15上大字作章草四行。 

「此讚高安劉慟城胎余者，容安老人復書於新吳之獅山，屈指下甲八年耳。兩公皆已去化，獨餘涼笠 
老僧，逍遙林下，臨流寫照，為之慨然。个山刃庵傳繁又識。」 W 上小字行書五行。 

齡印二；雪个、个山。 

劉氏此讚為韻語，大、唾、刺、賀、髓、破葉去聲八箇及一二十九過韻。 

新吳之獅山者，《百丈清規》内百丈忌條：「屬馬祖闡化江西，法席之盛。……道過新吳，憩止車輪 
峰下。」新吳原為洪州所屬之一縣。《替書•地理志》：「新吳屬豫章郡。」明 W 後為南昌府之奉新縣。 
《江西通志》卷五「赏窩山在奉新縣治北百餘步，一名龍山，又名獅山，其嶺平扣一。」个山所言新吳 
之獅山即指此。 

「个个」二字為禪家常用語。《五燈會元》和古寶峰克文禪師條，「問：馬机下薛宿，一簡简阿漉漉 
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刹剝地，祇有真淨老師較些子。」是其例。山人其他詩 
句，如「个个指月餅子」，亦用「个个」字，既自號个山，又禍雪个。个字赠義至深，別詳蔡受跋語。雲 
門上堂示眾..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 
日：「細餅^ :」又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必。」遂舉起手曰：「觀化音菩薩，將錢貿蝴餅。」放下 
曰：「元來祇是鞍頭。」……僧曰：「刈茹來。」師曰：「刈得幾個祖師？」曰： 「 S 百箇。」故《碧 
煎錄》及饋松老人么《從容庵錄》，稱為「雲門綱餅」_一^。个山師父弘敏頭陀開法文中 有云： 

……七穿八穴’帶累他古今多少人素沐歸 ''心 ，向胡餅襄讨活計。……爭似我頭.陀老人示一蛾一 
境 •，造 次之流，向死椿上話句裏描寫不來，正不知雜素分明機缘有在！…… 

在胡餅裹討活計，如不能相機活用，亦是徙然，故須拋去名相、唾樂理路，方是美事！ 







「白刃顏庵」者，鑛是動詞，个山又號刃庵。寶峰克文禪師條，「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只有一 U 
劍。凡是來者一 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觀。……」刃么運用是洞宗之不二法門。《碧巖錄》尤多 
黨揮，如示眾曰：「一言截新，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茜里。」又「若向此劍刃上行得。」此即刃庵 
、之取義。 

辆川王謂王維，馨湖賀謂賀知章。「南實作綻」用《詩》小雅大東末章「維南有莫，不可科髓揚」。 
南贊與北斗對文。「北斗藏身」亦為禪家慣語。雲門文偃師下••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 「北斗 
裹藏身3: 」 又見雲居自圓條。楊岐《方會語錄》：偈頌有「北斗藏身 偈」； 「雲門透法身 ，從 此寬疎 
親。盡道和風媛，一二春寒更新」是北斗藏身乃出雲門典故。冬夏句見《洞山良價傳》。「問：寒暑到 
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無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 師曰： 「寒時寒殺 閱黎， 
熱時熱殺閣黎。」个山即活用是語。 

(111) 「沒毛驢，初生兔。驚破門，手足無搏。莫是悲他世上人，到頭不識來時路。今朝且喜當巧， 
穿過葛藤露布。邮！戊午中秋自题。」共一一一行，楷書，引首有「耕香」朱文印。下铃个山朱文長方印。 

此贊免、措、路、布叶韻。驢為和尚自稱，禪門慣用之。趙州從謗吉：「我是一頭驢」。普化在僧堂 
前喫生菜，臨濟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楊岐頌曰：「111腳驢子弄蹄行。」皆其著例。自比「初生兔」 
者，兔即月也。雲門文偃傳：「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時，恰似祝生月。及乎到懷，曲聲®?地。」初 
生兔猶初生月。自謙尚未聞道。「當行」亦禪家語。雲峰克 文條； 「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會 
當行也，方便指群迷。」此可明「喜當行」之義。葛藤者，雲門語梟尤多，如：「且句葛藤社裏看」、 
「臨臟铜調地聚頭說葛藤」："一，萬松《從容錄》，「夾山截斷老葛藤」，例不勝舉。 

(四)「雪峰從來，雛个布納。當生不生，當殺不殺。至今路繩韶陽，何異石頭路滑。這(俏)郎 
子，汝未遇入時，沒偏倦。」 

共一一一行，楷書。未署名，下蓋「燈社繁袖」白文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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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指福州義存真覺禪師。《碧巖錄》卷111，•「雪寶只為愛雲門，契證得雪峰意。」其 頌云： 「韶陽 
知重撥草。」又 卷六； 「雪黃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横。」韶陽即指雲門。衝松《從容錄》 
第二十四則「雪峰弄蛇」條，「師云：南山鑛鼻雖是死蛇，象骨康前解弄也活。……」其頌云：「果見韶 
陽下手弄，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此闡述死也可切弄活么道理。馬祖所1^戒死於句下化。 

石頭路滑句，八大他詩屠用之，如送僧往南岳巧云：「西江道向嶽南路，滑若石頭攀短藤」是。石頭 
指南岳希遷，時稱石頭和尚。《五燈會元》一二《馬祖傳》：「郭隱峰辭師。」師11:「當麼處去？」 U ; 

「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即此典故來歷。儒儘見《玉篇》，訓惡也。《廣雅•釋詰》：「條， 
惡也。」《疏證》引字書云：「靖嗦，醜也。俺俸聲義觉同。」 

(五) 「黃裝慈悲岛帶嗔。雲居惡辣翻成喜。李公天 t 百麟麟，何處邀得到你。若不得个破盛頭遮卻 
叢林，一時填喜何能己。」下小字题「中秋後二：：：又題」。1$上巧書五行，‘^鈴「擊頗」白文長方印。 

黃梁指洪州希運禪師，幼於本州黃繫山出家，為百丈法禍，後號齡隙禪師。破笠頭即用黃裴典故。希 
递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 笠曰： 「長老身材巧量，大笠子大小生。」 師曰： 「雖然如此，大千化界總在 
袭許。」此一破笠即是和尚印信，沒有這笠子，便做不了和尚，則嗔與喜都無了期矣。嗔為一一一毒之一，喜 
亦不能執著。雲居謂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帥參洞山，山被問得禪林震動，遂許為室中領袖。裤山本寂 
傳：「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襄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霜曰； 
猶帶識在。……遽示 偈曰： 「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盛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濁襄脊清，死中見活。不悟者，喜與識永遠滯著；鳴與喜之不能已，情形正相同。 

石麟麟用背誌故事，彼摩徐陵頂 EC ; 天^石麟麟也。見《蘭史》及《化庭带苑》二。禪家荷時亦稱道 
玉麟麟。《雲居元祐傳》：「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帥曰••胡天雪嚷玉麟麟。」是其例。邀得即貌得。 

(六) 「生在曹洞臨濟有，穿過臨濟聲则有。當洞臨濟贿俱非，赢赢然若喪家之狗，遇識得此人麼？ 
譜縷道：底？个山自題。」此用山巧書體。鈴印三：「碍傳紫印」、「刃庵」、「懷古堂」(引首印)。 





八火燈統屬於洞宗 111 个八化。涧宗 ft 郎火中木良價教化於豫章高安么炯山(在節州)，其門 ，h 本敍往 
代溪禮六栖塔，凹吉水’名其山曰传山(化撫州)。八大屬此一系統而原問山西化馬祖，故宮《傳黨寫生 
邮》，两瓜 t 題句云：「暇盡巧江水，他能為汝道。」在另一雜畫冊麻題此句。耿延樓序佛果語錄謂「吸 
蔬西江水，亦無非此意」。此山馬机故實，。成禪門么熟典。俾繁當口在弘敏門下被嚳為禪林拔萃之器， 
,」貫逝知家，出入轉舶與臨濟，义巧得黃紫之慈悲，基貼么遮姊。從其詩句， W 站禪理么湛深。巧題墨花 
句云：「尿天尿床無所說。」即用臨濟罵定上座；「种殺這尿床鬼子」語^:《類篇》••所，塞化。(側 
六切)此即「穿過臨濟」之證。喪家之狗出《史記•孔子化家》。鄉人或謂子貢，識忡尼么不得志’繫繫 
然若喪家么狗。此借川其語 ， H 作嘲贼。「道底」奶言「作朦」、「綠底」，底即甚麼。語錄幫見。 

解个山肖題六則訖。「个山」一若•蔡巧跋語即加从巧禪，經附述巧說； 

木 

「火上水 0 唤！个有个，兩立於一二-二四 X ( 五)之間也•，个無个，而超於 X ( 五)四王二一 

金 

之外也。个山个山’形上形下，園中一黏。」「減餘居壬蔡受，从供个師芭’而為世人說法如 

是。」轉印「減餘围者」《其餘從路)。 

此作偈語體，先將五巧之金 木水火 h 壤合成.會意字， -h 繪圃形，中料一點。《五燈會元》徑山道 
欽轉：「馬机令人送善到，書中作-圓相。帥發織，於圆相中著一點，卻封回。」又《南泉普願傳》： 
「良欽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二二二凹五。」此一至五蔡氏 W 五行解、之。又蘇頭全畜 
傳；「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 W 手一撥，僧無 
語。 . 」帥： n; 「祇如適來左邊一關相作麼生？」曰；「匙有句。」師口；「右邊圓相蟹？」 曰： 「是 

娜璧水巧佛巧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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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獲优學 

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世」 曰； 「是不有不無句。」 師曰； 「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曰： 
「如刀畫水。」此述三圓相1^表二邊與中道。禪家作圓相已是極尋常之事。蔡氏此文特強調圓中一點1^表 
示「个」之意。个有个、个無个，是有與無二邊，圓中一點是可統攝形上形下，一可立於五行么中，亦起 
於五行之外，一入-出，不離此「个」。蔡氏就个山名字為肚人說法，採取徑山之圓中一點來說「个」之 
義。其實曹山之五位、五相說，©即五相之一，其 偈云： 「談裹寒冰結，梅花九月飛•，泥中吼水面，木馬 
逐風嘶。」蔡氏非不知，乃別作此偈為个山樹立新解耳。个山之「个」字純從禪理立義，今人欲1^俗誦說 
么，迂曲不成文理：故聊舉蔡文，略為辨析。 

个山深於禪學，既自諧為「沒毛驢」。其後更取黃裴《宛陵語錄》，原署驢室、人屋。一般多不請其 
來歷，科不治禪學故昧其取義。其實不特禪僧1^驢自命，即功業么^亦復如此。君不見佐成吉思汗開車書 
同一基業之耶律楚材乎？師法萬松老人，其深造乃獨在臨濟雲門棒嗚之機用，著黃龍一二關頌，其第 r 為 
「巧腳何似驅腳」借宗門之機鋒从佐命開闊。八大後朔書畫么卓維，實亦得之禪理， W 為其闕嫉，此 
一部尚有待乎黨禪，錢但取其自題像贊，略為块發，1^俟有道者之棒喝云。 

原載《蒋慰堂先生頌壽文集》 

註釋 

(- 】見《八大山人論集》，頁九 - 。 

U I ) 《會元》卷十五。 

二二 ) 《大正》二，六 0 四號，頁二4^。 

(四)《會元》卷十五。 



611 


(五) 《大正》 -九 九四號，頁六四五。 

(六) 雲門《医真語錄》。 

〔走】《會元》卷十一 

{ 八)見《湛然居±文集》十四。 


a & i 示頤佛巧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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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巧佛學 

馬鳴《佛所行讚》與韓愈《南山》詩 


詩至唐代，益極其變。或1^文為詩，或切議論入詩。宋人多有非之者。葉夢得《石林詩話》云； 

晉、雜 W 前詩’無過十韻。常使人从意逆志，初不从钦事傾倒為工。於杜公之詩，猶病其過於煩 
絮也。陳師道《後山 居壬詩 話》：「退之^文為詩，子瞻仪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夭 
下之工，要非本色。」亦不从韓詩之浩输奧衍為然。昌黎五言詩，从《南山》一首為最長最奇， 
論者每取與老杜《北征》相提並論。亦有病其冗蔓者。明蒋之短舌： 

(《南山》)連用「或」字五十餘，既恐為賦若文者，亦無此法。極其鋪張山形峻險，替醬數百 
言，豈不能一兩語道盡？試問《北征》有此蔓冗否？ 

實則退么乃料賦之法為詩。朱舞尊云：「科赋為詩，鋪張宏麗，然是才作。」言棘中背。惟此詩中 
間速用五十「或」字，光怪陸離，雄奇縱恣，為詩家獨關鹽叢。此法，《詩•小雅•北山》 己開 其端。 
「或燕燕居息」，「或盡痒事國」，同靡用 h 二「或」字。而陸機《文赋》，於前後不同諸段之間，共用 
二十六個或字，"。然《南山》詩「或」字乃於若 r 句速續使用，此種過度么誇飾鋪張手法，似與佛菁不無 
關係。佛經中連用或字之例頗夥。開周時實叉難陀譯之《華嚴經》，其卷十四《賢首品》及卷六十一《入 
法巧品》化曇用或字，次數楠多昌黎是否諷誦《華嚴》，朱巧得知。然考佛傳於精尊行跡，多事鋪張。 
若馬鳴 (>^ aghosa ) 之《佛讚》 (& CCW 营 - Car / 乙】，尤為文學名茗。賺化文 i ， 疑多曾讀其書。昌黎亦其 
中、之一人也。 


只'— 


佛傳譯本頗多，舉其要者，有 ： (1) 北涼曇無識所譯 ，稱 《佛所行讚》5-。 (2) 别宋時法雲所譯 
者，稱《佛本行經》 S 】。(3) 隋閣那咖多譯者，稱《佛本巧集經》:^後荐卷峽最繁，贝^《大事 
經》 ( 客芭 va 旨公<3島§ ) 為主’多有增益。 

凡此一一一種，漢文譯本，體制 各異： 

(一)分二八品。自首至終，皆為五言句式，最為楚整。 

(II) 全 S 一品。數品么中，五言，四言、屯各句式轉雜用之。如第巧、五、八諸品，全用叫言 ，與 
前後體裁不一。 

(III) 分六十品。用散文體，問滲 W 五言屯言偈語，與一般佛經體制相同。 

上列：^曇無識譯本，特具文學意味，叫謂一極長篇么五言敍事詩。其中連用「或」字之例，不止一 
見。《離欲品》六】與《破魔品》尤為特山。茲舉《破魔品》與《南山》詩比較如次： 

佛所行讚破慷品 
或一身多頭或面各一目 
或復眾多眼或大腹長身 
或贏瘦無腹或長胸大膝 
或大脫肥蹲或長牙利爪 
或無頭目面或兩足多身 
或大面傍面或作灰上色 
或似明星光或身放煙火 
或象耳負山或被鬟裸身 
或被服皮革面色半赤白 

W 3&5 W 巧佛巧文集 




或著虎皮衣或復著蛇皮 
或腰帶大終或榮鬟螺巷口 
或散髪被身或吸人精氣 
或奪人生命或超擲大呼 
或奔走相逐迭自相打害 
或空中旋轉或飛騰樹問 
或呼叫吼喚惡聲震夭地 
如是諸惡類圍繞菩提掛 
或欲擎裂身或復欲吞哦 


阁山詰 

或速若相從或憂若相關 
或妥若巧伏或珠若驚離 
或散若氏解或赴若輪秦 
或.翩若船避或決若馬驟 
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 
或此若抽荀或峨若注灸 
或錯若繪畫或带若篆竊 
或羅若星離或蒜若雲逗 
或浮若波濤或碎若姗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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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貴育倫 . 

或如帝王尊 . 

或如臨食案肴掠紛钉短 
又如遊九原境墓包输柩 
或紫若盆踞或揭若登氏植 
或覆若曝毯或韻若寢獸 
或碗若藏龍或翼若搏薦 
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 
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 
若戾若仇飾或密若婚構 
(1^^尚有4-八句用「或」 字) 

是品描寫魔軍之異形，：^疊句方法，连用「或」字至一一一—餘次，乃恍然於昌黎《南山》詩用「或」字 
一段，殆由此脫胎而得。原本「或」字梵語為六挣 it , 六货 it ， 可臥覆勘。至 Zach 德文本於「或」字則兼用 
巧 as 及 Oder 二字譯出，尚未能一致。昌黎固不詣梵文，然彼因闕佛，對曇無識所譯之馬鳴《佛所行讚》必 
曾經眼。一方面於思想上反對佛教，另一方圃乃從佛書中啜收其修辭么技巧，用於詩篇，可謂間接受到馬 
嗚、^!穀攀。印度大詩人巧芭岂賢3其詩句多因襲馬嗚’所作11篇1111<33心3中亦有靡用1<:挣二么例，與昌黎不謀而 
合。昌黎用「或」字竟至五十一次之多，比馬鳴原作，變本加厲。才氣之大，精采旁魄，足 W 辟易萬夫。 
陳寅恪《論韓愈》文中曾謂佛經文體乃源合「長行」(散文)與偈頌(詩體)而成。長行可謂：^詩為文， 
而偈頌可謂^文為詩。取此1^解釋昌黎之1^文為詩，頗受稽典、之啟發。近日學者頗有非難之者。觀於《南 
山》詩用「或」么與《佛所行讚》不無闲襲之跡，亦可為陳先生、之說提供新證。我人义試觀閣那禍多之 

巧) 尔巧佛巧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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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替佛巧 

《佛本行集經》，於茲數句改用散文寫化文字之美，不逮曇無識遠甚，然正是改詩為文之顯例。《南 
山》詩之冗長，在五言詩中罕見禱匹。此種作法 ，似與 曇無讚譯馬鳴《佛所行讚》之為五言長篇 ，在 文體 
亡不無關涉之處。疑昌黎作《南山》詩時，曾受此讚么暗示。 

唐代中印文學之相互關係，自敦爐變文出見1^後’引起多方面么討論。然在古典詩中如《長恨歌》之 
與《目連變》為人所習知外，若盧令之《月触》詩，其鋪張之處，似參用佛經中么描寫地獄，从描寫天上 
的魔鬼，為其誇飾、之手法，此與《南山》詩之用「或」字乃備自曇無讚之譯文，同一塗撤。文學作品之取 
資釋氏，亦文人技巧之一端。爱為提出，出為治文學史者進一解。友人清水茂教授湛深昌黎文學，切此奉 
質，么有1^教么。 

一九六三年，本文作者由港大中文系接受哈佛燕京社資助 ，至印 度考察。本篇即研究成果之一。特此 
誌謝。作者附識。 

原載一九六王年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十九冊 



註釋 

U ) 此點 E . \/ on . Zach 譯韓詩全集工当 Ws Po 罢 . s 穿& ; er 香工 a 山 rcu 赛2，頁二 1| 注中己指出。 
(二】《大正藏》 - 0， 頁七四；又同書貢1-11110。 

二二 ) 《大正藏》四，頁 - 。 

〔四】《大正藏》四，頁五四。 

〔五)《大正藏》三，頁六五五。 

(六)《大正藏》四，頁六。 

一 ) 《大正藏》四，頁 I I 五。 

一八)《大正藏》一二，頁七八六。 


85^水頤佛巧文集 




五 、選 堂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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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堆皆跋 

洪武南藏本《釋迦方志》跋 


西域智識至隋而漸備。大業問，胁裴矩與參踪修《讚天竺記》，貞觀^九年么獎返唐 ，奉 詔譯經 ，著 
《閲域傳》十卷。道宣等喪二書，搬其叟領，次封墻至教相，為篇凡八。於永徽元年成書，0署「終南大 
一山禮德寺沙巧，時尚未有西明寺也(西明寺乃顯慶三年為皇太子造，後凹二年)」。 

道宣米履梵±。書中《游履篇》總結歷巧親啟彼境者自漢張驚至玄巽共十六人。《迦扁篇》述感應 
事，於劉罐詞辨證尤詳，宣 科貞觀 初歴游關表，曾褐劉師康廟於慈州 ，而 得之親講者。《壽相篇》統計自 
西晉 W 來，隋寿數及僧尼之消長，迄於隋化，寺有 S 下九百八十五，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譯經八十二 
部，嗚呼！何其盛哉。 

此書向通巧巧宋平江賴砂臘經本及支那内學院刊本。近時范样雍復耿宋湖州思溪劇覺寺贼木參校 ，勒 
成校定本，此梵夾炯册乃洪武南藏本，海口樓沈化萬物，邮面孫做庚寅(光純^一年題簽，時年八+有 
W ) ，惟缺貫頗多，據火正藏鈔補、屑端化氏問巧批注，如謂烏榮國之折利嗯囉城即《宋史》赠槽闕， 
似不可信(閱懦考證，折利咐羅城亦見玄裝《巧域記》，即今么 chanitatoea ， 祐 Mat 这 nadi 河岸)。惟於 
西印蘇利巧引娜氏說即《宋史•天竺傳》之錬囉楽闕則是(《西域記》作蘇剌佗閣，大疏屬提其名鉢颠化 
《穿 tanfaei 〉 ，梵稱 SU 夏 stra ) ，鄰氏疑巧都们奇也。 

沈氏識語 W 補錢錄札叢之缺。寐叟萬作打《佛闕記校注》，惜稿己佚。洪武掏藏瓦年於南京閒雕，扶 
藥友人謂彼闕無此本。間太原崇善寺尚巧陶藏六巧 S 个一二的，五千九百 t 十卷，朱知此書巧货中巧？ 

余往健威假讀是書，過錄化批既舉，為题數語歸么， W 記我眼。 

一九九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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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曇學緒論》後記 


悉曇者，盏梵語拼音么階梯，化傳入也鞋吊。道安茗錄么《悉曇慕》，膳時巧書尚存，截於《開元碍 
教錄》111。北揀曇無識魯流盧樓四流音，隸於十四音之列，庵代密宗傳中天竺本，興為編病，責其 W 龜 
茲語奈亂梵言，具見於慧琳書。 

然黃鳥石旌所出府人流傳之《悉藝章》，每窜皆總此四流音為聲曲折之助，合 W 沈約凹聲譜所述「猪 
朗晃」等， W 為驅歌有如《渭城曲》「刺里離賴」之巧聲，且於序中明載「并合秦音 ，切鳩 摩羅什《迦 
韻》魯流盧樓為首」。則 W 此 W 宵造頌，廓人仍慣用么。幸石室所出，义有《迦韻》之佚篇，可悉其淵源 
所肖。此四流音，在印度状降語法中，寶只有三一二字崎。而是曰讀如 ri ， Pr 背 i ^ khyaw 為含巧 r 旨於中間如 
古之伊關語； 一則極 少用，音讀如 Iri (見 Macdonell 《吹陀語法》，賈一五}。今梵文字書此四字母之音為 
二、可、一 ri 、 Iri ， 與慧琳標音寫成在山 Nj 去赞力力自是吻合。北方耀州慧遠則云：「轉、流、虛、樓，外蜘 
•止昔名為憶力、伊離、栗、離。」這是隋時的讀法。 

安然書《悉曇藏》卷五引惠圓法師《涅藥經音義同異》内記光宅法師說梵 字巧； 

光宅法師从魯字為履音’流烏梨音’盧字為恥吼反’樓字不異。 

光宅是寺名，光宅師似巧利言。利言，《宋僧傳》無傳，其事跡見於雨明寺圃照及精智慧二僧 
《傳》。圓照著述甚多，其一為《翻經大德翰林待詔光宅寺利言集》二卷。《智慧傳》云： 


S -5 W 顿佈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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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是跋 

負元八年，上表舉智慧翻俾 . 得周賓一二藏般若開釋梵木，翰林待詔光皂寺沙門利言度語，西明 

寺沙門圓照筆受。 

利言是當時梵文度語的翻經師，彼讀魯音如履，流音如梨，則是收 i 音者。 

溯自北魏至梁，譯事彌盛。北天竺與扶南沙門相繼避華，多齊梵本。北周文帝二年，波頭摩國律師攘 
那跋陀羅(周言智賢)與耶舍 S — 多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及符印等(《續僧傳》卷一)，印度 
聲明之學是時己正式傳譯流佈。梁天監五年於揚都置扶南館，隨舶入華、之扶南僧眾，若曼陀羅(梁言弘 
福)、僧伽婆羅(梁言僧養)皆大費梵經，遠來貢獻。梁武梵學知識，即取給於是。隋時北天竺烏場國沙 
門那速耶舍(隋言尊禍)與同國琵尼多流支(隋言滅喜)皆入居大興善寺。彼等所譯經皆由稽彦琼製序。 
妓開皇 十二年 ，浸琼遽於大興善寺掌譯事。彼 W 中天竺師梵音為本，兼涉歴命書，於西域、南海之殊言 
異譯，了然於胸。箸有《辯正論》，从垂翻譯么式。 自稱； 「於天竺宁體、悉曇聲例 ，尋巧 雅論，亦似閒 
明。」前此逍安嘗論譯胡為秦，有近失本，三不易，慶琼則力陳胡、梵之別。謂「胡本雜戎，梵惟真聖， 
理無相艦，休致電同，語梵離說，比胡觀別」。近歳聞域所出古文字佛典，自婆羅謎文、怯盧書， W 至 
吐火羅文 A (焉奢文)、龜茲、粟特、于閱之類，穗別至繁，統曰胡蕾，觀嫌含混。慧琳所舉，不過其一 
耳。慶琼既長於「悉曇聲例」，惜货末逞著論•，故知隋化，聲明之書，早已傳播，僧人久卿習悉曇’灌頂 
遂得整理涩藥經疏，1^總結^四音之說，為、之判為單、複二途，斯道昌明，不待密宗東來，始成顯學也。 

密明入華旌早，義淨久傳其妙(《宋僧傳•義淨傳》稱「淨多文，性傳密呪，最盡其妙，二三合聲， 
賄时知曉正」)。邵著《南海寄歸内法傳》作第 sh 四《西方學儀》(「儀」字據天理大學鈔本是書目 
錄)帖及《乂踰》 (2 a 贾 bh 常 ya ) 作者鉢颠社離(即 PataAj 己 一) 及巧度义法書《渡柬底》(六教 ikwvrtti ) ， 
站時 借人， J 注意印度語法。稍後，密宗影嚮坂人么舶大帥南印度烤賴闕人金剛智(華言光明)及其門人北 
大竺婆羅門族不巧，皆1^聲明施教。金剛約父為邀雖£:，善^明論，余哪智承其學，樓至中、两天竺樽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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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不空傳》稱其「年卡五，師事金哪智，初導 w 梵本《悉曇韋》及《聲明論》」。而疏勒國慧琳 
權事不空，於印度聲明支那站訓，靡不精奧，其學、之淵源如此，故能指出曇無譜卡凹音厕人网流音之非， 
科所受為中天本化。金剛钓之學巧傳及於空海，流衍為柬密。大曆問，能淹通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及网圃 
(陀)五明秘明儀軌」者，义背杠嶺山僧潑觀，化魄綜與慧琳相巧，惟無專萬流傳，殊為巧惜！ 

木書原擬附一悉曇學年表， z ^排印已竣，無暇論次，惟有期之異^.耳。 

一九九 0 年二月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悉量學緒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暨一二聯書店，一至0年 


SK 示巧佛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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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嘴味跋 

《畫顯——國畫史論集》小引 


昔鬧悟禪帥巧語略云：「至簡至易，往還下聖頂顯頭。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離聽 
浪論詩，截斷眾流，亦云：「此乃娃從巧5^上做來。」詩家得力於是，^^之論憲，何獨不然。熟讀禪燈之 
文，於書畫關捣，自能參透，得活用、之妙 。科 禪通藝，閒無數法門。董香光之「小中兒大」(《愣嚴經》 
四云：「一為無景，無景為一。小中見火，大中見小。」)、八大之「八遽」’取自《愣嚴》，均見其證 
化。余自退休而後，改授課於藝術系，且浸淫於繪事。積歲 W 來，與諸生談藝，頗费唇舌，中趨未到，何 
異鼻觀。輒舉歴代畫壇魅怪，相與携天摸地，上下其論；談言微中，亦可解颐。偶爾茗筆，積稿不覺數十 
篇，所論多涉農史 t 關鍵人物與重要問題，稍加比次，敢云「從巧 M 上得來」，但聊作警悟么資，因題曰 
「叢额」。友人何懦硕見之，為梟父《時報》印行，公諸同擠，聊當棒喝云爾。 

庚-^\-歲暮 

《畫辯-國畫把論集》，臺北 ••時 報文化企業出版公司，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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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鏡秘府論探源》序 


日本弘法火師志篤神默，本不屑於文率，乃 W 餘九撰《文鏡秘府論》 ，示 雛索好事么人 ， W 學义逾 
徑；復約货旨叟，次為《眼也抄》。乂帥 y 废 rt 元入舉•從巧龍寺惠架阿閣梨問裴，返蝴述真、 ‘H 宗，六乂 
所遍，五巧巧触。艦字 ( t 】 乍飘，沾槪下償。余嘗载簡野么山，赴縣燈之會 •，念 剛峰 ’ h ， 銳巧朗照乎 
一二千；曼祭雛前，，鬥化同人於一覺。大師精熟選理，巧詰耽好藻願，所作優語，閒，」遵奧獨造。權眾 
藝，余巖服其法書，不蹈義獻，而力追北姆，飛白奇觸，化草天縱，化 W 俯視百代’莫可比肩者矣。《文 
鏡》者，又詞章、之曼蒂羅也，間多鈔存眾說，錄义帝德，意離在於課虛，體例庸有未純。中唐 W 還， 《詩 
格》么蕾，披靡一世，帥多所襲用，自龍標、胶然，靑在甄撫之列。《四靜論》觀著，搁采尤當，漢±佚 
籍，賴徵存，尤此蕾功鎮所在，嫌背婢於文學史者。顧其持論，既多依傍成說，用亦不無疏失••如《文 
意篇》取南北宗喻文事，稱司馬遽傳於質韶，司馬為北宗，質生為南宗。化疑巧取 h 《詩格》，及檢 
《吟窗雜錄》所引王昌齡書，實無是語：因請高野山僧輕慈圓遍娜正智院、暨拇姥高山寺諸本 ，罔 不如 
是，始信出於原本。大聖偶有小失，究無傷日月么明化。《文鏡》一書，扶桑治漠文者未逞多及•，自來攻 
治僅 S 數家，及楊慢吾播入中±’稱譽黃書保存唐賢遣說，乃復赫顯於世，學者至欲持與意和《文必》相 
顏頗，踰賴過1質，欲得古人用必深處，不巧雛哉！ 門人要 料舒江，治此書巧年，爬梳槪比，纂次成編 ，頗 
能逍其取材么所円’足為讀《文鏡》者他山么助。既成，乞巧於余，余適歸 h 扶案，夙躲帥之祟德商文， 
鑽仰彌髙，尤嘗觀此編么刊巧，用敢妄為論列。竊臥為《文銳》特大師之緒餘 而己， 夫媒雜列調聲避病之 
制，只足為升堂入室、之資；若謂大師精義盡在於是，則永為知言者也。 

一九八 0 年九月上淀 

王晉江：《文镜秘府論探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蓋=年 

玲：•小蹄佛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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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常化跋 

美國紐約安思遠先生所藏歷代佛教寫經展序言 


寫經的事業隨着佛典翻譯工作而展閒。親巧佛經寫本 W 追溯至西晉患帝時轟承逸寫的《諸佛耍集 
經》二"。考《諸佛要集經》乃竺法護所譯。兒僧祐《出一二藏記集》卷二著錄(大正五五冊，二一四五號’ 
頁也下)。他譯經時，清信±蠢承遠及其子道真等承旨，執筆詳校(見《閒元釋教錄》卷二，大正五五 
冊，二一五四號，頁四九四下，又貫四九六 f ) 。此卷題「元康六年(二九六 ) 二一月十八日寫已」。豈即 
當日筆錄之本耶？降至西涼李氏、北涼沮渠氏，寫經漸多；至化魏西魏而極盛。《標迦方志》篇屯(見大 
正五一冊，二 0 八八號，貫九韦巧)禍道武(祐跋珪)之化，「寫-切經」。孝文帝時，帝舅昌黎 E 锅熙 
右洛曝寫十部一切經；「一經一千四百六^四卷」，^部經可得一萬四千六百四十卷。倫敦大英樽物館 
Stei 定66號《雜阿昆曇也》卷尾題記「大代大和一二年(凹屯九)十月二十八日洛州刺史昌黎(王)满晉闡書 
於洛陽」。即當時寫經殘葉，只是截分之一而已"__。 

吐魯番的寫經，像城郊發現陶器，內有佛經十一二穗’巧中有《金化明經》卷二，題記年月為「庚午 
歳八月^一二口」，即太武帝化祖神规一一一年 ( WSO ) 。法京闕立闕書飽所備有記年跋早的敦煌寫卷絹本 
Pelliot 4506 號’為北魏獻文帝皇興北年(叫七一)《金化明經》卷二，相 i 叫十年。义大英憐物節 Stein 616 
號即《金化明經》卷巧除病品，题「為亡比丘龍泉窟主永保敬寫」。署萬寫年代為太和一二年 (479) 戊 
子。南北朝時，是經極受人重視，帝王亦多開講。《陳書》高机紀下——「二年冬十月……輿駕幸莊嚴 
寺，鎮《金光明經》題」。瞒腾帝亦命慧乘從張贿為高昌王判伯雅講《金光明經》(參見《續商僧傳》卷 
二四)。知此經流通之廣，故壁講亦多所収材焉。 

此批在香港大學媽平山牌物 節艇出 古寫經斷片為关闕紐約市安思遠化生所贼 ，共六 十一件(中闽寫本 




四十三件，朝鮮寫本 - r 八件)。據稱部份出於吐魯番及敦煌。其經卷尾有記明經的名稱和卷峽數目，略舉 
一二事，說明 如次； 

圖錄3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存爾時佛告諸菩薩至說偈言「不貪五欲樂」一段。 

又一斷簡唐人書 

此經第一譯者為吳支謙，稱《佛^^兰車喚經》一卷，應是譬喻品三：其稱《妙法蓮華經》八卷， 
二^八品，乃姚秦時鳩摩羅什所譯。此寫卷即是羅什本。 


圖錄1摩詞般若波羅蜜勸起眾生品卷么二放光—九。 

六朝寫本 

按《放化般若經》卷十屯即為《摩詞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品第屯十四(見大正八册，二一一 1號， 

二主。 

圖錄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仕六 一二藏法師玄裝奉詔譯初分教誠教授品第古么十六。 

存「復次善理汝觀」訖「若我、若無我，增語非菩薩」。今本「非」作「是」(見大正五冊，二二 
號，頁一四 111) 。 

圖錄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十六初分辯大乘品第十五之六一二藏法師玄奥奉詔譯。 

(見大正五冊，二二 0 號，頁一二一五)。 

@ 示巧佛巧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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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嘴呼跋 

劇錄 U 維摩詰經香穗品第十 
唐寫本 

起「於是舍利弗」訖「菩驢說法故遣化來」，此鳩羅化譯(見大正14邮，四屯五號)。一本作「香積 
佛品」。 

《美國紐約安思遠先生所藏歷代佛教寫經展》，香港••香港大學藝衛系，1987年 


註釋 

(- 】見董作賓：《敦煌紀年表》引佛學書局印許國霖之《敦煌石室寫經題記義編》二五(《東方學報》第一卷第 II 
期，新加坡，-九八五】。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亦稱 •「寫 經有明確年代者此為最早。」又謂此為日本橘瑞超所得'之 
庫車者。惟謂《諸佛要集經》，中±所得，無此經名，疑即《諸經要集》，則非：不知此乃出自竺法護所譯者(上海古 
籍出版 社，- 九八五，頁二亡)。 

二 I ) 詳拙作《選堂集林——史林》(香港•.中華書局，-九八二】，頁四 I 二 — 四二九。 

二|三參南條文雖(泉芳焉)譯：《《新譲法華經〉序》(平樂寺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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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漉大灿與澳門禪史》序 


宗教與政治往往巧相利用，治宗教史乃，不能不将眼於當時化闕之政治朗狀。贿代密宗及晚明禪兴無 
•小與政治結綠，彼此之刖賴相詳訂，巧带久為史家聚雜之論觀。明之亡’忠+逃禪者眾，就中，小少解奇 
特立之七，陳梭庵先化述说載佛教，化尤锦辟軟群荐化。若乎谭柬，天然之於丹霞，人灿之於五羊、澳 
門，均昭昭在人耳目。天然門 ‘ h 鼎盛，己用汪宗衍之茗論 ，吊矜 大油其人，久遭離詞蒙茄，至兮仍為問題 
人物。問嘗與姜伯勤教授談及， W 其舉也嶺表禪學’必宵臥快微闡幽，平停眾說。頓者蒙其出示此書綱要 
節 y ， 驚其所論深入勝理，最雛得巧，為澳門薛濟禪院述峰庵與鼎湖山燈史之資料，前人所未措意奔，赖 
君搁黎於化，錢揣她濟，功輿大焉。明季遺 K 過入空門，一时才俊勝流，蔚然趨向。其巧動 fi 江掏逸及嶺 
悔，徒眾之盛，實 I ^金陵天界寺覺浪 h 人一系與巧巧海雲天然和尚一系厳為載鱗，彼此餐1^詩鳴，化與當 
時新貴往來酬笞，如海幢今無《壽李曉湘司寇八卡》一詩，長至百韻。浪^人門 f 則燕禮繪事。其時脈命 
者，多1^「大」排名，有若海雲之科「今」與「古」。其著聞者，石豁之為大泉，襲賢、之為大啟，倪嘉 
慶之為大然，大灿正亦取大為名，故曾青繁序其詩謂「燦與無即(即方 切智) 同參浪上人，得知大灿為 
奇 i 」 ，其言非妄。觀集中挽从嚮及為石雞、郵過題義諸什巧見么。乃《讀嶺南人詩總句》小傳，竟謂 
大油自稱覺浪盛刷，未知是巧，深滋疑惑，似末見及此也。火灿因潮州輕鄉人潮氏么請，有糜南、之行， 
其王 W 師禮薛之，灿與論政，援引懦術，願得人體。維時得 W 私貨往來，遽富甲一方。歧綺《林惠堂全 
集》，油出資二百纔刻之。自藩王顚戚公卿1^下，無不爭相折節，大灿視之蔑如化。於是女林側目，索賊 
交訂，終因潘稼堂静之， W 致於死。杭大宗游長壽寺賦詩深致傷悼。君子蓋欄其巧之不檢，而嘆交友么凶 
終隙末，妓翰林之偏窄，而地域問么歧見，亦有 W 助成么。余早歳讀迦陵詞，晰大灿為其所繪墙詞圖，雙 

睁；不顿佛巧•父化 


頤美鬟，令人神往，一時名家題咏殆遍，訝異其繪事之工。及觀集中《過邮陵哭其年太史》長古，知其交 
證之篤。近賢論陳詞，但知引稽弘倫么《摸魚兒》，而不及大灿，益嗔《離六堂集》么不易得 ，恨 其流行 
之 不廣也。大灿才駕 四座，人稱其「百家絕技一身勝，天界威光萬里騰」，信非過情么嚳。今集卷前自繪 
一一一十餘圖，一生行跡咸備於是。行佈之雅，筆勢么健，足使老蓮俯首 ，曾 齡減色。或賞其聲曠世人，穿整 
天地， 非無故而然矣。姜君此書網羅宏富，立義公正’挟離六之真相，存澳門么信史。今歳為澳門回歸、之 
年，君 W 此書奉獻，建樹不磨，足與山川同壽。至其於前人隱德密行，為之表彰勸戒，讀者當自得之 ，無 
庸余么噪碟也。蒼龍己卯 S 月饒宗顧拜序。 

姜伯勤：《石澡大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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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太和寫《雜阿昆曇心經》跋 


北魏寫經，可追至道武皇帝時造開泰、定國11寺，寫一切經。事見《釋迦方志》八。北魏皇室與敦煌 
莫高窟么關係，向來史家每提义東陽王元榮。史稱永安二年(五二九)八巧，封元太榮(即元榮)為東陽 
王(《魏書•孝莊紀》 ) ^:元榮在瓜州，曾廣寫佛經。日本中村不折藏《律藏分》第和四卷題記；「普 
泰二年，瓜州刺史柬陽王元榮敬造無量壽經一百部。」英倫 S . 4亡5號《大般涅樂經》卷第化一題記為： 
「永熙二年(五 111111) 瓜州刺史東暢王元太榮。」又 S . 4528號《般若波羅蜜經》題記：「大代建明二 
年(五1110)佛弟子元榮。」。"^北京圖書錦華字五十號《大智度論》卷尾題記：「普泰二年……因陽王元 
榮。」合政上各卷題記，知元榮任瓜州下限可至永熙二年：^降。謝啟昆《西魏書》卷十二有東陽王榮傳， 
稱其大統十一年，為瓜州刺史。據《周書•申徽傳》；「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 
刺史，其请劉(鄙)彦隨焉。」謝氏蓋誤讀《徽傳》，元榮為瓜州刺史當在永安二年。至大統十一年，應 
指徽謀取浸事，時瓜州刺史當是鄭浸。敦煌莫高窟第八十一一一窟有「大代大魏大統四年戊午發願文(見謝稚 
柳《敦煌藝術敍錄》一五一二至一五五頁)，當即元榮所開之大窟。證切伯希和2551號殘道經背么李義修佛 
蠢碑文有云：「復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各修一大窟。」此東陽王即元榮也。元榮事跡，賀昌群、向達 
均曾考證及趙萬里撰《魏宗室東瞩王與敦煌寫經》(《中德學志》五卷一二期，一九凹五)備論其生平， 
世所共悉。然魏在孝文未遷洛：^前，寫經之事業己甚盛，锅熙之寫《一切經》，即其一例。锅氏當日寫經 
亦有流入敦煌，而保存於莫高窟者。 

英倫斯坦因董6號《雜阿昆曇屯經》卷第六末有题記甚長，共十一行，字極佳。此卷部份現印入二玄社 
《六朝寫經集》列第^八囊曾摩擎原物，錢重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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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唯味化 

《雜阿露憂'、心》者，法盛大壬之所說，从法相理 ，玄 籍浩博，俯昏流迷，於廣文乃略微切现約 ，瞻 
四有之弔：：見’通一二界之差別，从識同至味’名曰露憂。是 W 使持節侍中骗馬都尉、羽真、太師、 
中書盛領秘書事、車騎大撕軍、都督諸軍事、啟府洛州刺史 、昌梨 王瑪骨國’仰感思遇 ，撰 寫十 
《一切經》，一經一千四百六十四弓(卷)’巧答查施，願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适九元，明同 
王躍’振恩闊从熙寧，協淳氣而養壽。乃作讚曰.•一婴遮露憂’厥名無比’文約義豐’撫演天地。盛 
尊延剖，聲類斯視，理無不彩，根無不利。卷舌斯芭 ，見 方亦缔。帝修后祝 ，是 聰是俯(備 )( 按 
原文作 「部修」’應是帝修’亦「帝」應作「缔」’二字颠倒’細看有 乙號， 已自更正)。 

欠代太和一二年(四七九)歲次己未十月己巳廿八目丙申於洛州所書寫成訖 

卷背又荷文云；「《雜阿昆曇 必經》 卷。大代太和11 一年—月廿八 H ， 洛州刺史昌黎(王)獨晉國書於 
洛州」題記。 

此題記出於昌製王觀替闕’蓋即獨熙。《魏書•顯祖紀》••和平六年夏即位 ，六 巧封征柬火將軍獨熙 
為昌黎王。义皇興二年六月， W 昌黎車網熙為太傅 -6 。《魏書》八个一二《外戚傳》：「褐熙字替昌，長 
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化也。」「熙尚恭宗女瞎陵長公主’拜谢馬都尉。出為定州刺也，進爵昌黎王。」 
知酉梨 .子應是昌黎上。題記作網青國，唐咸皿八年，熙代孫若德等八人立昌黎竭王新廟碑 ，亦 云字暂 
闕(《金石舉編》卷一百一屯)。與《魏書》之作「晉督」異，寫卷及碑當較巧信。《熙傳》又稱：「高 

化(孝文帝)即位，文明太后臨朝……1^熙為侍中、太師、中菁駱、頰秘壽事。 . 乞轉外任 . 於是除 

串騎火將毕 、閒府 、都释、洛州刺史，倚中、太师如故。」宵銜悉合。巧太帥之 k 有羽黃.號 齐， 《南巧 
書》立 It 魏 虜傳；「阀 中呼内左右為 『巧 真』，外左右為『烏矮兑』 。 」《康熙半典》謂北魏呼官吏 
為「真」， A 鳥库古 W 為执拔語之真，即蒙古語 之己曰 (《火胡的族考》)。「羽真」一名不兒於《南齊 
書》，疑烏矮急讀為羽，「羽真」 W 能即外左心之「姑矮真」。本傳义謂其「信佛法’自山家 W ， 在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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鎭连佛圖精舍，合毛个二處•寫一 1 六部一閉經。延致名德沙門 ’ w 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贊」。 
題記稱「仰感思遇，撰寫十一切經」，傳训昔锦 . h 六部一切經，蓋寫—郞一树經事在太和一一一年，巧後 
必再續寫六部，故得十六、之數。此事《釋若点》不載，由此題記知北魏寫經事業之盛。帝舅昌黎王觀熙摇 
化之功獨多。武億云：「洛陽離經破亂，邮館《一云于巧經》宛然狮巧，熙與常们乂 (景？ ) 相繼為州’媳 
毀分用，大至頭落。則石經敗沒，熙寶為首偶(《偃師金石遁文記》，又張國涂《贈代石總考》)。熙嫌 
如經 W 禍佛，久為人所肅病。」《掏辦寓•魏鳴傳》玄；「偽太后.網氏兄吕黎•±網莎二女，大觀关而軒疾 
為尼，小媽為宏(即孝文帝)皇后。」是觀熙又名媽莎化。觀氏係出北燕•，熙之父朗，朗之父弘，與•觀跋 
供卫燕。《魏與•海柬綱跋傅》，稱跋父安，柬徙旨黎，家 於投巧 ，此熙所 W 得封為昌黎王也。朗有女入 
宮為文成帝皇后，即文明太后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臨朝聽政，高祖為立報德佛寺。太后 W 高祖富 
於眷秋，八作《勸戒歌》一一一巧餘章，义作《皇誰》 t 八篇(《魏書•堂后傳》)，左僕财李思沖為之巧解 
( 《南齊書》五十走)，孝文之喜華化，似得力於母教；而魏世宮廷佛法復盛，燕、之獨氏，與有力焉^"。 

觀朗既追赠燕宣王，太后為立嘯長安，义立思燕佛闕於龍城，辟刊巧立婢(《魏書》后本傳)。羯熙 
一門顯貴，其二女並為孝文皇后•，姊即幽皇后，嘗出家為尼•，妹即靡后，為練行尼’終於強-化寺(《魏 
書》 till 《皇而傳》及《洛陽伽籍記》搖光寺條)。太和二年眷正封昌黎王濁熙第二^始興為北甲王 
(《魏書•高祖紀》)，太和五年走月，封昌黎王觀熙世子誕為南平王(同紀)。是年，詔昌黎王矯熙為 
两逍都瞥，繫破蕭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於 ‘ h 裝(《魏齊》九—八)。趣記所稱皇巧牌下，乃指孝文帝 •，太 
皇太后，指文明太后。其讚曰：「帝條后玩，是聰是備。」有訓誰之意，后謂其女化。開 端云； 「《雜阿 
度曇必》舞，法盛大 b 之所說。」法盛即法勝(口 harma 罕 T ) ，《阿昆曇 必論》 巧卷_，来晋柄己由廚賓 
一二藏襲曇僧伽提婆譯出，風行一時。僧伽捉婆又譯《增一阿含經》，片肅酒泉轟見承玄元年，高善穫所立 
石塔，巧經柱即刻《阿含經》卷巧—二之《結禁加》(第四^六)^_，巧妊巧婆譯本為人重視之情形。 


度小蹄佛巧丈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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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瞩伽藍記》北巧山山有锡王寺，《北史•熙 傳》； 「北芒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 ，孝 文頻登 
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北苦寺即满熙所建浮圖。《水經•潔水注》記平城云：「魏天興二年遷 
都於此。……(如渾水)义南逕皇 W 寺西，是太師昌黎 王韻晉 國所造，有五層浮闕，其神圖像’皆合青石 
為之，加 W 金銀火齊，眾練之 t ， 煤摧钉精光。」 T > 《魏書•熙傳》稱其「建佛 H 精舍，合韦十二處」， 
「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此即其一。熙二女為孝文帝皇后 ，故 稱曰皇舅寺，巧所造浮圖可考者僅 
此。《魏書•外戚傳》熙字「晉昌」，水經注作「獨替闽」，與英倫《阿昆曇必》題記两稱昌梨王满晉國 
正合，巧1^;訂史，觉補標钻本《魏書》校勘記么缺。明朱謀轉《水經注筆》校本引《後魏書》「獨熙字晉 
國」，楊守敬《水經注疏》 云： 「《魏營•媽熙傳》字晉昌。」但朱氏所見本《魏書》實作「晉國」。 

•綱熙於太和 S 年在洛瞩州任內，寫《一切經》 十部； 《一切經》毎部一千凹百六十 四卷， 共一萬 
四 千六巧 四十卷 ，此《雜阿度曇 必卷》 第六，祇是萬分之一。書於洛暢而流入敦煌 ，所謂 搪海一粟耳。時 
孝文尚未遷洛也。麥積山石窟，其開繫約在北魏恢復佛法至太和遷洛前後。麥積石窟造像風格頗近莫离之 
早馴魏廚，《稽老志》云；「涼州平，徙巧网人於京邑，沙門佛審皆俱東。」沙門與佛事每隨政權而遷 
移 ，莫高么閒窟 ，北 魏東陽王實為一重要角色；乎及其臘屬扫洛至敦煙，寫經之傳播自意中事 ，前此 觀熙 
在解螺所寫之《阿昆曇必》殘卷在莫鳥窟强妊，作可說明此一史實。此樂對於早朋寫經習尚及巧媛展極有 
闕係，故發其端倪， W 俟他日巡一步、之探討云。 

註釋 

( 一 ) 宿白 《敦 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稱.•「孝冒元年(五二五】九月之前，北魏明元帝四世孫元榮出任瓜州刺史， 
從洛陽到敦 煌。」 考 《魏書•孝莊紀》，建義元年六月「癸卯 W 高昌王世子光為平西將軍、瓜州刺史，冀爵泰臨 
縣開國伯、高昌王」，而同《紀》云翌年「八月下卯封瓜州刺史元太榮為東陽王」，則元太榮之前-年高昌王光 




寅為瓜州刺史。 

二 I >東陽王元太榮，劉籍巧錄誤作「王氏太窠」(《敦煌進書總目索引》二 00 頁】。 

二二)劉铭巧「元榮」誤作「元集」(同上 I IO 二 I 頁)。清人修《敦煌縣志》有元榮傳。 

(四) 賀昌群文見《東方雜志》第二十八卷十4^號..向達《莫高、愉林二窟雜考》見《文物參考資料》第 I I 卷第五期。 
塚本善隆《敦煌佛教史概說》(《西域文化研究》第 - )。 

(五) 見《敦煌追書總目索引》 - 二九頁。 

(六】瑪熙曾為定州刺史，《民國定州志》列熙入人物塞戒篇。 
i 4^】北方佛法興隆之地，莫如涼燕，參湯用形《南北朝佛教史》五 0 五頁。 

{ 八 ) I . Armelin 近慧法譯《阿昆論》，其前言論述此經原委甚詳，惟未及瑪 熙事。 

(九】此新資料見王毅《北涼石塔》(《文物資料叢刊》九頁】。 

{ 十】皇舅寺，熊會貞《水經注疏》 .. 「寺在今大同縣東南。」《析津志》有《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庭寺碑》，稱 
「寺中遺刻有-云：『安西大將軍若昌紐耳麽時维，大代太和八年建十 I 二年畢。」」慶時即宦官王遇，後進爵若 
昌公。《水經•巧水注》 •〔平 城】東郭外太和中巧人岩昌公銷耳慶時立巧這舍於東皋。岩昌公亦見《魏書•瑪 
熙傳》。長廣敏雖 W 為雲岡石窟，有為王遇在瑪熙支持下建造者(《東方學》六十期】。 

(-- 】據趙萬里著《魏宗室東陽王榮與敦煌寫經》(《中德學志》)引。趙氏讀「元敬」為姓名，謂「敬殆榮之 
女」。余疑當讀作「敬寫」為是。 

{ |1二敦煌遗書散錄 0 六 0 七李木齋藏《無呈赛經》卷下題「瓜州刺史元太榮所供養經」「比丘僧 巧寫」 。李 R 引 
《通鑑》「大统十-年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然巧《摩詞衍經》題記，《通鑑》之說實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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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唯皆化 

《法華經——和平與共生的啟示》展覽會賀詞 


今次由東洋宵學硏究所、香湛中文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柬方學術硏究所聖彼得堡分院及香灌國隙創價 
學齊聯合舉辦的「法華經——和平與共生的啟示」展，我覺得很有意義。 

一直1^來，法華經是備受佛教文化圈所重視的經典，其備受重視的程度，可切從出王發掘所獲得的版 
本數量與及被翻譯成多穗文字的情況可^^想見。 

佛教源自印度，印度人有苦行的傳統思想，如果耍把印度人的苦巧思姐傳端到其化民族，並植 ‘ h 根 
來，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中國。我們看看墨子苦為樂， y 夜不自休」，在漢代切後已成絕 
響，便可明白。可是佛教的傳入反而深入人必，化臥漠譯的經典轉傳化韓闕與日本，使佛教思想深植於兩 
國文化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 

我認為這與體肆從苦行經驗中尋找到不走倾端的中道思想不無關係。韓薛毅然放藥苦行，恥在而對牢 
不可破 的種性問題上，提倡眾生平等。這已使佛教思想揚棄了印度人走向俯端的思想理輯，從而邁向直視 
眾化生命如何離苦得樂，取得大自在的宗教救渡屑面。追個思想化其化法舉經中得到蹈高的體現，相信這 
正是法帮經備受多侧民族的喜愛，化膺泛受到重祸的原 W 。 

今次的展品大多為俄羅斯科學院東 A 學術研究所型彼得堡分院所藏的珍貴版本 ，其中 包巧有多禮不 
同文字的妙本，是難得一見的。佛教經典被翻譯成多穂文字，其實每^穗义宇的翻驛都不是一個簡單的 
過牺，山於被譯與譯出贿穗文字巧結構上都有韓本的•小同，如何去满通傳逵 ，既巧 「信」的閒題，义有 
「莱」的問題。這是歷來翻譯家共问致为而不易做到的雛題。 

佛典本來在梵文學^沒巧太高的評償，一再翻譯，退不成樣^^。如何能做到譲譯义成為巧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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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藤具 「聲文」之美 ，讓 t 公貴閔 w 致一般平民巧姓滯能理解、尴师楽奉為專歡誦讀的信仰文獻呢？那就 
隙了譯經僧徙「質木無文」的树步翻課成裝外 ，巡 必需經過文人學者的 潤色， 使之成為先滿「义學性」的 
藝術作品。 

是2^巧們今鬥所兒到遺簡.户化的經典抄本，都造經過許多無名英離的勞動成來，這些經典不單單是考 
古文物，更是凝聚着無數人的智慧、信仰與巧遵的努方成果，延至可1^說，每一片殘文斷简^的文字，都 
是人類生命力量的表現。 

創價學會將這些寶貴的文獻編輯出版，除了為學術研究作出貢獻外’更是為人類保阐珍貴的文化遺 
產。我期望創價學會利東洋哲學硏究所今後繼續努力’讓更多人可1^瞭解佛的智慧帶來的和平與共生的啟 
示。祝展覺會大大成功。 


二零零六年千一月二十五日 


*^小頤佛巧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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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唯小品 

宗頤名說 


先君為小子命名宗頤，字曰伯嫌，盏谭其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1^理學爵勉，然伯嫌之號始終未用 
之。自童稚么年攻治經史，獨好釋氏書，四十年來幾無日不與一一一藏結緣，插架巧 a 本《大正藏、續藏》， 
及泰京魄赠么《己利文赚》， H 譯《南傳大藏縫》。 

初，余於法京展讀北魏皇舆《金光明經寫卷》，曾著文論之。八一年秋，遮太原，夜萝有人相告。不 
久，郎栖岳，於大同華嚴寺親龍襯本是經，赫然見其卷首序題「元豐 g ； 年一二月十11罔真定府^方洪濟禪院 
住持傳法慈覺人師宗頤述」。又於《百丈清規》卷八見有「崇寧二年真定府宗頤序」。元普度編《廠山蓮 
宗赞鑑》(卷凹)内慈覺禪師字作宗頤。元祐中，住長蘆寺，迎母於方义東室製《勸孝文》，列一 百二十 
位。曇年檢《宋史-藝文志》，有韓宗頤著《勧孝文》，至是知其為一人，1^彼與余名之偶巧，因鑛一 
印，曰方绽定是前身」。 

又余與扶桑素有宿緣，6 _九五四年著文論熙寧中潮側水柬劉扶所塑瓷佛，為小山富七夫取 W 送譯， 
刷後論文禮在晰京刊布。近時為二完社編《敦煌普法叢刊》凡二^九冊，向不知何1^結緣如此，之裸，後悉 
日本火徳寺 化持寒 叟宗頤，與一休宗純同出華叟宗覺之門。一休，即真珠庵開机化；善聖，與余名復相 
同。前化巧無因緣不易知，然名之偶合，亦作偶然，因識之：^俟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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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聖地 BanSras 


在印度做禪定 r 夫必有一定的場合，乃於髓壁之 f 馨一小窟，作為習靜寧神之所。這些小窟，既劇黑 
又淺狹，僅可容勝，面壁冗坐，可1^抖嫩猜神。有些是臨時安置的，非常馬虎。而由比£ ( bhlk ^ us ) 構成 
的僧伽 ( salpgha ) ，離有他們的劇體，由於出家的綠故，行乞四方，原無定所，到了雨季，不能不找個地 
方來安憩，即所謂「夏坐」^ :在奥義書時代，印度人的生活一般分為四個階段^ 丫壯年為林屑時期 
( V 普 a - pros - tha 】 ，入叢林中苦修，積極作禪定思維，不借佛教徒如此，其他婆羅門和嘗那教徒亦是一樣 
的。遥有一種流浪者，梵言是 Vr 資 ya ^^， 帶著宗教狂熱，驅唱状陀詩篇，樂、錦併作，一而向我鞭笞，到 
處遮歷，從苦行來謀取解脫。《阿闊婆映蛇》中許多地方提到關於雅利安人這種奇論的信仰與活動。在佛 
家的教訓中，禪定是要到達彼岸的六波羅蜜之一 •，亦是瑜伽 ( yoga ) 八部的第屯術可：^從靜坐内省進入第 
八段的「一二昧入定」 ( Sam 岂 hi ) 。 

禪的學說很早就傳入中國，鳩摩羅化所譯的一一一十五部經典中，便有一一一種屬於禪定，一為《禪經》二一 
卷，又名《坐禪 一二 昧經問》，最末一種為《禪法要》一二卷，梁僧祐的《出一二藏記》云：「弘始九年闡月五 
H 重校正。」這時離有禪經的翻譯，但習禪之風尚未成為氣候，要到達摩柬來，六祖顺興，宗門方鑛蔚為 
思想的巨流。時至今日，談禪己經成為家常便飯，日本更為氾濫。藝壇學界一股風異常熱闆，禪么被普遍 
採用，作為人們生活的觀織品，巧如中藥開方么配上甘草。詩人拿禪作他斷句的切玉刀，畫藝家建立他的 
畫禪室，禪被掛在人們的嘴邊，真的是所謂口頭禪、杜撰禪了。 

記得一九六三年，我去印度旅行，從 ^ gra 南下到佛教聖地口 an 穿 as ， 剛下飛機，步進會客室，一條光 
管上圃繞著成千成萬的蚊蟲，旅舍房間都設下二一一一重防蟲密絲網。我的天！這是二十化紀，如果回到佛 

變 W 閱佛學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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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常小品 

陀的時代，不知是怎樣的一個世界，真是不可想像。僧人是不容許殺生的，曹那教徒還要赤裸一絲不掛， 
他們的戒律，速蜜髓也不准吃，因為蜜就是蜂的生命。在禪窟裹打坐，簡直是把驅體奉獻給昆蟲蚊納的犧 
牲品，這樣的苦行’代價么大，普通人如何受得了 ，•由 於印度賊陀經的 Tapas 宇亩理論，深入人也。 Tapas 
是熱，為一切創生、進化的原動力，亦兼訓苦行，印人的高度宗教熱誠和篤信苦行的巧為導源於此。加 t 
輪迴說牢不可破的信仰一凹一為婆羅門、青那、佛教的共同思想基礎，形成後來崇拜灌婆(沪 < a ) 高度的苦行 
文化。人們深入森林生活，自願受到飢餓、寒熱、風雨種種的折磨，極端的自我虐待，科換取絕對解脫， 
沉溺而不返；切極苦謀取極樂，不惜任何犧牲自我摧殘，遗種必理要求，戳認為選是功利的，而不是道德 
的。 

佛經中的婆羅奈斯 ( Varanasi ) ，即尾今日之 Ba 夏 ras ， 出城外便是鹿野苑 (M 品 a 窟 va ) ，我擲獨於其 
間，瓜情無法寧靜，四處草樹蕭條，只碰見一位黃衣和尚違朱參拜，偶有二一一一瘦骨峻赠的聖牛，般來诞 
去。印度的佛教已棘度衰微，據說僅存佛教徒敕千人，不成隊伍。婆羅門裴對其蔑視，尤使人深感不平。 
想起當年佛陀悟道布教，即興橋陳如等五人初轉法輪於此。他先巧摩竭陀闕都會的王舍城(巧进 a 巧 ha ) 和 
數論師 .MaralCalama 討論，虔修四禪；又訪 Udra-ka 參究「微細我」之說，在尼連禪河(之 aura 宫曼西岸的 
婚樓頻螺 ( csvela ) 小村的苦巧林中，苦行六年，於畢波羅 ( pi 召 ala ) 樹下，咖跌默坐禪定思維，終於離 
有想、無想’獲得非想、非非想 ( zaivwsa 这 Sa - 君 sa 县皆 yatara ) 的平等寂靜境地’而成無上正覺。佛陀的 
時代，流行兩穗極端思想，顺化外道主張精神 k 的享樂主義，苦行派像替那教徙、尼愧子等則尋貴桃苦來 
換取理想的至樂，二者都不近人情。佛陀折衷臥中道，所1^受到人們的擁講。但佛陀本身的覺悟，仍是在 
苦巧中睛練出來的。他的教藝所掲的苦誦、樂請不離巧宗，跳不出當円的 Tass 理論。佛家和蓄那教的苦行 
說，先秦時候，未入中闕。即使巧因緣傳入，亦不易為人信奉。屈原言及「桑眉赢(裸)行」，很像 
眷那教徙。荀子對陳仲、史銷妓忍辱宋餅的评撃，可化苦巧說深不為人所容。況儒家提倡身體髮蹲受之父 
母不敢毀傷，列為孝道，和印度苦行家的摧殘身婚，正背道而馳。苦行思恕在中闕無法蓝長。故此，佛教 





嬰到柬漠 w 孝為明訓的時代，引述賊子供養盲父巧的至孝故事的經典 ，方 能得到人們的歌頌。吳康僧會譯 
《六度集經》，用儒來說佛，巧 r 儒化的佛靑’佛教思想才得正式為備女所 接受。 

废天寶从後，戰亂頻仍，±大夫投入禪林，在精神上算是找到一點著落，儒門收拾不住，許多大文人 
都與佛門大打化义逍，禪門從此八軒恤火的 變局。 W 是化們忽略 r 印度原來的禪那生活，是 W 苦行為基 
權，苦行才是禪 的巧爐 ，禪足需耍實踐親證的，面壁九年，真地要盲修瞎練，不是僅說句「一 口吸盡西江 
水」的狂言，徙作天花亂 墜的鬥嘴削識、說說 笑笑， 'h 一轉語侦了事。東方宗門的禪那，冈移植而變質， 
倫變為积，而是入世的、開放的、樂觀的，和印度原典的禪那，帶有濃彰的宗教狂熱，極度的自我磨折， 
扑受肉體、粘种上的宗教懲罰，然後取得徹底隙悟和黃山解脫，相 if 萬八里！ 

敦煌石室的二八五窟便是個禪窟，窟頂周有 S 十六幅修禪岡畫，其中遷有西魏大統巧、五年的題 
記。中央南师小龜外，特別繪著瘦削長髮的「婆數仙」，婆數仙過去嘗做過梵王、帝株 ，於萬 f 劫纔作為 
轉輪聖王。修習禪定智慧，廣化眾生。由於他看見龍王的女兄名曰黃頭而起愛慕也，便失去他的神通與 
禪定法。傻來深向悔莫。追故事山， in 吳支謙譯的《难登伽經》(6。大家須知，見色動妄念，離歷劫的仙 
人 ，亦 會失去神通。這件事巧為人們鑑戒，故禪窟把它繪成圖，是有深意的。禪的目的在修行。法顯翻譯 
的書名 u 《禪經修行方便》，點出「修巧」二字，禪茲電實踐，非徙作空談 ，嬰從 苦行磨練拇來。宋人談 
理學，喜歡講論，說六經巧理窟。但禪窟不能單純看成理窟，禪重修行，不尚空談。明代王學末流 ，墜入 
狂禪，受到不少人的寅雛。許多必學大帥竊取禪的化倾，說山一套動人的禪理。可是對印度的寶際 情形， 
卻十分隔膜。王慎中說；「苦行偏節，無取於君子、之教。」 W 儒折 標， 不易使 人必服 ’徙見其對巧度的苦 
行，沒有半點了解。禪的逍理，去原典越說越碰。我敢請必學家門，不耍輕易造論，甚至說「佛言一切行 
無常，意存呵毀」化尊何來有半點呵毀、之也，未免厚課古人。如果到叢林中去靜坐內省一番，也許另 
軒一轨不同的體會。 


^ 璧 W 顿优巧 i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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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巧小品 


註釋 

U ) 見《佛國記》。 

{i I >梵志、家居、林居、遊行。 

二 1| 】意甲5是 mociswnt 行乞或 tr 曲 m 口飄泊者。 
〔四)最先出現於可 had 梦 aoyadw (《奧義書》 
一五】莊子作戶。 

(六】第四品。 

( 4^ ) 熊十力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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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暢伽藍記校篷》序 


伽藍者，蓋象教么闢津，而信根之枝幹也。鷄光明，則帶堵波堪住萬載之輝，言感通，則祇垣關乃有 
百卷、之富。夫教宿於理，理存乎業•，理化無朕，業形於跡。理得則業可忘，跡消而理難狱。理之所在，與 
覺海而同深；跡之永淪，赖空义臥垂遠。井識之徒，巧求理於跡，徙椅樵其文，是何異隔重嗤而闕叟天， 
限寸、心1^量繼海。積劫無盡，大惑莫解，不其悲乎！ 

自慈風柬被，叢林競起，劉宋：^降，名山寺塔之記，作者漸繁。劉環之誌京師__7劉俊、之陳益部^ : 
書並淪佚，今惟東魏楊司馬衔之書五軸存耳。亂離既瘦，禾乘生哀•，感晨鐘么罕聞，悲隧門之一閉。鋪張 
寺宇，爱及人文；寓褒贬於興亡，吐奇思於鑑戒。亦復時綴按語，用寄長謠。凌雲望火，羅什不歸；涼風 
滿堂，圖澄永去；靜言臥思，伊其戚矣。門人楊君東波攻治此書，亦既有年，嘗申澗賴、之說，略規唐婪之 
疏，1^諸家論著，詳於名物，而略於詞條。爬梳子注，或混於城巧：枝蔓失朋，徙病夫樣棺。哉章貴於順 
序，情義審其，指歸 •，務 原始政要終，期辭達而理舉。無取長冗，庶不価乎前修•，或免支離，甘受嗤於拙 
日。余少耽楊《記》，涉趣差同，嘗妄發其微言，共資揚拖。聞夫財由穂也，建寺終爐；宣律、之語，足深 
長思。龍宮起忿，孰兩東門之 可驚； 仍利下生，歷百五年而復滅。天王葺構之作，祇樹載茂之緣，雖宵造 
者，僅接遺基，延及於今，但剩荒 i ， 古往來雜、罔不如是！記曾過洛曝之墟，登龍門之阜，寺廟都盡， 
蔓草末刪，像罕完船，尊者安在！意當生第四天中，遥受九十一劫，重1^永劫不極，世界無遽。勞度义休 
現其神通，舍利弗能無有憂色！藏山如電，逝川若飛，蠕子中生，餘灰幻滅，魏氏伽藍，祇是無始1^來、 
異熟業報中一小劫髓而已。 

歲次辛酉 

轉)小聞佛學文化 


話釋 

(-) 見《隋志》及《內典錄》。 
{ 11 ) 見《高僧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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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 


《饒宗颐佛學文集》共收論文六十屯篇’分六門，其中尤政「佛學淵源論」及「緑繫敦煙」二門為 
要，當中減蓋饒毅 授最重 嬰的佛學論文，所選篇章足可代表饒教授在佛教學上的成就。翻閱 全書， 讀者當 
可對饒公作為一個佛教文獻學研究者，有更深入的了解。 

編選饒教授的彿學文集，並非易事。因為化的佛教論述文字，不單見於書中各篤，還零星見諸其他題 
材論文，可謂星羅棋佈，要悉數編入，實不可能^因此，本書在編選過程中唯有按如下 準則： 

一、 饒教擾的佛教文學創作，如詩集《佛國集》，因不涉及彿學巧究，故未收入。 

二、 饒教授的梵學(印度學)論文，有不少主要探討婆羅門教，雖有部分彿教文獻印證 ，如 《尼盧致 
論 (5 Yukta ) 與劉熙的釋名〉、〈印度波爾尼仙乏圍陀一二聲略論〉等篇 ，然而 主題仍非佛教 ，故 
未收入。 

一二、一巧屬於婆羅門教的論文，如〈裂俱吹陀無無頌〉、〈谕伽安瓜法〉、〈阿聞婆吹陀第一章 
「一二韦」 Uris 召 tow ) 釋義〉、 〈 F . staa 一著 Agni 書後〉等篇，因屬梵學婆羅門範轉’故不 

收入。 

四、饒教授的《我與敦煌學〉及〈港臺地匿敦煙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二篇 ，部 分內容雖與佛教文獻 
學相關，然而文章重點仍屬敦煌學巧究史回顧，故未收入。 

本晝論文底本主要根據《饒宗頤二十世紀文集》，然而集内排印有不少批漏 ，故 編者校對時盡量參考 
初版原刊本 ，如 《選堂集林•史林》、《梵學集》、《敦煌白畫》、《中印文化關係論集語文篇•悉量學 
緒論》 及 《固庵文錄》等籍•，至於梵藏文詞費 ，主要 參考中村元《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吳汝鉤《彿教大 

尽一 •小巧佛巧么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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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達 

辭典》、張怡蒜《藏漢大辭典 》、 /I ///story 0 、 5&/75/ cr /。/^/ ter ^ ivre 、 一 >rmelin 春 

贵 /. o / scpr '^/ T / e 、 工苗 1 是 Nakamura //? G^/S 5長赛立7.53及三.5昇马己片7 /! ///5 tory 0、//著气苗哀气巾等工 

具書1^助校對，其中尤私5再马互片7的1二冊《巧度文學史》資料最詳，幫助較大。 

最後，由於工作時間所限，書内尚有錯說之處，槪由編校者負责。此外，仍有少數與褲教相關的論文 
未及編入本書，幸而遺珠不多，敬希讀者見琼。 

遇編者謹識 
二 0 二二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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